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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 几 人 曾 有 过 诸多 极为 奇妙 而 神秘 的 经 历 ， 而 依 我 之 见 ， 本 书 
所 记述 的 历险 故事 正 是 其 中 之 一 。 故 而 在 问世 人 讲述 之 前 ， 我 认为 我 
有 义务 解释 一 下 目 身 与 该 故事 的 确切 关系 。 我 并 非 故 事 的 叙述 者 ， 只 
征 这 段 传奇 故事 的 编者 。 下 面 我 惑 来 说 说 我 是 竺 么 听 说 这 个 故事 的 。 


多 年 前 ， 我 一 一 也 就 是 编者 一 一 在 一 位 朋友 家 中 和 暂 住 ， 他 是 某所 
大 学 的 一 位 “大 学 者 ”。 为 了 故事 需要 ， 我 们 姑且 称 其 为 剑桥 大 学 。 某 
日 ， 我 看 见 两 个 人 手 掏 着手 沿 街 而 下 ， 他 们 的 相貌 让 我 印象 深刻 。 其 
中 一 位 真是 我 所 见 过 的 最 为 英俊 的 青年 ， 他 高 大 购 梧 ， 看 上 去 充满 力 
量 ， 而 且 举 止 优雅 ， 犹 如 一 头 高 贯 的 野生 牡 庵 。 他 的 面庞 近 手 完美 无 
瑕 ,五官 端正 ， 模 样 俊美 。 而 当 他 癌 一 位 路 过 的 女士 脱 帽 致意 时 ， 便 
露出 了 一 头 短 短 的 金色 小 卷发 。 


“天 啊 ! "我 对 同行 的 朋友 叹 道 , “我 的 天 ， 那 个 人 殉 像 是 行走 的 阿 
流 罗 神像 一 样 。 他 太 迷 人 了 ! ” 


"fn. ”朋友 回 道 ,“ 他 是 大 学 里 最 英俊 的 男人 ， 人 也 非常 友善 。 
他 们 叫 他 :希腊 神 ”。 不 过 你 看 看 另外 一 位 ， 他 是 文 西 ( 那 位 希腊 神 的 
名 字 ) 的 监护 人 ， 而 且 据 说 无 所 不 知 。 他 们 叫 他 ' 卡 隆 *。” 我 上 爱 了 了 瞧 那 
位 年 长 些 的 男人 ， 发 现 他 有 别 于 身边 那 位 饱 受 称 沉 的 美男 子 ， 别 有 一 
番 味 道 。 他 看 上 去 有 四 十 岁 左 右 ， 相 貌 奇 丑 ， 个 头 不 高 ， 罗 圈 腿 ， 胸 
膛 厚 实 ， 手 臂 奇 长 。 他 的 眼睛 很 小 ， 发 丝 马 黑 ， 头 发 诞 住 他 的 额头 ， 
同 络 腮 胡子 连 成 了 一 片 ， 让 人 几乎 看 不 清 他 的 面容 。 总 而 言 之 ， 看 到 
他 ， 我 情 不 目 禁地 想起 了 大 猩猩 。 不 过 ， 那 个 男人 的 眼神 十 分 和 圭 ， 
让 人 看 了 很 舒服 。 我 还 记得 当时 目 己 说 很 想 认识 他 o 


“ 行 啊 ! ”朋友 回答 道 , “小 事 一 桩 。 我 认识 文 西 ， 我 来 给 你 介 
绍 。” 就 这 样 ， 我 们 认识 了 彼此 ， 还 站 在 路 边 内 聊 了 几 分 钟 。 当 时 我 刚 
从 开 普 致 回 来 ， 便 聊 了 些 和 祖 鲁 人 有 关 的 事情 。 可 是 没 过 多 入， 一 位 
身材 微 胖 的 女士 (BB EXT) 沿 着 人 行道 走 了 过 来 ， 身 边 跟 着 
一 位 漂 腕 的 金发 女孩 儿 。 文 西 显 然 和 她 们 很 熟 ， 立 刻 便 和 她 们 一 道 走 
了 。 我 还 记得 ， 那 两 位 女士 走 来 时 ， 那 位 年 长 些 的 男人 表情 顿时 变 
了 ， 可 把 我 给 逗乐 了 ， 后 来 我 知道 他 名 叫 霍 利 。 他 的 话 首 夏 然 而 止 ， 
员 备 地 看 了 一 眼目 己 的 同伴 ， 随 后 突然 对 我 点 点 涉 ， 转 映 穿 过 了 街道 
独 目 离 开 。 后 来 ， 我 昕 很 多 人 说 ， 他 对 女人 的 念 惯 程度 相当 于 大 多 数 
人 对 疡 狗 的 您 惯 程度 ， 也 就 理解 了 他 突然 离开 的 原因 。 不 过 ， 当 时 年 
轻 的 文 西 却 未 对 女人 表现 出 多 少 反 感 。 事 实 上 ， 我 还 记得 目 己 当时 大 
笑 着 对 朋友 说 ， 要 是 有 人 把 文 西 介绍 给 快 结婚 的 女士 ， 那 可 找 错 人 
了 ， 因 为 与 他 结识 的 女士 极 有 可 能 移 情 于 他 。 他 长 得 实在 是 太 俊 类 
了 ， 而 他 对 此 浑然 不 知 ， 也 不 同 于 其 他 的 英俊 男人 那 般 狂 妄 目 大 、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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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晚上 古 我 在 朋友 家 留 答 的 最 后 一 晚 ， 此 后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 我 
都 没 再 见 过 “ 卡 隆 ” 和 “希腊 神 *"， 也 没 昕 到 过 他 们 的 消 奶 。 事 实 上 ,， 在 
那 之 后 我 就 没 见 过 他 们 中 的 任何 一 人 ， 心 中 也 党 得 大 概 以 后 不 会 见 到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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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 大 学 ，18xx 年 5 月 1 日 

亲爱 的 先生 ， 收 到 我 的 来 信 您 一 定 很 惊讶 ， 毕 竟 我 们 相交 不 
深 。 那 么 就 让 我 来 帮 您 回忆 一 下 吧 。 大 约 五 年 前 ， 你 我 曾 有 过 一 面 
之 缘 。 当 时 ， 我 和 我 的 被 监护 人 利 奥 . 文 西 在 剑桥 大 学 的 街道 上 认 
识 了 您 ， 还 听 您 讲述 了 在 中 非 的 一 次 探险 经 历 。 后 来 我 拜读 了 您 的 


著作 ， 认 为 书 中 所 述 可 谓 虚 实 结合 ， 妙 不 可 言 。 我 的 灵感 也 因此 而 
来 。 在 随 附 的 手稿 中 (还 有 代表 “太阳 王子 ’ 的 圣 甲虫 宝石 和 古老 陶 
片 ， 我 也 连同 手稿 一 起 寄 给 您 了 ) ， 您 会 发 现 ， 我 的 被 监护 人 ， 或 
者 说 我 的 养子 利 奥 . 文 西 和 我 最 近 经 历 了 一 场 真正 的 非洲 历险 。 比 
起 您 的 故事 ， 我 们 的 经 历 可 谓 离 和 奇 。 所 以 说 实话 ， 把 东西 寄 给 您 我 
都 有 些 难为 情 ， 必 您 不 相信 我 的 故事 。 我 在 手稿 里 有 写 到 ， 我 ， 或 
者 说 我 们 ， 本 来 已 经 决定 在 一 起 生活 的 期 间 不 把 此 次 经 历 对 外 公 
开 。 若 非 近 来 情况 有 变 ， 我 们 也 不 打算 改变 主意 。 细 细 读 完 手 稿 ， 
您 大 概 驶 会 猜 到 ， 我 们 改变 主意 是 因为 准备 再 次 离开 ， 去 往 中 亚 。 
大 要 说 世上 有 可 探 郴 智慧 的 地 方 ， 便 是 这 里 了 “。 但 我 们 要 在 那儿 去 
留 的 时 间 预 计 不 会 短 ， 甚 至 可 能 会 回 不 来 ， 所 以 便 有 些 犹疑 不 决 。 
仅仅 因为 目 身 着 入 其 中 ， 或 是 长 避 他 人 对 我 们 这 段 故 事 的 咽 笑 与 质 
疑 ， 束 对 这 段 传奇 故事 闭口 不 言 ， 这 样 真 的 对 吗 ? 对 此 ， 我 和 利 奥 
各 持 己 见 ， 一 番 讨 论 后 才 终于 想 出 折 中 的 法 子 ， 便 是 将 这 段 故 事 全 
权 托 付 于 您 ， 若 您 认为 适合 出 版 ， 还 请 隐 去 我 们 的 真实 姓名 和 身 
份 ， 并 尽 可 能 保留 故事 的 原 狐 。 


故事 的 个 中 细 市 在 手稿 里 都 有 详尽 描述 ， 这 里 束 不 再 和 资 言 了 。 
至 于 ‘她 ';， 我 所 知 也 不 过 如 此 。 日 子 一 天 天 过 去 了 ， 我 们 也 人 印发 后 
悔 没 能 把 握 好 当时 的 机 会 ， 没 能 从 那 位 伟大 的 女王 映 上 获取 更 多 的 
信息 。 她 究竟 是 谁 ? 她 是 如 何 发 现 科 尔 洞 六 的 ? 她 真正 的 信仰 又 是 
什么 ? 哎 ， 我 们 当初 束 没 弄 清楚 ， 以 后 何 怕 更 是 难 上 加 难 。 诸 多 问 
题 在 我 脑 中 不 断 浮现 ， 可 现在 想到 这 些 问题 义 有 什么 用 呢 ? 

不 知 先生 意愿 如 何 ， 一 切 背 由 您 来 决定 。 帮 先生 愿意 ， 我 们 相 
信 ， 一 经 出 版 ， 书 中 呈现 的 这 段 传 奇 历史 ， 绝 对 有 别 于 普通 的 浪漫 
故事 ， 必 将 让 您 至 誉 世界 。 为 了 阅读 方便 ， 我 已 将 手稿 重新 状 写 ， 
还 请 先生 阅 后 定 与 我 联系 。 


请 相信 我 ， 您 最 真诚 的 ，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下 。 


附 言 ， 若 出 版 僵 利 ， 所 得 报酬 您 可 自由 支配 ， 若 出 版 亏损 ， 我 
的 律师 杰 弗 星光 生 和 乔丹 光 生 会 按 捐 示 进 行 补 促 * 在 我 们 回来 之 


前 ， 随 附 的 陶 睫 、 圣 甲虫 至 石 以 及 羊 皮 文献 还 请 和 匈 生 妥善 保管 。 
一 一 路 . 截 勒 斯 ' 霍 利 


不 难 想象 ， 这 封 信 痢 实 让 我 吃 了 一 惊 。 但 在 两 周 后 ， 当 我 终于 从 
其 他 工作 的 重 压 下 解脱 ， 得 空 阅读 手稿 时 ， 几 乎 惊 呆 了 〈 读 者 一 定 也 
征 一样 ) ， 便 立刻 决定 着 手 准 备 出 版 。 我 给 霍 利 回 了 信 ， 但 一 周 后 却 
收 到 了 他 的 律师 的 回信 。 信 中 说 ， 霍 利和 利 奥 . 文 西 已 在 去 往 西藏 的 途 
中 ， 目 前 行 踩 难 定 ， 便 将 我 的 信 寄 了 回来 。 


这 便 是 事情 的 始末 了 “。 至 于 故事 本 号 如 何 ， 则 由 读者 目 行 判断 。 
为 了 隐 去 主人 公 的 真实 身份 ， 我 对 故事 稍 作 了 些 改动 ， 其 余 则 原封 不 
动 地 展现 了 出 来 。 在 这 里 ， 我 无 意 妄 加 评论 ， 只 想 说 说 我 在 阅 稿 过 程 
中 的 一 些 想法 。 起 初 ， 我 以 为 这 是 个 星 深 难 懂 ， 却 极 具 深 度 的 离 言 故 
事 ， 因 为 “她 ?高 贯 而 神圣 ， 犹 如 黑夜 铺张 开 的 暗 又 ， 拥 有 永生 之 力 。 
后 来 ， 我 想 这 或 许 是 一 次 大 胆 的 符 试 ， 通 过 描绘 一 个 拥有 永生 之 力 的 
人 的 结局 ， 诉 说 肉眼 几 胎 的 本 质 。“ 她 ”获得 了 永生 ， 但 心绪 起 伏 涨 落 
却 与 几 人 无 异 ， 如 同 永 生 之 界 永 不 集 欣 的 风 与 浪 。 可 最 终 ， 我 又 变 了 
主意 。 于 我 而 言 ， 这 就 是 个 真实 的 故事 。 解 谜 之 事 便 留 给 读者 了 ， 在 
这 里 ， 刘 以 此 序 作为 必要 说 明 ， 为 洞穴 文王 艾 钞 的 故事 揭 开 序幕 。 
一 一 编者 富 


附 言 : 重新 细 读 本 故事 后 ， 有 件 事 让 我 很 在 意 ， 肪 不 住 捉 醒 各 位 
读者 加 以 注意 。 大 多 数 人 会 以 为 利 奥 . 文 西 和 艾 莎 一 样 ， 拥 有 一 种 强大 
的 吸引 力 ， 但 随 着 了 解 渐 深 便 会 发 现 ， 他 的 性 格 中 并 无 特别 之 处 ，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平平 无 奇 、 点 无 特色 。 而 事实 上 ， 我 们 可 以 想象 ， 在 寻 篆 
情况 下 ， 霍 利 才 是 那个 更 容易 获得 “她 ” 廊 心 的 人 。 那 到 底 是 在 怎样 极 
端的 情境 下 ， 超 凡 脱 俗 、 光 彩照 人 的 “她 ”也 会 因为 某 种 奇特 的 生理 反 
应 而 拜倒 在 物质 神 合 下 呢 ? 难道 古 时 候 的 卡 利 殉 拉 提 斯 仅仅 是 头 灵 
物 ， 只 因 他 拥有 典型 的 希腊 美男 子 气质 而 为 人 所 喜爱 吗 ? 又 或 者 如 我 
深信 的 那样 一 一 艾 沙 比 我 们 看 得 更 远 ， 她 感知 到 了 在 爱人 灵魂 深 处 悄 


然 发 东 、 隐 隐 奖 烧 看 火 伦 的 不 凡 ， 并 且 深 知 在 她 才能 的 影响 下 ， 在 她 


知 慧 的 灌溉 下 ， 在 她 风采 的 照 钦 下， 这样 的 不 几 必 将 如 繁花 辟 开 、 


展 内 烁 那 般 ， 让 世界 明 如 日 全 、 元 香 四 海 。 


话 到 这 里 ， 我 也 束 不 再 资 言 了 ， 一 切 宪 留 给 读者 目 行 判断 。 
诸位 揭 过 此 页 ， 一 探 露 利 为 我 们 呈现 的 世界 。 


1. 因 作 者 要 求 ， 此 处 为 假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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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还 请 


第 一 章 
不 速 之 客 


生命 中 总 有 些 事 情 令 人 难以 去 怀 ， 那 时 的 情景 、 那 时 的 细 市 都 仿 
佛 铭刻 在 了 记忆 之 中 ， 让 人 无 法 起 却 。 授 下 来 我 要 说 的 事情 便 是 如 
此 。 时 至 今日 ， 它 仍 历历 在 目 ， 念 大 发 生 在 昨日 。 


那 是 二 十 多 年 前 的 事 了 。 当 时 也 十 这 个 月 份 ， 某 天 晚上 ， 我 
路 德 维 格 - 霍 勒 斯 : 霍 利 一 一 正 坐 在 剑桥 大 学 的 答 舍 里 刻 匠 钻研 数学 问 
题 ， 具 体 旦 什么 问题 ， 我 记 不 大 清和 花 了 。 研 究 员 的 学 位 考试 在 一 周 内 
MEIT, 我 的 导师 和 学 院 都 对 我 怀 以 期 许 ， 硕 望 我 能 脱 条 而 出 。 我 
钻研 许久 ， 感 觉 精 疲 力 尽 ， 便 把 书 一 护 ， 走 到 了 壁炉 架 前 ， 拿 起 烟斗 
闭 上 了 烟丝 。 壁 炉 架 上 燃 着 一 文 蜡烛 ， 后 头 是 面色 长 义军 的 镜子 。 操 
烟 的 时 候 ， 我 在 镜子 里 曾 见 了 自己 的 面容 ， 一 时 间 呆 住 了 。 火 烷 了 逐渐 
燃 尽 ， 而 我 却 无 知 无 觉 ， 直 到 烧 着 手指 才 把 它 扔 在 了 地 上 “。 我 站 在 那 
儿 ， 端 详 着 镜 中 的 目 己 ， 陷 入 了 思考 。 


良久 ， 我 才 大 叹 一 声 。" 哎 ! 看 来 我 只 有 靠 头 脑 才能 有 所 成 就 了 ， 
要 是 靠 外 表 ， 真 是 什么 也 做 不 了 1 ” 


读者 们 看 到 这 句 话 一 定 觉 得 有 些 费 解 ， 但 其 实 我 征 在 暗 指 我 目 己 
的 相貌 缺陷。 二 十 二 罗 的 男人 ， 大 都 或 多 或 少 拥有 一 种 青春 的 朝气 ， 
而 我 却 连 这 也 是 奢望 。 我 又 矮 叉 壮 ， 胸 膀 厚 实 得 几乎 量 形 ， 手 臂 又 长 
又 粗 ， 而 且 号 形 漂 重 ， 上 服 贷 深 陷 ， 有 者 一 双 灰 色 的 眼睛 。 那 一 头 乱 精 
粮 的 头发 义 黑 又 密 ， 扩 住 了 我 半 张 脸 ， 看 上 去 活 像 古 再 次 受到 和 森林 看 
食 的 废弃 空地 。 约 英 二 十 五 年 前 我 束 长 这 样 ， 如 今 也 不 过 稍 有 变化 。 
我 束 像 该 隐 ， 被 大 目 然 打上 了 奇 丑 的 烙印 ， 同 时 也 被 赋予 了 异乎 寻 向 


的 强大 力量 和 超凡 的 智力 。 可 我 实在 太 丑 了 ， 束 算 学 院 里 那些 衣着 整 
党 的 年 轻 男 孩 们 很 佩服 我 极 强 的 耐力 和 优异 的 体能 ， 也 不 愿 补 人 瞧见 
和 我 走 在 一 起 。 我 天 世 而 阴郁 ， 独 来 独 往 ， 只 有 一 个 好 友 相伴 。 我 的 
容貌 让 我 在 生活 中 形 单 影 只 ， 只 能 从 大 卓然 的 怀抱 中 寻求 安慰 。 女 人 
们 都 讨厌 看 见 我 。 就 在 一 周 前 ， 我 还 听见 有 个 女人 称呼 我 为 “怪物 ”， 
她 以 为 我 昕 不 见 ， 还 说 是 我 让 她 相信 了 人 是 由 猴子 变 的 。 还 有 一 次 ， 
有 个 女人 站 作 倾 心 于 我 ， 我 把 积压 的 所 有 人 情感 都 倾注 在 了 她 映 上 ， 可 
后 来 原本 属于 我 的 财产 落 了 空 ， 她 立刻 就 抛弃 了 我 。 我 闸 藻 月 求 ， 唯 
一 一 次 放下 了 目 己 的 草 挛 ， 她 甜美 的 面庞 让 我 着 迷 ， 我 是 真 的 爱 她 
啊 。 可 她 的 回答 却 是 把 我 拉 到 镜子 前 ， 和 我 并 肩 而 立 ， 看 着 镜子 里 的 
PT 


“你 瞧 ，? 她 说 , “如果 说 我 是 个 美人 ， 那 么 你 呢 ?” 那 时 我 才 二 十 


* 


我 采 采 地 站 在 那儿 ， 对 目 己 的 孤 杏 伶 休 感到 一 丝 残忍 的 满足 感 。 
因为 我 无 父 无 母 ， 也 没有 兄 第 。 就 在 这 时 ， 有 人 融 了 我 的 门 。 


当时 已 经 临近 午夜 十 二 点 ， 我 也 无 心 接待 任何 卫生 人 ， 便 没有 蕊 
上 去 开门 。 在 大 学 里 ， 又 或 者 说 在 这 世上 ， 我 只 有 一 个 朋友 。 我 想来 
人 或 许 是 他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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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他 手中 提 着 一 个 巨大 的 铁 箱 ， 右 手 几乎 不 堪 重 负 ， 连 走路 部 跟 跟 
哈哈 的 。 把 箱子 放 在 桌子 上 后 ， 他 便 撕 心 寞 肺 地 咳嗽 起 来 ， 咳 得 整 张 
脸 都 发 紫 了 ， 整 个 人 往 椅 子 上 一 坐 束 开始 咳 血 。 我 倒 了 杯 威 士 太 给 
他 ， 他 馅 下 后 似乎 好 了 点 ， 但 也 仅仅 是 一 点 儿 。 


“你 怎么 让 我 站 在 外 面 挨 冻 ? ”他 怒气 冲冲 地 间 。“ 你 明知 道 吹 冷 风 
会 要 了 我 的 命 ! ” 


“我 不 知道 来 人 是 你 ，” 我 解释 道 MIAT on 


“你 说 得 对 ， 这 也 是 我 最 后 一 次 来 找 你 了 ，” 他 勉强 一 笑 。“ 我 快 死 
了 ， 霍 利 。 我 就 要 死 了 。 我 再 也 见 不 到 明天 的 太阳 了 。” 


“ 别 胡 说 ! ”我 叫 道 。“ 我 去 给 你 找 医 生 。” 


他 摆 摆 手 ， 叫 住 了 我 。"“ 别 去 找 医 生 了 ， 我 很 清醒 。 我 是 学 医药 
的 ， 这 些 我 都 全 ， 医 生 帮 不 了 我 的 。 我 的 大 限 已 经 来 啦 ， 过 去 一 年 能 
活着 只 是 奇迹 。 现 在 仔细 听 我 说 吧 ， 你 可 没 机 会 听 我 说 第 二 再 了 。 和 
我 说 说 ， 我 们 做 朋友 两 年 了 ， 你 对 我 的 了 解 有 多 少 呢 ? ^ 


“我 知道 你 很 有 钱 ， 在 大 多 数 人 离 校 多 年 的 年 龄 还 有 兴致 来 上 大 
学 。 我 也 知道 你 结婚 了 ， 妻 子 已 经 离世 。 我 还 知道 ， 你 是 我 最 好 的 朋 
友 ， 也 是 我 唯一 的 朋友 o n 

“ 那 你 知道 我 有 个 儿子 四? ” 

“不 知道 


“我 有 个 儿子 ， 五 岁 了 。 他 的 出 生 夺 走 了 他 母亲 的 性 命 ， 因 为 这 件 
事 ， 一 直 以 来 我 都 无 法 正视 他 的 脸 。 霍 利 ， 如 果 你 愿意 接受 我 的 托 
付 ， 我 想 把 那 孩子 唯一 的 监护 权 交 给 你 。” 


R? | "我 差点 从 椅子 上 弹 起 来 。 


“对 ， 你 。 两 年 了 ， 我 不 是 什么 功课 也 没 做 。 我 知道 目 己 活 不 久 已 
经 有 段 时 间 了 ， 那 之 后 就 一 直 在 寻找 可 以 托付 孩子 和 这 东西 的 人 ,， ”他 
轻 轻 拍 了 哲 那 个 铁 箱子 。“ 你 就 古 我 要 找 的 人 ， 霍 利 。 因 为 你 束 像 棵 外 


表 粗 糙 不 平 的 树 ， 内 心 坚 实 而 可 靠 。 你 听 我 说 ， 那 孩子 是 世界 上 最 古 
老家 族 的 唯一 后 裔 。 这 话 听 来 可 能 有 些 好 笑 ， 不 过 以 后 你 会 相信 的 。 
我 第 六 十 五 代 或 者 六 十 六 代 和 直系 祖先 是 古 埃 及 女神 伊西 斯 的 祭司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不 过 他 是 希腊 血统 局。 他 的 父亲 是 个 雇佣 兵 ， 是 第 二 十 九 
代 王 对 的 门 第 斯 法 老 哈 区 - 傈 尔 把 他 市 大 的 ， 而 他 的 祖父 或 者 曾祖 父 ， 
我 相信 就 是 希 罗 多 德 口中 的 卡 利克 拉 提 斯 下 。 


大 约 在 公元 前 339 年 ， 也 就 是 法 老 们 的 没落 时 期 ， 和 祭司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违背 了 独 喘 誓言 ， 和 相爱 的 公主 从 埃及 私奔 了 。 他 们 所 搭乘 的 那 艘 
册 在 非洲 海岸 失事 了 ， 失 事 地 点 束 在 如 今 的 德 拉 瓜 湾 附近 ， 又 或 者 往 
北部 一 些 。 随 行人 员 全 部 遇难 ， 只 有 他 们 夫妻 二 人 活 了 下 来 。 他 们 历 
尽 千 难 万 险 ， 最 终 被 一 位 高 权重 的 女王 收留 了 下 来 。 那 位 女王 统治 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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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斯 。 个 中 原因 我 不 得 而 知 ， 不 过 大 你 想 要 知道 ， 或 许 这 箱子 里 会 有 
些 线索 。 我 的 祖先 死 了 ， 但 他 的 妻子 市 着 身孕 逃 到 了 雅典 ， 如 何 逃 脱 
的 我 并 不 清楚 。 后 来 ， 她 给 孩子 起 名 蒂 希 丝 纳 斯 ， 意 为 伟大 的 复仇 
者 。 


五 百 多 年 后 ， 我 们 家 族 移居 到 了 罗马， 当时 的 具体 情况 已 经 无 从 
考证 ， 但 他 们 仍然 沿用 着 文 德 克 斯 这 个 姓氏 ， 也 台 是 复仇 者 的 意思 。 
忠 像 带 布 丝 纳 斯 这 个 名 字 一 样 ， 选 择 这 个 姓氏 ， 殊 是 为 了 提 桓 后 代 不 
乐 复 仇 。 他 们 在 罗马 同样 生活 了 五 百 多 年 ， 一 直到 公元 770 年 查理 曼 大 
帝 入 侵 伦巴 第 才 离开 。 当 时 他 们 惑 定居 在 伦巴 第 ， 后 来 我 们 家 族 的 族 
长 归顺 于 查理 曼 大 帝 ， 便 追随 他 越过 阿尔 卑 斯 山脉 ， 最 终 定居 在 布 列 
塔 尼 。 八 代 之 后 ， 家 族 的 直系 后 裔 床 洋 过 海 来 到 了 * 慎 悔 者 :爱德华 统 
治 下 的 英格兰 ， 到 了 “征服 者 ;威廉 时 代 ， 我 们 家 族 已 经 磊 有 权势 了 。 
其 后 的 家 谐 ， 我 几乎 可 以 倒 育 如 流 。 这 倒 不 是 说 文 西 家 族 (在 英格兰 
扎根 后 改 的 名 字 ) 有 多 么 声名 显赫 一 一 家 族 里 的 人 从 未 身 居 高 位 ， 他 
们 有 的 是 军人 ， 有 的 是 商人 ， 但 总 体 而 言 身 份 体面 ， 却 也 平庸 无 奇 。 
目 查 理 二 世 至 十 八 世纪 初 ， 他 们 一 直 都 是 商人 。 


1790 年 左右 ， 我 的 祖父 靠 着 醒酒 赚 了 笔 大 钱 ， 然 后 便 放 和 手 不 干 
了 。1821 年 祖父 去 世 ， 我 父亲 继承 了 家 业 ， 挥 霍 了 大 部 分 财产 。 十 年 
前 他 也 过 世 了 ， 只 留 给 我 一 年 两 千 镑 的 净 收 入 。 也 束 是 那 时 ， 我 进行 
了 一 次 探险 ， 那 次 探险 和 这 个 有 关 ，? 他 指 了 指 铁 箱子 , “但 结 采 十 分 
糟糕 。 回 来 的 路 上 ， 我 在 欧洲 南部 游历 了 一 趟 ， 最 后 到 了 雅典 。 我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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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妻 ， 一 年 后 儿子 出 生 ， 可 她 却 永 远离 开 了 我 。” 


他 停顿 了 一 会 ， 手 托 着 脑袋 ， 又 继续 道 : “婚姻 打 乱 了 我 的 计划 ， 
MERCEJAR o RHET, ERN, RET! 如 采 你 接受 
我 的 托付 ， 以 后 便 会 明日 一 切 的 。 妻 子 死 后 ， 我 又 开始 考虑 计划 之 
事 。 但 在 那 之 前 ， 我 起 码 得 先 熟练 掌握 东方 的 语言 ， 尤 其 是 阿拉 伯 
语 。 为 了 便于 学 习 ， 我 来 到 了 剑桥 。 可 十 我 的 病情 很 快 便 开 始 恶化 ， 
现在 我 的 大 限 来 了 。?” 像 是 为 了 印证 这 句 话 ， 他 又 开始 剧烈 咳嗽 起 来 。 


我 又 给 他 倒 了 些 威士忌 ， 稍 事 休 息 后 他 又 接着 道 : “我 儿子 叫 利 
奥 ， 从 他 刚 生 下 来 到 现在 ， 我 都 没 见 过 他 。 我 一 直 不 敢 去 看 他 ， 但 他 
们 和 我 说 ， 他 很 聪明 ， 也 很 英俊 。 在 这 个 信封 里 ，” 他 从 口袋 里 拿 出 封 
fri, BRATR, “我 对 那 孩 子 需要 接受 的 教育 做 了 大 体 说 明 。 这 可 能 
些 奇 怪 ， 但 无 论 如 何 ， 我 都 不 能 把 它 托 付 给 陌生 人 。 那 么 ， 你 愿意 接 
受 吗 ? 7 


“我 得 先知 道 我 要 做 些 什 么 。” 我 回答 道 。 


“你 要 和 我 的 儿子 利 奥 一 起 生活 到 他 二 十 五 图 ， 而 且 记 住 千 万 别 送 
他 去 学 校 。 他 一 满 二 十 五 岁 ， 你 的 监护 期 便 结束 了 。 到 那 时 ， 你 拿 着 
我 给 你 的 钥匙 〈 他 把 钥匙 放 在 了 桌 上 ) 打开 这 个 铁 箱 子 ， 让 他 仔细 了 瞧 
瞧 里 面 的 东西 ， 然 后 问 他 是 否 愿 意 接 受 那 个 探险 任务 。 当 然 ， 他 可 以 
选择 不 接受 。 至 于 条 件 ， 我 目前 的 收入 十 每 年 两 后 两 百 英 镑 ， 奉 你 接 
受 监护 权 ， 束 可 终生 至 有 我 的 一 半 收 入 。 其 中 每 年 一 干 镑 是 你 花费 精 


力 照料 孩子 的 报酬 ， 另 外 一 百 镑 是 孩子 的 腾 宿 费 。 剩 下 的 存 起 来 ， 这 
样 到 了 利 奥 二 十 五 多 ， 如 采 他 愿意 接受 探险 任务 ， 手 头 也 有 笔 积 荔 。” 


“要 是 我 死 了 呢 ?” 我 问 。 


“那么 将 由 大 法 官 法 寿 来 实行 监护 权 ， 那 孩子 的 生活 也 得 听天由命 
了 。 唯 一 要 注意 的 是 ， 那 个 铁 箱子 得 照 你 的 意愿 交 到 他 手 里 。 听 我 
说 ， 霍 利 ， 不 要 拒绝 我 。 相 信 我 ， 这 对 你 没 坏 处 。 你 和 这 世界 格格 不 
入 ， 只 会 因 他 人 而 受伤 害 。 再 过 几 周 ， 你 束 要 成 为 你 们 学 院 的 研究 员 
了 ， 到 时 候 你 目 己 的 收入 加 上 我 留 给 你 的 ， 足 以 让 你 生活 无 优 ， 全 心 
钻研 学 术 ， 侦 尔 还 能 做 些 喜 欢 的 体育 运动 ， 这 样 的 生活 再 适合 你 不 过 
TSR 


他 止 住 话音 ， 和 急切 地 看 着 我 ， 但 我 仍然 拿 不 准 主 意 。 这 份 责任 太 
DEAFET ° 


“为 了 我 ， 霍 利 。 我 们 是 这 么 要 好 的 朋友 ， 而 且 我 也 没 时 间 另 作 安 
BRI 


“好 吧 ，”" 我 措 着 昌 上 钥 古 旁 的 信封 道 , “我 答应 你 ， 只 要 这 信 上 没 
有 让 我 改变 主意 的 东西 。” 


“谢谢 你 ， 霍 利 ， 真 的 谢谢 ! 信 上 没有 那 种 东西 ! DL DH XI] 
我 发 看 吧 ， 你 会 像 亲生 父亲 一 样 对 每 我 的 孩子 ， 并 按 信 上 我 的 指示 去 
fit 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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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只 是 一 种 改变 。 或 许 有 一 天 你 会 明日 ， 在 特定 情况 下 ， 那 种 改变 也 
征 可 以 无 限 延 后 的 。” 说 完 ， 他 又 咳 得 厉害 起 来 。 


“好 了 ，* 他 说 ，" 我 该 走 了 ， 你 把 箱子 收 好 。 我 的 遗愿 就 在 信 上 ， 
孩子 就 交 由 你 抚养 了 。 你 会 得 到 回报 的 ， 霍 利 ， 我 知道 你 是 个 诚实 守 
信 的 人 。 不 过 ， 如 果 你 背叛 了 我 的 信任 ， 老 天 在 上 ， 我 必定 馈 不 了 
你 。” 


我 什么 话 都 没 说 ， 实 在 是 不 知 所 措 ， 不 知 说 些 什么 。 


他 举 起 蜡烛 ， 看 问 镜 中 目 己 的 脸 。 那 曾 是 张 俊 美 的 脸 ， 但 如 今 已 
家 疾病 拱 残 。“ 蛆 虫 之 食 ，” 他 说 。"“ 想 想 几 个 小 时 后 ， 我 的 驱 体 束 会 变 
得 又 冷 又 僵 ， 我 殉 觉 得 好 奇 一 一 旅途 已 至 尽头 ， 游 戏 也 已 经 结束 了 。 
霍 利 啊 ， 人 生 多 吾 难 ， 而 只 有 爱 才 值得 一 个 人 去 受 否 一 一 全 少 我 的 人 
生 并 非 如 此 。 但 如 果 利 奥 有 勇气 和 信念 ， 他 或 许 能 拥有 这 样 的 人 生 。 
再 见 了 ， 我 的 朋友 ! ”他 突然 温情 地 伸 出 手 壁 抱 了 抱 我 ， 在 我 的 额 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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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 文 西 ，" 我 说 , “如果 你 真 的 病 得 那么 重 ， 最 好 还 是 让 我 去 
找 医生 来 吧 。” 


“不 ， 别 去 ，” 他 语气 恳切 。“ 答 应 我 你 不 会 去 找 医生 。 我 就 要 死 
了 ， 就 让 我 像 只 中 毒 的 老鼠 -一样 ， 独 自 离开 人 世 吧 e 


“我 不 信 ， 你 不 会 死 的 。" 我 回答 道 。 他 笑 了 笑 ， 轻 声 说 着 “ 记 住 ' 二 
字 便 离开 了 。 我 一 屁股 坐 下 ， 揉 了 揉 有 眼睛 ， 人 怀疑 目 己 是 不 是 在 做 梦 。 
显而易见 ， 我 很 清醒 ， 于 是 我 吏 想 ， 文 西 一 定 是 喝 醇 了 。 他 一 直 以 来 
都 病 得 很 重 ， 这 我 是 知道 的 ， 但 重 到 他 能 断言 目 己 活 不 过 今 晚 殴 不 太 
可 能 了 。 如 采 他 真 要 死 了 ， 怎 么 还 走 得 了 路 ， 还 能 提 着 那么 重 的 铁 箱 
T? 我 想 了 又 想 ， 觉 得 这 整个 故事 完全 不 可 信 。 那 时 我 还 不 够 成 熟 ， 
不 明日 世事 无 常 ， 常 人 认为 绝 无 可 能 的 事 ， 有 了 时 也 会 成 真 。 而 也 是 最 
近 ， 我 才 慌 得 这 个 道理 。 那 时 我 想 ， 一 个 男人 会 有 个 从 生 下 来 整 没 见 
过 的 五 岁 儿 子 吗 ? 不 可 能 。 他 还 能 准确 预言 目 己 的 死亡 ?不 可 能 。 那 
么 他 有 可 能 追溯 公元 前 三 百 多 年 的 家 谱 ， 或 者 突然 将 孩子 的 监护 权 和 


半数 财产 完全 托付 于 一 个 大 学 里 的 朋友 吗 ? 完全 没 可 能 ! 显然 ， 文 西 
要 么 醉 了 ， 要 么 闫 了。 可 他 那么 做 是 什么 意思 呢 ? 那个 密封 的 铁 箱子 
里 又 装着 什么 ? 


整 件 事情 让 我 困惑 不 已 ， 兰 思 时 想到 最 后 实在 头疼 ， 干 脆 决 定 睡 
觉 。 我 从 椅子 上 一 跃 而 起 ， 把 文 西 留 给 我 的 钥 是 和 信 放 进 公文 箱 里 ， 
把 铁 箱 子 狠 进 一 个 大 庶 箱 中 ， 然 后 上 床 册 好 ， 很 快 进入 了 梦乡 。 


被 人 叫 醒 的 时 候 ， 我 感觉 目 己 才 睡 了 几 分 钟 。 我 坐 起 号 来 ， 瓜 揉 
腿 睛 ， 发 现 天 光大 党 一 一 已 经 八 态 了 。 


“怎么 了 ， 约 翰 ， 出 什么 事 了 ? ”我 问 服侍 文 西 和 我 的 校 工 。“ 你 看 
起 来 像 见鬼 了 一 样 ! ” 


“ 没 错 ， 移 生 ， 我 见 时 了，? 他 说 , “不 过 更 粳 糕 ， 我 见 着 尸体 了 。 
刚刚 我 像 往 稼 一 样 去 叫 文 西 先生 ， 发 现 他 直 挺 挺 地 身 在 那儿 ， 已 经 没 


E 


1. ”健壮 而 美丽 的 意思 ， 更 准确 地 说 是 ， 融 于 力量 的 美 。 
2. 我 朋友 所 说 的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正 是 硕 罗 多 德 口中 那 位 以 美貌 著称 的 斯 巴 达 人 “。 他 战 


死 于 普 拉 提 亚 的 光荣 之 战 (公元 前 479 年 9 月 22 日 ) ， 当 时 希腊 联军 在 名 将 帕 乌 萨 尼 亚 斯 
的 统领 下 歼灭 了 约 30 万 波斯 大 军 。 文 献 记载 的 译文 如 下 : “ 因 卡 利克 拉 提 斯 战 死 ， 对 军 
队 而 言 ， 那 一 天 他 成 了 希腊 最 俊美 的 男人 一 一 不 只 是 拉 凯 戴 孟 最 俊美 的 ， 还 是 整个 希腊 
最 俊美 的 。 就 在 由 乌 萨 尼 亚 斯 准备 牺牲 时 ， 一 劳 的 他 中 箭 负 伤 ， 在 同伴 战斗 时 被 带 离 战 
场 。 他 对 自己 的 死 悔恨 不 已 ， 向 普 拉 提 亚 人 阿里 姆 涅 司 托 斯 说 ， 他 愿 为 希腊 而 死 ， 但 痛 
苦 的 是 ， 尽 管 心心 念 念 ， 却 没 能 施展 出 自己 的 本 领 ， 也 没 能 有 所 成 束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勇敢 而 俊美 ， 姓 名 却 埋没 于 年 轻 军官 中 ， 希 罗 多 德 特此 提 及 ， 以 区 别 于 其 他 的 斯 巴 达 人 
和 项 洛 人 。 一 一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第 二 章 
罗 月 流逝 


正如 所 料 ， 可 怜 的 文 西 独 死 一 事 在 大 学 内 掀起 了 轩然大波 。 不 
过 ， 因 为 大 家 知道 他 病 得 很 重 ， 而 且 一 份 正 式 的 医生 证 明 即 将 出 具 ， 
所 以 并 没有 人 要 求 验尸 。 那 时 候 和 现在 不 同 ， 对 验尸 一 事 没 那么 讲 
守 。 事 实 上 ， 由 于 可 能 会 率 扯 出 丑闻 ， 人 们 都 很 抵触 验收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既 然 我 未 受 问 话 ， 我 也 不 会 提 到 那 晚 他 如 党 去 了 我 宿舍 的 事 ， 
更 别提 主动 交代 我 们 面谈 时 的 具体 信息 了 。 举 行 葬礼 那天 ， 一 位 律师 
从 伦 吝 过 来 ， 送 完了 我 可 怜 的 朋友 最 后 一 程 ， 随 后 市 着 文 西 的 文件 和 
财物 回 了 伦 救 。 当 然 ， 由 我 保管 的 铁 箱子 不 在 其 中 。 之 后 的 一 星期 
里 ， 我 再 没 听 到 过 人 们 谈论 此 事 。 事 实 上 ， 我 的 注意 力 已 经 完全 被 其 
他 事情 所 占据 ， 因 为 当时 我 正在 忙于 准备 研究 员 学 位 考试 ， 所 以 没 能 
参加 葬礼 ， 也 束 没 有 见 到 那 位 律师 。 考 斌 结束 后 ， 我 回 到 和 宿舍， 整个 
人 次 坐 在 安乐 桨 上 ， 为 目 己 顺利 答 完 考卷 开心 不 已 。 


考试 前 夕 的 压力 把 大 脑 挤 成 一 线 ， 而 这 一 刻 ， 我 终于 如 释 重负 。 
但 是 很 快 ， 我 的 思绪 都 转生 了 可 怜 的 文 西 去 世 那 晚 的 事情 。 这 件 事 让 
我 再 度 陷 入 沉思 。 我 也 想 知道 目 己 是 否 应 该 一 探 明 白 ， 如 有 果 放 任 不 
管 ， 那 么 我 又 该 如 何 处 置 那个 神秘 的 铁 箱 子 。 我 坐 在 那儿 ， 左 思 右 
想 ， 之 后 开始 对 整个 事件 感到 相当 困 忧 。 神 秘 的 夜 访 ， 迅 速成 真 的 死 
它 预 言 ， 我 所 承 诡 的 庄 广 噩 言 ， 文 西 在 另 一 个 世界 还 要 我 兑现 的 讳 
言 ,.…. 这 一 切 都 让 我 无 比 烦 心 。 他 是 目 杀 吗 ? 看 起 来 是 这 么 回 事 。 那 
么 他 所 提 到 的 寻求 又 是 什么 ? 这 一 切 太 过 离奇 ， 虽然 我 并 没有 神经 紧 
张 ， 也 没有 被 这 近乎 风神 的 怪事 是 得 大 惊 失色 ， 却 开始 害怕 起 来 ， 祈 
实 目 己 与 这 一 切 翅 无 关系 。 二 十 多 年 后 的 今天 ， 我 更 是 布 望 如 此 。 


就 在 我 坐 在 那里 禄 实时 ， 涡 门 声响 了 起 来 。 随 后 ， 有 人 将 一 封 蓝 
色 大 信封 送 到 了 我 手 里 。 我 浆 了 一 眼 ， 发 现 那 是 封 律师 机。 直觉 告诉 
我 ， 这 封 信 和 我 受托 付 之 事 有 关 。 那 封 律师 函 我 现在 还 留 着 ， 其 内 容 
如 下 : 


先生 : 我 们 的 委托 人 ,已 故 的 ML: 文 西 先生 ， 于 本 月 9 日 独 死 
于 剑桥 大 学 。 其 生前 曾 留 下 一 份 遗 路， 副本 已 随 附 在 信封 内 ， 我 们 
征 遗 趾 执 行人 。 根 据 和 遗 路， 您 将 获得 已 故 的 文 西 匈 生 的 半数 财产 。 
这 笔 财产 目前 全 部 投资 于 英国 公债 。 获 得 财产 的 前 提 是 ， 您 须 同意 
成 为 文 西 先生 五 岁 的 幼子 利 奥 : 文 西 的 监护 人 。 我 们 是 在 文 西 完 生 
清晰 而 明确 的 指示 下 起 草 遗 路 ， 而 文 西 匈 生 也 保证 他 的 做 法 有 充分 
理由 ， 寿 非 如 此 ， 我 们 必 将 在 此 通知 您 ， 因 遗嘱 所 列 条 款 的 性 质 不 
同村 常 ， 我 们 有 义务 请 求法 庭 注 意 此 事 ， 以 便 通 过 质疑 立 遗 路人 的 
能 力 或 其 他 方面 的 问题 ， 来 采取 适当 措施 保障 文 西 之 子 的 利益 。 事 
实 上 ， 芯 遗 路 人 是 位 绅士 ， 拥 有 高 超 的 智 芝 和 敏锐 的 洞察 力 ， 且 立 
吐 人 确实 并 无 其 他 杀 属 适合 作为 其 孩子 的 监护 人 。 因 此 ， 我 们 并 无 
理由 采取 这 一 措施 。 


天 于 孩子 监护 权 的 转交 和 您 应 得 财产 的 问题 ， 还 请 您 与 我 方 联 
系 。 


我 方 将 静 候 您 的 答复 ， 先 生 。 


您 忠诚 的 杰 弗 里 和 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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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术 语 来 看 ， 这 应 该 是 依据 最 挛 格 的 法 律 条 文 起 草 的 。 遗 路 内 容 恰恰 
证 实 了 我 的 朋友 文 西 在 去 世 那 晚 告 诉 我 的 一 切 ， 那 都 是 真 的 ! 我 必须 
成 为 那 孩 子 的 监护 人 。 想 到 这 里 ， 我 突然 记 起 了 文 西 那 封 和 箱子 一 起 
留 下 的 信 。 我 取出 信 后 ， 将 它 打 开 。 信 的 内 容 只 有 两 部 分 ， 一 部 分 是 
文 西 已 经 对 我 提出 的 要 求 ， 也 束 是 在 利 奥 二 十 五 终生 日 时 打开 那个 铁 


箱子 ， 另 一 部 分 则 对 利 奥 需 接受 的 教育 做 了 大 体 规 划 ， 说 明 他 要 学 习 
的 课程 包括 希腊 语 、 高 等 数学 和 阿拉 伯 语 。 信 的 最 后 是 一 段 附 笔 ， 大 
意 是 说 ， 如 果 利 奥 没 能 活 到 二 十 五 岁 〈 文 西 认为 这 不 会 发 生 ) ， 和 那么 
便 由 我 打开 那个 铁 箱子 ， 阁 我 认为 合 运 ， 便 按照 得 到 的 信息 行事 ， 帮 
我 认为 不 合适 ， 束 要 上 毁 抒 箱子 里 的 所 有 东西 。 总 之 ， 我 绝 不 能 把 那些 
东西 交 给 别人 。 


信 中 内 容 我 均 已 知晓 ， 而 且 里 面 也 确实 没有 让 我 改变 主意 的 东 
西 ， 所 以 我 要 做 的 事情 只 有 一 件 一 一 写 信 给 杰 弗 里 先生 和 乔丹 先生 ， 
告诉 他 们 我 愿意 接受 托付 ， 并 于 十 日 内 开始 成 为 利 奥 的 监护 人 。 这 件 
事 做 完 ， 我 去 找 了 校方 ， 有 选择 地 告诉 了 他 们 事情 的 始 来。 一 番 艰 难 
的 劝说 后 ， 他 们 破例 做 出 了 让 步 ， 人 允许 我 和 利 奥 一 起 生活 ， 前 提 古 我 
能 考取 人 研究员 学 位 ， 而 这 一 点 我 是 目 信 满 满 。 不 过 ， 他 们 有 要求 我 搬出 
柱 售 ， 在 外 面 租房 子 住 。 我 一 一 照办 ， 费 了 些 力气 才 最 终 在 校门 附近 
找到 了 一 套 优质 公 敲 。 下 一 步 便 是 找 个 保姆 。 而 在 这 点 上 ， 我 下 定 决 
心 不 找 女 保姆 ， 以 防 她 在 孩子 的 事情 上 对 我 摆 架 于 ， 也 以 防 她 偷 走 利 
奥 对 我 的 感情 。 利 奥 已 经 不 小 了 ， 用 不 着 女 保 姆 的 照顾 ， 因 此 我 开始 
寻 现 合适 的 男性 仆 从 。 一 番 周 折 后 ， 我 座 到 了 一 位 相当 不 错 的 圆 脸 小 
伙 子 。 他 曾 在 喂养 猫 马 的 马 懂 当 过 帮手 ， 不 过 他 也 说 ， 他 出 生 在 一 个 
有 着 十 七 个 孩子 的 家 寿 ， 对 孩子 的 习性 了 如 指 掌 ， 还 说 等 利 奥 一 到 ， 
必定 将 他 照顾 得 无 微 不 至 。 之 后 ， 我 把 铁 箱子 带 到 了 城 里 ， 订 手 将 它 
存 进 银行 ， 然 后 严 了 些 儿 童 健康 与 管理 的 书籍 来 看 。 我 目 己 读 完 后 ， 
又 大 声 念 给 乔 布 听 〈 乔 布 就 是 那个 小 伙 子 ) ， 同 时 等 待 着 利 奥 的 到 
来 。 


最 终 ， 一 位 老人 带 着 孩子 来 了 。 即 将 和 利 奥 分 别 时 ， 那 位 老人 员 
得 十 分 伤心 。 利 奥 征 个 床 亮 的 男孩 儿 ， 简 直 十 我 有 生 以 来 见 过 的 长 得 
最 美的 孩子 ! 他 有 着 灰 色 的 双眸 和 宽阔 的 前 额 ， 即 便 这 样 年 幼 ， 他 的 
面容 也 犹如 浮屠 般 精致 光 涪 ， 一 点 儿 也 不 惟 怪 消瘦 。 不 过 他 最 有 魅力 
的 地 方 或 许 是 他 的 头发 ， 因 为 他 金色 的 发 丝 颜 色 纯 正 ， 紧 紧 贴 着 优美 


的 脑袋 轮 廊 暴 曲 生 长 。 在 和 老人 分 别 的 时 候 ， 他 器 了 起 来 。 那 场景 我 
此 生 难 志 。 他 站 在 那儿 ， 阳 光 透 过 窗户 酒 在 他 金色 的 小 卷发 上 ， 他 一 
只 手 握 紧 了 拳头 ， 揉 着 一 边 的 眼睛， 为 一 只 眼睛 却 在 观察 我 们 。 我 举 
在 椅 于 上 ， 于 他 伸 出 一 只 手 ， 示 意 他 到 我 面前 来 ， 角 落 里 的 乔 布 则 发 
出 了 一 种 “咯咯 * 声 。 从 他 先前 的 经 验 或 是 母 鸡 唤 仔 的 道理 来 看 ， 他 认 
为 这 种 声音 会 起 到 舒缓 心情 的 作用 ， 还 能 激 起 孩子 内 心 的 信任 。 他 手 
里 还 来 回 晃动 着 一 匹 奇 丑 的 木马 ， 看 上 去 位 直 像 个 傻子 。 这 样 的 情况 
寺 续 了 几 分 钟 ， 而 后 利 奥 突 然 张 开 小 小 的 双 壁 绷 我 跑 了 过 来 。 


“我 喜欢 你 ，* 他 说 ，“ 昌 然 你 长 得 姥 ， 但 你 是 个 好 人 。” 


十 分 钟 后 ， 他 便 心满意足 地 吃 起 了 大 片 的 奶油 面包 。 乔 布 想 在 面 
包 上 深层 果 次 ， 但 我 认真 地 提醒 了 他 ， 让 他 想 想 我 们 读 过 的 书 里 是 起 
么 说 的 ， 让 他 别 那么 做 。 


那 之 后 没 过 多 久 (不 出 所 料 ， 我 果然 考取 了 人 研究员 ) ， 利 奥 便 成 
了 整个 学 院 的 宠儿 。 尽 管 有 违规 章 制度 ， 他 却 依然 能 够 目 由 进出 学 
校 ， 犹 如 一 个 有 着 特权 的 混和 子 ， 不 为 任何 规则 所 约束 。 因 为 长 相 漂 
亮 ， 利 奥 收 到 的 礼物 简直 数不胜数 。 那 时 ， 我 与 一 位 上 了 年 纪 的 住 校 
研究 员 的 意见 总 是 产生 巨大 分 上 层 。 他 去 世 已 信 ， 过 去 也 第 被 人 认为 是 
学 校 里 脾气 最 又 躁 的 人 ， 而 且 厌 恶 小 孩子 。 后 来 利 奥 生 病 了 ， 一 直 不 
见 好 ， 乔 布 便 对 他 产 加 看 管 起 来 。 而 我 则 在 那 时 发 现 ， 这 个 道德 败坏 
的 老头 子 竞 然 经 党 引诱 利 奥 去 他 的 房间 ， 受 无 节制 地 喂 孩子 吃 日 兰 地 
酒 味 的 糖 采 ， 还 让 利 奥 对 这 事 保密 。 乔 布 知道 后 告诉 老 涉 子 ， 说 他 真 
该 为 目 己 感到 羞愧 ， 还 说 “要 是 他 有 做 过 什么 对 的 事 ， 这 个 年 纪 可 能 
SET” o 这 话 表 明 乔 布 知道 他 结 过 婚 ， 也 目 然 古 引 发 了 一 场 争 


Wb o 


那些 年 的 美好 如 今 仍 徘 徊 在 记忆 之 中 ， 但 在 这 里 我 无 法 细 细 和 叙 
来 。 年 复 一 年 ， 时 光 飞 逝 ， 我 们 越 来 越 亲 近 ， 也 更 加 珍视 彼此 。 我 深 


爱 着 利 奥 ， 胜 过 大 多 数 父 亲 对 儿子 的 爱 ， 而 利 奥 对 我 的 感情 长 久 而 深 
刻 ， 也 征 多 数 父 杀 所 无 法 体会 到 的 。 


一 年 又 一 年 过 去 ， 孩 子 长 成 了 少年 ， 少 年 又 长 成 了 青年 ， 利 奥 渐 
渐 长 大 ， 也 越发 出 挑 。 他 的 相貌 ， 他 的 心灵 ， 痢 越 来 越 关 。 等 到 他 快 
十 五 岁 时 ， 别 人 都 叫 他 学 院 里 的 “美男 子 *"， 却 给 我 起 了 “ 野 胃 ”这 个 绰 
号 。 那 时 ， 我 们 每 天 都 会 一 起 出 去 散步 ， 别人 见 着 我 们 便 会 用 “美男 与 
野兽 ?来 称呼 我 们 。 有 一 次 ， 一 个 高 大 健壮 的 屠夫 在 我 们 后 面 把 绰号 唱 
了 出 来 ， 利 奥 便 把 这 个 体型 是 他 两 倍 的 男人 痛打 了 一 顿 。 我 伴 洲 不 
知 ， 继 续 往 前 走 ， 等 他 们 打 得 不 可 开交 了 ， 才 转 过 身 来 ， 为 利 奥 加 油 
打气 ， 直 至 他 获得 胜利 。 当 时 这 件 事 成 了 学 院 的 笑谈 ， 而 我 对 此 却 倍 
感 无 条 。 后 来 ， 等 利 奥 又 长 大 了 一 点 ， 学 生 们 又 给 我 们 起 了 新 的 绰 
号 。 他 们 叫 我 “ 卡 隆 ”， 却 叫 利 奥 “ 和 希腊 神 ”! 我 知道 目 己 长 相 丑 陋 ， 而 
且 随 着 年 纪 渐 长 也 没有 什么 变化 ， 所 以 也 整 不 再 对 此 多 言 。 至 于 利 奥 
的 综 号 ， 真 是 再 贴 合 他 不 过 了 。 利 奥 二 十 一 岁 时 ， 已 经 如 同年 轻 的 阿 
波 罗 下 凡 一 样 。 我 从 未 见 过 比 他 更 美的 人 ， 也 从 未 见 过 有 谁 像 他 那样 
对 目 己 的 美 浑然 不 知 。 他 聪明 伶俐 ， 却 又 不 像 学 者 那样 ， 一 号 书生 
气 。 在 教育 方面 ， 我 们 严格 遵照 了 他 父亲 的 指示 ， 收 获 的 成 果 (尤其 
征 希 腊 语 和 阿拉 伯 语 ) 总 体 来 说 也 令 人 满意 。 为 了 帮助 利 奥 学 习 阿 拉 
伯 语 ， 我 学 会 了 这 门 语言 ， 但 五 年 后 他 的 水 平 却 赶 上 了 我 ， 而 且 几 乎 
和 指导 我 们 的 教授 一 个 级 别 了 。 我 向 来 热爱 运动 (这 是 我 唯一 的 嗜 
好 ) ， 每 年 秋天 ， 我 都 会 和 利 奥 外 出 打猎 或 钓鱼 ， 我 们 有 时 去 苏 格 
兰 ， 有 了 时 去 挪威 ， 还 有 一 次 甚至 去 了 俄罗斯 。 我 的 枪法 很 准 ， 但 即使 
在 这 方面 ， 利 奥 也 超过 了 我 。 


利 奥 十 八 儿 的 时 候 ， 我 拖 回 了 先前 的 和 宿舍， 同时 让 他 进 了 我 们 学 
院 。 二 十 一 儿 时 ， 利 奥 拿 到 了 一 个 不 是 很 高 、 但 也 不 错 的 学 位 。 那 
时 ， 我 第 一 次 和 他 说 了 些 与 他 吴 世 有 关 的 事情 ， 还 透露 了 些 我 们 可 能 
会 面临 的 神秘 之 事 。 他 对 此 好 奇 心 十 足 ， 但 我 也 解释 说 ， 目 前 还 不 能 


满足 他 的 好 奇 心 。 那 之 后 ， 为 了 渡 过 那 段 时 间 ， 我 建议 他 去 念 法 律 。 
他 听从 了 我 的 建议 ， 在 剑桥 读 了 法 律 专 业 ， 又 去 伦敦 实习 了 几 次 。 


对 利 奥 ， 我 只 忧心 一 件 事 ， 便 是 几乎 每 个 见 过 他 的 年 轻 女 孩 痢 会 
爱 上 他 。 由 此 引发 的 事端 我 不 便 在 此 详 述 ， 但 在 当时 可 真是 有 够 厅 
烦 。 不 过 总 的 来 说 ， 利 奥 的 行为 并 没有 和 逾 矩 。 


时 光 流逝 ， 利 奥 的 二 十 五 岁 生日 终 是 来 了 。 自 那 时 起 ， 这 段 奇特 
而 又 有 些 可 怕 的 故事 便 真正 翻 开 了 篇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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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 娜 符 斯 的 陶 厂 


利 奥 二 十 五 岁 生 日 的 前 一 天 ， 我 们 俩 赶赴 伦敦 那 家 银行 ， 前 去 取 
出 了 二 十 年 前 我 寄存 的 神秘 铁 箱子 。 我 还 记得 ， 那 个 取 货 员 和 从 前 帮 
我 寄存 的 正 古 同一 人 。 他 清 清 楚楚 地 记得 自己 曾 将 东西 好 好 收 了 起 
来 ， 还 说 要 是 当初 没 这 么 做 ， 念 怕 殊 得 花 些 工夫 来 找到 它 了 ， 毕 葛 箱 
子 上 已 经 挂 满 了 蜂 蛛 网 。 


当天 晚上 ， 我 们 市 着 我 们 的 宝贝 箱子 回 到 了 剑桥 。 本 以 为 要 磁 上 
最 糟 的 情况 一 一 彻夜 难 眠 ， 没 想到 苋 然 睡 着 了 。 第 二 天 天 刚 训 ， 利 奥 
便 穿 着 睡 袍 来 到 了 我 的 房间 ， 妥 我 立刻 打开 箱子 。 我 纯 当 这 是 好 奇 心 
作 深 ， 便 说 ， 这 箱子 已 经 封 了 二 十 年 了 ， 要 打开 也 不 差 一 顿 早餐 的 时 
间 。 于 是 ， 我 们 在 刚好 九 点 整 的 时 候 吃 了 早餐 。 而 我 当时 思绪 万 千 ， 
心中 一 团 乱 秦 ， 竞 然 误 把 培根 当成 方 糖 加 进 了 利 奥 的 早茶 里 。 乔 布 被 
我 们 激动 的 心情 所 感染 ， 有 差点 要 斑 下 我 那 只 塞 夫 勒 次 杯 的 把 手 。 在 我 
心里 ， 那 和 马 拉 在 浴缸 里 被 刺杀 前 使 用 的 可 十 同 一 款 杯子 ! 


后 来 ， 我 们 总 算 用 完了 早餐 。 乔 布 按 我 的 吟 只 拿 来 了 箱子 ， 小 心 
恤 翼 地 把 它 放 在 梨子 上 ， 融 好像 里 面 有 什么 危险 物品 一 样 。 然 后 他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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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 乔 布 ，" 我 说 。“ 如 果 利 奥 没 意见 的 话 ， 我 想 让 你 做 个 证 
人 。 我 知道 你 是 个 嘴巴 牢靠 的 人 。，” 


“我 当然 没 意 见 啦 ， 霍 勒 斯 扳 权 ，?" 利 奥 回答 说 。 他 这 么 称呼 我 ， 
征 因 为 从 他 小 时 候 起 我 束 让 他 叫 我 权 板 ， 不 过 他 还 是 会 没 大 没 小 地 叫 


我 老 朋友 "”， 甚 至 是 < 伯父” 。 
乔 布 摸 了 摸 他 没 戴 帽子 的 脑袋 。 
“把 门 锁 上 ， 乔 布 ，" 我 说 ，" 把 我 的 公文 箱 拿 来 。， 


他 照 做 后 ， 我 从 里 面 取 出 了 可 怜 的 文 西 《也 就 是 利 奥 的 父亲 ) 在 
去 世 那 晚 留 给 我 的 钥 古 。 钥 古 一 共有 三 把 ， 最 大 的 一 把 样式 相对 而 言 
现代 一 些 ， 第 二 把 极其 古老 ， 而 第 三 把 的 样式 我 们 真是 见 所 未 见 。 那 
钥匙 明显 是 由 条 状 的 纯 银 塑 成 ， 中 间 横 着 根 把 手 ， 把 手边 缘 有 些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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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 俩 准备 好 了 吗 ? "我 问 道 ， 束 像 征 工头 准备 去 点 炸药 开矿 了 
一 样 。 无 人 回答 。 于 和 是 ， 我 拿 出 那 把 最 大 的 钥 古 ， 往 锁 眼 里 注 了 些 色 
拉 油 。 刚 开始 我 的 手 拌 得 厉害 ， 试 了 一 两 次 都 没 打 开 ， 最 终 总 算 把 钥 
不 插 了 进去 ， 打 开 了 锁 。 利 奥 这 下腰， 用 双手 抓 住 巨大 的 箱 吉 ， 由 于 
REETA, f DIEJIAVAdUmd UT ATIF, HiB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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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用 洗衣 刷 清 理 了 上 面积 插 多 年 的 污垢 。 


从 外 观 来 看 ， 它 似乎 是 由 黑 檀 木 或 类 似 纹 理 细密 的 黑 木 制 成 ， 四 
个 角 上 均 包 右 着 铁皮 。 那 厚重 的 木材 有 些 地 方 都 出 现 了 窑 六 ， 它 一 定 
年 有些 年 凑 了 。 
“ 轮 到 这 个 了 ，” 说 着 ， 我 将 第 二 把 钥 是 插 了 进去 。 
乔 布 和 利 奥 都 供 了 上 来 ， 紧 张 得 大 气 都 不 敢 出 一 下 。 我 转 了 转 铀 
而 后 掀 开 箱 盖 。 看 见 里 面 那 只 精致 的 银色 小 盒 ， 我 不 由 得 慰 叹 一 


小 盒子 大 约 八 英 二 高 ， 长 宽 均 为 十 二 英寸 ,看 上 去 像 是 埃及 的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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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痢 图 月 流逝 ， 小 盒 已 经 斑痕 素 素 、 色 泽 奈 淡 ， 但 却 保存 得 相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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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纤维 ， 和 究竟 是 什么 东西 我 到 现在 也 没 弄 清楚 。 这 些 东 西 堆 了 约 有 
三 英寸 高 ， 我 小 心 恤 可 地 把 它们 搬 到 了 一 边 ， 然 后 便 看 见 了 一 个 普通 
的 现代 式 信 封 。 里 面 装着 一 封 信 ， 信 上 有 是 我 去 世 的 朋友 文 西 的 字迹 。 


“如 有 果 我 的 儿子 利 奥 还 活着 ， 把 这 封 信 交 给 他 吧 。” 


我 把 信 弟 给 利 奥 ， 他 移 了 一 眼 ， 又 把 它 放 在 桌子 上 ， 做 了 个 手势 
让 我 继续 看 看 盒子 里 还 有 什么 。 


接 下 来 ， 我 找到 了 一 卷 被 人 精心 卷 起 的 羊皮 纸 。 铺 开 羊 皮 纸 后 ， 
我 发 现 上 面 仍然 是 文 西 的 手笔 ， 标题 是 “ 陶 片 上 安 瑟 尔 体 希腊 文 的 译 
文 ”。 我 把 它 放 在 信 的 劳 边 ， 拿 起 了 另外 一 卷 手 庆 纸 。 随 痢 尹 月 流逝 ， 
这 卷 扯 皮 纸 已 经 泛 了 黄 ， 也 有 些 发 匀 。 我 同样 将 它 铺 开 。 上 面 是 对 同 
一 篇 硕 腊 文 的 翻译 ， 只 不 过 译文 是 黑体 拉丁 文 。 那 种 风格 和 字体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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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铅 。 它 长 有 十 身 寸 六 ， 宽 有 了 七 英寸 ， 厚 度 大 约 是 四 分 之 一 英寸 ， 凸 
出 的 一 面 基 同人 金属， 上 面 刻 满 了 证 希腊 后 期 的 安 琶 尔 文字 。 很 多 地 方 
褪色 了 ， 但 大 部 分 字迹 仍然 清晰 可 辩 。 显 而 易 见 ， 这 些 铭文 是 有 人 用 
古 时候 音 用 的 户 杆 笔 精心 刻写 而 成 的 。 此 外 ， 值 得 一 所 的 是 ， 这 块 陶 
FERA ABER TAF, RRA HKE RKE HS T 
起 来 。 它 的 内 壁 刻 有 大 量 的 锅 文 ， 大 部 分 都 是 些 不 规则 的 字母 ， 而 且 


明显 是 由 不 同时 代 不 同 的 人 刻下 的 。 陶 片 和 羊皮 纸 上 的 内 容 我 将 在 下 
面 讲述 。 
[R5 Hr 1] 
En] SESS EUR ig Fr T IS 
尺寸 为 原件 的 1/2 
原件 最 长 为 10.5 英 十 
最 宽 为 7 英寸 
重量 为 1 磅 5.5 僵 司 
[852] 
En] ESAE EUR Fr SJ IS 
尺寸 为 原件 的 1/2 


“还 有 别 的 发 现 吗 ?” 利 奥 激动 地 小 声 问 道 。 


我 摸索 了 一 会 ， 又 找 出 一 个 亚麻 布 的 小 包 ， 里 面 有 块 便 邦 邦 的 东 
西 。 我 们 允 生 从 布 包 里 拿 出 了 一 幅 非常 漂亮 的 、 刻 在 象 才 上 的 微型 
画 ， 之 后 又 拿 出 一 块 小 巧 的 、 巧 殉 力 色 的 对 甲虫 宝石 ， 上 面 刻 着 这 样 
的 字符 ， [ERR] 

字符 的 侣 义 翻译 过 来 是 “太阳 王子 ”。 那 幅 微 型 画 是 利 奥 母亲 的 画 
像 ， 她 是 个 长 相 迷 人 、 眼 眸 时 润 的 希 膀 人 人。 画像 育 面 是 文 西 的 字迹 ， 
上 面 写 着 “我 的 爱 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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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好 了 ，” 利 奥 回 管道 ， 放 下 了 深情 注视 已 久 的 画像 。“ 现 在 来 看 
那 封 信 吧 。” 说 完 ， 他 便 立 刻 拆 开 信封 ， 大 声 读 出 了 信 中 内 容 : 


“我 的 儿子 利 奥 ， 大 你 疝 在 人 世 ， 那 么 当 你 看 到 这 封 信 时 ， 应 该 已 
经 是 个 成 年 男人 了 ， 而 我 也 死去 多 年 ， 久 到 几乎 锌 所 有 认识 我 的 人 彻 
底 短 系 了 。 但 是 在 读 到 这 封 信 时 ， 你 要 记 住 我 与 你 同 在 。 透 过 这 纸 
笔 ， 我 的 手 将 跨越 死亡 的 鸿沟 伸 癌 你 ， 我 的 声音 也 将 穿 过 寂静 的 墓穴 
抵达 你 耳 中 。 即 使 我 死 了 ， 即 使 你 没有 任何 关于 我 的 记忆 ， 此 时 此 刻 
我 碟 在 你 喘 边 。 目 你 降临 在 这 世上 起 ， 我 束 鲜 少 去 见 你 。 请 原 这 我 。 
你 的 出 生 夺 走 了 你 母 杀 的 性 命 ， 我 爱 她 胜 过 一 切 。 她 的 离 去 让 我 悲痛 
欲 绝 ， 至 今 仍 心痛 难 妨 。 如 果 我 还 活着 ， 还 能 有 时间 克 服 这 种 心情 ， 
但 我 活 不 下 去 了 。 我 所 承受 的 理 难 ， 生 理 上 的 也 好 ， 心 理 上 的 也 边 ， 
都 让 我 不 堪 重 负 。 我 做 这 些 安排 ， 征 为 了 让 你 未 来 能 够 喜乐 安稳 ， 而 
等 到 他 们 都 实现 ， 一 切 也 束 结 束 了 。 阁 我 做 错 了 ， 还 愿 上 帝 宽 她 我 
我 最 多 也 活 不 过 一 年 了 。” 


“< 所 以 他 是 自杀 的 ! "我 大 叫 一 声 。“ 和 我 猜想 的 一 样 1 ” 


“好 了 ，?" 利 奥 没 回答 我 ， 继 续 念 道 , “不 说 我 的 事 了 。 我 只 是 个 已 
死 之 人 ， 是 个 已 经 被 人 遗 筷 、 好 像 从 未 来 过 这 世界 的 人 ， 而 你 们 这 些 
活着 的 人 ， 才 和 我 必须 要 说 的 话 有 关 。 我 的 朋友 霍 利 (如 有 果 他 接受 了 
我 的 托付 ， 就 是 你 的 监护 人 了 ) 应 该 已 经 和 你 说 了 些 我 们 家 族 的 非凡 
过 去 。 在 这 个 小 盒子 里 ， 你 会 找到 足以 证 明 这 一 切 的 东西 。 那 些 先祖 
刻 在 陶 片 上 的 传奇 故事 ， 我 是 在 父亲 临终 时 才 得 知 的 ， 它 们 一 直 副 踢 
在 我 的 脑海 里 。 我 只 有 十 九 岁 的 时 候 ， 便 决定 效法 伊 丽 莎 日 时 期 的 某 
位 不 笠 的 祖先 ， 去 一 探 真相 。 后 来 发 生 在 我 身上 的 事 难以 解释 ， 但 确 
实 是 我 杀 眼 所 见 。 在 非洲 沿岸 ， 有 一 处 至 今 示 被 开拓 的 地 区 ， 癌 南 一 
段 距 离 便 是 赞 比 西 河 的 入 海口 。 那 里 有 一 处 海 师 ， 海 师 尖 端 符 立 着 一 
座 山 峰 ， 它 的 形状 和 文献 里 描述 的 类 似 ， 如 同 尖 人 的 脑袋 。 我 在 那儿 
落 了 脚 ， 还 遇 到 了 一 个 当地 的 流 混 汉 ， 他 因 犯 了 徘 被 族人 赶 了 出 来 。 
我 从 他 那里 得 知 ， 在 远离 海岸 的 内 陆 ， 有 许多 杯 状 的 山脉 ， 还 有 被 无 
数 沼泽 地 包围 的 洞穴 。 我 还 得 知 ， 内 陆 的 人 说 的 是 一 种 阿拉 伯 方 言 ， 
统治 他 们 的 是 一 位 美丽 的 日 种 女人 。 当 地 人 很 少见 到 她 ， 但 据说 她 拥 


有 掌控 阴阳 两 界 的 力量 。 我 查 明 这 一 点 后 的 两 天 ， 那 个 流 痕 汉 便 因 罕 
越 沼 泽 地 时 感染 热 病死 了 ， 而 我 则 迫 于 缺乏 食物 和 病痛 折磨 回 到 了 二 
角 帆 山上 。 


“至 于 我 之 后 的 经 历 ， 有 眼下 就 没有 必要 说 了 。 后 来 ， 我 的 船只 在 马 
达 加 斯 加 的 海岸 失事 了 。 几 个 月 后 ， 一 文英 国 船 队 救 起 了 我 ， 把 我 市 
到 了 亚丁。 我 从 那里 回 英 格 兰 出 发 ， 打 算 在 准备 充分 的 情况 下 ， 尽 快 
继续 我 的 调查 。 途 中 ， 我 留 在 了 希腊 。 在 那里 ， 丘 比特 之 神 选 中 了 
我 ， 让 我 遇见 了 你 心爱 的 母亲 。 我 要 她 为 妻 ， 她 生 下 了 你 ， 然 后 便 离 
我 而 去 。 之 后 ， 我 便 疾病 缠身 ， 回 到 这 里 等 待 死亡 的 到 来 。 可 我 仍然 
抱 厦 一 线 希 望 ， 开 始 着 手 学 习 阿 拉 伯 语 ， 为 的 古 在 身体 好 转 后 重 回 非 
洲 沿岸 ， 解 开 我 们 家 族 的 千古 之 谍 。 但 是 我 没 能 好 转 ， 后 面 的 事 目 然 
也 就 成 了 泡影 。 


“可 是 你 不 一 样 ， 我 的 孩子 ， 你 可 以 完成 我 的 未 竟 之 事 。 我 的 探寻 
成 果 ， 以 及 祖先 遗留 的 证 据 ， 都 会 交 到 你 手 上 。 我 的 打算 是， 等 你 到 
了 一 定年 龄 ， 再 让 你 接触 这 些 东 西 。 因 为 那 时 你 已 经 有 了 判断 能 
能 够 做 出 自己 的 选择 一 一 调查 这 世上 最 神秘 的 事 (如 果 它 并 非 虚 构 的 
话 ) ,或 是 把 它 当 作 女 人 神志 不 清 时 的 无 稽 之 谈 ， 不 去 管 它 。 


“个 人 而 言 ， 我 不 认为 这 是 无 移 之 谈 。 我 相信 ， 奉 十 能 找到 这 个 地 
方 ， 那 里 必定 一 派生 机 范 动 。 有 既然 有 生命 存在 ， 为 什么 束 不 能 有 永久 
延续 生命 的 方法 呢 ? 我 说 这 些 并 不 是 要 干扰 你 的 想法 ， 你 要 做 出 目 己 
的 判断 。 如 果 你 选择 继续 我 的 调查 ， 那 么 已 经 万 事 俱 备 。 相 反 ， 如 采 
你 确信 整 件 事 纯 属 虚 构 ， 那 么 我 希望 你 销毁 陶 片 和 羊皮 文献 ， 永 久 抹 
除 让 我 们 家 族 喘 陷 厅 烦 的 源头 。 这 也 许 是 最 明智 的 做 法 。 未 知之 所 以 
可 怕 ， 并 非 如 老话 说 的 那样 ， 是 因为 人 类 迷信 ， 而 是 因为 未 知 确实 可 
怖 吓人 。 谁 大 是 故意 去 破坏 赋予 世界 生命 的 神秘 而 庞大 的 力量 ， 必 有 定 
会 沦 为 这 些 力量 的 牺牲 品 。 而 如 条 你 能 坚持 到 最 后 、 战 胜 时 间 与 不 
幸 ， 从 而 涅 此 重生 ， 获 得 永恒 的 青春 与 闫 有 狐 、 肉 体 与 心灵 的 永恒 ， 谁 


又 敢 阅 这 令 人 震撼 的 改变 必定 会 市 来 幸福 呢 ? 抉择 吧 ， 我 的 孩子 。 主 
字 万 物 的 上 禹 说 ,“ 天 高 路 远 ， 学 无 止境 '， 层 主 指引 你 做 出 正确 的 选 
择 ， 为 你 和 世界 市 来 幸福 美好 。 大 你 能 成 功 ， 必 将 从 丰富 的 经 历 中 获 
得 强大 的 力量 ， 成 为 王者 。 永 别 了 ! ” 


这 封 没 有 落款 、 没 有 日 期 的 信 束 这 么 突 风 地 结 了 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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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有 什么 想法 ? 我 觉得 你 可 怜 的 父亲 已 经 神志 不 清 了 ! ”我 恼怒 
地 说 。“ 二 十 年 前 他 来 我 答 多 的 那天 晚上 ， 我 束 这 么 觉得 。 你 也 看 到 
了 ， 他 和 急匆匆 地 结束 了 目 己 的 生命 。 这 封 信 倘 直 是 在 胡言 乱 语 ! ” 


“ 没 错 ， 先 生 ! "和 齐 布 语气 严肃 道 。 他 采 然 是 器 事 论 事 的 典范 。 


“好 吧 ， 无 论 如 何 ， 我 们 先 来 看 看 陶 片 上 有 些 什么 ，” 利 奥 说 着 拿 
起 了 他 父 杀 写 的 译本 ， 开 始 念 起 来 一 一 


我， 阿美 娜 特 斯 ， 是 埃及 法 老 的 王室 之 后 ， 是 鬼神 皆 敬 仰 的 女神 
伊西 斯 的 祭司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意 为 融 于 力量 的 美 ， 之 妻 。 我 将 不 久 于 
人 世 ， 故 留 信 于 你 ， 我 的 小 儿子 第 希 斯 纳 斯 ( 意 为 伟大 的 复仇 者 ) 
奈 克 塔 内 伯 斯 时 期 四， 你 父亲 因为 对 我 的 爱 打 破 了 曾 许 下 的 誓言 ， 和 
我 双双 逃 出 埃及 。 我 们 一 路 向 南 ， 漂 洋 过 海 ， 在 非洲 利比亚 朝 东 的 海 
岸 流 浪 了 两 年 。 那 里 有 条 河流 ， 河 流 附近 有 个 很 大 的 岩石 洞穴 ， 形 状 
犹如 黑人 的 脑袋 。 在 一 条 水 流 漠 涌 的 河流 入 口 ， 我 们 被 冲 走 了 ， 在 水 
上 漂流 了 四 天 ， 期 间 有 人 溺 亡 ， 有 人 死 于 伤 病 。 不 过 ， 当 地 的 野人 带 
着 我 们 穿越 了 海 鸟 蔽 日 的 废墟 和 沼泽 ， 并 在 十 天 的 跨 涉 后 把 我 们 带 进 
了 一 个 山谷 。 那 里 曾 见证 过 一 座 繁华 城市 的 兴衰 起 落 ， 也 充斥 着 望 不 
见 底 的 洞穴 。 在 野人 的 带领 下 ， 我 们 见 到 了 会 往 陌生 人 脑袋 上 扣 锅 的 


当地 人 人， 也 见 到 了 他 们 的 女王 ， 那 位 无 所 不 知 的 女巫 ， 她 得 以 永生 ， 
青春 永 驻 。 她 看 同 你 父亲 卡 利克 拉 提 斯 的 目光 充满 受 意 ， 企 图 杀 死 我 
并 将 我 取代 。 但 你 父亲 深 爱 着 我 ， 而 且 展 惯 她， 并 不 愿意 这 么 做 。 为 
达 目 的 ， 她 便 用 可 怕 的 黑 魔法 将 我 们 诱 进 了 一 个 幽深 的 润 信 。 洞 六 入 
口 是 一 具 先 哲 的 尸体 ， 里 面 则 是 不 停 转 动 的 永生 之 柱 ， 发 出 的 声 啊 犹 
如 雷 声 疤 鸣 。 她 从 烈 烈 火焰 中 走向 我 们 ， 芝 发 无 伤 ， 容 貌 却 傅 加美 艳 
动人 。 她 发 拆 说 ， 只 要 你 父亲 杀 了 我 ， 亡 她 为 妻 ， 便 赋予 他 同样 的 不 
死 之 喘 。 她 无 法 亲手 杀 死 我 ， 因 为 我 拥有 我 们 一 族 的 魔力 ， 那 力量 她 
无 法 战胜 。 你 父亲 用 手 谴 住 双眼 ， 不 去 看 她 的 脸 ， 然 后 拒绝 了 她 的 要 
求 。 她 在 盛 私 之 下 用 魔力 给 了 他 重重 一 击 ， 将 他 杀 死 ， 却 又 为 他 的 死 
痛 民 流 谋 ， 以 素 歌 恒 念 他 。 因 为 县 惧 ， 她 把 我 送 回 了 我 们 来 时 的 那 条 
河流 入 口 。 我 在 船上 生 下 了 你 ， 漂 流 多 日 后 终于 来 到 了 雅典 。 第 布 斯 
纳 斯 ， 我 的 孩子 ， 我 想 告 诉 你 的 是 ， 找 到 那个 女人 ， 找 出 永生 的 奥 
秘 。 如 有 果 可 以 ， 为 你 的 父亲 报仇 ;如 采 你 真 的 害怕， 或 是 无 能 为 力 ， 
那么 把 我 的 话 传 你 的 子 子孙 孙 ， 他 们 中 定 会 出 现 一 位 能 沐 洽 于 永生 之 
火 ， 并 登 上 法 老 之 位 的 勇士 。 我 知道 这 些 事 令 人 难以 置信 ， 可 它们 千 
RJM, HIMA °” 


“ 愿 主 宽恕 她 ! ” H ORA EAA ENNEA,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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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一 一 尽管 没 人 能 编 出 这 么 一 个 故事 。 可 现在 看 来 ， 一 切 都 有 根 有 
据 。 疑 虑 之 下 ， 我 拿 起 陶 片 ， 开 始 阅 读 起 上 面 的 古 布 脐 安 苇 尔 文字 。 
在 当时 ， 那 可 以 说 是 一 手 非 常 漂 亮 的 希腊 文 ， 毕 竞 执 笔 人 出 生 于 埃 
及 。 其 抄本 如 下 : 


AMEHAPTAXETOYTYIYBA£ZIAIKOILIEHOTI£XZETOTAILITYTITI 
OTYHTOTKAAAIKPATOTYTIZLZI£ZEIAOZXZIEPEZ2£ZHHNO IMENG 
EOITPESOYIZLZITAAEAAIMONHIAYLTIIOTAZXZ£ZEETAIHAHTE 
AETYTZATIZXZIZXOGEHNEITZZIAIAIEI IZTEAAEITAAEX 
YHES$TILIOHIAPIOTEEKTHZAILIYIITIAZXEIIIITEKTAITE 
BOTMETATOTIZLZOTIIATPO XZAIATOIEPZOTATOITEMOILTEII 
I OPKHZAHTOZXZPYILIOHTEZXAEIPOZHOTOHAIAIIOHTIO 
IKAIKAMHIIA ZKATATAIIAPAOGAAAZLZIATHEZAIBIHXEX 
TAIPOZHAIOTLTAHATOAAXIIAAIHHOGEIHNTEZXErIGOCAIIEPIIE 
TPA TIXZXMEIAAHFLIATITOHOMOIXZX2MAAIOIOIIOXZKEZSTAA 
HXZXEITAHMEPAFXAAIIOXZTOMATOXZXIIOTAMOTIMEI AAOTE 
KIIEZOHNTEZIZOIMEIHKATEIIOHTIZEOCHMEIOISMAEIHNOZXÓIA 
IIEG AN OMEHTEAOPXAETIIAIPI QNAN 6PILQINESEPOME 
OGAAIAEAESQSIHNTEKAITEILAIEZSIEIOGAIIEPIITTHITGINIIAH 
e&OZAILOKPIITEITOHOTI PAIHOHHMEPAZXZIEQS2£LXZEHAOOM 
EHEIZIEKOIAOHTIOPOXZXErHOAIOTENMEIAAHMEPNIIOAIJX 
HHAHTPAAEAII EIPOHAHI AIOHAEGSXZBAZLXIAEISAINTHI 
T4OHEEHOTXZXITPAIZLZZTEdSTAHNOTYTITZÓONHTIZXMAIEISAMNM 
EHE XPHTOEIIIZTHHMHSAEIIAHTZOIHKAIAHKAIKAAAOZXK 
AIPÉAZ2MHILAITHPQ2ZHIHHAEKAAAIKPATOTYIXZTOTIEX OTIA 
TPOZXZEPAZGOGEIXATONMEIIPZOTOHITIHOIKEIITEBOYLIAE 
TOEMEAEAHNEAEIINHEIEITAO2XZEOTIKAHN EIIEIGENHEMEIDISMA 
PYIHEPESIAEIKAITHHEZEIHHHESOBEITOAIHIALIEIIH 
MA£XTIOMAIEIA£XKAOGOOAO LIXZX$TAAEPALEINOGATOBAPA 
OPOHTOMEIAOYIKATA£XTOMAEKEITOOLIEPZHOsSIAOX 
OSOZXTEGNES2£X APIKOMEHOIZXAEAEIEXESOXZETOIBIOY 
EYTYOYOIONKIOHAEAIPXZOMEINON:ZTZ2PamMHNIETINTSÁAÀAK AG AII 
EPB POHTHZEITAAIAIIYIPOXZBEBHKTIIAABAABH£EKA 
IETIKAAAIZQHNHAYIYITHEATYITH£ÉIEEXEdSAINHEKAETOT TANA 
MOZXZEKAITOHNIOHNIATEPAAGGAIATOHAIIOOAEIEXEIIEI 
EZ YHOIKEIHOIBOTLTIAOITOEMESAEAIIE AEIHOTIIAPOTLTIN 
AYTHAHEAEIHNHIZXIEINIIIOTOINHHMESASAILQHNHHIIKAIATT 
HEXMADIEIALZOAOTLTIAEINT IMAAAOHHCEAETZOXEIPET 
É£HOMMATZONIPOIIÉXEXAÜHIHAAHTOTHZIYHAIKOZXZKAAA 
OXMHOPQHEIE ITAOPIIZXZEOEIXZAKATEIOHTETIZEME 
HAYTOIHAIIOAOMEI D ONHMEIHTOIKAAOTYXEAKAIOAYTYPOME 
HHEK EICGEIHAIIHHEIKEIIEMEAESOBOÓOIASHKEIIEIZLEXT 
OMATOTMEIAAOTLIIOTAMOITOTIHATIXIIOPOTIIIO PPA 
EHATYTILINESXZHIEPIIAEOLTYXZXAETEKOHNZEAIIOIAETXAX 
AMOAIZIIOTEAETIPOAOCHNHAZEKATHI AIOMHHN£ETIAEX 
TIZIZXZGOGENEZXAÉÓZHNEIIXZTEAAOQMHOAIIGSPEIAEIIAPTH 
HIYHNAIKAAHAZHTEIIHINII QZTOTOTIBIOYTYIMYIZEZTHPIO 
H AHEYPHÉEKAIAIHNAIPEIIIHIIIOTIIAPAZXHAIATOrHZXO 
HIATEPAKAAAI KPATHIEIAESOBOYLIMEHOLZHAIAAAA 
OTIATTOZAEIIEITOIEPIOTILIIA£ZITOIZEZTIZXTEPOHNAYT 
TOTO TTOEIIIEXZTEAASQESXZIOTEAIAGOZXZTIZXLIEIOMEIrN 
OXZXTAOAOITIPIAOTXAXZOGAITOAMH£ZEIKAITAAPIZT EIA 
EXQHBA£LEIAEYTYZXZAITZNAHNGPÉIS2IAIIXZETAMEHAHTAT 
OIATYTTAAEIG$OMOQXZAEAATITHEIHOKAO TIKE'TPEYIXAMHIHN 


希腊 文 抄本 


为 了 方便 阅读 ， 我 把 文章 转换 成 了 手写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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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 文 手写 体 
根据 对 比 ， 读 者 可 以 明显 看 出 ， 那 篇 英文 译本 语言 简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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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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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 而 我 经 过 进一步 调查 之 后 ， 也 持 相 同 观点 。 


放 在 最 上 面 的 这 块 陶 片 曾 是 双 耳 陶 缸 的 瓶 口 部 分 ， 吓 出 的 一 


面 印 


着 安 琶 尔 文字 ， 文 字 旁 边 是 一 块 暗 红色 的 椭圆 形 图 案 。 我 们 在 小 盒 里 


找到 的 圣 甲虫 至 石上 也 有 同样 的 岁 案 。 不 过 ， 陶 片上 的 这 些 象形 文 
字 ， 或 者 说 符号 ， 殊 像 是 印 在 蜡 模 上 的 一 样 ， 是 反 着 的 。 我 不 清楚 这 
是 卡 利 克拉 提 斯 的 徽 牌 志 ， 还 是 其 妻 阿美 娜 特 斯 的 某 位 王室 祖先 的 币 
牌 。 我 也 不 能 确定 ， 它 和 那些 安 瑟 尔 文字 是 同一 时 期 刻画 的 ， 还 是 由 
文 西 家 族 的 其 他 成 员 根 据 圣 甲 虫 宝 石上 的 独 案 临摹 的 。 这 一 切 我 都 不 
能 肯定 。 文 字 下 方 是 一 幅 模糊 的 画 ， 用 相同 的 蜡 红 色 草 草 摘 绘 。 它 色 
勒 出 了 一 座 狮 员 人 面 像 的 涉 和 肩膀 ， 有 雕像 喘 上 有 着 象征 王权 的 羽 趴 。 
尽管 在 神 牛 和 神明 的 雕像 上 这 种 羽 恤 很 音 见 ， 但 我 还 从 未 在 狮 刁 人 面 
fi Eo 


在 陶 片 是 面 的 右 侧 ， 有 一 块 示 刻 上 安 瑟 尔 文字 的 区 域 ， 上 面 印 着 
红色 的 斜体 字 和 监 色 的 落 炊 。 那 是 篇 别致 的 铭文 ， 其 内 容 如 下 : 


天 上 地 下 海里 ， 
奇 事 随 处 可 寻 。 
此 乃 谁 人 手笔 ? 
多 罗 西 亚 文 西 。 


看 了 铭文 ， 我 一 头 表 水 。 于 是 ， 我 把 陶 片 翻 了 个 面 ， 发 现 上 面 布 
满 了 笔记 和 署名 ,分别 是 用 项 腊 文 、 拉 丁 文 和 英文 写 的 。 第 一 条 是 用 
希腊 安 瑟 尔 文 写 的 ， 署 名 是 第 希 斯 纳 斯 ， 也 就 是 阿美 娜 特 斯 的 儿子 。 
内 容 是 : “我 无 法 前 往 。 给 第 布 斯 纳 斯 的 儿子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下 面 
征 抄本 及 相应 的 手写 体 文 本 : 


OTKAIHATINAIMHNIOPEYTYIECCAITICICCOEHNHCKAAA 
IKPATEITZIIIAIAI.- 

Op Kü&à vàóUuvaGj HT ropes EOBC1I, T16010Bg vc K 
GAXPAiKpi TE! TO TOt OL ,+ 


显然 ， 这 位 卡 利克 拉 提 斯 (以 希腊 的 传统 ， 大 概 是 随 其 祖父 之 
名 ) 曾 试 着 开始 他 的 探寻 之 路 ， 因 为 他 模糊 且 难 辨认 的 文字 写 着 :“ 征 


途 已 经 开始 ， 却 为 神力 阻 措 ， 故 无 法 继续 。 给 卡 利克 拉 提 斯 之 子 。” 下 
面 是 抄本 及 相应 的 手写 体 文本 : 


T 4HGE£NANTIZXETAITZAZNEIIAYXAMHIITHZIIOPEIAX 
AAAIKPATHZTZÉÓIIIAIAI. 

TY B&£óovavTiOTávTovgmnEtüuuocs HAYV TÄS TOopsti 
aç, KONNIKPA Tç TO TUT SL .+ 


这 上 段 文子 是 倒 着 刻 的 ， 而 且 字 迹 模糊 、 磨 损 疗 重 。 要 不 是 文 西 将 
它 译 成 了 英文 ， 我 几乎 没 法 读 下 去 。 因 为 它 在 陶 片 上 所 处 的 位 置 正 是 
人 和 手 经 常 触 措 的 地 方 ， 随 着 年 月 流逝 ， 字 迹 基 本 都 快 消失 不 见 了 。 在 
这 两 段 文字 中 间 ， 是 一 个 醒目 的 现代 式 签 名 一 一 羔 昂 内 尔 :广西 ， 后 面 
跟着 “年 龄 17? 的 字样 ， 我 猜 这 是 利 奥 的 祖父 写 的 。 再 往 右 边 是 首 字 
母 和 J.B.V”， 下 方 则 是 一 连 串 各 种 各 样 的 希腊 文 签名 ， 有 的 古 安 蕊 尔 
体 ， 有 的 古 手 写 体 。 除 此 以 外 ， 还 有 些 看 似 漫不经心 重复 写 下 的 句 
子 ， 内 容 都 是 “给 我 的 儿子 ”。 由 此 可 见 ， 这 陶 片 确实 是 一 代 一 代 小 心 
RUE (E POKER ° 


这 些 布 腊 文 签名 下 面 跟着 一 个 清晰 的 字样 一 一 “罗马 ，A.U.C”， 意 
为 文 西 家 族 已 移居 罗马 。 然 而 不 笠 的 是 ， 除 此 之 外 ， 他 们 定居 有 罗马 台 
日 期 永远 也 找 不 到 了 ， 因 为 写 下 日 期 的 地 方刚 好 缺 了 一 块 。 


再 下 面 征 十 二 个 拉丁 文 签名 ， 每 个 签名 都 十 分 随 性 ， 完 全 是 哪里 
能 签 就 签 在 哪里 。 除 了 三 个 例外 ， 这 些 签名 都 以 * 文 德 克 斯 ”( 意 为 复 
WE) 为 姓氏 。 文 西 家 族 移居 罗马 后 ， 这 个 姓氏 似乎 就 取代 了 和 布 腊 
文 “第 项 斯 纳 斯 ”( 也 意 为 复仇 者 ) ， 成 为 了 新 的 姓氏 。 不 出 所 料 的 
话 ， 这 一 拉丁 姓氏 先 十 转变 为 了 “ 德 : 文 西 "， 然 后 才 演 变 成 如 今 简 党 
的 “ 文 西 ”一 姓 。 公 元 前 ,一 位 古 埃及 人 萌发 了 复仇 的 想法 ， 后 来 这 一 
想法 却 以 更 国 家 寿 姓 氏 的 方式 传承 了 下 来 。 这 一 演变 过 程 ， 真 是 让 人 


感觉 十 分 奇特 。 


我 还 发 现 ， 陶 片上 刻 着 的 那些 罗马 姓名 里 ， 有 些 在 历史 上 和 其 他 
典籍 中 都 有 记载 。 如 果 没 记 错 的 话 ， 这 些 姓名 是 : 


TS E P S COR CERT 
FEART Lm Ej Rr HTC BH 
Cf Ej $238 5 rr C- FC YET 


以 及 


Ty D FE 7 RE] e. E v, 22-3 n] ELE XOBU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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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是 陶 片 上 所 有 的 拉丁 文 姓名 一 一 

C: 凯 奇 利 马 斯 : 文 德 元 斯 

M- 埃 米利 马 斯 . 文 德 克 斯 

赛 克 斯 : 瓦 瑞 马 斯 :马尔 夫 马 斯 

Q' 索 西 马 斯 ' 普 利 斯 元 马 斯 塞 内 西 欧文 德 区 斯 

L' 瓦 勒 瑞 马 斯 : 科 米 尼 马 斯 ' 文 德 元 斯 

赛区 斯 ' 欧 塔 西里 马 期 :M'F 

L' 阿 提 马 斯 文 德 克 斯 

称 西 马 斯 文 德 苑 斯 

CJH Ej $238 5 rr CF XC YET 

利 西 尼 马 斯 法 马 斯 特 乌 斯 

Ty UU Er 8 7 RE] e. E v, 22-3 n] EVE XB 2E 
玛 尼 利 亚 : 露 西 拉 - 柯 妮 马 克 丝 : 玛 可 里 妮 : 文 迪 希 丝 


在 这 些 罗马 姓名 之 后 ， 明 显 有 儿 百 年 的 历史 是 空白 的 。 现 如 今 ， 
无 人 知晓 这 上段 历史 究竟 是 什么 ， 也 无 人 知晓 它 古 如 何在 家 族 内 流传 下 


来 的 。 我 那 可 怜 的 朋友 文 西 曾 告诉 我 ， 他 的 罗马 祖先 后 来 定居 在 了 伦 
巴 第 ， 碍 理 曼 大 帝 入 侵 时 ， 又 追随 他 越过 阿尔 卑 斯 山脉 ， 最 终 在 布 列 
塔 尼 安 了 家 。 再 后 来 ， 他 们 又 从 那里 漂 洋 过 海 去 往 了 " 忻 悔 者 爱德华 
统治 下 的 英格兰 。 我 不 清楚 他 是 如 何 知道 这 段 历史 的 ， 因 为 陶 片 上 并 
没有 提 到 伦巴 第 或 者 查理 曼 ， 只 有 关于 布 列 塔 尼 的 记载 。 再 往 下 便 是 
两 个 红色 的 十 字 轴 ， 大 概 和 象征 着 十 字 军 之 剑 ， 还 有 一 长 串 斑 点 ， 我 猜 
想 是 血 或 是 采种 红色 液体 溅 上 的 。 除 此 以 外 ， 还 有 一 个 红 监 交 织 、 书 
写 相 当 工 整 的 字母 组 合 一 一 D.V.， 我 猜 执 笔 人 也 是 那 位 “创作 * 了 打 油 
诗 的 多 罗 西 亚 . 文 西 。 再 往 左边 ， 是 淡 监 色 的 大 写字 母 *A.V”， 后 面 跟 
看 一 个 时 间 “1800”。 


接 下 来 的 部 分 延续 了 这 块 古 老 陶 片 的 风格 ， 内 容 依然 十 分 奇特 。 
有 人 用 黑体 字 将 它 写 在 了 十 字 架 ， 或 者 说 十 字 军 之 证 上， 落款 时 间 为 
1445 年 。 具 体内 容 读 者 可 目 行 阅读 ， 我 将 在 下 面 给 出 黑体 文 的 抄本 以 
及 原封 不 动 的 拉丁 文本 。 从 文字 中 可 以 看 出 ， 作 者 是 一 位 杰出 的 中 世 
纪 拉 了 丁 语 学 家 。 此 外 ， 我 们 还 发 现 了 更 奇特 的 东西 一 一 那 篇 黑体 拉丁 
文 的 英文 译本 ， 也 十 用 的 黑体 字 。 它 被 人 刻 在 了 保险 箱 里 的 另 一 张 羊 
皮 纸 上 ， 而 且 相 比 那 篇 安 瑟 尔 希 腊 文 的 中 世纪 拉丁 文 译本 ， 这 篇 译文 
更 为 年 代 久 远 。 全 文 我 也 会 在 下 文 呈现 。 


da N 
阿美 娜 特 斯 的 陶 片 上 黑体 铭文 的 抄本 : 
"Ifta reliaia eft valde miíticu et myrificu ops dd maiores mei 
ex Ármorica IM Brittania more [ecu covehebat et adm [cs clerics 
feper pri meo in manu ferebat ad peitus illvd deltrueret, 
affirmas qd ellet ab iplo fathana coflatu preltigiola et 


dvabolica arte gre pter mevs cofregit illvd T dvas ptes as adm 
ego Johs de Viceto lalvas lervavi et adaptavi ficut apparet die 
lue pr poft feft beate Mrie virfg anni gre mccccxlv. 


EXSEETEOCHUS REUS: 


"Ista reliquia est valde misticum et myrificum opus, quod 
majores mei ex Ármorica, scilicet Britannia Minore, secum 
convehebant; et et quidam sanctus clericus semper patri meo 
in manu ferebat quod penitus illud destrueret, affirmans quod 
esset ab ipso Sathana conflatum prestigiosa et dyabolica 
arte, quare pater meus confregit illud in duas partes, quas 
quidem ego Johannes de Vinceto salvas servavi et adaptavi 
sicut apparet die lune proximo post festum beate Marie 
Virginis anni gratie MCCCCXLV." 


手 皮 纸 上 对 上 述 拉 丁 铭文 的 黑体 古 英 语 译本 的 抄本 : 
“Thys rellike ys a ryghte mistycall worke & a marvaylous y* 
whyche myne aunceteres afore tyme dyd conveigh hider w y^ 
ffrom Armoryke wh* ys to feien Britaine y* lelle & a certayne 
holye clerke íhoulde allweyes beare my ffadir on honde yt he 
owghte uttirly ffor to ffrulle y* lame affyrmynge yt yt was 
ffourmyd & confflatyd off lathanas hym lelffe by arte magike & 
dvvellyíhe wherefore my ffadir dyd take y* lame & to bralt yt 
yn tweyne but I John de Vincey dyd lave whool y* tweye ptes 
therof & topeecyd y^ togydder agayne loe as yee le on yls) 
daye mondaye next ffolowynge after y* ffeeste of leynte Marye 


y* blelled vyrgyne yn v* yeere of lalvacioun ffowertene 
hundreth & ffyve & ffowrti." 


上 述 墨 体 译 本 的 现代 语 版 本 : 


“Thys rellike ys a ryghte mistycall worke and a marvaylous, 
ye Whyche myne aunceteres aforetyme dyd conveigh hider with 
them from Àrmoryke which ys to seien Britaine ye Lesse and a 
certayne holye clerke should allweyes beare my fadir on honde 
that he owghte uttirly for to frusshe ye same, affyrmynge 
that yt was fourmed and conflatyed of Sathanas hym selfe by 
arte magike and dyvellysshe wherefore my fadir dyd take ve 
same and tobrast yt yn tweyne, but I, John de Vincev, dyd 
save whool ve tweye partes therof and topeecyd them togydder 
agayne soe as yee se, on this daye mondaye next followynge 
after ye feeste of Seynte Marye ye Blessed Vyrgyne yn ve 
yeere of Salvacioun fowertene hundreth and fyve and fowerti." 


接 下 来 便 是 倒数 第 二 段 馈 文 ， 这 段 饥 文 写 于 伊 丽 沙 白 时 期 ， 落 款 
时 间 为 1564 年 。 内 容 如 下 : “为 探寻 奇 事 ， 我 的 父亲 形 失 了 性 命 。 在 赴 
韭 洲 东 海 尾 的 途中 ， 他 的 船 在 莫桑比克 海 撞 上 了 一 只 菠 萄 牙 大 帆船 ， 
船 沉 人 亡 。 


» o 


接 下 来 是 最 后 一 段 铭文 。 从 书写 风格 看 ， 作 者 明显 是 十 八 世 纪 中 
期 广西 家 族 里 的 某 个 代表 人 物 。 他 广 引 了 哈姆雷特 的 着 名 台词， 写 了 
这 么 一 句 话 :“ 天 地 之 大 ， 比 你 所 能 梦想 到 的 多 出 更 多 ， 赫 瑞 修 。” 屿 


除 此 以 外 ， 只 剩 下 一 篇 文献 还 未 仔细 查看 一 一 陶 片 上 那 篇 用 举 体 
抄写 的 中 世纪 拉丁 文 铭 文 。 可 以 发 现 ， 这 篇 译文 是 在 1495 年 定稿 的 ， 
作者 是 某 位 名 叫 埃 德 蒙 德 : 普 拉 特 的 “学 者 ”。 他 毕业 于 牛津 大 学 埃 克 压 
特 学 院 ， 持 有 教会 法 资格 执照 ， 曾 师 从 英格兰 首位 教授 布 腊 语 的 学 者 
KERO E, HAXE (也 许 就 是 那 位 保存 着 陶 片 并 在 1445 年 
写 下 黑体 铭文 的 约翰 : 文 西 ) 听 闻 开 了 拉丁 语 这 | ] 新 课程 ， 便 立刻 赶 到 
了 牛津 ， 想 看 看 是 否 有 可 能 解 开 神 秘 的 铭文 缠 藏 的 秘密 。 他 没有 失望 
而 归 ， 埃 德 蒙 德 斯 先生 学 识 济 博 ， 足 以 胜任 此 事 。 他 的 译文 无 比 完 
美 ， 堪 称 中 世纪 拉丁 语 学 习 和 使 用 的 典范 。 因 此 ， 即 便 这 些 上 古老 之 物 
可 能 会 让 读者 厌烦 ， 我 仍 决 定 给 出 译文 的 抄本 。 同 时 ， 为 了 避免 部 分 
读者 受 缩写 困扰 ， 我 也 给 出 了 原始 的 拉丁 文本 。 那 篇 译文 有 几 个 古怪 
之 处 ， 这 里 不 便 详 述 。 不 过 我 布 望 各 位 学 者 能 注意 一 下 这 人 句 话 : 
duxerunt autem nos ad reginam advenaslasaniscoronantium [7 的 原文 是 


YAYOV sac BAaOINME LOY THY TOV E&VO Uc Xú 
TpalceaTrshavoovTOV 


埃 德 蒙 德 斯 先生 的 翻译 可 谓 绝妙 ， 让 我 印象 深刻 。 
对 阿美 娜 特 斯 的 陶 片 上 安 瑟 尔 铭文 的 中 世纪 黑体 拉丁 文 译 本 : 


Amenartas e gen. reg. Egyptii uxor Callicratis lacerdot Ifidis 
quà dei fovet demonia attedut filiol' fuo Tirirtheni ia 
moribuda ita mdat: Effugi quoda ex Egypto regnste Nectanebo 
cu patre tuo, Ppter mei amore pejerato. Fugistes aute v’ fus 
Notu trans mare et xxiiij mēles p’ r litora Libye v’ lus Orists 
errant ubi elt petra queda mgna [culpta inftar Ethiop capit, 
deinde dies iiij ab off flum mgni eiecti p’ tim lubmer!i fumus 
p’ tim morbo mortui fu: in fine auts a fei hobs portabamur pr 
palud et vada. ubi aviu m’ titudo celu obübrat dies x. donec 
advenim ad cavu queda monte, ubi olim mgna urbs erat, caverne 
quoq imeíe: duxerut aute nos ad regina Advena aari icorormtis 
que magič utebat et peritia omniu reř et falte pulcrit et ,Vigore 
Teelcibil’ erat. Hec mgno pat? tui amore Pculía p’ mu q' de ei 
conubiu michi morte parabat. poftea v' ro reculate Callicrate 
amore mei et timore regine affecto nos pr magica abduxit p! r 
vias horribil' ubi eft puteus ille pfūdus, cuius iuxta aditu 
iacebat lenior philofophi cadaver, et adveistib moftravit flama 
Vite erecta, istar columne volutstis, voces emittete dfi 
tonitrus: tuc pr igne petu nociuo expers traliit et iā ipsa 
lele formolior vila elt. 
Quib fact iuravit le patre tuu quod imortale oftēfurā elle, fi me 
prius occiía regine cotuberniu mallet; neğ en ipfa me occidere 
valuit, ppter noftratu mgica cuius egomet ptem habeo. Ille 
vero nichil huius gen maluit, manib ante ocul pallis ne mulie? 
formolitate adlpiceret: poftea eu mgica pcullt arte, at mortuu 
efferebat ide cu fletib et vagitib, me pr timore expulit ad 
oftiu mgni flumin veliuoli porro in nave in qua te peperi, 
uix poft dies hvc Athenas invecta m. At tu, O TiHüíthen, ne q 
d quoru mado nauci fac: necelle en! eft muliere exquirere fi 
qva Vite myíteriu metres et vidicare, quatu in te eft, patre 
tuu Callierat in regine morte. Sin timore ue aliü cavía rē 
reliquis Tfectā, hoc ip ob poítert mado du bonvs às inveniatur 
qvi ignis lauacru no prhorre!lcet et ptentia dign doiabit how. 
Talia dico incredibilia üde at mine ncta de reb michi 
cognitis. 
Hec Grece scripta Latine reddidit vir doctus Edmds de Prato, 


in Decretis Licenciatus e Coll. Exon: Oxon: doctillhimi Grocyni 
quondam e pupillis, Id. Apr. Ae. Dni. MCCCCLXXXXV" 


上 上述 中 世纪 拉丁 文 译本 的 扩展 版 本 : 


Àmenartas, e genere regio EÉgyptii, uxor Callicratis, 
sacerdotis Isidis, quam dei fovent demonia attendunt, filiolo 
suo Tisistheni jam moribunda ita mandat: Effugi quodam ex 
Egypto, regnante Nectanebo, cum patre tuo, propter mei amorem 
pejerato. Fugientes autem versus Notum trans mare, et viginti 
quatuor menses per litora Libye versus Orientem errantes, ubi 
est petra quedam magna sculpta instar Ethiopis capitis, 
deinde dies quatuor ab ostio fluminis magni ejecti partim 
submersi sumus partim morbo mortui sumus: in fine autem a 
feris hominibus portabamur per paludes et vada, ubi avium 
multitudo celum obumbrat, dies decem, donec advenimus ad 
cavum quendam montem, ubi olim magna urbs erat, caverne 
quoque immense; duxerunt autem nos ad reginam : 
Advenaslasaniscoronantium, que magica utebatur et peritia 
omnium rerum, et saltem pulcritudine et vigore insenescibilis 
erat. Hec magno patris tui amore perculsa, primum quidem ei 
connubium michi mortem parabat; postea vero, recusante 
Callicrate, amore mei et timore regine affecto, nos per 
magzicam abduxit per vias horribiles ubi est puteus ille 
profundus, cujus juxta aditum jacebat senioris philosophi 
cadaver, et advenientibus monstravit flammam Vite erectam, 
instar columne voluntantis, voces emittentem quasi tonitrus: 
tunc per ignem impetu nocivo expers transiit et jam ipsa sese 
formosior visa est. 

Quibus factis juravit se patrem tuum quoque immortalem 
Ostensuram esse, si me prius occisa regine contubernium 
mallet; neque enim ipsa me occidere valuit, propter nostratum 
magicam cujus egomet partem habeo. Ille vero nichil hujus 
generis malebat, manibus ante oculos passis, ne mulieris 
formositatem adspiceret: postea illum magica percussit arte, 
at mortuum efferebat inde cum fletibus et vagitibus, et me 
per timorem expulit ad ostium magni fluminis, velivoli, porro 
in nave, in qua te peperl, vix post dies huc Athenas vecta 
sum. At tu, O Tisisthenes, ne quid quorum mando nauci fac: 
necesse enim est mulierem exquirere si qua Vite mysterium 
impetres et vindicare, quautum in te est, patrem tuum 
Callieratem in regine morte. Sin timore sue aliqua causa rem 
reliquis infectam, hoc ipsum omnibus posteris mando, dum 
bonus quis inveniatur qui ignis lavacrum non perhorrescet, et 
potentia dignus dominabitur hominum. 

Talia dico incredibilia quidem at minime ficta de rebus michi 
cognitis. 

Hec Grece scripta Latine reddidit vir doctus Edmundus de 
Prato, in Descretis Licenciatus, e Collegio Exoniensi 
Oxoniensi doctissimi Grocyni quondam e pupillis, Idibus 
Àprilis Ànno Domini MCCCCLXXXXV' . 


“好 了 ，” 读 完 并 仔细 查看 过 那些 仍 可 辨认 的 文献 和 片段 后 ， 我 


说 , “这 吏 是 事情 的 始末 了 。 利 奥 ， 现 在 你 可 以 发 表 目 己 的 看 法 了 。 我 
DEPHAUET S” 


“你 怎么 想 ? ”他 急切 地 问 道 。 


“我 相信 那 块 陶 片 绝对 是 真 的， 而且 尽 管 有 些 不 可 思议 ， 也 确实 十 
你 们 家 族 从 公元 前 四 世纪 流传 下 来 的 。 那 些 铭文 加 是 证 据 。 所 以 ， 不 
管 看 起 来 多 么 离奇 ， 我 们 都 得 相信 。 但 是 也 只 是 相信 和 而已。 不管 陶 片 
上 那些 内 容 是 由 你 的 祖先 ， 那 位 埃及 公主 亲笔 写 下 的 ， 还 是 抄写 员 在 
她 的 指示 下 写 的 ， 我 都 丝 感 不 怀疑 。 只 是 我 更 加 相信 ， 匣 难 和 谱 夫 之 
痛 扰 乱 了 她 的 意识 ， 她 目 己 都 不 知道 目 己 在 写 些 什 么 。” 


“ 那 我 父亲 的 所 见 所 邮 又 怎么 解释 呢 ? ?" 利 奥 问 我 。 


“巧合 。 盏 无 疑问 ， 非 洲 治 岸上 有 些 形 似 人 头 的 断崖 ， 还 有 很 多 说 
着 整 脚 阿拉 伯 语 的 人 。 我 也 相信 那里 还 有 很 多 涪 洋 。 还 有 一 件 事 ， 利 
奥 ， 可 能 你 不 太 层 意 听 ， 但 我 觉得 你 父亲 写 那 封 信 时 神智 并 不 清醒 。 
他 当时 遇 到 了 一 个 大 麻烦 ， 却 还 是 用 目 己 的 想象 力 加 工 了 这 个 故事 ， 
毕竟 他 热爱 幻想 。 总 之 ， 我 认为 这 整 件 事 完 全 吏 是 胡言 乱 语 。 目 然 界 
征 存 在 一 些 神秘 事物 和 力量 ， 我 们 鲜 少 见 到 ， 见 到 了 也 无 法 理解 。 但 
除非 亲眼 所 见 一 一 这 可 能 性 很 小 一 一 否则 我 永远 都 不 会 相信 能 有 什么 
办 法 能 让 人 不 会 死去 ， 哪 人 只 是 短暂 不 死 ， 也 不 会 相信 非洲 的 沼 译 深 
处 生活 着 ， 或 生活 过 一 位 日 人 女 耿 。 这 都 是 胡扯 ， 孩 子 ， 都 是 胡扯 ! 
你 觉得 呢 ， 乔 布 ? ” 


“先生 ， 我 认为 这 是 个 谎言 。 但 如 果 它 是 真 的 ， 我 希望 利 奥 主人 不 
要 牵涉 其 中 ， 因 为 这 些 事 有 百 害 而 无 一 利 。” 


“也 许 你 们 说 得 对 ，” 利 奥平 静 地 说 。“ 我 没有 意见 。 但 是 ， 我 要 把 
这 件 事 彻底 搞 清楚 。 如 果 你 们 不 愿 随 我 一 起 ， 我 束 一 个 人 去 弄 清 楚 。” 


我 看 着 利 奥 ， 发 现 他 钙 认 真 的 。 每 次 他 严肃 对 竺 什么 的 时 候 ， 噶 
巴 都 会 报 出 一 个 奇特 的 造型 。 这 是 他 从 孩提 时 代 养 成 的 习惯 。 老 实 
说 ， 不 管 利 奥 想 去 哪里 ， 我 都 不 想 让 他 独 目 一 人 前 往 。 这 其 中 原因 不 


在 他 ， 而 在 我 。 我 甚 少 与 人 相交 ， 感 情 痰 薄 ， 但 和 利 奥 的 感情 却 十 分 
深厚 ， 不 放心 他 一 个 人 。 一 直 以 来 ,不论 男 人 女人 都 对 我 吉之 不 及 ， 
或 者 说 至 少 我 感觉 是 这 样 ， 但 这 两 者 也 并 无 什么 差别 。 也 许 我 可 怕 的 
外 表 正 是 塑 成 我 性 格 的 关键 。 我 没有 选择 怒 受 ， 而 是 极力 将 目 己 与 这 
世界 隔绝 ， 的 灭 一 切 与 人 形成 杀 密 关系 的 可 能 。 因 此 ， 利 奥 束 是 我 的 
全 世界 。 他 既 生 我 的 弟弟 ， 又 是 我 的 孩 于 ， 还 是 我 的 朋友 。 在 他 厌 鼎 
我 之 前 ， 我 会 随 他 去 任何 地 方 。 不 过 ， 我 不 能 让 他 看 出 我 有 多 依赖 
他 ， 所 以 便 想 给 目 己 找 个 台阶 下 。 


“我 决定 了 ， 叔 板 ， 我 要 去 。 如 果 没 找到 转动 的 永生 之 柱 ,， 至 少 
我 也 要 去 好 好 打 次 猫 。* 


这 束 古 我 要 的 台阶 。 


“打猎 9 "我 说 。“ 对 啊 ! 我 怎么 没 想到 呢 ! 那 地 方 肯定 幅员 辽阔 
而 且 还 满 是 大 型 猎物 。 我 一 直 都 想 在 死 之 前 猎 杀 一 头 野 牛 。 你 知道 
吗 ， 孩 子 ， 我 不 相信 有 什么 奥秘 的 存在 ， 但 大 型 猎物 肯定 是 存在 的 
这 么 想来 ， 要 是 你 考虑 清楚 之 后 决定 出 发 ， 我 就 当 放 个 假 ， 和 你 一 起 
去 吧 。” 


“是 吧 ,，” 利 奥 说 ,“ 我 想 你 也 不 会 放 过 这 个 机 会 的 。 可 是 痪 金 脏 么 
办 ? 我 们 需要 的 花费 可 不 少 。” 


“这 你 不 用 担心 ，” 我 说 。“ 这 些 年 ， 我 已 经 为 你 存 了 一 大 笔 积 鞭 ， 
而 且 你 父 杀 为 了 你 给 我 留 下 了 一 笔 财 产 ， 那 些 钱 我 也 存 下 了 大 半 。 我 
大 


“ 太 好 了 1! 既然 这 样 ， 那 我 们 最 好 把 这 些 东 西 放 好 ， 然 后 进 城 看 看 
猪 枪 吧 。 对 了 ， 乔 布 ， 你 也 一 起 吗 ? 趁 着 这 个 机 会 ， 你 也 出 去 看 看 
IE o » 


“好 的 ， 主 人 ，” 乔 布 没 精 打 采 地 回 道 ,“ 我 不 太 了 解 外 面 的 世界 ， 
不 过 如 果 两 位 先生 要 前 往 异 国 ， 想 必 还 是 需要 人 服 停 的 。 我 服 售 你 们 
二 十 年 了 ， 必 然 不 会 在 此 时 独 目 留 下 。” 


“这 束 对 了 ， 乔 布 ，” 我 说 。“ 昌 然 见 不 到 什么 奇妙 之 物 ， 但 绝对 能 
在 那儿 痛快 地 打猎 。 现 在 你 们 俩 都 听 好 ， 我 不 会 癌 任 何人 透露 有 关 这 
玩意 的 事 ,，” 我 指 了 指 陶 片 。“ 如 采 这 事 泄露 出 去 ， 而 我 又 过 到 什么 不 
测 ， 我 的 小 过 们 一 定 会 认为 我 疯 了 ， 并 为 此 束 遗 嘱 问 题 争执 不 休 。 我 
也 会 成 为 全 剑桥 人 的 笑柄 。” 


那天 之 后 过 了 三 个 月 ， 我 们 已 经 乘 骸 上 海 ， 回 着 桑 给 巴尔 岛 进发 
本 


SE 


1. 奈 克 特 - 内 
至 埃塞俄比亚 。 


2. — 霍 利 先生 认为 ， 如 果 那 块 图 案 真 的 代表 徽 牌 ， 必 定 不 是 卡 利克 拉 提 斯 的 徽 牌 。 因 为 
利克 拉 提 斯 是 位 祭司 ， 不 会 被 授予 徽 牌 ， 只 有 十 埃及 王室 成 员 才 有 这 个 特权 。 不 过 他 
在 图 案 上 刻 上 自己 的 名 字 倒是 有 可 能 。 
3， ”还 有 一 件 事 让 我 确信 这 写 于 十 八 世纪 中 期 。 这 事 挺 趴 巧 ， 因 为 我 有 本 1740 年 的 《 哈 
姆 雷 特 》 戏 剧 脚本 ， 里 面 也 误 引 了 这 名 台词， 而 且 误 引 的 内 容 几 乎 一 模 一 样 。 所 以 ,我 
基本 确定 那 位 文 西 先生 就 是 在 那 时 候 听 到 这 名 台词 的 。 当 然 ， 台 词 原本 是 这 样 的 ， 天 地 
之 大 ， 赫 瑞 修 ， 比 你 所 能 梦想 到 的 多 出 更 多 。_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4 — 格 罗 和 森 ， 和 荷兰 学 者 伊 拉 斯 诬 的 导师 ， 曾 在 佛罗伦萨 拜占庭 跟随 查 尔 肯 迪 拉 斯 学 习 和 
腊 语 ， 并 于 1491 年 在 牛津 大 学 埃 克 塞 特 学 院 大 会 堂 发 表 首次 演说 。 


3 夫 ， 即 奈 克 塔 内 伯 二 世 ， 最 后 一 位 土著 埃及 法 老 ， 于 公元 前 339 年 逃亡 


c] 


第 四 草 
E 


EEZ, TOBRBUBU E AR LA BUB IE TRENHETS] ELA ZU! 没有 
RKF S. UH BS RRE, A RASA B 
33, (USCH-BZR EET RSIDUBU-BS, AREE $508. DA. 
RIEZ TOCARA ^. JCESRBRBUISTE ^ WES F8 UUSSH EDU, fü 
TELS BU o RI ERU, ADU T DRHONSUTHUSESECK 
E o MEFR, AGE AGODA TEE. MMAR BAI 
RRIT EAHA AIM ERENS, BREEDS, WIEDENLEERTNO 。 
这 个 人 名 叫 穆 罕 默 德 。 帆 船 右 航 三 英里 多 有 一 条 低 而 模糊 的 海岸 线 ， 
那 是 中 非 的 东海 岸 线 。 在 那 可 怕 的 海岸 边 上 有 着 几 百 英里 长 的 礁石 
带 ， 而 在 陆地 和 礁石 带 之 间 ， 我 们 正 顺 着 东北 季风 加 速 向 南 前 进 。 夜 
晚 是 如 此 静 诬 ， 即 便 是 低 声 耳 语 ， 也 能 传 入 全 船 人 的 耳 中 ; 即便 是 远 
处 陆地 上 微弱 的 释 鸣 声 ， 也 能 沿 着 海水 弥 入 我 们 耳 中 。 


就 在 这 时 ， 那 位 站 在 舵 柄 旁 的 阿拉 伯 人 突然 举 起 一 只 手 ， 喊 
E. "xp Qu) ! ” 


我 们 纷纷 坐 起 号 来 ， 坚 起 了 耳 永 。 随 后 他 又 喊 了 一 声 ， 声 音 低 议 
ME, VEACERPBRÓR o 


“ 明 早 十 点 ，” 我 说 , “如 果 船 长 计算 无 误 ， 不 过 我 想 他 也 不 可 能 
误 ， 我 们 应 该 束 能 抵达 神秘 的 人 头 宕 处 ， 然 后 开始 打猎 。” 


“并 且 开 始 寻 找 那 座 失 落 古 城 和 永生 之 火 ，” 利 奥 将 嘴 里 的 烟斗 拿 
出 来 ， 微 括 着 纠正 道 。 


“ 别 胡说 八道 ! ”我 襄 。“ 下 午 你 也 同 称 罕 默 德 卖弄 过 你 的 阿拉 伯 语 
了 ， 他 告诉 你 了 些 什么 ? EWEG EFF, HEREKE 
卖 《可 能 是 奴隶 交易 ) ， 也 曾 到 过 这 人 头 岩 之 处 。 但 他 听 说 过 任何 和 
那 座 失落 古城 或 是 洞 从 有关 的 事 吗 ? ” 


“没有 ，?" 利 奥 回 答 道 。“ 他 说 那个 国家 沼泽 过 布 ， 还 有 很 多 蛇 ， 蟒 
蛇 尤 其 多 ， 还 有 不 少 野 禽 ， 没 人 住 在 那儿 。 但 是 非洲 东海 沿岸 地 区 也 
有 一 条 沼泽 带 ， 所 以 这 不 能 说 明 什 么 。” 


“不 ，” 我 说 ,“ 这 说 明 那 里 会 让 人 染 上 疙 疾 ! 你 也 知道 这 些 人 是 起 
么 看 行 那 个 国家 的 。 没 人 会 和 我 们 一 起 去 那里 。 他 们 都 认为 我 们 关 
了 ， 当 然 ， 我 觉得 他 们 想 得 没 错 。 如 采 我 们 有 笠 能 一 笑 古 英格兰 的 面 
貌 ， 我 定 会 为 之 震惊 。 但 是 ， 我 已 经 到 了 这 个 年 纪 ， 这 对 我 来 说 已 经 
不 重要 了 。 我 担心 的 是 你 ， 利 奥 ， 还 有 乔 布 。 孩 子 啊 ， 别 犯 俐 了 。” 

“好 吧 ， 翟 勒 斯 板 板 。 可 我 还 是 想 要 抓 住 这 次 机 会 。 看 那里 ! MAR 
云 是 什么 情况 ? ” 利 奥 伸手 指 癌 我 们 喘 后 几 英 里 处 的 星空 上 ， 那 儿 有 一 
块 暗黑 色 的 斑点 。 

“去 问 那 个 掌 舱 的 人 吧 ，” 我 说 。 

他 站 起 映 来 ， 伸 了 个 懒 腰 便 过 去 了 。 只 过 了 一 会 ,他 又 回来 了 。 

“他 说 是 风 骏 要 来 了 ， 但 不 会 波及 到 我 们 。” 

吕 在 这 时 ， 乔 布 走 了 过 来 。 他 穿着 褐色 法 兰 绒布 料 的 打猎 装 ， 整 
个 人 显得 义 矮 又 胖 ， 看 起 来 像 个 十 足 的 英格兰 人 。 他 曝 厚 的 圆 脸 上 一 
片 迷 范 一 一 目 打 我 们 进入 这 片 怪异 的 水 域 后 ， 他 融 经 党 露出 这 样 的 神 


情 。 


“拜托 了 ， 先 生 ，? 他 措 了 措 太 阳 帽 ， 那 帽子 芭 贴 着 他 的 后 脑 勺 ， 
看 上 去 有 些 滑稽 , “我 们 已 经 把 所 有 枪 文 和 工具 都 放 在 了 捕 钙 船 船尾 ， 


粮食 也 放 在 了 人 铺 物 柜 里 ， 我 觉得 最 好 还 是 让 我 下 去 ， 睡 在 捕 稣 船 里 
吧 。” 说 到 这 里 ， 他 声音 低 了 下 来 ， 几 乎 是 窃窃 私语 道 : “我 不 喜欢 这 
些 黑 人 的 长 相 ， 他 们 看 起 来 贼 眉 鼠 眼 的 。 你 们 想 ， 如 采 他 们 有 人 准备 
在 夜里 汐 进 捕 钱 船 ， 切 断 钢 索 ， 把 船 偷偷 划 走 怎么 办 ? 那 可 束 糟 了 
啊 ， 真 的 。” 


那 笨 捕 鲸 船 是 我 们 在 苏格兰 邓 迪 为 自己 量 身 打造 的 。 把 它 带 在 壬 
Mi E EN PE EE 想 要 顺利 渡海 可 能 会 需要 
船只 。 这 只 船 外 观 漂 亮 ， 船 身长 达 三 十 尺 ， 有 个 航行 用 的 活动 船 板 ， 
CHER n] DAE HR. 还 有 诸多 防水 的 船舱 。 三 角 帆 船 的 船长 
知道 人 头 岩 的 事 ， 他 告诉 我 们 ， 等 我 们 到 达 目 的 地 iek ELAK 
利 奥 父亲 都 提 到 的 人 头 兰 那里 ) ， 他 可 能 没 法 将 我 们 送 上 岸 ， 因 为 那 
里 有 浅滩 和 巨 浪 。 第 二 天 日 出 之 时 ， 风 已 经 停 了 下 来 。 趁 着 船只 停 
泊 ， 我 们 花 了 三 个 小 时 把 个 人 物品 和 财产 转移 到 了 捕 鲸 船 里 ， 同 时 将 
枪 文 和 弹药 安置 好 。 我 们 还 在 特别 配备 的 防水 储 物 柜 里 储存 好 了 粮 
E ro dm ih 
FÉXUNLIT o pe RBO E TE EET 常常 因为 粗心 
或 是 判断 失误 而 驶 过 停 船 地 点 。 i us ue s 
临 之 前 航行 的 帆船 而 言 ， 想 在 季风 时 节 逆 风 而 行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我 们 准备 好 了 上 自己 的 船 ， 打 算 随 时 乘 着 它 去 往 人 头 岩 那儿 。 


“ 那 行 吧 ， 乔 布 ，” 我 说 , “你 说 的 也 许 确实 不 错 。 那 里 有 不 少 秘 
子 ， 注 意 别 直 视 月 亮 ， 不 然 你 可 能 会 头 昏 脑 瑟 ， 眼 睛 也 会 被 刺 得 睁 不 
ye 


SEM, AE! MARERA, Spe S ADEDE ^ 
WAJEBABRHJRETO, REMAS T o WRES, ff] 
有 身上 的 具 味 就 是 证 明 ! ” 


看 来 ， 乔 布 十 分 厌恶 我 们 黑人 同胞 的 行为 举止 和 风俗 习惯 


于 和 是， 我 们 拉 着 绳索 把 捕 鲸 船 拖 到 了 三 角 帆 船 船 尾 下 方 。 乔 布 育 
着 一 袋 马 铃 蓝 ， 和 急 急 低 低地 挤 进 了 船 里 。 之 后 ， 我 和 利 奥 便 回 到 了 甲 
板 上 坐 下 来 ， 在 微风 和 海 殷 颠 艇 中 一 边 吸 烟 ， 一 边 聊天 。 夜 晚 如 此 打 
静 ， 我 们 压抑 着 满 膝 的 兴 亩 感 ， 都 不 想 回 到 船舱 里 去 。 殉 这 么 在 外 面 
坐 了 将 近 一 个 小 时 ， 我 们 俩 都 打 起 脐 睡 来 。 不 过 我 隐约 记得 ， 利 奥 红 
置 欲 睡 地 对 我 说 了 一 堆 胡 话 ， 比 如 如 采 能 瞄准 野牛 的 两 角 之 间 ， 或 者 
一 枪击 穿 它 的 咽喉 ， 那 么 攻击 它 的 头 部 倒 也 是 个 不 错 的 主意 。 


他 说 的 其 他 衣 话 我 束 记 不 起 来 了 。 后 来 突然 间 狂 风 怒 号 ， 声 普 骇 
人 。 山 员 们 从 睡梦 中 慰 睡 ， 惊 忍 地 尖 叫 起 来 。 海 水 像 著 子 一 样 ， 猛 地 
抽 在 我 们 脸 上 。 有 人 奔 癌 吊 索 ， 想 把 船 帆 降 下 来 ， 但 是 索 范 偏 仿 卡 住 
了 ， 没 法 把 帅 索 放下 来 。 我 从 甲板 上 一 路 而 起 ， 紧 紧 抓 住 了 一 根 绳 
索 。 船 尾 后 的 天 空 一 片 漆 黑 ， 但 眼前 的 月 光 依 旧 讽 洁 ， 照 亮 了 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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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 我 束 看 见 我 们 的 黑色 捕 鲸 船 被 卷 到 了 空中 。 随 后 ， 大 片 的 海浪 和 
泗 涌 的 水 沫 铺天盖地 而 来 ， 多 亏 我 死 死 抓 住 柳 索 ， 才 保住 了 性 命 。 我 
整个 人 被 风 淄 冲击 得 左 摇 右 昂 ， 活 像 梭 风 里 的 一 面 旗帜 。 


最 终 ， 大 家 都 筋疲力尽 了 。 


风 少 已 经 过 去 。 感 觉 我 好 像 在 水 里 得了 好 几 分 钟 ， 但 实际 只 有 几 
秒 。 我 朝 前 看 了 看 ， 发 现 骏 风 已 经 把 山 帆 摧 贤 得 支离破碎 了 ， 它 像 只 
受伤 的 巨 乌 一 样 ， 顺 着 风 在 空中 拍打 着 翅 膀 似 的 残破 帆布 。 空 气 安静 
了 片刻 ， 随 后 我 吏 听 见 乔 布 嘱 声 喊 道 : “到 这 租 船 上 来 ! ” 


尽管 头 举 目眩 的 ， 喘 体 也 有 一 半 淹 在 水 里 ， 我 还 是 用 力 胃 船 尾 划 
了 过 去 。 我 能 感觉 到 那 艘 三 角 帆 山 正 在 下 沉 ， 毕 竞 船 里 己 经 汇 满 了 
水 。 在 外 倾 稀 端 下 面 ， 捕 鳅 船 正 剧烈 早 动 厦 ， 而 后 我 便 看 见 那 个 掌 静 
的 阿拉 伯 和 人称 罕 默 德 跳 了 进去 。 我 拼命 拉 住 绕 强 ， 把 船 搜 到 里 边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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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时 ， 那 硒 三 角 帆 船 已 经 束 个 总 入 了 海里 ， 称 罕 默 德 抓 住 时 机 拿 出 这 
刀 ,， 割 断 了 连接 两 笨 船 的 纤 强 。 下 一 刻 ， 我 们 便 被 狂风 推 了 出 去 。 


“天 啊 ! * 我 尖 叫 起 来 ，“ 利 奥 呢 ? 利 奥 ! RA!” 


“他 死 了 ， 先 生 ， 可 怜 的 孩子 啊 ! ” 乔 布 朝 我 卫 示 里 号 道 , EKR 
太 过 剧烈 ， 他 的 声音 听 起 来 仿佛 是 低 声 耳 语 。 


我 痛 知 地 握 紧 了 双手 。 利 奥 溺水 身亡 ， 而 我 却 活着 ， 活 着 悼念 
他 。 


“当心 上 ” 乔 布 大 喊 一 声 。“ 大 淄 又 来 了 ! ” 


我 转 过 头 ， 发 现 第 二 波 巨 当 正 迎面 克 来 ， 心 里 既 和 希望 能 逃 过 一 
支 ， 又 想 就 这 么 被 海水 淹没 。 像 是 受 了 嚼 惑 ， 我 束 这 么 眼睁睁 地 看 看 
JB ERAS TR ^ POEEBS XGRTHES E. JL PRH ZE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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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我 们 船 里 几乎 全 是 水 。 好 在 船舱 都 是 密封 的 《上 帝 啊 ， 请 保佑 那个 
发 明 密 封 舱 的 人 吧 ! ) ， 它 像 只 天 鹅 一 样 ， 从 海浪 上 消 了 过 去 。 容 过 
水 沫 和 激流 时 ， 那 个 浪 尖 上 的 黑色 物体 径直 参 我 飞 了 过 来 。 我 伸 出 右 
辟 想 要 挡住 它 ， 不 料 却 灵 到 了 男 一 个 人 的 腹 脐 。 我 死 死 地 抓 住 了 他 的 
手腕 ， 手 指 紧 扣 ， 像 古老 虎 钳 一 样 。 一 直 以 来 ， 我 都 吓 个 十 分 强壮 的 
男人 ， 也 有 目 己 的 信仰 。 但 那 一 时 刻 ， 我 感觉 我 的 腹 膊 快要 脱 白 了 。 
水 流 泗 涌 ， 这 个 浮 关 的 人 身体 也 不 轻 。 要 是 这 股 急流 再 持续 两 秒 ， 我 
再 不 放手 ， 束 要 一 起 被 拉 下 去 了 。 好 在 急流 过 去 了 ， 但 船 里 的 水 也 已 
经 济 到 了 膝盖 。 


EIK! 往外 加 水 ! ” 乔 布 一 边 冰 水 一 边 有 市 奏 地 大 喊 道 。 


但 我 当时 已 经 没 办 法 到 水 了 。 随 痢 月 光 消 失 ， 四 周 陷 入 了 一 片 黑 
瞳 。 有 一 道 微弱 的 光线 在 转瞬 即 逝 间 照 在 了 我 救 上 来 的 那个 翌 人 的 脸 
E, WEA TERRE ° 


EFR, RRR TER! 无 论 是 生 是 死 ， 他 都 从 死亡 的 关口 
回来 了 ! 


“HK! REK! ” 乔 布 大 喊 道 ,“ 否 则 船 要 沉 了 ! ” 


有 个 座位 的 下 一 直 放 着 一 只 大 锡 碗 ， 闻 言 ， 我 立马 抓 过 它 的 把 
手 ， 和 男 外 两 个 人 一 起 拼命 首 起 水 来 。 猛 烈 的 又 风 雨 在 我 们 周遭 肆 
眶 ， 冲 击 得 船 身 左 播 右 时 ， 卷 起 的 风 混 和 大 片 刺 痛 脸 类 的 飞溅 水 花 模 
糊 了 我 们 的 视线 ， 让 我 们 迷失 了 方 同 。 然 而 ， 即 便 如 此 ， 我 们 也 没有 
放弃 ， 像 是 在 绝望 中 异常 振 耕 的 魔 网 一样 ， 卖 力 地 首 着 水 。 有 时候 ， 
绝望 也 会 振奋 人 心 。 一 分 钟 ! 三 分 钟 ! 六 分 钟 过 去 了 1! 捕 鲸 船 终于 开 
始 变 轻 ， 巨 混 也 安 电 了 下 来 。 五 分 钟 后 ， 船 里 的 水 已 经 基本 没有 了 ° 
忠 在 这 时 ， 电 声 尖 叫 的 飓风 上 方 突然 传 来 了 更 低沉 、 更 沉 闽 的 吃 哮 
声 。 我 的 老天爷 啊 ! 征 巨 混 的 声音 ! 


那 一 刻 ， 月 亮 义 出 来 了 。 这 一 次 ， 月 光照 次 着 一 路 袭 来 的 风 其 ， 
破碎 的 光 亿 犹如 飞 箭 般 射 问 大 海中 央 。 我 们 前 方 半 英 里 处 涌 上 一 层 日 
色 的 水 沫 ,水 沫 退去 后 古 一 小 片 可 饰 的 黑色 区 域 ， 再 之 后 又 是 一 层 日 
色 水 麻 。 十 巨 当 要 来 了 。 那 史 哮 声 越 来 越 清晰 ， 越 来 越 近 ， 我 们 也 像 
巷子 一 样 开 始 加 速 前 行 。 前 方 不 远 处 ， 纯 日 的 水 沫 沸腾 般 翻滚 着， 而 
互相 拍打 、 咬 合 的 浪 尖 则 狐 如 地 狱 里 森森 的 狂 牙 。 


AFRE! 移 罕 黑 德 ! ”我 用 阿拉 伯 语 号 道 。“ 我 们 要 试 试看 能 不 能 
冲 出 去 ! "与 此 同时 ， 我 抓 住 一 文 船 荣 ， 把 它 抽 了 出 来 ， 并 示意 乔 布 昭 
着 我 的 样子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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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 穆罕默德 ! Ada E D! ”我 大 声 喊 道 。 他 的 掌舵 技术 
很 好 ， 而 且 对 这 片 海 岸 带 的 危险 状况 十 分 熟悉 。 我 看 见 他 握 住 骨 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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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上 去 简直 要 瞪 出 眼眶 了 。 水 流 潮涌 ， 我 们 的 船 被 推 着 转 同 了 右边 。 
如 条 在 洲 商 右 侧 五 十 码 处 撞 上 巨 混 ， 我 们 必然 要 沉船 ， 因 为 那个 地 方 
激流 测 涌 ， 极 易 形 成 小调 。 和 穆罕默德 张开双 脚 ， 抵 在 身 前 的 座位 边 
上 ， 我 警 了 他 一 眼 ， 发 现 因为 要 承受 重 压 ， 他 褐色 的 脚趾 像 手 指 一 样 
大 张 着 。 在 他 的 努力 下 ， 船 喘 稍微 转 回 了 点 方 同 ， 但 是 还 不 够 。 我 大 
号 一 声 ， 让 乔 布 往 后 划 水 ， 同 时 上 自己 也 拼命 地 划 闭 这。 船 终 于 又 转 回 
来 一 点 ， 但 已 经 太 迟 了 。 


老 天 啊 ， 我 们 被 卷 进 浪 里 了 ! 有 那么 儿 分 钟 ， 我 感觉 目 己 的 心 都 
快 跳出 来 了 ， 那 种 感觉 难以 形容 。 我 只 记得 周围 狂风 尖 叫 ， 水 沫 四 
溅 ， 巨 痕 此起彼伏 ， 像 是 埋葬 在 海 撒 的 幽灵 前 来 复仇 ， 将 我 们 重重 包 
。 不 知 是 巧合 ， 还 十 穆罕默德 掌 衣 技术 高 超 ， 我 们 的 船 打 了 个 转 ， 
在 巨 浪 否 没 我 们 之 前 转 回 了 正轨 。 我 们 勾 一 次 逃 出 了 怪物 的 手掌 心 。 
我 们 战胜 了 它 ， 准 确 点 说 ， 是 我 们 冲破 重重 险阻 ， 逃 出 来 了 ! BFA 
德 喜 不 目 胜 ， 爆 发 出 一 声 狂 野 的 号 叫 ， 我 们 的 船 也 在 这 时 罕 过 了 层 层 
独 牙 似 的 巨 浪 ， 冲 同 平静 的 海面 。 


不 过 ， 我 们 的 山 叉 快 被 水 灌 满 了 ， 而 且 前 方 不 到 半 英 里 处 就 十 第 
二 波 巨 浪 。 于 是 我 们 又 开始 拼命 地 首 起 水 来 。 好 在 风 其 总 算是 过 去 
了 ， 明 有 亮 的 月 光 洒 下 来 ， 照 完了 一 处 布 满 知 石 的 海 师 ， 不 过 海 师 有 半 
英里 多 都 误 在 海水 中 。 第 二 波 巨 混 从 它 脚 边 翻 深 而 来 ， 看 上 去 吏 像 是 


海 师 的 延伸 。 也 许 是 一 座 山 月 伸 入 海里 形成 了 海 师 和 礁石 ， 只 是 高 度 
要 低 一 些 。 海 师 的 尽头 是 一 座 形 状 奇特 的 山峰 ， 离 我 们 大 约 不 到 一 英 
里 远 。 吏 在 我 们 再 次 清理 完 船 里 的 水 时 ， 利 奥 本 了， 我 大 大 松 了 口 
气 。 他 睁 开眼 睛 ， 开 始 胡言 乱 语 ， 说 衣服 掉 到 床 底 下 了 ， 也 该 起 床 去 
教 特 做 礼拜 了 。 我 让 他 闭 上 眼睛 别 说 话 ， 他 乖乖 照 做 ， 根 本 没 意 识 到 
目 己 身 在 何 处 。 而 我 则 因为 他 的 话 想 起 了 我 在 剑桥 的 那些 千 适 的 房 
间 ， 心 头 不 橙 育 上 一 股 怀 念 之 情 。 我 为 什么 要 犯 傻 离开 那儿 呢 ? 后 来 
这 个 想法 总 是 冒 出 来 ， 而 且 人 印 演 愈 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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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随 之 减 慢 ， 唯 有 水 流 \ 后 来 我 们 才 知 道 这 原来 是 潮汐 ) 推 着 我 们 继 


续 前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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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敷 衍 。 最 终 我 们 还 是 逃 胶 了 出 来 ， 经 历 的 整个 过 程 也 几乎 和 先前 一 
样 ， 只 是 形势 稍微 温和 了 一 些 。 多 亏 穆 罕 默 德 的 高 超 拉 巧 和 船上 的 密 
封 舱 ， 我 们 才 保 住 了 性 命 。 五 分 钟 后 ， 我 们 便 罕 过 层 层 海浪 ， 以 惊人 
的 速度 同 海峰 漂 了 过 去 一 一 我 们 已 经 筋疲力尽 了 ， 唯 一 能 做 的 就 古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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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突然 间 就 慢 了 下 来 ， 渐 渐 地 船 便 不 动 了 ， 像 是 磁 上 了 一 滩 死 水 。 风 
又 已 经 彻底 过 去 ， 只 剩 夜空 明净 如 洗 、 一 片 油 将 。 海 归 截断 了 风 骏 拢 
起 的 巨 浪 ， 猛 烈 冲击 海岸 的 潮汐 也 渐渐 趋 缓 (我 们 正 处 于 河流 的 入 海 
O) 。 我 们 静 静 地 随 波 漂流 ， 在 月 亮 隐 去 之 前 清空 了 船 里 的 水 ， 同 时 
将 里 面 的 东西 整理 了 一 番 。 利 奥 睡 得 正和 理 ， 我 也 觉得 还 是 不 叫 醒 他 为 
好 。 湿 着 衣服 睡觉 确实 不 妥 ， 但 晚上 天 气 十 分 上 暖和， 我 《和 乔 布 ) 都 
觉得 身 强 体 壮 的 利 奥 不 会 有 事 ， 而 且 我 们 吴 边 也 没有 干 衣服 了 。 


没 过 多 久 ， 月 腕 便 开始 下 沉 ， 我 们 也 继续 顺水 漂流 。 船 故 的 水 声 
宛如 备 受 痛 百 的 女人 胸膛 发 出 的 压抑 叹 奶 ， 我 们 终于 有 了 空 内 的 时 
光 ， 去 回忆 起 方才 经 历 的 险 境 和 逃脱 的 过 程 。 乔 布 一 个 人 坐 在 船 尖 ， 
穆罕默德 守 在 艇 柄 券 ， 而 我 则 坐 在 船 中 央 ， 丑 边 古 腾 着 睡觉 的 利 奥 。 


月 腕 一 点 点 地 下 沉 ， 带 着 点 倘 皮 的 可 爱 ， 宛 如 转 房 中 笑容 甜美 的 
新 女 。 面 纱 般 长 长 的 阴影 慢 慢 爬 上 夜空 ， 星 辰 在 其 中 点 点 内 烁 。 不 
久 ， 天 边 露 出 了 一 丝 鱼肚 日 ， 晨 了 曦 踏 着 颤动 的 步伐 匆匆 而 来 。 星 辰 褪 
尽 后 ， 天 空 染 上 了 一 抹 监 色 。 海 面 风平浪静 ， 前 得 好 似 一 层 笼 章 在 大 
海 胸 怀 之 上 的 薄 务 ， 掩 盖 了 她 满腔 的 忧 悉 ， 静 得 好 似 一 场 美 梦 ， 抚 慰 
了 饱 受 折磨 的 心灵 、 让 它 走 记 翡 念 。 掌 管 黎 明 的 天 使 们 从 东 面 飞 到 西 
面 ， 从 海上 飞 到 峰 尖 ， 用 双手 酒 下 一 片 光明 。 她 们 驱散 了 黑暗 ， 犹 如 
去 往 天 堂 的 魂 灵 ， 鞋 涪 无 暇 、 光 芷 守 人 。 她 们 越过 平静 的 大 海 ， 穿 过 
低 低 的 海岸 线 ， 飞 过 沼泽 与 山峰 ， 所 到 之 处 ， 有 人 正 睡 得 安稳 ， 有 人 
正 因 翡 伤 而 清醒 。 正 与 独 ， 生 与 死 ， 一 草 一 木 ， 苍 生 万 物 ， 她 们 一 视 
同仁 ， 将 光明 一 同 送 去 。 


这 景象 无 比 迷 人 ， 可 也 许 正 是 因为 太 过 迷人 ， 却 又 显露 出 一 丝 姜 
流 。 太 阳新 渐 升 起 ， 又 渐渐 落下 ! 人 生 在 世 ， 大 抵 就 是 这 般 ， 从 婴儿 
昕 昕 葵 地 开始 ， 到 与 人 世 别 离 结 束 。 那 天 早 展 ， 这 个 认 知 深 深 地 印 在 
了 我 的 心中 。 今 日 为 我 们 升 起 的 朝阳 ， 也 曾 在 昨日 为 我 们 十 八 名 伙伴 
西 沉 。 可 我 们 的 伙伴 却 永远 地 沉 在 了 海底 ! 


那 艘 三角 帆 船 也 沉 入 了 大 海 ， 和 他 们 一 起 在 宕 石 与 海草 间 瞻 水 由 
煞 。 唉 ， 有 多 少 人 曾 在 这 死亡 之 海上 漂流 过 啊 ! 我 们 四 个 人 虽然 活 了 
下 来 ,但 总 有 一 天 ， 我 们 也 会 在 太阳 升 起 时 经 历 同样 的 遭遇 ， 而 后 来 
之 人 也 会 望 着 这 灼 目 的 日 光 ， 在 迷人 之 景 中 生出 一 丝 慕 深 ， 在 生命 的 
光辉 里 想到 目 己 的 死亡 。 


因为 这 束 是 人 类 的 命运 。 


SEES: 东非 用 语 中 的 狮子 。 (译注 ) 


天 已 破晓 ， 太 阳 从 海平 面 后 慢 慢 露出 ， 将 温暖 与 光明 酒 辣 整个 世 
界 ， 张 散 了 所 有 的 里 暗 。 我 坐 在 船 里 ， 一 边 聆 听 海 当 的 轻 拍 声 ， 一 边 
欣 质 这 日 出 之 景 。 可 征 没 过 多 入， 船体 突然 稍稍 清 动 了 一 段 距 离 ， 一 
个 奇形怪状 的 岩石 (或 者 说 山峰 ) 便 挡 住 了 我 的 视线 。 这 座 山 峰 就 在 
我 们 历经 危险 的 海 师 尽头 ， 它 像 是 一 块 亚 点， 把 那 壮丽 之 景 阻 隔 在 了 
我 的 视线 之 外 。 我 心 不 在 下 地 盯 着 它 ， 不 久之 后 从 山峰 边 绿 看见 了 火 
红 的 日 光 。 也 是 这 时 ， 我 被 吓 了 一 跳 。 这 座高 约 八 十 斥 、 底 部 宽 约 一 
百 五 十 尺 的 山峰 的 顶部 ， 竞 然 形似 黑人 的 脑袋 ， 脸 上 的 表情 也 十 分 办 
恶 吓人 。 我 确定 目 己 没有 看 错 。 在 一 轮 红 日 的 映衬 下 ， 那 张 脸 上 的 厚 
嘴唇 、 肥 脸 正 、 塌 蜡 梁 ， 全 都 清晰 无 比 地 映 入 了 我 的 眼 窗 。 除 此 以 
外 ， 我 还 看 见 了 那 浑圆 的 头骨 。 也 许 古 因为 千 百 年 来 的 风 吹 雨 打 ， 这 
块头 骨 才 有 了 如 今 的 形状 吧 。 更 为 瘟 真 的 是 ， 头 骨 上 方 还 长 了 一 小 振 
AR (WJ ERE) ， 阳 光一 照 ， 看 上 去 简直 和 黑人 脑袋 上 的 卷 毛 
一 模 一 样 。 这 实在 是 太 怪异 了 ， 人 怪异 到 我 现在 想 想 ， 都 觉得 它 并 不 仅 
仅 征 因 目 然 力量 形成 的 异 稍 现 象 ， 而 是 像 举世 闻名 的 埃及 狮 号 人 面 像 
那样 ， 古 由 某 个 被 遗 坪 的 民族 用 一 块 本 殊 形 似 黑 人 类 像 的 石 块 雕饰 而 
成 的 。 他 们 这 么 做 也 许 是 为 了 警告 和 对 抗 那 些 靠近 此 地 的 敌人 吧 。 只 
征 很 可 惜 ， 我 们 当时 没 能 并 清 事实 是 否 是 这 样 ， 因 为 无 论 从 地 上 还 是 
海边 走 ， 我 们 都 没 法 全 上 那 座 山 峰 ， 而 且 手 头 还 有 其 他 事 妥 做 。 根 据 
后 来 的 观察 ， 我 认为 那 座 人 头像 确实 是 人 工 塑 成 的 。 不 过 无 论 如 何 ， 
于 百年 来 它 都 日 立 在 那儿 ， 凶 恶 的 目 区 穿 过 变幻 莫 测 的 大 海 ， 一 直 投 
向 远方 。 两 千 多 年 前 ， 阿 美 娜 特 斯 ( 那 位 埃及 公主 、 利 奥 遥 远 的 祖先 
卡 利克 拉 提 斯 之 妻 ) 凝视 这 张 邪 恶 的 面孔 时 ， 它 束 曾 立 在 那儿 。 而 我 


也 肯定 ， 即 便 我 们 死去 千年 ， 为 人 们 彻 的 遗 起 ， 这 座 雕 像 也 会 如 泰山 
US ANB ° 

“你 觉得 那 是 什么 ， 乔 布 ? ?我 指 着 那个 火红 的 、 面 相 凶 恶 的 人 头 
宕 ， 问 了 问 我 们 的 仆人 ， 他 正 坐 在 船 边 、 想 要 多 晰 点 太阳 ， 看 起 来 面 
色 不 太 好 。 


“我 的 老天爷 啊 ，* 乔 布 这 才 看 见 那 玩 意 ,“ 先 生 ， 我 觉得 那个 老家 
伙 肯 定 一 直 坐 在 那些 岩石 上 ， 让 人 给 他 有 雕 刻 肖 像 呢 。” 


我 大 笑 起 来 ， 笑 声 吵 醒 了 利 奥 。 


"NR. "fui. REAT? 感觉 全 号 都 僵 了 一 一 三 角 帆 船 呢 ? 还 
有 ， 给 我 来 点 日 兰 地 吧 ， 谢 谢 了 。” 

“ 骇 子 ， 你 应 该 庆 到 你 还 能 动 ，” 我 说 道 。“ 三 角 帆 船 沉 了 ， 船 上 的 
人 也 都 诗 水 身亡 了 ， 只 有 我 们 四 个 人 活 了 下 来 。 你 能 活着 完全 是 个 奇 
迹 啊 。” 此 时 天 已 经 完全 完了 ， 乔 布 正 在 储 物 想 里 翻 找 利 奥 要 的 日 兰 
地 ， 而 我 则 趁 这 段 时 间 讲述 了 我 们 昨 晚 的 惊险 经 历 。 

“我 的 天 哪 ! ? 利 奥 虚弱 地 说 道 。“ 我 们 竟然 活 了 下 来 ! C 

这 时 ， 乔 布 合 着 日 兰 地 过 来 了 ， 我 们 各 目 喝 了 一 大 口 ， 庆 祝 目 己 
还 能 活 在 世上 喝 上 这 么 一 口 。 阳 光 渐 渐变 得 强烈 ， 我 们 在 湿 衣 服 里 豆 
了 五 个 多 小 时 、 已 经 深 透 的 骨头 也 终于 开始 回暖 。 

“难以 置信 ，? 利 奥 放 下 酒 瓶 ， 喘 了 口气 , “文献 里 说 的 人 头 岩 竟然 
真 的 存在 ， 那 个 用 岩石 雕刻 的 黑人 头像 居然 是 真 的 。” 


“是 啊 ，” 我 说 道 ,“ 是 真 的 。” 


“这 么 看 来 ，” 他 说 ,，“ 整 件 事 都 千 真 万 确 了 。” 


“这 倒 未 必 ，* 我 说 。“ 你 父亲 看 到 的 就 是 这 个 人 头 岩 ， 但 很 有 可 能 
并 不 是 文献 里 提 到 的 那个 ， 就 算是 同一 个 ， 也 说 明 不 了 什么 。” 


闻 言 ， 利 奥 对 我 露出 了 一 个 高 傲 的 笑容 。“ 霍 勒 斯 权 权 ， 你 真是 和 
犹太 人 一 样 多 疑 ，" 他 说 。* 等 着 我 证 明 给 你 看 吧 » 


“好 ， 那 我 等 着 ，?” 我 说 , “你 们 应 该 也 注意 到 了 ， 我 们 现在 正在 沙 
洲 里 床 着 ， 罕 过 这 片区 域 束 是 河流 入 海口 。 乔 布 ， 把 桨 利好 了 ， 我 们 
划 过 去 ， 看 看 能 不 能 找 个 地 方 上 岸 ! ” 


河流 两 岸 筋 气 环绕 ， 虽 然 散 去 了 一 些 ， 却 仍 不 足以 让 人 看 清河 尝 
入 海口 的 具体 大 小 。 不 过 ， 随 着 船只 靠近 ， 我 们 也 能 看 出 河面 没有 多 
宽 。 和 东非 的 其 他 河流 一 样 ， 这 条 河流 的 入 口 也 有 一 片 相 当 大 的 沙 
洲 。 训 无 疑问 ， 如 果 漳 汐 退 去 ， 岸 上 还 起 了 风 ， 这 片 沙洲 会 让 册 只 二 
步 难 行 。 船 到 桥头 目 然 直 ， 而 且 我 们 也 没 市 够 水 ， 只 能 同 前 。 二 十 分 
钟 后 ， 我 们 成 功 越过 了 沙洲 ， 倒 没 费 多 大 力气 ， 因 为 海湾 上 刊 起 了 一 
阵 强 风 ， 虽 然 风 回 不 稳 ， 却 也 是 一 股 助 扒 力 。 这 时 ， 筋 气 逐 渐 被 阳光 
驱散 ， 越 来 越 强 烈 的 光线 照 在 喘 上 ， 热 得 令 人 人 难受。 我们 发 现 河 流入 
海口 大 约 半 英 里 宽 ， 河 岸上 沼泽 裔 布 ， 满 眼 户 去 尽 是 中 在 泥 洒 里 的 、 
浮 木 一 样 的 鳄鱼 。 而 在 我 们 前 方 一 英里 左右 ， 好 像 有 一 片 坚 实 的 土 
地 。 我 们 决定 向 那里 进发 ， 一 刻 钟 后 殊 抵 达 了 目的 地 。 岸 上 有 樟树 ， 
肥大 的 树叶 内 兆 着 一 层 银色 的 光 ， 开 出 的 木兰 花 呈 现 玫 现 色 而 非 日 色 
时 ， 低 低地 重 在 水 面 上 。 我 们 把 船 挫 在 树 上 ， 然 后 上 了 岸 ， 脱 下 衣服 
将 自己 洗刷 干净 ， 接 着 又 把 衣服 和 船上 的 东西 都 捧 在 太阳 底下 。 在 阳 
光 的 照 冉 下 ， 它 们 很 快 束 会 曙 干 。 之 后 ， 为 了 人 收 阳 ， 我 们 坐 到 了 树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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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 我 们 高 声 庆祝 起 目 己 的 好 运 ， 庆 幸 我 们 提前 把 装备 和 粮食 放 进 
了 捕 鲸 船 里 ， 才 没 在 第 二 天 风 骏 拱 葬 三 角 帆 船 时 失去 一 切 。 用 矢 完 毕 
后 ， 我 们 火速 罕 上 了 晰 干 的 衣服 ， 整 个 人 都 神 清 气 严 起 来 。 其 实 ， 在 
这 场 多 人 汇 命 的 可 怕 经 历 中 ， 我 们 都 没 出 什么 大 事 ， 只 是 身心 疲惫 ， 


受 了 些 轻 伤 。 虽 然 利 奥 确实 差点 淹 死 ， 但 对 一 个 身 强力 壮 的 二 十 五 岁 
小 伙 子 来 说 ， 这 并 不 是 多 严重 的 事 。 


早餐 过 后 ， 我 们 环顾 四 周 ， 发 现 这 片 条 状 陆地 宽 约 二 百 码 ， 长 约 
五 百 码 ， 其 中 一 面临 河 ， 男 外 三 面 都 是 一 望 无际 的 区 芜 沼 泽 。 相 比 这 
些 沼泽 和 河流 ， 这 片 陆地 要 高 出 二 十 五 尺 左 右 ， 看 起 来 很 像 是 人 工 筑 
成 的 。 


“这 地 方 原 来 是 个 码头 ，" 利 奥 断 言 道 。 


“胡说 ，” 我 反 驶 道 。“ 谁 会 傻 到 在 这 些 可 怕 的 沼泽 里 建造 码头 ?这 
个 国家 到 处 都 是 野 蛋 人 ， 不 对， 这 里 有 没有 人 住 还 说 不 准 呢 。” 


“也 许 以 前 这 里 不 是 沼泽 ，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也 不 古 野 蛋 人 ,，” 利 奥 一 
本 正经 地 开 起 玩笑 。 我 们 站 在 河 边 ， 他 的 目光 正 顺 着 陡峭 的 河岸 往 下 
看 去 。“ 看 那里 ，” 他 继续 说 道 ， 手 指 疝 一 个 地 方 ， 那 里 有 一 棵 被 昨夜 
的 雄风 连 根 拔 起 的 木兰 树 。 那 棵 树 原 本 长 在 河岸 边缘 ， 此 刻 倒 在 水 
里 ， 树 根 周围 带 着 一 大 块 泥 土 。“ 那 不 是 石头 贷 起 来 的 吗 ? 如 采 不 是 ， 
也 很 像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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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树 根 和 河岸 中 间 的 地 方 。 


“我 没 说 错 吧 ? * 利 奥 反 问 道 。 


REW, REKTEN o PEMF EAEAN, h T 
AE ERER A ER o AEA RARER, t EIKE REIR], 
其 坚固 程度 极 高 ， 连 我 的 打 猫 刀 都 没 法 在 上 面 留 下 痕迹 。 除 此 之 外 ， 
在 光秃秃 的 石 块 研 下 有 处 土壤 焦 盖 的 部 分 ， 我 见 有 一 小 块 凸 起 ， 便 用 
双手 将 松软 的 泥土 拨 到 了 一 边 。 出 现在 我 们 眼前 的 是 一 个 巨大 的 石 
环 ， 直 径 一 英 扩 多 ， 厚 度 约 为 三 英寸 。 这 下 我 哑 口 无 言 了 。 


“现在 不 怀疑 这 是 停 误 过 大 型 船只 的 码头 了 吧 ， 霍 勒 斯 扳 抄 ?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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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想 说 “都 是 胡扯 >”， 但 话 到 嘴 边 却 卡 了 壳 一 一 石 环 已 经 证 明了 一 
切 。 这 里 曾经 集 泊 过 一 些 船 只 ， 而 这 个 石 环 无 疑 束 是 一 个 坚固 码 尖 的 
残 通 。 也 许 那 座 失 落 证 城 吏 埋 三 在 那些 沼泽 砌 下 。 


“看 来 那些 故事 还 是 可 信 的 ， 鹤 勒 斯 板 板 ，? 利 奥 得 意 洋 详 地 说 
道 ， 而 想到 那个 神秘 的 法人 头像 以 及 同样 神秘 的 石 块 ， 我 没有 正面 回 
答 他 的 话 。 


“ 像 非洲 这 样 的 国家 ，* 我 说 , “肯定 到 处 都 是 失落 文明 的 遗迹 。 没 
人 知道 古 埃及 文明 有 多 久 的 历史 ， 而 且 它 很 可 能 拥有 分 支 。 后 来 出 现 
了 巴比伦 人 、 腓 尼 基 人 、 波 斯 人 ...…... 名 个 地 方 的 人 或 多 或 少 都 拥有 自 
己 的 文明 ， 更 不 用 说 当今 人 人 都 尽 记 ;的 犹太 人 。 也 许 他 们 ， 或 者 他 
们 中 的 一 个 曾 在 这 儿 建 立 过 殖民 地 或 者 交易 点 。 还 记得 领事 在 基 尔 瓦 
佳 向 我 们 展示 的 被 埋葬 的 波斯 城市 吗 ? ” 


“当然 记得 ，" 利 奥 回答 道 ，“ 但 你 之 前 不 是 这 么 说 的 。* 


“好 吧 ， 那 现在 怎么 办 ? ”我 转移 了 话题 。 


利 奥 没 回 答 ， 于 是 我 们 干脆 走 到 沼泽 边 上 ， 往 下 看 去 。 周 围 一 望 
无 际 ， 沼 泽 授 布 ， 种 类 不 一 的 水 马 成 群 结 队 地 从 栖 居 地 飞 出 ， 时 而 让 
住 大 片 天 空 。 太 阳 越 升 越 高 ， 阳 光照 在 沼泽 和 满 古 浮 壮 的 水 塘 里 ，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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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两 件 事 是 明确 的 ，” 我 转 同 我 的 三 位 同伴 ， 他 们 正 满 脸 愁 容 地 
盯 着 沼泽 ,，“ 第 一 ， 我 们 没 法 罕 过 这 些 沼 泽 (我 指 了 指 沼泽 ) ; 第 二 ， 
如 采 我 们 竺 在 这 里 ， 肯 定 会 得 热 病死 掉 。” 


“这 明显 得 不 能 再 明显 了 ， 先 生 ，” 乔 布 说 道 。 


“ 没 错 ， 所 以 我 们 面前 有 两 条 路 。 一 条 是 乘 上 捕 鲸 朋 ， 沿 路 返回 ， 
看 看 能 不 能 找到 什么 港口 ， 这 也 比较 危险 。 田 一 条 是 继续 沿 河 而 上 ， 
看 看 我 们 络 竟 会 到 哪儿 。” 


“我 不 知道 你 们 怎么 选 ，?" 利 奥 开 口 道 , “但 我 选择 继续 前 进 。” 


齐 布 翻 了 个 白眼 ， 抱 钨 起 来 ， 阿 拉 伯 和 人 低 声 咕 辽 着 “阿拉 ”， 也 一 
HIRERE o 而 我 则 坦 日 说 ， 既 然 我 们 处 在 恶魔 和 深渊 之 间 ， 那 么 去 
哪里 已 经 无 和 关 暴 要 了 。 不 过 事实 上 ， 我 和 利 奥 一 样 ， 硕 望 继续 前 进 。 
那个 巨大 的 黑人 头像 和 石头 宽 成 的 码头 让 我 无 比 好 奇 ， 好 柯 到 我 都 有 
些 暗 目 姓 愧 。 不 过 为 了 满足 它 ， 我 已 经 做 好 准备 付出 任何 代价 。 吏 这 
样 ， 我 们 小 心 凤 中 地 文 起 攀 杆 ， 重 新 将 东西 狂 载 上 船 ， 拿 出 来 福 枪 出 
发 了 。 所 广 风 是 从 海上 往 岸 上 吹 的 ， 我 们 才能 把 帆 升 起 来 。 不 过 后 来 
我 们 发 现 ， 日 出 后 的 儿 小 时 里 ， 风 会 从 海上 往 岸 上 吹 ， 而 日 落后 的 几 
小 时 里 ， 却 会 从 岸上 往 海上 吹 。 对 于 这 一 现象 ， 我 的 解释 是 ， 在 夜晚 
露水 使 得 陆地 降 瘟 时 ， 热 空气 会 上 升 ， 而 在 阳光 再 次 将 空气 加 热 之 
前 ， 海 上 的 气流 会 因此 流 辐 陆地 。 至 少 ， 这 里 是 遵循 这 个 规律 的 。 


在 风力 的 推动 下 ， 我 们 轻快 地 逆流 航行 了 三 四 个 小 时 ， 期 间 还 碰 
上 了 一 群 河马 。 它 们 在 十 至 十 二 英 寻 开外 冲 着 我 们 大 声 吃 叫 ， 声 首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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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次 看 见 河 马 ， 另 外 从 它们 无 比 好 奇 的 神情 来 看 ， 我 猜 它们 也 是 第 一 
次 看 见 日 种 人 。 有 那么 一 两 次 ， 我 曾 想 过 ， 它 们 当时 一 定 想 上 船 来 好 
好 瞧 瞧 我 们 。 利 奥 想 朝 它们 开 枪 ， 但 我 害怕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 便 阻止 了 
他 。 我 们 还 看 见 几 百 条 鲍鱼 趴 在 泥 洒 的 河岸 上 贤 太阳 ， 还 有 无 数 勒 翔 
天 空 的 水 乌 。 我 们 打下 了 一 些 水 鸟 ， 其 中 有 一 只 野 牧 ， 它 除了 起 膀 上 
长 了 个 钩子 似 的 距 以 外 ， 两 眼 间 的 头骨 上 也 有 一 个 长 约 四 分 之 三 英寸 
的 距 。 后 来 我 们 再 也 没 打 下 过 类 似 的 水 乌 ， 所 以 并 不 清楚 它 到 展 是 畸 
形 拆 还 是 一 种 特殊 物种 。 如 有 果 十 特殊 物种 的 话 ， 目 然 学 家 应 该 会 很 感 
兴趣 。 乔 布 给 它 起 了 个 名 字 ， 叫 作 *“ 独 角 狼 ”。 


快 到 正午 的 时 候 ， 阳 光 越 发 炙热 起 来 ， 河 流 干 润 后 形成 的 沼泽 里 
散发 出 阵 阵 悉 姻 ， 让 人 感觉 十 分 不 适 。 我 们 立刻 拿 出 预先 准备 的 奎 
宁 ， 春 下 了 几 剂 。 过 了 一 会 儿 ， 风 也 完全 集 了 ， 在 烈日 炎炎 下 划 闭 厚 
重 的 山 敢 流 而 上 古 不 可 能 的 。 好 在 河 边 长 了 不 少 柳树 ， 我 们 可 以 号 到 
树 靖 下 ， 弦 在 那儿 只 口 气 。 就 这 么 一 直 等 到 太阳 开始 下 山 ， 我 们 才 总 
算 受 完了 罪 。 看 见 正 前 方 似乎 是 一 片 开 阔 的 水 域 ， 我 们 决定 先 把 骨 划 
到 那儿 ， 再 考虑 过 夜 的 事 。 然 而 ， 残 在 我 们 准备 解 开 绳索 时 ， 一 只 
形 优美 的 非洲 水 羚 出 现在 了 视野 里 。 它 头 上 巨大 的 角 回 前 村 曲 着 ， 臂 
部 有 一 道 白色 的 人 花纹， 此刻 正 在 河 边 哟 水 ， 完 全 没 发 现 我 们 束 藏 在 五 
十 码 以 内 的 柳树 下 。 利 奥 第 一 个 看 见 它 ， 而 作为 一 个 打猎 狂 ， 他 已 经 
慷 记 大 型 猎物 恼 记 了 好 几 个 月 ， 因 此 整个 人 立刻 束 贿 紧 了 ， 像 只 猎 大 
一 样 盯 着 猎物 。 我 见 机 把 他 的 高 速 猎枪 递 给 了 他 ， 同 时 也 拿 出 了 目 己 
的 那 把 。 


RIE, ”我 低 声 道 ,“ 别 打 偏 了 。” 
"TIR? ”他 语气 轻 蕊 道 。“ 我 可 从 没 失手 过 ! ” 


说 完 ， 他 举 起 了 猎枪 。 与 此 同时 ， 那 只 花色 水 羚 喝 完了 水 ， 抬 起 
头 看 向 了 河 这 边 。 它 背 对 着 落日 站 在 一 块 小 山 丘 或 是 地 十 上 (这 条 路 
横 跨 沼泽 ， 明 显 是 打猎 的 绝 佳之 地 ) ， 看 上 去 极为 俊美 。 说 实话 ， 我 
束 是 活 到 一 百 岁 ， 也 起 不 了 这 带头 而 又 迷人 的 画面 ， 它 已 经 深 深刻 在 
我 的 记忆 里 了 。 两 边 葛 延 开 来 的 是 死 气 沉沉 的 沼泽 ， 放 上 服 户 去 ， 无 边 
无 际 、 色 调 单一 ， 唯 有 点 级 其 间 的 池塘 像 古 镜面 一 样 ， 通 过 黑色 的 泥 
钥 水 反 册 出 落日 的 红 光 。 我 们 喘 前 身后 都 古 条 平静 无 波 的 河流 ， 隐 约 
可 见 河 流 尽 尖 没 入 了 一 片 户 总 环 绕 的 浅 湖 。 微 风 拂 过 湖面 ， 涨 起 了 层 
层 话 游 ， 上 映照 在 水 面 上 的 狭长 余晖 顿时 闪 动 起 来 夕阳 渐渐 西 沉 ， 火 
红 的 球体 也 越 变 越 大 ， 最 终 慢 慢 消失 在 模糊 的 地 平 线 下 。 余 晖 映照 着 
天 空 ， 水 中 的 爸 敬 与 野 禽 有 的 排 成 了 一 列 ， 有 的 则 形成 了 方 阵 和 三 角 
阵 ， 身 上 内 潍 着 金色 与 血红 色 的 光芒 。 而 我 们 一 一 三 个 坐 在 现代 英国 


船 里 的 现代 英国 人 一 一 面 对 这 无 尽 蕊 状 之 景 ， 似 乎 已 经 震惊 得 说 不 出 
话 来 。 那 头 高 贵 的 水 冷 束 在 我 们 前 方 ， 火 红 的 天 空 色 勒 出 了 它 优雅 的 
B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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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F F ° BE! 又 古 一 声 枪 啊 ， 然 而 子弹 再 次 从 水 冷 下 方 穿 过 。 轮 
到 我 上 场 了 ， 这 回 一 定 要 打 中 ! 哪 伯 它 像 文科 一 样 ， 已 经 跑 到 一 百 码 
BA 你 开眼 对 了 了 
吧 ， 利 奥 大 师 ，*” 我 说 道 ， 努 力 不 表 现 出 趾 高 气 扬 的 样子 。 就 算是 最 有 
教养 的 狂人， 在 这 最 为 激动 人 心 的 时 刻 ， 也 难免 会 变 得 骄傲 起 来 。 


“去 你 的 ! ? 利 奥 低 声 吼 道 。 随 后 ， 他 又 笑 了 一 下 ， 充 满 魅 力 的 笑 
容 仿佛 阳光 ， 点 完了 他 英俊 的 面庞 。“ 抱 菊 ， 老 朋友 。 茶 喜 你 。 非 党 课 
亮 的 一 枪 ， 我 确实 不 如 你 。” 


之 后 我 们 下 了 船 ， 跑 到 水 冷 喘 边 ， 发 现 它 的 消 柱 被 打 穿 了 ， 已 经 
死 和 还 了 。 我 们 伦 了 一 刻 钟 的 时 间 把 它 处 理 干 次 ， 然 后 割 下 它 身 上 最 好 
的 肉 ， 能 珊 多 少 殉 割 下 多 少 。 将 肉 包 颊 好 后 ， 天 色 已 经 不 早 了 ， 我 们 
只 好 揭 强 划船 去 河流 尽头 的 浅 湖区 ， 那 里 的 沼泽 有 处 凹陷 。 天 完全 墨 
下 来 时 ， 我 们 在 距离 湖 边 大 约 三 十 英 寻 的 地 方 抛 销 了 。 我 们 不 敢 上 
岸 ， 既 担心 找 不 到 可 以 扎营 的 干 土 地 ， 又 害怕 吸入 沼泽 里 的 毒气 ， 还 
征 觉 得 在 水 上 更 保险 些 。 于 是 我 们 总 了 蔓 灯 ， 打 开怀 一 饶 腹 牛 天 做 晚 
餐 ， 这 是 我 们 现在 能 吃 到 的 最 好 的 食物 了 。 吃 完 饭 后 我 们 便 准 备 睡 
觉 ， 但 却 发 现 根本 无 法 入 睡 。 也 不 知道 是 被 灯光 吸引 了 ， 还 是 几 千 年 
没 闻 过 白人 的 特殊 气味 ， 成 千 上 万 只 光 望 血液 的 大 蚊子 几乎 是 “孜孜 不 
倦 ? 地 攻击 着 我 们 。 我 还 从 没 见 过 或 听 说 过 这 种 蚊子 。 它 们 铺 天 兰 地 地 
KR, ARR UE, ARATIR, ASEARA! 烟草 的 味道 
似乎 只 会 让 它们 更 加 愉悦 、 更 加 不 安 分 ， 最 后 我 们 实在 没 办 法 ， 只 好 
用 牧 子 把 目 己 从 类 到 脚 都 包 了 起 来 ， 坐 在 船 里 边 忍 受 闽 热 ， 边 抓 着 痒 
巨 二。 了 束 在 我 们 坐 厦 的 时 候 ， 一 声 雷 吗 般 的 狮 吼 突然 打破 了 寂静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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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 ，" 利 奥 从 毯子 里 伸 出 脑袋 ， 说 道 , “对 好 我 们 没 上 岸 ， 对 
IE, A ( 利 奥 有 时 会 没 大 没 小 地 这 么 叫 我 ) ? 啊 该 死 ! 有 只 蚊子 咬 
TRIAT! ”他 这 么 叫 了 一 句 ， 又 把 脑袋 缩 了 回去 。 


过 了 一 会 儿 ， 月 亮 升 了 上 来 。 岩 上 的 狮子 一 声 声 地 吼 着 ， 声 音 在 
水 面 不 停 地 回荡 ， 不 过 我 们 认为 这 威胁 不 到 我 们 ， 便 渐渐 打 起 瞻 睡 
来 。 

我 不 太 清楚 十 什么 让 我 把 头 伸 出 了 秩 子 一 一 或 许 古 因为 蚊子 隔 着 
布料 也 能 咬 着 我 一 一 总 之 ， 伸 出 头 的 时 候 我 听见 乔 布 惊人 灵 地 低语 了 一 
fj 


“我 的 天 啊 ， 看 那儿 ! ” 


一 瞬间 ， 我 们 全 都 看 了 过 去 。 在 月 光 的 照 炊 下， 我 们 看 见 河 岸 附 
近 有 两 个 同心 贺 ， 它 们 正 顺 着 水 面 一 圈 圈 扩散 开 来 ， 圆 心 处 有 两 个 黑 
色 的 东西 在 移动 。 


“ 那 是 什么 ? ”我 问 道 。 


“是 那些 该 死 的 狮子 ， 先 生 ，” 乔 布 回 管 道 ， 声 音 中 有 既 含 着 委屈 ， 
又 有 一 货 的 苯 谷 意味 ， 还 夹杂 着 一 丝 明 显 的 妨 惧 ， 听 上 去 怪 怪 的 。“ 它 
们 要 游 到 这 儿 来 七 〈 吃 ) 我 们 了 ! ”他 又 说 了 一 句 ， 而 紧张 之 下 连 字 都 
员外 了 


我 又 看 了 一 眼 ， 和 觉得 乔 布 说 得 很 对 。 不 知 是 被 水 羚 吴 上 的 血腥 味 
所 吸引 ， 还 是 邮 到 了 我 们 的 气味 ， 那 两 只 饥饿 的 野 绪 正 迅 速 回 我 们 靠 
近 ， 目 区 中 透露 出 一 股 邮 恶 。 


利 奥 已 经 把 来 福 枪 拿 在 了 手 上 。 我 让 他 等 狮子 靠近 再 动手 ， 同 时 
目 己 也 拿 了 把 枪 。 离 我 们 大 约 十 五 尺 的 地 方 ， 有 一 处 深 约 十 五 英寸 的 
浅滩 ， 头 一 只 狮子 (一 只 母 狮 ) 已 经 走 到 了 那儿 ， 拌 了 拌 身 子 哆 哮 起 
来 。 束 在 这 时 ， 利 奥 开 了 一 枪 ， 子 弹 从 它 大 张 的 嘴巴 下 罕 过 ， 又 从 颈 
后 罕 了 出 来 。 母 狮 倒 了 下 来 ， 溅 起 一 片 水 化 ， 死 了 。 画 一 只 狮 和 于 是 只 
成 年 雄 狮 ， 它 就 在 母 狮 喘 后 两 步 远 的 地 方 ， 此 时 已 经 把 前 爪 搭 在 了 小 
滩 上 。 而 这 个 时 候 ， 奇 怪 的 事情 发 生 了 。 水 面 突然 一 阵 急 流 涌 动 ， 整 
像 是 英格兰 池塘 里 梭 鱼 捕猎 小 鱼 一 样 ， 只 不 过 这 场面 要 激烈 盛大 一 于 
倍 。 突 然 间 ， 雄 狮 露出 猿 牙 史 昱 了 一 声 ， 声 音 十 分 吓人 。 随 后 它 同 前 
一 跃 ， 跳 上 了 浅滩 ， 吴 后 拖 痢 个 黑色 的 东西 。 


“真主 阿拉 啊 ! ”穆罕默德 大 喊 一 声 ,“ 它 的 后 腿 补 鲍鱼 咬 着 
了 ! ”确实 如 此 。 我 们 可 以 看 见 它 的 长 吻 ， 内 内 发 光 的 一 排 尖 牙 ， 还 有 
拖 在 后 面 的 躯体 。 


接 下 来 的 场面 让 人 大 为 吃惊 。 雄 狮 拼 命 地 往 浅 滩 上 疏 ， 钱 鱼 一 半 
身子 在 水 里 ， 一 半 映 子 立 了 起 来 ， 仍 然 咬 着 狮子 的 后 腿 不 放 。 雄 狮 不 
停 地 哆 哮 着 ， 声 音 震 得 周围 的 空气 都 颤动 了 起 来 。 随 后 ， 它 发 出 一 声 
狂怒 而 尖锐 的 哆 肤 ， 转 过 头 去 抓 住 了 鳄鱼 的 脑袋 。 鲍 鱼 甩 开 它 的 扑 
子 ,一 只 眼睛 已 经 被 抠 了 出 来 (我们 后 来 才 发 现 这 件 事 ;  ， 身 子 轻微 
翻动 了 一 下 。 雄 狮 抓 住 时 机 ， 立 刻 扼 住 了 鲍鱼 的 咽喉 ， 将 它 死 死 按 
住 。 它 们 在 浅滩 上 互相 翻 演 、 撕 咬 着 ,场面 相当 可 怕 。 我 们 很 难 跟 上 
它们 的 动作 ， 但 等 看 清楚 时 ， 局 势 已 经 反 园 了 过 来 。 满 尖 鲜 血 的 鲜 鱼 
用 钢铁 般 的 嘴 咬 住 了 雄 狮 的 腹部 ， 把 它 按 在 地 上 甩 来 忆 去 。 雄 狮 在 折 
磨 下 痛 藻 地 史 哮 着 ， 闫 狂 地 用 爪子 和 狂 牙 攻击 着 政信 布 满 鲜 片 的 头 
部 。 与 此 同时 ， 它 锋利 的 后 爪 锁 定 了 鳄鱼 相对 柔软 的 咽喉 ， 像 吓人 们 
扯 下 手套 一 样 据 开 了 那 脆弱 的 喉 哎 。 


突然 之 间 ， 一 切 都 结束 了 。 雄 狐 痛 至 地 串 吟 了 一 声 ， 而 后 一 头 倒 
在 鲍鱼 的 背 上 上 ， 死 了 。 那 只 鳝 鱼 一 动不动 地 定 了 一 会 儿 ， 慢 慢 地 深 到 


一 边 也 死 了 。 它 的 嘴 仍 然 死 死地 哎 着 雄 狮 的 尸体 ， 而 后 来 我 们 发 现 ， 


那 只 雄 狮 差不多 被 咬 成 了 两 半 。 


至 此 ， 这 场 生死 决 斗 终 于 结束 了 。 我 想 ， 
报信 心 岗 的 场面 吧 。 


一 定 很 少 有 人 见 过 如 此 


等 到 一 切 归 于 平静 ， 我 们 让 穆罕默德 值 了 夜班 ， 然 后 在 蚊子 的 伴 


随 下 度 过 了 时 而 平静 、 时 而 扰 人 的 后 半夜 。 


1. ”锡金 (南亚 的 一 个 国家 ) 土生 土 长 的 木兰 花 呈 现 粉色 ， 


以 “ 演 藏 木兰 "闻名 。 


2. 在 基 尔 瓦 附近 ， 桑 给 巴尔 岛 南 面 大 约 400 英 里 处 的 非洲 东海 岸上 ， 有 一 处 被 海浪 冲 


刷 的 悬崖 。 最 岩 顶 端 是 波斯 人 的 陵墓 ， 甘 碑 上 的 日 期 依旧 清晰 可 辩 


陵 幕 至 少 有 七 百年 的 历史 。 陵 募 下 方 有 一 层 废 暨 ， 那 是 城市 曾经 存在 


。 从 日 期 来 看 ， 
再 往 下 


的 证 明 。 


这 些 


层 更 古老 城市 的 废墟 ， 接 着 往 下 是 第 三 层 废 墟 ， 那 局 


城市 古老 而 庞大 ， 不 知 


年 的 历史 。 在 最 底部 的 城市 下 方 ， 近 期 曾 发 现 过 一 些 角 


仍 可 偶然 看 见 类 似 的 陶 阁 。 我 相信 ， 它 们 现在 就 在 约翰 - 柯 克 茵 士 的 手 里 。 


己 有 


由 质 陶瓷 的 样本 ， 在 这 个 海岸 


Ein 


f Nu NES 


LINEA 


早期 的 仪式 


次 日 早晨 ， 当 天 边 露 出 第 一 缕 晨 光 时 ， 我 们 醒 了 过 来 。 簿 单 洗 激 
后 ， 我 们 便 收拾 好 东西 准备 出 发 。 等 到 天 腕 得 足够 看 清 彼 此 的 脸 时 ， 
我 被 逗 得 哈哈 大 舌 。 乔 布 被 蚊子 叮 得 满 脸 是 包 ， 原 本 圆 圆 的 、 杀 切 的 
脸蛋 肿 成 了 两 倍 大 ， 利 奥 也 好 不 到 哪 去 。 三 个 人 里 面 ， 我 算是 情况 最 
好 的 。 可 能 是 我 的 皮肤 十 分 勋 半 粗糙 ， 而 且 头 发 外 住 了 我 大 半 张 脸 ， 
毕竟 目 英 格 兰 司 程 后 ， 我 惑 没 刮 过 我 那天 生 浓密 的 胡须 ， 一 直 放 任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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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发 挥 " 的 余地 。 不 过 穆罕默德 不 一 样 ， 蚊 子 闻 到 他 忠实 信徒 的 味 
儿 ， 完 全 不 敢 碰 他 。 在 后 来 的 一 个 星期 里 ， 我 是 多 么 布 望 我们 号 上 也 
有 阿拉 伯 人 的 那 股 味 儿 啊 ! 


等 我 们 张 着 肿胀 的 嘴唇 笑 完 ， 天 已 经 完全 亮 了 。 清 晨 的 微风 从 海 
HRR, ZEXDIRPEOULROEGRBUR X. KEE IOXCKBJ BI -RI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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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 没 法 把 它们 剥皮 ， 殊 只 好 把 船 划 出 浅 湖 ， 顺 着 河水 向 更 远 的 地 方 
前 进 。 正 午时 分 ， 风 俘 了 下 来 ， 不 过 我 们 运气 挺 好 ， 技 到 了 一 个 可 以 
扎营 和 生火 的 干 土地 。 我 们 在 那儿 烤 了 两 只 野鸭 和 一 点 水 冷 的 肉 ， 味 
道 不 古 特 别 可 口 ， 但 也 足以 充饥 。 剩 下 的 水 冷 肉 我 们 切 成 了 条 儿 ， 挂 
ERBER PRIX, Y BEHAI——983 o8 R8 AE B E AOT BRE RUE LR EAS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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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来 的 一 两 天 也 是 如 此 ， 我 们 也 没 遇 上 什么 奇 事 ， 只 是 打 了 一 只 身 形 
优美 的 无 角 雄 应， 还 看 见 了 各 种 各 样 盛开 的 睡 连 。 其 中 一 些 蓝 色 的 睡 


和 连 极 为 精美 ， 不 过 只 可 惜 大 部 分 花 都 有 残缺 ， 因 为 有 种 长 着 绿 脑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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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 发 生 了 。 那 天 早上 十 一 点 左右 ， 风 像 平 前 一 样 分 了 下 来 。 我 们 才 
划 了 一 小 段 距 离 ， 就 差不多 筋疲力尽 了 ， 只 好 在 与 男 一 条 河流 的 交汇 
处 停 了 下 来 。 那 条 河流 和 我 们 所 在 的 河流 佐 不 多 宽 ， 大 约 是 五 十 扩 。 
河流 交汇 处 附近 有 一 些 树 ， 它 们 是 这 个 国家 唯一 沿 河 岩 生长 的 树木 。 
我 们 在 树 下 体 轧 了 片刻 ， 然 后 沿 着 河 边 干 变 的 土地 走 了 一 小 段 距 离 ， 
一 边 勘探 ， 一边 打 了 几 只 水 乌 作为 食物 。 然 而 走 了 不 到 五 十 码 ， 我 们 
忠 知 道 继 续 乘 船 前 进 的 希望 落空 了 一 一 束 在 我 们 集 船 处 不 到 两 百 码 的 
上 游 ， 浅 滩 和 泥 滩 一 个 接着 一 个 ， 水 深 不 到 六 英寸 。 这 儿 古 个 水 路 上 
的 死胡同 。 


我 们 转 过 映 ， 沿 着 男 一 条 河流 的 河岸 义 走 了 段 距 离 。 根 据 种 种 迹 
象 ， 我 们 很 快 得 出 了 一 个 结论 : 这 根本 不 是 河流 ， 而 是 十 时候 的 一 条 
运河 ， 样 子 和 辽 巴 院 岛 以 上 、 桑 给 巴尔 沿岸 的 运河 很 像 。 那 条 运河 连 
接 了 塔 纳 河 和 奥 北 河 ， 从 而 使 得 轮船 在 沿 塔 纳 河 而 下 后 ， 能 够 进入 奥 
效 河 并 从 那儿 入 海 。 这 么 一 来 ， 轮 船 便 可 避 过 那 道 墙 住 塔 纳 河 入 口 的 
河 握 ， 那 堵 河 如 极为 危险 。 显 而 易 见 ， 我 们 面前 的 这 条 运河 是 由 远古 
时 期 的 人 们 开间 的 ， 因 开 茧 而 侣 高 的 堤坝 至 今 形状 清晰 ， 而 且 有 了 明显 
的 纤 道 痕迹 。 除 了 几 处 挖 空 装 水 和 塌陷 的 地 方 ， 这 些 用 医 土 牢 牢 筑 成 
的 堤坝 间距 相同 ， 河 流 的 次 浅 似乎 也 一 样 。 由 于 鲜 少 受到 水 流 的 侵 
刨 ， 运 河 表 面 长 满 了 植物 ， 其 间 罕 插 着 一 条 条 细小 的 清水 河 。 我 狂 ， 
形成 原因 大 约 在 于 水 乌 、 美 洲 晰 蝎 和 其 他 有 害 动 物 的 长 年 踩踏 。 不 
过 ， 和 我 们 没 法 癌 河 流 上 游 前 进 一 样 ， 眼 下 我 们 明显 只 有 一 个 选择 
一 一 要 么 穿 过 运河 ， 要 么 回 到 海上 。 我 们 不 能 原 地 不 动 ， 不 然 不 仅 会 
被 太阳 烤 干 ， 还 会 被 蚊子 吃 挥 ， 最 终 在 可 怕 的 沼泽 里 感染 热 病 而 死 。 


“好 吧 ， 看 来 我 们 必须 试 试 过 河 了 ，” 我 说 道 。 其 他 人 表示 赞同 ， 
不 过 方式 不 一 。 利 奥 看 上 去 像 症 听 到 了 世界 上 最 大 的 笑话 ， 乔 布 毕 茶 
毕 敬 却 一 脸 嫌 亚 ， 而 移 罕 默 德 则 开始 同 他 们 的 先知 禄 敌 ， 同 时 把 所 有 
不 信教 的 人 和 他 们 的 思考 生活 方式 都 诅 嘻 了 一 人 超 。 


忠 这 样 ， 在 太阳 下 山 且 没有 风力 相助 的 时 候 ， 我 们 出 发 了 。 第 一 
个 小 时 里 ,虽然 我 们 费 了 不 少 劲 ， 但 还 能 划 着 船 前 进 。 然 而 ， 后 来 水 
草 越 来 越 多 ， 我 们 无 计 可 施 ， 只 好 诉 诸 最 原始 、 也 最 耗 力 的 方法 一 一 
MEF o 穆罕默德 、 乔 布 和 我 《他 们 认为 我 足够 强壮 ， 可 以 拉动 他 们 两 
个 人 ) 在 岸上 使 劲 把 船 往 前 拖 ， 利 奥 则 坐 在 船 头 ， 用 穆罕默德 的 刀 割 
掉 聚 集 在 船 头 的 野草 。 束 这 么 干 了 两 小 时 ， 天 已 经 黑 了 下 来 。 我 们 在 
原 地 停 下 休息 ， 和 蚊子 共度 了 几 个 小 时 。 夜 晚 相对 头 素 ， 因 此 临近 午 
夜 的 时 候 ， 我 们 再 次 开工 ， 一 直 于 到 天 亮 才 又 休息 了 三 个 钟头。 之 
后 ， 我 们 又 开 始 干 活 。 大 约 十 点 钟 的 时 候 ， 雷 暴 和 骏 雨 突然 袭 来 ， 我 
们 就 这 么 在 雨 里 淋 了 六 个 钟头 。 


至 于 接 下 来 四 天 的 航行 ， 我 认为 完全 没有 描述 任何 细 市 的 必要 。 
唯一 想 说 的 便 是 ， 整 体 而 言 ， 这 是 我 有 生 以 来 过 得 最 悲惨 的 日 子 ， 
天 都 要 干 体力 活 ， 肪 受 炎 热 、 痛 否 和 蚊子 ， 无 比 单调 。 以 这 种 枯燥 的 
方式 ， 我 们 罕 过 了 一 大 片 近乎 无 边 无 际 的 沼泽 ， 而 且 没 有 感染 热 病 而 
死 。 我 认为 我 们 能 活 下 来 ， 古 因为 一 直 在 服用 奎 守 和 海 药 ， 而 且 一 直 
被 迫 干 着 体力 活 。 


在 运河 里 行驶 的 第 三 天 ， 我 们 看 见 了 一 个 圆 圆 的 山头 ， 山 头 在 沼 
泽 的 毒气 中 显得 愈 发 腊 鹏 红 暗 。 到 了 第 四 天 晚上 我 们 扎营 的 时 候 ， 山 
头 看 起 来 离 我 们 只 有 不 到 二 十 五 或 者 三 十 英里 了 。 而 这 个 时 候 ， 我 们 
已经 彻 瓜 筋疲力尽 ， 手 上 也 起 满 了 水 泡 ， 拉 不 动 船 了 一 一 哪怕 只 疝 前 
拉动 一 码 远 也 不 行 。 我 们 唯一 能 做 的 束 古 脆 下 来 ， 然 后 在 沼泽 地 可 怕 
的 毫 芜 里 死去 。 那 处 境 太 过 吓 人 ， 我 相信 再 无 别 的 白人 会 有 此 等 遭 
遇 。 而 等 我 把 自己 扔 进 船 里 ， 准 备 睡 上 一 觉 恢 复 体力 的 时 候 ， 我 丸 不 


住 痛 斤 起 目 己 干 的 轧 磊 事 来 。 我 怎么 殉 参 与 了 这 狗 狂 事 呢 ? 我 们 唯一 
的 结局 就 是 死 在 这 片 可 怖 的 土地 上 ! REWI, EREET ERA 
候 ， 我 不 茶 想 象 了 一 下 ， 目 那 晚 之 后 的 两 三 个 月 里 ， 这 租 船 和 船上 不 
幸 的 船员 会 变 成 什么 样子 。 在 我 的 想象 里 ， 船 会 模 在 某 个 地 方 ， 船 身 
满 钙 怕 颖 和 符 口 ， 而 当 庄 着 薄 务 的 风 绥 绥 吹 来 ， 船 里 淹 了 一 半 的 、 发 
喘 的 水 便 会 来 来 回回 地 冲刷 着 我 们 的 白骨 。 这 束 是 这 艘 船 的 结局 ， 也 
古 我 们 这 群 退 寻 神 秘 、 发 现 目 然 奥秘 的 人 的 结局 。 我 甚至 隐约 听见 了 
员 水 冲刷 枯 骨 的 声音 ， 还 有 日 骨 磁 撞 在 一 起 的 嘎 肢 嘎 肢 声 。 我 看 见 我 
的 日 骨 和 穆罕默德 的 靠 在 一 起 ， 互 相抵 着 哆 来 兄 去 ， 直 到 穆罕默德 突 
然 直 起 有 消 柱 站 了 起 来 ， 透 过 黑洞 洞 的 服 眶 有 盯 大 我 。 他 哆 着 颌 骨 只 高 
我 ， 当 我 这 个 基督 徒 打扰 了 一 个 写实 信徒 最 后 的 安眠 。 我 睁 开 有 眼睛， 

因为 可 怕 的 梦境 打 了 个 寒 颤 ， 而 下 一 刻 ， 现 实 再 次 让 我 颤 拌 起 来 。 
为 一 片 法 暗中 ， 有 两 只 冒 厦 精 光 的 大 眼睛 正 透 过 迷 筋 盯 着 我 。 我 挣 扎 
着 爬 了 起 来 ， 在 惊人 如 和 困惑 中 接连 尖 叫 了 两 声 。 其 他 人 被 惊醒 后 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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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许 动 ! ”一 个 人 用 阿拉 伯 语 (准确 的 说 是 某 种 大 量 掺 杂 阿 拉 伯 
语 的 方言 ) 说 道 。“ 你 们 是 谁 ?为 什么 到 这 里 来 ? 回答 我 ， 否 则 死路 一 
A! ”他 话 首 刚 落 ， 我 束 感 觉 到 喉 哎 上 锋利 的 巴 尖 叉 往 下 压 了 一 分 ,一 
阵 寒 意 随 之 灌注 全 身 。 


“我 们 是 出 来 游玩 的 ， 到 这 里 只 是 巧合 ，” 我 用 阿拉 伯 语 一 字 不 差 
地 回 道 。 那 个 男人 像 是 听 懂 了 ， 于 有 是 转 过 头 去 ， 询 问 育 后 那个 高 大 的 
身影 道 : “父亲 ， 要 杀 了 他 们 吗 ? ” 

“他 们 是 什么 人 种 ? “一 个 低沉 的 声音 问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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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杀 ，” 那 个 声音 回 道 。“ 四 天 前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曾 向 我 传 话 ， 她 
说 : 白 种 人 来 了 ， 如 果 他 们 到 了 这 里 ， 不 要 杀 掉 他 们 。* 把 他 们 带 到 :不 
可 违抗 的 她 ,的 住处 吧 。 把 这 些 人 ， 还 有 他 们 的 行李 都 带 走 。” 


“过 来 ! "那个 男人 半 拖 半 融 地 把 我 从 船 里 搜 了 出 去 ， 与 此 同时 ， 
我 的 同伴 们 也 遭 到 了 同样 的 待遇 。 


河岸 上 大 约 聚 集 着 五 十 个 男人 。 因 为 周围 很 暗 ， 我 只 能 看 见 他 们 
个 个 手持 巨大 的 长 巴 ， 个 头 很 高 ， 身 材 强壮 ， 肤 色相 对 日 一 些 ， 全 刁 
上 下 只 有 上 脏 间 围 着 一 圈 豹 皮 。 

过 了 一 会 ， 松 了 绑 的 利 奥 和 乔 布 来 到 了 我 身边 。 

“现在 究竟 是 什么 情况 ? ARR T RRE WE ° 

“我 的 老 天 ! 先生 ， 发 生 怪 事 了 ，” 乔 布 突然 说 道 。 就 在 这 时 ， 一 
阵 骚 动 传 来 ， 只 见 称 罕 默 德 扑 倒 在 我 们 中 间 ， 映 后 跟着 一 个 手持 长 矛 
的 号 影 。 


“真主 阿拉 ! 真主 阿拉 啊 ! ”穆罕默德 嗓 叫 着 ， 像 是 已 经 对 人 类 失 
ETAZ, “请 你 佑 我 ! 请 保佑 我 啊 ! ” 


“父亲 ， 这 个 是 黑人 ，” 一 个 声音 说 道 。“: 不 可 违抗 的 她 ;有 说 怎么 
处 置 黑人 吗 ? ” 


“她 什么 也 没 说 。 不 过 不 要 杀 他 。 到 这 儿 来 ， 我 的 孩子 。” 


男人 走 过 去 后 ， 那 个 高 大 的 号 影 弯 下 腰 来 ， 在 他 耳 边 低 声 说 了 些 
TIAS 


“好 ， 我 明日 了 ,，” 男 人 人 说道， 然后 用 一 种 令 人 毛骨悚然 的 腔调 “ 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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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三 个 白人 都 在 吗 ? "那个 身影 问 道 。 
“都 在 ,父亲 。” 


“把 为 他 们 准备 的 东西 拿 过 来 吧 ， 让 其 他 人 把 船上 能 拿 的 东西 都 带 
Eo” 


他 话 首 刚 落 ， 那 群 人 便 跑 上 前 来 ， 其 中 四 人 用 肩膀 架 起 了 一 个 轿 
子 ， 必 外 两 个 人 站 在 一 旁 请 我 们 上 轿 。 


"EU! ” 利 奥 说 ,“ 划 了 这 么 久 的 船 ， 现 在 有 人 拾 着 我 们 走 也 是 件 


利 奥 总 是 这 么 乐观 。 


不 过 事情 也 由 不 得 我 们 。 看 见 他 们 俩 都 坐 上 目 己 的 轿子 后 ， 我 也 
跌跌撞撞 地 坐 进 了 目 己 的 那 顶 轿子 。 上 轿 后 ， 我 发 现 这 东西 非常 舒 
适 。 它 似乎 是 由 植物 纤维 织 成 的 布料 制 成 的 ， 能 够 随 着 身体 的 每 一 次 
移动 而 伸缩 。 布 料 固定 在 承重 杆 两 疾 ， 头 和 脖子 靠 在 上 面 很 舒服 。 


我 刚 一 坐 好 ， 轿 夫 们 束 呼 起 单一 的 小 调 ， 整 齐 划 一 地 踩 痢 世 委 一 
叶 一 哆 地 小 跑 起 来 。 接 下 来 大 约 半 小 时 里 ， 我 一 动不动 地 躺 着 ， 脑 海 
中 思索 着 我 们 正在 经 历 的 种 种 奇 事 ， 同 时 也 好 奇 起 一 件 事 : 如 采 我 奇 
迹 般 地 活 了 下 来 ， 重 回 剑桥 熟悉 的 签 时， 癌 我 那些 极为 正派 的 老 硕 固 
朋友 们 叙述 这 些 经 历 ， 他 们 会 不 会 相信 我 呢 ? 将 这 群 善 民 而 又 博学 的 
人 称 为 老 闫 固 并 无 任何 不 和 葡 或 轻 久 之 意 ， 而 是 我 的 经 验 告 诉 我 ， 如 果 
人 太 过 循规蹈矩 ， 那 么 哪怕 是 大 学 教授 也 会 思想 僵化 。 我 目 己 也 日 趋 
保守 ， 不 过 近来 ， 我 的 思路 已 经 开阔 了 许多 。 我 束 这 么 叉 着 ， 回 忆 
着 ， 想 着 旅途 尽头 究 葛 是 什么 ， 直 到 最 后 我 停止 思考 ， 源 渐进 入 了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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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醒 来 时 ， 太 阳 已 经 高 高 地 挂 了 起 来 ， 因 而 我 猜测 目 己 必 定 睡 了 
有 七 八 个 小 时 。 从 沉船 前 儿 到 现在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真正 意义 上 睡 了 个 
好 觉 。 我 们 仍然 在 以 每 小 时 四 英里 的 速度 前 行 。 轿 子 的 己 挡 帘 补 人 巧 
妙 地 固定 了 在 承重 杆 上 ， 我 透 过 这 薄 筋 般 的 帘子 往外 偷偷 看 了 一 眼 ， 
心中 大 大 地 松 了 口气 。 我 们 已 经 走出 了 无 边 无 际 的 沼泽 地 ， 目 前 正 朝 
一 个 杯 状 的 山脉 前 进 ， 脚 下 是 隆起 的 、 长 满 青 草 的 平原 。 我 不 知道 这 
征 不 是 我 们 从 运河 边 看 到 的 那 座 山 ， 之 后 也 没 能 得 出 答案 ， 因 为 后 来 
我 们 有 发现， 这些 人 很 少 对 这 种 问题 作出 回答 。 接 着 ， 我 又 和 营 了 一 眼 拾 
着 我 的 轿 夫 们 。 他 们 体格 健美 ， 几 乎 没有 身高 低 于 六 英尺 (41.83 
^K) 的 ， 皮 肤 为 淡 黄色 。 总 体 而 言 ， 他 们 的 外 貌 与 东非 的 索马里 人 非 
常 相像 ， 只 不 过 他 们 的 头发 并 不 要 曲 ， 而 是 披 散 在 肩 上 ， 看 上 去 又 黑 
又 密 。 他 们 长 着 磨 钩 时 ， 政 齿 特 别 整齐 好 看 ， 大 体 来 说 极其 英俊 。 但 
古 让 我 印象 深刻 的 是 他 们 脸 上 的 表情 ， 我 还 从 未 见 过 如 此 凶恶 的 神 
情 。 那 种 冰冷 而 阴沉 的 残酷 感 让 我 反感 ， 而 在 紧张 的 氛围 里 ， 那 种 神 
情 近 乎 是 可 怕 a 的 。 


另 一 件 让 我 印象 深刻 的 事 是 ， 他 们 似乎 从 来 都 不 突 。 有 时 他 们 会 
唱 起 我 上 面 提 到 的 单一 小 调 ， 但 不 唱歌 时 他 们 融会 保持 近乎 绝对 的 安 
静 ， 阴 沉 而 凶恶 的 表情 从 未 因为 壬 声 而 明亮 。 这 些 人 十 什么 种 族 呢 ? 
他 们 说 着 不 标准 的 阿拉 伯 语 ， 但 我 敢 肯 定 他 们 不 是 阿拉 伯 人 “。 一 个 原 
因 是 他 们 太 黑 了， 确切 说 是 太 黄 了 。 我 说 不 上 来 为 什么 ， 但 我 知道 他 
们 的 长 相让 我 心中 充 斤 着 恶 心 而 又 令 人 天 愧 的 恐惧 感 。 正 当 我 还 在 胡 
思 乱 想 的 时 候 ， 男 一 顶 轿子 来 到 了 我 卷 边 。 透 过 拉 起 的 窒 布 ， 我 看 见 
里 面 坐 着 一 个 老人 ， 他 身上 松 松 堵 寺 地 套 着 一 件 发 日 的 袍 子 ， 侈 子 明 
显 是 用 粗糙 的 亚麻 布 做 的 。 只 看 了 一 眼 ， 我 就 立刻 明日 过 来 一 一 他 惑 
征 刚 才 站 在 岸上 、 补 称 为 “父亲 ”的 那个 号 影 。 这 位 老人 面相 非凡 ， 他 
化 日 的 胡须 很 长 ,一直 垂 到 了 轿子 边沿 ， 鹰 钧 蜡 上 方 有 是 一 双 像 蛇 一 般 
内 着 精光 的 眼睛 。 但 从 整体 来 看 ， 他 的 脸 上 却 充 不 着 纸 笔 无 法 拉 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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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醒 了 吗 ， 阳 生 的 来 客 ?” ”他 用 低沉 的 声音 问 道 。 


“ 醒 了 ， 草 和 敬 的 父亲 ，? 我 毕 茶 毕 敬 地 回答 道 ， 认 为 目 己 应 当 好 好 
表现 ， 好 博得 这 位 古老 的 “ 徘 恶 之 神 ? 的 好 感 。 


他 择 了 皖 他 美丽 的 白 胡 子 ， 露 出 了 一 个 淡淡 的 微笑 。 


“无 论 你 们 来 目 何 方 , ”他 说 ,“ 那 个 国家 的 人 必定 懂 一 些 我 们 的 语 
言 ， 他 们 会 教授 他 们 的 孩子 谦 共 待人。 我 卫生 的 孩子 ， 现 在 回答 我 ， 
你 们 为 何 来 到 此 地 ， 为 何 来 到 这 个 和 目 人 类 诞生 起 就 鲜 有 外 乡 人 踏足 的 
地 方 ? 你 们 是 对 从 前 的 生活 厌倦 了 吗 ? ” 

“我 们 是 来 寻找 狐 事 物 的 ，?” 我 壮 起 胆 回 答 道 。“ 我 们 厌倦 了 过 去 的 
生活 ， 因 而 出 海 来 寻找 未 知之 物 。 最 为 得 和 敬 的 父亲 啊 ， 我 们 的 族人 勇 
敢 无 旦 ， 不 惧 生死 一 一 不 知 在 死 之 前 ， 我 们 能 否 得 知 一 点 点 信息 呢 ? ” 


"EI ”这 位 老者 说 , “了 驶 算 你 说 的 都 是 真 的 吧 。 我 也 不 急 着 反 弘 
你 ， 否 则 我 融 要 说 你 在 撒 说 了 ， 我 的 孩子 。 不 过 ， 我 敢 说 在 这 件 事 
上 ,不 可 违抗 的 她 ?能 满足 你 们 的 愿望 。”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是 谁 ? ”我 好 奇 地 问 道 。 


老人 曾 了 一 眼 轿 夫 们 ， 而 后 露出 一 个 淡淡 的 微笑 ， 那 微笑 让 我 的 
血液 逆流 。 他 回答 道 一 一 


“我 陌生 的 孩子 啊 ， 你 很 快 就 会 知道 的 。 如 果 她 愿意 让 你 们 见 到 真 
SHE o” 


HF? ”我 疑惑 道 。“ 这 是 什么 意思 ， 父 亲 ? ” 
然而 那 位 老人 只 是 发 出 了 可 怕 的 笑 声 ， 并 未 回答 我 。 


“请 问 父 亲 ， 您 的 子 民 怎 么 称呼 呢 ? ”我 问 。 


“ 阿 玛 哈 格 人 〈 意 为 岩石 的 子 民 ) 。” 

“作为 您 的 孩子 ， 我 想 请 问 父 亲 ， 您 的 名 字 征 什么 呢 ? ” 
"(BEBE 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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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会 知道 的 ，” 说 完 ， 他 了 天目 己 的 辆 夫 们 下 了 个 指令 ， 那 些 人 得 
令 后 随 前 跑 到 了 乔 布 的 轿子 旁 。 乔 布 正在 轿子 里 休息 ， 一 条 腿 巷 在 轿 
子 边 上 。 不 过 显而易见 ， 乔 布 并 不 是 他 们 的 目标 ， 因 为 很 快 我 吏 看 见 
那些 轿 夫 们 回 前 小 跑 起 来 ， 去 了 利 奥 的 轿子 芝 。 


后 来 也 没 发 生 什 么 新 鲜 事 ， 于 是 我 束 在 轿子 尾 意 的 兄 动 中 再 次 睡 
着 了 。 我 实在 是 素 坏 了 。 醒 来 后 ， 我 发 现 我 们 正经 过 一 条 允 布 岩石 的 
小 径 。 小 径 是 由 炊 宕 晒 发 形成 的 ， 边 缘 险 峻 而 陡峭 ， 上 面 生长 着 许多 
美丽 的 树木 和 鲜花 盛开 的 灌木 。 


过 了 一 会 儿 ， 我 们 到 了 小 径 转 角 处 ， 一 幅 美 妙 的 画面 顿时 展现 在 
我 眼前 。 我 们 面前 是 一 大 片 杯 状 的 草地 ， 长 度 为 四 到 六 英里 ， 形 状 允 
像 是 罗马 的 圆 形 壳 技 场 。 这 个 大 杯子 边缘 布 满 了 岩石 和 灌木 从 ， 中 央 
是 一 片 茂密 的 草地 ， 生 长 繁茂 的 树木 镶 舱 其 间 ， 蚁 晓 的 小 溪 就 是 水 
源 。 这 片 宇 饰 的 牧场 上 有 着 成 群 的 山竹 和 牛 ， 但 看 不 到 绢 羊 。 起 初 ， 
我 想象 不 出 这 个 奇怪 的 地 方 是 什么 ， 但 没 过 多 久 ， 我 突然 明日 ， 这 地 
方 必 定 是 个 死 火山 的 火山 口 ， 后 来 变 成 了 淹 ， 最 后 又 以 某 种 无 法 解释 
的 方式 干 润 了 。 在 这 之 后 ， 我 们 还 去 过 一 个 大 得 多 的 、 相 似 的 地 方 ， 
后 面 我 会 详 述 。 从 这 两 次 的 经 历来 看 ， 我 确信 和 目 己 的 结论 正确 无 疑 。 
然而 ， 有 件 事 让 我 很 困惑 ， 虽然 那些 牛 壮 有 人 放牧 ， 但 此 地 却 无 任何 
有 人 居住 的 迹象 。 他 们 都 住 在 哪儿 ? 我 很 好 奇 。 不 过 很 快 我 的 好 奇 心 
束 得 到 了 满足 。 左 转 后 ， 我 们 一 行人 沿 着 火山 口 陡峭 的 边缘 又 走 了 大 
约 半身 里 ， 或 者 更 短 一 些 ， 然 后 停 了 下 来 。 看 见 那 位 老 绅士 〈 也 就 是 


我 口中 的 “父亲 ?”) 彼 拉 里 从 轿子 里 下 来 ， 我 、 利 奥 和 乔 布 也 下 了 轿 
子 。 我 第 一 眼看 到 的 便 是 我 们 可 怜 的 阿拉 伯 人 同伴 移 罕 默 德 ， 他 正 精 
疫 力 总 地 册 在 地 上 ， 那 些 人 似乎 并 没有 让 他 坐 轿 了 于 ， 而 是 让 他 跑 完 了 
全 程 。 我 们 局 程 时 他 束 已 经 疫 每 不 起 ， 现 在 他 已 经 彻 捕 虚脱 了 。 


环顾 四 周 后 ， 我 们 发 现 自己 正身 处 一 个 大 洞穴 洞口 前 的 地 台 (名 
上 ， 捕 鲸 船 上 的 所 有 东西 ， 甚 至 连 船 桨 和 船 帆 都 堆 在 这 里 。 洞 穴 周 围 
站 着 一 群 刚刚 护送 我 们 的 男人 ， 还 有 一 群 男 人 和 他 们 长 得 很 像 。 他 们 
都 高 大 英俊 ， 只 是 肤色 深浅 不 一 ， 有 的 和 穆罕默德 一 样 黑 ， 有 的 和 中 
国人 一 样 呈 现 黄色 。 他 们 都 赤身 裸体 ， 只 有 腰 间 围 着 豹 皮 ， 每 个 人 手 
上 都 拿 着 一 支 巨 大 的 长 矛 。 


他 们 当中 也 有 女人 ， 不 过 并 没有 围 着 狗 皮 ， 而 古 穿着 一 件 同 熟 的 
红色 放 皮 ， 看 上 去 像 古 伯 冷 的 皮 ， 只 不 过 颜色 更 深 些 。 这 些 女 人 长 相 
类 似 ， 都 十 分 的 漂亮 。 她 们 有 着 乌黑 的 大 眼睛 ， 恰 到 好 处 的 五 官 ， 还 
有 一 头 浓密 的 卷发 一 一 并 不 像 黑人 头 上 的 卷发 一 一 有 黑色 ， 也 有 条 
色 。 其 中 有 少数 儿 个 人 和 彼 拉 里 一 样 ， 穿 着 淡 黄 色 的 亚麻 布衣 服 ， 不 
过 后 来 我 们 发 现 ， 她 们 的 衣服 并 不 是 用 来 项 体 的， 而 是 一 种 等 级 的 标 
志 。 人 至 于 剩 下 的 人 ， 她 们 的 样 够 并 不 像 男 人 们 那 般 吓人 ， 而 且 尽 管 舌 
容 稀有 ， 但 有 时 也 会 面 圳 微笑。 我们 一 下 轿子 ， 她 们 整 围 了 过 来 ， 好 
奇 地 打量 着 我 们 ， 但 并 不 显得 激动 。 不 过 ， 利 奥 高 大 健壮 的 吴 体 和 刀 
刻 般 的 俊 天 面庞 明显 引起 了 她 们 的 注意 。 而 当 他 脱 帆 致意、 露出 一 头 
金色 的 眷 发 时 ， 人 和 群 中 传 来 了 暗含 仰 肾 的 喃 喃 细 语 。 不 止 如 此 。 在 那 
群 年 轻 的 女人 中 有 个 最 为 漂亮 的 女子 ， 她 罕 着 长 钨 ， 涉 发 的 颜色 介 于 
神色 和 栗色 之 间 。 在 从 头 到 脚 细 细 打 量 完 利 奥 后 ， 她 从 容 不 迫 地 走 到 
了 利 奥 面前 ， 以 一 种 迷人 〈 如 果 不 是 太 过 坚定 的 话 ) 的 姿态 ， 静 静 地 
用 胸 膀 环 住 了 利 奥 的 脖子 ， 然 后 屈 号 癌 前 ， 亲 吻 了 利 奥 的 嘴唇 。 


我 倒 吸 一 口气 ， 以 为 会 看 见 利 奥 立刻 被 长 予 刺 罕 。 乔 布 突然 大 叫 
一 声 道 :“ 太 轻 优 了 ! 我 绝对 不 要 这 样 ! ”至 于 利 奥 ， 他 看 起 来 有 些 惊 


讶 。 不 过 随后 ， 大 概 是 想起 我 们 已 经 来 到 另 一 个 国度 ， 而 这 个 国家 的 
人 沿袭 了 早期 基督 徒 的 风俗 ， 他 也 束 从 容 不 担 地 拥抱 了 那 名 女子 。 


我 再 次 倒 吸 一 口气 ， 以 为 肯定 要 出 事 。 不 过 让 我 吃惊 的 是 ， 尽 管 
一 些 年 轻 女 人 面 露 恼火， 那些 年 长 的 女人 和 男人 却 只 是 微微 笑 了 笑 。 
后 来 ， 我 们 明日 了 这 个 非凡 民族 的 风俗 ， 也 就 理解 了 这 一 令 人 费解 的 
现象 。 和 世界 上 几乎 所 有 野 亦 种 族 恰恰 相反 的 是 ， 阿 玛 哈 格 族 的 女人 
不 仅 与 男人 平起平坐 ， 而 且 完 全 不 为 男人 所 束缚 。 他 们 部 十 母系 家 
族 ， 如 果 有 一 个 久远 而 有 权势 的 女性 祖先 ， 所 有 人 都 会 感到 骄 做 ， 史 ¥ 
像 我 们 为 欧洲 的 家 族 感到 目 肾 一 样 。 但 是 与 此 同时 ， 他 们 从 不 将 注意 
力 放 在 任何 男人 号 上 ， 甚 至 不 承认 他 们 有 是 目 己 的 父亲 ， 哪 伯 他 们 的 父 
亲 出 号 显赫 。 每 个 部 落 ， 或 者 说 “一 家 ”， 只 有 一 名 有 头衔 的 男性 家 
长 ， 而 这 名 男性 束 是 经 由 选举 直接 成 为 统领 者 的 人 人， 人称" 父亲”。 比 
如 ， 彼 拉 里 吏 是 “一 家 ”的 父亲 ， 这 “一 家 ”大约 有 七 千 个 人 ， 除 披 拉 里 
外 ， 没 有 人 能 被 称 为 “父亲 ”*。 在 这 里 ， 如 采 一 个 女人 爱 上 了 一 个 习 
人 ， 她 束 会 当众 上 前 拥抱 这 个 男人 ， 以 表 目 己 的 爱 意 ， 忠 像 那 位 漂亮 
叉 年 轻 的 女士 尤 丝 坦 拥抱 利 奥 一 样 。 如 琳 男 方 也 亲吻 了 女方 ， 那 束 代 
表 他 接受 了 她 ， 这 段 关 系 也 会 一 直 持 续 到 其 中 一 方 居 倦 为 目 。 不 过 我 
得 说 ， 她 们 更 换 丈 夫 的 频率 并 不 如 预料 那 般 频 人 每， 而 且 分 开 时 也 不 会 
发 生 和 争吵 ， 至 少男 人 间 不 会 。 如 有 果 妻 子 爱 上 竞争 者 ， 抛 齐 了 目 己 ， 他 
们 会 全 然 接受 ， 束 像 我 们 接受 所 得 税 和 婚姻 法 一 样 。 无 论 在 某 些 场 合 
下 某 个 人 有 多 么 不 愿 接 受 ， 他 们 也 会 把 这 当做 无 需 争 议 的 事 ， 当 做 维 
持 部 落 和 谐 的 事 。 


在 这 件 事 上 ， 不 同 的 国家 有 痢 不 同 的 风俗 ， 某 件 事 在 这 个 地 方 合 
情 合理 ，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孢 会 有 悖 常理 ， 这 些 用 道德 标准 是 无 法 衡量 
的 。 作 为 观察 者 ， 我 觉得 这 种 现象 十 分 奇特 。 不 过 我 们 必须 得 明日 ， 
既然 所 有 的 文明 国度 似乎 都 把 仪式 作为 道德 检验 的 标准 ， 那 么 即便 依 
照 我 们 的 标准 ，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这 种 风俗 也 并 无 任何 不 道德 的 地 方 。 在 


这 里 ， 互 相 拥 抱 束 相当 于 我 们 的 结婚 仪式 ， 而 我 们 也 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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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草 
尤 缘 坦 的 歌声 


等 到 利 奥 和 尤 丝 坦 接 完 吻 一 一 顺 珊 一 提 ， 完 全 没有 年 轻 女 子 来 亲 
吻 我 ， 但 十 乔 布 映 边 有 一 名 女子 在 徘徊 ， 她 没有 靠近 是 因为 前 者 表 锰 
出 了 明显 的 警惕 一 一 那 位 名 叫 彼 拉 里 的 老人 走 上 前 来 ， 和 话 可 茶 地 挥 
手 招 呼 我 们 进 了 洞穴 。 我 向 尤 丝 坦 暗示 我 们 想 独 处 ， 但 她 却 视 若 无 
睹 ， 我 们 走 到 哪儿 ， 她 吏 跟 到 哪儿 。 


走 了 不 到 五 步 ， 我 吏 锌 深 深 晨 拖 了 一 一 这 个 洞穴 竟然 不 是 大 目 然 
的 鬼斧神工 ， 而 是 人 工 开 滑 出 来 的 ! 根据 我 们 目前 的 判断 ， 它 大 约 长 
一 百 英 尺 ， 筑 五 十 美 尺 ， 非 常 高 ， 人 简直 殊 像 是 大 教 冶 的 走道 一 样 。 在 
这 条 主要 走道 的 两 边 ， 每 隅 十 二 或 十 五 贡 矿 便 有 一 条 通道 ， 我 猜测 它 
们 的 尽头 古 一 些 更 小 的 房间 。 在 离 洞口 大 约 五 十 英尺 的 地 方 一 一 光线 
也 正 是 从 此 处 开始 渐渐 变 瞳 的 一 一 生 着 一 堆 火 ， 火 光 映 照 在 周遭 红 瞳 
的 墙壁 上 ， 投 下 了 巨大 的 阴影 。 彼 拉 里 在 这 儿 停 住 脚步 ， 让 我 们 坐 下 
来 ， 说 是 他 们 的 族人 会 为 我 们 带 来 食物 。 依 言 ， 我 们 便 在 为 我 们 铺 好 
的 轩 皮 秘 子 上 蹲 坐 了 下 来 ， 等 得 他 们 的 到 来 。 没 过 多 久 ， 那 些 年 轻 女 
子 便 送 来 了 食物 ， 里 面 有 测 壮 肉 、 北 在 陶 饶 里 的 莉 鲜 牛奶 ， 还 有 者 熟 
的 玉米 棒 。 我 们 已 经 俄 得 不 行 ， 而 我 也 吃 了 有 生 以 来 最 有 谱 味 的 一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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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完全 填 饮 肚子 。 


在 此 过 程 中 ， 我 们 有 些 阴 郁 的 东道 主 彼 拉 里 一 直 静 静 地 看 着 我 
们 ， 等 我 们 吃 完 ， 他 便 站 起 身 来 与 我 们 说 话 。 他 说 此 事实 在 奇妙 ， 以 
前 他 们 从 未 见 过 ， 也 从 未 昕 说 过 有 日 人 来 到 阿 玛 哈 格 人 所 在 的 国家 。 
有 那么 几 次 ， 黑 人 曾 来 过 此 地 ， 他 们 从 这 些 墨 人 口中 听 说 过 白人 的 存 


在 ,说 是 皮肤 比 他 们 日 的 多 ,但 这 些 白 人 只 是 乘 船 在 海上 航行 ， 从 未 
踏足 此 地 。 不 过 他 说 ， 有 人 一 直 能 看 见 我 们 沿 着 运河 拖 运 船只 ， 还 坦 

告诉 我 们 ， 他 曾经 下 令 杀 死 我 们 ， 因 为 任何 人 进入 此 地 都 是 违法 
的 。 但 古 与 此 同时 ，‘ 不 可 违抗 的 她 ;向 他 传达 了 一 条 口 信 ， 命 令 他 不 
得 伤害 我 们 ， 并 将 我 们 帝 到 这 里 。 


“请 原 度 我 打 断 您 ， 我 的 父亲 ,，” 听 到 这 里 ， 我 开口 打 断 道 。“ 但 是 
以 我 的 理解 ，'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住 在 比 这 儿 更 为 遥远 的 地 方 ， 她 又 怎么 
会 知道 我 们 即将 来 到 这 里 呢 ? ” 


彼 拉 里 转 过 身 来 ， 看 见 身 后 只 有 我 们 一 一 他 开始 说 话 时 ， 那 位 年 
轻 女 子 尤 丝 坦 束 退 下 了 一 一 才 有 些 怪 异地 轻声 笑 了 笑 ， 说 道 : 


“难道 你 的 国家 没有 不 用 眼睛 也 能 看 到 ， 不 用 耳 末 也 能 听 到 的 人 
吗 ? 不 要 问 任何 问题 ，“ 她 ;会 知道 的 。” 


闻 言 ， 我 答 了 管 肩 。 彼 拉 里 继续 说 ， 对 于 如 何 安置 我 们 ， 他 没有 
接 到 更 进一步 的 指示 ， 因 此 他 准备 面 见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以 得 知 她 的 
和 意愿。 为 了 简 污 起 见 ， 在 这 里 统称 ' 不 可 违抗 的 她 为 ' 海 娅 '， 或 者 
说 ' 她 一 一 根据 彼 拉 里 的 言行 ， 我 们 猜测 "她 ;是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女王 。 


我 问 彼 拉 里 他 要 离开 多 入， 他 说 如 有 果 日 夜 兼程 ， 大 概 能 在 第 五 天 
回来 ， 不 过 在 去 往 ' 她 的 住处 的 途中 ， 他 得 穿 过 数 十 英里 的 沼 译 地 。 
他 还 说 ， 在 他 离开 的 这 段 时 间 里 ， 其 他 人 一 定 会 好 好 招待 我 们 ， 而 鉴 
于 他 个 人 还 挺 豆 欢 我 们 ， 他 由 衷 地 相信 ‘她 ;的 回答 古 对 我 们 的 安危 有 
利 的 。 不 过 同时 他 也 坦 日 说 ， 其 实 目 己 对 这 个 想法 还 是 抱 有 疑虑 的 ， 
毕竟 不 管 是 他 还 是 他 的 母亲 ， 甚 至 在 他 祖母 在 世 之 时 ， 所 有 来 到 这 个 
国家 的 阳 生 来 客 都 被 受 不 留情 地 判处 了 有 死刑。 而 这 些 人 的 死 法 十 分 惨 
烈 ， 他 说 为 了 不 让 我 们 的 精神 受到 折磨 ， 束 不 描述 了 ; 这 些 痢 
征 ' 她 ' 下 达 的 命令 ， 至 少 彼 拉 里 这 么 认为 。 总 之 ， 她 从 未 插手 救 过 这 
ET 


“为 什么 ? ”我 惊叹 道 ,“ 不 过 怎么 可 能 呢 ? 您 是 个 老者 ， 而 您 所 说 
的 事情 已 经 追溯 到 三 代 以 前 了 。' 她 ;怎么 会 从 您 祖母 出 生 之 时 束 能 下 
令 杀 死 别 人 呢 ? 那 时 候 她 还 没 出 生 啊 。” 


彼 拉 里 再 次 微笑 起 来 一 一 他 和 先前 一 样 ， 露 出 了 一 个 淡淡 的 、 怪 
异 的 笑容 。 随 后 他 深 深 鞠 了 个 躬 ， 只 字 未 答 便 离 开 了 。 接 下 来 的 五 天 
里 ， 我 们 再 没 见 过 他 。 


彼 拉 里 走 后 ， 我 们 分 析 了 自己 的 现状 ,我 的 内 心 因此 充满 了 怒 
慨 。 我 一 点 也 不 喜欢 彼 拉 里 对 这 位 神秘 的 女王 “不 可 违抗 的 她 的 摘 
述 ， 显 而 易 见 ， 这 个 “她 ;会 以 残酷 的 手段 将 任何 不 骏 的 卫生 来 客 处 以 
死刑 。 利 奥 对 此 也 倍 感 压抑 ， 但 他 以 胜利 的 姿态 指出 ， 这 个 “她 无疑 
就 是 陶 片 上 的 文献 和 他 父亲 的 信里 都 提 到 的 那个 人 ， 证 据 就 是 彼 拉 里 
对 她 年 龄 和 力量 的 暗示 。 利 奥 以 此 来 安奈 目 己 ， 但 此 时 此 刻 ， 我 的 思 
绪 已 经 被 发 生 的 种 种 淹没 了 人， 其 至 都 没有 心情 去 反驳 如 此 充 唐 的 观 
上 护 。 于 是 我 提议 我 们 可 以 试 试 出 去 洗 个 深 ， 毕 苋 我 们 浑身 上 下 都 脏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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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群 面色 阴沉 的 人 里 ， 有 一 位 相貌 尤其 阴郁 的 中 年 人 ， 他 似乎 
束 是 受托 在 父亲 ’ 离 开 后 照顾 我 们 的 人 人。 我 们 向 他 说 了 我 们 想 去 洗 江 
的 想法 ， 然 后 便 点 上 烟斗 ， 一 起 出 发 了 。 走 出 洞穴 后 ， 外 面 有 一 大 群 
人 明 哆 昂 地 盯 着 我 们 的 脸 看 ， 不 过 当 我 们 吐出 烟 圈 时 ， 他 们 顿时 四 散 
而 逃 ， 嘴 里 称呼 我 们 为 大 魔术 师 。 事 实 上 ， 除 了 烟草 产生 的 烟 圈 ， 还 
没有 什么 事 让 我 们 引起 这 么 大 的 又 动 呢 一 — 连 我 们 的 枪 都 没有 轧 。 之 
后 ， 我 们 顺利 到 达 了 一 条 小 溪 前 ， 它 的 源头 是 一 处 水 流 强 劲 的 地 虹 。 
虽然 有 部 分 女子 一 一 包括 尤 丝 坦 在 内 一 一 似乎 下 定 决 心 想 要 跟着 我 们 
到 这 儿 ， 但 我 们 还 在 小 溪 里 安安 稳 稳 地 洗 了 个 误 。 


尝 完 澡 后 我 们 感觉 神 消 气 夹 ， 那 时 太阳 也 开始 西 沉 了 ， 等 我 们 回 
到 大 洞 人 里， 太阳 几乎 已 经 消失 在 了 地 平 线 下 。 洞 信里 挤 满 了 人 ， 他 


们 围 聚 在 火 堆 和 邯 (SWERE TJEK) ， 在 火光 和 挂 在 墙 上 的 不 
同 壁灯 的 照 交 下 吃 痢 晚餐 。 这 些 壁 灯 由 陶土 烧 制 而 成 ， 制 作 粗 糙 ， 形 
状 各 异 ， 只 有 一 部 分 还 算 美 观 。 大 一 些 的 壁灯 原本 是 红色 的 大 陶 馈 ， 
里 面 闭 满 了 透明 的 液体 油 ， 陶 馈 口 舱 着 一 块 加 木板 ， 木 板 中 央 插 着 一 
根 户 第 灯 必 。 这 种 壁灯 需要 人 时 刻 注 意 着 ， 因 为 灯 心 没 法 往 上 挑 ， 所 
以 一 旦 它 烧 完 ， 火 焰 吏 会 立刻 熄灭 。 不 过 小 一 些 的 手提 灯 不 一 样 ， 虽 
然 同 样 由 备 士 烧 制 而 成 ， 但 它 的 灯 心 是 用 标 桐 树 的 树 心 制 成 的 ， 有 些 
则 征用 各 种 各 样 的 芯 类 植物 的 至 做 的 。 这 种 灯 心 从 灯 顶 的 圆 孔 穿 过 ， 
上 面 连 着 一 块 尖 尖 的 硬木 ， 一 旦 火焰 减弱 ， 便 可 以 将 木头 尖 崔 进 圆 
孔 ， 把 灯 改 往 上 挑 ， 让 它 继 续 燃 烧 。 


我 们 坐 了 一 会 儿 ， 看 着 这 群 阴 议 的 人 在 一 片 同样 阴森 的 宁静 中 吃 
着 晚餐 。 最 后 ， 我 看 腻 了 人 他们， 也 看 腻 了 石壁 上 晃动 的 巨大 影 于 ， 便 
对 我 们 新 的 看 护 人 说 我 们 想 睡觉 了 。 


他 什么 也 没 说 ， 站 起 身 来 礼貌 地 拉 过 我 的 手 ， 提 着 灯 疝 一 条 小 道 
走 去 ， 这 小 道 便 十 我 先前 提 过 的 主 洞 从 的 分 文 之 一 。 我 们 跟着 他 走 了 
大 约 五 步 ， 眼 前 其 然 开明 ， 出 现 了 一 个 小 小 的 房间 ， 大 约 有 八 平方 英 
矿 ， 整 个 都 是 从 天 然 的 岩石 开 首 出 来 的 。 房 间 的 一 边 是 一 块 厚 石 板 ， 
大 约 三 更 乓 高， 非常 长 ， 束 像 小 木屋 里 的 座 床 那样 。 他 暗示 我 ， 这 块 
石板 驶 是 我 睡觉 的 地 方 。 房 间 里 没有 窗户 ， 没 有 通气 口 ， 也 没有 家 
具 。 再 仔细 看 看 ， 我 得 出 了 一 个 令 人 不 安 的 结论 (后 来 我 发 现 我 的 结 
论 相当 正确 ) : 这 房间 原本 是 为 死人 准备 的 墓室 ， 而 不 是 给 活 人 睡觉 
的 地 方 ， 那 块 石板 束 是 用 来 安放 挝 去 之 人 的 尸体 的 。 想 到 这 点 ， 我 不 
葵 一 阵 恶 寒 ， 可 想 想 我 必须 找 个 地 方 睡觉 ， 也 吏 只 好 尽量 殉 服 仆 惧 ， 
回 到 洞穴 里 取 回 我 的 毯子 《船上 的 其 他 东西 也 被 一 并 带 了 过 来 ) 。 我 
在 那儿 碰 到 了 乔 布 ， 他 也 被 带 到 了 一 个 类 似 的 房间 里 ， 不 过 他 坚决 不 
要 行 在 里 面 ， 说 是 那 地 方 让 他 害怕 ， 他 宁愿 立刻 死 挥 ， 然 后 被 人 埋 在 
他 祖父 那个 想 砌 的 坟 莒 里 。 他 还 十 分 坚决 地 说 ， 如 采 我 允许 的 话 ， 他 
要 和 我 一 起 睡 。 当 然 了 ， 有 人 陪 我 ， 我 高 兴 还 来 不 及 呢 。 


总 的 来 说 ， 这 天 晚上 我 们 过 得 还 算 和 舒服 。 之 所 以 说 “总 的 来 说 ”， 
古 因为 个 人 而 言 ， 我 做 了 一 个 极其 您 饰 的 王 梦 。 梦 里 我 被 活埋 了 ， 而 
这 无 疑 是 因为 我 周围 阴森 和 森 的 环境 。 第 二 天 黎明 时 分 ， 我 们 被 一 阵 高 
分 贝 的 喇叭 声 吵 醒 了 ， 后 来 我 们 发 现 ， 这 声音 是 一 位 年 轻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用 边 上 开 了 和 孔 的 象牙 吹出 来 的 ， 这 种 象 直 的 用 途 便 是 如 此 。 


领会 其 中 的 意思 后 ， 我 们 起 床 去 了 小 溪 边 ， 等 到 尝 滞 完毕 ， 早 餐 
已 经 准备 好 了 。 了 吃饭 有 时， 一 位 稍稍 上 了 年 纪 的 女子 走 到 我 们 面前 ， 当 
众 杀 吻 了 乔 布 。 从 某 种 角度 来 看 ， 这 简直 是 我 有 生 以 来 见 过 的 最 让 人 
愉悦 的 场景 (暂且 不 论 这 里 的 用 词 不 当 ) 。 我 永远 都 不 会 态 记 一 向 站 
庄 得 体 的 乔 布 脸 上 绝望 般 的 惊 如 和 厌恶 。 他 和 我 一 样 ， 有 点 厌恶 女人 
一 一 我 这 么 想 主要 是 因为 他 出 生 在 一 个 有 着 十 七 个 孩子 的 大 家 庭 里 
一 一 而 当 他 意识 到 目 己 不 仅 被 人 当众 拥抱 了 ， 还 在 未 经 目 己 允许 的 情 
况 下 被 人 当 着 主人 的 面 拥抱 了 ， 脸 上 的 神情 顿时 变 得 又 痛 否 又 复杂 ， 
我 很 难 精 准 描述 出 来 。 束 在 那 时 ， 他 一 下 子 跳 起 来 ， 推 开 了 那个 三 十 
多 左右 、 体 态 丰满 的 女人 。 


“我 不 要 这 样 ! "和 齐 布 大 嘴 着 气 说 道 ， 可 那个 女人 大 概 以 为 他 只 十 
在 害 做 ， 便 再 次 拥抱 了 他 。 


“ 走 开 ! 别 靠近 我 ， 你 这 个 轻 佛 的 女人 ! ” 乔 布 大 吃 道 ， 他 挥舞 着 
用 来 吃 早 饭 的 木头 勺子 ， 对 着 那 名 女子 的 脸 上 下 指 点 。“ 对 不 起 ， 先 
生 ， 可 我 确定 我 没 让 她 这 么 做 ! 我 的 老 天 啊 ， 她 又 要 来 抱 我 了 ! TERM 
先生 ， 抓 住 她 ， 请 您 抓 住 她 ! 我 无 法 忍受 ， 真 的 无 法 忍受 。 移 生 ， 我 
以 前 从 没 遇 见 过 这 事 儿 ， 从 来 都 没有 。 这 和 我 的 性 格 无 关 ! ?说 到 这 
里 ， 乔 布 的 话音 曼 然 而 止 ， 他 像 疯 了 一 样 跑 出 了 洞 从 ， 而 我 也 终于 看 
见 阿 玛 哈 格 人 大 笑 起 来 。 不 过 那 名 女子 并 没有 笑 ， 恰 恰 相 反 ， 她 似乎 
火 冒 三 丈 ， 而 其 他 女人 的 哮 笑 更 是 火 上 泌 油 。 她 站 在 那儿 ， 一 边 吃 
时， 一 边民 怒 得 直 发 拌 。 看 着 她 ， 我 布 望 庆 布 能 把 他 的 顾虑 都 抛 到 一 


边 ， 毕 葛 在 我 看 来 ， 他 那 可 和 敬 的 举动 已 经 广 重 威胁 到 我 们 的 安全 了 。 
后 来 的 发 展 证 明 ， 我 猜测 得 没 钳 。 


那个 女人 离开 后 ， 乔 布 成 战 硕 闫 地 回来 了 ， 而 且 时 刻 警 惕 着 任何 
靠近 他 的 文人。 我 找 了 个 机 会 ， 同 我 们 的 东道 主 解释 说 ， 乔 布 已 经 结 
婚 了 ， 而 且 他 的 婚姻 不 太 愉 快 ， 所 以 才 会 出 现在 这 里 ， 才 会 念 惧 看 到 
女人 。 但 古 他 听 完 后 一 言 未 发， 沉默 得 可 怕 。 显 然 ， 即 便 女 人 们 表现 
得 像 是 受过 教化 一 般 ， 咽 突 了 被 拒绝 的 女子 ， 我 们 这 位 仆人 的 举动 对 
他 们 而 言 也 是 对 “一 家 ”的 轻 茂 。 


号 完 早 餐 后 ， 我 们 出 去 走 了 走 ， 参 观 了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牧 群 还 有 他 
们 的 耕地 。 他 们 有 两 个 品种 的 牛 ， 一 种 大 而 瘦 ， 不 长 角 ， 但 能 产 出 鲜 
美的 牛奶 ;， 男 一 种 小 而 肥 ， 毛 为 红色 ， 肉 十 分 美味 ， 但 无 法 产 奶 。 后 
者 与 诺 福 克 邦 的 无 角 红牛 极为 相似 ， 只 不 过 它 尖 上 长 着 一 对 癌 前 弯曲 
的 角 ， 有 时 候 因 为 弯曲 程度 过 大 ， 为 了 不 让 牛角 携 进 头骨 里 ， 还 必须 
将 角 切 掉 。 山 症 的 羊毛 很 长 ， 而 它们 唯一 的 用 途 束 是 作为 食物 ， 至 少 
我 从 未 见 过 山羊 产 奶 。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耕作 方式 极为 原始 ， 由 于 这 里 的 
人 善于 冶 铁 和 铸 铁 ， 所 以 他 们 唯一 的 耕作 工具 束 是 铁 忽 。 这 种 铁 铀 看 
起 来 很 像 一 个 大 的 予 涉 ， 而 且 没 有 脚 踩 的 地 方 ， 因 此 挖 土 时 很 耗 力 。 
不 过 干 活 的 都 是 男人 ， 与 大 多 数 野 蛮 民 族 相 反 ， 这 里 的 女人 完全 不 用 
做 百 力 。 但 是 正如 我 说 过 的 那样 ， 在 这 里 ， 女 性 已 经 树立 起 了 目 己 的 
权威 。 


起 初 ， 我 们 对 这 个 非 几 民族 的 起 源 和 建立 十 分 疑惑 ， 因 为 他 们 沉 
默 寡 言 得 近乎 异常 。 后 来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一 一 接 下 来 的 四 天 过 得 平平 无 
琳 一 一 我 们 从 利 奥 的 女 伴 尤 丝 坦 那里 知道 了 一 些 事 ， 顺 便 一 提 ， 尤 丝 
坦 对 利 奥 可 谓 是 寸步 不 离 ， 简 直 像 他 的 影子 一 样 。 在 起 源 方 面 ， 尤 丝 
坦 一 无 所 知 。 不 过 她 告诉 我 们 ， 在 ‘她 ' 的 住处 附近 ， 有 大 量 的 砖 石 和 
石柱 。 那 个 地 方 叫 科 尔 ， 智 考 说 过 ， 那 里 曾 有 人 居住 ， 而 这 个 民族 应 
该 加 是 这 些 人 的 后 代 。 不 过 没 人 敢 靠近 这 些 证 老 的 遗迹 ， 因 为 里 面 会 


立时 ， 他 们 就 只 敢 远 远 地 看 着 这 些 遗 迹 。 尤 丝 坦 还 听 说 ， 其 他 相似 的 
遗迹 都 分 布 在 这 个 国家 的 各 个 角落 ， 也 就 是 所 有 山脉 蜗 于 沼泽 的 地 
方 。 此 外 ， 他 们 住 的 洞穴 也 是 由 人 力 开间 岩石 形成 的 ， 也 许 开辟 者 丈 
征 建 造 城市 的 人 。 他 们 没有 成 文 的 法 律 ， 只 有 风俗 ， 不 过 这 些 风 俗 的 
约束 力 和 法 律 不 相 上 下 ， 任 何 触犯 风俗 的 人 都 将 在 “一 家 ?的 父亲 的 命 
令 下 被 处 以 死刑 。 我 问 尤 丝 坦 是 什么 样 的 死刑 ， 但 她 只 是 微微 一 笑 ， 
说 我 很 快 束 能 亲眼 所 见 了 。 


他 们 有 位 女王 ， 束 古 ' 她 *'。 不 过 她 极 少 现 异 ， 也 许 两 三 年 才 会 出 
现 一 次 。 她 出 现 古 为 了 处 决 某 些 罪犯 而且 但 凡 现 和 映 ， 她 都 吾 着 一 件 
宽大 的 斗篷 ， 让 人 无 法 看 见 她 的 脸 。 那 些 服 侍 她 的 人 都 义 侠 又 吗 ， 也 
就 无 法 泄露 她 的 任何 秘密 ， 不 过 传说 她 美 得 无 与 伦比 ， 空 前 绝 后 。 也 
有 流言 说 她 是 不 死 之 身 ， 拥 有 掌控 世间 万 物 的 力量 ， 但 是 尤 丝 坦 对 这 
些 都 无 法 解释 。 她 相信 事实 是 ， 女 王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就 会 选择 一 个 丈 
夫 ， 而 只 要 出 生 的 是 女孩 ， 这 个 丈夫 就 会 立刻 被 处 死 ， 目 此 从 人 间 消 
失 。 女 孩 会 渐渐 长 大 ， 而 等 到 她 母 杀 挝 世 ， 芋 入 巨大 的 洞 信 后 ， 她 将 
继承 王位 。 不 过 这 些 事 谁 也 不 敢 肯 定 目 己 说 的 是 真 的 。 毕 竟 举 国 上 下 
都 听命 于 她 *， 任 何 质疑 她 命令 的 人 都 会 立刻 起 命 。 她 有 固定 的 护 
卫 ， 却 没有 固定 的 敌人 ， 违 抗 她 束 是 死路 一 条 。 


我 问 尤 丝 坦 他 们 的 国土 有 多 大 ， 人 口 又 有 多 少 。 她 说 据 她 所 知 ， 
连同 文王 所 在 的 大 :家 族 ' 在 内 ， 总 共有 十 个 “家 族 :， 他 们 都 住 在 洞穴 
里 ， 住 在 经 由 密 道 才能 到 达 的 地 方 。 这 些 洞穴 星罗棋布 在 无 边 的 沼泽 
上 ， 束 像 这 个 洞穴 一 样 ， 位 于 山脉 高 于 沼泽 的 地 方 。 家族: 之 间 经 各 
交火 ， 直 至 她 发 话 才 会 立即 停战 。 正 是 因为 许多 人 在 战争 中 慌 命 ， 
或 是 在 穿越 沼泽 时 感染 热 病 而 亡 ， 他 们 的 人 口才 没有 急剧 增长 。 他 们 
与 其 他 任何 民族 都 没有 来 往 ， 不 过 事实 上 ， 其 他 民族 离 他 们 并 不 近 ， 
而 且 也 无 法 穿越 那 一 望 无 际 的 沼泽 。 曾 经 有 一 次 ， 从 大 河 (可 能 是 赞 
比 西河 ) 方向 而 来 的 军队 试图 攻击 他 们 ， 但 却 迷失 在 了 沼泽 地 里 。 夜 
晚 的 时 候 ， 军 队 看 见 了 深 来 滚 去 大 火球 ， 以 为 那 是 敌 营 的 火光 ， 便 试 


图 向 火球 靠近 ， 结 果 一 半 人 都 溺 亡 了 。 人 至 于 剩 下 的 一 半 ， 压 根 用 不 着 
一 兵 一 将 ， 他 们 很 快 便 死 于 热 病 或 是 饿 死 了 。 尤 丝 坦 告诉 我 们 ， 除 了 
知晓 密 道 的 人 ， 没 有 谁 能 罕 过 那 片 沼 泽 地 。 她 还 说 ， 帮 不 是 有 人 将 我 
们 市 到 此 处 ， 我 们 永远 也 到 不 了 这 儿 。 这 我 完全 相信 。 


在 真正 开始 探险 前 的 这 四 天 里 ， 我 们 从 尤 丝 坦 那儿 得 知 了 许多 事 
情 ， 可 以 预料 ， 这 些 事情 足以 让 我 们 好 好 思考 一 番 。 这 整 件 事 都 太 过 
不 同 寻 常 ， 几 乎 让 人 难以 置信 ， 而 最 为 古怪 的 是 ， 目 前 为 止 发 生 的 事 
都 或 多 或 少 和 陶 片上 的 古老 锦 文 相符 。 眼 下 ， 似 乎 真有 那么 一 个 神秘 
的 女王 ， 如 传言 那 般 既 可 怕 又 美丽 ， 只 有 一 个 冷冰冰 的 、 但 在 我 看 来 
相当 令 人 敬 旦 的 称谓 一 一 她 。 总 之 ， 我 有 些 糊涂 了 ， 利 奥 也 有 点 迷 
惑 ， 不 过 他 比 我 强 得 多 ， 毕 苋 一 直 以 来 我 都 在 对 整 件 事 冷 嘲 热 讽 。 至 
于 乔 布 ， 他 在 很 久 以 前 殊 没 有 任何 想法 了 ， 只 想 将 一 切 抛 诸 脑 后 。 而 
阿拉 伯 人 穆罕默德 极其 惊人 奶 ， 虽 然 我 实在 不 明日 他 在 害怕 什么 一 一 顺 
便 一 提 ， 虽 然 他 也 受到 了 礼貌 相 每 ， 但 阿 玛 哈 格 人 一 直 对 他 冷眼 相 
看 。 他 整 日 都 暴 缩 在 洞 信 的 一 个 角落 里 ， 让 真主 阿拉 和 先知 保佑 他 。 
我 问 他 在 害怕 什么 ， 他 便 说 这 些 人 根本 不 是 男人 和 女人 ， 而 是 恶魔 ， 
这 里 是 一 个 被 施 了 只 的 地 方 。 说 实话 ， 那 之 后 有 那么 一 两 次 我 差点 就 
相信 他 了 。 日 子 一 天 天 过 去 ， 到 了 彼 拉 里 离开 的 第 四 天 晚上 ， 一 件 事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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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睡觉 ， 可 是 突然 间 ， 原 本 安静 沉思 着 的 尤 丝 坦 名 然 站 了 起 来 ， 把 手 
放 在 利 奥 的 金色 小 着 发 上 ， 辐 他 说 起 话 来 。 即 便 征 现在 ， 当 我 用 上 眼 
睛 ， 有 眼前 都 会 浮现 她 那 骄傲 而 又 威严 的 号 影 ， 播 息 的 火光 在 她 脸 上 路 
动 ， 间 或 投下 深 深 的 阴影 。 她 站 在 那儿 ， 场 面 说 不 出 的 古怪 。 随 后 ， 
如 同 吟唱 一 般 ， 她 将 目 己 的 思绪 和 预感 表达 了 出 来 一 一 


被 我 选中 的 人 啊 ， 我 已 等 每 你 许久 | 


你 是 如 此 的 俊美 ， 你 漂亮 的 卷发 独一无二 ， 你 白 督 的 皮肤 无 人 
能 比 ! 


看 那 健壮 的 臂膀 啊 ， 任 何 一 个 男子 也 比 不 上 ! 

你 的 双眸 死 春 夜 空 ， 闪 烁 独 星 辰 之 光 。 

你 古 如 此 的 完美 无 瑕 ， 你 的 笑颜 让 人 无 法 自拔， 我 的 心 已 为 你 
深 深 沦陷 。 

R! 目光 触及 你 的 瞬间 ， 我 便 光 望 拥有 你 ， 

我 当机立断 ， 将 你 带 来 我 的 映 边 。 

我 的 爱人 啊 ， 我 要 紧 紧 拥抱 你 ， 不 让 你 受到 一 丝 伤 害 。 

DEI 我 要 用 我 的 发 丝 为 你 遮 风 挡 雨 ， 护 你 周全 。 

你 拥有 我 的 全 部 ， 我 也 拥有 你 的 全 部 。 

我 们 彼此 相 拥 ， 直 至 那 黑暗 之 日 降临 ! 

何事 将 要 来 临 ? R! 我 的 爱人 入 啊 ， 我 无 从 知 瞬 | 

可 我 再 也 望 不 见 你 了 ， 我 迷失 在 了 黑暗 之 中 。 

一 个 更 强大 的 女人 市 走 了 你 ， 她 比 我 还 要 美丽 。 

你 转 过 身 来 ， 呼 唤 我 的 名 字 ， 目 区 在 黑暗 中 寻 砚 。 

可 是 ， 可 是 ， 她 的 美 寺 走 了 你 ， 将 你 市 往 那 可 怖 之 地 ， 

后 来 啊 ， 啊 ! 我 的 爱人 一 一 


谍 在 这 时 ， 这 位 非凡 的 女子 突然 停 下 了 话语 ， 或 者 说 集 止 了 吟 
唱 。 她 的 这 番 吟 唱 无 比 动听 ， 却 又 让 人 觉得 莫名 其 妙 ， 虽 然 我 们 都 听 
清 了 她 说 的 是 什么 。 俘 止 吟唱 后 ， 她 灵动 的 双眼 似乎 一 动不动 地 盯 住 
了 面前 深 深 的 阴影 。 随 后 ， 她 的 目光 开始 变 得 空洞 而 充满 你 惧 ， 整 像 
苹 忽 然 看 见 了 罗 一 样 。 她 将 手 从 利 奥 的 头顶 挪 开 ， 指 同 了 黑暗 里 。 我 
们 顺 着 她 手指 的 方向 看 去 ， 什 么 都 没 看 见 ， 但 她 看 得 见 ， 或 者 说 她 以 


为 目 己 看 见 了 什么 ， 而 那 东西 显然 把 她 这 个 胆 大 的 人 吓 得 不 轻 ，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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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奥 与 尤 丝 坦 日 渐 杀 密 ， 那 一 刻 他 惊 慨 极 了 ， 也 痛 杏 极 了 。 而 我 
这 个 极为 率直 的 人 ， 也 陷入 了 一 种 近乎 迷信 的 念 惯 之 中 。 方 才 的 整个 
场景 实在 是 太 离奇 了 。 


不 过 没 过 多 久 ， 尤 丝 坦 便 醒 了 过 来 ， 她 整个 人 痉挛 似 地 一 颤 ， 坐 
了 起 来 。 


“你 说 的 是 什么 意思 ， 尤 丝 坦 ? ”多 亏 了 多 年 的 学 习 ， 利 奥 问 这 话 
时 说 的 是 一 口 动听 的 阿拉 伯 语 。 


“并 无 深意 ， 我 的 爱人 ，” 她 勉强 突 了 笑 。“ 我 这 么 做 只 是 遵守 族 里 
的 风俗 ， 所 以 并 没有 什么 意思 。 我 怎么 可 能 预知 未 来 呢 ? ” 


“ 那 你 看 见 了 什么 ， 尤 丝 坦 ? ”我 目光 锐利 地 看 着 她 。 


“没有 ,，” 她 再 次 给 了 否定 的 回答 , “我 什么 也 没 看 见 。 别 问 我 看 见 
了 什么 。 我 为 什么 要 吓 你 们 呢 ? ”说 完 ， 她 转 同 利 奥 ， 瘟 柔 似 水 地 看 着 
他 一 一 无 论 是 在 文明 的 国度 ， 还 是 在 蛮 苑 之 地 ， 我 还 从 未 在 哪个 女人 
的 脸 上 见 过 如 此 温柔 的 神情 一 一 然后 用 手 抱 住 利 奥 的 脑袋 ， 像 母 杀 亲 
吻 孩 子 一 样 ， 在 他 的 额 尖 上 亲吻 了 一 下 。 


“我 的 爱人 ， 当 我 离开 你 的 身边 ， ”她 说 道 ,“ 当 夜里 你 伸 出 手 却 找 
不 到 我 ， 布 望 你 能 伪 尔 想起 我 ， 尽 管 我 不 配 服 从 你 ， 但 我 深 爱 着 你 。 
现在 ， 束 让 我 们 抓 住 时 光 ， 笠 福地 相爱 吧 。 等 进 了 坟墓 里 ， 融 再 也 没 
有 爱 ， 没 有 温暖 ， 也 不 能 亲吻 彼此 了 。 或 许 那里 什么 也 没有 ， 束 只 剩 
下 至 汲 的 回忆 。 今 夜 ， 时 间 属于 我 们 ， 等 到 了 明天 ， 时 间 属 于 谁 便 不 
得 而 知 了 。” 


我 们 发 现 这 个 国家 和 非洲 其 他 地 区 一 样 ， 都 长 有 烟草 ， 而 且 尽 管 阿 玛 哈 格 侣 不 了 
草 还 能 令 人 愉快 ， 但 他 们 常 将 它 用 作 鼻烟 ， 也 会 把 它 用 在 治 病 上 。 路 . 霍 勒 斯 : 


第 八 章 
宴会 与 复 后 


这 场景 可 请 异乎 寻 第 ， 任 何 杀 眼目 睹 的 人 都 将 难以 去 怀 。 尤 丝 坦 
的 吟唱 透露 出 了 些许 信息 ， 但 更 令 人 在 意 的 是 她 的 吟唱 似乎 预示 着 什 
么 。 发 生 这 件 事 后 的 第 二 天 ， 有 人 告知 我 们 ， 晚 上 将 特别 为 我 们 举行 
一 场 实 会 。 我 尽力 婉拒 ， 言 称 我 们 都 是 俭朴 之 人 ， 并 不 在 意 宴 会 之 
事 ， 但 他 们 听 后 一 言 不 发 ， 面 色 不 悦 ， 我 想 我 还 是 住 嘴 为 好 ， 也 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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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 日 落 时 分 ， 得 知 一 切 已 经 准备 丈 绪 ， 我 便 和 乔 布 一 起 进 了 洞 
羡 。 明 到 利 奥 时 ， 尤 丝 坦 和 平常 一 样 依旧 跟 在 他 身边 。 他 们 癸 不 知 去 
洞 外 哪里 散步 了 ， 直 到 我 们 提起 才 知 道 竖 会 的 事 。 尤 丝 坦 一 听 说 要 举 
行 受 会 ， 深 亮 的 面 斋 上 便 升 起 了 一 毕 尺 人 恕 。 她 转 丑 拉 住 一 个 在 洞 人 六 里 
走 过 的 人 ， 和 急切 地 问 了 些 什 么 。 那 个 人 的 回答 似乎 让 她 安心 了 一 些 ， 
她 看 上 去 松 了 口气 ， 但 仍然 心事 重重 。 下 一 刻 ， 她 似乎 试图 做 出 某 些 
抗议 ， 但 那个 掌权 的 男人 对 她 一 阵 怒 驾 ， 一 把 甩 开 了 她 的 手 。 之 后 他 
义 改变 主意 ， 抓 住 她 的 腹 膊 把 她 拉 到 了 火 堆 闭 ， 让 她 谷 在 自己 和 为 一 
个 男人 的 中 间 。 据 我 观察 ， 出 于 目 喘 的 某 种 原因 ， 尤 丝 坦 认为 目 己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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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晚上 ， 洞 从 里 的 火 堆 烧 得 异常 的 旺 。 火 堆 周围 坐 了 一 大 图 
人， 大 约 有 三 十 五 个 男人 、 两 个 女人 ， 这 两 个 人 分 别 是 尤 丝 坦 和 乔 布 
像 圣 人 般 购 人 避 的 那个 女子 。 按 照 惯例 ， 这 些 男 人 们 都 安安 静 静 地 坐 
着 ， 半 点 声 啊 也 没有 。 每 个 人 身后 都 坚 着 一 文 长 予 ， 长 矛 束 搬 在 岩石 
上 专门 开 赣 的 止 槽 里 。 他 们 中 只 有 一 两 个 人 穿着 我 提 过 的 黄色 亚麻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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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什么 事 了 ， 先 生 ? ” 乔 布 疑 惑 道 。“ 老 天 保佑 啊 ， 我 义 看 见 那 女 
人 了 。 不 过 现在 她 不 会 纠缠 我 了 ， 毕 苋 我 可 没 给 她 好 脸色 看 过 。 这 群 
人 人 简直 让 我 毛骨悚然 ， 鸡 皮 冯 净 剖 起 了 一 身 ! 您 看 ， 他 们 把 穆罕默德 
也 叫 来 用 和 餐 了 ， 那 个 纠缠 我 的 女人 正 瘟 温和 和 地 和 他 讲话 呢 。 不 过 只 
要 不 是 我 束 好 ， 这 束 够 了 ! ” 


我 们 抬头 望 去 ， 采 然 看 见 那 个 女人 站 了 起 来 ， 障 着 模样 可 怜 的 称 
罕 默 德 从 角落 里 走 了 出 来 。 不 知 预 见 了 什么 可 怖 之 物 ， 称 罕 默 德 一 直 
坐 在 角落 里 瑟瑟 发 拌 ， 不 信念 轧 着 “真主 阿拉 ”。 他 似乎 不 太 愿 意 过 
来 ， 如 采 没 有 特殊 原因 ， 应 该 是 因为 至 今 为 止 他 的 食物 都 是 单独 一 
份 ， 突 然 受 邀 进餐 反而 让 他 不 习惯 了 。 和 总 之 ， 他 看 起 来 极度 惊 灵 ， 辣 
颤 将 将 的 双 腿 几乎 文 撑 不 住 那 具 粗壮 笨重 的 身体 。 而 依 我 之 见 ， 他 同 
意 前 来 并 非 是 受到 了 那个 率 着 他 手 的 女人 的 诱惑 ， 而 是 因为 他 身后 站 
着 身 形 高 大 、 手 持 巨 和 矛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 这 些 人 可 征 相 当 妓 蛮 的 。 


“好 吧 ，” 我 对 其 他 人 人 说道,“ 我 一 点 也 不 喜欢 这 种 场面 ， 不 过 我 们 
必须 面 对 。 大 家 都 市 着 手枪 吗 ? 如 果 带 着 ， 最 好 检查 检查 有 没有 上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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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带 了 ， 先 生 ，* 乔 布 轻 轻 殴 了 斋 他 的 科 尔 特 手枪 “不 过 利 奥 先 
生 只 带 了 他 的 猎 刀 ， 但 是 那 把 刀 确 实 足够 大 ! ” 


由 于 武器 没 带 全 ， 我 们 部 觉得 站 着 干 等 并 非 好 事 ， 干 脆 汞 起 勇气 
走 了 过 去 ， 几 个 人 青 靠 宕 壁 坐 成 了 一 排 。 


我 们 刚 坐 下 ， 一 个 陶 缸 束 沿 着 圈 传 了 过 来 ， 里 面 钱 着 一 种 发 酵 的 
流体， 味道 丝 晕 不 难 闻 ， 但 是 喝 起 来 却 让 人 反胃 。 这 种 液体 是 用 碾 碎 
的 谷物 酸 制 而 成 的 ， 不 是 玉米 ， 而 是 一 种 沿 着 植物 的 至 一 簇 一 簇生 长 
的 小 型 标 色 作物 ， 样 子 也 不 像 非洲 南部 的 高 梁 。 盛 着 液 体 的 炙 子 外 观 
非常 奇 符 ， 而 鉴于 它 或 多 或 少 类 似 于 阿 玛 哈 格 人 用 的 其 他 陶 铅 ， 我 还 
征 描 述 一 二 。 这 些 陶 缸 大 小 不 一 ， 制 造 手 法 相当 主 老 ， 存 在 的 年 头 没 


有 上 千 也 有 上 百年 <。 人 们 在 岩石 筑 成 的 陵 芭 里 发 现 了 它们 一 一 这 些 陵 
莒 我 会 适时 在 后 面 逐 个 描述 一 一 而 我 认为 ， 这 个 国家 以 前 的 居民 曾 和 
埃及 人 有 过 某 种 联系 ， 此 后 他 们 便 一 直 用 这 些 陶 铅 来 存放 死人 的 内 
脏 。 不 过 利 奥 觉 得 这 和 伊 特 鲁 里 亚 的 双 耳 陶 钢 一 样 ， 是 用 来 超度 已 故 
之 人 的 灵 束 的 。 它 们 大 都 有 两 个 把 手 ， 尺 寸 不 一 ， 有 的 将 近 三 英尺 
高 ， 有 的 只 有 三 英寸 。 这 些 陶 饶 形态 各 异 ， 但 外 观 都 极其 床 亮 、 优 
美 ， 它 们 由 一 种 非常 优质 的 沥 陶 制 成 ， 表 面 并 不 光亮 ， 反 而 有 些 粗 
糙 。 陶 缸 表 面 刻 着 更 为 优美 、 也 更 为 盘 真 的 图 像 ， 我 还 从 未 在 别 的 百 
陶 缸 上 见 过 。 其 中 一 些 图 像 的 主题 是 爱情 ， 上 面 带 有 孩童 般 的 纯净 气 
思 ， 绘 画 风格 也 不 同 于 今天 ， 显 得 十 分 潇洒 目 如 。 还 有 少女 起 舞 图 、 
狩猎 图 等 。 比 如 我 们 钦 用 的 那 只 陶 负 上， 有 一 侧 丈 刻 着 精神 持 找 的 日 
人 用 矛 枪 攻击 野 象 的 画面 ， 男 一 侧 则 画 得 不 太 好 ， 是 一 个 猎人 正在 用 
箭 射 一 只 奔跑 的 羚 皇 ， 从 样子 看 不 是 非洲 大 羚 手 束 是 要 角 汶 。 


在 此 关键 时 刻 ， 这 些 都 是 题 外 话 ， 不 过 只 是 短暂 的 离 题 ， 因 为 宣 
会 实在 太 过 漫长 。 在 接 下 来 整整 一 个 小 时 里 ， 除 了 时 不 时 沿 圈 传 递 陶 
负 以 及 往 火 堆 里 添 荣 之 外 ， 什 么 也 没 发 生 。 没 人 说 话 。 我 们 都 保持 着 
绝对 的 安静 ， 坐 在 那儿 盯 着 灼 目 的 火光 和 摇 忠 的 灯光 (顺便 一 提 ， 做 
成 这 种 灯 的 陶 铀 并 不 古老 ) 投下 的 影子 。 在 我 们 和 火 堆 中 间 的 空地 上 
放 着 一 个 托盘 ， 上 面 有 四 个 短 把 手 ， 和 屠夫 用 的 托盘 极为 相像 ， 只 不 
过 中 间 没 有 控 空 。 托 盘 的 一 侧 是 一 把 长 柄 铁 钳 ， 还 有 一 把 类 似 的 在 火 
堆 的 另 一 侧 。 不 知 为 何 ， 我 很 讨厌 这 个 托盘 和 那 把 铁 钳 的 外 观 。 我 坐 
在 那儿 ， 一 边 盯 着 这 两 样 东 西 看 ， 一 边 观察 着 静坐 成 一 圈 的 那些 男 
人 。 他 们 面色 阴沉 、 神 情 凶 恶 ， 这 让 我 心中 性 恤 ， 断 定 我 们 已 经 落 入 
他 们 的 魔掌 ， 而 对 我 来 说 ， 这 实在 太 可 怕 了 ， 因 为 他 们 的 真面目 还 是 
^E! 他 们 也 许 比 我 想象 的 要 好 一 些 ， 也 有 可 能 更 糟 。 我 害怕 他 们 是 
后 者 ， 害 怕 我 的 猜测 都 是 对 的 。 这 场 宴会 实 为 怪异 ， 因 为 根本 没有 食 
物 可 供 享用 ， 看 起 来 简直 就 像 是 巴 米 赛 德 沁 式 的 款待 。 


最 终 ， 就 在 我 开始 感觉 自己 快 被 催眠 时 ， 人 群 里 有 了 动静 。 坐 在 
贺 轿 对 面 的 一 个 男人 毫 无 预兆 地 喊 了 一 嗓子 一 

“给 我 们 吃 的 肉 呢 ? ” 

他 一 说 完 ， 围 成 一 圈 的 人 就 集体 什 出 右手 指向 火 堆 ， 用 一 种 低沉 
的 声音 回答 道 一 

“ 肉 马上 就 来 。* 

“山羊 肉 ? "那个 男人 问 道 。 


“是 没有 角 的 山羊 ， 也 不 仅仅 是 山羊 ， 我 们 会 字 了 它 ，? 那 群 人 章 
声 答 道 ， 而 后 半 转 过 号 ， 整 齐 划一 地 用 右手 握 住 了 长 矛 的 把 手 ， 又 同 
时 松 开 。 


“是 公牛 吗 ?” 男 人 再 次 开口 。 


“是 没有 角 的 公牛 ， 也 不 仅仅 是 公牛 ， 我 们 会 宰 了 它 ，” 那 群 人 像 
之 前 一 样 给 出 了 相似 的 回答 ， 又 再 次 握 住 长 矛 ， 然 后 松 开 。 


接着 便 是 一 阵 静 默 ， 而 我 注意 到 穆罕默德 身 旁 的 那个 女人 开始 丘 
摸 他 ， 她 轻 轻 拍 了 拍 他 的 脸 类 ， 亲 昵 地 叫 着 他 的 名 字 ， 但 是 凶恶 的 目 
光 却 玩味 似 地 在 他 额 拌 的 身躯 上 来 回 打 量 。 这 场景 让 我 一 阵 惊 矶 ， 头 
皮 发 麻 。 我 不 知道 为 什么 那 目 光 让 我 如 此 害怕 ， 但 它 确实 把 我 们 吓 惨 
了 ， 尤 其 是 利 奥 。 那 女人 的 爱抚 让 人 想到 了 蛇 ， 而 且 很 明显 是 某 种 可 
怕 的 惯例 ( 悟 ) 。 穆 罕 默 德 褐色 的 皮肤 下 血色 已 经 褪 了 个 干净 ， 整 张 脸 吓 
得 一 片 惨白 。 


“可 以 烤肉 了 吗 ? "那个 声音 语 速 更 决 了 。 
“可 以 了 ,可 以 了 。” 


“ 锅 热 了 吗 ? "那个 声音 狐 如 尖 叫 般 回 荡 在 满 是 壁 合 的 洞穴 里 ， 听 
起 来 让 人 难受 。 


“天 哪 ! " 利 奥 大 叫 一 声 ,“ 还 记得 铭文 里 的 话 吗 ? “那些 人 会 将 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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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在 他 话音 刚 落 ， 我 们 还 未 有 所 动作 ， 甚 至 还 未 反应 过 来 和 时， 两 
个 壮 汉 突然 跳 了 起 来 ， 一 把 抓 起 长 柄 铁 钳 ， 将 它们 插 进 了 火 堆 中 央 。 
与 此 同时 ， 那 个 一 直 在 爱抚 穆罕默德 的 女人 忽然 从 她 的 腰 市 或 者 说 短 
轩 家 里 拿 出 了 纤维 绳索 ， 绕 过 穆罕默德 的 肩膀 ， 将 他 紧 紧 捆 住 ， 称 罕 
默 德 喘 旁 的 那个 男人 则 用 力 抓 住 了 他 的 双 腿 。 那 两 个 手 握 铁 钳 的 男人 
一 扬 手 ， 将 火星 掀 得 满 地 都 是 ， 和 露出 了 火 堆 下 面 一 口 陶 制 的 大 锅 ， 锁 
喘 已 经 烧 得 发 吏 。 束 在 一 瞬间 ， 几 乎 只 古 稍 微 一 动 ， 他 们 已 经 到 了 称 
罕 默 德 正 在 振 扎 的 地 方 。 称 罕 默 德 此 刻 犹 如 魔 野 ， 正 在 巨大 的 绝望 中 
呆 声 尖 叫 ， 即 便 他 身体 被 绳索 绑 住 ， 双 腿 被 人 制 住 ， 那 两 个 胃 人 仍然 
难以 靠近 他 。 他 们 的 目的 让 人 毛骨悚然 ， 甚 至 难以 置信 ， 那 便 是 将 那 
口 烧 得 滚 奖 的 钢 扣 在 穆罕默德 的 头 上 ! 


我 惊 念 地 大 叫 一 声 ， 从 地 上 一 路 而 起 ， 掏 出 左轮 手枪 ， 本 能 地 对 
着 那个 爱抚 穆罕默德 、 此 刻 正 用 双 臂 逢 着 他 的 恶毒 女人 开 了 一 枪 。 子 
弹 打 中 了 她 的 育 ， 一 枪 毗 命 ， 而 时 至 今日 我 仍 庆 笠 目 己 杀 了 她 ， 因 为 
后 来 发 生 的 事 证 明 ， 为 了 报复 乔 布 对 她 的 轻 臣 ， 她 利用 阿 玛 哈 格 人 吃 
人 肉 的 风俗 策划 了 人 整 件 事 。 在 她 倒 下 的 同时 ， 另 一 件 事 惊吓 到 了 我 
称 罕 丈 德 突然 爆发 出 超人 的 力量 ， 挣 脱 了 束缚 他 的 人 ， 高 高 地 跳 
到 至 中 ， 然 后 跌落 在 那 女 人 的 尸体 上 ， 断 了 气 。 原 来 我 打出 的 那 一 枪 
贯穿 了 两 个 人 的 身体 ， 在 杀 死 凶手 的 同时 也 让 受害 者 获得 了 解脱 ， 他 
不 用 再 受到 比 死 亡 还 要 可 怕 一 百倍 的 事情 了 。 尽 管 十 分 马 人 ， 不 过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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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那么 片刻 ， 至 气 中 一 片 寂静 ， 大 家 者 受到 了 惊吓 。 阿 玛 哈 格 人 
以 前 从 未 听 说 过 枪 这 种 东西 ， 显 然 是 被 它 的 威力 震慑 到 了 “。 但 是 下 一 
秒 ， 我 们 喘 边 的 一 个 男人 便 从 惊吓 中 回 过 神 来 ， 一 把 抓 住 他 的 长 矛 ， 
对 痢 离 他 最 近 的 利 奥 刺 了 过 去 。 


“ 快 跑 ! RARE, KAFANA, ARTEA o WR 
能 ， 我 本 可 以 跑 出 洞穴 ， 但 通道 里 有 人 阻挡 ， 而 且 洞 口 也 有 一 大 群 人 
育 对 地 乎 线 堵 在 那里 。 我 只 好 治 着 通道 同上 跑 ， 吴 后 跟着 利 奥 和 乔 
布 ， 而 他 们 身后 古 一 整 群 吃 人 的 家 伙 ， 个 个 都 因为 那 女 人 的 死 怒 不 可 
过 。 我 癌 前 跨 过 一 大 步 ， 越 过 物 罕 默 德 横着 的 尸体 ， 并 在 同一 时 间 感 
受到 了 那 口 锅 滚 罗 的 热度 。 它 承 在 尸体 和 旁边， 我 的 腿 擅 到 了 上 面 ， 而 
借 着 这 口 煤 得 发 亮 的 锅 ， 我 看 见 物 罕 于 德 的 手 还 有 一 丝 颤 动 一 一 他 还 
有 一 口气 。 洞 穴 顶 端 有 一 个 小 石 台 ， 大 约 三 英 太 高 、 八 英 乒 宽 ， 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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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拆除 。 不 过 无 论 如 何 ， 我 们 三 个 人 都 跑 到 了 石 台 前 ， 跳 了 上 去 ， 准 
备 和 对 方 拼 个 你 死 我 活 。 儿 秒 后 ， 那 群 紧 追 不 售 的 野 变 人 束 奶 了 上 
来 ， 不 过 看 到 我 们 转 过 身 来 直面 他 们 ， 又 俘 下 脚步 ， 踊 踊 不 前 起 来 。 
乔 布 站 在 石 台 左边 ， 利 奥 在 中 间 ， 而 我 则 在 右边 ， 我 们 身后 是 那 两 慢 
大 灯 。 利 奥 李 下 腰 ， 看 了 看 通 问 火 扒 的 那 条 洪 墨 长 道 ， 然 后 点 上 了 
灯 。 那 群 企图 行 久 的 人 前 后 乱 审 ， 手 中 的 长 予 内 着 幽 光 ， 然 而 即便 如 
此 ， 他 们 也 像 叭 喇 狗 里 一样 ， 默 不 作 声 ， 横 眉 怒 目 。 除 此 以 外 ， 我 们 
能 看 见 的 只 有 那 口 滚 交 的 锅 ， 一 片 幽 上 暗中 ， 它 仍 内 着 一 丝 凶 交 。 利 奥 
的 眼神 有 些 不 对 劲 ， 英 俊 的 脸 上 表情 僵硬 得 像 块 石头 ， 右 手 握 着 他 重 
重 的 猎 刀 。 他 将 刀 上 的 皮 市 往 手 胶 处 挪 了 挪 ， 而 后 张 开 手 壁 给 了 我 一 
个 拥抱 。 


“再 见 了 ， 老 朋友 ，?” 他 说 ,，“ 我 亲爱 的 朋友 ， 我 胜 于 父亲 的 朋友 。 
我 们 打 不 过 这 些 流 误 的 ， 他 们 儿 分 钟 内 就 能 了 结 我 们 ， 然 后 吃 了 我 


们 。 永 别 了 ， 是 我 将 你 们 牵扯 进来 的 ， 希 望 你 们 能 原谅 我 。 永 别 了 ， 


“ 错 不 在 你 ， 这 都 是 注定 的 ，” 我 咬 紧 牙关 说 道 ， 准 备 殊死 拼搏 。 
就 在 那 时 ， 乔 布 大 喊 一 声 ， 举 起 他 的 左轮 手枪 ， 一 枪 打 中 了 一 个 人 ， 
不 过 并 不 是 他 瞄准 的 那个 人 。 顺 带 一 提 ， 乔 布 瞄准 的 任何 东西 都 是 绝 
对 安全 的 。 


那 群 人 一 下 子 涌 了 上 来 ， 我 连忙 频频 开 枪 ， 一 边 环顾 四 周一 一 在 
我 和 乔 布 中 间 ， 那 个 死 挥 的 女人 腕 边 还 有 五 个 死亡 或 重伤 的 人 。 隆 弹 
已 经 打 完 了 ， 但 我 们 并 无 时 间 重 新 上 弹 ， 那 群 人 不 知道 我 们 的 枪 无 法 
等 续 开火 ， 却 依旧 不 顾 一 切 地 朝 我 们 扑 来 ， 场 面 几乎 有 些 悲 壮 。 


一 个 壮 汉 跳 上 了 石 合 ， 利 奥 立 刻 抬 起 他 有 力 的 臂膀 给 了 那个 人 重 
重 一 击 ， 然 后 用 猫 刀 捅 死 了 他 “。 我 用 同样 的 方法 杀 了 一 个 人 ， 但 是 乔 
布 没 打 中 收 人 ， 反 而 被 一 个 壮实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抱 着 腰 举 了 起 来 。 允 在 
那 时 ， 乔 布 那 把 没有 皮带 固定 的 刀 从 他 手中 滑落 ， 好 巧 不 巧 地 刀 尖 朝 
EHETE, 与 此 同时 ， 那 个 喘 处 低 处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撞 上 了 刀 尖 ， 
一 下 子 被 刺 罕 了 。 之 后 乔 布 发 生 了 什么 我 不 清楚 ， 但 我 记得 他 弦 在 了 
那个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尸体 上 ， 一 动不动 匈 如 美国 人 口中 的 “ 负 鼠 ”《 负 好 
EKRI) 。 而 我 则 很 快 和 两 个 亚 徒 激战 起 来 ， 幸 运 的 是 他 们 的 长 巴 
没 带 在 身上 ， 我 才 生 平 第 一 次 利用 大 目 然 赐予 我 的 强大 力量 给 目 己 珊 
来 了 好 处 。 我 的 那 把 猎 刀 殊 像 短 全 ， 又 大 又 沉 ， 我 用 它 奋力 一 砍 ， 辟 
中 了 其 中 一 个 男人 的 头 部 ， 由 于 用 力 过 大 ， 刀 锋 一 直 从 他 的 头骨 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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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边 倒 去 时 ， 猎 思 直 接 从 我 手中 择 脱 了 出 去 。 


下 一 刻 ， 又 有 两 个 男人 袁 我 扑 了 过 来 。 等 他 们 一 靠近 ， 我 就 分 别 
用 两 只 手 卡 住 他 们 的 腰 ， 将 他 们 扑 倒 在 地 ， 在 地 上 滚 了 又 溢 。 他 们 都 
很 强壮 ， 但 古 我 已 经 怒火 攻心 ， 而 在 这 激烈 战斗 的 生死 边缘 ， 即 便 文 
化 程度 很 咒 ， 一 股 可 怕 的 屠杀 欲 也 渐渐 息 上 了 我 的 心头 。 我 紧 抱 着 这 


两 个 墨 庶 肤 的 恶魔 ， 双 臂 用 力 收 紧 ， 直 至 听见 他 们 肋骨 雁 魏 的 声音 。 
在 剧烈 的 疼痛 下 ， 他 们 像 蛇 一 样 痛 否 地 扭 动 着 身体 ， 斧 头 落 在 我 的 刁 
上 ,但 是 我 绝 不 松竹。 为 了 保护 目 己 ,我 背 靠 地 面 ， 用 他 们 的 肛 体 挡 
住 了 上 方 刺 来 的 长 巴 。 时 间 慢 慢 过 去 ， 他 们 的 生命 也 在 一 点 一 点 耗 
尽 ， 而 就 在 那 时 ， 一 个 诡异 的 念头 冒 了 出 来 。 我 想 ， 如 采 剑 桥 那 位 和 
访 可 亲 的 校长 (他 是 ‘和平 会 "的 成 员 ) 和 我 的 同事 们 拥有 千里 眼 ， 而 
在 所 有 人 人 中， 他们 偏偏 看 见 我 手 沾 鲜血 ， 又 会 作 何 感 想 呢 ? RR, R 
的 对 手 们 惑 越 来 越 虚弱 ， 几 乎 停止 了 择 扎 。 他 们 的 呼吸 产 渐 微弱 ， 而 
我 仍然 不 敢 放 手 ， 因 为 他 们 一 妃 尚 存 ， 只 要 我 一 松手 ， 他 们 融会 活 过 
来 。 我 们 三 个 束 这 么 英 在 壁 肛 的 阴影 下 一 动不动 ， 其 他 恶 徒 可 能 以 为 
我 们 都 死 了 ， 反 正 是 没 来 看 我 们 一 眼 。 


激战 过 后 ， 我 腾 在 那儿 大 口 咀 着 气 ， 一 转 头 便 看 见 利 奥 已 经 下 了 
石 台 ， 整 个 人 都 花草 在 灯光 下 面 。 他 还 未 倒 下 ， 只 是 周围 诊 集 的 人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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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着 那些 人 〈 他 身高 六 英 扩 两 英寸 ) ， 英 俊 苍白 的 面庞 上 方 一 头 金色 
的 卷发 犹如 王冠 。 他 不 顾 一 切 地 与 敌人 对 抗 着 ， 姿 态 决 绝 ， 看 上 去 既 
壮观 又 骇 人 。 他 一 刀 贯 罕 了 一 个 男人 的 身体 ， 而 那些 人 离 他 太 近 ， 反 
而 无 法 用 长 矛 杀 死 他 ， 他 们 手 上 又 没有 有 刀 棍 ， 根 本 无 计 可 施 。 可 那个 
男人 倒 下 后 ， 猎 刀 也 从 利 奥 手中 滑落 ， 他 成 了 手无寸铁 的 人 。 我 以 为 
利 奥 就 要 死 了 。 但 是 没有 ; 他 用 尽 最 后 一 丝 力 气 插 脱 出 来 ， 抓 住 死 去 
那 人 的 尸体 ， 高 举 到 空中 ， 径 直 萌 围攻 他 的 那 群 人 猛 地 撕 去 。 挤 击 之 
下 ， 其 中 五 六 个 人 都 被 沉沉 的 尸体 扫 到 了 地 上 “。 不 过 除了 那个 头骨 被 
压 雁 的 人 之 外 ， 其 他 人 很 快 又 站 了 起 来 ， 再 次 扑 到 了 利 奥 身 上 。 这 一 
次 ， 他 们 使 出 了 全 喘 的 力气 ， 慢 慢 地 ， 慢 慢 地 压制 住 了 狮子 。 但 是 利 
奥 再 次 炬 发 ， 一 拳 打 倒 了 一 个 阿 玛 哈 格 人 ， 只 是 一 个 人 是 无 法 长 时 间 
对 抗 这 么 多 人 的 ， 利 奥 最 终 还 是 用 尽 了 力气 。 他 像 棵 橡树 一 样 爱 然 倒 
地 ， 身 上 趴 满 了 那些 野 忆 人， 他 们 紧 紧 地 抓 大 他 的 腹 脐 和 腿 ， 然 后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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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文秘 来 1 "一 个 声音 喊 道 , "ZESCCPGBSDOHJUEDE, BENA 
来 又 他 的 血 ! ” 


看 到 有 人 拿 着 长 予 走 近 利 奥 ， 我 有 哮 上 了 了 眼睛。 我 救 不 了 利 奥 ， 晶 
己 也 越 来 越 虚 弱 ， 动 弹 不 得 。 号 上 那 两 个 男人 还 没 死 ， 一 种 强烈 的 恶 
心 感 也 阵 阵 袭 来 。 


忠 在 这 时 ， 一 阵 骚 乱 炮 发 了 ， 我 下 意识 用 开 眼睛 ， 看 辣 了 方才 利 
奥 万 杀 的 地 方 。 尤 丝 坦 一 把 扑 辣 髓 在 地 上 的 利 奥 ， 伏 在 他 身上 ， 双 手 
紧 紧 地 抱 着 他 的 月 子 。 那 些 人 试图 把 她 搜 走 ， 但 是 她 用 双 腿 紧 紧 缠 住 
了 利 奥 ， 像 古 叭 喇 狗 一 样 贴 着 人 他， 仿佛 紧 紧 缠 绕 树 木 的 腾 类 植物 。 堵 
些 人 搜 不 动 她 ， 只 好 一 边 避 免 伤 到 她 ， 一 边 用 巴 去 刺 利 奥 的 号 侧 。 但 
征 尤 丝 坦 拼命 护 着 他 ， 不 让 那些 人 伤 到 他 的 有 要害 。 


最 终 他 们 没 耐心 了 。 


“用 长 矛 把 这 对 男女 一 起 捅 死 ! ”一 个 声音 喊 道 ， 这 声音 和 那个 可 
怕 受 会 上 问 问 题 的 声 首 一模一样,，“ 这 样 他 们 束 真 的 水 不 分 离 了 ! ” 

下 一 秒 ， 我 看 见 那 个 拿 厦 兵器 的 男人 径直 上 前 ， 举 起 了 内 着 寒光 
的 铁 予 。 我 再 次 团 上 了 眼睛。 


就 在 这 时 ， 我 听见 了 一 个 男人 的 声音 ， 那 声音 如 同 雷鸣 般 在 通道 
里 回响 起 来 一 一 


EFI” 


然后 我 便 寻 了 过 去 ， 而 在 那 一 瞬间 ， 我 渐渐 失去 意识 的 大 脑 里 闪 
过 了 一 个 念头 死亡 正 向 我 步 步 巴 近 。 


1. 巴 米 赛 德 是 《一 千 零 一 夜 》 中 的 波斯 王子 ， 他 邀请 一 乞丐 同 餐 ， 但 给 之 以 空 盘 。 
(译注 ) 


2. 后 来 我 们 才 知 道 ， 这 种 举动 的 目的 是 让 受害 者 误 以 为 自己 是 别人 的 爱 莫 对 象 ， 从 而 
舒缓 他 受伤 的 情绪 ， 让 他 在 幸福 与 满足 中 迎接 死亡 。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3. WAS: 一 种 斗牛 犬 ， 身 体 健壮 而 沉重 ， 比 喻 义 为 勇猛 、 顽 强 、 不 屈 不 挠 。 OF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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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次 睁 开眼 时 ， 我 发 现 目 己 正 英 在 一 张 兽 皮 执 和子 上 ， 不 远 处 是 一 
个 火 堆 ， 我 们 曾 围 着 它 参 加 了 那 场 可 怕 的 宴会 。 丹 在 我 身 劳 的 是 利 
奥 ， 他 似乎 还 处 于 民 迷 状态 ， 尤 丝 坦 正 弯 着 腰 用 冷水 清理 他 号 侧 一 道 
深 深 的 伤口 ， 准 备 清理 完 束 用 亚 廊 布 将 伤口 包扎 起 来 。 尤 丝 坦 映 后 是 
靠 在 宕 壁 上 的 乔 布 ， 他 似乎 没 受 重伤 ， 但 是 映 上 有 洲 青 ， 整 个 人 也 在 
瑟瑟 发 拌 。 火 堆 另 一 边 横 七 罕 八 地 分 布 着 我 们 殊死 搏斗 时 杀 掉 的 那些 
人 的 尸体 ， 他 们 看 上 去 台 好 像 是 用 尽 了 力气 ， 躺 在 那儿 睡觉 一 样 。 我 
数 了 数 ， 除 那个 女人 外 总 共有 十 二 具 尸 体 ， 而 在 这 堆 横 七 坚 八 的 尸体 
的 尽 涉 ， 是 可 怜 的 穆罕默德 ， 死 在 我 手 上 的 穆罕默德 ， 他 正弦 在 那 
里 ， 喘 旁 旦 那 口 磺 得 发 红 的 锅 。 火 堆 左 边 正 是 那 群 吃 人 的 恶 徒 中 活 下 
来 的 人 ， 一 群 男人 正 将 他 们 的 双手 绑 到 背后 ， 然 后 把 他 们 两 两 捆 在 了 
一 起 。 那 群 屎 徒 晤 不 反抗 ， 依 旧 阴 沉着 脸 ， 阴 郁 的 眼睛 里 燃烧 着 熊熊 
怒火 ， 不 过 他 们 当下 这 般 境 遇 ， 这 幅 表 情 也 在 情理 之 中 。 站 在 这 群 人 
面前 下 达 指 令 的 不 是 别人 ， 正 古 我 们 的 朋友 彼 拉 里 。 他 看 上 去 相当 疫 
答 ， 但 肯 物 的 长 须 却 显 得 他 特别 德高望重 ， 而 他 表情 冷漠 ， 好 似 正 在 
监督 人 们 屠宰 牛 羊 一 般 。 

过 了 一 会 儿 ， 他 转 过 映 来 ， 看 见 我 坐 了 起 来 便 走 到 我 面前 ， 十 分 
有 礼 地 说 ， 他 相信 我 一 定 感觉 好 些 了 。 我 说 ， 目 前 除了 浑身 发 疼 以 
外 ， 几 乎 没有 其 他 感觉 。 


然后 他 又 要 下 腰 检 查 了 一 下 利 奥 的 伤口 。 


“伤势 不 轻 啊 ，” 他 叹 道 , “不 过 矛头 没有 刺 到 内 脏 。 他 会 康复 
H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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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仆人 ，” 我 指 了 指 穆罕默德 。 


彼 拉 里 狠 儿 咬 了 咬牙 ， 眼 睛 里 内 着 近 毒 的 光 。 


“ 别 害怕 ， 我 的 孩子 ，” 他 说 。“ 他 们 会 受到 惩 斑 的， 你们 将 听 到 他 
们 皮 开 肉 绽 的 声 首 。 我 们 会 把 他 们 送 去 ‘她; 那儿， 而 她 的 您 济 必定 让 
他 们 生 不 如 死 。 至 于 那个 男人 ,， ”他 指 了 指 穆罕默德 ,“ 我 告诉 你 们 ， 
他 死 得 要 比 这 些 人 轻松 多 啦 。 来 吧 ， 和 我 说 说 这 是 霞 么 回 事 。” 


闻 言 ， 我 便 人 简要 地 描述 了 发 生 的 事 。 
“原来 如 此 ，” 彼 拉 里 感叹 一 声 。“ 我 的 孩子 啊 ， 你 也 知道 ， 这 里 有 


一 个 风俗 ， 如 有 果 有 异乡 人 来 到 这 个 国家 ,他 很 有 可 能 会 被 扔 进 ‘ 锅 ' 里 
T. ARRAIZ o” 


“这 哪 是 好 客 啊 ” 人 简直 是 要 置 人 于 死地 啊 ! ”我 无 力 地 说 道 。“ 在 我 
们 的 国家 ， 我 们 会 款 竺 异乡 人 ， 并 为 他 提供 美食 。 可 在 这 儿 ， 有 是 你 们 
号 擅 他 ， 用 他 来 鞭 行 你 们 啊 。” 


“这 里 的 风俗 吏 是 如 此 ，? 他 符 了 答 肩 。"“ 我 觉得 这 很 菲 悉 ， 但 
征 ，” 他 想 了 想 又 接着 说 , “我 不 喜欢 异乡 人 的 味道 ， 尤 其 是 他 们 还 在 
诏 泽 中 罕 来 容 去 ， 以 野 禽 为 食 。'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下 令 不 杀 你 们 ， 但 没 
说 如 何 处 置 那 个 黑 皮 肤 男 人 ， 所 以 这 群 虹 狗 般 的 人 才 会 王 泛 他 的 肉 ， 
而 那个 女人 的 死 更 是 点 燃 了 他 们 心中 襄 了 他 的 恶 念 ， 昌 说 她 是 死 有 余 
束 。 不 过 他 们 会 遭 到 报应 的 ， 比 起 站 在 盛 私 的 “她; 面 前， 他们 还 不 如 
从 未 出 生 。 那 些 死 在 你 们 手 上 的 人 真 该 高 兴 高 兴 。” 


“对 了 ，? 他 继续 说 道 , “这 场 打 斗 你 们 可 真是 英勇 。 你 知道 吗 ， 虽 
然 你 像 个 上 了 年 纪 的 长 臂 狂 狮 ， 但 是 你 竟然 像 捏 碎 蛋 壳 一 样 ， 压 碎 了 
那 两 个 英 在 那里 的 人 的 肋骨 。 还 有 那个 年 轻 人 ， 他 吏 像 狮子 一 样 ， 反 
击 得 十 分 漂亮 。 一 对 多 的 情况 下 ， 他 还 杀 死 了 三 个 人 ， 那 个 喘 在 那儿 
的 ，” 他 指向 一 个 尚 存 一 奶 的 人 ,“ 他 的 头骨 已 经 裂 了 ， 活 不 久 了 ， 那 
些 绑 起 来 的 人 也 受 了 重 仿 。 这 一 仗 太 齐 亮 了 ! 我 喜欢 这 种 胜仗 ， 整 香 
这 一 战 ， 目 此 以 后 你 们 二 人 就 是 我 的 朋友 了 。 不 过 ， 我 的 孩子 ， 我 的 
独 独 一 一 这 么 一 说 我 还 真 觉 得 你 毛 营 营 的 脸 和 和 独 独 很 像 一 一 你 是 怎么 
ZR IUE AB, CENA EF ENAR? 我 听 说 你 制造 了 很 大 的 啊 
动 ， 然 后 便 杀 了 他 们 。 他 们 是 因为 这 些 啊 动 才 死 的 ? ” 


我 尽量 回 他 解释 清楚 了 火药 的 作用 ， 不 过 只 用 了 一 小 会 儿 的 功夫 
一 一 我 实在 太 疲 惫 了 ， 而 且 做 出 解释 只 十 因为 彼 拉 里 手 握 大 权 ， 我 害 
怕 不 解释 会 触怒 他 一 一 他 听 后 立刻 要 我 在 那些 被 抓 的 人 喘 上 做 个 示 
范 。 他 说 ， 死 一 个 人 算 不 上 什么 事 ， 他 乐于 一 见 ， 而 且 我 也 可 以 趁 此 
机 会 施 以 报复 。 我 告诉 他 ， 在 我 们 那里 ， 报 贫 的 方式 并 非 杀 玖 ， 而 是 
由 法 律 和 更 高 的 权威 来 予以 制裁 。 他 对 此 一 无 所 知 ， 听 后 更 是 大 为 震 
惊 。 不 过 我 又 说 ， 等 我 号 体 恢复 ， 可 以 市 他 一 起 去 打猎 ， 那 时 他 便 可 
以 杀手 用 枪 猫 杀 动 物 。 他 听 后 十 分 高 兴 ， 兴 盏 得 像 个 即将 收 到 新 玩具 
EJ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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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利 奥 醒 了 过 来 ， 而 在 那 时 ， 我 和 彼 拉 里 也 结束 了 对 话 。 


利 奥 的 状况 很 不 好 ， 意 识 也 只 恢复 了 一 半 ， 我 和 乔 布 还 有 尤 丝 坦 
小 心 愤 辟 地 把 他 抬 到 了 床上 。 尤 丝 坦 真是 个 勇敢 的 姑娘 ， 要 不 是 人 她 
厌恶 ， 我 一 定 会 亲吻 她 ， 感 谢 她 不 顾 目 身 安 危 救 下 利 奥 。 不 过 万 丝 坦 
并 不 征 可 以 随意 冒犯 的 姑娘 ， 所 以 为 了 避免 产生 误会 ， 我 还 是 殉 制 住 
THC À BARAH, BROR TIFARE IWER, E 
这 样 的 安全 感 下 ， 我 华 上 了 目 己 的 小 床 。 身 下 之 前 ， 我 发 日 肺脏 地 感 


谢 上 和 负 。 除 却 目 身 运气 ， 要 不 是 上 帝 保 佑 ， 这 墓穴 必 将 在 那 晚 成 为 我 
的 芋 喘 之 地 。 那 天 发 生 的 事 太 过 可 怕 ， 而 像 我 们 这 样 死 里 逃生 的 人 寥 
寥 无 儿 。 


往往 在 情况 最 好 的 时 候 ， 我 就 总 是 睡 不 好 ， 而 那天 晚上 我 好 不 容 
易 睡 着 后 又 做 了 于 梦 。 梦 里 ， 可 怜 的 穆罕默德 挣扎 着 想 要 逃离 热 钢 的 
可 怕 场 景 不 断 重 现 ， 而 育 景 里 一 直 有 个 戴 着 面纱 的 身影 阁 隐 奉 现 。 它 
时 不 时 初 去 衣物 ， 一 会 变 成 喘 形 完美 、 如 伦 似 玉 的 少女 ,一 会 变 成 露 
齿 而 舌 、 日 骨 和 森 条 的 船 能 。 而 在 变化 之 间 ， 她 嘴 里 还 说 着 意味 不 明 的 
神秘 话语 : 


“ 生 者 曾 死 ， 死 者 永生 。 灵 魂 的 轮回 里 ， 生 死 缘 是 虚无 。 万 物 皆 永 
生 ， 它 们 时 而 长 卢 ， 时 而 为 人 遗忘 。” 


早晨 最 终 来 临 ， 但 我 醒 后 却 发 现 目 己 肌肉 僵硬 、 活 号 酸痛 ， 没 法 
起 吴 。 大 约 七 点 时 ， 乔 布 一 痪 一 拐 地 回来 了 。 他 青 肿 着 一 张 烂 笠 果 一 
样 的 脸 告 诉 我 ， 利 奥 睡 得 很 熟 ， 但 身体 十 分 虚弱 。 两 个 小 时 后 ， 彼 拉 
里 《 乔 布 叫 他 * 彼 里 山羊 *， 因 为 他 的 白 胡 子 和 山羊 的 挺 像 ， 有 时 也 会 
亲密 地 叫 他 “ 彼 里 ”) 也 来 了 。 他 手 里 提 着 一 僵 灯 ， 高 大 的 身 肛 几 乎 要 
触 到 小 小 房间 的 项 部。 我 法 作 熟 睡 的 模样 ， 将 眼睛 具 开 一 条 颖 ， 偷 偷 
观察 他 含有 嘲讽 意味 却 又 英俊 的 面庞 。 他 将 如 鹰 的 目光 锁定 在 我 号 
上 ， 一 边 择 着 他 那 迷人 的 日 胡子 一 一 顺便 一 所， 对 于 这 样 的 美 绒 ， 伦 
救 任 何 一 位 理发 师 都 原意 每 年 伦 一 百 英 镑 来 邀请 他 做 广告 。 


“ 啊 ，” 我 听见 他 喃 吐 自 语 道 〈 彼 拉 里 经 常 自 言 自 语 ) ，“ 他 真是 丑 
啊 一 一 刚才 那 位 有 多 俊美 ， 他 束 有 多 丑 一 一 和 独 独 十 分 像 ， 嗯 ， 独 独 
这 个 名 子 不 错 。 不 过 我 挺 喜 欢 人 他。 奇怪 啊 ， 我 这 年 龄 竟然 还 会 欣赏 一 
个 男人 。 那 句 谚 语 怎 么 说 来 着 一 一 别 相信 任何 男人 ， 儿 了 那个 最 让 人 
怀疑 的 ， 远 离 任 何 女人 ， 她 们 就 是 魔鬼 ， 最 后 一 定 会 摧 贤 你 。’' 说 得 太 
好 了 ， 尤 其 是 第 二 句 ， 这 肯定 是 古人 的 经 验 。 不 过 我 还 是 襄 欢 这 个 独 


独 ， 真 想 知 道 他 的 本 事 都 是 从 哪 学 的 ， 我 相信 他 不 会 被 ‘她 ' 患 惑 。 可 
Te BANI! 那 一 仗 肯定 罕 坏 他 了 。 我 得 赶紧 离开 ， 不 能 吵 醒 他。” 


等 到 他 转 过 身 ， 上 着 脚尖 快要 走出 去 时 ， 我 叫 住 了 他 。 
“父亲 ，” 我 说 道 ，“ 是 您 吗 ?” 


“是 ， 是 我 ， 我 的 孩子 。 我 训 不 打扰 你 休息 了 。 我 过 来 是 想 看 看 你 
恢复 得 怎么 样 了 ， 另 外 告诉 你 ， 我 的 狮 独 ， 那 些 产 点 杀 了 你 的 人 已 经 
在 远 去 她 :的 住处 的 路 上 了 “。 “她 ;让 你 们 也 立刻 前 往 ， 不 过 我 娩 怕 你 们 
还 没 法 动身 。” 


“的 确 如 此 ，” 我 说 ，“ 得 等 到 再 恢复 一 些 才能 上 路 。 不 过 请 带 我 去 
外 面 吧 ， 父 亲 ， 求 您 了 。 我 不 喜欢 这 个 地 方 。” 


“是 啊 ，” 他 回答 道 , “这 儿 让 人 压抑 。 我 还 记得 ， 当 我 还 是 个 孩子 
的 时 候 ， 曾 在 这 儿 发 现 了 一 具 漂 亮 文 性 的 尸体 ， 是 的 ， 束 是 在 你 现在 
英 痢 的 这 张 石 床上 发 现 的 。 她 是 那么 的 美 ， 我 习惯 性 地 便 提 着 灯 慢 慢 
靠近 了 石 床 ， 凝 视 着 她 的 脸 。 帮 不 是 触 磁 到 她 那 冰 冷 的 双手 ， 我 几乎 
忠 要 以 为 她 只 古 睡 着 了 人， 总 有 一 天 会 醒 来 的 。 她 喘 着 日 饮 ， 容 貌 是 那 
么 的 美丽 动人 ， 面 色 是 那么 的 平静 祥和。 她 的 肌肤 雪白 ,一头 长 长 的 
黄 发 儿 乎 铺 到 了 脚 边 。' 她 ' 所 生活 的 地 方 也 有 许多 莫 室 ， 那 里 还 存放 
有 许多 这 样 的 尸体 ， 我 不 知 他 们 的 爱人 冤 竟 用 了 何 种 方法 ， 况 能 让 他 
们 免 于 腐烂 ， 即 便 死 神 已 寺 去 他 们 的 生命 。 哎 ， 日 复 一 日 ， 我 来 到 此 
地 ， 凝 视 厦 她 ， 直 到 一 一 不 要 笑话 我 ， 异 乡 人 ， 那 时 我 只 是 个 傻 小 于 
直到 我 爱 上 了 那 位 死去 的 女子 ， 爱 上 了 那 具 不 再 有 生气 的 驱 充 。 
我 慢 慢 走 近 她 ， 杀 吻 她 冰冷 的 脸 闫 ， 好 奇 在 她 死 后 的 那 段 漫长 年 月 
里 ， 又 有 多 少 代 人 曾 爱 上 她 、 拥 抱 她 。 还 有 ， 我 的 狸 狮 ， 我 想 她 让 我 
获得 了 智慧 。 从 她 身上 ， 我 明日 了 生命 的 渺小 ， 死 亡 的 庞大 ; RHA 
了 为 何 普天 之 下 ,万物 纠 将 殊途同归 ， 寡 将 为 人 遗 起 。 此 后 我 时 第 沉 
思 芙 想 ， 一 点 扩 汲取 着 那 具 哎 体 的 闹 巧 ， 直 至 某 一 天 ， 我 那 敏感 却 易 


冲动 的 母亲 发 现 了 我 的 变化 ， 跟 着 我 来 到 了 墓室 。 她 见 到 了 那个 美丽 
的 日 种 女人 ， 担 心 我 受到 了 种 惑 一 一 我 确实 受 了 患 惑 一 一 便 尺 怒 交 加 
地 提起 灯 ， 将 那个 死去 的 女人 竖 在 那 墙 边 ， 点 燃 了 她 的 头发 。 火 燥 得 
很 烈 ， 甚 至 一 直 烧 到 了 双 脚 ， 因 为 那些 保存 完好 的 尸体 很 容易 烧 着 。 


“我 的 孩子 ， 你 看 ， 她 燃烧 时 的 黑 烟 还 残留 在 屋 硕 上 呢 。>” 


我 疑惑 地 抬 起 头 ， 看 见 墓室 顶 上 确 有 一 条 油 用 的 票 黑 的 痕迹 ， 长 
度 足 有 三 英 乓 多 。 无 疑 ， 多 年 过 去 ， 这 小 小 洞穴 的 四 壁 上 的 痕迹 已 经 
褪去 ， 唯 有 洞 顶 的 痕迹 依旧 完好 无 缺 地 保留 着 。 


“她 烧 着 了 ，? 他 回忆 着 继续 说 道 , “甚至 烧 到 了 脚 ， 不 过 我 回去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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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也 许 现在 它们 还 在 那儿 。 说 实话 ， 目 那 以 后 ， 今 天 是 我 第 一 次 来 
到 这 有 墓室。 你 等 等 ， 我 来 瞧 瞧 。? 说 完 ， 他 蹲 下 号 去 ， 用 他 长 长 的 手臂 
在 石 床 底 下 的 空 阶 间 拘 索 起 来 。 没 过 多 久 ， 他 表情 一 亮 ， 惊 叹 一 声 拖 
出 一 个 壹 着 厚 厚 灰 侍 的 东西 。 拌 掉 灰 全 后 ， 出 现 的 是 一 块 破 破 烂 烂 的 
亚麻 布 。 彼 拉 里 将 它 揭 开 ， 露 出 里 面 的 东西 。 我 定 睛 一 看 吓 了 一 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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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也 看 到 了 ， 我 的 孩子 ， 我 的 狸 独 ，?” 他 语气 忧伤 道 ,“ 我 说 的 都 
征 真 事 ， 剩 下 的 这 只 脚 惑 是 证 明 。 拿 着 它 ， 我 的 孩子 ， 仔 细 看 看 它 。” 


我 拿 着 这 只 冰 深 的 脚 ， 在 灯光 下 细 看 起 来 ， 心 中 的 感觉 无 以 言 
说 ,， 惊 计 、 念 惯 、 看 迷 全 部 混 灯 在 一 起 。 那 只 脚 很 轻 ， 比 活 人 的 脚 还 
要 轻 得 多 ， 上 面 的 血肉 也 仍然 鲜 活 ， 只 是 蒙 绕 着 一 股 淡淡 的 香味 。 脚 
上 的 皮肤 没有 颁 缩 也 没有 干 村 ， 甚 至 没有 发 黑 ， 变 得 如 埃及 木乃伊 那 
骸 难 看 。 除 了 微微 烧 焦 的 地 方 ， 它 束 如 主人 死去 当天 那 般 饱 满 、 美 丽 
一 一 这 样 的 尸体 防腐 技术 简直 令 人 惊叹 。 


多 么 着 人 怜爱 的 小 脚 ! 我 把 它 放 在 它 曾 躺 了 千 百 年 的 石 床上 ， 心 
中 好 奇 在 那 拥 有 失落 文明 的 盛世 里 ， 这 只 脚 的 主人 完 竟 是 一 位 怎样 的 
美人 一 一 是 无 忧 无 虑 的 小 文 孩 ， 还 是 两 甩 泛 红 的 少女 ， 抑 或 是 风华 无 
双 的 女人 ? 它 轻 鳃 的 脚步 声 完 苋 回 荡 在 怎样 的 生命 回忆 上 ， 双 是 市 着 
何等 的 勇气 蹄 平 了 那 布 满 尘埃 的 死亡 之 路 ! ERRARE, RAN 
付 熟 睡 于 大 理 石 地 板 上 时 ， 它 义 偷 偷 溜 去 了 谁 的 映 边 ? 等 得 它 的 又 是 
iE? 多 美的 小 脚 ! 或 许 曾 有 征服 者 因 她 的 美 狐 而 最 终 臣 服 ， 届 映 让 她 
RE A CISM E; 或许 王 朱 吐 族 们 曾 亲 陶 过 这 珍珠 般 的 玉 足 。 


我 用 残破 的 亚麻 布 一 一 这 显然 征 从 那 女子 身上 所 穿 的 硅 衣 上 扯 下 
的 一 块 布 ， 因 为 这 些 残 片上 有 烧 焦 的 痕迹 一 一 将 这 古代 遗 通 包 囊 起 
来 ， 放 进 自己 的 轻便 旅行 包 中 ， 心 想 这 组 合 真是 怪异 。 人 然后 我 在 彼 拉 
里 的 换 扶 下 ， 一 痪 一 扫地 去 看 望 了 利 奥 。 也 许 是 因为 皮 肤 过 于 日 斩 ， 
利 奥 号 上 的 伤口 简直 和 触目惊心 ， 看 起 来 比 我 的 还 严重 。 由 于 吴 侧 伤口 
失血 过 多 ， 他 面色 苍 日 ， 极 为 虚弱 ， 不 过 还 是 语气 轻快 地 说 他 想 吃 早 
餐 。 乔 布 和 尤 丝 坦 将 他 抬 下 床 ， 放 在 从 轿子 的 承重 杆 上 取 下 的 粗 麻 布 
上 ， 然 后 在 彼 拉 里 的 帮助 下 把 他 拾 到 了 洞口 的 阴影 里 。 顺 便 一 提 ， 昨 
夜 那 场 杀 玛 的 痕迹 已 经 请 抹 干 将 了 ， 洞 口 一 点 蛛丝马迹 也 没有 。 我 们 
在 那里 上 吃 了 早餐 ， 接 下 来 三 天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也 是 在 洞口 度 过 的 。 


到 第 三 天 早晨 ， 乔 布 和 我 已 经 恢复 得 差不多 了 ， 利 奥 也 好 了 不 
少 。 于 是 ， 我 便 答 应 了 彼 拉 里 的 再 三 县 求 ， 同 意 立 刻 动身 前 往 科 和 尔 ， 
据说 神秘 的 ' 她 * 吏 住 在 那儿 。 不 过 我 还 是 担心 利 奥 ， 获 其 人 路 途上 的 
颠 艇 会 让 他 还 未 愈合 的 伤口 再 次 裂 开 。 但 和 披 拉 里 十 分 急于 动身 ， 让 我 
们 怀疑 如 果 不 听 吟 只 ， 束 会 遭遇 险阻 或 受到 生命 威胁 。 奉 不 是 因为 这 
样 ， 我 是 不 会 同意 动身 的 。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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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最 终 决 定局 程 后 ， 一 小 时 不 到 ， 我 们 便 已 坐 厦 五 顶 山 轿 来 到 了 
洞口 前 。 每 顶 山 轿 各 有 四 个 轿 夫 拾 厦 ， 男 再 跟着 两 个 轿 夫 轮流 蔡 用 。 
还 有 一 文 由 五 十 人 左右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组 成 的 护卫 队 ， 他 们 全 副 武 浪 
着 ， 也 负责 行李 的 搬运 。 这 其 中 三 顶 山 轿 ， 坐 的 自然 就 是 我 们 三 人 ， 
另 一 顶 山 轿 里 坐 着 的 是 彼 拉 里 。 当 我 听 到 他 会 与 我 们 同行 时 ， 大 大 松 
了 口气 。 还 有 一 项 山 轿 里 我 猜 坐 的 是 尤 丝 坦 。 


“ 那 位 女士 是 和 我 们 一 起 走 吗 ， 前 幸 ? ” 当 彼 拉 里 和 平 遂 一样， 站 
着 看 管 东 西 的 时 候 ， 我 便 问 了 问 他 。 

他 答 了 管 肩 ， 管 道 :“ 如 果 她 愿意 一 起 走 的 话 。 在 这 个 国家 ， 女 人 
只 做 她 们 愿意 做 的 事情 。 我 们 容 敬 她 们 ， 一 切 以 她 们 为 先 。 要 知道 ， 
这 个 世界 大 是 没 了 了 女人， 就 无 法 继续 存在 ， 她 们 古 生 命 之 源 。” 


"Wu! ”我 叹 道 。 之 前 我 从 未 认识 到 这 个 层面 的 问题 。 


“我 们 崇敬 她 们 ，” 彼 拉 里 继续 又 补充 了 一 句 ，“ 但 也 是 有 一 定 限 度 
的 ， 每 一 代 都 会 有 和 逾 矩 的 女人 。， 


“ 那 你 们 会 拿 那些 逾 矩 的 女人 怎么 办 ? ?我 好 奇 地 问 道 。 
“那么 ，” 他 淡淡 笑 道 ,“ 我 们 便 会 站 起 来 ， 把 那些 傅 矩 的 女人 中 年 


迈 的 杀 死 ， 以 此 向 其 他 年 轻 的 女人 们 展示 ， 我 们 有 古 最 强 的 。 我 那 可 怜 
的 妻子 三 年 前 就 是 这 样 死去 的 。 这 的 确 令 人 人 伤心， 不 过 说 实话 ， 我 的 


孩 季 ， 生 活 目 那 以 后 也 变 得 更 幸福 了 。 因 为 我 的 年 纪 ， 那 些 年 轻 的 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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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而 言 之 ，” 我 回应 彼 拉 里 时 ， 引 用 了 一 位 伟人 的 话 。 不 过 这 位 
伟人 的 智 营 还 未 让 阿 玛 哈 格 人 开 蒙 , “和 尔 已 砚 得 汝 之 位 ， 和 悠哉 游 哉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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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的 ， 对 极 了 ! RAII, e, RENET 9 RIAI 
的 那些 女人 都 是 人 负担 '*"， 至 少 有 一 些 症 ， 这 吏 古 为 什么 现在 这 里 都 没 
儿 个 上 年 纪 的 女人 了 。 不过， 这 是 她 们 目 己 招 怪 上身 的 。 至 于 那个 好 
妇 ，” 他 的 语调 变 得 更 为 严肃 , “我 不 知道 该 笃 么 说 。 她 是 个 勇敢 的 姑 
女 ， 她 爱 着 狮子 〈 利 奥 ) 。 你 也 看 到 ， 她 有 多 么 离 不 开 他 ， 还 救 过 他 
的 命 。 当 然 ， 照 我 们 的 习 丛 ， 她 是 可 以 嫁 给 他 的 ， 可 以 跟着 利 奥 ， 不 
论 他 去 哪里 。 除 非 ，” 他 意味 深长 地 补充 道 , “女王 不 允许 ， 因 为 她 的 
话 凑 区 于 一 切 权 利之 上 。” 


“ 那 要 是 女王 命令 那 嫩 女 离开 利 奥 ， 而 她 拒绝 了 ， 那 会 怎么 样 ? ” 


“要 是 这 样 的 话 .…..” 他 和合 了 答 肩 ， 继 续 说 道 ,“ 巾 风 硬 要 压 弯 树 
枝 ， 而 树枝 不 屈服 于 飓风 的 话 ， 会 发 生 什么 ?” 


我 还 没 等 到 彼 拉 里 回答 ， 他 就 走 回 目 己 的 山 轿 去 了 。 谈 话 结束 后 
十 分 钟 ， 我 们 便 义 局 程 上 路 了 。 


我 们 花 了 一 个 小 时 多 的 时 间 ， 才 罕 过 火山 口内 这 片 如 儿 杯 的 般 的 
平原 ， 又 人 花 了 半 个 小 时 左右 ， 才 讨 到 火山 的 另 一 顶峰 。 到 了 那儿 之 
后 ， 才 发 现 原 来 这 里 的 景 娄 有 这 么 好 。 再 往 前 走 ， 便 看 见 绿 草 丛生 的 


平原 上 有 一 段 长 长 的 缓坡， 缓坡 上 长 满 了 灌木 ， 荆 严 从 生 。 走 下 绥 
坡 ， 离 缓坡 克 处 九 、 十 英里 处 ,模糊 可 见 有 多 处 昏暗 的 沼泽 地 ， 上 方 
还 党 单 痢 恶 内 的 沼气 ， 怠 像 是 城市 周围 漂浮 的 烟 筋 一 般 。 下 坡 的 路 对 
轿 夫 来 说 倒 还 好 走 些 ， 到 了 正午 ， 我 们 束 到 了 这 片 阴沉 的 沼泽 边 。 我 
们 便 在 这 儿 和 区 了 会 儿 ， 吃 了 中 饭 。 饭 后 ， 便 沿 着 一 条 晓 蝶 曲折 的 小 
路 ， 进 入 了 沼泽 地 。 由 于 当时 眼睛 还 无 法 适应 水 汽 ， 前 路 也 变 得 越 来 
越 模 糊 ， 甚 至 无 法 将 其 与 沼泽 中 的 水 兽 水 禽 分 清 。 到 了 现在 ， 我 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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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着 长 杆 的 男人 ， 他 们 会 时 不 时 把 杆子 插入 面前 的 沼泽 地 里 。 这 人 么 做 
苹 因 为 沼泽 的 土质 易 变 ， 但 这 其 中 的 原因 我 也 不 是 很 清楚 。 所 以 ， 沼 
译 地 或 许 在 这 个 月 是 可 以 安全 通过 的 ， 但 谁 也 不 知道 下 一 个 旅 者 会 不 
会 陷入 沼 译 地 中 ， 命 形 于 此 。 我 从 未 见 过 比 这 更 为 令 人 压抑 泪 形 的 场 


景 了 。 


在 沼泽 地 行进 了 数 十 英里 后 ， 唯 一 有 所 变化 的 只 有 那些 绿色 的 浅 
滩 ， 还 有 周边 长 满 高 高 的 灯芯 草 的 池子 ， 灰 蒙蒙 的 ， 看 起 来 也 不 浅 。 
池子 里 的 磋 猩 和 青蛙 不 停 地 叫唤 着 : AFRE, RIRA AA 
过 ， 除 非 是 遇 上 热 筋 ， 才 会 停 下 一 会 儿 。 在 这 片 大 沼泽 中 ， 算 得 上 活 
物 的 只 有 一 些 水 禽 ， 还 有 以 这 些 水 禽 为 食 的 动物 ， 两 者 数量 都 十 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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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周围 ， 还 有 很 多 种 水 禽 我 之 前 都 从 未 见 过 。 这 些 水 禽 都 十 分 温 
顺 ， 用 根 棍 子 束 可 以 把 它们 打倒 。 在 这 些 水 禽 中 ， 最 吸引 我 注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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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比 起 和 天国 的 酮 ， 倒 是 与 丘 酮 更 为 相像 。 池子 里 还 有 一 种 动物 ， 我 不 
知道 这 是 种 小 型 短 吻 鲍 ， 还 是 种 巨型 晤 鲜 蜥 。 彼 拉 里 告诉 我 ， 这 种 动 
物 以 水 禽 为 食 ， 还 有 种 危险 的 黑色 水 蛇 也 是 它 的 食物 ， 数 量 极 多 。 要 
是 被 这 种 蛇 咬 上 一 口 ， 非 死 即 伤 。 我 虽然 没有 见 过 这 种 蛇 ， 但 我 估计 
这 种 蛇 的 毒性 与 眼镜 蛇 或 是 素 饰 巨 蜂 的 毒性 差不多 。 这 沼泽 中 的 牛蛙 
体型 也 十 分 巨大 ， 它 们 的 叫 声 同体 型 相称 ， 十 分 响亮 ， 至 于 这 沼泽 地 
中 的 蚊子 乔 布 把 它们 叫做 “musqueteers>” 比 河面 上 的 蚊子 厉害 


得 多 ， 把 我 们 折 麻 得 够 哈 。 但 这 褒 译 地 中 最 为 令 人 难以 忍受 的 ， 坚 无 
疑问 是 那些 腐烂 的 植物 所 散发 出 来 的 亚 具 了 。 在 有 时 屏 不 住 呼吸 时 ， 
除了 这 难 闻 的 恶 呈 ， 还 要 一 同 吸入 沼泽 中 的 冶 气 。 


走 过 沼 泽 后 ， 我 们 到 了 一 处 约 有 两 英 百 大 小 的 浅滩 一 一 在 这 满 古 
泥 洗 的 项 地 中 ， 能 有 这 么 一 处 干燥 的 地 方 ， 简 直 台 像 是 块 小 绿洲 一 一 
彼 拉 里 让 大 家 就 在 这 里 扎 膏 休 乱 。 但 是 ， 原 来 所 谓 的 扎营 休息 ， 不 过 
苹 大 家 围 坐 在 一 堆 火 旁 ， 用 些 带 着 的 干 户 革 和 米 木 烧火 而 已 。 但 我 们 
都 尽力 克服 沼泽 的 混 气 和 恶 昊 ， 束 算 胃 口 不 佳 ， 也 者 了 华东 西 ， 勉 强 
号 了 一 些 ， 低 洼 处 又 热 又 四， 但 奇怪 的 是 有 时 却 会 觉得 阴冷 。 台 算 这 
里 够 热 了 ， 我 们 也 都 想 换 火 堆 近 些 ， 因 为 我 们 发 现 蚊 子 不 会 靠近 冒 烟 
的 地 方 。 我 们 当时 用 毯子 把 目 己 于 了 起 来 ， 好 让 目 己 睡 着 。 但 是 ，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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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我 们 有 多 难受 了 。 我 翻 了 个 喘 子 ， 却 发 现 了 不 愿 看 到 的 情况 : 睡 在 
我 喘 旁 的 利 奥 面 色 一 片 通 红 。 借 着 摇 忠 的 火光 ， 我 也 看 到 了 丹 在 利 奥 
身边 的 尤 丝 坦 ， 时 不 时 枕 着 目 己 的 手 肘 ， 好 抬 起 来 看 看 利 奥 ， 有 眼中 满 
征 焦虑 。 但 我 却 帮 不 上 利 奥 什么 愤 ， 我 们 都 已 服用 了 足够 剂量 的 双打 
全 ， 这 是 我 们 仅 有 的 预防 性 药物 了 ， 所 以 我 也 只 有 躺 着 ， 看 看 这 夜空 
中 的 满 天 索 星 了 。 


内 内 发 光 的 星星 点 缀 着 整 片 夜空 ， 每 一 处 内 光 的 小 点 便 是 一 个 星 
球 ， 一 个 世界 ! 在 这 样 壮丽 的 景观 下 ， 人 类 足以 看 出 自己 的 渺小 ! 但 
很 快 我 便 不 让 我 目 己 去 想 这 些 了 ， 因 为 脑 中 要 是 一 直 想 着 有 关 宇 宙 事 
情 ， 想 着 万 能 的 主 在 星际 间 行 走 的 足迹 ， 想 着 主 的 创造 所 缠 含 目的 ， 
这 容易 让 人 感到 疲倦 ， 这 些 事 也 不 是 我 们 所 能 知晓 的 。 知 识 是 强 者 才 
可 以 拥有 的 ， 而 我 们 是 弱者 。 有 时 ， 过 多 的 智慧 或 许 反 而 会 肚 蔽 我 们 
的 不 完美 的 视线 ， 过 多 的 优势 会 令 我 们 议 酬 ， 因 而 给 目 己 的 弱 惨 无 能 
强加 各 种 缘由 ， 当 这 些 缘由 也 冰 失 不 见 时 ， 我 们 便 会 沉溺 在 我 们 虚 采 
心 的 深渊 之 中 。 那 么 ， 当 人 类 赁 着 目 己 迟钝 的 观察 ， 不 懈 的 努力 ， 知 


识 渐 渐 积 索 ， 渐 渐 理 解 了 大 目 然 的 奥义 ， 所 要 面临 的 第 一 个 结 采 是 什 
LE? 人 类 是 否 会 开始 时 常 质疑 造物 主 的 存在 ， 肆 意 搬 测 造物 主 的 目 
Hy? 真相 难以 知 上 淫 ， 我 们 都 无 法 在 太阳 之 上 去 放眼 晃 望 ， 叉 何 谈 姿 各 
于 造物 主 的 光辉 之 上 。 这 足以 将 我 们 毁 炙 。 束 现在 的 人 类 而 言 ， 是 无 
法 达到 无 所 不 知 的 境界 的 。 人 类 虽 具 有 强大 且 深 远 的 思考 能 力 ， 但 却 
过 于 汁 小 。 人 类 的 知识 容量 易于 填 满 ， 对 于 要 掌控 那些 内 内 发 光 的 星 
体 所 需 的 稼 慧 而 言 ， 人 类 的 知识 容量 不 过 只 是 这 种 难以 言喻 的 强大 乔 
慧 的 千 分 之 一 而 已 。 使 星体 转动 的 原 力 ， 若 是 强加 进 这 强大 的 智 蓄 之 
中 ， 会 使 其 粉碎 得 四 分 五 神 。 或 许 ， 在 其 它 的 时 间或 地 方 ， 情 况 会 有 
所 不 同 ， 但 又 有 谁 知 道 呢 ? AREF ELLE] Z REWE^E T T, "S556 
苔 难 ， 他 们 竭尽 全 力 去 抓 住 命运 所 营造 的 泡沫 ， 若 是 能 在 泡沫 破 炎 之 
前 ， 停 留 在 手中 一 刻 ， 他 们 便 会 感到 愉悦 ， 甚 至 感恩 。 当 悲剧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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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而 不 目 知 。 


我 束 这 样 英 着 ， 仰 望 夜空 ， 永 存在 夜空 中 的 星星 一 内 一 内 的 。 在 
沼泽 中 烧 的 火 ， 时 不 时 会 冒 出 个 火球 ， 跳 到 我 脚 边 。 星 空 与 火球 ， 依 
我 看 来 ， 在 这 两 者 之 中 ， 我 看 出 来 了 人 类 是 什么 样 的 形象 和 类 型 ， 人 
类 在 未 来 某 天 可 能 的 样子 。 寿 是 存在 控制 他 和 他 们 的 原 力 ， 那 么 这 股 
原 力 应 该 也 可 以 控制 这 个 。 噢 ， 到 那 时 我 们 便 会 年 复 一 年 ， 在 曾经 到 
过 的 那 处 的 中 心 处 ， 静 止 在 那里 的 高 空 之 中 ! 噢 ， 到 那 时 我 们 便 可 择 
脱 灵 魂 的 柳 锁 ， 从 那里 升华 到 一 个 更 高 点 ， 吏 像 生 旅行 痢 站 在 连 达 湾 
那 令 人 眩晕 的 高 峰 上 时 ， 所 看 到 的 景象 一 样 ， 我 们 将 拥有 一 双 有 灵魂 的 
双眼 ， 去 次 入 观察 着 这 无 限 的 宇宙 ! 


大 是 离开 地 球 ， 大 是 永久 结束 了 这 些 粗俗 的 想法 与 欲望 ， 会 发 生 
FAE? 我 们 会 像 那 些 燃 尽 的 蜡烛 一 样 ， 不 久 束 会 被 干 方 百 计 地 丢 
弃 ， 完 全 不 受 目 己 的 控制 ， 要 征 我 们 能 理论 上 地 控制 住 那些 阻力 ， 有 
时 在 危急 关头 ， 还 是 会 受 本 吴 天 性 的 影响 去 服从 ! 十 的 ， 权 摆脱 这 
E, ZAFER ETR ` SAMT, 辐 往 那些 在 夜空 中 内 烁 的 


星星 ， 想 要 永存 于 更 为 高 尚 的 目 我 之 中 ， 我 们 的 眼中 内 烁 着 那些 血红 
色 火 球 中 发 着 的 微弱 的 光 ， 把 我 们 的 渺小 放 隶 在 梦想 的 光芒 下 ， 虽 然 
渺小 而 不 可 见 ， 但 却 带 来 了 真诚 与 美丽 ， 看 处 民 多 。 


这 天 上 晚上， 我 想 了 许多 这 样 的 事情 。 这 些 想 法 一 直 以 来 都 在 折 庄 
着 我 ， 古 啊 ， 是 折磨 ， 哎 ! 想 得 越 多 ， 只 是 越 觉 得 这 些 想 法 的 无 用 。 
在 这 个 糟糕 、 农 静 的 世界 ， 这 样 无 力 的 呼喊 有 什么 用 呢 ? 我 们 这 微 不 
足 道 的 智力 ， 可 以 看 懂 这 满 布 爱 星 的 夜空 吗 ? 能 从 中 得 到 任何 答案 
吗 ? 这 当然 是 绝 不 可 能 的 ， 除 了 回音 和 诸多 奇妙 的 幻想 ， 什 么 也 得 不 
到 ! 但 我 们 相信 ， 管 案 是 存在 的 ， 歼 明 终 会 到 来 ， 照 吏 路 途上 这 无 尽 
的 半夜 。 我 们 相信 这 一 点 ， 因 为 黎明 反射 的 类 丽 一 直 在 我 们 心中 发 
光 ， 直 至 死亡 ， 这 吏 是 和 希望。 没有 硕 望 ， 我 们 的 精神 世界 将 会 灭亡 ， 
有 了 希望， 我 们 便 会 走 疝 天 堂 。 大 是 她 也 证 明了 这 不 过 是 为 了 不 让 我 
们 陷入 绝望 的 徒 施 ， 最 糟糕 也 不 过 是 永远 安静 地 沉 眠 于 杞 木 之 中 。 


回想 起 我 们 执意 所 要 做 的 事情 ， 这 是 件 多 么 狂热 的 事情 ， 更 为 奇 
怪 的 是 ， 这 与 几 百 年 前 记录 在 陶 紫 碎片 上 的 故事 完全 一 怪 。 那个 不 同 
寻常 的 女人 是 谁 ， 一 个 统治 了 一 个 民族 的 女王 ， 在 一 个 消失 的 文明 古 
国 的 废墟 之 中 统治 一 个 王国 ， 这 古 多 么 非 比 寻 常 ? 那个 天 于 可 以 给 予 
他 人 永生 之 火 的 故事 ， 有 什么 含义 呢 ? 是 否 存 在 某 种 液体 或 是 精华 ， 
可 以 增强 那些 人 的 体质 ， 让 他 们 可 以 世 世 代 代 免 于 矿物 质 和 腐败 物 的 
侵蚀 ? 或 许可 能 存在 ， 但 可 能 性 不 大 。 正 如 文 斯 所 说 ， 生 命 的 无 限 延 
长 并 非 有 那 般 不 可 思议 ， 因 为 生命 是 目 然 产 生 ， 且 又 转瞬 即 逝 。 如 采 
这 是 真 的 ， 那 又 会 怎么 样 呢 ? 发 现 了 这 一 点 的 人 ， 定 可 以 统治 世界 。 
他 可 以 得 到 全 世界 的 财富 ， 所 有 权利 ， 还 有 强大 的 智慧 。 他 或 许 会 用 
尽 毕 生 的 时 间 去 人 研究 科学 忆 术 的 奥义 。 如 采 是 这 样 的 话 ， 这 位 女王 刁 
下 殊 是 可 以 长 生 不 老 的 了 ， 这 一 点 我 是 从 不 相信 的 。 她 坐 拥 一 切 ， 却 
宁愿 留 在 山洞 之 中 ， 生 活 在 食 人 族 之 中 ， 这 是 怎么 回 事 呢 ? 这 个 问题 
已经 得 到 了 人 解决。 这 整 件 事 都 十 分 驴 人 听闻 ， 也 是 有 所 记载 的 那些 甘 
建 迷信 时 期 唯一 有 价值 的 。 至 少 我 可 以 确定 的 一 点 是 ， 我 是 不 会 想 要 


长 生 不 老 的 。 在 我 人 生 这 四 十 年 ， 怪 事 不 少 ， 我 的 心中 有 太 多 的 忧虑 
和 失望 ， 还 有 藏 在 心里 的 杏 ， 只 硕 望 这 些 事 的 情况 可 以 这 样 一 直 持 续 
下 去 。 但 是 相对 来 说 ， 我 的 人 生还 是 比较 笠 福 的 。 


之 后 ， 肥 思 当 下 ， 我 们 职业 生涯 的 可 能 性 被 远 远 低估 ， 其 可 能 性 
远大 于 此 。 我 再 次 试图 入 睡 ， 这 是 谁 都 看 得 出 来 的 事实 ， 要 是 有 谁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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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了 ， 我 也 起 号 ， 千 展 一 下 吴 体 ， 清 晨 的 湿 冷 令 我 全 身上 下 都 在 发 
抖 。 然 后 我 看 到 利 奥 坐 了 起 来 ， 用 手 托 着 脑袋 ， 满 脸 通 红 ， 眼 睛 明 
亮 ， 但 是 眼 白 发 黄 。 


“ 利 奥 ，” 我 说 ,，“ 你 觉得 怎么 样 了 ? ” 


“我 觉得 我 好 像 快 死 了 ，* 他 用 他 最 哑 的 声音 回答 着 ,“ 头 都 痛 得 快 
裂 开 了 ， 身 体 一 直 在 发 料 ， 恶 心地 想 吐 。” 


我 歇 了 个 口哨 ， 或 者 口哨 没 吹 出 声 一 一 利 身 发烧 烧 得 万 害 。 我 去 
找 乔 布 ， 问 他 要 了 一 些 奎 村， 好 在 我 们 所 带 的 奎 宁 还 够 用 。 结 采 发 现 
错 布 的 喘 体 也 不 大 好 。 他 的 背 痛 让 他 抱怨 不 已 ， 他 说 他 觉得 脑袋 及 
党 ， 他 目 己 号 上 剩 下 的 奎 宁都 不 够 他 目 己 用 了 “。 在 这 样 的 情况 下 ， 我 
只 得 把 十 颗 左 右 的 奎 宁 给 他 们 都 服 下 了 ， 我 目 己 就 服用 了 不 多 的 剂 
量 ， 做 预防 用 。 人 然后 我 找到 彼 拉 里 ， 把 情况 都 告诉 他 ， 问 了 问 他 的 想 
法 ， 问 他 现在 最 好 的 解决 方法 是 什么 。 他 便 随 我 一 起 看 了 看 利 奥 和 乔 
布 〈《 乔 布 有 个 外 号 叫 猪 ， 因 为 他 不 仅 胖 ， 脸 还 圆 圆 的 ， 眼 睛 又 小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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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啊 ，” 当 我 们 走 到 他 俩 听 不 到 的 地 方 ， 彼 拉 里 说 ,“ 我 觉得 他 俩 这 
AA I! 利 奥 烧 得 历 害 ， 好 在 他 年 轻 ， 他 是 不 会 病死 的 。 至 于 猪 ， 


他 没 烧 得 那么 厉害 ， 他 得 的 只 是 低烧 '? ， 开 始 会 觉得 背 痛 是 正 党 
的 ， 他 身上 的 肥 肉 会 帮 他 让 烧 自 己 退 下 去 的 。* 


“他 们 还 能 继续 走 吗 ， 父 亲 ? ”我 问 。 


“他 们 十 无 法 继续 走 了 ， 我 的 孩子 ， 但 他 们 必须 得 走 。 要 是 他 们 留 
在 这 里 ， 只 有 一 死 ， 别 让 他 们 每 在 地 上 了 ， 让 他 们 每 在 山 轿 上 会 让 他 
们 好 受 些 。 看 看 今 晚 ， 要 是 一 切 顺 利 的 话 ， 我 们 束 能 走出 沼 洋 ， 到 空 
气 好 的 地 方 。 来 吧 ， 我 们 把 他 俩 拾 到 轿子 里 ， 然 后 出 发 。 要 是 等 到 早 
上 ， 表 到 筋 还 得 再 堡 一会儿， 这 样 束 不 好 了 。 我 们 可 以 边 走边 吃饭 。” 


我 们 就 照 着 彼 拉 里 说 的 做 了 。 怀 着 一 颗 沉 重 的 心 ， 我 再 次 蹄 上 了 
这 趟 阳 生 的 旅途 。 刚 出 发 的 三 个 小 时 ， 一 切 都 如 预计 的 一 样 ， 进 展 顺 
利 。 然 而 ， 接 下 来 发 生 的 一 场 意外 ， 险 些 让 我 们 失去 了 彼 拉 里 这 样 一 
位 年 高 德 动 的 好 友 。 彼 拉 里 的 山 轿 征 整 文 队 伍 的 领 了 从， 当时 我 们 正 走 
在 一 段 极为 危险 的 沼泽 地 里 ， 有 时 连 轿 夫 的 膝盖 都 已 陷入 到 沼泽 之 
中 。 我 确实 不 知道 轿 夫 是 怎么 拾 着 这 沉重 的 山 轿 ， 走 在 这 样 的 沼泽 地 
里 的 ， 束 仅 靠 着 两 个 备用 轮换 的 轿 夫 ， 还 有 四 个 抬 厦 轿子 的 轿 夫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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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的 叫 声 ， 接 着 传 来 一 阵 尺 叫 ， 最 后 只 见 一 个 巨大 的 水 花 溅 起 ， 整 文 
队伍 都 俘 了 下 来 。 


我 跌 下 我 的 轿子 ， 往 前 跑 去 。 前 方 约定 二 十 码 处 的 池 边 ， 束 是 我 
提 到 过 的 那些 阴沉 泥 洗 的 池子 的 其 中 一 个 。 我 们 走 的 这 条 路 ， 台 是 沿 
着 这 个 池子 旁边 突起 的 河 晨 走 的 ， 正 如 眼前 看 到 的 一 般 ， 这 条 路 崎 明 
难 行 。 往 池子 里 一 看 ， 我 吓 了 一 大 跳 ， 彼 拉 里 的 山 轿 就 浮 在 池子 里 ， 
但 我 却 怎么 都 没 看 见 彼 拉 里 。 事 情 的 经 过 征 这 样 的 ， 彼 拉 里 的 一 个 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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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了 轿 杆 ， 还 摔 在 了 河岸 上 ， 为 了 救 目 己 束 抓 着 轿 了 于 ， 结 采 当 然 是 轿 


于 殊 这 样 被 抓 着， 倒 在 了 河岸 边 。 轿 夫 松 手 后 ， 那 项 山 轿 束 连同 着 彼 
拉 里 ， 还 有 那个 被 蛇 咬 了 的 轿 夫 ， 一 起 深 进 了 满 古 泥 闻 的 池子 里 。 当 
我 赶 到 池 边 时 ， 他 俩 我 都 没 找 见 ， 那 个 不 幸 的 轿 夫 后 来 是 真 的 再 也 没 
见 到 了 。 他 或 许 是 在 滚 下 去 的 时 候 头 接 到 了 什么 东西 ， 或 是 因为 掉 入 
诏 泽 后 无 法 插 扎 上 来 ， 叉 或 是 因为 被 蛇 咬 的 伤口 毒性 改作 ， 使 他 陷入 
厅 痹 。 无 论 如 何 ， 他 束 这 样 消 失 了 。 虽 然 当 时 我 没 找到 彼 拉 里 ， 但 他 
的 所 在 之 处 肯定 是 在 山 轿 摊 落 的 地 方 附近 ， 他 是 被 随 吴 携 市 的 衣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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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那儿 ! 父亲 在 那里 ! ”有 个 人 喊 道 ， 但 他 却 没有 动身 去 救 
他 ， 也 没有 其 他 人 动身 下 水 ， 他 们 吏 这 样 站 在 那里 ， 果 着 水 池 。 


“让 开 ， 你 们 这 些 混 蛋 ! ”我 用 英语 大 喊 道 ， 扔 下 帽子 ， 束 跑 着 跳 
进 了 这 个 满 是 泥 洗 的 可 人 池子 里 ， 我 游 了 一 会 儿 ， 才 游 到 和 披 拉 里 被 衣 
服 缠 住 的 地 方 。 


我 也 不 清楚 我 是 怎么 把 彼 拉 里 救出 来 的 ， 我 就 古 一 直 和 努力 地 把 他 
从 那些 衣物 里 面 拉 出 来 。 彼 拉 里 从 水 里 出 来 的 时 候 ， 他 令 人 敬仰 的 脑 
袋 上 满 生 绿 色 的 泥巴 ， 看 起 来 束 像 是 一 个 黄种 人 版 的 酒 神 巴 死 斯 ， 还 
戴 痢 闻 春 腑 叶子 。 接 下 来 的 事情 承 好 办 多 了 ， 多 亏 彼 拉 里 经 验 丰 寅 ， 
不 像 其 他 溺水 的 人 ， 知 道 不 该 抓 住 我 ， 这 样 我 束 可 以 用 手 抓 厦 他 ， 把 
他 拖 到 岸 边 。 在 这 样 泥 尝 的 地 方 ， 拖 着 彼 拉 里 出 来 ， 我 俩 都 吃 了 不 少 
百 。 我 们 当时 满 吴 都 是 泥巴 的 场景 ， 我 从 未 见 过 ， 目 那 以 后 也 没有 再 
见 过 。 彼 拉 里 这 样 满 喘 泥 巴 和 绿 泥 ， 差 点 淹 死 ， 还 在 咳嗽 的 样子 ， 加 
上 他 留 的 那 口 漂亮 胡子 还 湿 淋 淋 的 ， 看 起 来 束 像 是 中 国 佬 刚刚 油 炸 出 
钢 的 猪尾 巴 ， 这 应 该 会 给 彼 拉 里 一 回 非 凡 高 贯 的 模样 添上 一 些 狐 概 
念 ， 不 过 彼 拉 里 看 起 来 依旧 是 令 人 章 敬 、 气 宇 轩 昂 的 模样 。 


“你 们 这 些 走 狗 ，” 他 边 说 边 处 理 自己 的 胡子 ， 他 很 快 缓 过 一 口 
气 ， 开 口 说 话 , “你 们 ， 敢 这 样 抛 下 我 ， 抛 下 你 们 的 父亲 ， 让 我 差点 淹 
死 ， 要 不 是 这 位 外 族人 ， 我 的 独 独 ， 我 肯定 束 淹 死 了 。 好 啊 ， 我 记 住 


你 们 了 ! ” 彼 拉 里 眼角 湿润 ， 沁 起 了 泪 光 ， 他 便 古 用 这 种 方式 修理 他 
们 ,虽然 他 们 泌 作 无 所 谓 的 样子 ， 但 我 看 得 出 ， 他 们 不 喜欢 这 样 。 


“至 于 你 ， 我 的 孩 季 ，” 彼 拉 里 转 过 来 ， 抓 起 我 的 手 ， 继 续 说 
i, “在 场 这 些 人 可 以 人 作证， 我， 不论 好 坏 ， 都 是 你 的 朋友 。 你 救 了 我 
的 命 : 或 许 也 有 这 么 一 天 ， 由 我 来 救 你 。” 


后 来 ， 我 们 束 尽 量 把 目 己 弄 干净， 把 轿子 搞 了 出 来 ， 除 了 那个 已 
经 汪 死 的 人 ， 整 文 队 伍 继 续 前 行 。 我 不 知道 是 不 是 因为 那个 亦 死 的 人 
不 受 欢 迎 ， 不 然 就 古 因为 这 些 当 地 人 冷漠 无 情 ， 为 人 目 私 ， 葛 没有 一 
个 人 为 那 位 突 发 意外 ， 最 终 消失 的 轿 夫 感到 悲痛 ， 再 怎么 说 这 些 人 还 
曾经 与 他 一 起 共事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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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基 唆 啉 类 抗 半 药 ， 是 快速 血液 裂 殖 


1. ET: 俗称 金鸡 纳 霜 ， 它 是 一 种 可 可 碱 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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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科 尔 大 平原 


谢 天 谢 地 ， 在 日 落 前 一 小 时 左右 ， 我 们 终于 走出 了 那 片 沼泽 地 ， 
到 了 一 处 连 绢 起 伏 的 山地 。 我 们 便 束 近 在 第 一 个 山坡 项 上 准备 过 夜 。 
安顿 好 后 ， 我 便 去 看 户 利 奥 了 。 利 奥 的 病情 看 起 来 比 早上 的 时 候 更 地 
重 了 ， 更 令 人 忧虑 的 是 他 的 新 病 钙 一 跑 吐 ， 到 了 第 二 天 天 刚 亮 的 时 
候 ， 他 部 还 在 吐 。 那 晚 我 眼睛 都 没 合 上 过 ， 整 晚 我 都 在 帮 尤 丝 坦 。 尤 
丝 坦 真是 我 见 过 最 温柔 ， 最 不 套 痒 劳 的 护士 了 ， 她 束 这 样 一 直 守 着 利 
奥 和 乔 布 。 好 在 ， 山 坡 上 的 空气 温暖 宜人 ， 也 没有 什么 蚊子 。 山 坡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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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党 之 后 ， 利 奥 头疼 得 厉害 ， 神 志 不 清 得 觉得 目 己 要 个 臂 成 两 半 
了 。 我 十 分 担忧 利 奥 ， 害 怕 极 了 ， 都 开始 怀疑 利 奥 会 不 会 束 这 样 病 
jb * WL! 我 昕 说 过 太 多 因为 得 了 重病 而 死去 的 事情 。 我 还 在 想 这 些 的 
时 候 ， 彼 拉 里 来 了 ， 告 知 我 们 该 出 发 了 ， 越 快 越 好 。 他 和 觉得， 要 是 利 
奥 没 能 到 一 处 地 方 得 到 静养 ， 得 到 正规 的 治疗 ， 那 利 奥 吏 只 有 一 两 天 
能 活 了 。 我 十 分 赞同 披 拉 里 的 看 法 ， 我 们 便 立 马 把 利 奥 抬 进 轿子 里 ， 
然后 束 出 发 了 。 尤 丝 坦 走 在 利 奥 的 山 轿 边 ， 为 他 赶 走 苍 蝇 ， 照 看 着 利 
奥 ， 以 免 他 从 轿子 上 挥 下 来 。 


日 出 后 一 小 时 不 到 ， 我 们 就 到 了 我 曾 说 过 的 一 处 高 地 的 顶端 ， 一 
幅 最 美的 画面 便 映 入 了 我 们 的 眼帘 。 高 地 下 方 有 个 国家 ， 国 土 辽阔 ， 
绿 草 悠 和 您 ， 鲜 化 绿叶 使 之 更 为 秀丽 。 从 远 处 看 ， 可 以 往 后 看 见 离 我 们 
有 十 八 英 里 的 地 方 有 座 山 ， 拔 地 而 起 ， 强 然 忆 立 ， 好 不 寻常 。 那 座 山 
原 下 有 个 草 坡 ， 从 这 个 草 坡 往 上 看 ， 我 应 该 说 在 接 下 来 的 观察 中 ， 可 


以 看 到 在 平地 往 上 五 百 英尺 处 ， 有 堵 裸 大 组 成 的 墙 ， 巨 大 无 比 ， 极 为 
险峻 ， 足 有 1200 至 1500 英 尺 高 。 那 座 山 原来 肯定 是 座 火 山 ， 山 是 圆 
的 ， 当 然 我 们 只 是 看 到 了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这 山 实在 巨大 ， 很 难 估计 其 
大 小 。 我 后 来 发 现 ， 这 座 山 的 占 地 面积 至 少 有 五 十 平方 英里 。 我 从 未 
见 过 比 这 一 座 大 自然 的 城堡 更 为 壮观 雄伟 的 景象 了 ， 我 想 我 将 来 也 是 
见 不 到 的 。 这 座 山 的 荒凉 幽静 倒是 令 其 显得 更 为 庄严 雄伟 ， 巧 央 高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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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 景象 ， 我 猜 彼 拉 里 也 注意 到 了 ， 便 把 他 的 轿子 抬 到 了 与 我 一 边 的 
地 方 。 


“看 到 那 位 ' 不 可 违背 的 女王 殿下 "的 房子 了 吗 ? ”他 说 , “有 见 过 什 
么 女王 拥有 这 样 让 殿 呢 ? ” 


“这 看 起 来 很 棒 ， 父 亲 。 ?我 答 道 ,“ 但 我 们 要 怎么 进去 呢 ? DOE 
崖 看 起 来 很 难 朴 过 去 。” 


“好 好 看 看 ， 我 的 狮 独 。 看 看 我 们 脚下 的 小 道 ， 你 觉得 这 是 什么 ? 
你 是 个 聪明 人 ， 来 吧 ， 告 诉 我 。” 


我 看 了 看 ， 虽 然 有 章 皮 兰 住 了 路 面 ， 但 我 发 现 这 条 路 站 直接 通 往 
到 那 座 出 的 山脚 下 的 。 路 的 两 边 都 有 堤 诽 ， 但 却 处 处 都 有 断 痕 ， 不 过 
基本 也 是 连 成 一 路 的 。 这 一 点 我 不 是 很 全 ， 为 什么 会 有 人 在 一 条 路 的 
两 边 筑 如 防护 ? 


RK, RAE, “我 猜 这 是 条 路 ， 不 然 的 话 吏 是 河床 。” 看 到 这 
些 切口 这 么 整齐 ， 我 又 补充 道 , “有 征 条 运河 的 河床 。” 


彼 拉 里 一 一 他 束 算 是 前 一 天 还 掉 进 沼 译 地 里 ， 现 在 却 没 有 受到 影 
虽 的 样子 一 一 点 了 上 点头， 回应 了 我 一 一 “你 说 对 了 ， 我 的 孩子 。 在 我 们 


之 前 来 到 这 里 的 人 ， 为 了 把 水 排 走 ， 束 把 这 个 河道 切断 了 。 我 可 以 确 
定 的 一 点 是 : 在 这 山 的 岩石 圈 里 ， 我 们 的 所 到 之 处 ， 都 曾经 是 请 调 。 
先前 来 到 这 里 的 人 ， 用 了 一 种 伟大 的 乙 术 方法 ， 把 这 山上 坚硬 的 岩石 
赣 开 ， 开 出 了 一 条 道 把 水 排 走 ， 甚 至 穿 透 了 河床 ， 但 这 种 方法 已 经 消 
失 不 见 了 。 你 看 平原 上 的 那些 渠道 ， 这 就 是 他 们 刚 开 始 控 出 来 的 。 妆 
最 后 把 水 放出 来 的 时 候 ， 水 便 沿 着 这 些 设计 排水 的 渠道 流 走 了 ， 水 流 
穿 过 和 平原， 到达 高 地 前 的 低洼 处 ， 或 许 是 这 样 ， 便 形成 了 我 们 所 经 过 
的 那 片 沼 译 地 。 当 那 族 讲 排 干 后 ， 我 所 提 到 的 那些 人 ， 驶 在 河床 上 建 
立 一 个 巨大 的 王国 ， 那 些 人 虽然 不 在 了 ， 但 是 那 座 城 已 成 为 一 片刻 
坊 ， 只 剩 下 * 科 尔 堡 ”的 空 名 ， 还 有 那些 他 们 控 开 的 洞口 和 隧道 ， 你 会 
见 到 的 。” 


“或 许 是 这 样 吧 ，” 我 管道,“ 但 如 采 是 这 样 的 话 ， 雨 水 或 是 及 水 不 
会 把 这 厂 湖 再 填 满 吗 ? ” 


不 会 的 ， 我 的 孩子 。 这 个 民族 是 个 有 智 茵 的 民族 ， 他 们 留 下 了 一 
个 排水 道 ， 可 以 把 水 排 干净 。 你 看 到 了 吗 ， 那 条 流 同 右 方 的 河流 ?” 然 
后 他 指 给 我 看 一 条 相当 宽 的 小 河 ， 离 我 们 约 有 四 公里 远 的 样子 。“ 这 承 
征 他 们 留 下 的 排水 道 ， 排 水 道 通过 这 座 山 场 ， 把 水 排 走 。 或 许 ， 起 初 
水 只 是 顺 着 这 条 运河 向 下 流 走 ， 但 后 来 人 们 改变 了 河流 的 流向 ， 把 这 
些 断 裂口 当 作 路 。” 


“ 那 除 了 这 个 排水 道 ， ”我 问 道 ,“ 这 里 就 没有 其 他 地 方 可 以 进 山 
go » 


“是 有 这 么 个 地 方 ，” 他 答 道 , “牲口 和 人 可 以 步行 通过 ， 不 过 要 人 花 
费 不 少 力气 ， 但 这 个 地 方 是 个 秘密 。 你 束 算 化 上 一 年 的 时 间 去 找 这 个 
地 方 ， 你 都 可 能 找 不 到 。 那 地 方 一 年 只 开 一 次 ， 束 是 当 那 些 养 在 山 坟 
上 的 牲口 养 肥 了 以 后 ， 束 把 它们 赶 进 平原 。” 


“女王 殿下 是 一 直 住 在 这 里 吗 ? "fep, “还 是 她 有 时 可 以 不 用 通过 
山中 的 隧道 直接 来 ? ” 


“不 ， 我 的 孩子 。 她 是 无 所 不 在 的 。” 


现在 ， 我 们 已 在 前 往 大 平原 的 路 上 。 我 兴味 嚼 然 地 欣赏 着 亚 热 市 
气候 的 花草 树木 。 这 里 的 树林 十 分 稀 玖 ， 束 算是 有 长 成 一 从 的 ， 最 多 
也 不 过 三 四 棵 。 这 里 大 多 的 树木 长 得 都 十 分 粗壮 ， 显 然 都 是 属于 篆 绿 
档 一 科 的 。 这 里 还 长 有 许多 棕榈 树 ， 其 中 一 些 都 有 一 百 多 英尺 高 。 这 
里 的 树 亦 是 我 见 过 长 得 最 漂亮 ， 最 成 避 的 ， 周 围 还 集 留 有 成 群 的 蜜 
难 ， 毛 色 如 钞 有 珠宝 一 般 的 靓丽 明 攀 ， 还 有 成 群 的 蝴蝶 ， 怒 膀 都 美 极 
J。 不 论 是 漫步 在 树林 中 ， 还 古 蹲 在 成 密 的 草 从 中 ， 痢 可 以 看 到 各 种 
猎物 ， 有 犀牛 ， 一 大 群 的 水 牛 ， 大 羚羊 ， 南 非 小 斑马 ， 还 有 貂 猴 ， 这 
征 这 些 动物 中 长 得 最 好 看 的 ， 更 不 用 说 还 有 各 种 其 他 的 小 动物 ， 还 有 
三 只 多 乌 ， 跑 得 飞快 ， 跑 得 离 我 们 远 远 的 ， 看 起 来 束 像 古 被 一 阵 大 风 
吹 走 的 日 色 漂 浮 物 。 


看 到 如 此 多 的 猎物 ， 我 最 终 也 不 不 住 了 。 我 轿子 里 有 一 桶 马 提 
尼 ， 这 东西 放 在 轿子 里 实在 麻烦 得 很 。 我 突然 看 见 一 头 肥 美的 大 羚 
平 ， 在 一 棵 橡树 下 磨 蹲 目 己 的 喘 体 。 我 从 轿子 里 跳出 来 ， 慢 慢 扑 向 大 
冷 壮 ,打算 尽量 洁 它 近 些 。 在 离 大 冷 壮 八 十 码 处 ， 它 把 它 的 尖 转 同 
我 ， 采 着 我 看 ， 准 备 跑 开 了 。 我 把 步枪 举 起 放 在 肩 涉 ， 因 为 它 就 在 我 
旁边 ， 它 跑 到 一 半 束 说 我 一 枪 打 中 。 我 没 护 么 打 过 猎 ， 从 没 这 么 干净 
利落 ， 一 击 即 中 ， 那 文大 羚羊 吏 这 么 一 跃 而 起 ， 而 后 吏 挤 下 来 ， 死 挥 
了 。 轿 夫 都 停 了 下 来 ， 看 我 打猎 ， 喃 喃 低语 ， 觉 得 有 些 意外 ， 能 从 这 
些 议 闷 的 人 那里 得 到 赞赏 真 是 意料 之 外 ， 因 为 他 们 似乎 不 会 对 任何 事 
物 感到 惊 证。 一群 护 卫队 的 人 立马 跑 了 出 来 ， 把 大 羚羊 切 碎 了 。 虽 然 
我 目 己 也 很 想 看 看 补 我 打下 的 猎物 ， 但 我 慢 修 修 地 走 回 轿 子 ， 好 像 儿 
杀 打 羚羊 是 我 习以为常 的 事情 ， 瞬 间 觉 得 目 己 在 阿 玛 哈 格 人 心中 的 地 
位 高 了 几 个 等 级 ， 要 知道 ， 阿 玛 哈 格 人 会 把 一 件 事 物 看 作 是 一 种 一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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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地 迎 上 来 。 


ARENE, RZF, ERE, KER! 你 虽然 长 得 丑 ， 
但 可 真是 厉害 啊 ! 要 不 是 亲眼 看 见 ， 我 都 不 相信 有 你 这 么 厉害 。 你 可 
要 管 应 我 ， 教 教 我 怎么 像 你 那样 打猎 。” 


“当然 了 ， 父 亲 ，* 我 兴高采烈 地 说 道 ，“ 没 问题 ! ， 


不 过 我 觉得 ， 在 “我 的 父亲 ?” 彼 拉 里 开 枪 的 时 候 ， 我 肯定 不 是 吓 得 
缮 在 地 上 ， 束 是 逃 到 一 棵 树 后 面 欢 起 来 。 


这 件 小 插曲 之 后 ， 也 没 发 生 什么 值得 特别 的 事情 。 到 日 落 前 一 小 
时 左右 ， 我 们 便 到 了 我 之 前 说 的 那 座高 符 入 云 的 火山 前 ， 站 在 这 座 山 
的 影子 下 ， 我 找 不 到 词汇 来 形容 ， 我 面前 的 这 座 山 是 多 么 得 雄伟 壮 
丽 。 辛 劳 的 轿 夫 拾 着 我 的 轿子 走 在 这 上 古老 河道 的 河床 上 ， 河 道 通 往 的 
地 方 ， 正 是 那些 满 是 褐色 芒 崖 林立 的 地 方 ， 旺 上 崖 苟 加 而 上 ， 直 入 云 
震 。 我 所 能 说 的 只 有 这 座 山 的 殉 俯 、 雄 伟 ， 都 令 我 心 生 敬 县 。 当 我 们 
走 上 山坡 的 时 候 ， 阳 光明 媚 ， 直 到 影子 从 上 方 慢 慢 移动 ， 否 吹 了 阳 
光 。 我 们 现在 要 开始 走 过 在 岩石 上 砍 下 的 这 一 开 羡 口 ， 越 往 里 面 走 ， 
越发 觉得 这 项 工程 的 不 可 思议 ,不 得 不 说 ， 这 必定 是 上 千 人 开 曙 了 多 
年 的 成 果 。 直 到 今天 ， 我 都 难以 想象 ， 在 没有 爆破 火药 或 是 炸药 的 情 
况 下 ， 是 怎么 挖 出 这 么 一 条 道 来 的 。 这 一 定 依旧 是 这 片 大 地 上 的 未 解 
之 恋 。 我 想 ， 他 们 在 岩石 这 儿 开 羡 的 这 条 道路 ， 应 该 是 动用 了 全 国 的 
科 尔 人 民 。 生 活 在 黑暗 久远 年 代 的 科 尔 人 民 ， 应 该 束 像 建立 埃及 的 那 
些 上 古迹 一 样 ， 历 经 数 百 年 ， 征 用 了 数 以 万 计 的 分 房 ， 强 进 他 们 劳作 。 
但 这 些 人 ， 是 谁 呢 ? 


当 我 们 最 终 来 到 这 崖 壁 的 面前 ， 才 看 到 了 一 个 黑 乎 乎 隧道 口 ， 这 
让 我 不 得 不 想起 我 们 十 九 世 纪 的 工程 师 在 建 铁路 时 的 建造 。 隧 道外 有 
条 水 流 ， 水 流量 不 小 。 我 虽 未 曾 提 及 过 ， 但 我 们 确实 是 跟着 这 水 流 的 


方向 ， 发 现 其 最 终 汇 入 的 那 条 河流 ， 正 是 我 提 过 的 那 条 虹 虹 曲折 的 河 
流 ， 那 条 河流 从 那 块 坚硬 的 岩石 的 北口 开始 流 同 右 方 。 请 口 有 一 半 是 
水 流 的 渠道 ， 较 高 一 半 的 清 口 一 一 约 有 八 英 尺 高 一 一 是 做 公路 用 的 。 
但 在 首 口 末端 ， 水 流 不 再 流 往 平 原 ， 而 是 流 问 了 目 己 的 渠道 。 护 卫队 
在 调 口 处 侣 了 下 来 ， 把 他 们 随身 携 市 的 陶 灯 点 之 。 彼 拉 里 从 轿子 里 下 
来 ， 和 礼貌 却 不 容 反 驶 地 告知 我 ， 女 王 磺 下 有 命令 ， 我 们 现在 要 蒙 住 服 
睛 ， 这 样 束 不 会 知道 这 山中 隧道 的 秘密 。 我 当然 对 彼 拉 里 所 说 的 话 表 
示 十 分 的 赞同 ， 但 是 乔 布 很 不 喜欢 这 样 ， 虽 然 邓 车 筋 顿 ， 但 乔 布 吴 体 
现在 已 经 好 了 很 多 。 我 想 ， 这 不 过 征 进 入 这 火山 的 开始 。 我 告诉 乔 
布 ， 这 儿 附 近 坪 不 会 有 黎 桨 的 ， 他 才 稍稍 得 到 宽慰 。 据 我 所 知 的 是 ， 
这 已 经 钙 座 死 火山 了 。 至 于 可 怜 的 利 奥 ， 在 轿子 上 症 艇 了 几 个 小 时 ， 
都 没有 得 到 休息 ， 不 过 谢 天 谢 地 ， 他 已 经 睡 着 了 ， 或 是 已 经 民 过 去 
了 ， 我 弄 不 清楚 ， 所 以 就 没有 必要 给 利 奥 蒙 上 眼睛 了 。 他 们 用 了 条 浅 
黄色 的 亚麻 布 给 我 们 蒙 腿 睛 ， 紧 某 地 绑 住 ， 这 亚麻 布 就 是 给 这 些 阿 玛 
哈 尔 人 做 衣服 的 布料 ， 他 们 对 号 上 衣服 是 什么 布料 做 的 都 无 所 请 。 我 
后 来 发 现 ， 这 些 亚麻 布 定 从 墓穴 那里 拿 来 的 ， 我 刚 开 始 还 以 为 这 亚 麻 
布 定 当地 人 做 的 。 然 后 他 们 把 这 条 布 带 束 在 我 们 的 脑 后 打 了 个 结 ， 最 
后 义 把 布 带 的 末端 在 下 巴 下 那里 打 了 个 结 ， 防 止 它 滑落 下 来 。 尤 丝 坦 
也 被 壹 住 了 有 眼睛， 我 并 不 知道 为 什么 ， 或 许 是 怕 她 会 把 隧道 路 线 的 秘 
密 偷 偷 告诉 我 们 吧 。 


服 睛 蒙 住 以 后 ， 我 们 整 出 发 了 。 没 过 多 久 ， 通 过 轿 夫 脚步 声 的 回 
音 以 及 因为 密闭 空间 而 回响 变 大 的 水 流 声 ， 我 知道 我 们 正在 进入 这 大 
山 之 中 。 而 在 我 们 进入 这 岩石 正中 时 ， 不 管 走 到 何 处 ， 都 有 一 种 阴森 
和 森 的 怪异 感觉 。 但 这 时 ， 我 已 经 开始 慢 慢 习惯 这 种 感觉 ， 到 现在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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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脚步 声 ， 听 着 水 流 声 ， 尽 力 告 诉 目 己 ， 我 这 是 在 享受 。 他 们 现在 开 
始 唱 起 了 那 首 略 帝 忧伤 的 圣 歌 ， 当 我 们 在 捕 伍 船上 被 抓 的 第 一 个 晚 
上 ， 我 听 过 他 们 唱 这 首 歌 。 他 们 的 嗓音 让 这 首 歌 产生 了 极为 奇妙 的 效 
果 ， 难 以 言喻 。 过 了 一 会 儿 ， 空 气 开 始 变 得 稀薄 沉重 ， 稀 薄 到 我 觉得 


我 已 经 快要 鹤 电 了 ， 好 在 最 后 轿子 急 转 李 ， 绕 了 几 个 这 以 后 ， 水 流 声 
首 渐 渐变 小 。 之 后 ， 义 吸 到 了 新 鲜 的 空气 ， 但 我 们 还 在 继续 绕 弯 ， 因 
为 被 壹 大 眼 ， 我 都 开始 变 糊 涂 了 。 我 试图 在 脑 中 记 下 隧道 的 路 线 图 ， 
以 防 万 一 ,我们 在 逃跑 的 时 候 ， 需 要 经 过 这 里 ， 但 不 用 说 ， 这 是 彻 斥 
失败 了 。 又 过 了 半 个 小 时 左右 ， 我 突然 发 觉 到 我 们 到 了 户外 。 我 能 透 
过 布 条 看 到 光 ， 感 受到 拂 过 脸庞 的 新 鲜 空 气 。 义 过 了 几 分 钟 ， 整 文 队 
伍 都 停 了 下 来 ， 我 听 到 彼 拉 里 让 尤 丝 担 拿 下 她 目 己 的 布 条 ， 并 让 她 为 
我 们 松 开 布 条 。 没 等 她 动手 ， 我 丈 目 己 解 开 了 布 条 ， 看 了 看 目 己 吴 在 
何 处 。 


正如 我 想 的 一 样 ， 我 们 已 经 走出 了 隧道 ， 来 到 了 山 的 另外 一 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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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高 ， 看 起 来 也 束 五 百 英 斥 高 的 样子 。 这 证 明了 那个 河床 ， 或 者 说 
我 们 到 过 的 那个 广阔 的 古老 火山 口 ， 比 周围 平原 的 海拔 高 出 许多 。 至 
于 其 他 的 ， 我 发 现 我 们 到 了 一 个 巨大 的 火山 口 ， 周 围 都 是 岩石 ， 跟 我 
们 经 过 的 第 一 个 火山 口 很 像 ， 不 过 足 有 它 的 十 倍 大 。 我 也 仪 能 认 出 男 
一 端 巧 崖 那曲 折 的 线条 。 大 目 然 将 这 上 请 平原 与 世 隔 绝 ， 这 里 大 部 分 的 
土地 都 用 于 耕种 ， 田 地 周边 都 有 由 石头 切 成 的 场 ， 当 做 栅栏 ， 防 止 周 
边 成 群 的 牛 平 阁 进 田地 。 这 里 到 处 都 堆 有 草 堆 ， 我 以 为 我 们 在 离 城中 
心 几 英 里 开外 的 地 方 ， 我 可 以 看 到 那 片 巨大 废墟 的 轮 慷 。 但 在 那 时 
候 ， 我 没有 时 间 去 观察 任何 东西 了 ， 因 为 我 们 立马 束 补 一 群 阿 玛 哈 格 
人 围 了 起 来 ， 这些 人 与 我 们 平日 所 相处 的 那些 阿 玛 哈 格 人 长 相 极 为 相 
似 。 那 些 人 虽 平 日 里 不 爱 说 话 ， 但 大 家 换 着 英 在 吊 床 上 的 时 候 ， 近 到 
都 看 不 清 人 脸 了 。 突 然 间 ， 我 们 的 队伍 安排 进 了 许多 武 狼 人 员 ， 这 是 
儿 位 手持 象牙 权 杖 的 长 官 给 我 们 安排 的 ， 他 们 一 群 人 光速 般 往 我 们 这 
里 跑 ， 快 到 我 只 看 到 他 们 是 从 崖 面 那 里 直接 冒 出 来 的 ， 束 像 是 蚂蚁 从 
蚁 穴 中 请 出 来 的 一 样 。 这 些 人 和 他 们 的 长 官 ， 都 号 着 长 袍 ， 不 要 了 束 是 
穿着 普通 的 豹 底 。 正 如 我 猜测 的 一 样 ， 这 些 人 正 是 女王 的 护卫 队 。 


他 们 的 头领 走 癌 彼 拉 里 ， 辐 他 致 以 敬礼 ， 茶 敬 地 把 他 的 象牙 权 极 
双手 泰 上 ， 之 后 便 询 问 些 问题 ， 但 我 没有 听 到 。 在 彼 拉 里 回答 他 问题 
WR, BLENIRE, WESELE °. RIFTEN, E 
REILE- EET o EMITE T APEXBUAUEBUB HS, RIDAS 
在 了 一 个 巨大 的 调 口 前 ， 估 计 这 洞口 有 六 十 英 扩 高 ， 八 十 英 扩 宽 。 彼 
拉 里 在 这 里 下 了 轿子 ， 并 让 我 和 乔 布 也 从 轿子 上 下 来 。 利 奥 病 得 太 
重 ， 像 这 样 的 事情 当然 古 没 办 法 做 的 。 下 了 轿子 以 后 ， 我 们 便 进入 了 
这 个 巨大 的 洞口 。 在 洞 里 ， 落 日 的 阳光 仅 能 照 亮 些许 距离 ， 走 出 太阳 
所 能 照 及 的 范围 ， 束 只 能 靠 灯 沉 来 照 路 了 ， 但 是 洞 中 依旧 昏暗 无 比 ， 
我 感觉 这 灯 营 永远 照 不 见 邱 ， 吏 像 是 空 沪 的 伦敦 街头 上 的 迷 气 灯 一 
样 。 我 立马 注意 到 ， 这 洞 信 中 刻 满 了 类 似 浮 拷 的 东西 ， 从 绘画 的 图 案 
来 看 ， 与 我 所 提 过 的 那些 画 在 花瓶 上 的 图 案 极 为 相像 一 一 主要 部 是 与 
爱情 相关 的 画面 ， 还 有 一 些 是 狩猎 的 图 案 ， 以 及 给 罪犯 行刑 的 ， 大 概 
古 把 烧 红 的 铅 子 放 在 罪犯 涉 上 。 看 得 出 来 ， 我 们 的 主人 是 从 哪里 学 来 
这 样 有 意思 的 刑 亡 了。 但 这 里 却 没 有 什么 搬 绘 战役 的 浮雕 ， 虽 说 历史 
上 发 生 过 不 少 战 争 ， 人 们 奔赴 战场 ， 相 互 磺 杀 ,但 从 这 里 的 浮雕 看 
来 ， 我 觉得 这 个 民族 要 么 是 不 轻易 屈服 于 外 来 入 侵 者 的 侵略 ， 要 不 可 
苹 得 益 于 这 与 世 隅 绝 的 地 理 优势 。 在 这 些 浮雕 中 ， 有 些 雕 刻 在 石 涉 上 
的 文字 我 从 未 见 过 ;我 能 肯定 的 是 ， 这 些 文字 既 不 是 布 腊 文 ， 也 不 是 
埃及 文 ， 肯 定 也 不 是 希 伯 来 语 ， 或 是 亚 述 语 。 比 起 那些 我 所 败 知 的 语 
言 ， 这 些 文 字 看 起 来 倒 更 像 汉 字 。 在 洞口 的 入 口 处 ， 文 字 和 画像 都 厢 
损 得 十 分 广 重 ， 越 往 洞 里 面 走 ， 会 发 现 有 更 多 保存 完好 的 浮雕 ， 十 分 
加 新 的 模样 ， 没 有 任何 瑕 六 ， 束 像 是 刚刚 雕 完 的 样子 。 


那 支 军队 并 没有 走 远 ， 整 守 在 洞口 入 口 的 不 远 处 ， 列 队 站 在 洞口 
两 卷 ， 让 我 们 通过 。 我 们 一 进入 山洞 ， 束 遇见 了 一 位 映 罕 白人 钨 的 男 
人 ， 他 谦逊 地 鞠 了 个 盟 ， 然 后 什么 也 没有 说 。 后 来 我 们 才 发 觉 他 好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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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十 角度 正确 ， 往 这 个 大 洞口 的 两 边 走 ， 大 概 离 入 口 处 约 二 十 英 
里 左右 的 距离 ， 有 个 稍 小 一 些 的 洞口 ， 或 是 宽敞 的 通道 ， 这 十 沿 着 大 
洞穴 左右 两 边 开 赣 出 来 的 。 在 我 们 左手 边 的 通道 前 ， 站 有 两 名 守卫 ， 
看 到 这 样 的 情况 ， 我 想 这 一 定 是 通 往 女王 住所 的 入 口 。 因 为 我 们 右手 
边 的 通道 前 ， 是 没有 守卫 的 ， 那 位 登 吓人 也 十 领 我 们 往 右 边 的 通道 
走 。 通 道里 点 着 灯 党 ， 我 们 没 走 多 久 ， 束 走 到 了 一 间 房 间 门 口 ， 门 口 
挂 有 门 宿 ， 像 是 用 某 种 草编 织 而 成 的 ， 表 面 看 起 来 像 症 桑 给 巴尔 岛 的 
浦 遍 。 那 位 合 呈 人 帮 我 们 探 开 门帘， 一 边 给 我 们 行礼 ， 请 我 们 进去 。 
这 房间 大 小 刚好 ， 当 然 这 房间 也 是 在 坚硬 的 宕 石上 开 评 出 来 的 ， 好 在 
有 在 崖 壁 上 辫 了 几 个 润 ， 有 光照 进来 ， 使 房间 明 腕 不 少 。 房 间 里 有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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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把 利 奥 安置 在 这 里 ， 他 仍然 睡 得 很 沉 ， 尤 丝 坦 便 留 在 这 里 陪 
着 他 。 我 注意 到 那个 确 哩 人 狠 狠 瞪 了 尤 丝 坦 一 眼 ， 好 像 在 质问 “你 走 谁 
啊 ， 谁 让 你 来 这 儿 的 ? ”， 然 后 他 束 市 着 我 们 到 另 一 间 差 不 多 的 房间 ， 
乔 布 殉 住 进 这 间 了 ， 还 有 两 间 房 间 我 和 彼 拉 里 分 别 住 下 了 。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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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望 过 利 奥 之 后 ， 我 和 乔 布 就 马上 去 洗 了 个 澡 ， 换 上 干净 的 衣 
服 。 目 从 拉 乘 的 那 笨 独 棍 帆船 失事 后 ， 我 们 束 没 再 换 过 衣服 了 。 我 曾 
提 到 过 ， 我 们 绝 大 部 分 的 个 人 行李 后 来 部 打包 放 在 了 捕 鲸 船上 ， 也 因 
此 幸运 地 都 保住 了 。 之 后 那些 轿 夫 帮忙 把 它们 所 到 了 这 里 。 但 是 ， 当 
时 放 在 身边 的 一 些 东西 却 都 和 示 了 ， 那 本 是 想 给 这 些 当 地 居民 做 礼物 ， 
或 是 用 来 交换 其 他 东西 的 。 我 们 换 上 的 衣服 基本 都 是 用 一 种 灰色 法 兰 
绒 做 的 ， 弹 性 很 好 ， 材 质 结实 、 精 民 。 我 发 现 这 种 材质 的 衣服 简直 束 
征 专 门 为 途经 这 些 地 方 的 人 所 准备 的 。 一 件 诡 福 克 夹 元 ， 加 一 件 裤 胡 
和 一 条 裤子 的 重量 仅 有 四 磅 ， 这 真是 为 生活 在 热 市 国家 的 人 量 喘 打造 
的 。 要 知道 生活 在 热带 的 人 ， 号 上 吏 算 是 多 了 一 熏 司 的 重量 也 十 感受 
得 到 的 。 虽 说 衣服 轻 ， 但 也 挺 上 暖和 的 ， 还 能 防晒 。 最 好 的 一 点 是 ， 欢 
算 温 老 变 化 大 ， 这 衣服 也 挺 耐寒 的 。 


这 里 的 洗 汶 用 品 真是 让 我 们 好 好 洗 了 个 误 。 洗 汶 后 穿着 干净 的 法 
兰 绒 ， 那 舒服 的 感觉 着 实 令 我 难 专 。 唯 一 美中不足 的 就 是 ， 我 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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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一 种 烧 过 的 土 来 洗澡 。 刚 开始 是 不 情愿 去 磁 ， 但 是 用 习惯 了 以 后 ， 
也 束 把 这 种 烧 土 直接 当 作 香 电 用 了 。 


我 换 上 衣服 后 ， 梳 理 修整 了 下 我 的 黑 胡 子 。 想 想 我 之 前 那 不 修 边 
幅 的 模样 ， 还 真是 配 得 上 彼 拉 里 给 我 “ 独 独 ”这 个 称号 。 收 拾 打 理 好 之 
后 ， 我 就 开始 觉得 饿 得 受 不 了 。 这 时 候 ， 有 个 年 轻 的 姑娘 不 打 一 声 招 


呼 ， 也 没 一 点 动静 ， 束 掀起 了 挂 在 我 洞 六 口 的 帘 幕 。 她 张 了 张嘴 ， 往 
嘴 里 指 了 指 。 我 没 弄 错 的 话 ， 这 好 女 是 来 告诉 我 ， 她 备 好 了 食物 ， 让 
我 去 吃饭 的 。 我 实在 场 得 受 不 了 ， 也 了 惑 没 觉得 有 什么 过 意 不 去 的 ， 便 
跟着 她 ， 进 了 旁边 的 一 间 房 。 这 间 房 我 们 还 没有 来 过 ， 到 了 之 后 ， 我 
发 现 乔 布 也 在 这 里 。 令 他 同样 极为 乾 欣 的 是 ， 他 也 是 由 一 位 长 相 靓 丽 
的 登 号 人 融 到 这 里 来 的 。 乔 布 还 没 反 应 过 来 ， 在 这 之 前 ， 他 十 由 另 一 
位 姑 奶 带 着 去 选 房间 的 。 他 想 ， 或 许 每 个 他 号 边 的 姑 奶 都 长 得 兰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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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这 可 不 是 件 好 事 啊 。” 


这 间 房 间 是 卧房 的 两 倍 大 。 我 第 一 眼看 这 间 房 ， 猜 想 它 原来 是 当 
作 食 符 用 的 ， 但 也 有 可 能 是 给 逝世 的 祭 师 作为 防腐 室 。 因 为 这 些 铁 罕 
的 洞穴， 看 起 来 明显 束 是 大 型 地 下 墓室 。 那 个 已 经 灭绝 的 伟大 种 族 ， 
一 开始 便 将 他 们 的 遗体 存放 在 这 里 ， 至 今 已 有 数 十 余 载 。 他 们 的 基 碑 
在 我 们 的 身边 随处 可 见 。 这 些 遗 体 保 存 之 完好 ， 简 直 称 得 上 十 乞 术 
品 。 这 样 的 完好 度 ， 由 上 古 至 今 ， 无 可 匹敌 。 这 些 遗 体 便 是 这 样 一 直 保 
存 了 下 来 。 在 这 间 特 别 的 石室 里 ， 每 面 墙 边 上 都 舞 有 一 张 结实 的 长 石 
桌 ， 每 张 都 约 有 三 更 矿 宽 ， 三 英 扩 六 英寸 高 。 这 些 石 桌 是 在 岩石 上 开 
赣 后 ， 加 工 成 型 的 ， 石 桌 的 桌 腿 仍 与 岩石 相连 。 果 子 都 有 较 浅 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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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位 置 都 安排 得 恰到好处 ， 通 过 用 来 通气 的 小 洞 ， 照 进 洞穴 的 光线 刚 
好 都 可 以 照 到 石 吕 上 。 起 初 ， 我 看 这 些 石 保 时 觉 得 都 是 一 样 的 ， 只 
仔细 观察 时 ， 才 能 发 现 每 张 石 桌 的 不 同 之 处 。 在 我 们 进 这 个 山洞 时 ， 
我 们 左手 边 有 张 石 提 显 然 征 用 过 的 。 不 过 不 是 在 上 面 吃饭 ， 而 是 给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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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 上 有 五 个 明显 的 印记 ， 每 个 印记 的 形状 都 像 是 个 人 形 。 桌 上 还 专门 
有 个 位 置 ， 让 头 英 着 ， 还 有 个 小 拱桥 让 脖子 枕 着 。 每 个 印记 的 大 小 不 


同 ， 这 刚好 对 应 了 从 成 年 男子 到 稚 童 的 不 同 的 身 形 大 小 。 间 隔 处 各 有 
小 孔 ， 用 来 排 走 液体 。 若 是 要 进一步 确认 ， 这 个 石 洞 真 的 存放 过 己 
体 ， 我 们 必须 得 看 看 石 洞 上 方 的 岩 壁 。 因 为 在 石 洞 上 方 雕刻 有 许多 夯 
像 ， 看 起 来 就 像 刚 刚 刻 完 一 般 绒 新 。 这 些 画像 的 内 容 都 与 死亡 和 不 朽 
有 关 。 还 有 一 幅 画 ， 是 一 个 著 着 长 胡子 的 老人 的 葬礼 ， 他 可 能 是 这 个 
国家 古代 的 一 位 国王 ， 或 者 是 位 大 公 局 。 


第 一 幅 画 ， 描 绘 的 古 这 位 老人 的 死 。 他 丹 在 一 张 长 塌 上 ， 长 塌 四 
角 处 各 有 一 根 弧 形 短 杆 ， 在 杆子 末端 有 个 把 手 。 这 幅 画 上 似乎 刻 有 一 
些 类 型 音符 的 东西 ， 这 显然 是 逝世 的 象征 。 长 塌 周 围 围 满 了 女人 和 和 孩 
童 ， 他 们 失声 痛哭 ， 女 人 们 都 是 一 副 披 头 散发 的 模样 。 后 面 一 幅 画 ， 
描绘 的 便 是 给 尸体 进行 防腐 处 理 。 赤 裸 的 尸体 英 在 了 一 张 市 有 印记 的 
人 桌 上 ， 那 桌子 和 我 们 面前 的 那 张 合子 看 起 来 像 极 了 。 或 许 ， 这 束 是 画 
里 面 的 那 张 侣 子 。 画 中 有 三 个 男人 ， 他 们 正在 给 尸体 进行 防腐 处 理 。 
一 个 负责 监工 ， 一 个 拿 着 漏斗 ， 那 漏斗 的 形状 与 波 特 酒 时 专用 的 滤 酒 
郁 别 无 二 致 。 他 把 罕 细 的 漏 嘴 固 定 在 胸口 处 的 一 个 小 切口 ， 晕 无 疑 
问 ， 切 口 处 正 是 胸部 的 大 动脉 。 还 有 一 个 人 ， 他 甬 腿 坐 在 尸体 上 ， 手 
中 高 举 着 一 个 大 壶 ， 把 壶 里 装着 的 液体 倒 进 了 漏斗 中 ， 一 滴 不 漏 。 这 
幅 画 中 ， 有 个 地 方 十 分 奇怪 。 不 管 是 那个 拿 厦 漏斗 的 人 ， 还 是 那个 倒 
液体 的 人 ， 他 们 都 捏 着 上 子 。 我 猜 这 可 能 是 因为 他 们 受 不 了 尸体 所 散 
发 出 的 恶 晴 ， 要 么 吏 是 因为 他 们 不 想 在 给 尸体 灌 进 那 热气 腾腾 的 被 体 
时 ， 吸 入 液体 所 散发 出 来 的 香气 ， 这 个 可 能 性 倒 更 大 些 。 男 一 让 我 措 
不 着 头脑 的 地 方 征 ， 这 三 个 人 脸 上 都 蒙 着 一 块 亚 麻布 ， 眼 睛 的 部 位 留 
出 两 个 小 洞 。 


第 三 幅 画 ， 描 绘 的 是 另 一 个 已 故 的 人 的 葬礼 。 那 具 僵 便 冰 冷 的 己 
体 ， 喘 上 罕 着 一 件 亚麻 布 长 袍 ， 丹 在 一 张 石 板 上 ， 束 是 我 们 在 第 一 个 
逗留 之 处 ， 我 睡 的 那 种 石板 。 在 他 的 头 上 和 脚 上 ， 都 点 有 灯火 。 在 他 
的 身边 ， 摆 放 了 许多 图 和 案 精 美的 花瓶 ， 美 到 我 无 法 形容 。 这 些 伦 瓶 或 
许 都 是 他 的 陪 硬 品 。 小 小 的 房间 里 挤 满 了 人 ， 他 们 都 是 来 为 死者 束 蛋 


的 。 乐 手 演奏 的 那 种 乐器 ， 与 里 拉 琴 时 十 分 相像 。 尸 体 脚 边 站 着 一 个 
男人 ， 他 手 里 拿 着 一 块 布 ， 准 备 给 死者 盖 上 ， 以 免 他 人 看 见 尸 体 。 


铬 钙 把 这 些 雕 刻 的 画像 ， 仅 仅 当 作 亏 术 品 来 欣赏 的 话 ， 友 不 奔 张 
地 说 ， 绝 对 都 是 杰出 之 作 。 这 些 画 作 的 惊艳 之 处 还 在 于 其 在 细 市 上 的 
刻画 ， 可 谓 是 细致 入 微 。 画 作 将 葬礼 上 的 逝 者 ， 那 副 了 无 生气 的 模 
样 ， 真 是 刻画 得 无 比 副 真 。 同 样 令 我 感到 讶 异 的 是 ， 这 人 么 一 个 与 世 隔 
绝 的 民族 ， 竟 有 工匠 可 以 如 此 老练 地 刻画 出 死者 葬礼 的 场景 。 我 甚至 
可 以 想见 ， 要 是 我 有 机 会 ， 给 我 那些 在 剑桥 研究 古文 物 的 朋友 ， 说 说 
这 些 神奇 的 遗迹 ， 他 们 该 会 有 多 嫉妒 我 。 他 们 或 许 会 襄 ， 这 简直 是 天 
方 夜 谭 。 里 然 在 这 段 历史 中 ， 所 发 生 的 每 一 件 大 事 ， 本 身 就 有 诸多 证 
据 可 以 用 来 证 明 其 真实 性 ， 根 本 就 不 可 能 是 我 插 空 捏造 出 来 的 。 


言 归 正 传 ， 我 匆匆 浏览 了 一 远 这 些 画像 后 ， 便 坐 下 部 用 了 一 顿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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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完 饭 后 ， 我 们 便 想 回去 看 看 利 奥 怎 么 样 了 。 彼 拉 里 告诉 我 们 ， 
利 奥 现 在 必须 要 服侍 女 王 殿 下 ， 听 她 关 遗 。 当 我 们 来 到 利 奥 的 房间 
时 ， 发 现 这 可 怜 的 孩子 情况 十 分 糟糕 。 利 奥 已 经 从 展 睡 中 本 了 过 来 ， 
但 他 已 完全 失去 了 理智 ， 嘴 里 一 直 嘱 喷 着 在 剑桥 的 划 山 比赛 之 类 的 ， 
情绪 也 极其 不 稳定 。 在 我 们 回 房 休息 后 ， 就 一 直 古 由 尤 丝 坦 照顾 着 利 
奥 。 我 轻声 安抚 着 利 奥 ， 他 的 情绪 至 少 安稳 了 不 少 。 然 后 ， 我 便 喂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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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在 枕头 上 的 脑袋 ， 束 像 定 枕头 上 放 着 一 块 金子 ， 内 着 光 。 这 枕头 吏 
古 我 们 随手 拿 的 痛 包 ， 铺 上 秘 子 做 的 。 束 在 这 时 ， 彼 拉 里 突然 来 到 了 
利 奥 的 房间 ， 似 乎 是 有 大 事 要 发 生 的 样子 。 但 原来 彼 拉 里 是 来 告诉 
我 ， 女 王 殿 下 开罗， 有 意 面 见 我 。 彼 拉 里 补充 说 道 ， 这 可 十 旭 大 的 有 


幸 ， 这 可 十 女王 殿下 主动 提出 的 会 见 ， 没 几 个 人 可 以 有 这 样 的 菏 季 。 
我 想 ， 面 对 这 样 的 采 幸 时 我 所 表现 出 来 的 那 副 冷 静 的 模样 ， 有 点 吓 到 
彼 拉 里 了 。 但 事实 上 ， 我 并 不 对 此 感到 感 油 涕 零 ， 我 不 过 是 要 去 会 见 
一 位 有 些 野 密 而 又 暗黑 的 女王 ， 不 过 ， 她 也 可 能 是 个 专制 而 又 神秘 的 
女王 。 最 重要 的 是 ， 我 现在 脑子 里 只 想 着 利 奥 ， 内 心 极为 担忧 他 的 安 
危 。 但 我 还 是 起 喘 跟 彼 拉 里 走 了 ， 殊 在 这 时 ， 我 看 到 地 上 有 个 东西 发 
着 光 ， 便 把 它 捡 了 起 来 。 读 者 或 许 还 记得 ， 在 文 西 给 我 的 那个 猴 有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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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个 奇怪 的 象形 文字 ， 意 为 “Suten se Ra”， 也 就 是 “太阳 之 子 ”。 箱 子 
里 还 有 块 很 小 的 对 甲虫 形 宝石 ， 利 奥 将 它 镶 在 了 一 个 金 忒 指 上 ， 当 作 
他 的 印章 一 样 ， 随 身 携带 。 我 现在 捡 到 的 这 样 东西 ， 便 是 利 奥 的 金 式 
指 。 我 猪 ， 或 许 古 利 奥 在 他 突然 发 烧 时 ， 目 己 把 它 摘 下 来 的 ， 然 后 不 
小 心 掉 在 了 地 上 。 要 不 是 我 捡 到 了 这 戒指 ， 肯 定 就 于 了 。 我 便 把 戒指 
戴 在 了 我 的 小 拇指 上 ， 跟 彼 拉 里 走 了 ， 留 下 乔 布 和 尤 丝 坦 照 顾 利 奥 。 


经 过 过 道 ， 穿 过 了 一 个 如 教堂 小 经 党 ;一 般 的 大 洞穴 ， 我 们 便 来 到 
了 大 山 另 一 侧 的 过 道 入 口 前 。 在 洞口 处 ， 站 有 两 名 护卫 ， 看 起 来 就 像 
是 两 苯 雕 像 。 他 们 见 我 们 来 了 ， 便 低头 以 示 致 敬 ， 横 放手 中 的 长 矛 ， 
高 举 到 额头 ， 就 像 是 那些 军队 的 首领 见 到 我 们 时 ， 高 举 起 他 们 手中 的 
象牙 权 杖 一 样 。 我 们 从 他 们 中 间 走 过 ， 发 现 我 们 走 的 这 条 走廊 ， 与 通 
往 我 们 所 住 之 所 的 走廊 极为 相像 。 不 过 相对 而 言 ， 这 条 走廊 更 亮 堂 一 
些 。 在 走廊 中 没 走 多 久 ， 我 们 就 遇 到 了 四 个 玲 呈 人， 两 男 两 女 。 他 们 
低 着 身子 ， 自 发 站 队 ， 女 人 站 在 前 面 ， 男 人 站 在 我 们 身后 。 我 们 就 按 
照 这 样 的 队 形 ， 继 续 往 前 走 。 路 过 的 几 扇 门 前 ， 都 挂 着 门帘 ， 和 我 们 
房 门 前 挂 的 门帘 很 像 。 我 后 来 知道 这 几 间 房间 都 是 这 几 个 奉 旺 人 住 
的 ， 他 们 是 负责 服侍 女王 的 人 。 


又 走 了 一 会 儿 ， 我 们 来 到 了 男 一 扁 大 门 前 ， 这 遍 门 跟 我 们 住 的 那 
边 的 其 他 房间 都 不 一 样 。 这 局 门 似乎 意味 着 我 们 已 来 到 走廊 的 尽头 。 
门 前 守 着 两 个 护卫 ， 吴 罕 日 色 长 袍 ， 更 确切 地 说 应 该 是 浅黄 色 长 饱 。 


他 们 也 低头 回 我 们 示 以 敬意 。 我 们 便 掀 起 那 厚重 的 门帘 ， 走 进 了 一 间 
宽敞 的 前 厅 ， 这 间 前 厅 长 宽 都 足 有 四 十 英 矿 。 前 厅 里 大 约 有 八 到 十 位 
姑 妇 ， 她 们 大 都 年 轻 俊 美 ， 留 着 浅 黄色 的 头发 。 她 们 坐 在 荧 子 上 ， 手 
中 拿 痢 用 象牙 做 的 针 ， 做 着 针线 活 ， 看 起 来 是 在 做 刺绣 。 这 些 姑 妇 也 
都 是 玖 吧 人 。 由 这 间 灯 火 亮 党 的 前 厅 再 往 前 走 ， 便 可 以 看 见 男 一 局 紧 
闭 的 大 门 ， 门 前 挂 着 厚重 的 门帘 ， 充 满 了 东方 国家 的 风格 ， 与 我 们 房 
门 前 挂 的 门帘 完全 不 同 。 门 前 站 着 两 位 极为 俊美 的 姑 妇 ， 她 们 也 十 痘 
哑 人 。 她 们 低 着 头 ， 双 手 交 叉 ， 姿 态 谦和 。 我 们 走 上 前 时 ， 她 们 其 中 
一 人 掀起 了 一 边 的 门帘 。 就 在 这 时 ， 彼 拉 里 做 了 一 件 极 为 怪异 的 事 
情 。 他 中 了 下 来 ! 这 位 一 癌 令 人 苯 敬 的 老者 ， 这 位 一 直 在 部 下 上 服 中 有 
号 份 地 位 的 人 ， 他 竟然 双手 伏地 ， 双 膝下 跪 ! 他 那 留 长 的 花白 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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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时 ， 他 知道 我 在 看 他 。 


“ 跪 下 ， 我 的 孩子 ， 我 的 狸 狮 ， 跪 拜 文王 殿下 。 你 要 十 不 在 文王 殿 
下 面前 行礼 ， 就 这 么 站 在 这 里 的 话 ， 她 定 会 降 罪 与 你 的 。” 


我 停 了 下 来 ， 开 始 觉 得 害 介 。 我 的 膝 兰 开始 不 受 控制 地 树 了 起 
来 ， 不 过 好 在 我 的 脑子 还 是 清醒 的 。 我 可 是 个 英国 人 ， 我 问 我 目 己 ， 
为 什么 我 要 扑 到 一 个 野蛮 的 女王 面前 ? 弄 得 我 里 里 外 外 像 只 猴子 一 
样 ! 我 是 不 会 ， 也 不 可 能 这 么 做 的 ! 除非 ， 我 的 生命 安全 的 确 因 此 受 
到 了 威胁 。 我 要 且 跪 下 来 ， 疏 过 一 次 ， 那 我 束 必 须 得 一 直 这 人 么 做 了 。 
这 么 做 ， 吏 等 于 移 认 我 是 低 人 一 等 的 。 束 这 样 ， 靠 着 内 心 一 股 对 这 
个 “舌头 ”之 礼 的 固执 偏见 ， 束 是 我 们 乎 彰 所 在 谴责 的 这 种 偏见 ， 我 壮 
着 胆子 ， 跟 着 彼 拉 里 走 了 进去 。 走 进 另 一 间 房 间 后 ， 我 发 现 这 间 房 间 
要 比 前 厅 小 一 些 。 房 间 的 增 上 挂 满 了 索 华 的 门 宿 ， 束 是 这 房间 的 天门 
上 挂 着 的 那 种 。 后 来 我 发 现 ， 是 坐 在 前 厅 的 那些 登 号 人 把 她 们 织 好 的 
布 条 缝 在 一 起 ， 做 成 了 这 些 门 帘 。 在 这 间 房 间 里 ， 四 周 也 都 摆 有 长 靠 
椅 。 这 些 长 靠 椅 都 是 用 一 种 黑 模 木 制 成 的 ， 象 直 镶 内 其 中 ， 漂 亮 极 


了 。 铺 在 地 板 上 的 都 是 一 些 织锦 的 边角料 ， 或 者 应 该 说 是 围 毯 。 在 房 
间 上 方 ， 有 个 类 似 壁 使 的 东西 ， 也 挂 有 帘 磊 ， 光 线 透 过 帘 医 可 以 照射 
进 房间 。 房 间 里 ， 只 有 我 和 彼 拉 里 。 


彼 拉 里 束 这 样 费 劲 地 在 洞 从 中 慢 慢 瓜 了 一 段 。 而 我 跟 在 彼 拉 里 号 
后 ， 尽 力 傈 持 着 一 种 最 为 有 章 挛 的 步伐 。 但 我 束 这 样 走 在 一 位 全 吴 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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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的 苏格兰 玛丽 旦 后 。 因 为 彼 拉 里 年 事 已 高 ， 有 息 得 很 慢 ， 我 们 走 进 房 
间 的 这 段 路 令 人 觉得 十 分 漫长 。 走 近 到 彼 拉 里 喘 后 时 ， 有 好 几 次 我 都 
跑 到 了 他 ， 不 过 这 都 症 为 了 能 帮 他 一 把 。 我 们 看 起 来 束 像 是 一 个 爱 尔 
兰 人 在 赶 头 猪 一 样 ， 为 了 面 见 这 位 野 恋 的 女王 ， 却 要 这 般 姿 态 ， 真 是 
充 廖 至极。 一 想到 这 里 ， 就 差点 让 我 笑 出 声 来 。 为 了 忍 住 笑 声 ， 掩 盖 
住 我 这 不 正经 的 嬉笑 模样 ， 我 吹 了 一 下 我 的 蜡 子 ， 这 却 把 彼 拉 里 哮 了 
一 跳 。 他 转 过 头 来 ， 看 了 我 一 眼 ， 神 情 可 但 。 我 听 到 了 他 的 喃 喃 低 
i, "UR, esp I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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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来 像 症 他 死 了 一 样 。 而 我 不 知道 要 做 什么 ， 束 开始 观察 这 个 房间 。 
但 现在 我 清楚 地 感觉 到 ， 笑 帘 后 有 个 人 在 盯 着 我 看 。 我 看 不 见 那 个 
人 ， 但 我 确实 能 感受 到 那个 人 在 盯 着 我 ， 我 的 神经 顿时 紧张 了 起 来 。 
不 知 为 什么 ， 我 开始 感到 害怕 。 这 真是 个 奇怪 的 地 方 ， 尽 管 挂 有 华丽 
RA, ERM, AKAA ERAR o AK, 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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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 其 实 比 湿 幽幽 的 街 ， 更 为 冷清 。 房 间 静 悄悄 的 ， 彼 拉 里 跪拜 在 那 
厚重 的 窒 幕 前 ， 看 起 来 训 像 古 具 死 收 。 窑 幕后 对 来 阵 阵 香 气 ， 似 乎 都 
肚 到 了 那 阴 暗 的 拱 形 洞 项 上 。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地 过 去 了 ， 我 没 见 到 一 个 
E, PELRA LEJR o GERAR TIAE, KAR 


仔仔 细 细 地 打量 了 一 遍 又 一 遍 。 这 让 我 莫名 生出 来 一 种 恐惧 之 感 ， 丑 
心 满 是 汗 珠 。 


PERATA TAR, Pa ERRE EW? 走 个 赤裸 着 身体 的 野蛮 
女王 ， 人 述 暮 的 东方 美人 ， 还 是 位 喝 着 下 午 茶 ， 来 目 十 九 世 纪 的 年 轻 女 
E? 我 只 能 想到 这 些 了 ， 我 想 我 丝毫 不 会 意外 见 到 的 女王 会 是 这 般 模 
样 。 但 是 ， 我 错 了 。 当 她 慢 慢 掀起 帘 幕 ， 露 出 了 那 雪 日 的 双手 时 ， 真 
征 美 极 了 。 她 的 手指 长 而 纤细 ， 指 甲 粉 嫩 。 掀 起 帘 医 之 时 ， 她 便 开 口 
说 话 了 。 她 的 声音 真是 我 听 过 最 轻柔 ， 最 清脆 的 声音 ， 如 同一 条 小 订 
的 涓涓 流水 声 。 


“陌生 的 来 客 ，” 她 用 着 一 口 纯正 的 阿拉 伯 语 说 道 ， (她 自 是 比 那 
些 阿 玛 哈 格 人 说 的 阿拉 伯 语 更 为 正统 )“ 你 为 何 会 如 此 害怕 ? ” 


我 真是 高 佑 了 我 目 己 。 尺 管 我 内 心 奶 惯 不 安 ， 但 我 仍 尽 力 你 持 着 
一 副 冷 静 的 姿态 ， 因 此 听 到 这 个 问题 时 ， 我 感到 有 些 吃惊 。 束 在 我 还 
在 整理 我 的 思绪 ， 思 考 要 如 何 回答 这 个 问题 时 ， 窑 幕 掀 起 ， 一 个 里 形 
高 挑 的 人 站 在 了 我 们 面前 。 我 之 所 以 这 么 说 ， 是 因为 站 在 我 们 面前 的 
这 个 人 ， 襄 着 一 身 的 日 纱 ， 脸 上 也 蒙 着 日 纱 。 第 一 服 看 到 这 日 纱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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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会 有 这 样 的 想法 。 这 日 纱 本 殊 十 分 透 薄 ， 不 知 是 不 小 心 ， 还 是 说 这 
正 是 服装 原本 的 设计 ， 罕 在 她 映 上 ， 可 以 看 见 粉 嫩 的 肌肤 告 隐 大 现 。 
见 到 这 个 如 项 灵 般 打扮 的 人 ， 令 我 感到 更 为 恕 惧 。 要 知道 ， 她 现在 整 
真 真切 切 地 站 在 我 面前 ， 一 想到 这 里 我 束 觉 得 毛骨悚然 ， 后 背 发 凉 。 
但 我 却 看 得 出 来 ， 这 个 站 在 我 面前 、 襄 得 像 古 个 木乃伊 的 人 ， 是 位 高 
挑 优雅 的 女士 。 直 觉 告 诉 我 ， 这 是 个 风华 绝代 的 女人 ， 她 喘 上 优雅 的 
气质 ， 是 我 从 未 见 过 的 。 举 手 投 足 间 ， 她 全 身上 下 似乎 仅 有 一 丝 波 
， 连 脖子 都 没有 动 ， 只 是 稍稍 低 了 头 。 


“陌生 的 来 客 ， 为 何 你 会 如 此 害怕 ? ?她 又 问 了 一 过。 她 甜美 的 声 
， 好 似 一 段 美 妙 的 首 乐 ， 轻 柔 无 比 ， 都 义 走 了 我 的 现 。“ 莫 非 是 我 的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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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 让 男人 感到 害怕 吗 ? 那 看 来 男人 们 真是 变 了 许多 ， 与 从 前 大 不 一 
样 啊 ! ”她 转 过 喘 去 ， 举 止 则 透 着 一 丝 娇媚 。 她 举 起 了 一 只 腹 膊 ， 完 美 
地 展示 了 她 那 一 头马 法 亮丽 的 长 发 。 满 头 青 丝 披 在 她 雪上 日 的 长 袍 上 ， 
如 法 色 的 瀑布 一 海 而 下 ， 垂 在 她 穿着 凉鞋 的 脚 边 。 


"HR, VEREOR! 是 您 的 类 丽 ， 令 我 尺 怒 不已 ，” 我 谦逊 地 回 管 
道 ， 完 全 不 知道 要 说 什么 ， 我 还 在 想 我 刚刚 说 的 话 ， 这 时 我 昕 到 一 直 
跪拜 在 地 上 的 彼 拉 里 低 声 说 道 , “不 错 ， 我 的 狮 狂 ， 说 得 不 错 。” 


“看 来 男人 还 慌 得 怎么 用 这 些 思 续 的 话 来 奉承 女人 。 古 吧 ? , ”她 
RERE, KE HMRI, “你 害怕 ， 是 因为 我 的 眼睛 能 看 透 你 
的 心 ， 所 以 你 会 感到 害怕 。 不 过 ， 作 为 一 个 女人 ， 我 会 原 访 你 的 谤 
言 ， 因 为 你 所 说 的 话 不 过 是 出 于 礼 狐 。 现 在 ， 告 诉 我 ， 你 们 十 怎么 来 
到 这 个 住 在 洞穴 中 的 国家 的 ? 这 里 到 处 都 是 沼 洋 ， 政 恶 之 物 ， 满 是 死 
气 沉沉 的 古老 幽灵 。 你 们 来 这 里 是 为 了 什么 ? 你 们 是 怎样 从 那个 满 是 
虚 仿 、 虚 情 假意 打招呼 的 世界 ， 来 到 这 个 ‘不 可 违背 的 她 的 国家 ? T 
诉 我 ， 你 们 是 怎么 知道 我 说 的 语言 的 ? 这 是 种 古老 的 语言 ， 是 古代 叙 
ANLE o RIERS AIIE? 你 看 到 了 ， 我 住 在 洞穴 里 ， 和 和 死人 生活 
在 一 起 。 我 并 不 了 解 男 人 ， 也 不 层 去 了 解 。 哦 ， 阳 生 人 ， 你 可 知 这 些 
年 来 ， 我 都 是 活 在 我 的 回忆 之 中 。 而 我 的 回忆 ， 已 安葬 在 我 的 双手 
中 。 听 说 ， 人 类 的 后 代 都 是 目 己 走 上 不 归 路 的 ， 这 话 果 然 不 假 。” 她 那 
动听 的 声音 在 颤 拌 ， 随 后 叹 了 口气 ， 叹 居 声 如 小 乌 的 叫 声 般 轻 软 。 突 
然 ， 她 看 到 了 还 跪拜 在 地 上 的 彼 拉 里 ， 想 起 要 注意 作为 女王 的 仪态 。 


“ 啊 ! 你 在 这 儿 啊 ， 彼 拉 里 。 告 诉 我 ， 事 情 是 怎么 在 你 的 领地 出 差 
错 的 ? 你 确实 把 我 的 这 些 客人 都 安顿 好 了 ， 但 是 你 和 男 一 个 人 却 差 点 
被 那些 野 理 人 扔 进 锅 里 起 了 吃 了 。 要 不 是 你 的 部 下 和 其 他 人 冒险 与 那 
些 野蛮 人 殊死 搏斗 ， 他 们 也 都 得 死 。 而 对 于 已 死 之 人 ， 我 也 无 能 大 
力 。 知 道 这 意味 着 什么 吗 ， 彼 拉 里 ? 你 说 ， 我 是 不 是 应 该 把 你 交 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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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声音 中 充 不 着 怒气 ， 回 荡 在 这 冰冷 的 岩石 洞 中 。 我 想 ， 我 都 看 
见 她 面纱 后 面 ， 冒 着 怒火 的 双眼 。 可 怜 的 彼 拉 里 ， 我 一 直 痢 觉得 他 是 
一 个 无 所 长 惧 的 人 ， 现 在 却 因为 她 的 话 吓 得 发 拌 。 


"HE! 我 的 女王 殿下 ! "他 说 道 ， 连 头 都 不 敢 抬 起 来 。“ 哦 ， 殿 下 |! 
您 古 这 般 仁 枇 伟大 ， 而 我 不 过 是 您 忠诚 的 仆人 罢了 ， 我 会 永远 效忠 于 
您 。 女 王 磺 下 ， 这 真是 我 的 无 心 之 失 ! 这 都 怪我 那些 不 服从 命令 的 部 
下 ， 都 是 他 们 的 错 ! 带领 他 们 前 进 的 那个 女人 ， 您 的 客人 乔 布 对 她 是 
不 届 一 顾 的 。 要 不 是 因为 他 们 听 了 那个 女人 的 话 ， 他 们 束 不 会 不 守 规 
答 ， 也 不 会 想 把 那些 个 又 黑 又 胖 的 卫生 人 给 吃 了 。 束 是 那个 了 生 人 ， 
把 您 的 客人 ， 独 狮 和 现在 生 痢 病 的 狮子 市 到 这 儿 来 的 。 他 们 又 从 未 听 
您 所 及 过 这 些 黑 人 的 事情 。 但 是 当 狸 独 和 狮子 见 到 他 们 的 所 作 所 为 ， 
他 们 殊 把 那 女 人 给 杀 了 ， 为 了 安抚 那个 黑人 差点 收 丢 进 钢 里 河 所 受到 
的 惊吓 ， 还 杀 了 他 们 的 侍从 。 然 后， 那些 个 邪 恶 的 人 ， 就 古 那 些 住 在 
洞穴 里 的 恶魔 的 孩子 ， 他 们 为 了 吸血 都 病 了 ， 他 们 飞 到 狮 季 、 狸 狮 和 
猪 的 脖子 上 。 但 是 他 们 勇敢 地 与 恶魔 搏斗 ， 征 的 ， 他 们 像 个 男人 一 样 
地 在 搏斗 。 他 们 杀 死 了 不 少 恶魔 ， 才 保住 了 性 命 ， 后 来 我 前 往 香 救 了 
他 们 。 那 些 个 恶魔 ， 我 已 经 把 他 们 押送 到 科 尔 山 附近 ， 都 押送 到 了 ， 
等 候 女 王 殿 下 您 的 裁决 。” 


“好 了 ， 彼 拉 里 ， 我 知道 了 。 明 天 我 会 在 大 堂上 处 决 他 们 ， 不 必 害 
介 。 尽 管 很 难 ， 但 我 会 原 访 你 所 犯 下 的 错 ， 这 都 是 看 在 你 把 你 的 领地 
管理 有 功 的 份 上 。 下 去 吧 。” 


彼 拉 里 起 吴 跪 坐 ， 满 心 欢喜 地 接受 了 文王 的 旨意 。 他 把 头 低 得 贴 
地 板 更 近 了 些 ， 人 花白 的 胡须 都 能 扫 过 地 板 ， 用 着 同样 的 方式 看 出 了 房 
间 。 当 他 消失 在 门帘 外 时 ， 我 才 意 识 到 ， 整 个 房间 ， 只 剩 下 我 与 这 个 
可 怕 却 义 极 为 迷人 的 人 了 。 


1. .大 公 : ASRA AR e (译文 注 ) 


精 加 强 的 葡萄 酒 ， 只 有 和 葡萄牙 多 罗 河 地 区 出 产 的 这 种 加 强 酒精 酒 
槟 一 样 这 个 名 字 是 有 专 有 权 的 ， 其 他 国家 和 地 区 不 得 使 


. 波 特 酒 : 一 种 酒 
可 以 使 用 波 特 酒 这 个 名 字 ， 跟 姑 


Je (译文 注 ) 

.里 拉 琴 ， 上古 希 腊 的 一 种 弦乐器 ， 琴 身 作 U 形 。 (译文 注 ) 
. .教堂 小 经 简称 “小 经 >， 是 欧洲 基督 教 传统 教堂 建筑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位 于 教堂 
中 殿 的 两 侧 。 常 见于 主教 座 堂 以 及 其 他 大 型 教堂 ， 通 过 在 教堂 中 殿 两 侧 加 设 教堂 小 经 来 
加 强 教堂 中 厅 的 空间 效果 ， 从 而 突出 十 字形 的 一 臂 ， 形 成 典型 的 拉丁 十 字 平 面 教堂 。 


(译文 注 ) 


d 


第 十 三 章 
揭 开 面纱 的 艾 莎 


“好 了 ，” 她 说 ，“ 他 已 经 走 了 ， 那 个 留 着 花白 胡子 的 老 糊涂 ! I, 

人 这 一 幸子 学 到 的 东西 实在 是 少 得 可 怜 啊 ! 人 类 学 习 知 识 的 方法 就 像 
是 用 目 己 的 双手 收集 水 ， 但 是 与 此 同时 ， 知 识 也 像 水 一 样 从 指 间 流 
走 。 一 个 人 打 湿 了 双手 ， 看 起 来 却 像 是 沾 满 了 露珠 ， 那 群 昕 春 的 人 看 
到 他 怠 会 大 叫 ,看 呐 ， 他 真是 个 充满 智 疗 的 人 ! ;难道 不 是 这 样 吗 ? 
话说 ， 他 们 都 是 怎么 会 叫 你 的 ? 彼 拉 里 说 叫 你 ' 狸 独 '? ”她 笑 了 , “不 过 
这 些 缺 乏 想 象 力 的 野蛮 人 就 是 这 样 ， 用 飞禽 走 骨 的 名 字 给 人 取 外 号 。 

在 你 的 国家 ， 其 他 人 是 怎么 称呼 你 的 呢 ， 阳 生 的 来 客 ? ” 


“他 们 都 叫 我 专利 ， 女 王 殿 下 。? 我 答 道 


“ 霍 利 ，” 她 略 带 吃力 地 读 着 我 的 名 字 ， 但 口音 迷人 ,“' 霍 利 ;* 这 个 
名 子 有 什么 含义 吗 ? ” 


“ 埠 利 :是 种 荆 琼 的 名 字 。” 我 管道 


“是 这 样 啊 ! 你 长 得 确实 像 古 棵 长 着 刺 的 树 。 你 强壮 、 丑 陋 。 我 没 
看 错 的 话 ， 你 是 个 内 心 诚实 ， 值 得 依靠 的 人 ， 还 是 个 有 思想 的 人 。 别 
站 在 那儿 ， 管 利 ， 跟 我 进来 ， 坐 在 我 届 边 ， 你 不 必 像 那些 奴隶 一 般 抱 
到 我 的 面前 。 他 们 对 我 的 潜 拜 与 敬 划 ,早已 让 我 心 生 厌倦 。 当 他 们 令 
我 烦 扰 之 时 ， 我 束 把 他 们 都 化 死 ， 这 对 我 而 言 简 直 易 如 反 掌 。 然 后 殉 
看 着 剩 下 那些 人 吓 得 脸色 敏 日、 心智 大 乱 。? 她 洛 晶 的 手 掀起 了 帘 幕 ， 
让 我 进去 。 


RMH EE TEE o ANULAREA!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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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丈 像 是 一 上 腿 请 录 。 在 漂亮 的 灯 音 沉香 下 ， 灯 光 显 得 十 分 柔和 ， 择 
中 和 帘 戎 上 满 一 股 幽香 。 她 的 秀 发 ， 和 她 身上 穿 的 这 喘 日 纱 圣 衣 ， 
也 似乎 味 艇 着 香气 。 进 了 这 间 小 房间 后 ， 我 无 措 地 站 在 那儿 。 


“ 坐 吧 ，” 她 指 着 那 张 长 塌 说 , “你 又 没有 什么 理由 会 惧怕 我 。 束 算 
你 有 ， 这 奴 惧 感 也 不 会 持续 太 久 ， 因 为 我 会 马上 把 你 给 杀 了 “。 上 所 以 ， 
放 轻 松 。” 


RELET KAA, PARMAR RKA LABA, 
eE EKRA o 


JIE, A, WA, “告诉 我 你 怎么 会 说 这 种 阿拉 伯 语 ? 我 是 个 
阿拉 伯 人 ， 这 可 是 我 的 母语 ， 只 有 : 真 阿 拉 伯 人 里 ( 阿 拉 伯 人 中 的 一 
族 ) ， 还 有 我 们 的 父辈 亚 瑞 贝 一 族 ， 和 康 坦 的 后 代 才 会 这 门 语言 。 我 
出 生 在 厄 扎 尔 ， 亚 曼 的 一 座 美丽 而 古老 的 城市 。 但 你 说 的 阿拉 伯 语 与 
我 们 过 去 的 不 同 ， 我 曾 听 过 哈 米 尔 部 落 所 说 的 阿拉 伯 语 ， 甜 美 而 极 富 
韵律 ， 而 你 却 没有 。 有 些 词 似乎 也 有 了 变化 ， 就 像 是 这 些 阿 玛 哈 格 说 
的 阿拉 伯 语 。 他 们 真是 站 污 了 纯正 的 阿拉 伯 语 ， 贬 低 了 它 的 价值 。 所 
以 和 他 们 说 话 时 ， 我 不 得 不 说 另 一 种 阿拉 伯 语 。” 当 

“因为 我 学 过 ，” 我 答 道 ，“ 是 很 多 年 前 的 事 了 。 在 埃及 和 其 他 地 方 
也 有 人 使 用 这 门 语言 。” 


“还 有 人 在 使 用 这 上 门 语言 。 那 么 ， 埃 及 这 个 国家 还 在 ? 那 现在 征 哪 
位 法 老 掌 权 ? 是 波斯 的 奥 切 斯 一 族 的 法 老 吗 ? 阿 羔 曼 那 斯 一 族 应 该 失 
势 了 吧 ， 应 该 是 奥 切 斯 一 族 当政 了 。” 


高 
E 
起 
Ex 


“波斯 人 已 经 离开 埃及 将 近 两 千年 了 ， 而 后 埃及 便 由 托 勒 密 人 掌 
权 ， 接 下 来 就 是 罗马 人 。 后 来 双 有 其 他 族人 活跃 在 埃及 ， 在 尼罗河 边 
掌握 看 统治 大 权 ， 在 他 们 大 势 过 了 以 后 义 纷 纷 落 败 。” 我 满心 悍 你 地 管 
i, “您 难道 不 知道 波斯 王 亚 达 巷 西 吗 ? ” 


她 笑 了 笑 ， 没 有 作答 。 我 又 感到 有 阵 莫 名 的 寒意 侵 黎 全 身 。"“ 那 么 
希腊 呢 ，” 她 问 ,，“ 希 腊 这 个 国家 还 在 吗 ? 我 喜欢 布 腊 人 ， 那 时 候 他 们 
都 长 得 那 般 俊美 ， 又 部 十 分 聪明 。 尽 管 如 此 ， 却 大 都 太 过 冲动 浮躁 。” 


ER, REE, “希腊 这 个 国家 还 在 。 不 过 现在 ， 硕 腊 昌 还 是 个 
大 民族 ， 但 与 过 去 不 同 ， 现 在 的 希腊 只 不 过 是 其 过 往 的 拙劣 模仿 二 
Y o ? 


“这 样 啊 ! 那 布 伯 来 人 还 生活 在 耶路撒冷 吗 ? 那 位 开明 的 王 所 建造 
的 古 神 殿 还 在 吗 ? 那 座 古 神殿 还 在 的 话 ， 现 在 人 们 是 在 供奉 哪 一 位 神 
明 呢 ? 他们 的 弥 赛 亚 时 来 解救 他 们 了 吗 ? 他 们 一 直 大 肆 宣 扬 ， 高 声 预 
言 弥 赛 亚 的 到 来 。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是 不 是 已 经 统治 世界 了 ? ” 


“ 狐 太 人 已 经 四 分 五 裂 ， 离 开 了 耶路撒冷 。 现 在 狐 太 人 散落 在 世界 
各 个 角落 ， 除 了 耶路撒冷 。 至 于 硕 律 王建 造 的 那 座 古人 神 殿 一 一 ” 


KEE? ”她 说 , “我 不 知道 硕 律 王 ! 不 过 ， 你 继续 吧 。” 


“罗马 人 已 把 那 座 证 神殿 烧 驱 ， 罗 马 人 的 老鹰 际 在 那 座 证 神殿 的 废 
起 上 飞 来 飞 去 。 而 古巴 勒 斯 坦 南部 现在 已 经 变 成 了 一 片 沙漠。” 


“这 样 啊 ! 他 们 曾 古 个 伟大 的 民族 ， 那 些 罗 瑟 人 束 这 样 目 生 目 炎 
了 。 聊 ， 这 或 许 就 是 他 们 的 命运 吧 ， 他 们 成 为 了 目 己 所 饲养 的 磨 的 猪 
4 ^ feti f Az REL! ” 


“他 们 制造 出 了 沙漠 ， 却 称 之 为 和 平 。” 我 说 道 。 


“ 啊 ， 你 还 会 说 拉丁 语 ! ”她 惊讶 地 说 道 , “这 些 天 来 ， 一 直 有 个 奇 
怪 的 声音 在 我 耳 边 环绕 。 对 我 来 说， 你 的 声音 束 像 是 罗马 人 一 样 ， 从 
未 减弱 过 。 是 谁 写 下 了 这 些 话 ? 我 从 没 听 过 这 名 谚语， 但 这 句 话 确实 
像 是 那个 伟大 的 民族 会 说 出 的 。 我 似乎 已 经 找到 了 一 个 博学 的 人 , 一 
个 真正 用 目 己 的 双手 盛 水 ， 真 正 掌握 了 这 个 世界 学 识 的 人 。 那 你 会 说 
布 腊 语 吗 ? ” 


“是 的 ， 女 王 殿 下 ， 我 还 会 一 点 硕 伯 来 语 ， 但 说 得 不 是 很 好 。 这 些 
语言 现在 都 已 经 消失 了 。” 


她 像 个 孩子 般 高 兴 地 芍 党 。"“ 哦 ， 霍 利 ! 事实 上 ， 虽 然 你 像 哥 丑陋 
的 树 ， 但 你 是 个 充满 智慧 的 人 。?” 她 说 ,“ 我 讨厌 那些 犹太 人 ， 他 们 况 
敢 在 我 为 他 们 教授 我 的 哲学 思想 时 ， 把 我 叫 作 * 异 教徒 :! 那 他 们 的 弥 
Sx NOR SUR] T?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是 不 是 统治 世界 了 ? ”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来 了 ，? 我 茶 敬 地 回答 了 她 , “但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实 在 
可 怜 ， 地 位 又 十 分 卑贱 。 他 的 存在 对 于 犹太 人 而 言 ， 有 与 没有 都 是 一 
样 的 。 他 们 项 至 鞭打 他 们 目 己 的 弥 赛 亚 ， 把 他 钉 死 在 十 字 困 上 “。 不 
过 ， 他 说 的 话 和 他 的 作品 流传 下 来 了 ， 他 束 是 上 帝 的 儿子 。 事 实 上 ， 
现在 他 确实 统治 着 大 半 个 世界 ， 不 过 不 是 通 过 建立 一 个 世界 帝国 。” 


“| 阿 ， 那 些 内 心 凶 残 的 野 狼 ! ”她 说 , “这 些 人 只 是 跟着 自己 的 感觉 
走 ， 信 仰 众多 神明 ， 于 是 贪 禁 也 与 日 俱 增 ， 变 成 了 一 盘 散 沙 。 我 深 知 
他 们 恶心 的 嘴脸 。 所 以 ， 是 他 们 把 自己 的 弥 赛 亚 钉 死 在 了 十 字 架 上 ? 
我 相信 他 们 是 做 得 出 这 种 事 的 。 就 算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是 圣灵 之 子 ， 我 们 
先 暂且 不 谈 他 是 不 是 真 的 就 是 圣灵 之 子 ， 对 他 们 也 是 无 济 于 事 。 只 
神明 出 现时 没有 盛况 之 景 ， 没 有 丝毫 神力 ， 他 们 根本 就 察觉 不 到 有 神 
明 的 到 来 。 他 们 是 造物 主 选 中 的 民族 ， 是 主 的 化 身 ， 他 们 还 把 造物 主 
称 为 耶和华 。 唉 ， 他 们 也 是 巴 力 针 和 亚 斯 塔 禄 时 的 子 民 ， 同 时 还 是 埃 
及 众多 神明 的 追随 者 。 犹 太 人 的 胃口 真 大 啊 ! 任何 能 给 他 们 带 来 财富 


与 权力 的 事物 ， 他 们 都 想 要 。 所 以 ， 就 因为 他 们 的 弥 赛 亚 化 喘 作 喘 份 
低 贱 之 人 ， 他 们 都 能 把 他 们 目 己 的 弥 赛 亚 钉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 而 现在 ， 
他 们 都 失散 在 世界 的 各 个 角落 了 ! 哄 呀 ， 我 没 记 错 的 话 ， 这 正 应 了 他 
们 的 一 位 预言 家 所 说 的 话 。 算 了 ， 让 他 们 走 吧 。 那 些 犹太 人 念 了 我 的 
心 ， 是 他 们 让 我 开始 用 一 种 恶毒 的 眼光 来 看 这 个 世界 。 唤 ， 他 们 还 将 
我 驱赶 到 这 个 训 芜 的 地 方 。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族人 ， 是 一 个 比 犹太 人 更 为 
古老 的 民族 。 我 本 可 以 在 耶路撒冷 给 他 们 传授 知识 ， 他 们 却 剖 我 扔 石 
头 。 聊 ， 束 在 那 座 古 神 殿 的 门 前 ， 那 些 胡 子 花 日 的 伪 君 子 ， 还 有 那些 
犹太 教 和 祭司， 竟然 教唆 在 场 的 犹太 人 冲 我 扔 石头 ! 看 来 ， 这 正 是 预示 
了 他 们 如 今 这 个 下 场 的 印记 ! ”她 突然 把 包 在 她 圆润 的 腹 膊 上 的 薄 纱 拉 
起 来 ， 指 给 我 看 她 腹 及 上 的 一 个 小 伤 六 ， 她 那 如 牛奶 般 丝 滑 的 肌肤 凸 
显得 伤痕 更 红 了 。 


我 巧 缩 地 后 退 了 一 步 。 


“请 见谅 ， 女 王 殿 下 ，” 我 说 ，“ 我 有 些 困惑 ! 自从 犹太 人 的 弥 赛 亚 
被 钉 死 在 在 各 各 他 (党 的 十 字 架 上 ， 距 今 已 过 了 将 近 两 千年 。 那 您 怎 会 
在 犹太 人 的 弥 赛 亚 出 现 之 前 ， 就 给 犹太 人 教授 哲学 课 呢 ? 您 是 位 没有 
神力 的 女人 ， 一 个 普通 女人 怎 会 活 了 两 千 多 年 ? Ü mmc. 
KERT? ” 


她 育 靠 着 长 场 ， 我 再 次 感受 到 她 面纱 后 的 那 双 眼睛 在 审视 着 我 ， 
想 要 看 透 我 的 心 。 


“ARW! ?她 终于 开口 说 话 了 ， 语 速 缓慢 ， 话 语 从 容 , AR, X 
世界 上 还 有 你 不 知道 的 事 。 你 和 那些 犹太 人 一 样 ， 对 那些 人 的 死 都 深 
信 不 疑 ， 是 吗 ? 我 告诉 你 吧 ， 他 们 根本 没 死 。 这 世上 本 束 没 有 死亡 ， 
只 有 变化 ， 看 ! ”她 指 给 我 看 宕 壁 上 的 那些 屠 刻 的 壁画 。“ 六 千年 前 ， 
在 盖 疫 驱 灰 了 这 个 民族 之 前 ， 这 个 雕刻 了 这 些 壁 画 的 伟大 民族 就 已 经 
履 到 了 ， 但 这 并 不 代表 他 们 的 灭 志 ， 他 们 现在 依然 活着 。 愁 但， 这 一 


刻 ， 他 们 的 灵魂 正在 朝 我 们 逼近 ，” 她 朝 四 周 看 了 看 ,“ 有 时 我 甚至 觉 
得 我 能 看 到 他 们 o n 


“是 的 ， 但 全 世界 都 觉得 他 们 已 经 死 了 。>” 


“ 聊 ， 这 只 是 暂时 的 。 其 实 他 们 不 过 是 经 历 轮 回 ， 继 续 活 在 世上 。 
而 我 ， 是 的 ， 就 是 我 ， 艾 莎 因 ， 这 便 是 我 的 名 字 ， 陌 生 的 来 客 。 我 千 
诉 你 ， 我 现在 在 这 里 ， 就 是 在 等 我 所 爱 的 那个 人 ， 再 次 重生 出 现 。 我 
停留 在 这 里 ， 就 十 为 了 等 他 来 找 我 。 我 知道 ， 他 是 一 定 会 来 这 儿 的 ， 
所 以 只 有 在 这 里 ， 只 有 在 这 个 地 方 ， 我 才能 与 他 再 次 相 见 。 怎 么 样 ， 
你 能 相信 吗 ? 我 这 么 一 个 富有 权力 的 人 ,会 比 希腊 神 海伦 (局 更 为 狐 
美 ， 正 是 那 位 人 们 一 直 歌颂 其 美貌 的 那 位 海伦 。 我 比 所 罗 门 起 更 加 智 
营 博 学 ， 我 知晓 地 球 的 奥秘 ， 知 道 这 世界 上 最 诗 有 的 货源 是 什么 ， 并 
能 将 其 为 我 所 用 。 我 甚至 能 暂时 克服 变化 ， 也 就 是 你 们 口中 的 死亡 。 
阳 生 的 来 客 ， 怎 么 样 ? 你 会 不 会 觉得 ， 我 在 这 儿 不 过 是 与 一 群 比 野 兽 
更 低 贱 的 野 训 人 为 伍 标 了 ? ” 


“当然 不 是 。?" 我 谦逊 地 答 道 。 


“我 是 在 这 儿 等 竺 我 的 所 爱 之 人 。 愁 人， 在 你 们 看 来 我 这 一 生 充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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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寿 是 我 死 了 ， 我 与 他 之 间 必 会 有 一 墙 我 无 法 造 越 的 高 场 ， 我 害怕 
这 样 的 事情 发 生 。 在 恒星 副 旋 的 宇宙 里 ， 总 是 很 容易 迷失 导 找 的 方 
问 。 但 这 天 终 客 征 会 来 的 ， 即 便 再 过 五 千 多 年 ， 即 便 这 五 千 多 年 消 
授 、 融 入 时 间 的 长 河 ， 连 最 后 一 缕 云 彩 都 被 党 学 在 黑夜 的 阴影 之 下 。 
又 或 许 ， 吕 在 明天 ， 我 心爱 的 他 整 会 再 次 诞生 于 世 ， 他 会 遵循 着 一 条 
水 不 可 能 被 打 破 的 法 则 ， 到 这 儿 来 找 我 ,我们 以 前 就 是 在 这 儿 相 识 
的 。 束 算 我 曾经 伤害 过 他 ， 但 他 一 定 会 对 我 心软 的 。 就 算 他 认 不 出 
我 ， 他 也 会 因为 我 的 美 狐 而 爱 上 我 的 。” 


在 那 瞬间 ， 我 已 经 尺 讶 地 哑 然 失言 了 ， 答 不 出 话 。 这 件 事 已 大 大 
超出 了 我 的 理解 能 


“即便 如 此 ， 女 王 殿 下 ，” 我 终于 开口 说 了 话 ,“ 知 您 所 言 属实 ， 我 
们 人 类 就算 是 经 历 生 死 轮 回 ， 存 在 于 世 ， 这 与 您 怎 可 相提并论 ! ”我 一 
说 到 这 里 ， 她 的 神情 变 得 严肃 起 来 ， 我 再 次 感受 到 面纱 后 她 那 犀利 的 
目光 。“ 您 ，” 我 继续 害怕 地 说 道 ,“ 您 可 是 长 生 不 老 啊 ! ” 


“的 确 如 此 ! ?她 说 ,“ 我 之 所 以 能 够 长 生 不 老 ， 一 半 是 因为 运气 ， 
半 是 因为 学 识 ， 我 破解 了 这 个 世界 上 最 大 的 秘密 之 一 。 告 诉 我 ， 客 
人 ， 人 为 什么 无 法 暂时 延长 目 己 的 生命 ? 在 生命 的 长 河中 ， 一 万 年 ， 
两 万 年 或 是 五 万 年 是 什么 概念 ” 可 为 什么 ， 数 万 年 的 时 间 里 ， 却 如 此 
少见 一 座 山峰 因为 长 时 间 受 风雨 侵蚀 而 变 矮 变 小 ? 两 千年 了 ， 这 些 山 
洞 却 达 无 变化 。 唯 一 改变 的 就 是 山中 的 野 胃 ， 还 有 那些 野 蛋 人。 这 事 
儿 并 没有 神奇 之 处 ， 你 明日 吗 ? 神奇 之 处 束 在 于 生命 本 映 ， 而 不 在 于 
生命 的 延长 。 和 人 类 一 样 ， 大 目 然 也 有 其 主 有 生命 力 的 灵魂 。 人 类 有 是 
大 目 然 的 孩子 ， 目 会 发 现 大 目 然 的 灵魂 所 在 ， 与 大 目 然 共 呼 吸 ， 共 生 
存 。 人 类 无 法 永生 ， 因 为 束 连 大 目 然 部 无 法 做 到 这 一 点 ， 大 目 然 也 终 
有 死去 的 一 天 ， 束 连 月 之 也 会 死 。 我 的 意思 是 ， 大 卓然 必然 会 有 死亡 
的 时 候 ， 或 者 说 是 改变 存在 的 形式 而 沉睡 下 去 ， 等 到 时 机 到 来 ， 再 次 
复苏 。 但 大 目 然 会 在 什么 时 候 死 去 呢 ? 我 相信 ， 至 少 不 是 现在 。 只 
大 目 然 还 活着 ， 知 晓 她 秘密 的 人 也 会 与 她 共生 存 。 我 并 非 是 知晓 大 目 
然 的 所 有 秘密 ， 只 是 一 部 分 轻 了 ， 但 是 比 任 何人 知道 的 都 多 。 我 知道 
现在 对 你 来 说 这 事 儿 看 起 来 很 神秘 ， 所 以 我 并 不 会 立马 说 服 你 去 相 
信 。 下 次 我 有 心情 的 话 ， 我 会 再 与 你 细 细 道 来 。 但 也 许 ， 我 再 也 不 会 
想 谈 论 此 事 了 。 要 不 是 我 得 知 了 你 们 这 一 路 吏 是 要 来 这 儿 的 ， 这 才 救 
了 你 们 ， 你 们 一 定 会 被 那些 野人 技 进 锅 里 给 都 了 。 那 你 想 不 想 知道 ， 
我 是 如 何 得 知 这 一 事 的 呢 ? ” 


E, LERT! "我 无 力 地 答 道 。 


“你 好 好 看 看 这 水 。? 她 指 痢 那个 像 录 眼 般 盛 水 的 右 亚 ， 同 前 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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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起 号 端详 ， 看 到 水 立马 变 黑 了 ， 之 后 水 又 变 清 了 ， 这 一 切 我 看 
得 真 真切 切 。 我 的 所 见 所 闻 ， 都 倒影 在 水 中 。 我 们 的 船 行驶 在 那 条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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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回 过 神 来 ， 觉 得 又 惊 又 慌 ， 口 中 大 喊 这 是 魔法 ， 我 竟然 再 次 看 
到 这 些 景象 ， 这 些 曾 经 真实 发 生 过 的 景象 


"A, ^. EUN], AE, “这 不 是 魔法 ， 这 不 过 是 大 上 昧 的 把 戏 概 
了 。 这 世上 根本 就 没有 魔法 ， 我 只 不 过 是 知晓 了 一 些 大 目 然 的 奥义 。 
这 水 正 是 我 的 镜子 ， 我 可 以 在 这 水 中 ， 看 到 所 有 发 生 过 的 事情 ， 但 我 
不 是 经 常会 想 看 。 在 这 水 中 ， 我 可 以 给 你 看 看 你 的 曾经 ， 你 在 这 里 的 
经 历 ， 看 看 我 想 知 道 ， 或 是 你 已 经 知道 的 。 只 要 是 你 脑 中 想到 ， 我 都 
可 以 让 其 显现 在 这 水 面 上 。 我 并 非 知 晓 所 有 大 目 然 的 秘密 ， 比 如 我 无 
法 预知 未 来 。 预 知 未 来 古 个 古老 的 秘密 ， 但 我 却 没 能 找到 。 早 在 几 个 
世纪 前 ， 在 阿拉 伯 半 岛 和 埃及 的 男 耻 整 知 道 了 这 一 秘密 。 有 天 ， 我 突 
然 想起 了 那 条 古老 的 运河 ， 我 二 十 图 左右 时 曾 坐 船 到 过 那里 ， 我 吏 想 
要 再 看 看 。 当 我 在 水 中 看 到 那 条 运河 时 ， 束 看 到 了 你 们 三 个 在 拉 着 一 
条 船 ， 还 有 个 在 船上 睡觉 的 年 轻 人 ， 我 虽 没 看 到 他 的 脸 ， 但 看 得 出 他 
征 个 谦 谦 少年 。 正 是 这 样 的 机 缘 巧 合 ， 我 才 会 出 手 救 了 你 们 ， 所 以 你 
们 现在 安然 无 盖 。 不 过 你 得 跟 我 说 说 这 个 年 轻 人 ， 就 是 彼 拉 里 把 他 叫 
做 狮子 的 那个 人 。 我 本 也 想 召 见 他 ， 不 过 他 好 像 病 得 很 重 ， 你 还 说 他 
古 发 烧 了 ， 还 在 那 场 争 斗 中 受 了 伤 。” 


“他 病 得 很 重 ，? 我 难过 地 答 道 , “您 能 为 他 做 些 什么 吗 ， 女 王 殿 
下 ? 你 是 这 般 的 无 所 不 知 ! " 


“我 当然 能 帮 有 到 他 ， 我 会 把 他 治 好 的 。 你 怎 会 如 此 担忧 他 ? 看 来 你 
很 爱 他 ， 你 是 他 的 父亲 吗 ? ” 


(WERFT, KERT! 我 需要 把 他 市 到 您 的 面前 吗 ? ” 
“不 用 ， 他 发 烧 多 久 了 ? ” 


“已 经 第 三 天 了 。” 


“好 ， 让 他 躺 着 再 休息 一 天 吧 ， 或 许 他 自己 便 会 痊愈 的 ， 这 是 最 好 
的 。 我 给 他 开 的 药方 ， 或 多 或 少 都 会 让 他 落下 病根 的 。 要 是 到 了 第 二 
天 上 晚上， 他 开始 发 烧 的 那个 时 刻 他 还 是 没 好 的 话 ， 我 便 会 去 为 他 治 
病 。 现 在 是 谁 在 照顾 他 呢 ? ” 


“我 们 的 一 个 仆人 ， 是 个 日 人 ,人 彼 拉 里 管 他 叫 猪 。 还 有 ， ”我 有 些 
犹 静 地 管道 ,“ 一 个 叫 尤 丝 坦 的 寻 女 ， 古 个 长 相 俊 美的 寻 女 。 她 第 一 服 
见 到 利 奥 ， 玖 冲 上 去 抱 住 了 他 ， 之 后 便 一 直 跟 在 利 奥 的 映 边 。 我 可 以 
理解 的 ， 女 王 殿 下 ， 这 或 许 旦 您 的 子 民 的 一 种 风俗 吧 。” 


“我 的 子 民 ? 别 跟 我 提 他 们 ! ?她 急忙 答 道 , “这 些 奴 隶 不 是 我 的 子 
民 ! 他 们 不 过 是 我 在 等 待 解救 之 日 的 到 来 期 间 ， 能 够 听从 我 的 命令 的 
走狗 过 了 。 至 于 他 们 的 那些 风俗 ， 我 也 无 能 为 力 。 别 叫 我 女王 殿下 
了 ， 霍 利 ， 我 大众 了 茶 维 话 还 有 这 些 头 稀 ， 叫 我 艾 莎 。 我 喜欢 昕 别人 
叫 我 的 名 字 ， 这 听 起 来 很 甜美 ， 让 我 觉得 和 过 去 一 样 。 至 于 这 个 尤 丝 
坦 ， 我 对 她 没什么 印象 。 是 我 要 提防 的 那 位 姑 奶 吗 ? 我 还 警告 过 她 的 
那 位 ? 她 是 不 是 ? 等 等 ， 让 我 看 看 。? 她 回 前 弯 腰 ， 用 手 拂 过 水 面 ， 专 
注 地 看 着 。“ 看 ，” 她 轻声 说 道 , “是 这 个 人 吗 ? ” 


我 看 着 平静 的 水 面 上 ， 倒 映 出 了 苑 思 坦 优 雅 的 轮廓 。 她 正 这 着 
腰 ， 神 情 误 柔 地 看 着 号 下 的 人 什么， 栗色 的 头发 落 在 了 右 户 上。 


“是 的 ， 是 她 。” 我 低 声 答 道 ， 就 算是 再 次 见 到 这 般 不 同 寻 常 的 景 
象 我 仍 是 感到 疑惑 。“ 是 她 在 守 着 睡 着 的 利 奥 。” 


AR! ” 艾 莎 不 在 意 地 说 道 ,“ 怎 么 会 这 样 呢 ? 利 奥 正 是 拉丁 语 中 
的 狮子 *'。 彼 拉 里 这 么 巧 给 他 取 了 这 个 名 字 ， 真 古奇 怪 啊 ! ”她 继续 说 
着 ， 目 说 目 话 ,“ 真 怪 ! 看 起 来 那么 像 ， 但 这 不 可 能 啊 ! ”她 不 耐烦 地 
再 次 用 手指 过 水 面 ， 水 又 变 黑 了 。 水 一 变 黑 ， 刚 刚 出 现 的 那些 画面 都 
神奇 地 消失 了 ， 最 后 那 清澈 的 水 面 上 只 倒映 着 烛光 。 


“你 走 前 ， 还 有 什么 想 问 的 吗 ， 霍 利 ? ?她 沉思 了 一 会 儿 问 道 , “这 
里 条 件 人 简陋 ， 那 些 野 让 人 根本 不 知道 文明 社会 的 生活 方式 ， 不 过 你 必 
须 得 住 在 这 里 。 不 过 让 我 真正 心烦 的 不 是 这 些 ， 而 是 食物 。” 她 指 给 我 
看 探 在 那 张 小 桌 子 上 的 水 果 。“ 我 吃 的 也 只 有 这 些 水 采 、 糕 点 和 一 后 
水 。 我 已 经 命令 我 的 从 女 在 外 面 候 着 你 了 。 你 知道 的 ， 她 们 都 是 便 哑 
人 ， 所 以 都 古 最 起 诚 的 仆人 。 对 那些 可 以 读 民 她们 的 表情 ， 看 懂 她 们 
目光 的 人 来 说 ， 她 们 可 真是 省 事 。 为 了 调教 她 们 ， 我 可 是 吃 了 不 少 苔 
头 ， 化 了 我 上 百年 的 时 间 ， 不 过 好 在 我 成 功 了 。 我 曾经 成 功 过 ， 不 过 
那个 人 种 的 人 都 实在 太 丑 了 ， 我 便 让 他 们 目 生 和 目 天 了 。 不 过 现在 ， 你 
也 看 到 了 ， 我 的 侍女 部 很 不 错 。 我 也 曾 试 着 调教 过 巨人 族 ， 但 没 过 多 
久 这 个 人 种 号 被 大 目 然 淘汰 了 ， 最 后 也 消失 了 。 你 还 有 什么 想 问 我 的 
japie 


“ 啊 ， 是 的 ! 还 有 一 事 ， 艾 水 ! ”努力 装 出 一 副 有 底气 的 模样 ， 我 
DERAHE, “我 可 以 看 看 你 的 脸 吗 ? ” 


她 笑 了 起 来 ， 笑 声 如 银 铃 般 动 听 。“ 好 好 想 想 ， 霍 利 ! ”她 管 
i, “你 再 好 好 想 想 ! 你 不 是 读 过 古老 的 硕 膀 神话 吗 ， 难 道 你 不 知道 布 
HH BUB TP ERE SRI? 他 不 就 是 因为 看 了 太 多 的 美人 而 最 后 落得 一 
个 惨死 的 下 场 。 我 者 是 让 你 见 了 我 的 容 有 狐 ， 优 怕 你 最 后 也 会 惨死 的 。 
你 或 许 会 因为 你 永远 得 不 到 我 ， 心 中 默 于 忍 受 因 渔 望 我 所 带 来 的 痛 


苦 。 我 不 属于 任何 人 ， 除 了 他 ， 只 有 他 曾经 拥有 过 我 ， 但 我 却 不 完全 
属于 他 。” 


“你 放心 吧 ， 艾 莎 ! ”我 答 道 ,“ 我 并 不 惧怕 见 到 你 的 美 狐 。 女 子 的 
美 够 不 过 如 鲜 伦 一 般 ， 稍 纵 即 逝 受 了 。 我 对 这 些 浮 华 之 物 ， 已 蝇 无 兴 
趣 。” 


“不 ， 你 错 了 ! "她 说 ,“ 并 非 如 此 ， 我 的 美貌 与 生命 都 不 会 消逝 。 
鲁莽 的 人 啊 ， 如 采 你 还 古 坚 持 的 话 ， 我 便 给 你 看 吧 。 帮 是 之 后 你 的 情 
感 像 埃及 的 驯 马 师 一 般 战胜 了 你 的 理 上 希 ， 由 你 的 情感 控制 了 你 的 思 
想 ， 你 可 不 能 怪我 。 所 有 见 过 我 摘 下 面纱 的 男人 ， 都 对 我 的 美貌 日 思 
夜 想 。 所 以 ， 束 算是 对 着 这 些 野蛮 人 我 也 要 市 着 面纱 ， 好 不 让 他 们 烦 
扰 我 。 或 许 ， 我 斌 该 杀 了 那些 所 有 见 过 我 样 狐 的 男人 。 怎么 样 ， 你 还 
ERA? ” 


“是 的 。?" 我 答 道 ， 我 的 好 奇 心 已 经 战胜 了 我 的 理智 。 


她 举 起 双 辟 ， 我 从 未 见 过 这 般 日 嫩 圆 润 的 腹 彩 。 她 慢 慢 解 开 藏 在 
头发 下 的 衣 扣 ， 那 件 像 了 里 性 布 般 的 大 长 侈 瞬间 挥 落 在 地 ， 我 这 才 看 清 
她 的 号 形 。 现 在 ， 她 只 罕 着 一 间 贴 身 日 色 长 鸳 ， 这 更 加 显现 出 了 她 那 
完 类 而 优雅 的 身 姿 。 超 尘 脱俗 ， 不 食 人 烟 。 那 吴 姿 倒 更 像 旦 蛇 一 般 受 
妙 ， 充 满 兵 力 。 她 的 玉 足 娇小 ， 脚 上 罕 的 是 双 头 鞋 ， 固 定 用 的 鞋 宁 都 
征 金 子 做 的 。 她 的 脚 踩 真是 美 极 了 ， 和 是 连 台 塑 家 做 梦 都 雕刻 不 出 的 模 
样 。 她 的 外 衣 上 系 痢 的 腰 囊 征 金 制 的 双 头 蛇 ， 喘 材 玲 珑 有 致 ， 纯 粹 而 
美好 。 她 的 双手 交叉 放 在 雪白 的 胸 前 。 我 注视 着 她 的 脸 ， 盈 不 僵 张 地 
说 ， 真 古 惊 为 天 人 。 我 一 直 只 是 听闻 何 为 美 大 天仙， 如今 才 算是 共 了 服 
见 到 了 “。 真 是 倾 国 倾城 ， 出 水 天 营 ， 这 般 的 铝 美 真是 徘 恶 啊 ! 至 少 在 
当时 ， 我 立马 想到 的 整 是 罪 屎 。 我 该 用 什么 样 的 套 治 来 形容 她 的 美 ? 
我 真是 完全 无 能 为 力 啊 ! 这 世上 也 许 根 本 不 存在 一 个 人 ， 能 够 用 笔 写 
出 我 所 见 到 的 美 ， 我 现在 的 感受 。 我 或 许 能 摘 写 出 深 簿 动人 的 明眸 ， 
不 同 肤色 的 面容 ， 宽 阔 贯 气 的 前 额 ， 头 发 或 短 ， 或 纤细 ， 或 秀 直 。 但 


这 些 都 不 足以 形容 她 的 类， 她 的 超凡 脱俗 。 大 是 要 形容 她 的 美 ， 我 能 
描述 的 殉 是 她 的 面容 经 人 不 彭 ， 你 可 以 看 见 她 身上 的 旦 室 气 质 。 她 那 
王室 贯 族 般 的 优雅 ， 带 着 天 仙 般 温柔 的 气质 。 那 精致 的 面容 散发 着 
光 ， 好 似 她 带 着 光环 。 我 从 未 想 过 ， 原 来 美 狐 也 可 以 衬托 出 一 个 人 的 
高 贯 ， 昌 说 她 是 暗黑 的 女王 ， 喘 上 并 非 完全 散发 着 女神 的 气质 ， 但 却 
丝 坚 没有 诚 弱 她 高 贯 的 形象 。 我 面前 的 这 位 女 季 ， 看 起 来 最 多 不 过 三 
十 岁 的 年 轻 模 样 ， 青 春 貌 美 ， 略 囊 着 一 股 成 熟女 人 的 魅力 ， 却 义 古 一 
副 未 经 世事 的 样子 ， 但 又 让 人 感觉 她 深 说 悲伤 的 滋味 ， 熟 知 热恋 的 感 
先 。 她 笑 起 来 时 嘴角 有 两 个 酒色 ， 这 上 般 迷人 的 实 容 依旧 无 法 掩盖 罪 有 恶 
与 忧伤 的 六 迹 。 她 那 动 人 的 双眸 ， 仍 内 着 一 丝 右 念 ， 王 族 的 气 场 之 中 
也 带 着 忧伤 的 味道 ， 好 像 在 说 :“ 看 看 我 吧 ， 不 会 有 任何 女人 比 我 更 加 
狐 美 ， 像 我 这 般 永 保 青 春 ， 这 一 半 都 是 神 赐 的。 年 复 一 年 ， 回 忆 一 直 
荣 组 在 我 心头 ， 任 由 情感 文 配 着 我 行动 。 这 么 多 年 来 我 犯 下 的 菲 ， 稳 
尽 的 悲伤 ， 还 不 都 是 为 了 等 竺 救赎 我 的 时 刻 到 来 。” 


有 一 股 我 无 法 抵挡 的 力量 吸引 着 我 ， 让 我 的 目光 一 直 落 在 她 的 双 
眸 上 ， 其 散发 出 的 电流 迷惑 着 我 ， 令 我 渐渐 失去 理 关 。 


她 笑 了 起 来 ， 啊 ， 多 么 动听 的 笑 声 啊 ! 她 朝 我 轻 轻 点 了 个 涉 ， 这 
个 小 动作 所 散发 出 的 性 感 韵味 ， 足 以 令 维 纳 斯 获 然 失色 。 


“鲁莽 的 男人 1! ?她 说 ,“ 你 已 经 像 阿 元 泰 恩 一 样 ， 得 偿 所 愿 了 。 但 
最 好 小 心 操 ， 别 落得 和 他 一 样 的 下 场 ， 被 内 心 讨 抑 的 冲动 折 麻 到 裔 
W, BEBA ÆN, RENDU, RTIA, RE 
` 会 移 情 别 恋 其 他 男子 的 ， 但 那个 人 不 是 你 。 好 了 ， 你 看 够 了 吗 ? ” 


“我 已 见识 到 女王 的 美 钢 ， 不 敢 再 看 了 。 ?我 的 声音 都 嘲 哑 了 ， 仁 
Fi FIRER HS ° 


“看 吧 ， 我 不 是 告诉 你 了 吗 ? SSBBAPAUOC. MARR, HRR SK 
性 ， 特 别 是 对 树 而 言 ， 霍 利 ! ”她 又 点 了 点 头 ， 笑 了 起 来 。 


突然 ， 她 停 了 下 来 。 透 过 我 的 指 经， 我 看 到 她 的 样 够 发 生 了 惊人 
的 变化 。 她 美丽 的 双眼 突然 露出 一 种 可 怕 的 神情 ， 好 似 在 与 她 黑暗 的 
灵魂 深 处 出 现 的 某 种 巨大 希望 作 着 斗争 。 她 迷人 的 面容 也 变 得 僵硬 死 
Wu. E IETEN A ZETRAAEEM. o 


“男人 啊 ! WRITER, 2 EAE, RR ER A I ke — 
样 。“ 说 ， 你 到 感 古 从 哪里 得 到 这 块 圣 甲虫 形 宝石 ? Aii, FWRD 
生命 原 力 让 你 原 地 炸 裂 而 死 ! ”她 癌 我 走 近 了 一 小 步 ， 有 眼神 中 透露 着 一 
股 杀 气 ， 在 我 看 来 好 似 一 团 燃 烧 的 火焰 。 我 吓 得 趴 在 地 上 ， 口 中 唆 唆 
不 休 地 说 着 胡 话 。 


“冷静 点 ，” 她 说 ， 语 气 突然 变 得 和 之 前 一 样 瘟 柔 ,“ 让 你 这 般 受 
惊 ， 真 是 不 好 意思 ! 不 过 霍 利 ， 有 时 再 宽 宏 大 量 的 人 也 会 对 凡夫 俗 子 
慢 知 吞 的 反应 变 得 不 耐烦 。 我 一 觉得 不 耐烦 了 ， 束 会 习惯 动用 我 的 神 
力 ， 吏 兰 那 么 一 点 点 你 刚刚 融 死 了 。 对 了 ， 我 记得 我 刚刚 遂 到 了 和 圣 甲 
虫 形 宝石 ， 那 块 宝石 ! ” 


“我 好 好 想 想 ! ”我 无 力 地 管道 ， 慢 慢 站 了 起 来 ， 在 这 样 紧 张 的 情 
况 下 ， 我 的 脑 中 一 刻 空 日 ， 只 剩 下 在 利 奥 洞 口 捡 到 的 那 枚 戒指 。 


“真是 奇怪 啊 ! ”她 说 ， 市 着 女子 般 的 娇 颤 与 激动 ， 真 是 与 这 个 可 
怕 的 女人 不 相称 。“ 我 曾 见 过 这 样 的 一 块 对 甲虫 形 宝石 ， 正 好 束 古 我 所 
爱 之 人 戴 在 脖子 上 的 那 块 。” 她 小 声 地 吗 江 着。 我 想 ， 虽 说 她 也 活 了 这 
么 久 ， 青 怎么 样 她 也 不 过 只 是 个 女子 。 


“看 ，” 她 继续 说 着 ，“ 就 跟 这 块 一 模 一 样 ， 我 再 没 见 过 像 这 样 的 圣 
甲虫 形 宝石 。 那 块 宝石 背后 还 有 段 历史 呢 ， 在 宝石 上 刻字 的 那个 男人 
对 其 极其 珍视 。( 归 不 过 我 所 说 的 那 块 宝石 并 没有 幅 在 戒指 上 。 算 了 ， 
你 走 吧 ， 霍 利 。 要 是 可 以 的 话 ， 你 最 好 忘 了 见 过 我 的 容貌 一 事 。” 然 后 
她 转身 倚 向 长 塌 ， 用 靠 森 掩盖 了 她 的 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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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我 在 跌跌撞撞 地 离开 后 ， 都 不 记得 我 目 己 是 怎么 走 回 房 间 的 。 


“ 真 ?阿拉 伯 人 : 据 传 说 ， 阿 拉 伯 人 南方 祖先 夸 坦 (Qahtam 的 后 代称 为 " 真 " 阿 拉 作 
或 “ 纯 ? 阿 拉 伯 人 “。 (译文 注 ) 


据说 是 希 伯 来 人 的 始祖 。 (译文 注 ) 


RM 


时 代 到 来 前 的 几 个 世纪 。 亚 瑞 贝 是 古 阿 拉 伯 人 


人 


亚 瑞 贝 是 康 坦 的 后 代 ， 生 活 在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 基督 教 圣 经 里 面 的 一 位 人 物 ， 


的 


祖先 ， 也 是 他 们 给 阿拉 瓦 省 取 了 这 个 名 字 。 女 王 谈 到 她 自己 是 “< 真 ”阿拉 伯 人 时 ， 写 无 疑 


问 ， 她 是 想 要 表达 她 自己 拥有 纯正 的 阿拉 伯 血 统 ， 有 别 于 那些 归 化 的 阿拉 伯 人 ， 还 有 


p 


斯 梅 尔 的 后 代 ， 以 及 亚伯拉罕 和 夏 甲 的 后 代 ， 这 些 都 是 < 归 化 "的 阿拉 伯 人 。 古 莱 氏 所 
的 阿拉 伯 语 一 向 以 说 话 清 楚 著 称 ， 而 哈 米 尔 部 落 说 的 阿拉 伯 语 更 加 接近 纯正 的 古 叙 利 
语 。 BEE ER 


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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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 赛 亚 ， 古 犹太 语 ， 希 伯 莱 文 “救世 主 * 的 意思 。 如 基督 教 里 的 弥 赛 亚 就 是 耶稣 。 


ED: 犹太 教 以 前 迦 南 的 主神 ， 太 阳 神 ， 雷 十 和 丰饶 之 神 ， 达 贡 之 子 。 曾 打败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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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派生 出 别 西 下 、 贝 尔 菲 高 尔 和 巴 艾 尔 等 一 系列 恶魔 。 (译文 注 ) 


pas 


赫 和 万 物 的 枯 荣 。 巴 力 的 名 字 是 “主人 "王者 "之 意 ， 但 进入 犹太 教 时 代 他 被 视 为 恶魔 ， 


渗 血 ， 全 喘 黑 色 并 散 出 恶臭 的 毒气 ， 率 着 一 支 地 狱 之 龙 。 他 的 能 力 是 穿越 时 空 
边 挂 着 提倡 自由 的 学 说 ， 其 实 是 教导 人 们 仿 惰 ， 因 而 从 天 使 被 打下 地 狱 。 (译文 注 ) 
也 (Golgatha): 又 称 各 各 他 山 ， 是 一 个 罗马 治 以 色 列 的 时 期 比较 偏远 的 山 ， 
《圣经 ， 新 约 全 书 》 中 的 四 福音 书记 载 ， i ati a 


这 十 字 架 就 是 在 这 各 各 他 山上 。 多 年 来 ,“ 各 各 他 ”这 个 名 称 和 十 字 架 一 直 是 耶稣 基督 被 


害 的 标志 。 (译文 注 ) 
念 作 Assha.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海伦 : 海伦 是 宙斯 跟 勒 达 所 生 的 女儿 ， 在 她 的 后 父 斯 巴 达 国王 廷 达 瑞 俄 斯 的 宫 里 
大 。 她 是 在 人 间 里 最 漂亮 的 女人 。 在 她 出 生 时 ， 那 些 神 给 了 她 可 以 模仿 任意 一 个 女人 
声音 的 能 力 。 她 和 特洛伊 王子 帕 里 斯 私奔 ， 引 发 了 特洛伊 战争 。 (译文 注 ) 
所 罗 门 : 所 罗 门 是 以 色 列 最 有 智慧 的 国王 。 (译文 注 ) 
我 曾 给 一 位 享有 盛誉 且 精 通 埃及 古物 学 的 学 者 看 过 这 块 做 工 精 美 ， 又 十 分 有 趣 的 


THER (Astaroth): 所 罗 门 王 72 柱 魔神 中 排 第 29 位 的 魔神 ， 至 上 四 柱 之 一 ， 嘴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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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虫 形 宝 石 ，“Suten se Ra”， 他 告诉 我 他 从 未 见 过 像 这 样 的 圣 甲虫 形 宝石 。 昌 说 这 上 


刻 有 的 头衔 ， 一 般 来 说 指 的 是 埃及 王室 ， 但 他 认为 一 般 刻 有 王位 头衔 或 是 君王 姓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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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的 历史 ， 可 惜 我 们 现在 已 无 法 得 知 了 。 不 过 ， 我 仍 存 有 些许 疑惑 ， 公 主 阿美 娜 特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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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 着 什么 样 的 角色 ? 


中 ， 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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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草 
NUR Z 88 


晚上 我 英 下 床 的 时 候 已 经 将 近 十 点 了 ， 我 开始 整理 思绪 ， 回 忆 我 
的 所 见 所 闻 。 但 我 想起 的 越 多 ， 能 想 明 日 的 却 越 少 。 有 征 我 病 了 、 醇 
了 “、 还 是 梦 一 场 ? 还 十 说 这 一 切 只 不 过 古 一 场 精 心 策划 的 巨大 骗局 ? 


我 熟知 人 类 社会 中 最 前 沿 的 科学 事实 ， 至 今 为 止 仍 不 相信 欧洲 人 
称 之 为 超 目 然 的 那 种 把 戏 。 我 这 样 一 个 理智 的 人 怎么 会 相信 ， 束 在 刚 
刚 那 几 分 钟 里 ， 我 竟然 和 一 个 活 了 两 千 多 年 的 女人 在 说 话 ? 这 事 完全 
有 违 人 类 的 目 然 生 存 定 律 ， 是 绝对 、 完 全 不 可 能 的 ! 这 一 定 是 个 蚤 
局 ! 但 如 果 这 古 个 骗局 ， 我 义 该 如 何 去 解 释 它 呢 ? 要 怎么 解释 水 面 上 
出 现 的 那些 画面 ? 怎么 解释 她 为 何 会 对 那些 您 久 的 历史 烂熟 于 心 ， 却 
对 后 来 的 历史 全 然 不 知 ? 还 有 ， 要 怎么 解释 她 那 倾 国 倾城 的 容貌 ? 这 
一 点 无 论 如 何 古 不 可 能 的 ， 世 界 上 不 可 能 会 有 此 等 狐 美 之 人 。 一 个 凡 
人 文子 的 身上 怎 会 内 粮 着 这 般 非 凡 的 光辉 ? 她 说 得 没 钳 ， 看 到 这 般 钢 
美的 容颜 ， 任 何 一 个 男人 都 将 会 神魂 题 倒 。 我 对 于 外 和 够 一 癌 是 无 动 于 
圳 的， 除了 年 少 无 知之 时 的 那 次 失败 的 恋爱 ， 我 一 直 都 不 将 女 们 儿 
(有 时 我 觉得 这 有 点 用 词 不 当 ) 放 在 心 上 。 但 现在 ， 我 十 分 惊 念 地 发 
Jb, 我 已 无 法 起 记 她 的 那 对 明眸 。 唉 ， 束 算 知 道 那 女 人 的 姥 术 有 多 人 么 
可 怕 骇 人 ， 我 却 还 是 被 她 深 深 地 吸引 。 一 个 活 了 两 千 多 年 的 人 ， 不 仅 
拥有 着 强大 的 力量 ， 还 掌握 着 永生 的 秘密 ， 这 绝对 是 一 个 值得 爱 上 的 
人 ， 更 何况 这 还 是 个 女人 。 唤 ,但 她 是 否 征 一 个 值得 去 爱 的 人 根本 束 
不 是 问题 所 在 。 作 为 一 个 剑桥 大 学 的 研究 员 ， 一 个 品行 端正 的 中 年 男 
人 ， 我 的 熟人 都 喜欢 说 我 是 出 了 名 的 大 女 美 。 我 虽 不 擅长 恋爱 ， 但 我 
目 己 知 道 我 已 经 完全 爱 上 了 这 个 日 人 女巫 ， 而 且 爱 得 很 绝望。 天 哪 ， 


我 都 在 胡思乱想 些 什 么 ! 她 早 束 明 日 地 警告 过 我 ， 而 我 却 不 当 回 事 。 
我 要 诅 史 那 该 死 的 好 奇 心 ， 是 它 驱 使 着 我 去 揭 下 那 女 人 的 面纱 ! 我 还 
要 诅咒 那 义 起 我 好 奇 心 的 原罪 ! 我 们 的 不 地 多 半 束 是 源 于 它 ! 为 什么 
男人 就 不 能 一 个 人 过 得 快活 ， 也 让 女人 单独 过 得 道 遥 目 在 呢 ? 不 过 ， 

她 们 女人 也 许 并 不 会 因此 感到 壮 福 ， 而 我 也 不 能 肯定 我 们 男人 会 入 
福 。 我 号 是 个 绝 佳 的 例子 一 一 在 这 样 的 年 纪 ， 我 竟然 沦 为 了 现代 版 咯 
耳 刻 的 受害 者 ! 但 她 也 确实 算 不 上 是 个 现代 人 ， 至 少 她 自己 也 是 这 
么 说 的 。 她 几乎 和 神话 中 的 喀 耳 刻 一 般 古 老 。 


我 拉扯 着 头发 ， 从 床上 跳 了 起 来 。 我 觉得 我 要 是 不 做 点 什么 ， 我 
的 脑子 瓯 要 炸 了 ! 她 说 她 见 过 一 样 的 对 甲虫 形 宝石 ， 这 是 什么 意思 ? 
那 是 利 奥 的 对 甲虫 形 宝石 ， 古 从 文 西 在 二 十 一 年 前 留 在 我 房间 的 那个 
旧 箱 子 里 取出 来 的 。 还 是 说 ， 这 人 整 件 事 都 是 真 的 ? 陶 片 上 的 文字 并 非 
伪造 ， 也 不 是 哪个 精神 错乱 或 是 早已 被 遗 筷 的 先 人 编造 的 ?” 如 采 是 真 
的 ， 利 奥 会 不 会 殉 是 那个 她 一 直 在 等 的 人 ? 一 个 重生 的 已 死 之 人 ! 这 
不 可 能 ! 这 整 件 事 根 本 就是 莫名 其 妙 ! 有 谁 听 说 过 一 个 人 还 能 重生 ? 


不 过 ， 要 证 一 个 文人 可 以 活 上 两 千 多 年 ， 这 件 事 也 有 可 能 是 真 
的 ， 一 切 宵 有 可 能 了 。 或 许 我 目 己 也 是 某 个 其 他 人 的 转世 、 或 许 就 十 
我 先祖 之 中 刚刚 逝世 的 那 一 位 也 未 尝 可 知 啊 。 好 吧 ， 战 争 万 岁 ! X 
什么 不 呢 ? 唯一 不 幸 的 是 ， 我 一 点 也 想 不 起 来 前 世 的 那些 事 。 这 个 想 
法 实在 是 太 过 项 次 了 ， 我 不 茜 舌 出 了 声 。 我 又 对 着 洞 中 石 璧 上 一 草 长 
相 可 和 但 的 战士 雕 绘 大 喊 :“ 谁 知道 呢 ， 老 伙计 ? 说 不 定 我 跟 你 是 同 替 
呢 。 啊 ， 说 不 定 我 是 曾经 的 你 ， 你 是 现在 的 我 ”然后 ， 我 又 被 我 目 己 
生 春 的 想法 逗乐 了 。 我 的 笑 声 问 问 地 回荡 在 写 形 的 洞 项 ， 听 起 来 像 是 
那个 战士 的 网 魂 也 跟着 一 起 笑 一 样 。 


下 一 刻 ， 我 突然 想起 ， 我 还 没 去 看 看 利 奥 怎么 样 了 。 于 是 ， 我 拿 
起 了 身边 的 一 盖 灯 ， 罕 上 鞋 ， 踊 手 践 脚 地 走 在 通道 里 ， 去 利 奥 的 睡 
房 。 夜 晚 党 风 习 习 ，|] 帘 来 回 弥 昂 ， 像 是 幽灵 在 搜 动 。 我 偷偷 溜 进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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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床上 ， 他 虽然 睡 着 了 ， 却 因为 发 烧 在 床上 不 集 地 翻 来 履 去 。 在 他 的 
身 旁 ， 尤 丝 坦 半 卧 在 地 ， 半 靠 着 石 床 。 她 打 着 且 ， 却 还 是 率 厦 利 奥 的 
手 ， 他 俩 这 样 的 画面 真是 美好 ， 甚 至 可 以 称 得 上 凄美 。 可 怜 的 利 奥 
啊 ! 他 的 验 科 人 找 得 通红 ， 眼 圈 发 墨 ， 呼 吸 也 越发 沉重 ， 他 病 得 越 来 越 
重 了 。 一 想到 利 奥 会 死 ， 独 留 我 孤 零 堆 地 活 在 世上 ， 那 种 可 怕 的 愁 惧 
感 便 再 次 侵 笋 了 我 。 可 要 是 他 活着 ， 他 或 许 就 会 变 成 我 的 情 政 。 驳 算 
他 不 古 艾 莎 等 每 的 那个 人 ， 我 一 个 面 狐 丑陋 的 中 年 男人 拿 什 么 和 年 轻 
俊美 的 利 奥 去 争 ? 啊 ， 谢 天 谢 地 ! 我 的 理智 还 在 ， 她 还 没 让 我 到 是 非 
不 分 的 地 步 。 我 站 在 原 地 ， 诚 心 回 老 天 和 爷 铸 告 ， 请 保佑 我 的 孩子 能 活 
下 去 ， 他 对 我 而 言 远 胜 亲子 ! 就 算 利 奥 就 是 艾 莎 等 的 那个 人 又 如 何 
呢 ? 


如 我 来 时 一 般 ， 我 悄悄 地 走 了 。 回 房 后 ， 我 还 是 睡 不 着 。 脑 海中 
满 生病 重 的 利 奥 英 在 床上 的 画面 ， 这 如 同 火 上 浇 油 ， 更 是 让 我 无 法 安 
睡 。 我 的 身体 疲 特 不 堪 ， 神 经 也 过 度 暴 张 ， 这 倒是 唤醒 了 我 所 有 的 想 
象 力 ， 使 之 异常 活跃 。 我 的 脑 中 闪现 着 各 种 想法 、 幻 想 、 灵 感 ， 活 路 
得 令 人 吃惊 。 大 多 部 充 诞 不 经 ， 也 有 些 极 为 可 怕 ， 随 之 涌现 的 还 有 多 
年 埋葬 在 人 生 过 往 碎片 中 的 记忆 和 感受 。 但 在 这 些 想象 前 后 ， 我 脑海 
中 却 徘 徊 着 那个 可 怕 的 女人 的 号 影 。 而 她 那 令 人 神魂 匡 倒 的 美 狗 ， 一 
直 内 现 罕 插 在 想象 之 中 。 我 在 洞 中 走 来 走 去 ， 来 回 践 步 。 


突然 ， 我 在 石壁 上 发 现 了 什么 一 一 一 个 我 从 未 注意 到 的 狭小 洞 
口 。 于 是 ， 我 提起 一 僵 灯 ， 走 进去 看 了 看 ， 发 现 洞 口 后 有 条 通道 。 一 
条 不 知 来 目 何 处 的 秘密 通道 能 通 回 我 们 的 房间 ， 一 想到 这 里 我 便 有 种 
不 快 的 感觉 ， 那 感觉 现在 仍 是 记忆 犹 狐 。 要 是 真有 那些 秘密 通道 ， 人 
们 就 可 以 趁 厦 一 个 人 睡 着 的 时 候 ， 通 过 这 些 通 道 汐 到 那 人 的 房间 里 。 


我 走 进 通 道里 ， 一 方面 征 想 看 看 这 条 通道 到 展 征 通 往 何 处 ， 另 一 
方面 是 真 的 想 找 点 事 做 。 通 道 通 往 一 处 石 阶 ， 我 走 下 石 阶 后 ， 发 现 了 


另 一 处 通道 ， 或 者 应 该 说 是 隧道 ， 这 隧道 也 是 在 石壁 上 开 凋 出 来 的 。 
我 目前 可 以 判断 出 ， 这 条 隧道 位 于 通 往 我 们 房间 的 那 条 走廊 下 ， 而 且 
隧道 醒 罕 中 央 的 那个 大 石 洞 。 我 沿 着 隧道 继续 往 下 走 ， 这 里 真是 如 墓 
穴 一 般 和 宁静 。 但 总 有 某 种 无 法 言喻 的 感觉 在 吸引 着 我 ， 而 我 也 跟着 感 
觉 继续 往 下 走 。 我 脚 上 只 罕 着 宾 子 ， 所 以 走 在 平滑 的 石板 上 ， 没 有 一 
点 声音 。 当 我 在 隧道 里 走 隋 不 多 有 五 十 码 的 时 候 ， 我 发 现在 右边 又 
有 一 条 通道 。 就 在 这 时 一 件 糟糕 的 事情 发 生 了 ， 一 股 疾风 吹 炙 了 我 的 
灯 ， 让 我 置身 于 这 片 漆黑 神秘 之 地 。 我 往 前 迈 了 几 步 ， 好 弄 清 隧 道中 
分 义 路 口 的 方 同 。 要 是 我 弄 错 了 方 喇 ， 束 怕 我 要 在 这 黑 漆 漆 的 隧道 里 
一 不 小 心 被 人 发 现 了 。 这 样 的 灵 惧 感 让 我 停 了 下 来 ， 我 该 坚 么 办 ? 我 
身上 义 没有 火柴 ， 现 在 折返 回去 ， 一定 要 摸黑 走 一 大 段 路 ， 这 显然 不 
征明 智之 举 。 我 也 不 能 在 这 里 待 上 一 整 夜 ， 束 算是 在 这 里 等 到 天 亮 
了 ， 对 我 也 没有 一 点 帮助 ， 因 为 不 论 日 天 还 是 黑夜 ， 隧 道 都 是 漆黑 一 
片 的 。 我 往 吴 后 瞧 了 一 眼 ， 没 有 丝 训 动静 。 我 又 往 前 凝视 着 眼前 的 一 
片 乱 黑 ， 名 然 ， 远 处 似乎 有 微弱 的 火光 闪现 ! 或 许 前方 束 有 个 石 洞 ， 
我 能 去 借 个 火 点 灯 。 无 论 如 何 ， 这 值得 一 试 。 我 慢 慢 地 沿 着 隧道 小 心 
地 走 着 ， 手 靠 在 墙 上 ， 往 前 每 走 一 步 之 前 ， 部 要 用 脚 试探 一 下 ， 生 怕 
掉 进 坑 里 。 走 了 有 三 十 步 ， 前 面 真 的 有 光 ， 门 帘 后 就 透 着 亮光 ! 五 十 
ZB. RA- PLETI 六 十 步 ， 我 拭 达 天 党 了 1 


窗 幕 并 没有 合 紧 ， 所 以 站 在 帘 幕 后 的 我 可 以 把 这 个 小 石 洞 瞧 得 清 
清楚 楚 。 这 石 洞 看 起 来 是 个 曹 穴 ， 石 洞 正 中 点 着 火 ， 那 发 日 的 无 烟 之 
火 照 亮 了 整个 墓穴 。 石 洞 左 侧 有 一 口 石 柜 ， 周 围 约 有 三 英 矿 高 的 盛 
架 。 石 棉 上 颖 着 一 具 盖 着 日 布 的 尸体 ， 在 我 看 来 ， 那 像 是 一 具 尸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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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火 堆 边 有 个 女人 的 身影 ， 她 侧 对 着 我 ， 面 对 着 那 具 尸 体 。 那 女人 
披 着 一 件 像 古 修女 容 的 黑 斗 篷 ， 于 得 闫 关 实 实 的 。 她 好 像 一 直 在 有 盯 着 
那 团 揪 鼻 的 火焰 。 束 在 我 还 在 想 我 接 下 来 该 挎 么 做 的 时 候 ， 突 然 传 来 
一 阵 剧 烈 的 震动 ， 压 抑 感 随 之 而 来 。 那 个 女人 站 了 起 来 ， 脱 下 了 号 上 
的 斗篷 。 


她 穿着 一 件 日 色 低 胸 贴 号 长 社 ， 没 有 戴 面 纱 ， 腰 上 系 厦 双 头 蛇 样 
式 的 粗俗 腰 市 。 束 像 我 之 前 见 到 她 的 时 候 一 样 ， 将 一 头 黑色 长 发 披 在 
身后 。 我 的 视线 一 直 落 在 她 的 脸 上 ， 整 像 是 一 种 罪行 。 但 吸引 我 视线 
的 并 非 是 她 的 狐 美 ， 而 是 一 种 令 人 着 迷 的 人 鸭 惧 感 。 她 的 美貌 依旧 ， 不 
过 ， 她 整 张 面孔 都 在 颤 拌 ， 脸 上 的 痛 吾 、 奖 情 、 人 怀恨 在 心 的 表情 交织 
在 一 起 ， 她 的 双眼 上 翻 、 饱 受 折 磨 的 模样 ， 我 真 古 无 法 描述 出 来 。 


她 静 静 地 站 了 一 会 儿 ， 而 后 高 举 起 双手 ， 号 上 罕 的 日 袍 便 随 之 漳 
落 至 她 金色 的 腰 帝 上 ， 露 出 她 那 曼妙 的 吴 姿 。 她 双手 紧 握 ， 脸 上 一 副 
可 怕 而 又 恶毒 的 神情 。 


我 突然 则 意识 到 要 是 我 被 她 发 现 了 怎么 办 ? 一 想到 这 里 ， 我 义 慰 
又 怕 。 但 我 知道 区 ® 算 我 停止 时 视 ， 我 也 是 必死 无 疑 。 而 我 也 不 可 能 动 
得 了 ， 我 已 经 被 完全 迷 住 了 ， 但 我 还 是 知道 我 现在 有 多 和 危险。 要 是 她 
听 到 了 我 的 动静 ， 或 是 发 现 我 又 在 帘 幕 后 面 ， 义 或 者 我 打 了 个 喷 喧 ， 
或 是 说 她 的 巫 术 知 道 了 我 在 偷 看 ， 那 么 我 便 死 到 临 关 了。 


她 刚 放 下 她 紧 握 的 双手 ， 然 后 义举 了 起 来 。 我 从 不 胡言 乱 语 ， 看 
见 她 举 起 双手 后 ， 那 团 日 色 的 火焰 突然 窜 了 起 来 ， 郑 点 烧 到 洞 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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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石 洞 中 的 每 一 处 。 

她 又 把 她 日 净 的 双 辟 放 了 下 来 ， 之 后 便 开 口 说 话 了 ， 或 者 说 是 在 
发 出 噶 嘲 声 。 她 说 的 是 阿拉 伯 语 ， 她 的 声音 令 我 的 血液 凝结 ， 令 我 的 
心脏 暂时 停止 了 跳动 。 


“我 诅咒 她 ， 永 生 永 世 地 诅 哗 她! ” 


她 的 腹 膊 一 放下 ， 火 焰 便 减弱 了 下 来 。 一 举 起 腹 膊 ， 火 焰 便 叉烧 
了 起 来 。 举 起 腹 彩 后 ， 明 腕 的 火焰 束 富 了 起 来 ， 放 下 后 义 随 之 变 罚 。 


“我 诅 邢 她 的 记忆 ， 诅 开 那 个 埃及 人 的 记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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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诅 完 她 ， 诅 只 尼罗河 之 女 ， 因 为 她 的 貌 美 ! ” 
“我 诅 区 她， 因为 她 的 巫 术 胜 过 我 ! ” 
“我 诅 完 她 ， 因 为 她 抢 走 了 我 的 爱人 1!” 
火焰 再 一 次 减 小 变 弱 。 
她 用 双手 揪 住 双眼 ， 不 再 发 出 嘱 嘱 声 ， 而 是 放声 大 开道 : 
开 她 又 有 什么 用 呢 ? 她 已 经 寿 了 我 ， 她 都 已 经 死 了 ! ” 
然后 她 又 重新 开始 念 区 语 ， 甚 至 变本加厉 : 
“我 诅 玩 她 ， 不 管 她 映 在 何 处 ， 我 都 要 诅 兄 她 不 得 安 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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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EA TRESBUTRUN. REA X OETERRM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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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用 的 ， 这 根本 没 用 ! RIRE, "WEBUIBTUBEN — AYE T BLA 
有 用 ? 我 根本 殉 没 办 法 诅 死 一 个 死人 ! ” 


她 又 开始 了 她 那 狮 恶 的 不 术 。 
“我 诅 风 她 ， 诅 几 她 的 转世 ! ” 
“转世 后 的 她 ， 从 生 到 死者 将 受到 我 的 诅咒! ” 


“是 的 ， 让 她 永远 都 受 诅咒 ! 这 样 ， 我 才能 得 以 报仇 ， 才 能 完 完全 
全 把 她 给 毁 了 1 ” 


如 此 反复 ， 火 焰 时 明 时 上 暗 ， 火 光 倒 映 在 她 痛 天 的 双 具 之 中 。 她 噶 
呆 低 语 着 恶毒 的 元 语 ， 我 都 无 法 用 言语 形容 这 些 开 语 是 有 多 恶毒 。 她 
诅 开 的 声音 回 啊 在 石油 之 中 ， 之 后 逐渐 消失 。 明 亮 的 火花 与 深沉 的 骨 
瞳 交 蔡 出 现 ， 石 棺 也 时 而 被 照 宫 ， 时 而 昏暗 得 可 怕 。 


她 似乎 终于 感到 了 筋疲力尽 ， 人 停止 了 诅 匹 。 她 直接 坐 在 了 地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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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千年 了 ! ?她 素 吟 道 , ARTER, R-RE ERIA 
着 ! 时 光 佳 再 ， 一 个 又 一 个 世纪 过 去 了 ， 这 心痛 的 感觉 却 没有 丝 蝶 减 
弱 ， 和 硕 望 之 光 也 从 未 内 现 。 噢 ! 我 活 的 这 两 生年， 感情 也 日 日 噬 咬 着 
我 的 心脏 ， 还 背负 了 一 身 的 罪恶 ! AR, REREKAI T! 这 些 年 
的 生活 ， 令 我 感到 厌倦 ，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也 不 过 如 此 吧 ! 说 不 定 以 后 的 
生活 还 会 更 加 令 我 生 大 ， 我 这 硬 子 也 就 这 样 了 吧 ! ” 


“我 的 爱人 ! 我 的 爱 ! 我 的 爱 ! 为 什么 那个 卫生 人 要 用 这 种 方式 把 
你 市 到 我 的 身边 ? 我 已 经 有 五 百年 没有 受过 这 样 的 折磨 了 ! 我 是 伤害 
过 你 ， 可 我 的 徘 融 难道 还 没有 洗 清 吗 ? 你 什么 时 候 还 会 回 到 我 身边 ? 
我 是 拥有 了 一 切 ， 但 失去 你 的 我 其 实 一 无 所 有 ! 我 还 有 什么 是 可 以 做 
的 吗 ? 有 吗 ? 是 什么 ? 是 什么 ? 人 悉 怕 她 ， 那 个 埃及 女人 还 跟 你 在 一 起 


吧 ， 她 是 在 嘲讽 我 吧 ! 天 呐 ， 当 初 我 把 你 给 杀 了 以 后 ， 为 什么 不 跟 你 
一 起 死 呢 ? 可 征 我 死 不 了 啊 ， 死 不 了 啊 ! 啊 ! ”她 扑 倒 在 地 上 哭泣 吗 
WA, REMORE 


她 突然 停 了 下 来 ， 站 起 来 整理 了 下 她 的 长 袍 ， 不 耐烦 地 把 长 发 电 
SIE JH, RIRE T SS) ARAI 。 


“ 哦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1 ERRE 5 UDEÜIX 4E. ROA 
颤 。“ 我 杀手 杀 了 你 ， 但 我 也 要 再 看 一 次 你 的 脸 。 束 算 我 知道 这 会 令 我 
很 痛 匣 ， 但 我 已 经 有 三 十 多 年 没 再 见 过 你 的 脸 了 ! ?她 用 她 颤抖 的 双手 
慢 慢 掀起 盖 在 石棉 上 的 日 布 ， 集 顿 了 一 会 儿 ， 她 又 开口 说 话 了 。 她 低 
声 耳 语 ， 语 气 敬 睛 ， 好 像 这 个 想法 甚至 令 她 目 己 都 感到 害怕 。 


“我 要 把 你 扶 起 来 咯 ，” 显 然 她 是 在 跟 那 具 尸 体 说 话 , “这 样 你 才能 
好 好 站 在 我 面前 ， 整 像 从 前 那样 。 我 可 以 的 ! ”她 用 双手 扶 住 尸体 ， 映 
影 看 起 来 僵硬 而 可 怕 ， 眼 神 也 变 得 采 沛 ， 俘 留 不 动 。 我 吓 得 计 毛 倒 
坚 ， 租 在 帘 幕 后 直 哆 叶 。 不 管 这 是 我 的 幻想 ， 还 是 我 难以 置信 的 事 
实 ， 我 都 觉得 再 在 日 布下 的 那 具 尸体 开始 在 颤 持 ， 好 像 只 是 一 个 睡 着 
的 人 把 被 子 凋 在 目 己 的 胸 前 。 她 突然 缩 回 手 ， 尸 体 似乎 也 不 再 颤 料 
[fe 


“可 这 么 做 又 有 什么 用 ? ”她 犹豫 地 说 道 , “把 一 个 死人 唤醒 又 有 什 
么 用 ? 我 又 召唤 不 回 你 的 灵魂 ， 那 也 不 过 是 一 副 行 尸 走 肉 的 皮 宫 要 
T! 束 算 你 站 在 我 面前 ， 你 也 不 知道 我 是 谁 ， 只 能 听 我 差 遗 。 你 不 过 
古 成 了 我 的 倪 偏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这 不 再 是 你 了 。” 


她 站 了 一 会 儿 ， 一 副 认真 思考 的 模样 。 然 后 她 跪 在 尸体 旁边 ， 陋 
着 日 布 流 着 泪 亲 吻 履 体 。 艾 莎 这 样 一 位 令 人 展 惯 的 女人 对 着 尸体 释放 
热情 的 模样 实在 是 太 可 怕 了 ， 我 其 至 都 不 丸 继 续 看 下 去 了 。 所 以 ， 我 
转身 准备 按 原 路 慢 慢 仆 回 去 了 。 沿 着 这 条 漆黑 通道 ， 我 感到 我 映 上 每 


一 处 都 在 颤 拌 ， 感 到 我 的 心脏 跳 得 又 急 又 快 。 刚 刚 看 到 的 那些 真是 地 
狱 般 的 景象 啊 ! 


我 跌跌撞撞 地 走 着 ， 脑 海中 一 片 空 日 。 摔 倒 了 两 次 后 ， 我 才 终于 
走 到 了 那个 交 义 口 ， 结 果 却 走 错 了 方 同 ， 好 在 及 时 发 现 了 。 我 摸索 着 
走 了 二 十 多 分 钟 ， 终 于 到 了 我 走 过 的 那个 石 阶 。 走 到 这 里 ， 我 已 经 精 
疲 力 竭 了 ， 还 吓 得 要 死 。 倒 在 地 上 后 ， 我 束 置 过 去 了 。 


当 我 醒 来 ， 我 注意 到 身后 有 一 上 束 微弱 的 光线 。 我 慢 慢 息 过 去 ， 发 
现 是 黎明 的 一 丝 晨 辉 落 在 了 石 阶 上 。 扑 上 石 阶 后 ， 我 终于 安全 回 到 了 
房间 。 我 腾 在 床上 之 后 ， 束 立马 睡 看 了， 或 者 应 该 说 是 昏迷 了 。 


1. EKA: 世界 神话 中 十 大 可 怕 女 下 之 一 。 喀 耳 刻 是 希腊 神话 中 住 在 艾 尤 岛 上 的 女 
。 她 是 太阳 神 赫 利 乌 斯 和 海神 女儿 珀 耳塞 所 生 的 孩子 ， 是 国王 埃 厄 不 斯 的 妹妹 。 在 十 
腊 文 学 作品 中 ， 她 善于 用 药 ， 并 经 常 以 此 使 她 的 敌人 以 及 反对 她 的 人 变 成 怪物 。 


2. 原 句 是 法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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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草 
义 沙 的 审判 


我 只 记得 后 来 我 睁 开眼 后 ， 束 依稀 看 到 了 乔 布 的 身影 ， 他 现在 应 
该 是 已 经 退烧 了 。 外 面 的 光线 透 进 山洞 中 ， 乔 布 站 在 阳光 下 ， 因 为 没 
有 刷子 来 刷洗 我 的 衣服 ， 他 就 只 有 把 衣服 抖 二 次， 琶 好 后 摆 放 在 床 
尾 。 做 完 这 些 后 ， 他 便 从 旅行 提包 中 取出 了 我 的 镜 匣 ， 打 开 方 便 我 使 
用 。 起 初 他 也 是 将 镜 匣 放 在 了 床 尾 ， 我 想 他 二 担心 我 会 把 镜 匣 足下 
床 ， 后 来 便 把 镜 匣 放 在 了 地 板 上 的 一 块 角 皮 上 。 乔 布 往 后 退 了 一 两 
步 ， 看 了 看 效果 ， 显 然 生 不 满意 。 他 又 合 上 提包 ， 摆 正 后 放 在 了 床 
尾 ， 然 后 把 镜 匣 放 在 了 提包 上 “。 他 又 看 了 看 那些 陶 盆 ， 陶 盆 都 已 盛 满 
了 用 来 洗 滞 的 水 。 


F "我 听 到 乔 布 嘴 里 哪 咯 着 ，“ 真 是 个 糟 透 了 的 地 方 ， 连 热 水 
都 没有 ! 我 看 那些 野蛮 人 是 只 知道 烧 热 水 把 他 们 自己 者 了 !“ 说 完 他 又 
深 深 叹 了 口气 。 


SBAT, TH? ”我 问 道 。 
“不 好 意思 ， 先 生 ，” 他 一 边 说 ， 一 边 摸 了 摸 尖 发 ,“ 我 以 为 您 还 在 
睡 呢 ! 我 很 确信 您 还 需要 补充 睡眠 。 只 要 看 看 您 现在 的 模样 ， 谁 都 会 


觉得 您 已 经 歼 了 一 整个 通宵 。” 


我 * 虽 ”了 一 声 ， 权 当 应答 。 和 是 啊 ， 我 真是 折腾 了 一 牺 ， 硕 望 以 后 
` 会 再 有 这 样 的 夜晚 了 。 


“ 乔 布 ， 利 奥 现在 怎么 样 了 ? ” 


“先生 ， 他 还 是 没有 什么 好 转 的 迹象 。 帮 是 利 奥 先生 不 能 尽快 痊愈 
的 话 ， 那 么 他 真 的 会 死 的 ， 先 生 ! 但 我 不 得 不 说 ， 无 丝 坦 那个 野 变 人 
的 确实 是 在 尽心 尽力 地 照顾 利 奥 匈 生 。 她 的 行为 举止 ， 真 是 像 极 了 一 
个 受过 洗礼 的 天 主教 什 。 为 了 照顾 利 奥 先生 ， 她 时 时 刻 刻 都 守 在 他 喘 
边 。 如 果 我 胆敢 插手 照顾 利 奥 先 生 ， 她 立刻 变脸 ,模样 可 怕 极 了 一 一 
怒 发 冲 冠 ， 踢 里 还 窟 高 啊 哆 地 诅 哗 我， 就 用 她 异 教 秆 的话! 从 她 的 样 
子 看 来 ， 我 猜 她 束 古 在 诅咒 ! ” 


“ 那 你 后 来 做 了 什么 ? 


“我 同 她 礼貌 地 翔 了 个 螺 ， 然 后 对 她 说 ，“ 小 姑娘 ， 我 完全 捉摸 不 
透 你 现在 的 所 作 所 为 ， 也 看 不 明日 你 的 映 份 。 让 我 来 告诉 你 ， 照 顾 病 
重 而 不 能 目 理 的 主人 是 我 的 职责 。 我 会 尽职 照顾 我 的 主人 ， 直 到 我 目 
个 儿 也 生活 不 能 目 理 为 止 。’* 但 她 根本 不 搭理 我 ， 嘴 里 还 高 得 更 厉害 
了 。 上 昨 晚 ， 她 从 她 目 己 号 上 罕 的 睡衣 里 迅速 掏 出 了 一 把 小 刀 ， 刀 片上 
还 市 着 一 种 蝶 旋 状 物 ， 我 也 立马 拿 出 了 我 的 左轮 手枪 。 我 们 束 这 样 对 
峙 着 走 了 好 几 圈 ， 直 到 最 后 她 突然 和 括 了 起 来 才 结 束 。 我 一 个 天 主教 
徒 ， 要 去 容 肪 这 么 一 个 野 变 人， 这 真 不 是 什么 好 兰 事 ， 束 算是 她 长 得 
俊俏 。 不 过 这 些 都 是 一 个 人 应 该 预料 到 的 ， 当 他 春 到 了 一 定 的 地 
zb" (一 说 到 “ 春 ”， 乔 布 特地 提高 了 说 话 的 语调 ) “而 决定 来 这 么 个 昂 
地 方 时 ， 就 十 为 了 寻找 一 些 没 人 能 找到 的 东西 ! wE, REDE 
我 们 的 报应 ! 而 且 现 在 受 的 报应 连 一 半 还 不 到 ， 我 融 是 其 中 一 个 这 样 
想 的 人 。 要 是 等 报应 结束 了 ， 我 们 也 玩 完了 ! 还 是 死 在 这 么 一 个 粳 料 
的 地 方 ， 终 日 与 这 里 的 幽灵 和 三 体 为 华 。 好 了 ， 先 生 ， 我 现在 得 去 看 
看 给 利 奥 准备 的 肉 汤 炖 得 怎么 样 了 ， 当 然 ， 要 是 那 野猫 肯 让 我 插手 的 
话 。 先 生 ， 您 没准 儿 也 正 准备 起 床 了 吧 ， 现 在 已 经 快 九 点 了 。” 


虽说 乔 布 所 言 属实 ， 但 昨 晚 折腾 了 这 么 整整 一 宿 ， 他 的 话 对 我 真 
没 起 什么 作用 。 从 各 种 情况 来 考虑 ， 要 我 们 离开 这 个 地 方 古 完全 不 可 
能 的 。 吏 算 利 奥 疾 愈 了 ， 女 王 也 愿意 让 我 们 离开 ， 光 这 一 点 都 是 完全 


拿 不 准 的 ， 还 得 你 证 她 不 会 心情 一 不 好 就 让 我 们 炸 神 而 死 。 除 此 之 
外 ， 我 们 还 得 不 被 阿 玛 哈 格 人 抓 到 ， 被 他 们 丢 进 锅 里 都 了。 而 且 ， 我 
们 根本 找 不 到 走出 沼泽 的 路 ， 那 可 是 一 片 好 几 十 英里 的 沼泽 啊 ! 这 说 
译 还 是 阿 玛 哈 格 部 落 的 筑 垒 ， 防 御 功 能 强大 而 且 根本 无 法 通行 ， 这 和 是 
任何 人 工 建造 的 筑 垒 都 比 不 上 的 。 不 ， 的 确 是 有 个 办 法 一 一 坚持 到 
克 。 我 想 是 我 太 过 专注 于 这 整个 奇特 的 故事 ， 我 一 旦 全 心 投入 一 件 
事 ， 束 算 神经 已 经 处 于 极度 疲劳 的 状态 ， 也 只 会 执着 那 一 件 事 而 忽略 
了 其 他 ， 就 算 我 的 好 奇 心 要 我 付出 生命 的 代价 。 面 对 艾 莎 这 么 一 位 迷 
人 的 女人 ， 有 哪个 男人 会 放弃 一 个 探 在 面前 的 大 好 机 会 ， 会 不 想 趁 此 
好 好 了 人 解 这 个 女人 ? 虽说 了 解 这 个 女人 是 个 危险 的 想法 ， 但 这 样 却 让 
人 更 加 想 要 去 了 解 她 。 即 使 阳光 令 我 变 得 清醒 ， 但 我 还 是 航 不 住 会 去 
想 她 。 束 算是 昨 晚 我 亲眼 看 到 了 她 那 面目 铬 儿 的 模样 ， 却 依旧 不 能 起 
TSGOU SERT) AREA, o RT 我 不 得 不 承认 ， 即 使 此 时 此 刻 ， 我 心中 仍 在 
想 她 。 


我 罕 好 衣服 后 ， 像 之 前 一 样 由 儿 个 登 哑 姑 姐 领 着 去 食 音 了， 或 者 
应 该 说 征 俘 尸 间 。 用 和 餐 结 束 后 ， 我 吏 去 看 了 看 利 奥 ， 他 还 是 近乎 卉 迷 
的 状态 ， 连 我 是 谁 都 认 不 出 来 。 我 问 尤 丝 担 觉得 利 奥 状况 如 何 ， 但 她 
只 是 揪 着 涉 开始 叹 泣 。 显 然 ， 殊 连 她 也 党 得 利 奥 是 活 不 下 来 了 。 我 马 
上 决定 ， 只 要 有 一 丝 希 望 ， 我 也 要 请 艾 莎 来 看 看 利 奥 。 当 然 ， 要 不 要 
医 好 利 奥 完全 取决 于 她 ， 但 至 少 她 提 过 她 会 医治 利 奥 的 。 后 来 ， 彼 拉 
里 也 来 看 户 利 奥 了 ， 他 也 是 揪 了 摇头 。 


“他 今 晚 工会 死 的 。” 他 说 道 。 


“ 愿 主 能 保佑 他 吧 ， 前 吉 。” 我 回应 道 ， 然 后 心情 沉重 地 转 映 离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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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我 说 道 。" 我 杀 爱 的 孩子 ， 你 一 定 要 当心 点 。 我 敢 肯 定 ， 女 王 看 你 昨 
天 没 对 她 行 跪拜 之 礼 时 ， 吏 已 经 想 施 法 摧 慑 你 了 。 她 到 现在 还 坐 在 大 


殿 上 ， 审 判 那些 有 可 能 打 过 你 和 狮子 的 人 。 去 吧 ， 我 的 孩子 ， 快 去 
E: 


我 转 号 跟 在 彼 拉 里 身后 ， 走 在 通道 里 。 当 我 们 走 到 中 央 的 大 山洞 
时 ， 见 到 了 许多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 他 们 有 的 映 着 长 候 ， 有 的 单单 披 着 一 
件 兽 皮 ， 四 处 走 来 走 去 。 我 们 走 在 这 个 巨大 的 山洞 里 ， 容 行 在 这 一 大 
群 人 中 ， 甚 至 感觉 根本 走 不 到 尽头 。 不 管 走 到 哪里 ， 都 能 看 到 洞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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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领 着 我 ， 一 边 告 诉 我 ， 这 些 墓穴 都 是 由 “ 先 人 ”建造 的 。 他 说 ， 现 在 
已 经 没 人 去 这 些 墓穴 了 。 但 我 必须 承认 ， 想 到 面前 这 么 个 机 会 能 让 我 
做 一 番 证 文物 人 研究， 其实 我 心中 征 十 分 欣喜 的 。 


我 们 终于 走 到 了 山洞 尽头 ， 这 儿 有 个 石头 搭 的 祭坛 ， 看 起 来 真是 
和 我 们 兽 受 尽 栈 刑 的 那 块 一 模 一 样 。 显 然 ， 这 个 祭坛 肯定 是 用 来 举行 
祭礼 的 ， 或 许 是 用 来 进行 一 些 宗教 仪式 ， 特 别 是 与 莱 礼 有 关 的 仪式 。 
在 这 个 祭坛 的 另 一 边 有 几 条 通道 ， 彼 拉 里 告诉 我 这 些 通道 是 通 往 一 个 
专门 安放 尸体 的 山洞 。“ 的 确 ，* 他 说 ，“ 这 整 座 山 都 有 尸体 ， 但 他 们 都 
保存 得 十 分 完好 。” 


在 这 个 祭坛 前 聚集 了 许多 人 ， 男 男女 女 都 在 这 里 驻足 观看 ， 氛 转 
阴郁 。 这 场景 驶 算是 再 乐观 的 人 ， 在 五 分 钟 内 都 会 陷入 绝望 。 在 祭坛 
上 放 厦 一 张 黑 木 做 的 简易 森 于 ， 还 有 象牙 灸 内 其 中 ， 椅 于 上 放 有 一 张 
用 草编 织 的 荧 子 ， 椅 子 下 还 连 有 一 块 厚 木 板 ， 用 作 踩 脚 觉 。 


突然 ， 他 们 开始 高 呼 “ 海 亚 ! 海 亚 ! " (XE! 女王 ! C) 。 随 
即 ， 人 整个 围观 人 群 立刻 跪拜 在 地 上 ， 一 动 也 不 动 ， 看 起 来 全 然 一 幅 遭 
受 屠 杀 后 尸 横 通 野 的 景象 ， 只 剩 我 一 个 人 还 站 着， 像 征 大 屠杀 后 唯一 
的 幸存 者 。 众 人 下 跪 后 ， 一 大 队 护卫 开始 从 左边 的 通道 纵 列 行进 ， 目 
行 排列 在 了 祭坛 两 边 。 之 后 义 走出 了 约 二 十 个 合 呈 男子， 后 来 又 有 二 
十 个 左右 的 便 哑 寻 女 举 看 几 荔 灯 走 了 出 来 。 他 们 身后 迎 出 了 一 位 里 形 
高 挑 的 女子 ， 日 袍 将 她 全 身上 下 都 严 挛 实 实 地 包 衷 着 。 她 登 上 祭坛， 


坐 在 椅子 上 ， 用 和 硕 膀 语 与 我 对 话 ， 我 想 她 是 不 想 让 其 他 在 场 的 人 听 懂 
我 们 的 对 话 。 


“ 霍 利 ， 你 过 来 。? 她 说 , “过 来 坐 在 我 脚 边 ， 好 好 看 看 我 是 如 何 惩 
治 这 些 打 过 你 的 人 的 。 寿 是 我 的 希腊 语 说 得 不 标准 ， 还 请 你 见谅。 实 
在 是 因为 我 太 长 一 段 时 间 都 没 机 会 说 希腊 语 ， 连 我 的 舌头 都 变 得 僵硬 
T, 不 能 准确 发 首 。” 

我 回 她 鞠 了 个 射 ， 登 上 和 祭坛， 坐 在 了 她 的 脚 边 。 

“起 利 ， 你 昨 晚 睡 得 怎么 样 ? ”她 问 。 


“ 艾 钞 殿下 ， 我 昨 晚 睡 得 不 是 很 好 。” 这 的 确 是 实话 ， 但 我 心中 也 
在 害怕 她 是 不 是 已 经 知道 了 我 昨 晚 的 事 。 


“是 吗 ? ”她 微微 一 笑 ， 说 道 ,“ 我 昨 晚 也 没 睡 好 呢 。 我 昨 晚 做 了 个 


梦 ， 我 还 以 为 是 你 让 我 做 了 那些 梦 昵 ， 霍 利 ! ” 
“您 梦 见 什么 了 呢 ， 艾 涉 典 下 ? "我 语气 平平 地 问 道 。 
“我 攀 见 ，* 她 很 快 回答 道 , “我 恨 的 一 个 人 ， 还 有 一 个 我 爱 的 
人 。* 之 后 ， 她 好 像 想 转移 话题 ， 就 用 阿拉 伯 语 对 护卫 的 头领 下 令 
道 :“ 把 那些 男人 带 到 我 面前 。” 


护卫 头领 给 艾 水 深 深 鞠 了 一 身后 ， 台 领 着 部 下 走 癌 了 右边 的 通 
^ 护卫 和 女王 的 全 从 并 没有 行 中 g 拜 蕊 ， 不 过 他 们 得 一 直 这 么 站 着 。 


而 后 便 征 一 片 宁静。 她 用 手 拖 着 脑袋 ， 似 乎 陷入 了 议 思 。 她 面前 
的 那 群 人 还 在 跪 着 ， 只 征 轻 轻 抬 起 了 头 ， 想 偷偷 瞄 我 们 一 眼 。 似 乎 对 
他 们 来 说 ， 能 够 在 公开 的 场合 见 到 女王 是 一 件 十 分 难得 的 事 。 所 以 ， 
他 们 十 分 情愿 忍耐 跪拜 之 礼 ， 甚 至 不 惜 冒 着 巨大 风险 ， 只 为 一 条 她 的 
容 狐 ， 即 使 能 看 到 的 只 有 她 号 痢 的 日 袍 。 除 了 我 ， 没 有 一 个 见 过 她 容 


s 


貌 的 人 是 活着 的 。 终 于 ， 我 们 见 到 了 摇 点 的 灯火 ， 听 到 了 有 人 走 在 通 
道里 的 脚步 声 。 接 下 来 ， 护 卫 纵 队 走 了 进来 ， 读 着 二 十 多 个 还 壮 存 的 
嫌疑 犯 。 这 些 嫌疑 犯 阴 沉着 一 张 脸 ， 无疑 都 在 与 内 心 充 不 着 的 您 惧 感 
作 斗 争 。 他 们 被 沉 到 了 祭坛 前 ， 正 准备 像 围观 人 群 一 样 行 跪拜 礼 时 ， 
女王 制止 了 他 们 。 

“不 用 下 跪 了 ! ”她 温柔 地 说 道 ,“ 都 站 着， 我 准许 你 们 站 着。 翁 
避 ， 你 们 很 快 惑 会 厌倦 趴 在 地 上 了 。” 她 发 出 来 动听 的 笑 声 。 

我 看 到 这 一 排 犯 人 都 露出 了 惊 念 的 神情 ， 他 们 有 征 难 逃 一 死 了 。 虽 
说 他 们 确实 都 征 徘 大 亚 极 的 恶人 ， 但 我 却 开始 同情 他 们 了 “。 在 那么 两 
三 分 钟 里 ， 她 缓 缓 抬 起 头 ， 仔 细 地 审视 每 一 个 犯人 (当然 ,我 们 是 看 
不 见 她 的 双眼 ) ， 时 间 好 似 静 止 了 一 般 。 最 后 ， 她 从 容 不 迫 地 对 我 低 


声 说 道 : 
“起 利 ， 你 认得 出 这 些 人 吗 ? ” 
“是 的 ， 女 王 磺 下 ， 殊 是 他 们 。” 我 这 话 一 出 ， 他 们 都 层 怒 地 看 着 


“现在 完整 地 告诉 我 ， 告 诉 这 群 人 ， 我 之 前 所 听闻 的 那 件 事 。” 


听 到 艾 莎 的 命令 后 ， 我 尽量 用 最 位 涪 的 语言 向 她 讲述 了 整 件 事 的 
来 龙 去 脉 ， 包 括 我 们 差点 成 了 食 人 族 口中 的 食物 ， 还 有 我 们 可 怜 的 仆 
人 受到 了 怎样 的 折磨 的 事 。 在 我 说 话 时 ， 全 场 一 片 寂 静 ， 犯 人 和 围观 
者 ， 束 连 女 王 也 都 一 言 不 发 。 我 说 完 后 ， 艾 莎 唤 了 彼 拉 里 的 名 字 ， 让 
他 拾 起 尖 来 。 但 彼 拉 里 还 十 低 着 尖 回 答 了 女王 ， 告 诉 她 我 所 说 的 部 是 
事实 ， 不 过 并 没有 再 具体 陈述 其 他 证 据 。 


“你 们 都 听 到 了 吧 ! ?她 说 话 了 ， 语 气 冷 酷 ， 声 音 咏 亮 ， 这 和 她 以 
往 的 语调 完全 不 同 。 这 个 不 同 寻 种 的 女人 身上 还 有 一 个 最 引 人 注 目的 


地 方 ， 那 束 是 她 的 声音 总 是 能 在 不 同 的 时 刻 最 为 巧妙 地 去 适应 不 同 的 
氛围 。“ 你 们 还 有 什么 话 可 说 吗 ? 真 古 群 难以 教化 的 野人 ， 你 们 都 不 怕 
遭 到 报应 的 吗 ?” 


无 人 回应 女王 的 话 ， 过 了 一 会 儿 才 终 于 有 个 犯人 开口 说 话 。 他 有 是 
一 个 长 相 不 错 、 拥 有 宽阔 胸 腾 的 中 年 习 子 。 他 的 面部 轮廓 分 明 ， 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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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但 并 没有 人 下 令 说 不 许 伤害 他 们 的 黑人 奴仆 。 所 以 在 一 个 女人 的 
Hn P (不 过 她 现在 已 经 死 了 ) ， 他 们 就 准备 在 进行 完 他 们 国家 古老 
的 光 采 仪式 后 ， 继 续 把 那个 黑人 给 辣 了 吃 了 。 这 对 他 们 来 说 本 就 古 理 
所 当然 的 。 至 于 他 们 为 何 会 突然 袭击 我 们 ， 他 解释 说 是 脑子 一 热 造成 
的 ， 他 们 为 此 深 感 悔恨 。 他 脓 求 女王 ， 把 他 们 放逐 到 沼泽 地 中 ， 是 生 
古 死 全 都 听天由命 。 但 我 从 他 的 神情 可 以 看 出 ， 他 也 知道 被 饶 息 的 硕 
ZTABHE o 


话 首 落下 后 ， 义 古 寂 静 一 片 ， 空 气 中 紧张 的 氛围 慕 延 到 整个 山洞 
之 中 。 和 灯火 播 鼻 ， 石 洞 贿 辟 上 的 影子 也 随 之 晃动 ， 这 样 的 景象 吏 算 是 
发 生 在 这 样 一 个 不 洁 之 地 ， 也 是 十 分 古怪 ， 这 真是 我 有 生 以 来 见 过 的 
最 为 怪异 的 画面 了 。 在 祭坛 凡 前 ， 一 大 群 跪拜 的 围观 者 像 尸 体 一 样 估 
在 地 上 ， 隐 匿 在 幽暗 的 背影 下 。 在 这 群 围观 者 前 站 着 一 排 罪人 ， 他 们 
试图 用 一 副 注 然 的 样子 伴 狼 无 呐 ， 掩 饰 内 心 的 仙 惧 。 左 右 两 边 各 站 有 
一 队 护 卫 ， 他 们 喘 罕 日 移 ， 手 执 长 矛 和 七 首 ， 一直 默 不 作 声 。 而 那儿 
个 登 号 人 一 直 都 在 旁观 ， 有 眼中 充满 好 奇 。 市 着 面纱 的 艾 钞 坐 在 她 简易 
的 椅子 上 上， 众人 都 臣服 在 她 面前 ， 而 我 坐 在 她 的 脚 边 。 这 个 号 痢 日 衣 
的 女子 ， 拥 有 着 迷人 的 魅力 与 无 上 的 权利 ， 你 似乎 能 看 到 她 内 痢 光 ， 
市 着 光 棠 ， 或 者 说 是 市 着 一 种 肉眼 看 不 见 的 苑 节 。 我 想 我 见 过 她 最 可 
介 的 样子 ， 砚 过 于 戴 上 面纱 的 她 身上 充满 了 复仇 的 气 恩 。 


该 来 的 还 是 米 了 。 


“你 们 这 些 畜 生 ， 真 是 奸诈 独 独 啊 ! ”她 的 声音 低 帝 ， 越 说 越 有 震 
慑 力 ， 回 啊 在 山洞 中 。“ 食 人 族 的 人 ， 你 们 犯 了 两 件 错 事 。 你 们 先是 秦 
击 了 这 些 卫生 人 ， 他 们 还 是 日 种 男人 ， 而 后 你 们 甚至 还 想 杀 了 他 们 的 
仆人 ， 光 是 这 一 点 束 够 判 你 们 死罪 。 但 你 们 最 该 死 的 一 点 ， 是 你 们 苋 
敢 违背 我 的 命令 ! 我 的 仆人 ， 也 就 古 你 们 的 族长 彼 拉 里 ， 难 道 没 有 传 
达 过 我 的 命令 给 你 们 吗 ? 我 不 是 下 过 令 ， 让 你 们 要 好 好 招 每 这 些 陌生 
AB? 你 们 现在 竟然 还 想 把 他 们 给 杀 了 1! 要 不 是 他 们 不 顾 和 危险， 一 直 
攒 着 超 竹 币 人 的 角力 反抗 ， 早 束 被 你 们 无 情 地 杀害 了 吧 ? 难道 没 人 从 
小 教 过 你 们 ， 女 王 的 法 令 是 永远 都 不 可 撼动 的 吗 ? DX AGBOXTAI. mA 
算是 稍 有 违反 女王 的 法 令 ， 都 是 死 菲 一 条 吗 ? 还 是 说 ， 你 们 觉得 我 口 
头 下 的 命令 束 不 古 法 令 了 ? 难道 你 们 的 父亲 没有 从 小 教育 过 你 们 ， 女 
王 说 的 每 句 话 都 不 可 违抗 吗 ? 要 是 你 们 觉得 我 能 听从 你 们 目 己 的 意愿 
更 改 我 的 命令 的 话 ， 那 你 们 倒 不 如 干脆 让 这 些 山洞 直接 替 声 在 你 们 面 
前 ， 让 太阳 停止 运转 好 了 ! 看 来 ， 你 们 都 知道 得 很 清楚 啊 ! 你 们 这 些 
难以 教化 的 野人 ! 可 你 们 实在 是 太 过 项 务 了 ， 闫 劣 至 极 ! 你 们 号 上 的 
务 根 ， 跟 果 眼 一 样 源源 不 绝 。 你 们 的 列 祖 列 代 都 症 这 副 德 行 ， 要 不 是 
因为 我 ， 你 们 的 务 根 性 早 束 贤 了 你 们 目 己 ! 现在 ， 你 们 犯 下 这 等 罪 
行 ， 竟 要 把 这 些 人 ， 我 的 客人 置 于 死地 。 最 可 恶 的 是 ， 你 们 况 敢 违抗 
我 ! 这 才 是 你 们 最 该 死 的 地 方 ! ， 把 这 些 人 带 去 刑 房 导 用 刑 ， 要 是 到 
明天 日 落 时 分 ， 还 有 人 活着 的 话 ， 就 直接 杀 了 ! 束 算 你 们 只 是 差点 共 
了 我 客人 的 仆人 ， 也 徘 该 致死 。” 


她 一 说 完 ， 山 洞 中 就 充斥 了 和 人们 悍 奶 的 哺 喃 低语。 那些 犯人 一 下 
子 就 做 了 神 ， 再 也 绷 不 住 了 ， 吓 得 直接 趴 在 了 地 上 ， 痛 并 着 不 售 明 
求 ， 那 模样 看 着 真 令 人 不 忍心 。 我 转 同 艾 获 ， 请 求 她 宽恕 他 们 ， 或 是 
减轻 些 他 们 的 贡 鹿 。 但 她 的 态度 十 分 强硬 。 


EA! ”她 再 次 用 希腊 语 与 我 交流 。 说 实话 ， 与 大 多 数 人 相 
比 ， 我 虽说 古 个 出 色 的 语言 学 者 ， 但 我 却 很 难 跟 上 艾 莎 的 市 秦 。 这 主 


要 是 因为 发 音 的 改变 实在 太 大 了 ， 艾 水 目 然 是 在 用 她 所 生活 的 那个 时 
代 的 口音 ， 而 我 们 现在 所 学 的 都 是 传统 的 现代 发 音 。 


“ 霍 利 ， 这 当然 不 行 。 要 是 我 可 怜 这 些 畜 生 ， 你 们 在 这 里 连 一 天 都 
活 不 下 去 。 你 不 了 解 他 们 ， 他 们 都 是 哮 血 的 老虎 ! 就 算 到 了 这 时 候 ， 
他 们 部 想 把 你 们 给 吃 了 ! 要 不 然 你 以 为 ， 我 是 怎么 统治 这 些 人 的 ? 我 
只 有 一 文 护卫 队 会 目 觉 听从 我 的 命令 ， 我 不 是 用 强权 统治 他 们 ， 而 是 
您 惯 感 。 这 是 一 座 和 ] 想 的 王国 。 一 旦 我 用 这 种 方法 统治 了 一 代 人 ， 整 
像 现在 这 样 ， 用 刑 具 折 磨 他 们 至 死 ， 我 束 得 一 直 这 么 做 。 相 信 我 ， 这 
么 做 并 非 是 因为 我 冷酷 无 情 ， 或 是 想 要 用 这 种 低下 的 手段 公报 私 仇 。 
再 说 ， 我 报复 这 些 人 能 得 什么 好 处 ? 霍 利 ， 人 活 久 了 束 会 变 得 冷 痢 ， 
只 会 想 把 心思 放 在 真正 感 兴趣 的 事 上 。 昌 说 看 起 来 我 是 一 怒 之 下 欠 了 
他 们 ,或 者 说 有 古 情绪 使 然 ， 但 事实 并 非 如 此 。 你 也 看 到 了 ， 天 上 的 云 
好 似 征 随意 肚 动 ， 但 你 不 知道 的 是 不 管 云 蒜 到 何 处 ， 背 后 都 由 风 回 决 
定 。 而 我 也 生 如 此 ， 霍 利 。 我 的 心情 变化 只 不 过 是 几 缕 云彩 ， 看 似 阴 
青 不 是， 其 实 背 后 我 都 是 有 我 的 否 囊 。 这 些 人 必须 得 死 ， 而 且 得 照 我 
说 的 办 。” 之 后 她 突然 较 疝 护卫 长 : 


“就 按 我 说 的 ， 把 这 些 人 带 去 用 刑 ! ” 


1. 原文 是 法 语 。 (译文 注 ) 
2. “ 刑 房 ”， 我 后 来 见 到 了 这 个 可 怕 的 地 方 ， 也 见 到 了 科 尔 的 先 人 们 所 留 下 的 遗迹 。 在 
那个 山洞 里 ， 唯 一 算得 上 是 山洞 原 有 的 ， 也 只 有 择 放 在 刑 房 中 不 同位 置 的 石板 了 ， 这 些 
石板 上 就 是 受刑 的 地 方 。 其 中 ， 很 多 石板 都 有 和 孔隙。 孔隙 间 曾 浸泡 过 先前 的 犯人 在 石板 
上 流 的 血 ， 所 以 这 些 孔 隙 都 被 染 成 了 黑色 。 在 这 个 山洞 中 间 ， 也 放 着 一 个 火炉 。 火 炉 上 
的 洞口 便 是 用 最 可 怕 的 一 点 是 ， 每 张 石 板 上 都 有 把 用 刑 的 方 
法 用 雕刻 画 了 出 来 。 这 些 有 雕刻 的 画面 实在 太 过 芍 怖 ， 为 了 不 给 读者 带 来 不 适 ， 我 便 不 在 
此 具体 描述 。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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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 被 押 走 后 ， 艾 莎 挥 了 挥手 ， 所 有 的 围观 人 群 便 转 过 喘 开 始 
息 ， 准 备 离 开 这 个 山洞 ， 他 们 看 起 来 束 像 古 一 群 散 乱 的 斑 群 。 当 他 们 
离 祭 坛 已 有 一 段 距离 时 ， 才 慢 慢 站 了 起 来 走出 山洞 。 因 为 大 半 的 护卫 
已 被 派 遗 去 押送 犯人 ， 所 以 除了 那 几 个 登 呈 人 和 留 下 的 护卫 ， 山 洞 中 
只 剩 下 了 女王 和 我 。 机 会 难得 ， 我 便 请 求 女 王 殿 下 去 见 见 利 奥 ， 并 告 
诉 她 利 奥 现在 的 病情 十 分 严重 。 但 她 拒绝 了 ， 她 说 今 晚 之 前 利 奥 是 绝 
对 不 会 死 的 ， 因 为 患 上 这 种 热 病 的 人 只 会 在 黄昏 之 际 或 破晓 之 时 和 死 
去 。 她 还 说 在 她 去 为 利 奥 治疗 前 ， 利 奥 靠 着 目 身 抵抗 住 病魔 的 时 间 越 
久 越 好 。 正 当 我 起 里 准备 离开 时 ， 她 命 我 跟 她 走 ， 说 是 有 话 要 与 我 
说 ， 还 想 市 我 见 见 这 洞 中 的 奇观 。 


我 已 深 陷 她 那 致命 的 魅力 之 中 无 法 目 拔 ， 我 真 布 望 我 可 以 拒绝 
她 ， 但 我 真 的 做 不 到 。 她 起 喘 离开 椅子 ， 给 合 呈 侍从 做 了 几 个 手势 ， 
然后 走 下 了 祭坛。 四 个 登 吁 姑 奶 依照 指示 提 着 灯 走 了 过 来 ， 两 个 站 在 
前 面 ， 男 外 两 人 站 在 我 们 映 后 ， 而 其 他 人 合 呈 人 和 护卫 则 退 下 了 。 


“现在 ，” 她 说 , “看 到 这 里 的 这 些 奇 观 了 吗 ， 截 利 ?” 抬头 看 看 这 个 
大 山洞 ， 你 见 过 像 这 样 的 地 方 吗 ? 你 或 许 见 过 ， 这 世上 的 确 有 很 多 像 
这 样 的 山洞 ， 但 没有 一 处 比 得 上 这 里 ， 这 些 山 洞 都 是 由 一 个 失落 的 民 
族 杀 手 挖 出 来 的 ， 他 们 束 曾 住 在 这 个 平原 上 的 那 座 城 里 。 这 些 科 尔 人 
曾 古 一 个 伟大 而 神奇 的 民族 ， 但 就 像 埃及 人 人 一样， 他们 比 起 活 人 更 加 
关心 死人 。 你 觉得 需要 有 多 少 人 耗费 多 少年 的 时 间 才 能 开 请 出 这 样 一 
个 山洞 ， 还 有 所 有 的 这 些 通道 ? ” 


“需要 成 十 上 万 吧 ! ”我 答 道 。 


“所 以 ， 截 利 ， 这 征 个 比 埃及 人 更 为 古老 的 民族 。 在 他 们 所 留 下 的 
锅 文 里 ， 我 从 能 读 出 的 少量 铭文 中 发 现 了 一 个 关键 信息 ， 那 惑 是 一 一 
你 现在 所 看 到 的 ， 殊 是 他 们 开 评 出 的 最 后 一 个 山洞 。” 然 后 她 便 转 癌 里 
后 的 那 块 宕 石 ， 并 且 指 示 玖 呈 侍 从 把 灯 举 起 来 。 在 祭坛 上 刻 有 一 位 老 
者 模样 的 人 ， 他 手持 一 柄 象牙 权 杖 坐 在 椅子 上 。 我 立马 想起 ， 在 我 们 
用 和 餐 的 房间 里 ， 那 幅 雕 刻 的 画像 上 有 位 受到 尸体 防腐 处 理 的 老者 ， 他 
的 形象 特征 与 祭坛 上 的 这 位 老者 真是 像 极 了 。 老 者 坐 的 棒子， 样子 看 
起 来 和 艾 水 坐 痢 审判 犯人 的 那 张 椅子 一 样 。 椅 子 下 刻 有 一 小 段 铭 文 ， 
我 曾 提 过 这 些 字 看 起 来 都 很 奇 性， 但 我 已 记 不 清 具 体 细节 ， 只 记得 这 
些 字 在 我 熟悉 的 文字 中 看 起 来 最 像 中 文 。 艾 水 继续 大 声 读 着 铭文 ， 断 
上 晰 续 续 地 为 我 翻译 。 锦 文 的 具体 内 容 如 下 : 


“在 科 尔 帝 国 建成 后 的 第 四 千 两 百 五 十 九 年 ， 这 个 山洞 (我 们 的 墓 
R) 终于 在 科 尔 王 狄 斯 诺 的 带领 下 完工 了 ， 整 整 三 代 科 尔 人 民 和 他 们 
的 奴隶 为 此 辛勤 劳作 。 这 个 山洞 将 会 成 为 科 尔 人 的 墓穴 ， 人 们 需 按 照 
阶 品 决定 入 葬 的 先后 顺序 。 狄 斯 诺 是 位 伟大 的 君王 ， 他 的 子 民 都 将 他 
的 肖像 雕刻 在 墓穴 的 岩 壁 上 。 愿 天 降 福 泽 于 此 ， 庇 佑 他 们 的 成 果 。 让 
狄 斯 诺 这 位 伟大 的 君王 在 此 得 以 安息 长 卢 ， 直 到 再 次 他 醒 来 的 那 一 
天 。 人 所 跟随 王 起 义 的 侍从 和 子 民 ， 愿 他 们 也 得 以 安息 ， 他 们 在 死 后 也 
将 低头 听命 于 王 。” 


SEN, WEA, WH, “这 个 民族 建造 的 这 座 城 ， 即 使 已 沦 为 废 
坊 ， 却 仍 是 远方 平原 上 的 一 座 堡 垒 。 四 千年 前 ， 这 座 山 洞 便 已 经 完 
工 。 这 里 现在 和 我 在 两 千年 前 第 一 眼看 到 的 时 候 几 乎 一 样 ， 没 什么 变 
化 。 这 样 想 想 ， 这 得 是 一 座 多 么 古老 的 城 啊 ! 现在 跟 我 来 ， 霍 利 ， 我 
要 市 你 去 看 看 在 这 个 民族 没落 以 后 所 留 下 的 东西 。” 于 是 ， 她 便 领 我 走 
到 山洞 正中 间 ， 然 后 停 在 一 块 圆 形 石 块 前 ， 石 块 放 在 地 面 的 一 个 人 孔 


人 上， 正好 盖 住 了 洞口 ， 就 像 是 伦敦 街道 上 的 铁 制 井盖 一 样 ， 盖 在 个 
煤 块 的 井口 上 。“ 你 看 ，” 她 说 , “告诉 我 ， 这 是 什么 ? ” 


“我 不 知道 这 是 什么 。” 我 管道 。 闻 言 ， 她 转身 走向 山洞 的 左手 
边 ， 看 向 洞 口 ， 而 后 示意 合 吧 侍从 把 灯 举 起 来 。 可 以 看 到 山洞 宕 壁 上 
有 用 红色 颜料 写 下 的 一 些 字 符 ， 看 上 去 和 刻 在 科 尔 王 狄 思 诡 雕刻 像 下 
的 文字 很 像 。 好 在 颜料 没有 邱 色 ， 可 以 看 得 请 写 的 是 什么 ， 艾 落 束 将 
这 些 文字 的 内 容 也 翻译 给 我 听 。 内 容 如 下 : 


“我 叫 朱 尼斯 ， 征 科 尔 神 庙 的 一 位 祭司 。 我 写 下 这 些 话 的 地 方 ， 正 
征 于 科 尔 建 成 第 四 千 八 百 零 三 年 所 完工 的 墓穴 。 科 尔 没 落 了 ! 她 的 礼 
和 尝 里 不 再 押 有 寺 华 的 宴席 ， 她 也 无 法 再 一 统 天 下 ， 而 她 的 海军 已 出 海 
从 商 。 科 和 尔 没落 了 1! 科 尔 所 有 的 城池 ， 恢 弘 的 建筑 ， 以 及 所 有 她 建造 
的 港口 和 开通 的 运河 ， 以 后 都 将 变 成 狠 群 ， 独 头 麻 ， 野 钨 和 野 变 人 的 
住所 。 二 十 五 个 月 前 ， 一 场 瘟疫 党章 了 科 尔 ， 科 和 尔 的 几 百 座 城 池 都 遭 
了 秧 ， 不 论 老 少 都 无 法 幸免 于 难 ，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死 于 瘟 疫 。 不 论 贫 
民 、 定 人 、 王 室 或 是 奴隶 ， 男 女 老 少 部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里 体 发 黑 ， 而 后 
死去 。 瘟 疫 日 以 继 夜 地 祸害 科 尔 的 人 民 ， 即 便 有 人 避 过 了 辛 疫 ， 最 后 

会 死 于 矶 大 。 依 据 古 代 的 仪式 ， 我 们 也 无 法 继续 存放 科 尔 孩 子 的 己 
体 ， 因 为 死者 的 数量 过 于 巨大 ， 只 有 将 他 们 丢 进 洞 中 地 面 上 的 人 孔 ， 
弃 他 们 于 山洞 下 的 深 调 。 而 这 个 伟大 民族 所 幸存 下 来 的 人 ， 会 为 整个 
世界 市 来 光明 。 他 们 扬帆 起 航 ， 往 北方 前 进 。 而 我 ， 祖 妮 思 ， 作 为 祭 
司 写 下 这 些 话 。 昌 不 知 其 他 城市 是 否 还 有 科 尔 人 活着 ， 但 现在 我 是 最 
后 一 个 存活 于 此 的 科 尔 人 。 在 死 前 写 下 这 些 话 ， 真 是 令 我 尤为 痛心 。 
因为 ， 这 让 我 想到 科 尔 芝 国 已 不 复 存 在 、 神 庙 中 不 再 有 人 和 祭 拜 神明 、 
所 有 的 豆 殿 也 早已 至 无 一 人 ， 而 她 的 王子 们 ， 船 长 与 商船 ， 还 有 那些 
美丽 聪 营 的 文子 都 已 消失 在 人 世 。” 


我 惊讶 地 叹 了 口气 ， 这 流 草 的 文字 所 摘 述 出 的 景象 真是 迈 凉 至 
极 。 真 是 难以 想象 ， 一 个 独 留 于 世 的 幸存 者 会 在 临 死 前 写 下 目 己 伟大 


民族 的 嘉 亡 史 。 仅 珊 着 一 蔓 灯 的 微弱 灯光 ， 这 位 形 单 影 只 的 老者 又 是 
以 何 种 心情 ， 在 昏暗 的 一 个 小 角落 里 ， 用 短 短 几 行 文字 在 涯 壁 上 涂抹 
下 这 段 目 己 民 族 的 灭亡 史 的 呢 ? 这 位 教徒 ， 或 者 说 是 画家 所 拥有 的 信 
念 之 强大 ， 真 是 令 人 难以 想象 ! 


“ 霍 利 ，” 艾 莎 把 一 只 手 放 在 我 的 肩 上 ， 问 道 ,“ 你 束 没 想 过 ， 那 些 
航海 去 往 北 方 的 科 尔 人 或 许 正 古 第 一 代 埃 及 人 的 父 半 ? ” 


“我 没 想到 过 ， 殿 下 ! ”我 说 ,“ 看 来 这 的 确 是 个 历史 悠久 的 世 
Ace 


“历史 悠久 ? 是 啊 ， 的 确 历史 悠 人 。 能 在 书本 上 学 习 的 那些 民族 ， 
那些 强大 富有 的 民族 总 征 会 被 淘汰 和 和 遗志， 所 以 到 最 后 没 人 能 记 住 他 
们 。 能 够 记载 在 史册 上 的 寥寥 无 几 ， 因 为 时 间 会 市 走 人 类 所 有 的 成 
束 。 除 非 是 像 科 尔 人 开 羡 一 个 这 样 的 山洞 ， 或许 还 能 避免 被 海水 淹 
没 ， 或 是 在 地 震中 替 声 。 有 谁 知 道 在 这 地 球 上 都 曾 有 过 什么 ， 又 或 是 
在 将 来 会 出 现 什么 ? 正如 智慧 的 希 伯 来 人 在 古 时 所 写 下 的 这 人 句 话 ， 天 
下 没有 什么 事物 是 新 出 现 的 。 但 正如 我 想 的 那样 ， 这 个 民族 并 非 是 完 
完全 全 地 消失 了 “。 科 尔 拥 有 许多 城池 ， 在 其 它 城市 仍 留 有 儿 名 为 数 不 
多 的 幸存 者 。 但 阿拉 伯 人 和 那些 来 目 南方 的 野 变 人 ， 也 就 是 我 的 子 
民 ， 来 到 了 他 们 的 身边 ， 将 他 们 的 女人 要 了 做 妻子 。 如 今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人 转正 是 留 有 昔日 伟大 科 尔 人 血脉 的 杂种 ， 还 仗 着 这 不 纯 的 血脉 住 进 
了 和 驳 人 的 墓穴 之 中 。 我 也 不 知道 事实 征 人 否 如 此 ， 但 叉 有 谁 能 知道 呢 ? 
我 的 学 识 并 不 足以 让 我 在 时 间 的 黑夜 中 洞悉 历史 。 他 们 是 一 个 伟大 的 
民族 ， 有 能力 在 征服 全 世界 后 ， 与 他 们 的 侍从 从 女 、 聚 门 世 人、 雕刻 
师 和 情妇 ， 安 递 目 在 地 住 在 满 十 宕 壁 的 山洞 之 中 ， 做 做 生意 ， 拌 拌 
嘴 ， 打 打猎 ， 吃 饭 睡 常 ， 束 这 么 尽情 作乐 直至 生命 结束 的 那 一 天 到 
来 。 来 吧 ， 霍 利 ， 我 还 要 市 你 去 看 看 那 位 老者 写 到 的 那 一 处 地 洞 。 你 
定 将 大 开眼 界 。” 


我 跟着 艾 莎 来 到 山洞 卷 边 开 出 的 一 条 通道 ， 走 下 很 长 的 一 段 石 阶 
后 ， 来 到 了 一 条 垂直 的 地 下 通道 里 。 通 道 仅 有 不 到 六 十 英尺 深 ， 而 奇 
怪 的 是 通风 气孔 是 同上 排列 的 ， 我 不 知道 这 些 气 孔 是 通 回 哪里 的 。 突 
然 间 ， 通 道 已 至 尽 涉 ， 艾 莎 信 了 下 来 ， 命 合 呈 从 从 把 灯 举 起 来 。 当 她 
下 令 后 ， 我 接 下 来 所 目 频 的 场景 ， 是 我 这 幸子 都 不 硕 望 再 见 到 的 。 


我 们 站 在 一 个 巨大 的 洞 里 ， 或 者 应 该 说 是 站 在 洞口 边缘 。 润 的 周 
围 砌 着 一 圈 低 低 的 石壁 ， 一 眼 望 去 深 不 见 底 。 我 目前 所 能 判断 出 的 ， 
忠 古 这 个 润 的 大 小 与 伦敦 的 圣保罗 大 教 笃 差不多 大 。 当 从 从 把 灯 举 起 
来 时 ， 我 看 到 的 就 是 一 间 巨 大 的 集 履 房 ， 里 面 堆 满 了 足 有 上 千 具 人 类 
的 尸 通 ， 尸 通 被 堆砌 成 一 座 巨 大 的 金字 塔 ， 闪 内 发 光 。 看 来 是 一 有 己 
体 ， 束 会 从 上 面 的 洞口 扔 进 这 里 ， 才 形成 了 这 么 一 个 从 上 到 下 由 尸体 
堆砌 而 成 的 金子 塔 。 我 实在 想 不 出 ， 还 能 有 什么 会 比 这 一 大 堆 远 古 民 
族 的 尸 瞬 更 加 驴 和 人 听闻。 上 千 具 干尸 堆放 成 了 一 座 日 骨 山 ， 而 此 处 干 
燥 的 空气 使 得 他 们 的 皮肤 仍 保 留 完好 。 更 可 怕 的 一 点 是 ， 现 在 这 些 形 
仿 各 异 的 尸体 ， 正 死 死 地 盯 着 我 们 ， 这 真是 对 人 性 的 一 种 训 诞 而 芍 怖 
的 讽刺 ! 我 震 尺 地 失声 尖 叫 ， 回 音 称 荡 在 葵 穴 中 。 我 的 尖 叫 声 先 钙 慰 
动 到 了 尸骨 堆 顶 端的 第 一 具 尸 通 ， 而 后 这 具 平 稳 地 堆放 了 上 千年 的 己 
髋 掉 下 了 他 的 头骨 。 然 后 我 们 就 目 顾 目地 跑 开 了 ， 随 之 而 来 的 目 然 束 
古 一 整 座 尸骨 堆 的 朋 塌 ， 直 到 最 后 莽 六 中 到 处 都 堆 满 了 尸骨 。 看 来 ， 
这 是 这 些 尸 体 疝 我 们 问好 的 方式 。 


“快走 吧 ! ”我 说 ，“ 我 已 经 看 够 了 ! 这 些 人 都 是 生前 得 了 重病 ， 病 
死 的 ， 对 吧 ? “我 在 我 们 转身 离开 时 补充 道 < 


“是 的 ! 科 尔 人 和 埃及 人 人 一样， 部 会 将 尸体 进行 防腐 处 理 。 但 科 尔 
人 比 埃及 人 聪明 的 地 方 在 于 ， 埃 及 人 要 把 尸体 的 内 脏 和 脑子 都 取出 
来 ， 而 科 尔 人 则 十 直接 把 防腐 剂 注 射 进 血管 里 ， 这 样 防腐 剂 束 可 以 履 
次 到 全 身 了 。 等 一 会 儿 ， 你 吏 会 见 到 了 “。 ?我 们 走 在 通道 里 时 ， 她 随意 
地 停 在 了 一 处 小 洞口 前 ， 示 意 信 从 提 灯 过 来 领 我 们 进去 。 


我 们 进 到 了 一 个 小 房间 里 ， 这 地 方 布置 得 很 像 我 在 我 们 第 一 个 售 
歌 处 待 过 的 卧室 ， 唯 一 的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我 的 卧房 仅 有 一 张 石头 长 椅 ， 
而 这 里 摆 有 两 张 石头 长 椅 ， 或 者 说 是 床铺 。 长 椅 上 身 有 几 具 尸体 ， 身 
上 盖 着 黄色 的 亚麻 布 导 。 由 于 年 代 久 远 ， 亚 麻布 上 已 堆积 了 一 层 薄 荡 
的 灰尘 。 不 过 在 开凿 在 山中 深 处 的 这 些 山 洞 里 ， 也 没有 什么 东西 可 以 
变 成 灰尘 ， 所 以 这 些 灰 尘 并 不 会 如 常人 所 料 般 越 积 越 多 。 己 体 周 围 摆 
有 一 些 石 架 ， 架 层 上 放 有 许多 彩色 花瓶 ， 但 有 价值 的 装饰 品 或 是 武器 
却 没有 几 件 。 


“把 布 掀起 来 ， 霍 利 。” 艾 沙 说 道 。 但 当 我 伸 出 手 准 备 把 布 掀起 来 
时 ， 我 又 把 手 缩 了 回去 ， 因 为 这 似乎 是 种 不 和 敬 的 行为 。 此 情 此 景 总 有 
种 骇 人 的 肃穆 感 ， 说 实话 ， 我 的 确 对 此 心 生 和 敬 且 。 艾 水 看 我 这 副 吓 坏 
的 模样 只 是 微微 一 和 闫 ， 而 后 目 己 把 那儿 块 亚太 布 揪 了 起 来 。 


原来 ， 亚 接 布 下 还 有 一 层 布 蕊 在 石 尖 长 森 的 尸体 上 ， 不 过 更 注 
些 。 她 把 这 些 薄 布 掀起 来 后 ， 我 们 这 些 人 苋 能 在 有 生 之 年 见 到 这 些 墓 
木 已 拱 的 尸体 ， 想 来 这 也 是 上 千 万 年 第 一 次 有 这 种 事 发 生 。 其 中 一 具 
女性 看 上 去 三 十 五 岁 的 模样 ， 或 许 还 更 年 轻 些 ， 在 世 时 定 古 一 位 美 
人 。 即 便 是 现在 ， 也 能 看 出 她 那 轮廓 鲜明 的 五 官 ， 一 副 沉 着 冷静 的 模 
样 。 尤 为 引 人 和 人 注意 的 钙 她 那 一 对 精致 的 眉毛 ， 还 有 那 长 长 的 睫毛 ， 在 
灯光 下 睫毛 的 影子 好 似 一 条 条 细 线 倒映 在 她 雪 日 的 脸 上 ， 真 是 美 极 
了 。 她 喘 襄 一 件 白 袍 ， 蓝 黑色 的 长 发 如 流水 般 滑 涓 地 披 在 了 她 的 长 袍 
上 上。 长眠 于 世 的 她 ， 怀 里 还 抱 奢 一 个 婴孩 。 这 场景 真是 温 专 ， 却 义 如 
此 可 怕 一 一 我 并 不 为 目 己 坦言 可 怕 而 感到 羞耻 一 一 我 的 眼泪 止 不 住地 
往 下 流 。 


这 样 的 场景 ， 市 我 跨越 了 时 间 的 鸿沟 ， 让 我 脑海 中 浮现 出 了 失落 
古国 科 尔 里 的 一 尸 广 福 的 人 家 ， 这 位 迷人 的 好 尹 因 红颜 渤 去 而 占 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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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母子 ， 已 经 生动 地 呈现 了 他 们 被 人 遗 起 的 一 生 ， 这 比 起 任何 文字 都 


更 具 说 服 力 。 我 共 敬 地 把 让 尸 布 为 他 们 重新 盖 上 ， 想 到 美丽 的 鲜花 本 
应 永远 绽放 ， 却 在 开花 的 瞬间 被 人 折枝 送 往 坟 区 ,不 由 地 叹 居 起 来 。 


我 较 喘 到 对 面 的 石头 长 椅 ， 慢 慢 的 掀 开 注 布 。 这 是 一 位 年 长 的 男 
子 ， 蓄 着 斑 日 的 长 衣 须 ， 吴 囊 一 件 日 袍 。 他 或 许 正 是 这 位 文子 的 丈 
夫 ， 看 来 是 在 妻子 死 后 多 年 才 去 世 的 。 最 后 一 次 他 在 她 的 身边 睡 下 ， 
便 征 永远 的 相伴 。 


离开 这 里 后 ， 我 们 又 进 到 另 一 个 山洞 中 。 寿 征 要 将 我 在 这 些 山洞 
中 见 到 的 诸多 事物 都 措 写 出 来 ， 必 定 需要 耗费 不 少 篇 帽 ， 因 此 便 不 再 
详 述 。 在 公信 完工 后 五 百 多 年 ， 这 个 民族 便 覆 火 了。 显然 这 五 百 多 年 
足够 用 来 十 满 这 些 地 下 墓穴 ， 因 此 每 个 山洞 中 都 有 各 目的 居住 者 。 尽 
管 墓穴 中 安放 的 尸体 众多 ， 但 目 梧 世 后 安放 于 此 的 那 一 天 起 ， 个 个 都 
征 一 副 面 色 安 详 的 模样 。 知 是 要 我 将 他 们 的 模样 逐个 描写 出 来 ， 都 足 
以 写 出 一 本 书 来 了 。 但 这 么 做 ， 只 不 过 征 变 着 化 样 印证 了 我 刚刚 所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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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 所 有 的 尸体 ， 都 经 过 了 高 超 的 防腐 处 理 ， 即 使 过 了 上 千年 ， 
仍旧 完好 无 损 。 在 这 些 幽 静 的 墓穴 中 ， 也 没有 会 损害 这 些 尸 体 东 西 的 
存在 ， 墓穴 温度 适宜 ， 也 不 潮湿 。 浸 透 在 他 们 身体 里 的 芳香 的 防腐 剂 
显然 也 起 到 了 效果 ， 尸 体 可 以 永远 都 保存 的 如 此 完好 。 但 我 们 却 发 现 
了 美中不足 的 一 点 一 尽管 有 些 尸 体 看 起 来 保存 完好 ， 但 一 旦 有 人 不 
小 心 把 尸体 弄 掉 在 地 ， 那 么 尸体 竞 会 瞬间 变 为 灰 炊 。 艾 东 告 诉 我 ， 这 
是 因为 这 些 尸 体 要 么 因为 葬礼 ， 要 么 出 于 其 他 缘由 ， 是 直接 浸泡 在 防 
腐 剂 筷 中 的 ， 而 不 是 把 防腐 剂 注射 进 血管 里 。 


但 是 关于 我 们 所 到 的 最 后 一 个 墓穴 ， 我 想 我 是 必须 得 说 些 什 么 
了 。 最 后 一 个 墓穴 中 安放 的 那些 尸体 ， 相 比 起 第 一 个 曹 穴 ， 更 加 生动 
形象 地 证 明了 人 类 之 间 的 情感 共鸣 。 最 后 一 个 墓穴 中 安放 有 两 具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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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紧 相 拥 的 少男 少女 。 她 圈 在 他 的 辟 膀 中 ， 他 陶 着 她 的 前 额 。 当 我 解 
开 那 位 男子 的 亚麻 布 长 袍 时 ， 便 看 到 他 心口 有 处 被 萎 首 刺 伤 的 仿 口 ， 
而 那 广 子 的 胸 腹 处 也 有 一 道 残忍 刺 伤 ， 看 来 她 正 羡 起 命 于 此 。 在 尸体 
上 方 的 岩石 上 ， 刻 有 一 行 三 字 和 铭文。 艾 莎 告诉 我 ， 那 是 意 为 “死亡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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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对 少男 少女 有 着 怎样 的 一 生 呢 ?在 世 时 他 们 就 是 一 对 壁 人 ， 即 
使 死亡 也 不 能 把 他 们 分 离 。 


我 哮 上 双眼 ， 不 再 为 纷繁 思绪 所 侵扰 ， 而 是 任 想象 快速 于 时 光 中 
溯 回 ， 在 黑暗 中 编织 出 一 幅 生 动 真实 的 画面 ， 连 细 市 都 完 类 还 原 。 径 
时 之 间 我 几乎 以 为 我 打败 了 时 间 ， 回 到 了 过 去 ， 我 的 灵魂 可 以 洞悉 时 
间 的 奥秘 。 


我 似乎 能 看 到 这 个 美丽 的 女孩 一 一 一 头 金发 披 在 她 的 胸 前 和 和 雪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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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通 明 ， 有 个 身 罕 长 饱 的 男子 站 在 那里 ， 全 身上 下 都 是 传教 士 的 标 
志 。 肥 六 中 走 来 了 一 个 喘 穿 紫衣 的 男子 ， 丑 前 身后 都 跟着 一 群 吟 游 诗 
人 和 漂亮 的 女仆 ， 他 们 唱 着 婚礼 曲 。 一 个 喘 罕 日 衣 的 少女 站 在 祭坛 
前 ， 她 的 姿色 比 在 场 最 美的 文子 都 略 胜 三 分 一 一 她 比 百合 花 更 为 纯 
洁 ， 比 花 芒 上 闪 粮 的 露珠 更 为 冰冷 。 但 是 当 男 子 走 近 时 ， 她 却 开始 颤 
拌 了 。 然 后 从 人 群 中 跳出 了 一 个 黑 发 少年 ， 他 抱 住 了 这 位 现 已 被 世人 
遗 瑟 已 久 的 少女 ， 亲 吻 了 她 苑 日 的 脸 舌 ， 而 后 少女 变 得 满 脸 通 红 ， 融 
像 征 破晓 时 太阳 瞬间 演 染 红 了 黎明 寂静 的 天 空 。 而 后 殉 是 一 片 混乱 骚 
动 ， 刀 光 剑 影 下 ， 士 兵 把 少年 从 少女 怀 中 拉 开 后 ， 用 剑 刺 入 少年 的 心 
口 ， 少 女 大 喊 一 声 后 将 少年 腰 市 上 的 蕊 首 拔 出 ， 对 着 心脏 的 位 置 ， 刺 
进 了 目 己 雪 日 的 胸口 ， 之 后 她 也 倒 下 了 。 随 后 便 是 一 阵 尖 叫 月 嗓 ， 


一 声 的 素 恒 都 将 我 脑海 中 的 这 幅 画面 慢 慢 珊 走 ， 直 到 最 后 过 去 合 上 了 
各 的 书页 


一 个 梦 揭 开 了 史实 的 面纱 ， 但 愿 阅读 过 去 的 他 能 够 原 这 这 样 的 打 
扰 。 但 这 对 我 来 说 义 古 如 此 的 熟悉 一 一 弹指 间 ， 我 兑 可 以 把 这 一 切 看 
得 如 此 真切 ， 好 像 它 束 在 我 面前 发 生 过 一 样 ， 但 谁 又 说 得 清 脑海 的 想 
象 中 ， 有 多 少 生 现实， 有 多 少 是 过 往 ， 有 多 少 是 现状 ， 又 有 多 少 是 未 
来 呢 ? 什么 是 想象 ? 或 许 是 难以 理解 的 真相 的 影子 ， 又 或 许 是 灵魂 的 
思绪 。 


当 艾 莎 正 在 跟 我 说 话 时 ， 硕 刻 之 间 ， 整 件 事 已 经 从 我 的 脑 中 内 


过 。 


R, FEA ” 戴 着 面纱 的 艾 莎 说 道 。 当 她 给 这 对 死去 的 爱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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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声音 ， 她 说 : “墓穴 也 好 ， 在 墓穴 育 后 的 为 人 遗 扎 也 雪 ， 那 都 是 我 们 
ARTT! 唉 ， 束 算是 我 这 个 已 经 活 了 这 么 久 的 人 ! ÆA, RER 
BAWI ETIE, 千年 之 后 ， 你 早已 跨 入 死亡 的 大 门 ， 淹 没 在 时 间 
的 迷雾 中 。 但 我 和 你 跟 其 他 人 人 一样， 会 在 某 日 破晓 之 时 死去 。 我 不 过 
号 古 靠 看 从 大 目 然 获取 的 知识 拖延 了 死亡 到 来 的 时 间 ， 活 得 稍微 长 一 
上 态 。 既 然 我 也 会 有 死 的 那 一 天 ， 那 我 又 能 从 中 得 到 什么 好 处 呢 ? 在 历 
史 的 长 河中 ， 一 万 年 算得 上 什么 ， 十 万 年 又 算得 上 是 什么 呢 ? 都 是 经 
一 场 一 一 不 过 是 在 阳光 下 散 去 的 迷 筋 ; 光阴 似 箭 ， 左 不 过 像 是 睡 了 一 
觉 ， 抑 或 只 在 永生 之 灵 的 呼吸 之 间 喷 了。 这 束 是 人 类 的 命运 ! 当然 十 
万 年 对 我 们 的 确 很 长 ， 但 我 们 也 将 长 眠 。 生 命 轮 回 ， 我 们 或 许 将 得 以 
苏醒 重生 ， 不 过 义 将 再 度 长 眠 。 如 此 反复 ， 跨 越 轮回 、 空 间 和 时 间 。 
世 世 代 代 ， 直 至 地 球 死亡 ， 宇 宙 死 亡 。 当 一 切 化 为 马 有 时 ， 只 有 生命 
的 灵魂 依旧 活着 。 但 对 于 我 们 俩 来 说 ， 对 这 些 死去 的 人 来 说 ， 和 死亡 就 
征 生 命 的 终点 吗 ? 死亡 只 不 过 代表 了 生命 的 黑夜 ， 但 黑夜 过 后 不 桃色 
征 新 的 一 天 了 吗 ? 新 的 一 天 结束 后 ， 又 会 进入 黑夜 。 等 到 日 与 夜 ， 生 


与 死 一 起 消失 ， 一 起 被 吞没 在 原点 ， 我 们 的 命运 又 是 如 何 呢 ， 霍 利 ? 
有 谁 能 看 得 那么 远 呢 ? 就 算是 我 也 不 能 1 ” 
大 


随后 ， 她 的 态度 和 语气 突然 转变 了 一 一 


“ 霍 利 ， 你 看 完了 吗 ? 还 是 想 我 再 带 你 去 看 一 些 墓穴 奇观 ， 也 就 是 
我 的 殿堂 ? 如 果 你 愿意 等 等 ， 我 可 以 带 你 去 看 看 科 尔 国 最 勇敢 伟大 的 
君王 狄 思 诺 举行 葬礼 的 地 方 ， 这 些 墓穴 就 是 他 在 位 时 完工 的 。 你 真 该 
看 看 他 的 葬礼 是 怎样 的 一 种 空前 绝 后 的 盛况 ， 过 去 的 空 影 都 臣服 于 他 
华丽 的 虚荣 下 ! ” 


“我 已 经 看 完了 ， 文 王 殿 下 ! ”我 管道 ,“ 这 里 的 死亡 气 居 沉沉 地 压 
在 我 的 心头 。 人 虽 都 难 逃 一 死 ， 但 能 够 一 起 走 到 生命 终结 处 的 真情 是 
能 够 超越 死亡 的 ， 这 时 必死 的 命运 便 显 得 如 此 不 堪 一 击 。 市 我 离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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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值得 注意 此 处 的 用 语 ， 似 乎 暗示 着 一 种 未 来 的 信念 。 

2. AFl: 一 种 常 带 有 盖 的 孔道 ， 人 可 以 由 此 和 孔 进出 排 道 、 锅 炉 、 下 水 管 、 还 有 包括 电 
信 、 有 线 电 视 使 用 的 弱电 井 ， 大 型 桥梁 检修 用 的 内 部 通道 等 。 (译文 注 

3. 阿 玛 哈 格 族 的 族 名 似乎 是 在 上 暗示 这 是 一 个 怪异 的 混血 种 族 ， 就 像 是 邻 国 赞 比 西 常会 

出 现 一 些 种 族 。“ 阿 玛 ” 常 常 出 现在 南非 祖 鲁 人 及 其 同宗 人 的 族 名 中 ， 意 为 “人 ”， 而 “ 哈 

格 ?是 阿拉 伯 语 ， 意 为 石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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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 。 不 过 这 些 亚麻 布 应 该 原本 就 是 雪白 色 的 ， 可 能 是 他 们 把 亚麻 布 又 重新 漂白 了 以 
后 ， 再 洗 干 净 的 。 这 的 确 是 我 见 过 最 柔软 、 最 好 的 亚麻 布 了 。 BE- DER] 


5. ， 艾 东 后 来 带 我 去 看 了 一 棵 树 ， 树 上 的 叶子 正 是 古人 用 于 制作 防腐 剂 的 材料 ， 那 是 一 

种 低 矮 的 灌木 类 树木 。 到 现在 ， 在 山 边 和 兰 壁 前 的 斜坡 上 仍 长 有 许多 这 样 的 树木 。 这 种 
树木 的 叶子 细 长 ， 颜 色 侠 绿 ， 入 秋 时 便 会 变 红 ， 就 像 是 月 桂 树 叶 。 这 种 树叶 还 是 绿色 
时 ， 会 有 点 味道 ， 但 是 用 水 者 过 一 禹 后 ， 便 有 种 浓烈 的 香味 ， 浓 到 常人 难以 忍受 。 但 
是 ， 防 腐 剂 的 最 佳 比例 是 用 树 根 调和 而 成 的 。 艾 水 带 我 看 一 些 锦 文 时 ， 曾 提 及 过 一 条 科 
尔 国 的 相关 法 例 条 文 ， 其 大 意 是 ， 非 指定 阶级 者 ， 若 使 用 以 树 根 调配 的 防腐 剂 ， 则 将 处 
以 重 刑 。 当 然 ， 这 条 法 案 的 用 意 是 为 了 防止 这 种 树 的 灭绝 。 政 府 垄 断 了 这 种 树 的 叶子 和 
树 根 的 帕 卖 ， 而 科 尔 王 则 是 这 笔 财 政 收 入 的 最 大 获 益 者 。 ERE BUT RE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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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心 翼 翼 。 在 黑暗 中 播 奥 的 灯光 的 指引 下 ， 没 过 多 久 我 们 就 来 到 了 女 
王 究 典 前 厅 前 的 阶梯 处 。 前 一 天 彼 拉 里 正 是 在 这 里 ， 在 女王 的 四 位 侍 
从 的 面前 行 跪拜 息 行 大 礼 。 到 达 此 处 我 便 准备 退 下 了 ， 但 女王 却 不 允 
许 。 


"iE, TUNI! ?她 说 ,“ 和 我 一 起 进来 吧 ! 与 你 谈话 交流 真是 令 我 
愉悦 。 霍 利 ， 要 知道 ， 这 两 千 多 年 来 都 没 人 能 与 我 说 上 话 ， 没 人 能 
我 谈论 救赎 公 隶 ， 没 人 能 与 我 交谈 我 的 一 些 想法 。 尽 管 沉思 能 让 我 情 
出 不 少 智 营 ， 但 这 诸多 的 秘密 也 都 变 得 平淡 无 奇 。 而 我 已 经 厌倦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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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是 一 件 痛 否 的 事情 ， 而 且 只 有 心 存 布 望 我 们 才 有 勇气 去 品 抒 书 
味 。 尽 管 你 现在 的 一 些 思想 稚嫩 而 又 天 真 ， 不 过 毕竟 你 还 年 轻 ， 你 至 
少 拥有 一 个 善于 思考 的 大 脑 。 说 实话 ， 你 还 真 让 我 感觉 我 目 己 又 回 到 
了 从 前 ， 从 前 在 雅典 、 在 阿拉 伯 半 岛 的 贝 卡 与 那些 老 古董 争辩 的 日 
子 。 因 为 你 和 那些 人 一 样 ， 痢 会 高 谈 阔 论 ， 还 都 是 这 样 的 一 副 不 修 边 
幅 的 模样 。 束 好 像 你 早 束 读 过 那些 文笔 不 佳 的 布 腊 书 籍 一 样 ， 你 也 时 
已 被 那些 粗俗 的 文章 教 得 誉 守成 规 。 把 门窗 掀起 进来 吧 ， 坐 在 我 的 里 
边 ， 我 们 可 以 一 边 吃 着 水 果 ， 一 边 聊 聊 趣事 ， 我 也 会 为 你 再 次 掏 下 面 
纱 。 霍 利 ， 要 知道 这 都 征 你 目 找 的 ， 我 早 束 警告 过 你 的 一 一 你 会 居 叹 
于 我 的 貌 美 ， 束 连 那 些 思想 陈旧 的 上 暂 学 家 也 是 一 样 。 去 他 们 的 ， 起 了 
那些 老 上 古董 的 雇 论 吧 ! ” 


她 不 再 多 说 什么 ， 而 是 直接 站 起 来 褪 下 身上 的 那 件 白色 衣 袍 ， 然 
后 直接 向 我 走 来 。 褪 下 衣 袍 的 她 ， 露 出 了 她 光洁 的 肌肤 ， 如 同 刚 晓 皮 
的 蛇 一 般 闪 焰 着 光芒 。 而 当 她 那 双 魅惑 的 眼睛 锁定 在 我 身上 时 ， 她 的 
目光 比 巴 吉 里 斯 克 导 的 眼神 更 为 致命 ， 一遍 遍地 将 我 看 穿 。 而 后 ， 她 
又 笑 了 起 来 ， 爽 朗 的 笑 声 如 同一 串 银 铃 在 空中 响 彻 。 


她 的 心情 大 变 ， 而 她 的 脸色 也 随 之 变化 : 不 再 是 她 用 焰火 惩戒 死 
内 时 的 那 副 厌 恶 的 模样 ， 在 我 眼中 ， 她 那 时 的 表情 看 上 去 真是 恨不得 
要 把 他 们 大 却 八 块 ; 也 不 再 是 坐 在 审判 许 时 的 那 副 阴森 可 怕 的 模样 ; 
也 不 是 刚刚 在 茧 人 穴 那儿 时 的 情绪 多 变 ， 时 而 阴 况 ， 时 而 如 提 尔 人 的 织 
布 般 美 丽 。 不 ， 她 现在 的 心情 就 像 是 阿 佛 洛 狄 不 局 获 得 胜利 时 的 心 
情 。 她 让 我 见识 到 了 生活 的 多 次 多 彩 与 精彩 绝伦 ， 因 为 她 的 生活 正 是 
如 此 。 她 轻 浅 一 笑 ， 然 后 轻 轻 中 了 口气 ， 目 光 也 随 之 流 盼 。 她 忆 了 上 甩 
她 那 浓密 的 秀 发 ， 随 即 发 丝 间 的 香味 便 弥 漫 开 来 ， 她 那 娇小 的 双 足 罕 
着 深 鞋 ， 来 回 践 步 ， 她 口中 低 声 吟 唱 了 一 小 段 古 希 腊 的 颁 诗 。 她 映 上 
女王 的 庄 关 感 不 再 ， 或 者 应 该 说 那 份 肃 称 潜 藏 在 了 她 那 双 笑 服 之 间 ， 
隐约 内 烁 ， 好 似 阳 光明 媚 的 天 空中 划 过 的 内 电 。 她 已 没有 了 在 墓穴 时 
有 感 而 发 的 忧伤 ， 也 没有 了 施展 死亡 火焰 时 的 可 怕 ， 更 没有 了 下 达 判 
决 时 的 冷酷 无 情 ， 而 此 刻 说 不 定 她 的 士兵 正在 执行 她 的 判决 。 但 她 也 
只 不 过 是 摘 下 她 多 张 的 面具 并 把 他 们 放 在 吴 后 妥 了 ， 融 像 是 她 褪 下 刁 
上 所 罕 的 那 件 日 色 衣 袍 。 现 在 的 她 吏 只 是 一 个 身上 散发 着 迷人 魅力 的 
女子 ,一 个 再 完美 不 过 的 女子 ， 而 且 比 起 我 之 前 所 遇见 的 女子 ， 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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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都 是 你 的 所 求 所 层 。 我 再 说 一 次 ， 你 心中 奉 真 的 带 着 这 样 的 一 份 痛 
楚 消 磨 残 尽 你 的 余生 ， 你 也 不 应 该 怪我 ， 号 算 你 没有 因为 好 奇 而 一 睹 
我 的 容颜 ， 你 也 终 有 一 死 。 坐 过 来 吧 ， 束 这 里 ， 和 我 说 说 话 。 我 的 确 
RIR, FFR, REG? 别 急 着 说 出 来 ， 好 好 想 要 怎么 回答 
我 ， 仔 细 地 将 我 每 一 样 特征 描述 给 我 听 ， 我 的 号 形 ， 我 的 双手 与 双 


足 ， 我 的 头发 ， 我 的 肌肤 是 有 多 么 日 耕 。 然 后 实话 告诉 我 ， 有 没有 哪 
个 女子 比 我 关上 那么 一 丝 一 到 ? 外 貌 上 的 任何 一 方面 都 作 数 ， 不 论 是 
有 比 我 更 莉 的 睫毛 ， 或 是 更 似 贝 壳 一 般 的 耳 东 ， 有 是 否 有 女子 胜 于 我 
UE? 或 许 你 现在 觉得 我 的 腰 看 起 来 很 粗 ， 但 实际 上 并 非 如 此 ， 不 过 是 
因为 我 系 着 这 根 金色 双 蛇 头 腰 市 ， 所 以 腰 看 起 来 束 粗 了 一 图 。 这 腰 市 
确实 比较 宽 ， 把 蛇 制 成 腰 融 绑 在 腰 间 也 确实 不 详 。 霍 利 ， 把 你 的 手 给 
我 。 对 ， 束 写 这 样 ， 现 在 轻 轻 用 力 抱 住 我 的 腰 ， 用 你 的 双手 感受 。” 


我 再 也 和 肪 不 住 了 ， 我 只 是 一 个 男人 ， 而 她 也 不 过 是 一 个 文人 。 
不 ， 天 知道 她 到 压 是 什么 ， 有 反正 我 不 知道 ! 我 只 是 在 她 面前 双 膝 下 
跪 ， 告 诉 她 我 从 未 像 现 在 这 样 膜 拜 一 个 廊 人 ， 寿 是 有 要 祭 出 我 不 朽 的 灵 
魂 才能 要 到 她 ， 我 定 也 是 二 话 不 说 立 马 献 上 ， 换 做 这 世上 的 任何 一 个 
男人 都 会 这 样 做 的 。 当 时 的 我 思绪 混乱 ， 已 有 些 神 志 不 清 了 ， 上 所 以 说 
话 都 开始 有 点 胡言 乱 语 了 。 她 神情 之 间 有 些 讶 异 ， 不 过 一 会 儿 她 融 开 
始 放声 大 笑 ， 欢 喜 地 鼓掌 。 


“ 没 想到 这 人 么 快 呀 ， 霍 利 ! ?她 说 , “我 还 在 想 你 要 过 几 分 钟 才 会 跪 
下 来 呢 ! 我 已 经 很 久 没 看 到 有 男子 这 样 中 g 在 我 的 面前 了 ! 相信 我 ， 对 
一 个 女子 来 说 ， 看 到 一 个 男子 跪 在 她 面前 是 一 件 十 分 取悦 人 心 之 事 。 
这 种 愉悦 人 心 的 感觉 不 是 靠 智 营 或 是 时 间 的 长 久 能 够 换取 的 ， 这 有 是 女 
人 才能 感受 到 的 快乐 。” 


“你 说 你 愿意 为 我 做 什么 ? 做 什么 ? 你 根本 不 知道 你 在 说 什么 ! 我 
难道 没 告诉 过 你 ， 我 根本 不 可 能 会 和 你 在 一 起 的 吗 ? 我 只 爱 着 一 个 
人 ， 可 那个 人 不 是 你 ! 霍 利 啊 ,， 你 是 这 么 聪明 的 一 个 人 ， 从 某 种 程度 
上 来 说 你 的 确 是 个 聪明 人 ， 但 你 又 是 如 此 的 感 不 可 及 。 你 每 每 望 疝 我 
的 双眼 时 ， 你 都 想 要 吻 我 ! 好 吧 ， 大 这 能 让 你 感到 高 兴 的 话 ， 你 便 看 
IE! ?而 后 她 便 弯 腰 低 下 号 子 靠近 我 ， 她 的 那 对 黑色 的 明眸 与 我 四 目 相 
对 。* 事 已 至 此 ， 如 采 你 想 吻 我 的 话 ， 也 可 以 。 不 过 ， 不 要 留 下 任何 痕 
迹 ， 你 在 心中 默默 留 个 念 想 就 好 。 但 如 有 果 你 真 的 要 吻 我 的 话 ， 我 保证 


你 对 我 的 爱 意 会 将 你 的 心 侵蚀 ， 而 后 死去 ! ”她 靠 得 离 我 越 来 越 近 ， 她 
柔顺 的 发 丝 指 过 我 的 眉毛 ， 我 甚至 感受 得 到 她 分 廊 的 呼吸 就 在 我 的 脸 
上 弥漫 开 来 ， 这 一 切 都 令 我 心醉 神 迷 。 正 当 我 准备 伸手 去 抱 住 她 时 ， 
她 突然 抽 号 离开 ， 又 挺身 站 在 我 的 面前 ， 迅 速 换 了 一 张 面孔 。 她 伸 出 
一 只 手 放 在 我 的 涉 上 ， 似 乎 有 股 力 量 在 她 的 手掌 中 流动 ， 令 我 瑟瑟 发 
拌 ， 意 识 也 清醒 了 过 来 ， 恢 复 了 该 有 的 仪态 ， 摆 出 一 副 乖 稍 听 话 的 模 
样 。 


“这 有 元 唐 的 闸 剧 到 此 为 止 吧 ! ”她 的 语气 严肃 。“ 听 着 ， 霍 利 ! 你 是 
个 好 人 ， 而 且 十 分 诚实 ， 所 以 我 也 会 馈 息 你 的 。 但 是 ， 你 要 知道 让 一 
个 女人 变 得 仁慈 古 多 难 的 一 件 事 。 我 已 经 说 过 了 ， 我 是 不 可 能 和 你 在 
一 起 的 ， 所 以 你 的 这 些 想 法 我 束 当 是 阵风 吹 过 ， 而 你 的 那些 想象 也 应 
该 如 尘埃 般 消 散 ， 深 深 藏 在 心中 。 我 知道 ， 要 你 这 么 做 会 十 分 令 你 痛 
心 绝 望 。 你 确实 还 不 够 了 解 我 ， 霍 利 ! 在 之 前 的 十 个 小 时 里 ， 你 已 经 
看 到 了 当 我 情绪 多 变 的 样子 ， 你 对 此 感到 丽 惧 害 介 ， 唯 恐 对 我 避 之 不 
及 。 我 的 确 是 个 情绪 多 变 之 人 ， 束 像 是 那 郁 下 中 的 水 一 样 ， 会 倒映 出 
多 种 不 同 的 事物 ， 而 我 也 是 个 容易 将 情绪 表现 在 脸色 上 的 人 。 但 是 截 
利 ， 那 些 情绪 过 去 了 束 古 过 去 了 ， 我 也 不 会 放 在 心 上 。 但 水 的 本 质 还 
征 水 ， 并 不 会 变 成 它 所 倒映 的 事物 ;而 我 也 还 是 我 ， 我 并 没有 变 。 所 
以 ， 不 要 把 我 情绪 化 的 那些 模样 太 放 在 心 上 ， 你 这 样 是 永远 也 看 不 透 
我 的 。 你 阁 再 次 荐 恼 我 ， 我 便 会 立马 带 上 面纱 ， 而 你 再 也 看 不 到 我 的 
T o” 


我 起 号 坐 在 铺 有 坐垫 的 长 桨 上 ， 坐 在 她 的 身边 。 但 我 还 是 瑟 于 发 
择 ， 情 绪 也 还 未 平 轧 。 虽 说 我 已 经 恢复 了 理智 ， 但 正如 风 吹 过 一 柠 树 
后 ， 树 时 却 依旧 球 动 播 鼻 。 我 不 敢 告 诉 她 ， 我 还 曾 见 过 她 在 幕 穴 里 对 
着 一 团 火 哺 哺 念 着 一 些 吕 语 时 ， 那 副 面目 独 儿 的 模样 。 


“那么 ，?” 她 继续 说 道 , “现在 来 吃 点 水 果 吧 ! 放心 吧 ， 这 些 才 算得 
上 十 人 能 吃 的 食物 。 和 我 说 说 那个 解救 了 和 希 伯 来 人 的 弥 赛 亚 吧 ， 跟 我 


说 说 他 的 暂 学 思想 吧 。 束 是 在 我 离开 那些 犹太 人 之 后 来 的 那 位 弥 赛 
亚 ， 还 有 你 之 前 说 他 现在 统治 了 罗马、 和 硕 腾 、 效 及 和 那些 野 刻 人 ， 这 
些 都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他 肯定 有 痢 目 己 独 特 的 一 套 哲 学 教义 。 因 为 在 我 
给 那些 犹太 人 传授 我 们 的 哲学 思想 时 ， 他 们 都 是 概 不 接受 的 。 酒 池 肉 
林 、 腥 风 血 雨 、 动 辆 兵 臣 相向， 尽管 在 争斗 中 受到 惊吓 ， 但 这 才 是 他 
们 所 及 拜 的 教义 。” 


我 现在 已 经 慢 慢 恢 复 过 来 了 ， 但 仍 为 我 刚刚 的 软弱 次 感 毒 耻 ， 我 
竞 这 般 抵 挡 不 住 遂 惑 。 当 我 知道 艾 钞 只 知道 基督 教 概念 中 的 天 特 和 地 
狱 之 时 ， 我 便 尽 我 最 大 的 努力 癌 她 前述 基督 教 的 教义 学 说 。 但 我 发 现 
她 对 这 些 根本 上 毫 无 兴趣 ， 她 一 心 只 想 知 道教 授 这 些 教 义学 说 的 人 究竟 
征 谁 。 我 还 告诉 了 她 在 她 的 子 民 之 中 ， 也 束 是 阿拉 伯 人 之 中 ， 有 另外 
一 位 先知 一 一 穆罕默德 ， 他 们 创立 掀起 了 一 种 新 的 信仰 ， 而 且 现 在 已 
经 有 成 百 上 千 万 的 教徒 了 。 


“ 啊 ! ”她 说 , “我 知道 了 ， 这 是 两 种 新 的 宗教 ! 我 已 经 了 解 了 许多 
事情 ， 台 无 疑问 ， 这 些 年 来 我 除了 了 解 科 尔 人 洞 六 的 秘密 外 ， 我 真 是 
一 无 所 知 ， 你 今天 真 古 让 我 知道 了 不 少 事 呢 ! 人 类 总 是 企图 透 过 老 天 
和 爷 知 晓 他 们 未 知 的 事物 ， 但 往往 结局 都 十 分 悲惨 ， 他 们 不 过 是 给 自私 
安 上 一 个 新 的 名 分 罢了 ， 而 这 也 是 未 教 滋长 壮大 的 原因 。 记 着 ， 塞 
利 ， 所 谓 的 宗教 都 只 不 过 是 为 目 己 的 教徒 构建 出 属于 他 们 的 来 世 而 
已 ， 或 者 是 让 教徒 在 其 中 看 到 了 好 处 。 而 恶魔 找 上 的 都 是 那些 已 昧 无 
知 的 人 ， 他 们 在 恶魔 身上 一 无 所 获 。 当 看 到 光明 时 ， 真 正 的 信徒 会 项 
礼 膜拜 ， 风 像 是 水 中 的 鱼 儿 看 到 星星 一 样 ， 即 便 星 光 黯 淡 。 宗 教 也 
好 ， 社 会 文明 也 吗 ， 总 有 痢 旧 交替 之 时 ， 而 唯一 不 变 的 就 是 这 个 世界 
和 人 类 的 本 性 。 唤 ， 要 和 是 有 人 意识 得 到 希望 是 来 源 于 他 们 目 身 ， 他 们 
的 内 心 ， 而 非 外 界 ， 那 么 他 定 会 完成 目 我 的 救赎 ! 而 人 人 都 可 以 成 为 
这 样 的 一 个 人 ， 他 号 上 散发 着 生命 的 气 轧 ， 而 且 凑 恶 分 明 。 所 以 让 他 
再 次 崛起 ， 重 新 站 起 来 吧 ， 不 要 让 他 在 那些 所 谓 的 神明 前 迷失 了 自 


我 ， 上 帝 只 是 人 们 情 弱 形象 的 再 现 ， 他 只 不 过 是 用 更 为 宽阔 的 思想 去 
思考 ， 付 出 更 多 的 行动 去 对 抗 罪恶 而 已 。” 


我 好 好 思考 了 一 番 ， 发 现 艾 莎 的 这 一 番 推 论 虽 然 是 陈 词 滥 调 了 ， 
但 不 得 不 承认 的 是 ， 这 正 古 神学 上 所 讨论 的 循环 往复 的 特点 之 一 。 她 
的 这 番 论 述 让 我 感觉 更 像 是 十 九 世 纪 的 当代 人 会 说 的 话 ， 而 不 是 一 个 
在 科 尔 洞穴 中 居住 多 年 的 人 。 但 她 的 这 和 看 话 ， 我 古 完 全 不 赞同 的 ， 但 
我 并 不 想 试 图 去 和 她 争执 讨论 这 个 问题 。 原 因 之 一 是 我 在 经 过 刚刚 的 
事情 之 后 已 经 营 无 精力 去 想 这 些 了 ， 其 二 是 我 知道 与 她 争辩 这 个 问题 
只 会 把 事情 变 得 更 粮 。 因 为 光 是 与 一 个 普通 的 唯物 主义 者 争辩 问题 都 
足以 让 人 心力 交 阅 了 ， 他 们 会 用 数据 和 整个 地 质 学 的 构成 分 析 这 些 事 
实 来 炮 缀 你 ， 而 你 只 能 用 一 些 推 论 和 直觉 ， 还 有 你 雪 片 一 般 不 堪 一 击 
的 信仰 来 回击 他 们 。 唉 ， 束 是 这 样 ! 所 以 我 已 经 习惯 于 把 这 些 烦恼 扼 
杀 在 播 货 里 了 “。 更 别提 我 要 与 一 个 活 了 两 千 多 年 的 人 来 争辩 这 些 了 ， 
而 且 她 还 拥有 腊 于 常人 的 智 世 ， 甚 至 还 掌握 了 所 有 目 然 弄 的 秘密 ， 这 
dBTBSCTEURAPYE FO! 而 且 我 觉得 最 后 会 是 她 把 我 说 服 ， 而 不 是 我 把 
她 说 服 。 所 以 我 觉得 我 最 好 还 是 不 要 与 她 争辩 这 个 问题 ， 便 一 直 静 静 
地 坐 着 。 但 从 那 以 后 ， 我 心中 企 悔 不 已 ， 因 为 我 失去 了 这 唯一 的 机 
会 ， 去 探究 查 明 艾 莎 真 正 的 信仰 是 什么 ， 还 有 她 口中 的 “信仰 哲学 ” 究 
YET A ° 


“好 了 ， 霍 利 ! ”她 继续 说 道 ,“ 也 就 是 说 我 的 子 民有 了 另外 一 位 先 
知 ， 你 说 他 是 一 位 假 先知 ， 我 可 以 理解 ， 因 为 他 不 是 你 所 信奉 的 宗教 
的 先知 。 不 过 ， 我 确实 也 怀疑 他 是 个 假 先知 。 不 过 在 我 那 时 候 就 另 当 
别论 了 ， 因 为 那 时 阿拉 伯 人 信奉 的 神明 不 止 一 个 。 那 时 候 还 有 艾 莱 
特 、 塞 巴 导 、 天 主 、 阿 尔 . 乌 撒 ， 还 有 传说 中 的 迈 奈 赫 ， 就 是 那 位 可 以 
吸食 敌 军 之 血 的 神 ， 以 及 瓦 德 4、 赛 瓦 和 姚 哈 斯 ， 就 是 也 门 居民 的 狐 
王 ， 还 有 莫 瑞 德 的 坐骑 亚 于 克 和 韩 亚 之 鹰 纳 斯 瑞 ， 实 在 是 太 多 了 ， 简 
直 是 不 胜 枚 举 。 哦 ， 真 是 太 蠢 太 荒 唐 了 ， 真 是 丢人 呢 ， 但 却 又 让 人 党 
得 可 怜 啊 ! 当 我 以 智慧 之 名 出 现 ， 并 以 此 游说 众人 时 ， 他 们 当然 会 想 


要 借 由 他 们 所 信奉 的 那些 惯 她 的 神明 ， 将 我 杀 之 而 后 快 。 不 过 ， 事 已 
至 此 了 。 霍 利 ， 昕 我 说 了 这 人 么 多 你 旦 不 是 素 了 ， 你 怎么 一 直 坐 看 不 说 
话 ? 还 是 说 你 因为 你 知道 我 有 目 己 信奉 的 一 套 信 仰 ， 担 心 我 会 给 你 传 
授 我 的 教义 ? 大 是 一 个 老师 没有 了 目 己 的 信仰 会 变 成 什么 样 呢 ? 你 最 
好 当心 点 ， 可 别 一 不 小 心 义 把 我 给 车 恼 了 ! 因为 我 有 意 让 你 学 习 我 的 
教义 ， 把 你 变 为 我 的 信徒 ， 到 时 我 们 俩 束 会 拥有 同样 的 信仰 ， 你 束 会 
发 现 我 们 的 信仰 比 起 其 他 宗教 是 有 多 么 高 尚 。 没 有 信仰 的 人 啊 ! 不 过 
半 个 小 时 前 ， 你 还 跪 在 我 的 面前 ， 昌 说 跪 得 不 合 时 宜 ， 而 在 那 之 后 ， 
你 束 一 直 想 着 这 件 事 啊 ， 霍 利 。 你 这 硬 子 是 永远 不 会 有 机 会 再 昕 到 这 
些 故事 传 讽 ， 见 到 这 样 的 场景 了 。 不 ! 束 算 我 再 让 你 活 上 一 万 年 你 也 
没 这 个 机 会 ! 就 算 你 有 这 种 机 会 ， 也 是 会 付出 代价 的 ! 好 好 想 想 吧 ， 
我 的 信徒 终 古 会 来 的 ， 这 么 多 年 来 ， 我 一 直 都 在 注视 着 他 ， 等 着 他 。 
等 时 机 到 了 ， 他 束 会 来 找 我 的 ， 因 为 我 知道 他 是 一 定 会 来 的 ， 因 为 我 
的 判断 从 未 出 错过 。 虽 然 ， 我 不 知道 他 要 什么 时 候 来 ， 他 要 怎么 找到 
我 。 瞧 我 是 有 多 无 知 啊 ! 看 我 的 学 识 根本 就 不 值 一 提 ， 我 的 力量 也 当 
真是 弱 极 了 ! 他 束 那 样 病 恢 居 地 躺 了 那么 入， 他 都 快 病 死 了 ， 我 却 什 
么 都 没 感受 到 ! 我 等 了 他 整整 两 千年 啊 ! 我 却 连 这 些 事情 都 不 知道 ! 
等 我 终于 能 见 到 他 ， 好 好 看 看 他 的 时 候 ， 我 却 不 能 好 好 抓 住 这 个 机 
会 ， 甚 至 在 我 抓 住 之 前 机 会 已 经 从 我 的 指 颖 间 汐 走 ， 转 瞬 即 渤 。 因 为 
死神 的 魔爪 现在 已 经 伸 疝 他 了 ， 而 我 对 此 却 无 能 为 力 。 如 末 他 死 了 ， 
那么 地 狱 必 将 再 次 恢复 生气 ， 而 我 便 又 要 再 藻 藻 等 上 几 百 年 了 。 束 这 
么 一 直 等 着 ， 等 到 时 机 成 熟 之 时 ， 时 间 会 将 我 的 药 爱 带 回 到 我 的 身 
边 。 你 现在 把 药 带 给 他 服 下 ， 五 分 钟 后 我 束 知 道 他 是 死 是 活 了 “。 这 五 
DRERI, EN! 这 五 分 钟 比 起 这 整整 过 去 的 两 干 一 百年 还 要 
漫长 ! 但 这 五 分 钟 总 有 过 去 的 时 候 ， 到 时 候 看 看 他 有 没有 什么 变化 ， 
我 便 知 道 这 药 到 展 起 作用 了 没 。 束 我 目前 知道 的 ， 这 药 其 实 已 经 没 什 
么 用 了 。 但 我 一 想到 他 会 再 死 一 次 的 时 候 ， 我 这 么 多 年 的 等 待 与 折磨 
FET- EEN, KRH HRF, REX- KARER 
利克 拉 提 斯 了 ! 等 五 分 钟 过 去 以 后 ， 你 一 定 要 看 仔细 了 ! 一 定 要 看 仔 


细 他 有 没有 出 现 什 么 变化 ! 他 会 活 下 来 的 ， 我 知道 他 一 定 会 活 下 来 
的 ! 因为 没 人 在 服 下 这 药 以 后 ， 没 能 活 下 来 。 现 在 驶 祈祷 吧 ， 霍 利 ! 
伯 迄 奇迹 的 出 现 ! 等 他 好 好 睡 上 半天 ， 热 病 也 束 退 了 ! ” 


EDEA, MAESE EITEK A AA H ERIA RE ERE, 
然后 休 映 亲吻 他 的 眉毛 ， 温 柔 而 内 敛 ， 看 起 来 真是 类 极 了 。 不 过 这 景 
象 并 没 让 我 痛心 ， 而 古 让 我 嫉妒 了 ! 


1. 巴 吉 里 斯 克 : 毒 蜥 ， 同 龙 、 独 角 兽 、 巨 人 一 样 是 大 家 耳熟能详 的 一 种 怪物 ， 是 一 种 
可 以 用 目光 杀人 的 怪物 。 (译文 注 
27 MERIT: 是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 爱 与 美 之 女神 ， 是 奥 林 匹 斯 十 二 主神 之 一 ， 在 罗马 
神话 中 被 称 为 维 纳 斯 。 阿 弗 洛 狄 蕊 不 只 是 性 爱 女神 ， 她 也 是 司 管 人 间 一 切 爱情 的 女神 。 
(译文 注 ) 
3. 瓦 德 ， 公 元 前 五 至 前 二 世纪 阿拉 伯 南 部 的 月 神 ，《 古 兰 经 》 认 为 他 是 该 隐 的 后 闪 ， 
所 以 被 视 为 异族 神 。 (译文 注 ) 


第 十 八 章 
用 


现在 的 艾 沙 吏 只 是 个 病情 女子 的 模样 ， 换 任何 人 来 看 ， 都 能 从 她 
那 貌 似 天 使 般 的 脸庞 上 看 出 欣喜 者 狂 的 神色 ( 艾 莎 有 时 看 起 来 确实 就 
RERE) 。 沉 寂 不 过 一 分 钟 左右 ， 她 突然 想到 了 什么 ， 脸 色 一 沉 。 


"Zo D. n, BAKA, EAE! 她 和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到 放 
是 什么 关系 ? 她 是 他 的 仆人 还 是 一 一 ? ”她 话 首 一 顿 ， 声 首发 起 颤 来 。 


我 符 了 符 启 。“ 依 照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习俗 ， 她 应 该 会 与 利 奥 成 
婚 。" 我 回答 道 ，“ 其 他 的 我 就 无 从 知晓 了 。， 


她 的 脸色 发 黑 ， 表 情 阴郁 。 虽 说 艾 水 已 经 活 了 这 么 入 ， 却 还 是 经 
受 不 住 嫉妒 的 折磨 。 


“那么 是 该 结束 了 ，” 她 说 ,，“ 她 必须 得 死 ， 束 是 现在 ! ” 


“她 是 犯 了 什么 徘 ? ”我 慢 奶 地 问 道 。“ 艾 莎 ， 她 不 过 和 你 一 样 ， 爱 
上 了 一 个 男人 要 了 ! 你 即 无 罪 , 她 便 也 是 无 罪 之 身 。 而 她 爱 上 的 那 位 
男子 也 爱 上 了 她 ， 那 么 ， 她 究竟 何 徘 之 有 ? ” 


“ 霍 利 ， 你 可 真是 昕 码 至 极 ! ”她 她 火 中 煤 地 答 道 。"“ 她 犯 了 什么 
罪 ?她 的 罪 葡 就 十 插足 在 我 与 我 的 区 爱 之 间 ! 好 吧 ， 我 知道 我 可 以 直 
接 把 他 从 她 喘 边 带 走 。 和 霍 利 ， 这 世上 有 哪个 男人 能 够 抵抗 我 的 魅力 ? 
再 过 上 忠诚 的 男人 也 抵挡 不 住 诱惑 ! 只 要 诱惑 足够 吸引 人 ， 他 们 便 会 臣 
服 。 这 世上 每 个 男人 都 是 如 此 ， 束 像 古 每 根 绳索 都 有 其 所 能 承受 的 最 
大 拉力 ， 一 旦 超过 所 能 怒 耐 的 范围 ， 便 会 断 神 。 激 情 对 于 男人 人 而 言 整 


像 是 黄金 与 权力 对 于 女人 的 吸引 力 一 样 ， 这 正 是 人 性 之 中 致命 的 弱 
点 。 相 信 我 ， 不 幸 会 一 直 跟 随 痢 肉体 凡 胎 的 女子 ， 直 至 上 天 符 ， 你 曾 
提 过 的 那个 天 党。 要 钙 灵 魂 能 变 得 更 加 美好 束 好 了 ， 因 为 她 们 的 上 帝 
根本 不 会 把 她 们 放 在 眼 里 ， 而 她 们 的 天 等 也 将 变 成 地 狱 。 只 要 一 个 女 
人 长 得 够 美 ， 男 人 就 会 被 她 的 美貌 迷 得 神魂 三 倒 ， 而 女人 的 美 狐 可 以 
靠 金 钱 换取 ， 只 要 她 有 足够 的 金钱 。 这 事 不 管 是 在 从 前 ， 还 是 到 时 间 
终止 的 那 一 天 ， 都 不 会 变 。 这 个 世界 就 古 一 个 大 型 集 市 畦 了 ， 霍 利 。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可 以 用 欲望 换取 ， 束 看 谁 愿 意 出 最 高 价 了 。” 


像 艾 水 这 么 一 个 活 了 这 么 信 ， 又 经 历 了 这 么 多 事 的 女人 ， 从 她 路 
里 说 出 这 种 惯 世 嫉 众 的 话语 一 点 也 不 奇怪 ， 但 不 得 不 说 她 的 这 番 话 真 
的 激怒 我 了 。 我 层 怒 地 回 管道:“ 基 督 教 中 的 天 符 是 没有 婚姻 的 ， 婚 姻 
也 不 是 付出 什么 来 换取 的 。” 


“ 照 你 这 么 说 ， 那 还 算得 上 是 天 竺 吗 ? ”她 打 断 了 我 的 回答 。“ 你 真 
EPT, EN! 竟 用 这 样 悉 劣 的 想法 来 看 待 我 们 这 些 可 怜 的 女人 ! BR 
这 样 的 话 ， 那 么 婚姻 殉 是 连接 起 你 口中 的 天 竺 与 地 狱 的 桥梁 咯 ? 真是 
ET! 现在 可 不 十 一 争 我 们 才智 高 下 的 时 候 。 为 何 你 总 古 要 和 我 争 淮 
呢 ? 莫非 你 也 是 个 当代 的 哲学 家 ? 至 于 这 个 女人 ， 她 必须 得 死 ! 虽然 
我 可 以 直接 把 她 的 爱人 从 她 的 号 边 市 走 ， 可 她 还 是 活 在 这 世上 ， 他 或 
许 还 会 一 直 想 着 她 ， 这 是 我 无 法 控制 的 事 。 我 不 允许 我 的 主 心 里 还 想 
着 别 的 女人 ， 我 的 君主 必须 完 完 整整 都 十 我 的 ! 她 已 经 算是 走运 的 
了 ， 让 她 知足 吧 ! 比 起 孤 孤 单单 地 活 一 百年 ， 能 够 与 相爱 的 人 在 一 起 
一 小 时 是 多 么 类 好 ! 她 是 活 不 过 今 晚 了 。” 


"^, MT "我 大 喊 道 , “这 徘 名 真是 真名 其 妙 ， 这 人 稍 直 束 旦 给 一 
个 无 率 的 人 硬 生 生地 安 上 罪名 啊 ! 整 算 是 为 了 你 目 己 ， 你 也 万 万 不 可 
这 人 么 做 啊 ! ” 


SRAJAN! 为 达 目 的 清除 障碍 难道 是 一 种 徘 行 吗 ? JD ERI, 
我 们 这 一 生 束 是 永远 都 赎 不 完 的 徘 。 因 为 在 这 个 弱肉强食 的 世界 ， 为 


了 和 生存， 我们 都 在 贤 火 别 人 。 弱 者 必 将 消亡 ， 这 个 世界 属于 强 者 ， 胜 
利 的 果实 也 属于 强 者 。 每 一 棵 树 都 会 留 下 风月 的 六 迹 ， 最 后 枯萎 ， 而 
最 强壮 的 那 棵 树 则 会 把 其 它 树 的 养分 悉数 吸取 。 我 们 是 踏 着 那些 失败 
者 的 尸体 ， 才 登 上 高 位 ， 手 握 权力 的 。 唤 ， 我 们 的 食物 都 是 从 饿 死 的 
竖 孩 嘴 边 抢夺 而 来 的 ， 这 吏 是 万 物 不 变 的 规律 。 你 也 说 徘 名 之 下 汶 养 
着 罪恶 ， 但 这 也 正 是 你 见识 有 限 的 地 方 ， 罪 行 也 会 带 来 诸多 益处 ， 而 
善举 却 会 引 来 许多 徘 恶 。 一 个 又 君 的 残 骏 或 许 会 在 他 死 后 给 成 和 上 万 
的 人 民 珊 来 福 社 ， 而 所 谓 圣 人 的 菩 翡 却 可 能 让 一 个 国家 的 人 民 论 为 奴 
隶 。 人 类 的 诸多 行为 都 源 于 内 心 的 介意 或 是 阴暗 的 想法 ， 但 目 身 却 不 
知道 苯 循 这 样 的 十 非 观 会 迎 来 怎样 的 结局 。 因 为 当 他 挥 出 拳头 时 ， 他 
并 不 清楚 拳头 会 落 在 哪里 ， 他 也 无 法 数 清 有 多 少 条 无 形 的 线 在 纺织 

BünisHyp. SIB, ZIR, BIK, UE. BIK, RAIA 
间 一 一 这 些 事物 都 征 相 辅 相 成 的 ， 又 有 谁 知 晓 对 立 面 的 尽头 何在 ? d 
诉 你 ， 征 有 只 无 形 的 命运 之 手 将 这 些 事物 交织 在 一 起 ， 编 成 一 股 绳 ， 

让 它们 承受 命运 的 重量 ， 而 在 这 根 编织 而 成 的 绳 上 ， 所 有 的 事物 都 缺 
一 不 可 。 也 束 是 说 事物 的 好 坏 疼 屎 ， 对 光明 和 黑暗 的 喜 有 恶 并 非 由 我 们 
说 了 算 的 ， 因 为 者 和 是 站 在 我 们 的 对 立 面 来 看 的 话 ， 普 恶 或 许 会 帧 倒 ， 

黑夜 或 许 会 变 得 比 日 骨 更 美丽 ， 又 或 者 一 切 都 那么 美好 ， 并 无 分 别 。 
听 明 白 了 么 ， 霍 利 ? ” 


我 实在 是 无 力 去 和 争辩， 这 束 是 本 质 的 诡 淮 论 啊 ! 就 我 们 所 了 解 的 
诡辩 论 而 言 ， 寿 真 要 根据 其 逻辑 推论 出 一 个 结 采 来 的 话 ， 那 么 必 会 将 
所 有 的 道德 伦理 虹 炙 。 但 艾 莎 的 这 番 话 让 我 新 增 了 一 份 恕 惧 与 害怕 ， 
一 个 不 受 人 类 法 则 束缚 的 人 ， 也 绝对 不 会 受到 是 非 观 的 约束 ， 试 问 这 
样 的 人 又 有 什么 是 做 不 出 来 的 呢 ? 或 许 是 非 观 是 片面 的 、 守 有 旧 的 ， 但 
在 我 们 的 意识 中 ， 道 德 观 中 的 是非 观 是 基于 个 人 责任 感 建立 起 来 的 ， 
而 这 也 是 将 人 类 与 其 他 动物 区 分 开 来 的 标志 。 


我 十 分 草 重 和 喜爱 尤 丝 坦 ， 便 更 加 急切 地 想 要 救 她 出 来 。 现 在 的 
她 已 落 在 她 强大 的 对 手 的 掌控 之 中 ， 悲 惨 也 已 党章 在 她 的 命运 之 上 。 


我 束 再 给 她 求 了 次 情 。 


“ 艾 水 ! ”我 说 道 ,“ 对 我 来 说 ， 你 实在 是 太 难 以 提 措 了! 但 你 曾 亲 
口 告诉 过 我 ， 每 个 人 都 应 该 有 一 舍 忒 律 来 规 束 目 己 ， 每 个 人 也 该 跟着 
目 己 的 心 走 。 她 可 是 一 个 将 被 你 村 走 心爱 之 人 的 女子 ， 你 对 她 束 没 有 
半分 怜 司 之 心 吗 ? 融 如 你 所 说 的 ， 这 件 事 大 是 从 我 的 角度 来 看 向 直 是 
不 可 思议 ! 你 想 想 看 ， 你 等 了 这 么 久 的 心爱 之 人 终于 回 到 了 你 的 喘 
边 ， 而 你 也 说 了 ， 现 在 的 你 正 竭 尽 全 力 要 把 他 从 死神 的 魔爪 下 搜 出 
来 。 难 道 你 庆祝 他 归来 的 方式 ， 驶 是 杀 死 这 个 爱 着 他 、 他 也 可 能 爱 痢 
的 女子 吗 ? 至 少 她 曾 为 你 救 过 他 的 命 ， 否 则 他 早已 死 在 你 那些 妈 隶 的 
全 下 。 你 也 说 过 ， 你 过 去 曾 伤 害 过 这 个 男人 ， 这 让 你 后 悔 不 已 。 因 为 
他 所 爱 的 那个 埃及 人 一 一 阿美 娜 特 斯 ， 你 驳 亲 手 把 他 给 杀 了 。” 


她 紧 紧 地 抓 着 我 的 用 腾 ， 大 声 质问 我 道 :“ 你 怎么 会 知道 这 些 的 堆 
H? 你 怎么 会 知道 这 个 名 字 ? 我 从 未 在 你 面前 提 过 她 ! ” 


“或 许 征 我 梦 见 的 吧 ! ”我 答 道 ,“ 住 在 科 尔 洞 六 的 这 些 日 子 里 ， 我 
总 会 做 些 奇 怪 的 梦 ， 这 些 梦 确实 给 人 感觉 古事 实 的 写照 。 你 犯 下 这 关 
狂 罪 欧 的 后 果 是 什么 ? 是 两 千年 的 等 待 ! 不 是 吗 ? 而 你 现在 的 所 作 所 
为 难道 不 是 在 让 历史 重演 吗 ? 说 说 看 你 会 怎么 样 吧 ， 你 这 样 做 只 会 
食 亚 采 。 怠 算是 福 宰相 依 ， 但 是 善 恶 终 有 报 。 报 应 总 是 会 来 的 ， 但 是 
报应 在 谁 身 上 束 不 一 定 了 ， 真 是 同 情 遭 到 报应 的 这 个 人 。 弥 赛 亚 ， 那 
位 我 曾 向 你 提 过 的 救世 主 ， 他 也 是 这 么 说 的 。 如 有 果 你 杀 了 这 个 无 率 的 
女人 ,我 告诉 你 ， 你 束 会 受到 诅 充 的 ， 而 你 心中 精心 栽培 了 上 干 年 的 
爱 之 树 也 终 将 是 一 无 所 获 。 阁 是 这 样 ， 你 义 会 怎么 想 ? 你 要 杀 的 这 个 
人 是 一 个 照顾 过 他 ， 并 曾 深 爱 过 他 的 女子 ， 你 要 他 怎么 牵 起 你 这 双 血 
淋 林 的 手 ? ” 


“天 于 这 一 点 ，” 她 答 道 , “我 已 经 回答 过 你 了 。 台 算 我 把 你 和 那个 
女人 都 杀 了 ， 他 也 还 是 会 爱 着 我 的 ， 霍 利 ! 因为 他 无 法 不 爱 我 ， 吏 像 
如 果 我 碰巧 要 杀 你 ， 你 也 不 得 不 死 。 不 过 你 说 的 话 ， 确 实 是 有 几 分 道 


理 ， 因 为 它 在 某 种 程度 上 打动 了 我 。 寿 事情 真如 你 所 言 ， 我 便 会 赦免 
这 个 女人 。 难 道 我 没 告诉 过 你 ， 我 并 不 是 一 个 为 了 残暴 而 变 得 无 情 的 
A? 我 也 不 喜欢 看 到 让 人 遗 罪 的 画面 ， 也 不 想 让 人 受罪 。 现 在 快 去 传 
她 来 对 见 我 吧 ， 趁 我 心意 没 变 之 前 。? 说 完 ， 她 便 匆 缴 戴 上 了 面纱 。 


即使 只 征求 情 到 这 个 份 上 ， 我 也 感到 很 欣慰 了 。 我 立刻 走出 房 
间 ， 在 通道 里 见 到 了 尤 丝 坦 ， 就 算 离 她 有 几 码 远 ， 她 的 日 衣服 也 十 分 
显眼 。 通 道中 的 陶 络 灯笼 等 距 择 放 着 ， 尤 丝 坦 就 靠 在 一 盖 灯 学 暴 缩 
着 ， 听 到 我 在 叫 她 ， 便 立马 起 号 跑 同 我 。 

“我 的 主 是 不 是 死 了 ? 噢 ， 于 万 别 告 诉 我 他 死 了 ! "hmm Rn] 
道 。 我 看 着 她 抬 起 来 的 脸庞 ， 她 只 见 那 俊俏 的 脸 上 已 浸 满 了 泪水 。 她 
这 般 素 求 的 模样 都 让 我 心软 了 。 


“不 ， 他 还 活着 ! RAE, “女王 已 经 把 他 救 了 ， 现 在 跟 我 进来 


吧 o 
她 松 了 一 口气 ,， 便 跟着 我 进去 了。 一 进来 她 便 双 膝 着 地 ， 伏 下 身 


来 跪拜 多 水 一 一 在 鞠 见 至 高 无 上 的 女王 时 ， 这 有 是 阿 玛 哈 格 人 必 行 的 礼 
人 


“站 起 来 ! ” 艾 莎 冰冷 冷 地 说 道 ,“ 走 到 我 跟前 来 。” 
尤 丝 坦 照 做 不 误 ， 低 着 头 站 在 女王 的 面前 。 

一 会 儿 无 人 说 话 ， 而 后 艾 钞 打破 了 僵局 。 

“这 个 男人 是 谁 ? ”她 指 着 睡 着 的 利 奥 问 道 。 

“他 是 我 的 丈夫 。” 尤 丝 坦 小 声 回 答 道 。 

“ 谁 说 这 是 你 丈夫 了 ? ” 


“依照 我 们 的 风俗 ， 我 们 已 有 夫妻 的 名 义 了 ， 女 王 殿 下 。” 


a 
征 你 们 的 族人 ， 所 以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风俗 不 作 数 。 听 着 : 我 知道 你 会 
人 
死路 一 条 了 。 我 再 说 一 过 ， 现 在 就 离开 这 里 ， 回 到 你 目 己 的 地 方 去 。 
永远 也 不 要 和 这 个 男子 说 话 ， 连 看 都 不 能 看 他 一 眼 。 他 是 不 会 跟 你 在 
一 起 的 ! 我 再 说 第 三 裔 ， 如 有 果 你 胆敢 违抗 我 的 命令 ， 你 便 会 当场 映 
T:! BrELBOEIE ! 


但 是 尤 丝 坦 一 动 也 不 动 。 
"ERR, 女人!” 
尤 缘 坦 慢 慢 拾 起 头 来 ， 我 看 到 她 的 各 种 情绪 在 脸 上 撕 扯 。 


“不 ， 我 是 不 会 走 的 ， 女 王 殿 下 ! ”她 喇 咽 着 回答 道 ,，“ 这 个 男人 是 
我 的 丈夫 ， 我 爱 他 ， 我 爱 他 ， 我 是 不 会 离开 他 的 。 你 有 什么 权利 来 命 
令 我 离开 我 的 丈夫 ? ” 


我 看 到 艾 莎 全 和 喘 轻 轻 拌 了 一 下 ， 这 让 我 打 了 个 寒 颤 ， 怕 是 最 可 怕 
的 事情 要 发 生 了 。 


“可 怜 可 怜 她 吧 ，” 我 用 拉丁 语 说 道 ,“ 这 只 是 天 意 使 然 啊 。 


“我 已 经 够 可 怜 她 了 ! ”她 也 用 拉丁 语 回 复 我 ， 语 气 冰冷 , “要 不 是 
我 可 怜 她 ， 她 现在 已 经 是 个 死人 了 。” 然 后 ， 她 对 尤 缘 坦 说 : “女人 
啊 ， 我 告诉 你 ， 趁 我 还 没 把 你 束 地 正法 之 前 赶紧 离开 吧 ! ” 


“我 是 不 会 走 的 ! 他 是 我 的 ， 是 我 的 ! TAERAA, Ae 
征 我 的 丈夫 ， 我 救 了 他 的 命 ! 你 要 是 有 这 权利 的 话 ， 那 你 整 把 我 给 杀 
TE! 我 是 不 会 把 我 的 丈夫 让 给 你 的 ， 绝 对 不 会 ! ” 


艾 水 好 像 只 是 用 手轻 轻 磁 了 一 下 那 可 怜 的 姑 奶 的 脑袋 ， 但 是 她 的 
动作 实在 太 快 ， 我 根本 吏 看 不 清 她 做 了 什么 。 我 看 了 眼 尤 丝 坦 ， 吓 得 
后 退 了 一 个 跟 踊 。 束 在 她 青铜 色 的 辫子 上 有 三 个 雪上 日 的 手指 印记 ， 而 
尤 丝 坦 则 十 播 着 脑袋 ， 像 是 肪 党 不 止 。 


“天 啊 ! "我 说 道 ， 看 到 一 个 人 会 做 出 这 般 可 怕 的 举止 ， 我 已 经 完 
全 惊 果 了 ， 而 区 水 只 是 冷笑 了 一 下 。 


“你 这 可 怜 而 又 无 知 的 于 货 ， 好 好 想 想 看 ，” 她 对 着 头脑 眩 党 的 万 
缘 坦 说 道 ,“ 我 到 属 有 没有 这 本 事 把 你 给 杀 了 。 待 着 别 动 ， 那 有 面 镜 
子 。” 她 指 着 一 块 利 奥 刊 胡子 时 当 镜 子 用 的 圆 玻璃 ， 乔 布 特地 将 它 和 其 
他 物品 放 在 了 箱子 上 。* 霍 利 ， 把 那 面 镜 子 递 给 那个 女人 ， 让 她 看 看 目 
己 的 头发 上 有 什么 ， 计 她 想 清 垄 我 有 没有 这 个 能 力 杀 了 她 。” 


我 拿 起 那 面 镜子 ， 立 在 尤 丝 坦 面前 。 她 盯 着 镜子 看 了 看 ， 叉 探 了 
措 她 的 头发 ， 然 后 又 上 果 着 镜子 看 ， 之 后 便 伏 在 地 上 咀 泣 不 止 。 


“你 现在 可 以 走 ， 还 是 要 通 着 我 再 打 你 一 次 ? "OO Yb TRU [n] 
道 。“ 看 ， 我 已 经 在 你 身上 留 下 了 印记 ， 在 你 的 头发 全 部 变 晶 之前， 我 
都 认得 你 。 要 十 再 让 我 看 到 你 的 脸 ， 你 的 骨头 也 会 很 快 变 得 委 白 ， 甚 
至 比 我 留 在 你 涉 发 上 的 印记 更 日 ， 你 最 好 别 不 信 ! ” 


在 被 彻底 打击 胁迫 之 后 ， 这 个 可 怜 人 慢 慢 抬 起 了 头 ， 融 着 这 可 怕 
的 印记 爬 走 了 ， 痛 活着 离开 了 房间 。 


“ 别 这 么 害怕 ， 霍 利 ! "在 她 走 了 之 后 艾 水 对 我 说 道 , “这 并 不 征 什 
么 魔法 ， 这 世上 也 没有 魔法 。 这 只 是 一 种 原 力 ， 你 不 刷 。 我 留 下 的 印 
记 不 过 是 要 距 住 她 村 了 ， 要 不 然 我 手 束 把 她 给 杀 了 “。 现 在 我 会 命 我 的 
仆人 把 我 亲爱 的 卡 利克 拉 提 斯 安置 到 我 的 房间 旁 ， 这 样 也 方便 我 去 看 
他 ， 等 他 一 醒 我 束 能 见 他 了 。 霍 利 ， 你 和 那个 日 人 男 于 ， 残 是 你 们 的 
仆人 也 一 起 搬 过 来 吧 ， 但 一 定 要 说 记 一 件 事 情 一 一 你 千 万 不 要 告诉 卡 


利克 拉 提 斯 那个 女人 是 怎么 走 的 ， 也 不 要 将 这 件 事 与 我 率 扯 上 一 点 关 
系 。 我 现在 可 是 却 重 警告 你 ! ”而 后 她 转身 离开 ， 准 备 去 下 达 目 己 的 命 
A 


S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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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心 也 跟着 起 起 落落 ， 这 真是 让 我 精神 错乱 ， 我 甚至 开始 觉得 我 肯 
定 会 变 狗 的 。 好 在 我 并 没什么 时 间 来 回想 ， 因 为 很 快 那 些 登 呀 侍从 便 
进来 准备 把 熟睡 的 利 奥 拾 走 ， 连 带 着 我 们 的 行李 一 起 搬 到 中 央 的 大 
殿 。 那 段 时 间 ， 房 间 里 变 得 又 嘲 杂 勾 拥挤 。 我 们 的 新 房间 束 在 艾 莎 的 
会 客厅 后 面 ， 吏 是 我 第 一 次 见 到 她 的 那 间 房间 ， 门 口 挂 有 华丽 的 帘 
布 。 而 她 的 卧室 在 哪 一 间 我 就 不 知道 了 ， 但 估计 也 束 在 附近 。 


那天 晚上 我 就 待 在 利 奥 的 房 里 ， 但 利 奥 睡 得 就 像 是 具 死 尸 一 样 ， 
一 点 动静 也 没有 。 我 也 睡 得 很 好 一 我 也 的 确 需 要 好 好 睡 一 觉 了 一 一 
但 我 却 做 了 整 晚 的 焉 梦 ， 梦 中 都 是 我 经 历 过 的 那些 可 怕 而 又 怪异 的 事 
情 。 但 不 得 不 说 ， 我 梦 到 最 多 的 就 是 艾 莎 用 妖 术 在 她 情敌 的 头发 上 留 
下 指 印 的 那些 驴 人 的 画面 。 她 那 敏捷 的 速度 ， 像 蛇 一 样 悄 无 声息 ， 这 
正 是 可 怕 的 地 方 ， 还 有 那 瞬间 留 下 的 白色 印记 ， 足 有 一 根 手指 那么 
粗 。 那 画面 太 让 人 难忘 ， 即 便当 时 尤 丝 坦 的 下 场 更 为 凄惨 ， 都 不 一 定 
能 让 我 如 此 印象 深刻 。 直 到 现在 ， 我 还 是 会 时 常 梦 到 那些 竣 人 的 画 
面 ， 梦 见 那个 民 得 肝肠 寸 断 的 姑娘 ， 那 副 失 去 至 亲 的 模样 就 像 是 该 隐 
(5) 。 她 在 最 后 看 了 一 眼 她 的 健 爱 后 ， 便 在 可 怕 的 女王 面前 疏 着 离开 
了 o 


男 一 个 困扰 我 已 久 的 梦 ， 束 古 那 由 尸骨 堆 成 的 金字 塔 。 我 梦 到 那 
些 尸 骨 都 站 了 起 来 ， 成 千 上 百 具 己 骨 组 成 的 大 军 束 这 样 同 我 走 来 ， 像 
一 文 文 军队 般 井 然 有 序 ， 酒 下 的 阳光 整 直 接 罕 过 了 他 们 匀 空 的 肋骨 。 
他 们 冲 到 科 尔 的 大 平原 上 ， 这 里 曾经 是 他 们 的 家 ， 他 们 的 帝国 。 我 看 
到 吊桥 在 他 们 面前 雯 塌 具 落 ， 听 到 那些 尸骨 在 罕 过 铜 门 时 白骨 喀 唆 作 
啊 的 声音 。 到 处 都 可 以 看 到 这 些 尸 骨 ， 他 们 走 到 繁华 的 街道 上 ， 来 到 


古老 的 喷泉 旁 ， 进 到 庙宇 之 中 ， 而 其 他 人 却 对 此 视而不见 。 集 市 上 没 
有 人 待 见 这 些 尸骨 ， 也 没有 女人 趴 在 窗 边 看 ， 只 有 一 个 不 知 从 哪里 传 
来 的 声音 在 大 军 阵 前 喊 道 : “ 科 尔 国 亡 了 ， 亡 了 ， 真 的 亡 了 ， 亡 
了 ! ”而 这 支 发 光 的 尸骨 大 军 已 经 冶 入城 门 ， 当 他 们 整齐 地 前 进 时 ， 户 
骨 喀 咏 的 踏步 声 回响 在 寂静 的 空气 中 。 他 们 冯 入 城中 ， 疏 上 城墙 ， 在 
城墙 上 大 步行 军 ， 最 终 他 们 又 再 一 次 走 到 了 吊桥 前 。 就 在 日 落 之 际 ， 
他 们 又 朝 着 墓穴 的 方向 回去 了 。 驴 人 的 是 阳光 透 过 他 们 空洞 的 眼窝， 
拉 长 了 这 群 尸骨 的 影子 。 在 穿 过 平原 时 ， 这 支 大 军 的 影子 就 像 是 蜘蛛 
的 脚 ， 不 断 朝 前 候 行 着 。 然 后 他 们 把 到 了 山洞 中 ， 一 列 无 尽 的 尸骨 就 
自己 跳 入 洞 中 ， 掉 进 了 尸骨 堆 里 。 我 惊醒 后 还 是 样 个 不 停 ， 刚 睁 眼 就 
看 见 一 直 站 在 我 和 利 奥 床 之 间 的 净 莎 像 个 幽灵 似 的 飘 走 了 。 


那 之 后 我 又 睡 着 了， 这 次 睡 得 很 涡 ， 一 沉睡 到 了 天 亮 ， 酝 来 后 觉 
得 整个 人 都 焕然 一 新 ， 便 起 床 了 。 照 艾 沙 说 的 ， 利 奥 这 时 也 快 醒 了 ， 
艾 莎 也 已 经 来 到 利 奥 映 旁 ， 和 平 当 一样 戴 着 面纱 。 


“ 堆 利 ， 马 上 你 就 会 见 到 了 ! ”她 说 ,，“ 他 现在 烧 已 经 退 了 ， 很 快 就 
会 醒 过 来 了 ， 而 且 意 识 清 醒 。” 


她 话 首 刚 落 ， 利 奥 便 翻 了 个 喘 ,伸展 了 下 腹 膊 ， 打 了 个 哈欠 后 睡 
开 了 双眼 。 看 到 号 边 有 个 女子 俯 身 在 他 吴 稼 ， 利 奥 估 计 是 把 她 误 认 成 
了 尤 丝 坦 ， 便 一 把 将 艾 莎 挽 住 亲吻 。 他 甚至 用 阿拉 伯 语 说 道 :“ 你 好 
F, RAE! 你 为 什么 要 把 目 己 的 脑袋 囊 得 这 么 挛 实 ? 你 是 不 是 牙 
Je? ”然后 又 用 喘 语 说 道 : “我 跟 你 说 我 真是 饭 坏 了 ! 天 啊 ! FH, 
个 老家 伙 ， 我 俩 现在 扯 平 了 ， 是 吧 ? ^ 


“我 想 我 已 经 知道 了 ， 利 奥 先 生 。” 乔 布 管道 。 他 组 组 走 到 艾 莎 旁 
， 有 眼中 满 是 怀疑 地 看 厦 艾 莎 一 一 他 对 艾 莎 仍旧 心怀 最 大 的 戎 悍 与 大 
， 也 不 确定 艾 莎 古 不 是 一 具 点 无 生气 的 死 忆 。“ 但 你 现在 还 不 能 诉 
， 利 奥 先生 。 你 还 病 着 ， 这 让 我 们 为 你 担忧 了 许久 。 要 不 古 这 位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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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的 话 ，” 乔 布 看 向 艾 莎 说 道 ,“ 你 哪 能 这 么 快 恢复 过 来 呢 ? 我 去 给 你 
者 点 你 爱 喝 的 汤 。” 


利 奥 这 才 回 过 神 来 ， 看 浓 了 静 静 地 站 在 他 面前 的 这 位 “女士 *”。“ 你 
好 ! ”他 说 , “你 不 是 尤 丝 坦 ， 那 尤 丝 坦 在 哪儿 ? ” 


这 是 区 水 第 一 次 开口 和 利 奥 说 话 ， 却 还 是 诺言 。“ 她 已 经 离开 这 里 
去 游历 了 ,，” 艾 莎 说 道 ,“ 我 来 这 儿 束 是 来 奉 代 她 的 ， 我 是 你 的 新 侍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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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具 死尸 似 的 严 疡 实 实 ， 利 奥 便 信 了 她 的 话 。 但 是 ， 利 奥 这 次 一 言 未 
发 ， 只 是 独 地 喝 汤 ， 然 后 倒 头 一 沉睡 到 了 晚上 。 等 他 睡 醒 第 二 次 见 到 
我 的 时 候 ， 束 开始 问 我 发 生 了 什么 事 ， 我 只 有 尽力 扩 塞 过 去 。 


到 了 第 二 天 早上 ， 利 奥 醒 来 后 已 经 好 多 了 ， 他 的 恢复 速度 十 分 惊 
人 “。 于 是 我 便 告 诉 了 他 一 些 关 于 他 病情 的 事情 ， 还 有 我 的 所 作 所 为 。 
但 十 由 于 艾 莎 在 场 ， 我 也 不 能 跟 利 奥 说 太 多 事情 ， 只 是 告诉 他 艾 莎 整 
征 这 里 的 女王 ， 她 会 好 好 安排 照顾 我 们 的 事 的， 而 她 戴 面 纱 不 过 是 她 
的 个 人 爱好 。 我 当然 想 过 用 英语 把 这 些 事 情 告诉 利 奥 ， 但 是 我 害怕 她 
可 能 会 从 我 们 脸 上 的 表情 猜想 到 我 们 的 谈话 内 容 ， 而 且 我 心中 谨 记 着 
她 的 警告 ， 也 就 没有 这 么 做 。 


又 过 了 一 天 ， 利 奥 已 经 能 下 床 了 ， 而 且 已 经 基本 恢复 得 差不多 
了 ， 而 他 身上 受 的 伤 也 都 钝 合 了 。 他 的 体格 本 就 强壮 ， 即 便 之 前 的 高 
烧 将 他 折腾 成 那样 ， 现 在 也 全 都 恢复 了 。 我 想 利 奥 能 恢复 得 这 么 快 ， 
这 都 要 归功 于 区 水 给 他 服 下 的 药 ， 好 在 他 的 病 拖 得 不 入 ， 对 身体 的 恢 
复 影响 不 大 。 利 奥 身 体 痊 愈 后 ， 能 想起 的 事 只 有 在 他 异 迷 前 在 沼泽 地 
的 冒险 ， 当 然 他 还 记得 尤 丝 坦 ， 那 位 我 知道 一 直 在 尽心 尽力 照顾 他 的 
女子 。 利 奥 一 直 追 问 我 那个 可 怜 女孩 的 下 落 ， 但 我 却 不 敢 回 答 他 。 因 
为 在 利 奥 第 一 次 醒 来 后 ， 艾 沙 吏 特地 传唤 过 我 ， 再 次 元 重地 警告 我 ， 


让 我 对 这 些 事 最 好 守 口 如 瓶 ， 还 暗示 我 要 是 这 么 做 束 是 在 目 找 徘 受 。 
她 也 再 次 提醒 我 ， 我 什么 也 不 能 告诉 利 奥 ， 只 能 告诉 他 我 对 女王 是 有 
多 么 感恩 戴 德 。 她 说 ， 她 会 在 时 机 恰当 时 说 明 来 龙 去 脉 的 。 


艾 水 的 谈吐 举止 与 之 前 完全 不 同 。 不 过 ， 在 我 经 历 过 那么 多 以 
后 ， 我 猜想 她 会 及 早 抓 住 时 机 ， 去 告诉 眼前 这 个 男人 她 是 他 前 世 的 恋 
人 。 但 是 艾 水 并 没有 这 人 么 做 ， 或 许 她 另 有 目 己 的 考虑 ， 对 此 我 也 无 从 
猜测 。 艾 莎 只 是 照料 着 利 奥 的 饮食 起 大， 什么 话 也 没 说 。 她 现在 这 样 
一 副 谦卑 的 模样 真是 与 之 前 帝王 般 的 气 场 大 相 径 庭 ， 而 现在 她 和 利 奥 
说 话 时 的 语气 都 十 分 谦和 ， 并 尽 可 能 地 与 利 奥 待 在 一 起 。 而 利 奥 吏 像 
当初 的 我 一 样 ， 对 这 个 神秘 女子 越发 好 奇 ， 也 更 加 想 要 看 看 她 的 脸 。 
我 已 经 见 过 艾 莎 的 样子 了 ， 不 过 并 没有 给 利 奥 详细 地 接 述 她 的 模样 ， 
只 是 告诉 他 艾 莎 的 样子 和 她 的 声音 一 样 迷人 。 可 光 是 这 样 简 单 的 一 句 
话 ， 束 足够 吊 起 一 个 年 轻 男 子 的 胃口 ， 令 他 陶 入 一 种 危险 的 境地 。 若 
不 是 利 奥 现 在 还 未 完全 康复 ， 也 时 时 挂念 着 尤 丝 坦 一 一 利 奥 每 每 提 到 
尤 丝 坦 对 他 的 情感 和 她 的 勇敢 奉献 时 ， 字 里 行 间 都 是 满 满 的 触动 一 一 
他 必定 会 落 入 艾 莎 设 下 的 陷阱 ， 如 艾 莎 所 料 那 样 爱 上 她 。 但 即便 如 
此 ， 利 奥 依 旧 对 艾 莎 充满 了 强烈 的 好 奇 心 ， 同 时 也 像 我 一 样 心 存 肝 
惧 。 尽 管 艾 莎 没 给 利 奥 任何 机 会 让 他 知道 她 那 非凡 的 年 龄 ， 但 他 却 下 
意识 地 觉得 这 个 女人 束 是 陶 片 上 所 提 到 的 那 位 女子 。 在 第 三 天 早晨 利 
奥 更 衣 的 时 候 ， 他 对 我 提出 了 一 连 串 的 疑问 ， 这 真是 把 我 帝 到 了 死 
角 。 我 让 他 去 问 艾 莎 ， 我 是 真 的 不 知道 尤 丝 坦 去 了 哪里 。 利 奥 在 吃 完 
了 一 顿 丰 盛 的 早餐 之 后 ， 就 和 我 一 起 去 面 见 女王 了 一 一 她 曾 吟 只 那 些 
合 呈 从 从 ， 让 他 们 随时 接 每 我 们 。 


她 和 平常 一 样 坐 在 会 客厅 中 〈 会 客厅 一 词 是 为 了 听 起 来 更 好 听 
些 ) ， 门 窒 一 掀起 来 她 就 站 起 来 ， 伸 出 双手 迎接 我 们 的 到 来 ， 或 者 说 
古 迎 接 利 奥 ， 而 我 现在 被 蚊 在 一 旁 也 是 我 意料 之 中 的 事 。 利 奥 罕 着 灰 
色 的 法 兰 绒 西 狼 ， 允 莎 戴 着 面纱 ， 当 她 径直 走向 这 个 年 轻 健 人 硕 的 英国 
男子 时 ， 那 画面 真是 吸引 人 “。 利 奥 有 一 半 的 布 腊 血统 ， 但 除了 他 那 一 


头 金色 的 眷 发 外 ， 他 走 我 见 过 最 像 英 国人 的 男 了 于， 他 号 上 丝 曼 没有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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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他 那 位 外 国 母 亲 ， 从 她 母亲 的 肖像 来 看 ， 他 和 他 母亲 长 得 实在 太 像 
了 。 利 奥 映 材 蜗 大， 胸膛 党 阔 ， 但 和 许多 高 个 男子 不 同 ， 他 一 点 也 不 
宁 拙 ， 手 脚 十 分 灵活 。 而 利 奥 的 脑袋 更 是 给 了 他 一 种 贵族 的 气质 ， 让 
人 感觉 他 朝气 芝 芝 ， 难 怪 他 们 给 他 起 的 阿 玛 哈 格 名 字 是 “狮子 ”。 


“ 真 高 兴 见 到 你 ， 我 年 轻 的 异乡 君主 ! ” 艾 莎 温柔 地 说 道 。“ 很 高 心 
看 到 你 已 经 可 以 下 床 走路 了 ! 要 不 是 我 最 后 救 了 你 ， 我 想 你 是 再 也 站 
不 起 来 了 。 不 过 危险 期 已 经 过 去 了， 我 现在 关心 的 是 ，” 她 后 面 的 这 句 
话 似乎 是 话 中 有 话 ,“ 它 再 也 不 会 复发 了 。” 


利 奥 问 她 鞠躬 道谢 ， 用 他 能 说 的 最 好 的 阿拉 伯 语 回 她 表达 了 谢 
意 ， 谢 谢 她 这 么 好 心 好 意 地 照顾 一 个 素 未 谋面 的 卫生 人 。 


“不 用 谢 ! ?她 柔 声 答 道 。“ 和 是 上 天 也 不 愿 看 到 这 样 的 男子 因 病 英 年 
早 通 ， 您 俊 类 的 容 够 束 算 是 在 天 符 中 也 是 为 数 不 多 的 存在 。 不 用 再 感 
谢 我 了 ， 你 能 来 已 经 让 我 很 高 兴 了 。” 


«EI 老 伙 计 ，? 利 奥 转 头 用 英语 对 我 说 道 , “这 位 女士 看 来 十 分 通 
情 达 理 啊 ! 看 来 我 们 走 大 运 了 ! 我 希望 你 能 好 好 把 握 机 会 。 天 啊 ， 看 
她 的 腹 膊 ! 多 么 美 啊 ! ” 


我 用 手 肘 轻 轻 惟 了 下 利 奥 的 肋骨 ， 让 他 不 要 说 话 ， 因 为 我 看 到 艾 
水 面纱 后 的 那 双眼 睛 内 过 一 道光 ， 正 好 奇 地 盯 着 我 看 。 


“我 相信 ，?” 义 水 继续 说 道 , “我 的 仆人 都 有 好 好 照顾 你 。 在 这 个 简 
陋 的 地 方 ， 总 有 照顾 不 周 之 处 ， 帮 是 有 能 让 您 住 得 更 舒服 的 地 方 ， 我 
必 会 立马 安 排 。 不 知道 还 有 什么 我 能 为 您 效劳 的 地 方 吗 ? ” 


“是 的 ， 碟 下 ! ? 利 奥 急忙 答 道 , “我 很 想 知道 那 位 一 直 照 顾 我 的 姑 
娟 去 哪儿 了 。” 


“ 啊 ! "XyPUL. "HE A4! 是 的 ， 我 见 过 她 。 不 过 我 不 知道 她 
要 去 哪儿 ， 她 只 是 说 她 要 走 ， 却 没 说 去 哪儿 。 她 可 能 会 回来 ， 也 可 能 
不 会 。 一 直 等 在 一 个 病人 吴 边 是 很 容易 让 人 厌倦 的 ， 这 些 野 蛮 部 落 的 
女人 部 是 沉 不 住 气 的 。” 


听 到 这 些 ， 利 奥 看 起 来 又 生气 又 难过 。 


ARTET! ”他 用 英语 对 我 说 道 。 然 后 对 她 说 :“ 我 不 明日 ! 那 
个 年 轻 寻 尹 和 我 .…... 好 吧 ， 我 还 是 长 话 短 说 吧 ! 我 们 已 经 认定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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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莎 轻 浅 一 笑 ， 笑 声 如 音符 般 动听 ， 而 后 贫 开 了 话题 。 


1. ”该 隐 ，《 圣 经 》 中 的 的 杀 亲 者 ， 为 人 类 祖先 亚当 及 其 麦子 夏娃 所 生 的 两 个 儿子 之 
， 该 隐 为 见长。 因为 民 恶 弟弟 亚 伯 的 行为 ， 而 把 亚 伯 杀 害 ， 后 受 上 帝 惩 罚 。 和 名字 意 
为 “得 到 ?”。 GRE) 


第 十 九 章 
“给 我 一 只 黑山 羊 ! ” 


在 这 之 后 ， 聊 的 都 是 一 些 琐碎 之 事 ， 我 也 实在 是 回忆 不 起 来 那 段 
散漫 无 条 理 的 谈话 内 容 。 出 于 某 些 原因 ， 艾 落 没 有 像 之 前 那样 畅 所 欲 
a, METIER RIT, 或许 她 是 不 想 让 利 奥 知道 她 的 真正 映 份 和 全 
部 本 性 。 而 现在 ， 她 告诉 利 奥 她 已 经 安排 了 一 场 舞 会 ， 以 供 我 们 消遣 
娱乐 。 听 到 这 件 事 的 我 感到 甚 是 证 异 ， 我 无 法 想象 如 此 阴郁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是 如 何 会 爱好 这 类 热闹 的 事情 的 。 但 是 ， 更 为 显而易见 的 是 ，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舞会 应 该 与 其 他 国家 要 么 野蛮 原始 、 要 么 典雅 高 贯 的 庆典 
都 大 不 相同 吧 。 在 我 们 准备 退 下 的 时 候 ， 女 王 询 问 利 奥 是 否 愿意 去 看 
看 这 洞 中 的 一 些 奇观 。 利 奥 当 然 是 高 兴 地 答应 了 ， 我 们 便 动 吴 离开 大 
殿 ， 乔 布 与 彼 拉 里 也 一 同 随行 。 


我 们 参观 之 处 的 种 种 景象 在 上 文 已 细 细 描 述 过 ， 便 不 再 重复 发 
述 。 不 过 我 们 参观 的 几 处 墓穴 确实 有 一点 与 其 他 不 同 ， 墓 穴 的 整 间 结 
构 就 是 一 个 蜂巢 (加 ， 而 其 他 的 摆设 则 与 其 他 墓穴 无 异 。 而 后 我 们 来 到 
了 那 堆 尸 骨 堆 成 的 金字 塔 前 ， 前 天 晚上 这 堆 尸 骨 又 搅 得 我 无 法 入 眠 。 
在 去 往 另 一 间 大 墓穴 的 路 上 ， 处 处 都 有 死尸 ， 这 些 尸 体 都 是 科 尔 帝 国 
的 下 等 贫民 ， 不 能 像 上 等 阶级 那 般 好 好 安放 ， 甚 至 当中 有 许多 身上 连 
块 遮盖 的 衰 尸 布 都 没有 。 他 们 也 是 成 百 上 千 地 堆放 在 一 个 大 曹 穴 里 ， 
数量 在 五 百 到 一 千 不 等 。 这 些 尸 体 不 知 是 何 原因 ， 都 是 一 具 一 具 地 堆 
放 上 去 的 ， 像 是 死 于 同一 场 屠杀 。 


利 奥 目 然 古 对 这 般 菲 夷 所 思 的 画面 大 有 兴趣 ， 这 一 切 的 确 足 够 调 
动 一 个 人 所 有 的 想象 力 。 但 这 对 于 可 怜 的 乔 布 而 言 ， 庄 根 没有 丝 坚 的 
吸引 力 。 目 从 我 们 来 到 这 个 糟糕 的 国家 以 后 ， 乔 布 的 经 历 已 经 把 他 折 


腾 得 精神 衰弱 了 了。 不 难 想象 在 看 到 这 一 堆 堆 的 尸体 时 ， 乔 布 受到 了 多 
大 的 惊吓 ， 而 且 乔 布 看 到 的 这 一 具 具 尸体 都 保存 完好 ， 与 生前 无 异 ， 
只 不 过 在 这 宁静 的 曹 穴 中 永远 也 听 不 到 他 们 说 话 的 声音 了 。 看 到 乔 布 
明显 是 受到 了 居 吓 的 样子 ， 彼 拉 里 试图 安抚 乔 布 躁动 的 情绪 ， 但 这 却 
让 乔 布 更 不 舒服 了 。 彼 拉 里 告诉 乔 布 ， 这 些 死 履 没什么 好 怕 的 ， 反 正 
他 迟早 也 会 死 的 。 


我 把 披 拉 里 的 这 句 话 翻译 给 乔 布 听 ， 乔 布 直接 破 口 大 当 道 : “他 还 
真 古 懂得 安 伟 人 啊 ， 先 生 ! 不 过 在 这 个 购 地 方 ， 又 能 指望 一 个 吃 人 的 
野 蛋 族 老 男人 说 出 什么 好 昕 的 呢 ? 除 了 承认 他 说 的 古事 实 外 ， 我 还 有 
什么 可 说 的 ! ” 乔 布 中 了 口气 。 


我 们 参观 完 这 些 洞穴 后 ， 已 经 是 下 午 四 点 多 了 ， 我 们 又 饿 又 素 ， 
尤其 古 利 奥 更 是 需要 休息 和 食物 ， 于 是 我 们 便 回 去 用 和 餐 了 。 到 晚上 六 
扩 的 时 候 ， 乔 布 和 我 们 一 起 配合 艾 莎 施法 。 艾 莎 在 果 眼 般 属 水 的 絮 罗 
中 施法 ， 乔 布 在 水 面 上 又 见 到 了 那些 往事 的 画面 ， 这 着 实 是 把 我 们 可 
怜 的 仆人 又 吓 了 一 次 。 艾 莎 从 我 这 里 得 知 错 布 家 共有 十 七 个 孩子 ， 她 
便 命 乔 布 回忆 他 的 所 有 兄弟 姐妹 ， 能 想起 儿 个 是 几 个 ， 然 后 想象 他 们 
都 竺 在 他 父亲 农 售 的 画面 。 之 后 她 叫 乔 布 往 水 里 看 ， 平 静 的 水 面 上 浮 
现 的 却 征 多 年 前 的 画面 ， 唤 起 了 在 世 者 对 逝世 杀人 的 种 种 回忆 。 一 些 
人 的 脸 清 晰 可 见 ， 但 还 有 一 些 要 么 古 模 糊 不 清 ， 要 么 束 古 无 限 放 大 某 
一 容貌 特征 。 这 是 因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乔 布 无 法 完全 想起 每 一 个 人 的 
全 镶 ， 他 的 个 别 兄弟 姐妹 他 只 十 记得 容 够 的 特别 之 处 ， 所 以 水 中 只 能 
浮现 出 错 布 想起 的 画面 。 由 此 可 见 ， 艾 莎 的 法 力 在 这 方面 十 分 受 限 
制 ， 水 面 上 所 浮现 的 画面 实际 上 束 古 一 个 人 脑海 中 所 回忆 的 画面 。 它 
受 限于 这 个 人 的 意愿 ， 只 有 极 少数 的 情况 下 艾 莎 才能 冲破 这 些 限制 。 
但 是 ， 要 是 她 目 己 对 某 个 地 点 十 分 熟悉 的 话 ， 她 束 可 以 在 任何 时 候 施 
法 ， 透 过 水 面 看 到 那 地 方 的 一 切 动 竟 ， 束 像 她 透 过 水 面 看 到 我 们 一 行 
人 乘坐 捕 鲸 船 的 画面 ， 这 种 能 力 只 能 显现 出 恰好 经 过 那里 的 人 ， 不 能 
看 到 不 在 那儿 的 人 。 束 像 古 她 能 让 我 在 水 面 上 看 到 我 回忆 中 大 学 教 笃 


的 样子 ， 但 却 不 能 看 到 现在 教 笃 中 的 景象 。 因 为 艾 莎 的 法 力 会 完全 受 
到 其 他 人 意识 的 限制 ， 水 面 中 也 只 会 浮现 出 一 个 人 这 一 刻 脑 海中 所 出 
现 的 景象 或 回忆 。 为 了 供 她 消 遗 ， 我 们 便 绞 尽 脑 守 去 回想 一 些 著名 建 
贷 的 模样 ， 像 是 圣保罗 大 教 笃 和 议会 大 厦 ， 这 样 她 就 能 透 过 水 面 看 到 
了 。 要 是 能 回忆 起 越 多 细 市 的 东西 ， 水 中 浮现 的 画面 也 更 为 逼真 完 
关 ， 但 结果 却 不 尽 如 人 意 ， 因 为 我 们 只 对 这 些 建 筑 有 一 个 大 概 直 观 的 
印象 ， 而 建筑 的 其 他 细 市 目 然 是 不 能 完整 地 记得 。 但 乔 布 完全 不 能 理 
解 这 些 ， 更 别 说 是 让 他 接受 对 这 一 现象 的 本 质 解释 了 ， 不 过 和 任 民心 
说 ， 在 水 面 上 看 到 这 些 画 面 确实 极其 怪异 ， 感 澳 束 像 是 一 种 更 为 熟练 
完美 的 读 心 术 。 但 在 乔 布 眼 里 ， 这 一 切 都 只 是 女王 在 施展 暗黑 魔法 中 
了 。 我 永远 也 瑟 不 了 ， 当 乔 布 从 水 面 上 看 到 他 失散 已 久 的 兄弟 姐妹 都 
盯 着 他 看 的 时 候 ， 他 因为 害怕 而 发 出 的 活 吧 ， 还 有 艾 莎 看 到 乔 布 那 副 
慰 怪 失措 的 模样 时 发 出 的 一 连 串 银 铃 般 的 笑 声 。 而 利 奥 不 喜欢 这 些 ， 
他 只 是 用 手 抓 了 抓 他 金色 的 卷发 ， 看 得 出 他 也 是 被 吓 到 了 。 


后 来 询 布 束 没 有 参与 其 中 了 ， 女 王 这 样 取 乐 的 方式 持续 了 一 小 时 
左右 后 ， 侠 嗓 侍 从 比划 着 手势 示意 道 ， 彼 拉 里 请 求 菇 见 。 女 王 命 他 “的 
起 来 "， 彼 拉 里 与 平常 一 样 在 女王 面前 笨拙 地 行 了 跪拜 礼 后 ， 才 让 报 
说 ， 舞 会 已 经 准备 好 了 了， 若是 女王 和 这 几 位 日 人 客人 准备 好 动 映 出 发 
的 话 ， 舞 会 号 可 以 开始 了 。 艾 莎 将 套 在 日 袍 外 的 畸 色 斗篷 脱 下 后 ， 
(这 件 黑 色 斗 篷 便 是 我 意外 盯 见 艾 莎 用 火 进行 诅 吕 术 时 穿 的 那 一 件 ) 
我 们 便 起 喘 出 发 去 舞会 了 。 这 是 一 场 室外 舞会 ， 舞 会 是 在 大 洞口 前 的 
一 块 平整 的 石 地 高 原 上 举行 。 我 们 到 那儿 以 后 ， 还 没有 人 在 跳舞 ， 在 
离 洞 口 约 五 十 步 远 的 地 方 授 有 三 张 检 子 ， 我 们 便 坐 下 来 等 待 舞 会 的 开 
始 。 夜 医 降 临 ， 月 亮 却 还 未 升 起 ， 周 围 潜 墨 一 片 ， 但 却 有 些 嘲 杂 ， 这 
让 我 们 开始 好 奇 这 要 我 们 怎么 看 得 到 舞 者 跳舞 呢 ? 

我 们 部 问 了 这 个 问题 ， 但 只 有 利 奥 问 艾 莎 的 时 候 ， 艾 莎 才 微 笑 痢 


回答 道 :“ 你 一 会 儿 就 会 知道 了 ! ”话音 刚 落 ， 我 们 就 看 到 有 黑色 的 号 
影 突然 距 起， 而 我 们 第 一 眼看 到 的 黑 影 此 刻 已 经 燃烧 成 了 一 个 巨大 的 


火把 。 但 不 管 这 些 黑 影 是 什么 ， 现 在 都 在 剧烈 地 燃烧 ， 每 个 火把 的 火 
焰 喷 射 范围 都 足 有 一 码 多 。 五 十 多 把 火把 依次 点 燃 后 ， 也 照 亮 了 举 火 
把 的 人 们 ， 他 们 看 起 来 就 像 是 一 群 来 自 地 狱 的 魔鬼 。 利 奥 则 第 一 个 发 
现 了 火把 的 燃料 究竟 是 什么 。 


“天 啊 ! "他 喊 道 , “这 些 火把 都 是 尸体 啊 ! n 


我 盯 着 看 了 一 授 义 一 裔 ， 利 奥 说 的 是 真 的 ， 用 来 照明 舞会 的 火把 
真是 用 山洞 里 的 那些 木乃伊 做 的 ! 


当 那 些 举 着 用 尸体 做 的 火把 的 人 们 一 拥 而 出 之 时 ， 他 们 把 这 些 可 
怕 的 火把 交叉 摆弄 着 ， 在 我 们 前 方 约 二 十 步 左 右 的 地 方 搭 起 了 一 团 巨 
KEK | KR! 他 们 围 着 筹 火 肆意 地 哆 哮 ! 束 算 是 点 燃 一 桶 沥青 ， 
也 没有 这 些 木乃伊 烧 得 旺 。 这 还 不 滤 完 ! 我 突然 看 见 一 个 号 形 健 硕 之 
人 捡 起 一 只 从 尸体 火把 上 掉 落 的 腹 彩 ， 把 还 在 烧 着 的 这 只 腹 彩 用 力 抛 
回 黑暗 中 ， 而 后 他 束 定 住 看 着 ， 一 道 火光 划 破 高 高 的 夜空 ， 驱 散 了 阴 
瞳 ， 也 在 划 过 之 际 将 另 一 慢 灯 点 亮 。 而 这 芳 灯 便 是 绑 在 石 墩子 上 的 一 
具 女 木乃伊 ， 他 扔 出 去 的 那 支 腹 膊 正好 把 女尸 的 涉 发 点 着 了 。 而 他 每 
走 几 步 ， 所 到 之 处 便 有 第 二 华灯 ， 第 三 僵 灯 ， 第 四 荔 灯 被 点 燃 ， 直 到 
最 后 我 们 前 方 和 左右 的 火把 都 被 把 有 这， 剧烈 燃烧 的 尸体 围 成 一 个 巨型 
圆 环 ， 将 我 们 包围 其 中 。 或 许 正 是 用 于 保存 尸体 的 材料 十 分 容易 点 
燃 ， 火 都 直接 从 耳 示 和 嘴 里 喷 出 来 ， 喷 出 的 火焰 足 有 一 英 矿 远 。 


尼 禄 沁 也 曾 把 活生生 的 基督 教徒 们 浸 在 沥青 中 ， 用 来 给 他 的 庭院 
照明 ， 而 我 们 眼前 的 这 幅 景象 也 与 当年 尼 入 的 庭院 无 异 。 或 许 这 是 史 
上 目 尼 宗之 后 第 一 次 有 人 用 这 种 方式 取 火 照明 ， 唯 一 值得 庆 笠 的 是 我 
们 的 火把 不 是 用 活 人 做 燃料 的 。 


尽管 这 样 的 恐怖 元 素 受 大 众 欢迎 ， 但 我 感觉 要 描述 出 我 们 眼前 这 
一 幅 触 目 惊 心 的 奇观 画面 ， 人 简直 是 远 远 超过 了 我 的 那 点 笔力 ， 我 也 万 
不 敢 壬 试 这 等 不 目 量力 之 事 。 这 不 仅 考 验 着 道德 瓜 线 ， 也 考验 着 人 类 


脆弱 的 情感 。 把 死去 多 年 的 尸体 当 作 火把 ， 给 活着 的 人 的 放纵 消 遭 照 
明 ， 这 事 看 起 来 时 十 十 分 可 怕 ， 却 义 令 人 神魂 帧 倒 。 不 管 是 对 活着 的 
人 ， 还 是 死去 的 人 来 说 ， 这 件 事 本 喘 殉 是 十 分 讽刺 的 。 不 管 是 凯撒 还 
苹 亚历山大 ， 就 算 他 们 对 世人 来 说 有 和 多么 的 伟大 ， 但 对 于 一 场 野 政和 人 
的 狂欢 舞会 来 说 ， 再 多 具 凯 撒 尸 体 都 只 不 过 是 用 来 照明 的 燃料 过 了 。 
这 或 许 也 将 是 我 们 死 后 的 下 场 ， 由 此 可 见 我 们 的 价值 在 这 些 急切 的 群 
众 心中 不 过 如 此 低微 。 我 们 或 许可 以 好 好 教育 这 些 人 ， 但 他 们 中 的 大 
多 数 并 不 会 把 我 们 教 的 这 些 当 回 事 ， 反 而 是 会 一 直 光 加 我 们 ， 将 他 们 
带 入 这 样 一 个 满 是 悲惨 的 世界 。 


各 只 有 是 单单 看 眼前 这 幅 景 象 ， 无 颖 是 诡异 而 华丽 的 。 从 这 些 古 老 
的 科 尔 人 所 留 下 的 雕塑 和 铭文 来 看 ， 他 们 曾 是 一 个 发 展 迅速 的 国家 ， 
且 国民 都 极为 慷慨 大 方 ， 但 现在 大 都 税 人 当 作 火把 的 燃料 。 他们 数目 
巨大 ， 取 之 不 尽 。 一 具 木 力 伊 大 约 在 点 燃 二 十 分 钟 后 ， 便 烧 到 只 琵 双 
脚 了 ， 这 时 束 会 有 人 把 这 双 脚 足 走 ， 再 把 另 一 具 尸 体 困 上 去 。 那 团 著 
火 依 旧 烧 得 十 分 上 旺盛， 火势 没有 丝毫 减弱 ， 火 焰 肆 意 猛 涨 ， 不 断 里 时 
作 啊 并 发 出 爆裂 声 ， 窜 到 二 三 十 英 扩 高 的 空中 ， 随 之 而 来 的 吏 是 一 道 
道 火 光 划 破 夜幕 ， 夜 幕 之 下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来 回 罕 梭 ， 整 像 古 一 群 恶 魔 
正在 给 地 狱 之 火 补充 燃料 。 我 们 区 ® 这 么 采用 地 站 着 ， 慰 惕 地 看 着 这 一 
切 ， 除 了 震惊 外 ， 还 被 这 怪异 的 景象 深 深 吸引 ， 心 中 甚至 有 点 硕 望 看 
到 这 些 还 和 被 烧 着 的 尸体 突然 回 蚤 ， 然 后 从 阴影 处 谎 出 来 找 这 些 讲 污 他 
们 尸体 的 人 报仇 。 


“我 说 过 会 带 你 看 点 独特 的 ， 截 利 ! ” 艾 莎 笑 着 说 道 ， 看 来 她 的 心 
情 完全 没 受 影响 。"“ 你 瞧 ， 我 没 让 你 失望 吧 ! 市 你 看 这 个 也 是 有 其 意义 
所 在 ， 不 要 寄 望 于 未 来 ， 因 为 没 人 能 知道 客 竟 未 来 会 是 个 什么 样子 ! 
HA, 我们 应 该 活 在 当下 ， 要 敢于 直面 一 个 人 死 后 所 留 下 的 残骸 。 要 
征 这 些 被 人 遗 扎 已 久 的 名 门 望 族 知 道 他 们 有 天 会 被 一 群 野 变 人 用 来 当 
做 烧锅 的 燃料 ， 或 是 点 着 了 来 当 舞 会 的 火把 ， 你 觉得 他 们 会 怎么 想 ? 


看 ， 他 们 开始 跳舞 了 ， 真 是 一 群 快乐 的 人 啊 ， 难 道 不 是 吗 ?舞台 已 经 
点 亮 了 ， 现 在 是 开始 玩乐 的 时 候 。” 


艾 钞 语音 刚 落 ， 我 们 束 看 到 男 妇 分 成 了 两 列 站 好 ， 约 有 一 百人 。 
他 们 向 前 走 ， 绕 着 用 尸体 燃 起 的 管 火 围 成 了 一 个 圈 。 他 们 像 平 党 一 
样 ， 只 罕 看 狗 皮 和 启 皮 。 他 们 分 两 队 站 好 以 后 ， 一 言 不 发 ， 中 间隔 着 
敌 火 ， 面 面相 裔 ， 而 我 们 束 坐 在 他 们 中 间 。 然 后 舞会 开始 了 ， 他 们 跳 
的 康 康 舞 吏 像 是 地 狱 的 恶魔 跳 的 一 样 ， 诡 异 而 可 但。 他 们 抖动 着 双 
腿 ， 身 号 跳 着 扯 步 ， 但 要 完整 描述 出 他 们 跳 的 舞 是 完全 不 可 能 的 。 不 
过 在 我 们 看 来 ， 这 似乎 束 是 一 群 野 蛋 人 在 瞎 比 划 取 乐 ， 而 不 古 在 跳 
舞 。 这 些 人 似乎 都 是 想 从 他 们 居住 的 山洞 中 取得 乐趣 ， 而 他 们 的 娱乐 
与 消遣 也 都 是 用 这 些 尸 体 保 存 完好 的 科 尔 人 ， 而 这 些 尸 体 更 是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 ， 他 们 还 和 这 些 尸 体 保存 完好 的 科 尔 人 住 在 一 起 。 和 这 个 
可 怕 的 民族 一 起 玩乐 ， 照 例 看 来 这 样 的 舞会 是 最 为 骇 人 的 了 。 我 知道 
他 们 这 样 的 行为 简直 相当 于 是 著 意 谍 杀 ， 束 这 样 直接 把 尸体 从 墓 中 拖 
出 来 ， 给 受害 者 又 举行 了 别 样 的 而 礼 。 在 这 场 砚 雇 的 南 剧 里 ， 一 举 一 
动 都 是 首 静 无 声 的 。 一 具 具 尸体 在 管 火 的 红色 火焰 中 翻滚 捏 曲 ， 一 群 
野蛮 人 束 围 着 这 些 受害 者 张 牙 舞 爪 地 跳 着 舞 ， 以 此 作为 这 场 曾 剧 的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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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这 卢 刻 的 愉悦 现在 被 打破 了 。 人 和 群 突然 开始 有 点 躁动 ， 一 个 号 
形 健 壮 的 女子 发 了 闫 似 地 冲 了 出 来 ， 她 是 跳舞 跳 得 最 卖力 的 人 之 一 。 
她 像 是 喝 醇 一样 在 撒 狗 ， 跌 跌 撞 撞 地 朝 我 们 跳 过 来 ， 一 冲 出 来 就 嘱 喊 
道 : 


“我 要 黑山 竹 ， 我 必须 要 只 墨 山羊 ， 给 我 只 墨 山羊 ! ”然后 她 束 瘫 
倒 在 地 上 打 深 ， 口 吐 日 沫 ， 嘴 里 一 直 喊 着 要 只 黑山 平 ， 那 副 样 子 要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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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 的 人 几乎 一 下 了 于 部 过 来 围 在 她 旁边 ， 只 有 几 个 还 在 继续 跳 着 
他 们 的 舞 。 


“她 这 是 被 魔 风 附 映 了 ! ”人 群 中 有 个 人 喊 道 。“ 快 去 抓 只 黑山 六 
AE! 魔 风 啊 ， 你 就 安静 些 吧 ， 安 分 些 ! 马上 就 会 给 你 抓 只 山羊 来 了 |! 
他 们 已 经 去 给 你 抓 了 ! ” 


“我 要 黑山 羊 ， 我 必须 要 只 黑山 羊 ! "那个 在 地 上 打滚 的 女人 又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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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的 ， 魔 时 大 人 ， 羊 马上 就 来 了 ! 乖乖 的 ， 真 是 个 好 魔 胞 1 ” 


他 们 终于 从 附近 的 栅栏 里 抓 来 了 一 只 痒 ， 抓 着 那 只 壮 的 角 一 路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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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I? 这 只 羊 是 黑 的 吗 ? "那个 着 魔 的 女人 吼 道 。 


“是 的 ， 是 的 ， 魔 时 大 人 ， 和 夜色 一 样 黑 ! "有 人 这 么 回答 ， 然 后 
转 号 和 过 边 的 人 低 声 说 道 : “把 羊 闫 在 身后 ， 别 让 魔 用 看 到 这 手 的 屁股 
和 肚子 上 有 两 个 日 点 。 还 有 一 会 儿 束 好 了 ， 魔 购 大 人 ! 快 ， 把 这 羊 的 
RIER RIT Wu? ” 


«Ep 羊 ! GE! 快 把 黑山 羊 的 血 给 我 ! 我 要 喝 ， 你 看 不 出 来 我 必须 
得 喝 吗 ? WE! 噢 ! 噢 ! 快 把 那 只 羊 的 血 给 我 ! ” 


吕 在 这 时 传 来 了 一 声 凄惨 的 叫 声 ， 宣 告 关 那 只 可 怜 的 山羊 已 经 作 
为 祭 品 被 杀 了 “。 紧 接着 ， 一 个 女人 端 着 一 整 碗 血 跑 了 过 来 。 那 个 着 了 
魔 的 女人 还 在 胡言 乱 语 ， 口 吐 日 沫 ， 然 后 直接 抓 起 碗 束 哆 了 起 来 。 随 
后 ， 这 女人 立马 束 恢 复 了 神 吞 ， 不 再 区 斯 故里 地 吃 叫 ， 也 不 再 着 了 魔 
一 般 地 在 地 上 抽 描 ， 她 刚刚 那 副 独 儿 的 模样 已 经 全 然 消 失 不 见 。 她 舒 
展 了 下 目 己 的 腹 膊 ， 笑 得 很 虚弱 ， 之 后 便 快 步 走 回 到 她 跳舞 的 同伴 之 
中 。 那 些 人 又 像 刚 开始 一 样 ， 分 别 站 成 两 排 ， 我 们 坐 在 中 间 ， 而 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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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以 为 这 场 舞 会 到 这 束 算 结束 了 ， 但 心里 却 觉得 哪里 怪 怪 的 ， 准 
备 问 问 艾 沙 我 们 是 否 能 起 身 离开 。 束 在 这 时 ， 突 然 有 只 狮 狸 跳 了 出 
来 ， 围 着 火 跳 了 起 来 (来 这 里 的 时 候 ， 我 是 第 一 次 被 人 当成 了 一 只 狂 
JE) 。 随 即 ， 独 狸 的 对 面 又 出 现 了 一 只 狮子 ， 或 者 应 该 说 是 一 个 披 着 
狮子 诺 的 人 。 人 然后 来 了 只 山羊 ， 还 有 一 个 披 着 牛皮 的 人 ， 头 上 的 牛角 
戴 得 牌 七 扭 八 的。 后 面 又 跟着 来 了 一 只 日 面 大 羚 症 ， 一 只 墨 班 羚 ， 一 
只 红 角 大， 还 有 一 群 山竹 和 许多 其 他 的 动物 。 其 中 有 个 女孩 用 了 张 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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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就 这 样 持 续 了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 而 我 对 这 样 的 舞会 表演 已 经 感 
到 厌倦 了 ， 便 问 艾 莎 我 和 利 奥 现 在 去 看 看 那些 尸体 做 的 火把 是 否 有 所 
不 妥 。 艾 莎 同意 了 ， 我 和 利 奥 便 起 身 ， 绕 到 左 侧 去 看 那些 尸体 的 残 
骸 。 看 过 一 两 具 还 在 烧 着 的 尸体 后 ， 我 们 就 准 备 回去 了 ， 心 里 对 这 幅 
恢 效 诵 怪 的 景象 更 是 厌恶 不 已 。 而 台 在 这 时 ， 我 们 注意 到 其 中 一 个 披 
着 鹏 上 的 人 跳舞 的 动作 极为 活跃 ， 甚 至 直接 从 跳舞 的 人 群 中 走 了 出 
来 ， 从 我 们 的 喘 边 飞 奔 而 过 ， 然 后 慢 慢 走 到 了 最 幽暗 的 一 个 阴影 处 ， 
忠 在 两 个 火把 的 正中 间 。 出 于 好 奇 ， 我 们 便 跟 了 上 去 ， 结 采 束 修 直 接 
搜 了 过 去 。 那 人 已 把 豹 度 脱 了 下 来 ， 小 声 说 道 ,“ 跟 我 来 ! ”我 们 都 认 
出 了 这 声音 古 尤 丝 坦 。 利 奥 问 都 不 问 我 一 句 ， 束 直接 跟 了 上 去 ， 跟 她 
去 到 外 面 一 处 更 为 隐蔽 的 地 方 ， 我 便 跟 在 他 们 号 后 ， 心 已 经 吊 到 了 嗓 
子 眼 。 这 只 “和 豹子” 希 刚 前 行 约 有 五 十 步 之 远 ， 火 把 获 火 已 经 照 不 到 
了 ， 空 气 也 变 得 安静 下 来 ， 利 奥 赶 上 了 它 ， 或 者 应 该 说 是 尤 丝 坦 。 


“ 噢 ， 我 的 主 啊 ! ”我 听 到 她 的 耳语 , “我 终于 找到 你 了 ! 听 着 ， 我 
现在 是 冒 着 被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杀 死 的 生命 危险 来 找 你 ! 独 独 肯定 告诉 
你 文王 是 怎么 把 我 赶 走 的 了 吧 ? 我 爱 你 ， 你 束 是 我 的 神 ! 按 我 们 部 落 


的 风俗 ， 你 束 旦 我 的 丈夫 。 我 救 了 你 的 命 ! 我 的 独子， 难道 你 现在 要 
于 下 我 不 管 吗 ? ” 


“这 当然 不 可 能 ! ” 利 奥 脱口 而 出 ,，“ 我 一 直 在 想 你 到 底 去 了 哪里 ! 
让 我 们 一 起 到 女王 那里 把 事情 解释 清楚 吧 。” 


“不 ， 不 ， 她 会 杀 了 我 们 的 ! 你 不 知道 她 的 法 力 有 多 可 怕 ! RA 
时 候 也 在 那里 ， 他 知道 的 ， 他 那 时 候 都 看 见 了 ! 我 们 现在 只 有 一 条 路 
T: 如 果 你 愿意 跟 我 在 一 起 的 话 ， 你 现在 就 必须 和 我 一 起 逃 出 那 片 沼 
译 地 ， 这 样 或 许 我 们 还 有 救 ! ” 


“看 在 上 帝 的 份 上 ， 利 奥 ! ”我 刚 开 口 说 话 束 被 尤 丝 坦 打 断 了 。 


“不 ， 别 听 他 的 ! 快 ， 现 在 就 跟 我 走 吧 ! 我 已 经 感觉 死亡 的 气 妃 弥 
iEn UBI! 我 们 现在 走 或 许 还 来 得 及 ! 她 听 到 我 们 说 话 了 ! ?她 不 
再 多 说 什么 ， 直 接 抱 住 利 奥 ， 头 上 戴 厦 的 豹 头 顺 着 头发 滑落 在 地 ， 以 
此 来 证 明 目 己 所 说 的 话 。 


这 时 ,我 看 到 了 她 头发 上 的 那 三 个 白色 指 印 ， 它 们 在 星光 下 微微 
发 看 光 。 当 我 再 次 意识 到 目前 事态 的 疗 峻 之 势 时 ， 便 打算 插手 干预 此 
事 ， 因 为 我 知道 利 奥 只 要 一 遇 到 跟 女 人 有 关 的 事情 束 会 变 得 心软 。 可 
MEARI GERERE RRE, KW, KEMT! 我 转 
喘 吏 看 到 了 艾 落 ， 役 拉 里 和 两 个 登 吁 男 仆 跟 在 她 吴 后 。 我 哎 着 粗 气 ， 
短 点 直接 坐 在 地 上 1! 我 知道 现在 这 样 的 局 面 必 会 引 来 一 场 腥 风 血 雨 ， 
而 我 无 疑 会 是 这 场 灾 难 的 第 一 个 受难 者 。 


至 于 尤 丝 坦 ， 她 放 开 了 利 奥 ， 用 双手 揪 住 眼睛 ; 利 奥 却 还 不 知道 
MERRI mit, HIE ERRER, SUR T EATUR) 
A, BBIE ° 


F9 


有 件 事 困扰 了 我 许久 一 一 我 一 直 想 知道 开 羡 出 这 些 巨型 的 洞穴 后 ， 那 么 多 的 石头 都 

拿 去 做 什么 用 了 ? 我 后 来 才 发 现 那些 石头 基本 都 是 用 来 建造 科 尔 的 城墙 和 宫殿 的 ， 也 有 

的 拿 去 建 了 水 库 和 下 水 道 。 路 霍 勒 斯 - 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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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章 
艾 涉 的 胜利 


随后 的 一 刻 ， 是 我 从 未 经 历 过 的 难堪 与 死 禾 。 艾 莎 打破 了 沉默 ， 
对 着 利 奥 ， 柔 声 中 市 着 一 丝 不 可 违背 :“ 我 的 君主 和 客人 ， 别 这 么 害 
佬 。 你 们 看 上 去 好 极 了 ， 豹 子 与 狮子 的 组 合 真 是 登 对 。” 


“该 死 ! ” 利 奥 用 英语 加 道 。 


“至 于 你 ， 尤 丝 坦 ，” 她 继续 说 道 , “要 不 是 月 光 落 在 了 你 头发 上 的 
印记 上 ， 我 差点 都 认 不 出 你 了 。” 她 指 看 出 现在 地 平 线 上 逐渐 上 升 的 月 
亮 。“ 好 呀 ! 舞会 开 完 了 。 看 ,蜡烛 已 经 燃 尽 ,一切 都 已 归于 沉寂 ， 化 
为 砍 炼 。 所 以 ， 尤 丝 担 ， 我 的 仆人 ， 你 吏 认 为 这 是 适 合 谈 情 说 爱 的 时 
候 了 “。 我 庄 根 没 想到 你 竟然 会 违抗 我 ， 还 以 为 你 已 经 逃跑 了 呢 ! ” 


“不 要 戏弄 我 了 ，" 那 可 怜 的 姑娘 咕 鄙 着 ，“ 杀 了 我 吧 ， 给 我 个 痛快 
吧 ! > 


“当然 不 了 ， 为 何 这 么 着 急 ? 你 们 刚刚 还 在 火热 地 耳 靶 万 证， 一 下 
子 跌落 到 冰冷 的 坟墓 里 当然 不 好 。? 她 对 着 随从 做 了 一 个 手势 ， 他 们 芯 
刻 走 近 去 钳制 住 女孩 的 双 辟 。 利 奥 宛 如 着 扑 辣 一 个 最 近 的 随从 ， 把 他 
推倒 在 地 。 他 脸色 铁 青 地 有 盯 着 他 ， 握 紧 双 拳 ， 准 备 好 难 脚 相同 。 


艾 莎 义 突 了 。“ 控 得 真 厉害 ， 我 的 客人 。 你 病 了 这 么 久 ， 刚 病 好 玖 
能 用 强壮 的 臂膀 对 付 别 人 真是 不 容易 。 但 现在 我 恳求 你 狂想 他 ， 让 他 
ARRIE? 他 不 会 伤害 那个 女孩 。 晚 上 空气 逐渐 党 了 ， 
我 会 在 我 的 居所 欢迎 她 。 您 喜欢 的 姑 女 ， 我 当然 也 会 喜爱 。” 


我 抓 住 利 奥 的 腹 彩 ， 想 把 他 从 中 着 的 随从 身边 拉 走 。 他 似乎 脑子 
还 不 清醒 ， 顺 痢 我 的 力道 退 了 回来 。 我 们 继而 穿 过 台子， 深入 洞穴 。 
在 那里 ， 舞 者 早 被 焚毁 不 见 ， 大 火 在 舞会 上 曼 延 过 后 只 留 下 一 堆 日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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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后 ， 我 们 来 到 了 艾 落 的 会 客室 。 所 有 的 一 切 对 我 而 言 发 生得 太 
快 ， 一 个 不 详 的 预兆 名 然 在 我 的 心头 浮现 。 


艾 水 安 坐 在 寿福 上 。 她 用 手势 命令 随从 们 点 好 灯 退 下 ， 乔 布 和 彼 
拉 里 也 退出 了 房间 ， 只 留 下 一 个 她 最 喜爱 的 侍女 。 我 们 仁 仍 然 站 着 ， 
不 幸 的 尤 丝 坦 则 在 我 们 左手 边 一 些 。 


“ 填 利 ，” 艾 莎 开 口 说 道 ,“ 你 之 前 不 是 听 我 命令 ， 让 她 离开 这 里 了 
H3? 那 现在 怎么 回 事 ? ”她 指 着 尤 丝 坦 又 强调 ,“ 你 曾经 居 求 我 饶恕 她 
的 性 命 ， 我 管 应 让 她 离开 。 但 现在 到 研发 生 了 什么 ? 请 你 最 好 交代 请 
楚 ， 在 这 件 事情 上 ， 我 的 上 腿 里 容 不 得 半点 沙子 ! ” 


“女王 陛下 ， 这 是 一 个 意外 ，” 我 回答 道 ,“ 我 确实 不 知情 。” 


“是 。 我 相信 你 ， 霍 利 ，” 她 冷 冷 回 道 ，“ 那 这 么 说 都 是 她 的 过 
错 ? ， 


“我 没 见 她 有 什么 错 。? 利 奥 打 断 了 艾 水 , “她 不 是 别人 的 妻子 ， 而 
且 根据 这 个 好 陋 之 地 的 风俗 ， 很 显然 她 已 经 巡 给 我 了 。 既 然 是 这 样 ， 
她 犯 了 什么 错 呢 ?女王 ， 无论 如 何 ， 她 做 过 的 任何 事情 我 也 做 了 。 所 
以 ， 如 果 她 要 受 惩罚 ， 请 一 视 同 仁 ， 让 我 一 起 受 如 。 而 且 我 告诉 
你 ,， ”说 着 ， 他 的 语气 印发 激烈 ，“ 如 果 你 敢 吟 只 那 些 该 死 的 合子 哑巴 
再 磁 她 一 下 ， 我 会 把 他 们 撕 成 碎片 ! ”他 看 上 去 已 经 动 真 格 了 。 


艾 涉 沉默 地 听 着 ， 不 做 回答 。 等 到 利 奥 说 完 ， 她 束 问 尤 丝 坦 :“ 女 
人 ， 你 还 要 再 狭 辩 什么 吗 ? 你 插 贱 叫 夸 ， 甚 至 比 事 草 还 一 文 不 值 ， 却 


敢 违抗 我 的 命令 。 说 吧 ， 我 倒 想 听 听 ， 你 到 撒 为 什么 这 么 做 ? ” 


紧 接 着 ， 这 个 女孩 的 回答 深 深 体 现 出 了 她 的 坚 页 与 执着 。 她 知 
道 ， 倘 铬 落 在 这 个 可 怕 女 王 手 上 将 会 遭受 什么 对 待 。 从 先前 藻 深 的 经 
历 中 ， 她 也 明日 目 己 对 手 的 力量 是 多 么 强大 。 但 她 叔 死 不 渝 ， 在 极度 
的 绝望 中 衍生 出 了 与 女王 分 性 抗 礼 的 力量 。 


“我 这 么 做 ，? 她 把 腰 杆 挺 得 笔直 ， 脱 下 了 披 在 头 上 的 豹 挛 , "GEN 
为 我 的 爱情 比 生 死 更 重要 ;是 因为 我 知道 ， 如 大 不 能 与 我 心中 所 属 的 这 
个 男人 相伴 ， 我 的 生命 便 如 同行 履 走 肉 。 因 此 ， 我 甘愿 用 生命 去 冒 
险 。 如 今 ， 我 知道 因为 违抗 了 您 ， 我 即将 死去 。 但 我 觉得 这 一 切 都 是 
值得 的 ! 因为 他 又 拥抱 了 我 ， 告 诉 我 ， 他 仍然 爱 我 。 为 了 这 个 告 
即便 十 死 ， 我 也 愿意 ! ” 


听 到 此 处 ， 艾 水 不 由 从 她 的 卧 杨 中 微微 起 身 ， 继 而 又 坐 了 下 去 。 

“我 没有 魔法 ，” 尤 丝 坦 继续 说 ， 她 晾 之 的 嗓音 坚定 有 力 ， 和 情感 深 
沉 ,，“ 女 王孙 下， 我 地 位 并 不 各 高 ， 也 不 能 长 生 不 死 。 但 是 ， 作 为 女 
人 ， 我 当做 效 石 ， 效 石 无 转移 ! 女王 殿下 ， 一 个 女人 的 眼睛 可 以 很 尖 
饥 ， 甚 至 能 够 看 透 你 厚 厚 的 面纱 ! ” 


“您 听 着 ， 我 知道 您 确实 深 爱 这 个 男人 ， 所 以 必须 要 欠 死 挡 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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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但 是 ， 在 我 心中 有 一 道光 。 那 道光 指引 着 我 ， 找 到 了 真相 ， 未 来 
也 像 一 幅 画 卷 一 般 展现 在 我 服 前 。 当 我 第 一 次 看 见 我 的 君主 ，” 她 指 着 
利 奥 说 道 , “我 天 知道 ， 大 要 与 他 成 婚 ， 我 融 要 付出 死亡 的 代价 。 这 种 
感觉 在 一 瞬间 整 涌 上 心 尖 了。 但 我 心甘情愿 ， 也 已 然 准 备 好 付出 代 
oe AF! 死亡 束 在 眼前 了 ! 如 今 ， 我 已 经 踏 上 死亡 之 阶 。 但 是 ， 我 
也 知道 你 将 会 为 你 的 罪行 付出 代价 。 他 仍旧 是 我 的 ， 即 使 你 的 美丽 如 
同 太阳 之 光 ， 令 群星 吾 然 失色 ， 但 他 怀念 的 是 我 。 他 一 生 都 不 会 深情 


注视 你 ， 唤 你 为 他 的 妻子 。 我 知道 你 不 会 有 好 下 场 的 ! ?她 的 嗓音 束 像 
一 位 女 预言 家 的 悍 悍 之 音 ,，“ 我 知道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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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 只 见 艾 莎 站 了 起 来 ， 用 她 长 长 的 手指 指 着 尤 丝 坦 。 尤 丝 坦 突然 嗓 
了 声 。 我 看 着 这 可 怜 的 姑娘 ， 她 忽然 及 大 眼睛 ， 虹 下 扩 张 ， 嘴 唇 发 
日 。 她 的 脸 上 消 现 出 和 上 次 唱 赞美 歌 时 相同 的 束 怨 臣 惧 的 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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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时 ， 眼 睛 死 死 盯 着 尤 丝 坦 。 尤 丝 坦 双 手 抱 头 ， 发 出 撕 心 裂 肺 的 惨 
叫 。 她 的 号 体 不 由 目 主 转 了 两 次 ， 接 着 侠 地 一 声 落 地 ， 伏 在 地 上 不 再 
动弹 。 我 和 利 奥 急忙 冲 到 她 的 映 边 。 她 已 经 死去 了 ， 因 为 “她 ”使 用 了 
神秘 且 不 可 抵挡 的 力量 ， 将 尤 丝 坦 处 以 死刑 。 


一 瞬间 ， 利 奥 尚 未 反应 过 来 发 生 了 什么 。 但 当 他 清醒 过 来 ， 脸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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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扑 问 艾 莎 。 但 艾 莎 察觉 到 了 ， 又 伸 出 她 的 手 挥 向 利 奥 。 利 奥 随即 跌 
跌 撞 撞 地 疝 我 退 来 。 倘 奉 我 一 时 没有 抓 住 他 ， 他 准 会 倒 地 不 起 。 后 
来 ， 他 告诉 我 ， 当 时 他 的 胸口 好 像 猛 地 一 下 受到 了 强烈 的 撞击 。 在 艾 
莎 这 次 十 足 的 恕 吓 之 后 ， 利 奥 的 男子 气概 仿佛 被 悉数 抽 光 。 


芯 莎 柔 声 对 利 奥 说 道 :“ 如 果 我 的 裁决 慰 吓 到 您 ， 请 原谅 我 ， 我 的 
ZA?" 


"JURO 你 这 个 女 魔 尖 ! ROARDA, "EX! RRF, 
我 总 有 一 天 会 把 你 手 刃 ! ”他 悲愤 地 赚 缩 双手 。 


“不 ， 别 生气 ，? 她 始终 用 柔和 的 嗓音 说 道 , “你 还 没 明 日 ， 现 在 已 
经 到 了 揭 开 真相 的 时 候 了 。 你 征 我 的 荀 爱 ，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 我 美丽 而 
又 强壮 的 情人 ! 我 已 经 等 了 你 两 千年 ! 最 后 ， 你 终于 来 到 了 我 的 吴 


边 。 至 于 这 个 女人 ，? 她 指 着 尸体 ,“ 她 是 我 们 之 间 的 阻碍 ， 所 以 她 不 
得 不 死 。” 


“你 撤诉 ! 你 说 得 部 太 充 雇 了 。” 利 奥 说 道 ,“ 我 不 叫 卡 利克 拉 所 
Hr! 我 钙 利 奥 : 文 西 。 我 的 祖先 才 是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至 少 ， 我 相信 他 


XE? 


“好 ， 你 说 你 的 祖先 是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那 么 你 就 是 转世 的 卡 利克 拉 
是 斯 。 你 又 回 到 我 身边 了 ， 我 亲爱 的 君王 1 ， 


“我 不 是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也 不 是 你 的 君王 ! 我 和 你 毫 无 干系 ! 我 宁 
原 成 为 地 狱 里 魔鬼 的 主人 。 至 少 魔鬼 比 你 善良 ! n 


“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你 怎么 能 这 么 说 ? 不 过 ， 你 一 定 是 因为 很 长 时 间 
没有 见 过 我 ， 所 有 记忆 都 不 复 存 在 了 。 要 知道 我 现在 的 模样 仍旧 和 年 
轻 时 候 一 样 美 啊 ! n 


“我 恨 你 ， 你 这 个 凶手 ! 我 希望 永远 都 不 要 再 见 到 你 。 你 美 不 美 和 
我 无 关 ! 我 已 经 说 的 很 清楚 了 ， 我 恨 你 ! ” 


“不 有 要紧 ， 不 久 你 吏 会 锌 蜀 在 我 的 膝 边 ， 发 壮 说 你 爱 我 的 ，” 义 水 
的 笑 声 中 吾 着 甜 肛 和 顺和 弄 , “没什么 时 机 像 现在 这 么 合适 了 ， 就 当 痢 这 
个 爱 你 的 女孩 面前 ， 我 们 试 试看 。” 


“看 着 我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她 做 地 一 动 ， 抖 下 了 覆盖 着 她 身躯 的 
薄 纱 ， 露 出 了 低 领 的 长 袍 ， 蛇 形 的 腰带 ， 以 及 她 艳丽 照 人 的 美 狐 和 至 
高 无 上 的 风范 。 褪 去 外 衣 之 时 ， 她 就 如 同 维 纳 斯 局 从 浪花 中 涌现 ， 抑 
或 伽 拉 忒 亚 ( 演 重 现 人 间 ， 或 者 一 个 从 墓 中 跑 出 来 的 美丽 精灵 。 她 微微 
前 倾 ， 用 她 炙热 深沉 的 眼 颇 注 视 着 住 利 奥 的 双眼 。 我 注意 到 利 奥 紧 握 
的 拳头 松 开 了 ， 僵 硬 额 拌 的 身躯 放松 舒展 了 。 他 惊讶 疑惑 的 神情 转变 
为 赞美 倾 莫 ， 又 逐渐 变 成 入 迷 渴 求 。 他 越 是 想 挣 脱 ， 她 那 致 命 的 美丽 


距 越 快 占领 他 所 有 和 神 钴 ， 使 他 逐渐 心 生 摇 上 忠 ， 沉 醉 其 中 。 我 怎么 会 不 
明日 那个 过 程 ? 我 这 个 年 纪 有 他 两 倍 大 的 人 不 也 曾经 历 过 吗 ? 尽管 她 
现在 没有 炙热 深 情 地 望 着 我 ， 我 不 也 重 蹈 覆 办 了 吗 ? x, Je HG 
TENET | 天 哪 ， 我 不 得 不 承认 现在 的 我 妒 火 中 烧 ， 人 简直 整 想 把 利 奥 打 
倒 在 地 ! 多 么 可 耻 啊 ! 这 个 廊 人 宴请 、 挫 驶 了 我 的 头脑 ， 让 我 根本 没 
办 法 正常 思考 ! 真 不 知道 有 多 少 人 在 她 的 绝色 面容 下 倾倒 窗 炙 ! 但 我 
竟然 控制 住 了 目 己 ， 看 到 了 这 一 幕 可 人 悲剧 的 高 潮 。 


"HE, EW! URINE SE, “你 真 的 是 凡人 吗 ? ” 


“我 是 ， 我 不 仅 是 一 个 实 实 在 在 的 平凡 女人 ， 还 是 你 的 妻子 ，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她 伸 出 那 丰 满 涪 日 的 辟 膀 ， 冲 利 奥 甜 蜜 一 突 。 那 笑容 多 入 
甜美 ! 


他 喜平 所 以 地 注视 着 艾 莎 ， 渐 渐 地 离 她 越 来 越 近 。 突 然 ， 他 的 眼 
青 扫 过 那 可 怜 的 尤 丝 坦 的 尸体 ， 顿 时 颤栗 着 停 住 了 。 


“我 怎么 能 ! WEWE, “你 这 个 凶手 ! 杀 了 爱 我 的 她 ! ” 


看 呐 ， 他 已 经 起 记 了 目 己 也 曾经 爱 过 她 了 。 


“这 算得 上 什么 ? ”她 的 声音 柔和 得 如 同 夜 风 罕 越 树 从 ,“ 这 根本 算 
不 了 什么 。 我 的 美丽 可 以 弥补 我 的 过 错 。 如 果 我 犯 过 错 ， 都 是 因为 太 
过 爱 你 。 环 记 它 吧 ， 让 这 些 都 过 去 吧 。? 她 又 一 次 张 开 手 臂 ， 旨 他 低语 
Ti. “来 吧 ! ” 妮 眼 间 ， 一 切 抵抗 都 被 瓦解 了 。 


我 眼睁睁 看 着 他 挣扎 ， 他 甚至 想 转 号 逃跑 。 但 她 的 目光 像 磁 铁 般 
吸引 他 ， 她 绝色 的 容颜 ， 坚 定 的 意志 和 狂热 的 激情 ， 像 魔法 般 灌 广 进 
他 的 心田 ， 俘 获 了 他 。 啊 ， 甚 至 在 这 ， 在 爱 过 他 还 为 他 赴 死 的 女人 的 
尸体 面前， 他 投入 了 她 的 怀抱 ! 这 听 上 去 充 诞 无 稳 ， 可 这 并 非 全 是 他 


的 过 错 。 这 勾引 他 犯罪 的 妖 怒 并 不 是 普通 的 人 类 ， 她 的 美 狗 ， 凡 人 尘 
了 又 怎么 能 匹敌 ? 


我 又 一 次 抬头 望 去 时 ， 她 已 然 完 全 依靠 在 他 的 臂膀 上 ， 嘴 展 紧 紧 
贴 着 他 的 。 在 这 儿 ， 在 他 死去 的 爱人 尸体 筑 成 的 祭坛 上 ， 利 奥 . 文 西 在 
回 这 个 双手 沾 满 鲜血 的 杀手 做 出 永远 的 承诺 。 这 些 为 了 获取 权力 出 卖 
目 己 苯 应 ， 为 了 目 映 的 欲望 丢弃 灵魂 的 人 是 深 陷 泥 潭 、 难 以 挽救 的 。 
当 他 们 播种 恶 采 ， 他 们 将 收割 无 穷 的 痛楚 。 即 使 欢 愉 的 村 桶 花 在 他 们 
手中 村 对 ， 那 些 藻 次 的 果实 也 将 品 符 不 尽 。 


突然 ， 她 像 蛇 一 般 从 利 奥 的 怀抱 中 溜 了 出 来 ， 市 着 胜利 的 姿态 得 
意 地 笑 着 。 


“我 不 古 告 诉 过 你 ， 你 会 钾 司 在 我 的 脚下 。 卡 利 殉 拉 提 斯 ， 这 些 束 
发 生 在 刚才 吧 ? ” 


利 奥 钴 耻 地 痛苦 唱 吟 起 来 。 他 的 防线 即便 被 摧 驶 了 ， 但 也 并 不 是 
全 然 蝶 落 到 有 晕 无 意识 的 地 步 。 正 相反 ， 我 明显 注意 到 ， 他 高 尚 善 民 的 
一 面 开始 挽救 目 己 的 灵魂 了 。 


艾 水 又 笑 了 。 她 迅速 用 面纱 遮掩 住 脸庞 ， 旨 那个 惊 令 范 伏 地 注视 
着 整 幕 景象 的 侍女 做 了 个 手势 。 那 侍女 离开 了 ， 接 看 带 回 两 名 男 侍 
从 。 女 王 又 贡 他 们 做 了 一 个 手势 。 他 们 三 个 一 起 抬 起 尤 丝 坦 的 尸体 ， 
号 力 地 把 她 拖 到 洞穴 边 ， 罕 过 医 帘 其 外 走 去 。 利 奥 看 了 尤 丝 坦 一 眼 ， 
随即 用 手 民 住 双 目 ， 而 我 也 似乎 感受 到 了 弦 着 的 人 的 灼 灼 目光 。 


“ 逝 者 已 逝 ，” 艾 水 庄重 地 说 道 。 帘 幕 晃动 ， 又 恢复 原状 ， 这 可 性 
的 场景 已 然 消亡 。 她 又 摘 下 面纱 ， 面 露 疯 狂 ， 吟 唱 起 了 阿拉 伯 诗 歌 电 
中 的 一 首 胜 利之 歌 。 诗歌 狂 野 美丽 ， 人 简直 难以 用 语言 来 表述 。 它 应 该 
雪上 配乐 ， 而 不 是 单 单 被 记述 或 者 胃 读 。 全 诗 被 分 成 两 部 分 。 前 半 部 
叙事 朱 写 ， 后 半 部 夹杂 着 私人 感情 。 按 照 我 所 记忆 的 诗词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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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的 太阳 是 灵魂 ， 使 得 它 被 光华 拂 照 。 


脚步 声 传 来 ， 是 情人 的 妹 语 。 爱 情 之 伦 吏 要 盛 放 ， 它 俯 身 同行 人 
献 出 美丽 还 有 分 芳 。 


他 摘 下 鲜花 ， 这 末 饱 含 蜜 守 的 红 花 。 它 陪伴 他 罕 越 沙漠， 直到 论 
村 叶 尽 ， 直 到 沙漠 消食。 


这 范 茫 苑 野 中 只 有 一 水 瑰丽 的 化 。 
那 末 人 花 是 爱情 
在 迷茫 的 旅途 中 只 有 一 颗 执 着 的 星子 
那 颗 星子 是 爱情 ! 
在 沉沦 绝望 的 夜晚 只 有 一 个 希望 。 
那 希 望 是 爱情 ! 


一 切 都 是 错误 。 一 切 都 是 浮 光 护 影 。 一 切 都 虚无 壮 渺 ， 转 瞬 即 


谁 能 清楚 地 道明 爱 的 分 量 、 爱 的 形状 ? 

它 生 于 肉体 ， 届 于 精神 ， 在 灵 肉 抚慰 间 生 长 。 
爱情 是 美丽 的 星辰 。 

它 有 万 种 形 貌 ， 但 每 一 种 都 美丽 得 不 可 方 物 。 
无 人 知晓 星星 从 何方 升 起 ， 又 在 何 处 的 地 和 平 线 险 落 


水 唱 到 这 儿 转 同 利 奥 ， 把 手 苦 在 他 的 肩膀 上 ， 继 续 用 更 欢快 
全 情 感 的 调子 唱 起 来 。 这 一 篇 散文 诗歌 也 逐渐 变 成 对 会 工整 、 


我 爱 你 很 入 ， 哦 ， 我 的 爱 ， 现 在 仍 未 减少 。 
我 等 你 很 入， 而 现在 我 的 回报 束 在 眼前 ! 

很 久 以 前 ， 你 我 仅 有 一 面 之 缘 ， 却 是 惊 鸿 一 警 。 
以 后 的 日 子 变 生死 两 隔 。 

在 坟墓 中 我 撒播 耐心 的 种 子 ， 

His BBDCERBURT , 

用 性 悔 的 泪水 洲 灌 它 ， 

用 知识 的 暖 风 吹拂 它 。 

ME, R! 它 奋 壮 成 长 了 ， 结 果 了 。 


R! 它 从 坟墓 中 发 车 生 长 。 在 坟墓 上 长 出 梳 丁 ， 在 日 骨 中 深 扎 
根 须 。 


我 千年 的 等 竺 收 到 了 回报 。 

我 终于 征服 了 死亡 ， 他 回 到 了 我 的 身边 。 
我 为 重 取 欢欣 苹 舞 ， 霖 来 将 会 多 么 美妙 

路 边 小 道 青 草 丰 成 ， 我 们 的 征途 将 风光 无 限 。 
刘 华 束 在 眼下 。 黑 夜 已 然 伴 着 深谷 退却 。 
晨光 轻 吻 山 查 。 

我 们 即将 号 处 世外桃源 ， 有 者 无 比 大 好 前 程 。 
我 们 佩戴 帝王 之 冠 ， 赐 予 我 们 无 限 亦 光 。 
AA B. RE 


我 们 的 宏图 伟业 ， 日 日 壮大 ! 

我 们 的 名 号 声势 ， 万 古 垂 青 ! 

如 同 踏 乎 万 里 的 战 车 ， 披 斌 折 环 ， 永 不 停止 ! 
前 行 吧 ， 我 们 畅通 无 阻 ， 前 途 无 量 ! 

BITE, RIRE, JEZ! 

前 行 吧 ， 我 们 披 星 戴 月 ， 永 不 倦 仿 ! 

直至 我 们 的 使 命 已 然 完 成 ， 直 至 大 人 夜 再 度 降临 。 


她 集 下 了 这 离 意 丰满 、 激 动人 心 的 吟唱 。 可 惜 的 是 ， 我 只 外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她 搂 着 说 道 : “或 许 你 不 相信 我 的 话语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或 许 你 认 
为 我 在 欺骗 你 ， 不 相信 我 已 经 活 了 这 么 多 年 ， 也 不 认为 是 因为 我 ， 你 
才 重生 的 。 不 ， 相 信 我 吧 ， 抛 开 这 些 疑 虑 ， 因 为 我 所 言 句 句 属实 。 即 
便 太阳 不 再 东升 西沙 ， 即 便 鸟 省 再 寻找 不 到 它 的 梨 穴 ， 我 也 不 会 对 你 
说 谎 ， 把 你 背弃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就 算 双 目 失明 ， 黑 瞳 笼 踢 四 方 ， 我 
的 耳 杂 也 辨别 出 你 那 令 人 难以 忘怀 的 嗓音 。 你 的 嗓音 比 黄 铜 般 的 号 角 
还 要 响亮 ， 直 扣 我 的 心弦 。 就 算 双 耳 失聪 ， 让 千 百 人 拂 过 我 的 眉梢 ， 
我 也 能 辨别 出 哪 一 次 是 你 的 触 磁 。 是 的 ， 夺 去 我 所 有 的 知觉 ， 让 我 又 
这 ， 又 睹 ， 又 哑 ， 甚 至 全 无 触感 ， 我 的 内 心 也 会 如 幼儿 一 般 敏感 。 它 
BRIEDER: “看 呀 ， 是 卡 利克 拉 提 斯 来 了 ! 看 呀 ， 你 的 夜晚 
即将 终结 了 ! 看 呀 ， 你 这 在 黑暗 中 迷失 方向 的 人 ， 你 的 星辰 升 起 
m. 


她 集 顿 一 会 义 继续 说 道 :“ 但 是 ， 如 果 你 的 心 仍然 不 能 接受 这 铁 一 
骸 的 事实 ， 仍 然 需 要 一 个 更 为 确凿 的 证 据 ， 我 急 上 束 将 证 据 一 一 呈 给 
你 ， 当 然 也 给 你 ， 霍 利 ! 你 们 各 目 拿 上 一 番 灯 ， 我 来 引领 你 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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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不 假 思 索 地 拿 起 灯 ， 跟 上 了 她 。 确实 对 我 而 言 ， 在 好 奇 心 这 
堵 墙 面前 ， 我 的 理智 一 直 征 暂时 缺失 的 ， 多 想 也 受 无 用 处 。 去 往 会 客 
室 的 尽头 ， 她 揭 开 幕 宿 ， 帘 后 出 现 了 一 小段 台阶 ， 这 种 人 台阶 在 科 尔 那 
些 异 上 暗 的 洞穴 中 十 分 常见 。 当 我 走 下 阶梯 时 ， 我 发 现 台阶 的 中 部 有 些 
磨损 ， 据 我 估计 ， 它 们 原本 有 七 寸 半 高 ， 而 如 今 只 有 三 寸 半 。 不 过 墓 
室 里 的 其 他 台阶 都 完好 无 损 。 因 此 可 以 推测 ， 这 些 阶梯 大 约 古 运送 己 
首 的 人 才 会 经 过 。 这 一 不 寻 第 的 现象 以 怪异 的 力量 吸引 着 我 的 注意 。 
细小 的 东西 很 容易 影响 我 们 ， 等 别 是 当 我 们 的 思想 被 一 些 突如其来 的 
强 有 力 的 感受 控制 压倒 之 时 。 束 像 在 飓风 来 临时 ， 所 有 虹 在 海面 上 细 
微 物体 都 会 激荡 起 来 ， 形 成 一 个 不 目 然 的 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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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利 ， 你 是 不 是 在 奇怪 这 些 和 岩石 是 怎么 变 成 这 幅 模样 的 ? ”她 问 
E, “他 们 有 是 我 踏 出 来 的 ， 用 我 轻 盘 的 双 足 踩 出 来 的 。 我 还 记得 这 些 石 
阶 曾 经 平整 的 样子 ,但 是 我 已 经 日 复 一 日 走 过 他 们 两 千 多 年 了 。 你 
瞧 ， 我 的 鞋 已 经 都 快 踏 穿 这 些 坚硬 的 石 块 了 ! ” 


我 没有 作答 ， 但 十 我 确切 知道 ， 这 些 被 她 的 纤 足 亲 目 踏 过 的 磨损 
的 岩石 足以 说 明 她 的 年 岁 久 远 。 她 要 踏足 这 片 台阶 多 少 次 才能 让 它们 
变 成 如 今 的 模样 ? 


阶 标 通 往 一 个 隧道 ， 沿 隧道 走 几 步 是 一 个 帘 幕 己 挡 的 走 忆 。 我 只 
焕 了 一 腿 ， 束 想起 我 曾 在 这 里 目击 过 一 场 可 怕 的 火灾 。 我 认 出 了 窑 间 
的 图 案 ， 当 时 那 可 怕 的 场景 又 重 现 在 我 的 眼前 ， 我 一 想起 来 束 不 断 发 
拌 。 艾 莎 走 进 那 座 墓室 〈 这 儿 确 实 是 一 座 墓 室 ) ， 我 们 紧 跟 着 她 。 作 
为 探秘 者 的 一 员 ， 我 喜忧参半 ， 高 兴 的 是 秘密 即将 被 揭 虐 ， 但 是 对 即 
将 面临 的 结局 ， 我 深 感 不 安 。 


维 纳 斯 (Venus) : 古 罗 马 神话 中 ， 专 司 女性 魅力 与 美 狗 的 爱 与 美 之 女神 。 GE 


注 ) 

各 拉 武 亚 (Galatea): 希 腊 神 话 中 ， 一 位 西西 里 的 海中 仙女 。 (译注 ) 

在 诗歌 朗诵 方面 ， 不 论 是 韵律 诗 还 是 散文 ， 古 阿拉 伯 人 都 会 献上 最 高 沿 的 荣誉 和 热 
情 。 在 这 方面 的 行家 被 称 为 “<Khateb”， 即 雄辩 家 。 每 年 他 们 都 会 举办 一 个 大 规模 的 比 


E 赛 中 安排 诗人 互相 朗诵 对 方 的 文章 ， 从 中 挑选 最 好 的 一 名 。 一 旦 诗歌 获胜 ， 会 将 
I 在 被 称 作 黄 金 信 纸 的 丝 绢 上 ， 广 为 传阅 ， 这 被 誉 为 “Al1 Modhahab#t”"， 即 黄金 诗 
让 是 利 所 记录 下 的 诗篇 中 ， 艾 莎 对 诗歌 的 吟唱 严格 地 遵循 了 他 们 一 族 传统 的 诗歌 条 
。 这 一 系列 词句 饱含 着 他 们 的 思想 ， 每 一 名 都 因 其 韵律 美和 表述 的 规范 美 而 不 同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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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一 章 
生死 轮回 


“看 吧 ， 这 便 是 我 夜 夜 安睡 了 两 千年 的 地 方 ，” 艾 莎 说 着 从 利 奥 手 
中 接 过 灯 ， 高 举 过 头 。 知 光照 射出 地 面 上 的 一 个 小 洞 。 在 那里 ， 我 曾 
见 到 过 肆意 窜 动 的 火 盏 ， 但 火 现在 已 经 熄灭 了 。 灯 光 落 在 石 床上 方 包 
AU EHBII BOE. YEXEPDUBZCH CREER, KEEMA 
目的 石 床 对 面 的 一 座 石 染 上 。 


“就 是 这 里 ，” 艾 莎 的 柔 鞠 兵 上 石壁 表面 ， 继 续 说 道 ,“ 这 些 年 ， 我 
每 夜 都 睡 在 这 里 ， 身 上 只 盖 着 一 个 斗篷 。 不 过 ， 我 的 丈夫 伪 硬 地 弦 在 
这 里 ， 我 又 怎么 能 安眠 于 舒适 的 床 杨 上 ? ?她 指 着 僵 死 的 尸体 ,“ 它 因 
为 死亡 变 得 僵硬 ， 但 我 仍然 与 他 夜 夜 相伴 ， 睡 在 他 冰冷 的 臂 弯 里 。 长 
年 未 月 ， 这 块 厚 石 板 也 如 同 那 些 我 千 百 裔 踏足 的 阶梯 ， 被 磨 确 出 深 深 
的 痕迹 。 我 对 你 决然 是 一 片 真心 ， 其 至 在 这 安眠 的 地 方 陪伴 你 ，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现在 ， 你 即将 目睹 一 件 惊奇 的 事情 。 活 生生 的 你 束 要 看 见 
你 死去 的 模样 了 。 这 些 年 里 ,我 是 多 么 悉心 地 在 照顾 你 啊 ， 卡 利克 拉 
HI! 你 准备 好 了 吗 ? ” 


我 们 没有 作 管 ， 只 是 目 瞪 口 采 ， 面 面相 项 。 这 场面 变 得 庄严 可 
介 。 艾 水 走 上 前 ， 把 手 放置 在 日 布 的 一 角 ， 说 道 : 


“不 要 吃惊 ， 尽 管事 情 如 你 们 所 见 ， 变 得 有 些 不 可 思议 。 但 其 实 我 
们 所 有 人 的 前 喘 都 征 相 同 的 样子 ， 对 于 太阳 而 言 ， 从 来 都 没有 陌生 的 
面孔 诞生 。 我 们 都 不 能 知晓 这 一 点 ， 一 是 因为 记忆 并 不 能 记录 前 世 ; 
二 征 ， 土 地 会 回收 她 借 子 我 们 的 风采 ， 没 有 谁 能 从 坟墓 中 得 回 昔日 的 
采 粹 。 但 我 可 以 ， 我 通过 目 身 的 力量 和 从 科 尔 的 前 人 那里 习 得 的 知 


识 ， 将 你 挽救 回来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你 永远 不 会 化 作 灰 土 ， 你 的 样 狐 
永远 光彩 如 昔 。 这 具 蝶 体 充 不 着 我 所 有 的 回忆 ， 记 录 着 你 往 董 的 形 
容 ， 他 的 一 切 在 我 的 记忆 中 遵 游 ， 满 足 着 我 对 旧 日 时 光 的 怀念 。” 


“看 看 现在 ， 死 与 生 即 将 轮回 ! 跨 过 时 代 的 鸿沟 ， 他 们 仍然 是 一 
体 。 时 间 没 有 力量 成 胜 这 永恒 的 一 体 ! 尽管 仁慈 的 长 眠 抹 去 了 记忆 ， 
遗 求 暂且 封存 了 忧伤 ， 让 我 们 不 至 于 时 不 时 想起 这 些 悲 伤 ， 直 至 脑海 
中 充 斤 着 的 京 怨 使 我 们 绝望 到 发 狂 。 但 生 与 死 仍 是 一 体 ， 访 睡 的 面纱 
终 将 揭 开 ， 过 去 被 冻结 的 嗓 首 终 将 在 歌声 中 重 现 ， 如 同 高 峰 的 雪 在 阳 
光 的 照 时 下 融化 ， 往 日 的 泪水 和 欢笑 将 会 在 无 尽 的 未 来 如 同 山崖 间 的 
回声 般 不 断 回 荡 。” 


“l 啊 ， 沉 睡 的 人 终 会 桓 来 ， 他 的 声音 将 再 度 补 听见 。 当 插 脱 述 桔 ， 
我 们 各 目的 存在 束 会 紧密 相连 ， 精 神 的 火花 是 我 们 存活 着 的 意义 。 融 
合 那些 分 裂 的 日 子 ， 把 他 们 变 成 我 们 询 望 的 温柔 乡 。” 


“所 以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当 你 望 见 从 前 的 目 己 时 ， 不 要 害怕 ， 他 生 
于 于 年 以 前 ， 也 死去 很 信 了 “。 我 能 做 的 也 只 有 将 你 的 生存 之 书 揭 开 ， 
给 你 看 看 这 上 面 的 记载 。” 


“看 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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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 也 实在 是 超 越 了 我 们 有 限 的 智力 。 当 这 些 奥妙 的 哲理 被 揭 开 ， 显 
露出 冰冷 残酷 的 事实 ， 我 们 也 只 能 面 对 。 在 我 们 面前 的 石 柜上 ， 英 着 
一 具 映 着 日 家 ， 完 好 保存 着 的 尸体 。 这 看 上 去 简直 就是 利 奥 . 文 西 本 
A! 我 虞 目 结 舌 地 看 着 利 奥 活生生 地 站 在 那里 ， 和 死去 的 身 在 床上 的 
利 奥 没有 任何 差别 。 除 了 在 石棺 中 的 那 位 更 老 一 些 ， 外 形 特征 简直 一 
模 一 样 ， 甚 至 是 那 尖 具有 利 奥 特 色 的 美丽 金色 小 卷发 。 而 且 在 我 看 


来 ， 那 个 死去 的 利 奥 脸 上 的 表情 几乎 束 是 利 奥 熟睡 时 的 模样 。 总 而 言 
之 ， 即 便 是 双胞胎 ， 我 也 从 未 看 到 过 比 这 死者 和 生 者 更 相似 的 了 。 


我 转 头 去 观察 利 奥 的 反应 ， 发 现 他 仍然 处 于 震惊 状态 ， 直 直 盯 了 
两 三 分 钟 ， 才 突然 挤 出 一 句 话 : “把 它 盖 上 ， 和 市 我 离开 这 儿 吧 。” 


“不 ， 等 等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艾 莎 说 道 。 在 她 头顶 灯光 的 映照 
下 ， 她 姿 眼 的 容貌 与 那 石 榕 上 尸体 的 寒光 交相辉映 ， 更 显 容光 焕发 。 
这 让 她 看 上 去 宛如 西 普 拉 ( 汪 )， 而 远 非 一 个 普通 女人 。 她 在 说 话 时 的 自 
信和 与 歼 容 ， 我 是 永远 也 学 不 来 的 。 


“请 等 等 ， 我 要 给 你 看 一 样 东西 ， 我 不 会 对 你 隐藏 我 丝 双 的 罪 苟 。 
霍 利 ， 请 你 掀 开 死去 的 卡 利克 拉 提 斯 的 外 衣 ， 因 为 我 担心 我 的 君主 会 
害怕 触 碰 他 的 前 号 。” 


我 额 拌 地 用 双手 揭 开 。 这 举动 看 上 去 台 像 是 在 讲 污 我 边 上 这 活 生 
生 的 利 奥 睡 着 的 样子 。 他 宽阔 的 胸膛 裸露 出 来 ， 在 心脏 上 方 有 一 个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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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看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她 说 , “现在 该 明白 了 吧 ， 是 我 亲手 杀 了 
你 。 束 在 这 心脏 上 ， 我 给 了 你 重重 一 击 。 束 是 因为 你 所 爱 的 那个 埃及 
女人 阿美 那 特 斯 ， 她 用 花招 让 你 爱 上 了 她 ， 可 我 无 法 把 她 当做 如 今 那 
个 文人 一 样 摧毁 ， 她 对 我 而 言 太 强大 了 “。 在 犹 驳 各 获 中 ， 我 杀 死 了 
你 。 这 么 多 年 我 一 直 在 素 恒 你 ， 等 行 着 你 的 再 生 。 终 于 你 来 了 ， 没 有 
人 能 再 成 为 你 我 之 间 的 阻碍 。 现 在 我 将 再 度 给 予 你 生命 一 一 不 是 永 垂 
不 朽 的 ， 因 为 那 没 有 人 能 够 做 到 一 一 但 是 如 今 这 生命 也 能 够 在 长 达 几 
千年 的 岁月 中 水 傈 青春 。 它 美丽 、 强 壮 、 健 康 ， 你 至 受 的 所 有 这 一 切 
都 力 尼 完 美 ， 前 无 上 古人， 后 无 来 者 。 不 过 ， 你 总 有 一 天 又 将 步 入 沉 
睡 ， 再 度 等 待 再 生 。 你 看 见 曾 经 的 哎 体 了 ， 这 些 年 里 ， 他 始终 与 我 相 
位， 给 我 市 来 慰藉 。 现 在 我 不 再 需要 他 了 ， 因 为 我 有 你 了 ， 而 且 他 会 


勾 起 我 对 往事 的 回忆 ， 我 现在 只 想 将 它们 全 都 忘却 。 我 曾 让 他 免 于 灰 
飞 烟 灭 ， 现 在 就 让 他 去 他 该 去 之 地 吧 o” 


"HUI 我 已 经 准备 好 庆祝 这 个 喜悦 的 时 刻 了 ! ”她 从 睡觉 的 石 床 
里 面 拿 出 一 个 双 耳 绽 矶 ， 铅 嘴 处 用 时 墙 住 。 她 打开 合子 ， 先 弯 下 腰 杀 
吻 那 死者 的 额 兴 ， 随 即将 之 铅 中 的 液体 酒 在 有 驱 体 上 ， 非 第 小 心间 慎 地 
防止 这 些 液体 溅 到 她 目 己 映 上 ， 然 后 将 剩 下 的 酒 在 死者 的 胸 前 头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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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无 法 看 请 这 种 液体 如 何 作用 (我 猜测 它 是 强酸 ) 。 在 放置 尸体 的 地 
方 ， 突 然 啊 起 一 阵 巨 大 的 爆 错 声 ， 跌 电 作 啊 。 后 来 声音 消 强 了 ， 烟 筋 
也 逐渐 散 去 。 最 后 ， 尸 体 上 方 对 出 一 缕 白 烟 。 在 几 分 钟 内 ， 它 也 消散 
了 。 这 一 切 发 生得 如 此 之 快 ， 这 石棉 上 已 然 安 置 这 具 刻 体 长 达 千 年 ， 
最 终 除 了 这 星星 点 氮 的 粉末 什么 都 没有 了 “。 酸 将 这 具 尸 体 腐 驱 ， 甚 至 
曼 延 进 石 觉 留 下 几 处 腐 参 。 艾 水 俯 下 喘 ， 抓 起 一 把 粉末 ， 把 它 扬 癌 半 
空 ， 同 时 庄重 地 说 道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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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 仅 无 声 地 落 回 地 面 ， 我 们 静 静 地 看 着 它们 纷纷 扬扬 地 飞舞 、 酒 
落 ， 说 不 出 话 来 。 


“现在 回去 吧 ，? 她 说 , “如 采 能 睡 着 吕 好 好 休息 吧 。 我 要 到 处 看 
看 ， 仔 细 想 想 。 明 晚 我 们 融 要 离开 了 ， 我 已 然 很 久 没有 走 那 条 从 前 的 
PETRI 


我 们 回 她 鞠躬 告别 。 


路 过 住所 时 ， 我 看 了 眼 乔 布 的 卧室 ， 想 知道 他 到 展 怎 么 样 了 。 在 
我 们 见 到 尤 丝 坦 之 前 ， 他 早早 被 阿 玛 哈 格 人 的 举动 吓 坏 了 。 他 此 时 有 睡 
得 正 醋 ， 真 是 个 老实 的 好 人 “。 他 像 那 些 不 受 教育 的 人 一 样 胆 小 ， 但 也 


忠 是 因为 他 的 胆 小 ， 才 能 够 免 于 目睹 那 可 怕 的 场景 。 接着， 我 们 进入 
了 目 己 的 房间 。 上 自从 利 奥 看 见 那 个 死去 的 目 己 ， 殊 一 直 处 于 精神 民 履 
的 状态 ， 刚 刚才 舒缓 过 来 ， 便 感受 到 一 股 透 骨 之 痛 。 现 在 ， 那 位 可 怕 
的 “她 ”已 经 不 在 眼前 ， 刚 刚 发 生 的 那些 事情 简直 是 令 人 毛骨悚然 ， 特 
别 是 利 奥 眼皮 睁 看 春 目 己 心 爱 的 尤 丝 坦 死 得 那么 凄惨 ， 这 一 切 像 双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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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一 个 女人 十 亚 魔 ? 说 不 定 在 我 们 不 知道 的 时 候 ， 她 正 监视 着 我 们 的 


意识 呢 ! 


“ 霍 利 ， 我 该 怎么 办 ? ”他 将 头 靠 在 我 的 肩膀 上 ， 悲 痛 地 素 嗓 
Ti. “我 眼睁睁 看 着 她 被 杀 ， 不 仅 无 能 为 力 ， 而 且 不 到 五 分 钟 ， 束 在 她 
的 尸体 面前 亲吻 了 杀 死 她 的 人 。 我 简直 坚 无 人 性 ， 但 我 却 抵抗 不 了 
她 ，” 他 的 声音 变 得 低落 ,“ 那 个 可 怕 的 女 魔 头 ， 我 知道 我 明天 还 会 这 
么 做 的 ， 永 远 臣 服 在 她 的 控制 之 下 。 如 采 我 往 后 再 也 不 见 到 她 ， 那 么 
我 也 不 会 爱 上 其 他 人 。 我 如 同 被 磁铁 吸引 的 一 根 针 ， 对 她 言 听 计 从 。 
即便 我 可 以 离开 ， 我 也 不 会 离开 的 。 我 不 能 离开 她 ， 我 的 腿 根本 到 不 
开 步 子 。 但 我 的 神 乔 依旧 清明 ， 知 上 晓 我 仍然 恨 她 。 这 一 切 多 么 可 忆 ， 
还 有 那 具 尸 体 ， 那 站 什么 ! 那 是 我 目 己 啊 ! Sos x Se SUSHI 
霍 利 ， 她 已 经 出 价 买 走 了 我 的 灵 瑰 ! ” 


等 他 说 完 以 后 ， 我 才 回 他 坦 昌 我 的 处 境 也 比 他 好 不 了 多 少 。 尽 管 
他 目 己 状态 不 好 ， 却 仍然 担心 我 ， 回 我 表示 同情 。 也 许 ， 他 觉得 在 那 
个 女人 的 事情 上 并 没有 什么 能 嫉妒 我 的 。 我 提议 我 们 应 该 尝试 逃跑 ， 
但 很 快 放 弃 了 这 种 想法 。 而 且说 实话 ， 即 使 有 一 些 超 能 力 能 够 突然 把 
我 们 从 这 些 错 上 暗 的 洞 六 转移 到 剑桥 ， 我 也 不 相信 我 们 中 有 谁 能 够 真正 
离开 艾 莎 。 我 们 束 像 飞 蛾 扑 火 ， 即 便 死亡 也 不 离开 。 我 们 已 然 是 沉 酒 
毒品 的 狗 君子， 满足 之 时 深 请 其 毒性 ， 但 谁 也 不 准备 戒除 这 般 趾 落 的 
快感 。 


没有 人 能 在 看 到 她 面纱 后 的 面容 ， 听 到 她 吟唱 般 的 嗓音 ， 得 知 她 
智 营 非 凡 之 后 ， 再 去 放弃 她 的 。 撒 开 我 不 谈 ， 驶 说 说 利 奥 ， 那 绝色 克 
物 问 他 杀 口 吐 诉 这 两 千年 来 对 他 的 无 限 写 贞 与 深 爱 ， 亲 手 将 证 据 摆 放 
在 他 眼前 时 ， 利 奥 又 能 怎么 办 呢 ? 


她 晕 不 犹疑 地 杀 了 挡 道 的 尤 丝 坦 ， 无 疑 是 一 个 心狠手辣 的 女人 。 
但 是 ， 她 非常 忠诚 ， 男 人 天 生 就 会 为 漂亮 女人 开 罪 ,特别 是 当 这 个 女 
人 的 过 错 是 因为 目 己 才 犯 下 的 。 


此 外 ， 谁 能 像 利 奥 有 这 般 的 好 运 呢 ? 当然 ， 他 与 这 个 可 怕 的 女人 
结合 ， 就 如 同 把 自己 的 生命 给 这 魔鬼 般 的 女人 把 玩 。 人 时 但是， 即便 是 
一 段 寻常 的 婚姻 ， 这 种 情况 也 不 是 大 同 小 异 的 吗 ? 更 何况 没有 一 个 导 
常 婚姻 会 给 他 带 来 一 个 如 此 绝色 的 美人 。“ 绝 色 * 是 唯一 能 形容 她 的 词 
了 。 他 也 不 会 拥有 她 如 此 坚贞 的 付出 ， 如 此 无 上 的 智慧 ， 以 及 拥有 通 
晓 自 然 的 奥秘 ， 统 摄 一 方 的 地 位 和 权威 ， 还 有 那 无 尽 青春 的 桂冠 。 所 
， 尽 管 利 奥 已 经 像 一 个 有 教养 的 绅士 一 般 ， 沉 漫 在 苦痛 和 羞耻 之 
， 他 的 所 做 所 想 仍 然 不 足 为 奇 ， 他 始终 不 会 抛 开 这 从 天 而 降 的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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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想 ， 如 果 他 真 的 放弃 ， 他 可 能 会 发 疡 。 但 我 承认 我 在 这 件 事情 
上 的 观点 需要 丙 梭 ， 因 为 时 至 如 今 ， 我 还 爱 着 艾 莎 。 我 了 愿 成 为 她 宠 
爱 一 周 的 玩物 ， 而 不 是 其 他 女人 一 生 相伴 的 候 人 。 再 让 我 加 一 句 ， 如 
果 有 任何 人 质疑 这 个 观点 ， 认 为 我 病人 说 梦 ， 只 要 他 目 己 亲眼 看 看 艾 
水 揭 开 面纱 后 那 张 倾 国 倾城 的 面容 ， 他 的 想法 就 会 和 我 一 样 了 。 妆 
A, 我 说 的 只 是 男人 。 我 还 未 从 一 个 女人 嘴 里 听 到 过 艾 莎 的 优点 ， 不 
过 我 想 她 们 不 会 喜欢 她 ， 而 且 或 多 或 少 会 表露 对 她 的 不 满 ， 但 最 终 都 
只 会 让 目 己 相 形 见 细 。 


我 和 利 奥 哆 哆 嗓 嗓 坐 着 交谈 了 两 个 小 时 有 余 ， 谈 论 着 我 们 所 经 历 
的 整 件 不 可 思议 的 事情 的 始末 。 它 听 上 去 束 像 是 一 个 梦 或 者 神话 故 


事 ， 而 不 是 确 然 的 事实 。 谁 会 相信 那 铭 刻 在 陶 片 上 的 文字 古 真 实 的 ， 
而 且 我 们 还 杀 号 验证 了 它 ? 谁 会 相信 我 们 两 个 退 踩 者 还 找到 了 那个 女 
人 ， 而 且 其 实 她 也 在 坟墓 中 耐心 地 等 每 着 我 们 的 到 来 ? 谁 会 相信 利 奥 
便 是 这 个 文人 坚定 不 移 等 竺 千年 的 男子 ， 而 且 她 依然 保存 着 他 前 代 的 
遗体 ， 每 夜 与 他 同 眠 ? 但 这 些 都 是 事实 ! 在 这 些 事实 面前 ， 我 们 实在 
征 难 以 否认 。 直 到 这 时 ， 我 们 才 体会 到 目 身 的 知识 是 如 此 匮乏 ， 我 们 
曾经 傲慢 无 知 地 否定 这 些 不 曾经 历 过 的 事情 又 是 多 么 无 知 ! ERER 
们 揭 开 了 蒙 项 的 面纱 ， 让 我 们 额 探 到 了 生命 的 无 限 可 能 。 我 们 如 今 也 
只 能 目 叹 弗 如 地 山 下 睡觉 ， 顺 其 目 伏 了 。 


1 西 普 拉 (Sibyl) :在 基督 教 中 是 著名 的 女 预言 家 。 (译注 ) 
2. 在 几 个 月 的 期 酌 后 ， 我 承认 自己 对 这 一 说 法 并 不 是 十 分 满意 。 艾 水 确实 犯 下 了 谋杀 
的 罪名 ， 但 我 设身处地 地 想 ， 倘 车 我 们 也 具有 这 般 天 赋 ， 同 时 也 面 对 这 种 与 切身 利益 
关 的 选择 ， 我 们 非常 有 可 能 做 出 同样 的 行径 。 而 且 我 们 不 应 该 忘记 ， 她 会 将 那些 试图 有 
一 丝 反抗 的 人 处 以 死刑 。 抛 开 谋 杀 的 问题 不 说 ， 她 的 罪孽 ， 与 我 们 向 来 承认 的 仁义 道德 
简直 截然 相反 。 乍 看 之 下 ， 她 的 所 作 所 为 劣迹 斑斑 ， 但 细 思 之 下 ， 事 件 还 是 疑 变 从 生 。 
从 她 常人 难以 企及 的 年 岁 和 阅历 看 来 ， 她 的 举动 是 否 仅仅 是 从 曾经 的 经 验 所 总 结 出 的 
种 玩 世 不 共 的 解决 方案 ? 亦 或 是 出 于 她 非凡 的 观察 力 ?众所周知 ， 童 年 过 后 ， 越 年 长 ， 
我 们 就 变 得 越 奖 固 ， 越 愤世嫉俗 。 事 实 上， 我 们 中 的 大 多 数 只 是 因为 及 时 的 死亡 才 免 受 
长 久 的 道德 僵化 ， 且 不 说 是 道德 沦丧 。 没 有 人 会 否认 年 轻 人 大 都 比 老年 人 好 。 因 为 他 们 
没有 经 历 过 老者 在 特定 情况 下 经 历 过 的 事情 ， 因 此 没有 那么 世故 。 年 轻 人 不 会 对 流言 蓝 
语 说 三 道 四 ， 也 没有 那些 死板 的 规矩 。 现 在 世上 最 老 的 人 对 于 艾 莎 而 言 不 过 是 一 个 婴 
儿 ， 最 明智 的 人 也 没有 艾 水 三 分 之 一 的 智慧 。 她 认为 只 有 一 样 东西 是 值得 保留 下 去 的 ， 
那 便 是 忠贞 的 爱情 。 为 了 得 到 爱情 ， 其 他 一 切 便 都 是 琐碎 的 小 事 。 这 便 是 对 她 罪孽 的 总 
结 了 。 另 外 ， 请 各 位 在 对 她 产生 诸多 看 法 的 同时 不 要 忘却 ， 她 仍然 具有 无 论 男女 都 难 能 
可 贵 的 品质 ， 璧 如 坚贞 。-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第 二 十 二 章 
乔 布 的 预感 


第 二 天 早晨 九 点 ， 乔 布 进 屋 叫 我 。 他 仍 是 一 副 惊魂 未 定 的 模样 ， 
但 发 现 我 们 仍 庙 在 床上 安睡 时 ， 便 开始 低 声 感 谢 上 帝 。 很 显然 ， 我 们 
依旧 活着 这 件 事 大 大 超出 了 他 的 预料 。 当 我 告诉 他 尤 丝 坦 已 死 的 悲剧 
时 ， 他 对 我 们 的 幸存 感到 更 庆幸 ， 也 更 害 介 了 “。 尽 管 尤 丝 坦 与 他 相处 
得 并 不 愉快 一 一 尤 丝 坦 曾 用 营 脚 的 阿拉 介 语 名 他 春 猪 ， 他 也 用 英语 加 
她 贱 人 ， 但 是 ， 听 到 她 惨死 在 女王 手下 的 辕 耗 ， 谁 还 会 记得 那些 不 快 
He 


听 着 我 讲述 的 一 切 ， 他 吓 得 连连 惊 叫 ， 缓 了 口气 才 说 道 : “先生 ， 
我 不 是 故意 说 这 些 不 适时 宜 的 话 。 但 是 依 我 之 见 ， 她 要 么 就 是 魔鬼 他 
本 人 ， 要 么 就 是 他 的 妻子 。 他 本 人 就 是 这 么 邪恶 ， 那 么 他 的 妻子 这 样 
可 怕 也 是 合理 的 。 就 连 巫 汛 思 多 后 和 她 相 比 ， 也 是 小 巫 见 大 巫 。 先 
生 ， 希 望 主 能 保佑 你 ! 她 不 会 让 基督 徒 走出 这 样 一 个 腐 臭 的 洞穴 的 ， 
这 就 像 法 兰 绒 上 绝对 种 不 出 芹菜 ! 这 就 是 一 个 魔鬼 居住 的 国家 ， 就 是 
这 样 ! 她 还 是 这 国家 的 主人 ! 如 果 我 们 摸 清 了 事情 的 来 龙 去 脉 ， 一 切 
都 会 更 糟糕 。 我 们 还 是 别 想 着 逃离 这 里 了 。 那个 女 魔 头 不 会 让 利 奥 先 
生 这 样 俊美 的 男子 离开 的 。，” 


“不 过 ，” 我 说 道 ,“ 在 一 定 程度 上 ， 她 救 了 他 的 命 。” 
“是 的 ， 但 代价 就 古村 走 他 的 灵魂 。 她 会 把 他 变 成 一 个 魔 尖 ， 和 她 


目 己 一 样 。 和 这 些 人 存在 联系 嗣 不 会 发 生 什么 好 事 ! ER, RE 
我 母亲 给 我 的 圣经 ， 上 面 叙述 了 女巫 这 类 人 做 的 事情 ， 读 得 我 毛 骨 悚 


然 。 主 啊 ， 如 采 我 母亲 知道 她 的 乔 布 到 了 这 儿 ， 真 不 知道 她 会 怎么 
做 ! >” 


“是 啊 ， 这 征 一 个 奇怪 的 地 方 ， 还 住 厦 奇 奇怪 怪 的 人 。 RNT H 
气 。 尽 管 我 没有 像 乔 布 那 般 迷 信 ， 但 我 承认 我 对 于 超越 目 然 的 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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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说 的 对 ， 先 生 ,，” 他 回答 道 ,“ 如 果 你 认为 我 没 那 么 思 夸 ， 我 真 
应 该 对 你 说 些 话 ， 趁 利 奥 先生 不 在 ( 利 奥 早起 去 散步 了 ) ， 我 想 告诉 
你 ， 这 里 大 概 束 是 我 在 这 世界 看 到 的 最 后 一 个 国度 了 。 我 昨 贤 做 了 一 
个 梦 ， 梦 见 我 的 老父 亲 罕 着 一 件 睡 袍 ， 束 像 这 里 人 盛装 打扮 的 模样 。 
他 的 手中 拿 着 一 根 柔 软 的 苇 草 ， 可 能 是 他 在 路 边 摘 下 的 ， 昨 天 我 在 三 
百 码 外 的 野 疆 洞穴 里 看 到 过 。: 乔 布 ，' 他 语气 庄重 ， 神 情 却 得 意 得 很 ， 
像 一 个 公会 教徒 高 价 卖 了 一 头 劣 马 给 邻居 时 的 沾 沾 目 喜 。 他 对 我 
说 ,“ 乔 布 ， 你 的 时 间 快 到 了 “。 但 我 从 未 想 过 我 到 这 里 才能 与 你 相 过 ， 
让 你 可 怜 的 老父 亲 跑 这 么 久 可 不 好 呀 ! 途中 还 遇 到 了 这 一 群 科 尔 堡 的 
坏人 ! ” 


“这 只 是 日 有 所 思 ， 夜 有 所 梦 寺 了 ，?” 我 安 感 道 。 


“是 的 ， 先 生 ， 当 然 了 。 我 父亲 还 说 他 们 很 奇怪 ， 长 得 束 像 黑 碳 。 
他 就 是 这 么 说 的 ! 我 知道 我 父亲 摘 述 的 那些 人 ， 他 们 还 用 火 色 把 人 活 
活 烧 死 ! ” 乔 布 难 过 地 继续 说 道 ,“ 而 且 ， 他 确信 我 快活 到 头 了 ! 我 父 
亲 走 时 还 说 我 们 应 该 多 多 关心 对 方 ， 我 猜 他 想起 了 以 前 我 们 父子 从 未 
能 好 好 相处 超过 三 天 的 事实 ， 我 敢 说 我 们 再 见面 后 还 是 这 个 情况 ! ” 


“ 别 这 样 ，" 我 说 道 , “你 不 应 该 束 因 为 做 梦 梦 见 了 你 的 父亲 ， 束 觉 
得 目 己 必死 无 疑 。 如 采 每 个 人 只 要 梦 见 了 目 己 父亲 就 得 死 的 话 ， 那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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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 先 生 ， 你 是 在 咽 笑 我 呀 ，" 乔 布 说 道 , “但 是 ， 你 并 不 了 解 我 
父亲 这 个 人 。 如 采 我 梦 见 任何 其 他 人 ， 比 如 我 不 拘 小 节 的 玛丽 阿姨 ， 
我 束 不 会 想 这 么 多 了 ! 可 我 的 父亲 非常 懒惰， 他 能 养 大 十 七 个 孩子 也 
征 怪 事 。 他 从 未 特地 为 看 看 风景 ， 才 去 一 个 地 方 。 移 生 ， 我 知道 他 是 
无 事 不 登 三 宝典 的 ! 我 真 的 是 活 不 成 了 ! 我 想 人 总 会 死 的 ， 但 死 在 欧 
无 人 烟 的 地 方 实在 是 悲惨 ， 在 这 儿 ， 驶 连 一 个 基督 徒 的 葬礼 都 办 不 像 
样 啊 。 我 这 一 生 都 努力 去 做 一 个 好 人 ， 和 先生， 我 一 直 都 尽职 尽责 ! HE 
晚 我 父亲 对 我 那 副 趾 高 气 扬 的 模样 真是 吓 坏 了 我 ， 他 好 像 对 我 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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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您 和 利 奥 先生 而 言 ， 作 为 一 个 仆人 我 已 经 尽忠 尽责 了 ! BERA 
他 ! 这 一 切 发 生得 都 太 快 了 ， 感 觉 昨 日 我 还 挥 着 马鞭、 芍 着 马车 ， 带 
着 他 上 街 呢 。 我 的 父亲 没有 在 梦 中 提起 你 们 ， 或 许 你 们 能 从 这 个 地 方 
出 去 。 如 果 你 们 成 功 逃 走 的 话 ， 我 冒昧 说 一 句 ， 硕 望 您 看 在 我 成 骨 的 
份 上 ， 再 也 不 要 对 陶 片 上 所 和 莹 刻 的 文字 感 兴趣 。 先 生 ， 我 求 求 您 了 ! ” 


“好 吧 ， 好 吧 ， 乔 布 ，” 我 严肃 地 说 道 , “这 都 是 胡说 八道 ! 你 别 在 
脑子 里 想 这 些 奏 事 儿 了 ! 在 我 们 经 历 过 这 些 稀奇 古怪 的 事情 之 后 ， 不 
都 还 活着 么 ? 我 觉得 我 们 今后 都 会 化 险 为 夷 的 ! ” 


“不 是 的 ， 先 生 ，” 乔 布 坚定 的 语气 让 我 很 不 恰 快 ，“ 我 没有 胡说 。 
我 注定 是 活 不 久 了 ， 这 种 预感 确实 让 我 非常 难过 。 先 生 ， 我 每 天 都 禁 
不 住 想 目 己 会 发 生 什 么 意外 。 如 采 你 号 晚饭 想到 毒药 ， 你 绝对 会 大 倒 
胃口 。 如 采 你 走 在 凌 暗 的 洞穴 里 想到 刀 ， 天 啊 ， 你 一 定 会 不 目 葵 地 语 
BR! 先生 ， 我 并 不 是 神 神 叫 叫 的 人 ! 想 想 那个 可 怜 的 女孩 ， 我 就 要 和 
她 一 样 了 。 唤 ， 她 已 经 离世 了 ， 我 很 抱歉 提起 这 些 。 我 以 前 不 同意 她 
对 于 结婚 的 做 法 ， 因 为 我 认为 这 么 快 做 决定 一 点 都 不 体面 。 但 是 ，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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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胡 说 八道 了 ，” 我 恼怒 地 打 断 他 ,“ 这 都 十 胡 话 ! ” 


“好 吧 ， 先 生 ，” 乔 布 说 道 ,“ 我 也 不 能 劝 你 改变 想法 。 但 是 先生 ， 
你 以 后 要 到 哪 去 ， 我 求 求 你 顺便 帝 上 我 吧 ! 我 去 世 的 时 候 ， 看 到 您 这 
么 一 张 友善 的 脸 也 就 知足 了 。 您 束 再 帮 帮 我 吧 ， 先 生 ! ME, REH 
您 准备 早餐 。” 他 离开 了 ， 留 我 在 原 地 胡思乱想 。 我 深 深 被 老 乔 布 打 动 
了 ， 他 是 我 一 生 遇 到 过 的 最 友善 诚实 的 人 。 比 起 仆人 ， 他 更 像 我 的 一 
个 朋友 。 想 到 有 可 能 发 生 在 他 喘 上 的 事 ， 就 让 我 如 鳃 在 喉 。 在 这 次 与 
他 的 亮 唐 的 谈话 中 ， 我 明白 他 对 于 目 己 必然 会 遭难 这 事 儿 深信 不 疑 。 
尽管 在 绝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 最 后 这 些 都 只 是 虚惊 一 场 ， 但 这 次 却 有 些 特 
殊 ， 很 有 可 能 是 这 儿 阴 暗 阳 生 的 环境 和 坟 莒 里 的 死人 ， 让 我 们 或 多 或 
少 感 到 心头 一 凑 。 当 然 ， 他 所 说 的 都 有 可 能 是 目 己 的 信仰 所 致 ， 无 论 
这 种 信仰 多 么 蕊 诞 ， 都 可 能 产生 这 个 结果 。 


早餐 送 到 了 ， 利 奥 在 洞穴 外 散步 之 后 也 回来 了 。 他 说 散步 使 他 的 
头脑 清醒 。 我 很 高 兴 早 餐 和 利 奥 都 来 了 ， 因 为 这 些 给 了 我 暂缓 混乱 思 
路 的 时 间 。 用 过 早餐 之 后 ， 我 们 又 去 散步 ， 途 中 看 见 阿 玛 哈 格 人 在 土 
地 上 播种 下 用 作 酸 酒 的 稳 合 。 他 们 的 做 法 和 圣经 里 相似 一 一 男人 背 着 
平 皮 袋 于 ， 在 土地 上 一 边 行走 一 边 播 种 。 看 到 这 个 可 怕 的 民族 做 着 耕 
作 这 般 家 第 的 事情 ， 我 们 不 从 放松 下 来 。 不 过 ， 也 许 是 因为 耕作 把 他 
们 和 其 他 普通 人 联系 起 来 了 吧 。 


我 们 回去 时 和 彼 拉 里 磁 上 了 。 他 告知 我 们 ， 女 王 要 召见 我 们 。 我 
们 很 是 荡 贫 ， 因 为 多 水 实在 非 同一 般 ， 她 执掌 大 权 而 又 热情 四 射 ， 令 
人 敬 且 却 又 心 生 同 往 。 


像 往 闻 一样， 侍从 领 春 我 们 面 见 文王。 之 后 ， 艾 水 揭 开 面纱 ， 叫 
利 奥 拥抱 他 。 尽 管 昨 晚 的 事情 仍然 记 挂 在 心头 ， 但 他 的 拥抱 很 热情 目 
然 ， 而 不 像 礼节 所 要 求 的 僵直 刻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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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相信 ? 我 的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她 说 道 ,“ 当 你 宣告 我 是 你 的 ， 我 们 互 
相 拥 有 彼此 的 时 候 ， 你 觉得 这 些 都 是 真 的 吗 ? 首先 ， 我 会 确切 地 告诉 


你 ， 你 即将 和 我 一 样 ， 不 是 说 青春 常 驻 ， 因 为 我 目 己 也 做 不 到 。 不 
过 ， 倘 大 时 间 的 第 矢 想 要 罕 透 你 的 馆 甲 ， 束 会 像 明 光 酒 落水 面 一 般 ， 
对 你 受 无 损伤 。 但 我 还 不 能 和 你 在 一 起 ， 因 为 现在 你 和 我 仍旧 是 不 同 
的 。 我 目 喘 的 光芒 不 仅 会 摧毁 你 ， 还 会 将 你 燃烧 殖 尽 。 你 甚至 不 能 长 
时 间 地 注视 着 我 ， 不 然 你 的 眼睛 会 疼痛 ， 甚 至 感到 及 党 。 因 此 ，” 她 微 
微 点 头 ,“ 我 应 该 于 上 我 的 面纱 (可 她 没有 这 么 做 )。 听 着 ， 我 不 会 让 你 
ARRA ES, 落日 前 的 一 个 小 时 ， 我 们 就 出 发 。 在 明天 夜幕 降 
临 之 前 ， 只 要 持续 地 前 进 ， 并 且 我 没有 迷路 的 话 ， 我 禄 敌 这 样 的 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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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其 他 人 能 做 到 这 些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在 这 仪式 过 后 ， 你 可 以 称呼 我 
为 妻子 ， 我 也 会 称 你 为 丈夫 。” 


利 奥 侣 糊 其 套 地 回应 了 这 些 令 人 震惊 的 话语 。 我 没 听 清 ， 她 对 他 
的 迟疑 轻 轻 笑 了 一 声 ， 继 续 说 道 : “你 也 是 ， 霍 利 。 我 也 赐予 你 这 个 福 
音 。 这 样 你 也 能 永保 育 春 了 ! 这 是 因 为 你 取悦 了 我 。 霍 利 ， 你 不 像 普 
通 人 那 般 思 上 昧 ， 尽 管 你 和 老 学 完 一 样 保守 迁 腐 ， 但 是 你 仍然 没有 环 记 
如 何在 一 个 文士 面前 做 到 绅士 风范 。” 


“ 太 好 了 ， 老 伙计 1 * 利 奥 轻 语 。 他 变 得 和 从 前 那 般 快活 了 ，“ 原 来 
你 也 会 夺 人 ， 真 是 没 想到 ! * 


“感谢 你 ， 艾 莎 ，” 我 尽 可 能 严肃 地 说 ,， “但 如 果真 的 有 这 人 么 一 块 如 
你 所 说 的 地 方 ， 而 且 在 那个 奇怪 的 地 方 真有 圣火 ， 能 将 人 从 死神 手中 
搜 回 ， 我 也 不 想 前 往 。 艾 莎 ， 对 我 而 言 ， 世 界 并 不 是 一 个 我 愿意 长 久 
驻足 的 多 上 暖 家 园 。 地 球 是 铁石 心肠 的 母亲 ， 它 每 日 给 孩子 喂养 石头 。 
吃 石 尖 充 饥 ， 哆 海水 解 淘 ， 著 管 是 每 日 的 爱抚 。 谁 能 够 永远 处 受 这 
E? 谁 能 够 背负 这 么 多 的 爱 恨 离 愁 ? 谁 愿 意 眼睁睁 看 着 亲朋 好 友 的 若 
难 却 无 能 为 力 ? 谁 会 渔 望 那 无 力 的 智慧 ? 死 古 艰难 的 ， 我 们 不 愿 脆 轮 
的 哎 体 腐烂 生 蛆 ， 却 也 无 能 为 力 。 而 襄 尸 布 会 将 我 们 与 世界 隔离 ， 去 


往 另 一 个 不 为 人 知 的 所 在 。 但 是 活着 却 更 艰难 ， 我 不 能 空 有 其 表 ， 行 
户 走 肉 地 活着 ， 我 不 能 让 回忆 的 蠕虫 侵 大 我 的 内 心 ! ” 


“再 考虑 一 下 吧 ， 霍 利 ，* 她 说 , “长生 不 老 ， 力 量 无 穷 还 有 无 与 伦 
比 的 美丽 ， 可 都 是 所 有 人 类 渴望 的 珍宝 ! ” 


“女王 ，” 我 回答 道 ,“ 什 么 是 人 类 的 珍宝 昵 ?它们 不 都 是 转瞬 即 逝 
的 泡沫 么 ? 不 是 所 有 的 野心 都 是 无 尽 之 阶 ,一步 一 步 辐 上 攀登 ， 却 水 
远 没 有 止境 吗 ? 过 多 的 财富 会 使 人 不 满足 ， 变 得 仿 得 无 大 ， 进 而 变 为 
欲望 的 双 隶 ， 又 怎么 能 换取 心灵 的 宁静 昵 ? 人 们 对 智慧 的 追求 永远 没 
有 尽头 ， 我 们 学 习 的 更 多 ， 却 更 多 地 暴 露 了 无 知 。 即 便 是 我 们 活 上 上 
万 年 ， 又 有 谁 能 知晓 太阳 系 的 秘密 ， 太 阳 系 之 外 整个 宇宙 的 秘密 ， 知 
晓 生 什么 样 的 神秘 力量 让 这 些 天 体 基 挂 在 宇宙 之 中 ? 日 复 一 日 ， 我 们 
的 智慧 只 会 更 加 泡 求 知识 ， 这 不 是 让 灵魂 饱 受 前 熬 吗 ?知识 不 承 像 昭 
亮 黑暗 洞穴 的 灯 吗 ? 它 燃烧 愈 旺 ， 不 就 愈加 暴露 出 那 骨 上 暗 的 深 处 么 ? 
我 们 日 复 一 日 活着 ， 又 能 获得 什么 好 处 呢 ? ” 


DI, EN, ARTE! 爱情 使 所 有 事物 变 得 美丽 ， 使 得 每 一 
才 我 们 踏足 的 土地 、 呼 气 的 空气 变 得 神圣 。 有 了 爱 ， 生 命 会 随 痢 时 间 
的 闹 演 而 变 得 更 加 糙 眼 ， 束 像 那些 不 朽 的 音乐 ， 让 倾听 者 醇 心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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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许 会 这 样 ，"” 我 回答 道 , “但 是 如 采 这 份 爱 如 同 箭 天 刺 透 你 脆弱 
的 心灵 ， 又 或 者 纯 属 是 单 相 思 呢 ?一 个 人 愿意 让 他 的 痛苦 随波逐流 的 
时 候 ， 难 道 会 把 他 的 藻 痛 刻 在 石 潜 上 吗 ? 不 ， 女 王 ， 我 现在 会 好 好 活 
着 ， 随 着 年 岁 增 长 逐渐 隧 老 ， 然 后 死去 ， 最 终 修 遗 起 。 我 确实 布 望 目 
己 能 够 不 梧 ， 但 你 赐予 的 不 朽 仅仅 是 丈量 万 千 世 界 的 一 根 手 指头 ! 我 
所 项 求 的 不 朽 ， 我 所 信仰 的 不 朽 ， 是 从 竺 世 蔡 铀 中 人 解脱， 与 精神 相 系 
的 不 朽 。 因 为 ， 当 肉体 仍然 存在 的 时 候 ， 我 们 也 同时 必须 承受 悲伤 、 
书 亚 和 徘 二 的 长 车。 只 有 当 肉 体 死亡 ， 精 神 才能 圣洁 纯净 ! 因为 在 烟 


火 凡尘 中 ， 人 类 至 高 无 上 的 精神 实在 太 少 。 在 这 精神 面前 ， 束 算是 一 
个 纯洁 少女 最 真诚 的 禄 笠 ， 都 会 显得 粗野 不 堪 。” 


“你 看 得 很 深远 啊 ,，* 艾 水 笑 着 回答 ,“ 你 的 说 话 声 如 号 角 般 清晰 ， 
干脆 利落 。 但 据 我 看 来 ， 你 谈论 过 的 这 些 只 不 过 是 被 正己 布 掩盖 的 未 
知 的 世界 。 而 且 你 是 从 你 的 信仰 出 发 ， 通 过 你 自己 的 想象 ， 来 看 待 整 
件 事 的 。 人 类 能 够 用 信仰 的 笔墨 去 绘制 ， 用 想象 的 颜料 去 上 色 的 图 画 
也 是 奇妙 ! 不 过 ， 奇 怪 啊 ， 没 有 一 张 图 画 相似 ， 全 然 大 相 径 庭 ! 我 可 
以 告诉 你 事实 ， 但 算 了 ， 为 什么 要 多 此 一 举 去 剥夺 你 这 个 傻瓜 的 空想 
W? 让 这 个 话题 过 去 吧 。 霍 利 ， 我 只 希望 ， 当 你 真正 感到 自己 被 衰老 
侵吞 ， 脑 子 混沌 不 堪 的 时 候 ， 千 万 别 后 悔 ， 这 可 是 你 自己 不 要 这 个 机 
会 的 。 人 们 总 对 送 到 眼前 的 东西 不 居 一 硕 ， 这 确实 是 常态 。 如 果 有 一 
荤 明灯 照 亮 黑暗， 人 们 可 能 会 立刻 丢弃 ， 只 因 她 不 是 繁星 。 快 乐 就 像 
沼泽 里 的 火苗 ， 唾 手 可 得 却 偏偏 要 去 摘 下 天 上 的 星辰 。 美 丽 对 他 来 说 
不 值 一 提 ， 因 为 总 有 甜言蜜语 将 他 围绕 。 财 富 永远 不 够 ， 因 为 总 有 人 
拥有 更 多 的 钱财 。 名 誉 也 是 无 底 洞 ， 因 为 总 有 比 他 更 伟大 的 人 。 你 说 
了 这 些 话 ， 我 只 不 过 表达 其 他 见解 村 了。 你 的 梦想 就 是 能 够 摘 取 星 
星 。 我 才 不 信 你 能 摘 到 ， 霍 利 ， 你 太 昌 春 了 ， 竞 然 丢掉 了 眼前 那 芝 
AE 


我 没有 回答 ， 因 为 我 不 能 一 一 特别 是 在 利 奥 面前 一 一 告诉 她 目 从 
我 见 过 她 的 容貌 ， 我 束 再 也 不 能 起 记 。 我 对 她 的 魂 率 梦 绕 ， 每 时 每 刻 
都 在 折磨 着 我 ， 还 有 那 求 之 不 得 的 爱情 的 至 梁 ， 这 样 的 日 子 多 一 天 我 
都 不 想 ， 更 何况 是 让 我 长 生 不 老 。 天 哪 ， 我 当时 这 么 想 ， 即 便 是 现在 
也 还 是 这 么 想 的 ! 


“现在 ，” 她 改变 了 语调 和 话题 继续 说 道 ,“ 卡 利克 拉 提 期， 告诉 
我 ， 我 如 今 还 不 知道 ， 你 们 当初 怎么 找 我 找到 这 儿 来 的 ? 昨 晚 你 说 卡 
利克 拉 提 斯 是 你 的 祖先 一 一 你 亲眼 见 到 的 那 位 死者 。 怎 么 回 事 ? 告诉 
我 一 一 长 话 短 说 吧 ! ” 


利 奥 告诉 了 她 箱子 上 的 故事 ， 还 有 埃及 女人 阿美 那 特 斯 在 陶 片 上 
毛 写 的 天 于 他 的 祖先 的 故事 ， 古 那个 故事 将 我 们 之 到 这 儿 。 艾 莎 专心 
地 听 着 ， 等 利 奥 说 完 后 ， 她 对 我 说 道 : 


“ 霍 利 ， 那 次 我 们 在 讨论 凑 与 恶 的 时 候 一 一 也 就 是 我 的 爱人 生病 的 
时 候 ， 我 说 过 ， 普 是 亚 之 源 ， 亚 是 晋 之 源 ， 播 种 下 果实 并 不 能 知晓 结 
局 ， 打 人 的 人 也 不 清楚 拳头 会 在 哪里 落下 。 埃 及 女人 阿美 那 特 斯 ， 这 
个 尼罗河 畔 的 公主 恨 我 ， 我 也 至 今 恨 她 。 因 为 确实 她 一 度 超越 了 我 。 
但 现在 看 来 ， 她 杀手 把 爱人 市 到 我 的 身边 ! 就 是 因为 她 ， 我 杀害 了 
他 。 但 也 征 因 为 她 ， 他 又 回 到 我 的 身边 了 ! 她 本 来 在 我 的 土地 上 播种 
下 了 罪恶 的 种 子 ， 布 望 给 我 昔 头 蔚 符 。 不 过 ， 现 在 看 看 她 给 我 的 比 全 
世界 给 我 的 还 多 ! 霍 利 ， 在 这 场 因 采 轮 回 的 圆 中 ， 却 出 现 了 一 个 奇怪 
的 方形 啊 ! ” 


她 停顿 了 一 下 ， 继 续 说 道 : “因此 ， 如 有 果 她 的 儿子 能 够 站 在 我 面 
前 ， 束 应 该 杀 死 我 ， 因 为 我 杀害 了 他 的 父亲 。 你 ， 我 的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是 那 位 父 杀 ， 同 时 在 某 种 意义 上 也 是 那 位 儿子 。 你 会 因为 我 对 你 
曾经 做 的 事 ， 还 有 对 你 年 代 久 远 的 母亲 做 的 错 事 而 找 我 报仇 吗 ? 看 这 
儿 ，?” 她 跪 下 来 ， 敞 开 了 上 昌 色 衣 袍 ， 露 出 象 直 色 的 酥 胸 , “看 ， 这 儿 是 
我 跳动 的 心脏 。 那 里 挂 着 一 把 刀 ， 很 沉 、 很 长 、 很 尖锐 ， 很 适合 去 您 
罚 犯 了 错 的 女人 。 拿 起 它 ， 复 仇 吧 ! 用 它 刺 向 我 ， 刺 向 我 的 心脏 ! F 
利克 拉 提 斯 ， 以 后 你 的 生活 都 会 目 由 目 在 。 大 仇 得 报 ， 你 完成 了 你 祖 
先 的 遗愿 ! ” 


他 凝视 着 她 ， 伸 出 手 将 她 扶 起 。" 艾 水 ， 起 来 吧 ，” 他 悲伤 地 说 
道 ,“ 你 最 清 苞 我 是 下 不 了 手 的 ， 束 算是 为 了 昨 晚 你 杀害 的 那个 女人 。 
我 已 然 蔬 服 于 你 ， 我 又 怎么 能 杀害 你 ? 我 宁愿 杀 死 我 目 己 ! ” 


“你 快 爱 上 我 了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她 笑 着 说 , “现在 和 我 说 说 你 的 
国家 吧 。 在 那 如 同 罗马 的 帝国 里 ， 居 住 着 伟大 的 民族 吧 ? 你 们 势必 要 
回去 的 ， 我 也 不 委 心 让 你 们 长 住 在 科 尔 堡 的 洞穴 里 。 只 要 你 变 成 和 我 


一 样 的 人 ， 我 们 就 一 起 离开 一 别 担心 ， 我 一 定 找 得 到 路 -前往 你 
们 的 国度 英国 ， 让 它 变 成 适宜 我 们 居住 的 地 方 。 我 已 经 等 这 一 天 等 了 
两 千年 了 ， 离 开 这 个 可 慷 的 洞穴 和 这 些 阴沉 的 人 们 。 这 日子 就 在 眼前 
了 ， 我 都 快 迫不及待 了 ， 简 直 就 和 小 孩 盼 望 着 节日 一 样 ! 因为 你 要 统 
治 英国 一 


“但 我 们 已 经 有 一 个 女王 了 ，* 利 奥 急切 地 打 断 道 。 
“这 又 不 算 什么 ，" 艾 莎 说道，“ 我 们 可 以 推翻 她 。” 


我 们 被 这 句 话 吓 得 叫 出 了 声 ， 回 她 解释 ， 如 果 征 这 样 ， 还 不 如 将 
我 们 目 己 推翻 。 


“ 真 怪 ! " 艾 沙 讶 异地 说 ,“ 一 个 被 子 民 爱戴 的 文王 ! 目 从 我 移居 科 
尔 堡 后 ， 这 世界 真是 大 变样 了 ! ” 


我 们 又 解释 说 君王 的 品行 早已 变 得 端正 了 ， 在 她 辽阔 的 国度 里 ， 
每 个 正直 的 子 民 都 爱戴 她 ， 拥 护 她 。 我 们 也 告诉 她 国家 的 真正 权利 掌 
握 在 人 民 手 中 ， 受 到 教育 程度 最 低 的 底层 阶级 的 选票 反而 掌控 了 整个 
国家 社会 。 


她 说 道 : "UR! 是 民主 ! 不 过 ， 之 后 一 定 会 出 一 个 暴君 的 吧 。 我 也 
曾 见识 过 这 种 民主 ， 众 说 纷 红 ， 简 直 乱 了 套 ! 最 后 众望 所 归 的 就 是 一 
^ EB °” 


我 说 道 :“ 和 是 的 ， 我 们 曾 有 过 又 君 。” 


她 接着 说 : “好 啊 ， 我们 可 以 杀 了 这 些 暴 君 ， 然 后 让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统治 那 片 土地 。” 


我 马上 告 诚 艾 钞 说 ， 在 英国 “ 读 杀 ”可 不 是 一 件 开 玩笑 的 事 。 有 这 
种 企图 惑 可 以 受到 法 律 制裁 ， 最 后 送 上 绥 刑 腑 。 


“法 律 ，" 她 嘲笑 道 ,“ 法 律 ! 霍 利 ， 您 难道 不 明白 我 和 卡 利克 拉 提 
斯 是 次 驾 于 法 律 之 上 的 吗 ? EERI RITARA, fE 
RR? ” 


“现在 ， 请 你 和 卡 利克 拉 提 斯 暂且 离开 。 因 为 我 要 准备 我 们 的 旅 
程 ， 你 们 和 仆人 都 要 准备 一 下 ， 不 要 带 太 多 行李 ， 我 们 最 多 离开 三 
天 ， 马 上 束 会 回来 。 我 还 要 为 永远 离开 科 尔 堡 这 个 坟墓 稍 作 准 备 。 
咀 ， 你 们 可 以 亲吻 我 的 手 了 。” 


我 们 离开 后 ， 我 一 直 议 思 着 把 在 我 们 眼前 这 个 问题 的 挛 重 性 。 显 
然 ， 这 个 可 怕 的 她 已 经 下 定 决 心 前 往 英国 了 ， 想 起 这 可 能 导致 的 后 果 
REDRAR o REEE, MEZL, 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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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磁 上 靠 美貌 办 不 到 的 事 ， 一 定 会 在 必要 时 挫 毁 一 切 来 为 目 己 开路 。 
更 可 怕 的 是 ， 她 不 会 死亡 ， 至 少 就 我 所 知 ， 没 有 什么 能 置 她 于 死地 (名 
， 怎 么 样 才 能 阻止 她 呢 ? 我 真 的 相信 她 最 终 会 统治 整个 英国， 甚至 整 
个 世界 。 可 即便 我 相信 她 能 建造 一 个 前 所 未 有 的 繁 采 帝国 ， 这 也 必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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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的 所 言 所 语 就 像 古 痴人说梦 ， 或 者 是 不 切实 际 的 异想天开 。 但 
它 确实 是 一 个 事实 ， 一 个 稀奇 却 又 很 快 能 举世 闻名 的 事实 。 这 件 事 的 
意义 何在 ? 我 左思 右 想 ， 只 能 得 出 一 个 结论 : 这 个 非凡 的 人 物 已 然 被 
爱情 束缚 了 上 千年 ， 从 前 的 与 世 无 争 已 变 成 现在 的 野心 劲 艺 ， 企 图 改 
变现 有 世界 的 秩序 ， 建 立 一 个 无 坚 不 挫 的 帝国 。 但 是 ， 这 或 许 会 让 大 
家 的 物质 生活 更 美好 。 


1 MRAZ: 据说 ， 扫 罗 王 曾 去 找 过 女巫 轧 多 寻求 打败 爱 琴 海中 的 岛 民 的 方法 ， 女 巫 
召唤 了 幽灵 预言 家 撒母耳 前 来 ， 但 撒母耳 并 没有 告诉 扫 罗 王 怎么 打败 非 利 士 人 却 告知 他 
将 被 打败 ， 而 且 将 要 与 他 的 三 个 儿子 度 过 余生 。 果 不 其 然 ， 第 二 天 ， 扫 罗 王 便 在 战争 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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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因 为 那个 预言 导致 了 扫 罗 王 的 


自杀 身亡 ， 女 巫 恩 多 便 成 为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帮 邮 。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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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很 遗憾 我 从 未 证 实 过 意外 事件 能 和 否 伤害 到 她 。 也 许 不 行 吧 ， 不 然 她 活 了 这 么 久 ， 
她 早 就 因 意 外 事故 致死 了 。 她 甘愿 让 利 奥 杀 死 她 ，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因为 这 仅仅 是 一 个 测试 


利 奥 的 脾气 秉性 和 忠诚 度 的 实验 。 如 果 没 有 十 分 把 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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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也 绝 不 会 缴械 投降 的 。 一 一 路 


第 二 十 三 章 
真理 的 不 和 举 


我 们 没 花 太 多 时 间 束 准备 好 了 东西 。 我 们 把 一 个 衣物 包 吉 和 几 双 
备用 鞋 放 在 我 的 手提 包 内 ， 再 各 目 指 上 一 把 左轮 手枪 和 一 把 便携 式 来 
福 枪 ， 并 配备 了 充足 的 弹药 。 市 枪 是 为 了 以 防 万 一 ， 我 们 从 前 可 靠 着 
枪 死 里 逃生 了 不 少 回 。 其 他 的 东西 和 一 些 重 型 机 枪 我 们 都 没 市 。 


我 们 提早 了 几 分 钟 去 艾 钞 的 会 客厅 ， 发 现 她 也 准备 好 了 ， 她 豆 亡 
布 一 样 的 衣服 外 面 还 披 着 一 件 凌 披风 。 


“你 们 为 这 次 冒险 之 旅 做 好 准备 了 吗 ? ”她 问 道 。 
我 回 道 : “我 们 准备 好 了 艾 东 ， 可 我 对 这 次 冒险 并 不 感 兴趣 。” 


“ 聊 ， 霍 利 ，” 她 说 道 ,“ 你 束 像 那 帮 子 让 我 生气 的 老 犹 太 人 ， 固 执 
又 寺 腐 。 只 要 我 的 镜子 不 骗 我 ， 你 迟早 会 相信 的 ，” 她 指 着 尝 礼 副 内 清 
WEIK, “看 ， 那 条 道路 和 往昔 一 样 畅通 无 阻 。 让 我 们 迈 回 痢 生 活 ， 开 
ABRAIRA SKIE! ” 


“ 唤 ，? 我 回应 道 ,“ 谁 知道 它 的 尽头 在 哪儿 呢 ? "我 们 走 进 洞穴 中 
心 ， 走 回 洞 外 。 洞 口 处 ， 已 有 一 项 小 轿子 和 六 个 侍从 等 在 那儿 。 我 还 
看 到 了 我 们 的 老 朋 友 彼 拉 里 ， 我 对 他 可 和 是 印象 不 错 。 显 然 ， 艾 水 认为 
除 她 以 外 的 人 都 最 好 徒步 前 往 ， 各 中 原因 目 是 不 必 多 说 。 在 洞 从 里 幽 
闭 了 这 么 入 ， 能 出 去 走 走 ， 我 们 对 此 当然 宫 无 异议 。 这 些 洞穴 确实 十 
分 适合 安置 死者 ， 不 过 ， 对 于 生 者 而 言 就 太 死 气 沉沉 了 。 或 许 是 候 
然 ， 或许 古 她 下 达 的 命令 ,我 们 曾 看 到 可 怕人 舞蹈 的 洞口 没有 任何 人 。 


除了 她 的 侍从 之 外 ， 我 想 谁 都 不 知道 我 们 的 离开 ， 当 然 ， 那些 哑巴 储 
从 也 只 能 守 口 如 瓶 。 


几 分 钟 后 ， 我 们 轻快 地 蹄 上 那些 肥沃 的 平原 和 河床 ， 它 们 像 颖 侠 
一 般 镶 符 在 起 伏 连 绢 的 山脉 中 。 科 和 尔 堡 的 移 人 们 曾 在 此 建立 首都 ， 此 
地 的 盛 景 也 再 次 让 我 们 为 之 惊叹 。 同 样 让 人 和 敬佩 的 是 ， 城 市 建造 者 们 
劳 心动 力 ， 用 发 明 创新 和 高 超 技 术 排 干 了 污水 ， 为 人 们 市 来 了 源源 不 
叫 的 活水 。 束 我 所 知 ， 这 已 经 可 以 作为 人 类 征服 目 然 最 杰出 的 范例 
了 。 即 便 是 苏伊士 运河 和 赛 明山 隧道 ， 单 从 其 雄伟 壮阔 的 外 观 上 ， 避 ¥ 
远 远 不 如 这 项 古代 工程 ! 


行走 了 一 个 半 小 时 后 ， 我 们 敢 意 地 感受 着 科 尔 大 平原 清爽 的 空 
气 。 每 天 在 这 个 时 候 ， 都 会 有 这 么 一 阵 凉 风 拂 过 科 尔 大 平原 ， 这 一 定 
程度 上 弥补 了 这 儿 没 有 大 平原 上 的 清风 和 习习 海风 的 缺憾 一 一 因为 这 
里 的 风 都 被 高 大 的 岩石 挡住 了 一 一 我 们 逐 关 看 到 了 彼 拉 里 曾 说 的 壮阔 
的 废 十 之 城 。 我 们 远 远 地 便 可 以 望 见 那 座 雄 伟 的 城市 ， 随 着 逐 步 前 
进 ， 视 野 也 越 来 越 清晰 。 如 果 与 巴比伦 、 瓜 比 斯 等 历史 名 迹 相 比 ， 这 
座 城 滤 不 上 占 地 辽阔 。 城 郭 所 围绕 的 也 不 过 约 十 二 平方 多 公里 的 土 
地 。 城 墙 也 并 不 高 ， 我 们 站 到 它 故 下 时 估计 至 多 四 十 身 尺 。 不 过 ， 即 
使 出 现 过 地 面 下 陷 和 其 他 状况 ， 城 墙 也 依旧 上 岂 立 不 倒 ， 而 且 原 先 高 度 
几乎 未 变 。 其 中 缘由 无 疑 是 科 尔 所 处 的 地 理 优 势 ， 使 得 他 们 拥有 了 绝 
佳 的 天 然 屏 障 ， 这 一 点 是 人 类 无 论 如 何 都 效仿 不 来 的 。 得 利于 此 ， 科 
尔 的 人 们 免 于 收 到 城 外 的 攻击 ， 所 需 防御 的 也 仅 有 内 乱 。 这 些 宽 高 等 
同 的 城墙 全 然 征 由 修缮 过 的 石头 筑 成 ， 且 无 疑 都 是 从 开 妆 的 岩洞 中 取 
出 的 。 城 墙 被 一 条 约 有 六 十 英尺 宽 的 护城河 围 线 ， 这 儿 不 少 地 方 还 有 
积 水 。 大 约 日 落 前 的 十 分 钟 ， 我 们 到 了 湖 边 ， 罕 过 河流 ， 越 过 了 桥 上 
堆积 着 的 物体 后 ， 顺 沿 着 走 ， 不 费力 气 束 沿 大 冬 坡 欧 上 了 城墙 的 至 高 
点 。 我 实在 是 笔力 不 足 ， 无 法 将 当时 所 见 的 壮观 场面 描绘 下 来 。 落 日 
马 交 之 中 ， 那 里 废墟 林立 一 一 圆柱 ， 庙 宇 ， 和 神殿 还 有 国王 的 宫殿 绢 延 
数 里 ， 到 处 都 是 绿色 的 灌木 从 。 当 然 ， 这些 建筑 物 的 屋顶 在 长 时 间 风 


化 下 已 然 无 存 。 但 是 由 于 这 些 建筑 物 大 气 的 建筑 风格 和 稳固 坚硬 的 岩 
石 ， 大 部 分 城墙 和 圆柱 依然 答 立 着 o 


在 我 们 眼前 这 条 道路 显然 吏 是 这 城市 的 主干 道 ， 它 很 宽阔 齐整 ， 
甚至 比 泰 晴 士 河 的 党 堤 还 要 宽 。 我 们 之 后 发 觉 铺路 用 的 也 是 修 莫 过 的 
岩石 ， 束 和 那些 砌 在 城墙 中 的 岩石 一 样 。 不 过 因为 泥土 太 注 ， 不 能 
撑 起 草木 生长 ， 这 儿 并 没有 灌木 草丛 生长 在 这 上 面 。 而 原先 的 花园 林 
团 ， 现 如 今 已 经 成 了 杂乱 的 小 丛林。 实际 上 ， 即 便 距离 很 还 ， 通 过 那 
些 火 烧 过 的 草丛 也 能 分 辨 出 不 同道 路 的 痕迹 。 在 道路 的 两 侧 ， 有 着 大 
片 废 坊 。 每 片 废墟 之 间 都 有 一 块 空 地 ， 我 猜想 ， 这 些 空 地 以 前 可 能 是 
花园 ， 但 现在 却 荆棘 丛生 ， 灌 木 缠 绕 。 建 筑 物 是 由 同 种 颜色 的 石头 建 
贷 而 成 ， 其 中 大 部 分 都 有 圆柱 。 在 主干 道上 迅速 行走 的 时 候 ， 我 们 通 
过 那 微弱 的 光线 辨认 出 ， 大 约 已 经 有 上 千年 没有 人 涉足 这 块 十 地 了 外 


我 们 很 快 来 到 一 个 庞大 的 建筑 前 。 筷 应 该 曾 是 一 座 庙宇 ， 所 占 面 
积 大 约 有 八 英 雷 。 很 明显 ， 它 是 由 一 系列 的 院落 构成 ， 一 个 父 着 一 
个 ， 一 个 比 一 个 小 ， 束 像 中 国 的 院子 一 样 ， 每 个 庭园 用 一 排 圆柱 隔 
开 。 我 现在 回忆 ， 还 能 清晰 想起 那些 圆柱 的 形状 。 它 们 与 我 所 见 过 的 
圆柱 全 然 不 同 ， 中 间 非 常 纤细 ， 而 两 端 却 很 粗 。 起 初 ， 我 们 认为 它 古 
仿照 女 了 于 的 映 形 所 造 ， 殊 像 许多 寻常 的 古代 宗教 建筑 师 的 设计 。 但 在 
第 二 天 ， 我 们 上 山 后 ， 发 现 了 大 量 高 大 的 标 相 树 。 它 们 和 那些 圆柱 的 
形状 全 然 相同 ， 有 着 优美 流畅 的 曲线 。 我 想 这 无 疑 就 是 第 一 位 设计 师 
的 灵感 获得 之 处 吧 ， 或 者 也 可 以 说 是 从 他 们 祖先 那儿 获得 的 。 束 在 八 
千 到 一 万 年 前 ， 他 们 用 棕榈 树 灶 化 点 弘 了 在 这 火山 卷 的 山坡 。 


从 这 巨型 庙宇 的 外 观 来 看 ， 它 大 约 与 底 比 斯 的 埃 乐 卡 纳 可 神 庙 电 
一 般 大 小 。 一 些 最 大 的 圆柱 ， 据 我 估计 ， 瓜 部 直径 达 十 八 到 二 十 英 
尺 ， 高 达 七 十 英尺 。 我 们 这 个 队伍 集 了 下 来 ， 艾 水 从 轿子 里 走 下 来 。 


“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这 里 曾 有 个 地 方 可 供 软 脚 。” 她 对 扶 她 下 轿 的 利 
奥 说 道 , “两 和 于 年 前 ， 你 、 我 还 有 那个 埃及 女人 束 在 这 里 体 妃 。 但 从 那 
以 后 ， 我 束 没 有 来 过 这 里 ， 其 他 人 也 没 来 过 。 这 儿 大 概 已 经 倒塌 了 
吧 。” 她 沿 着 坑坑洼洼 、 缺 断 不 齐 的 宽 阶 梯 进 入 了 外 院 ， 四 处 张望 这 置 
首 的 地 方 。 我 们 一 行人 紧 随 其 后 。 她 好 像 突然 想起 了 什么 ， 靠 大 墙 向 
左 走 了 几 步 , FT PX 


“就 是 这 里 。* 她 说 道 。 在 这 时 ， 她 向 背 着 补给 物 和 随身 行李 的 两 
个 仆人 招 了 招手 ， 示 意 他 们 过 来 。 其 中 一 个 走 上 前 ， 用 火 盆 点 燃 了 一 
SOKT 。 ( 阿 玛 哈 格 人 在 旅行 时 通常 会 随 声 携带 一 个 小 火 盆 ， 因 为 它们 
随时 都 能 产生 火 。) 其 中 的 燃料 是 用 尸体 的 碎片 发 潮 后 制 成 的 。 如 果 
比例 恰 中 ， 那 么 这 个 赛 渎 生命 的 混合 物 能 够 储藏 火种 几 小 时 加。 灯 一 
点 燃 ， 我 们 就 进入 了 艾 莎 停 下 来 前 的 地 方 。 这 是 一 个 从 厚 厚 墙 壁 里 掏 
出 的 狭小 石室 ， 里 面 还 有 一 张 巨大 的 石 桌 。 我 想 这 儿 以 前 应 该 是 个 起 
居室 ， 也 许 是 守门 人 的 居住 之 地 。 


在 对 房间 进行 简 单 的 打扫 、 尽 可 能 让 它 变 得 较为 祝 适 之 后 ， 我 们 
决定 在 这 里 过 夜 。 我 、 乔 布 和 利 奥 吃 了 一 些 冷 肉 。 至 于 艾 莎 ， 我 先前 
提 过 ， 她 只 吃 面食 、 水 果 和 水 。 当 我 们 在 吃 的 时 候 ， 一 轮 圆 月 让 上 了 
墙头 ， 银 辉 顿 时 酒 癌 大 地 。 


“ 霍 利 ， 你 知道 为 什么 我 今 晚 将 你 们 带 到 这 里 来 吗 ?” 艾 莎 说 道 。 
她 的 手 文 撑 着 涉 ， 看 着 天 空中 宛 儿 对 消 女 王 的 圆 月 冉冉 逢 起， 直至 上 
升 至 庄严 的 庙宇 圆柱 上 空 。“ 我 市 看 你 们 一 一 不 ， 怪 哉 ， 卡 利克 拉 拓 
斯 ， 你 知道 吗 ? 你 英 下 的 地 方正 是 多 年 前 ， 我 把 你 融 回 科 尔 堡 时 ， 你 
WPA PB; ! 现在 ， 那 些 回 忆 通 通 涌 入 我 的 脑海 中 。 一 切 历历 
在 目 ， 多 么 令 人 害怕 的 景象 啊 ! "iT FEBRE ° 


利 奥 一 听 她 的 话 ， 马 上 从 座位 上 跳 了 起 来 。 无 论 这 回忆 使 女 莎 多 
么 感动 ， 对 于 利 奥 而 言 绝 不 是 美妙 的 体验 。 


“我 带 着 你 们 到 这 儿 ，” 艾 莎 继续 说 道 , “你 们 也 许 能 见 到 世间 罕见 
的 美景 一 一 月 光 下 的 科 尔 堡 废 姬 。 等 你 们 吃 完 饭 后 一 一 卡 利克 拉 拓 
斯 ， 我 真希 望 能 教会 你 只 吃水 果 。 不 过 ， 你 在 经 历 火焰 洗礼 后 整 会 改 
变 的 。 因 为 我 以 前 也 像 一 尖 野 站 一样 食肉 。 你 们 吃 完 后 ， 我 们 就 离 
开 。 我 会 带 你 们 见识 这 宏伟 的 庙宇 和 这 里 的 人 们 所 信仰 时 拜 的 神灵 。” 


我 们 当然 立马 动 喘 。 不 过 ， 这 种 时 候 ， 我 的 文笔 义 太 单 注 了 ! 
为 写 出 这 庙宇 精细 的 尺寸 和 每 一 处 的 细 市 只 会 让 人 感到 大 烦 ， 可 我 义 
不 知道 怎么 才能 描述 出 我 所 见 到 的 。 即 便 是 废 坊 ， 眼 前 的 景象 依然 宏 
伟 无 比 ， 超 脱 想 象 。 这 阴郁 的 一 个 个 套 院 内 ， 林 立 着 数量 庞大 的 圆柱 
其 中 一 些 圆柱 上 雕 满 了 雕饰 ， 特 别 是 道路 边 的 那些 一 一 一 间 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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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WRA, XE AHRR! 我 们 甚至 不 敢 大 声言 语 。 与 这 些 证 建委 
的 悠久 风月 相 比 ， 艾 莎 的 寿命 也 算 不 了 什么 。 我 们 只 敢 低 声 交流 着 ， 
我 们 的 碎 碎 佘 语 在 回廊 中 不 断 回荡 ， 直 人 至 慢 慢 消散 在 这 宁 谎 之 中 。 月 
色 如 霜 ， 倾 酒 在 这 圆柱 上 、 寿 院 里 还 有 那些 残 垣 断 木 上 ， 将 其 中 的 狼 
颖 织 起 来 。 否 妙 的 夜色 将 这 宏伟 的 庙宇 装点 打扮 。 看 着 圆 月 之 下 的 这 
片 科 尔 废 起 ， 真 是 叫 人 大 饱 眼 福 。 想 想 几 千年 来 ,天 空中 死 补 的 星 捅 
与 这 地 上 殉 芜 的 城市 愧 相对 鹿 ， 这 是 一 件 多 么 奇妙 的 事情 啊 ! 它们 就 
在 这 一 片 静 谥 无 声 中 追忆 消逝 的 生命 和 长 久 的 甩 注 。 月 光 落 下 ， 上 废墟 
的 影子 也 随 之 绥 慢 息 过 灯草 从 生 的 星团 ， 整 像 老 促 父 的 幽灵 游 东 在 曾 
经 受到 案 敬 的 故地 一 一 月 光 倾 泻 ， 黑 影 逐 渐 拖 长 ， 将 这 瑰丽 之 景 以 及 
这 死 客 深 深 烙 在 我 们 心 上 。 它 比 那 军队 前 行 的 步伐 还 要 晾 腕 ， 唤 起 了 
深 深 埋葬 在 坟墓 里 、 已 然 被 态 却 的 紧 华 记忆 。 


“来 吧 ，” 我 们 驻足 观看 了 和 很久， 已然 乐 却 时 间 的 时 候 ， 艾 水 说 
道 , “我 珊 你 们 去 看 那些 石 制 化 厅 ， 它 可 是 类 与 奇迹 的 结晶 之 冠 。 任 赁 
时 光 消 磨 ， 美 丽 依旧 不 减 分 晤 。 它 还 让 人 们 对 藏 在 面纱 后 的 未 来 产生 


了 浓 浓 期 待 。” 未 等 我 们 作答 ， 她 便 引 领 我 们 前 往 了 两 个 圆柱 构成 的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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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院 于 大 约 有 五 十 多 平方 。 我 们 在 星团 的 中 央 ， 直 面 着 一 块 艺 
术 作 品 ， 这 也 许 是 人 类 史上 最 肃穆 的 预言 ， 是 天 才 的 后 代 们 对 这 世界 
的 赏赐。 就 在 这 帮 院 中 央 ， 放 和 置 着 一 块 方形 的 厚 石板 ， 上 面 有 一 个 巨 
型 黑色 石 球 ， 直 径 大 约 有 二 十 英尺 。 站 立 在 圆 球 之 上 的 是 一 位 挥 着 要 
膀 的 美人 雕像 ， 她 是 如 此 美 艳 又 圣洁 。 我 第 一 眼看 见 她 被 月 色 党 尝 的 
模样 时 ， 束 被 惊艳 得 屏 气 凝神 ， 心 脏 似乎 也 俘 止 了 跳动 。 


这 座 有 雕像 是 大 理 石 所 制 成 ， 即 便 十 经 历 了 悠长 岁月 也 依旧 纯净 滞 
日 ， 在 月 光 下 烟 烟 生 辉 。 它 的 高 度 大 约 有 二 十 英尺 。 那 座 双 区 女神 像 
有 着 如 此 惊人 的 姿色 ， 巨 大 的 体型 丝 受 无 损 她 的 糯 丽 ， 反 而 增添 了 几 
分 人 味 ， 更 加 具有 有 灵魂 魅力 。 她 弯 痢 腰 稍 稍 前 锯 ， 吴 体 依靠 在 微微 打 
开 的 翅膀 上 从 而 剑 持 平衡 。 她 的 双 辟 像 一 位 女子 拥抱 芍 爱 一 般 向 前 伸 
展 ， 浑 身上 下 尝 润 着 无 限 的 温柔 。 她 完美 优雅 的 喘 园 课 露 着 ， 不 寻 肖 
之 处 便 是 只 有 脸庞 上 蒙 着 一 层 轻 纱 。 因 而 我 们 只 能 看 见 她 面部 的 大 致 
轮廓 。 那 块 轻 纱 包 囊 住 她 的 头 部 ， 一 端 垂 至 她 的 左 胸 下 ， 另 一 端 已 然 
破碎 ， 在 她 的 喘 后 飞扬 。 


“她 是 谁 * ”我 的 眼睛 一 离开 雕像 整 妨 不 住 问 道 。 


“EA, MENERA? " 义 莎 回答 道 ,“ 你 的 想象 力 去 哪儿 了 ? 这 
便 是 真理 女神 啊 ! 她 在 呼唤 她 全 世界 的 孩子 揭 开 她 的 面纱 。 看 看 那 撒 
座 上 铭刻 的 字 吧 。 无 疑 ， 这 是 从 科 尔 经 典 之 作 中 摘抄 出 来 的 语句 。” 她 
引领 我 们 走 到 雕像 脚下 。 在 那儿 ， 有 一 段 象 形 文字 ， 像 征 中 文 。 文 字 
刻 得 很 深 ， 所 以 仍旧 清晰 可 辨 ,至 少 对 于 艾 沙 而 言 是 这 样 。 通 过 她 的 
翻译 ， 内 容 如 下 一 一 


“难道 是 因 为 我 长 得 太美 ， 没 有 人 愿意 解 揭 开 我 的 面纱 直面 我 吗 ? 
我 一 直 期 竺 着 有 人 能 揭 开 我 的 面纱 ， 我 会 赐予 他 心灵 的 宁静 ， 孩 童 般 


的 求知 欲 和 非 同 一 般 的 成 束 。” 


“有 一 个 声 首 大 喊 : “看 吧 ! 有 多 少 人 在 你 喘 后 退 求 你 ， 淘 望 你 ! 
可 你 依然 守 身 如 玉 ， 保 持 童 贞 直 到 时 间 尽 头 。 没 有 一 个 女子 能 孕育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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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他 们 为 了 她 建造 神殿 ， 妃 寻 她 。 即 便 知 道 他 们 永远 不 能 找寻 到 ， 
他 们 也 始终 没有 放弃 退 寻 。” 


“所 以 ，* 我 悲伤 地 说 道 ，“ 人 们 时 至 今日 还 在 寻 秽 真理 。 但 就 如 同 
镜 文 所 写 ， 他 们 是 永远 找 不 到 的 。 只 有 死亡 能 揭 开 真理 。” 


我 们 又 看 了 一 眼 这 位 索 着 面纱 的 神 文 一 一 她 完美 无 瑕 ， 如 同一 道 
通过 大 理 石 的 灵魂 之 光 ， 引 领 人 们 回 更 全 高 的 思想 境界 迈进 一 诗人 
对 于 美丽 的 幻想 就 凝结 在 这 石像 之 中 ， 我 也 永远 不 会 还 人 怀 。 我 们 转 
F, FIRRA E FEN, PAE TRZE o RERE LEX 
ERR, HERIDA ^ 因为 雕像 脚下 的 巨型 圆 球 代表 了 地 球 ， 它 
上 面 画 满 了 线条 。 如 果 光 线 充 足 的 话 ， 也 许 我 们 就 能 发 现 曾 为 科 尔 人 
熟知 的 宇宙 地 图 。 那 些 漆 然 长 洒 却 轩 敬 真理 的 人 们 已 经 认 知 到 地 球 是 
一 个 球体 ， 这 一 点 至 少 来 说 暗示 了 他 们 已 掌握 一 定 的 科学 知识 。 


1 ”考虑 到 这 些 建筑 物 经 历 那 么 漫长 的 时 间 一 一 至 少 六 千年 一 一 还 保存 得 如 此 完好 ， 我 
们 得 知道 ， 科 尔 堡 的 消亡 并 非 源 自 敌人 摊 毁 或 者 地 震 这 类 的 天 灾 ， 而 是 因为 一 场 可 怕 的 
瘟疫 。 因 此 房屋 都 没有 损坏 。 此 外 ， 平 原 的 天 气 非 常 舒 适 干 燥 ， 几 乎 没有 风雨 。 因 此 这 
些 遗 迹 的 毁坏 大 部 分 是 因为 时 间 流 逝 ， 而 时 间 对 于 这 些 庞大 建筑 物 的 损耗 还 是 很 微弱 
的 。 路 霍 勒 斯 ' 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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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 披 拉 里 告诉 我 们 阿 玛 哈 格 人 相信 这 是 一 座 技 城 ， 再 怎么 样 他 们 都 不 会 踏 入 这 座 城 
市 。 事 实 上 ， 我 发 现 彼 拉 里 也 对 进入 这 座 城 倍 感 不 适 。 大 约 是 因为 有 她 的 保护 ， 他 才 敢 
进来 。 这 让 我 和 利 奥 感到 很 奇怪 ,这些 人 居住 在 死者 所 葬 之 地 ， 他 们 对 死者 不 仅仅 是 熟 
悉 ， 而 是 已 经 到 了 磺 玩 侮辱 的 程度 ， 甚 至 会 把 尸体 当做 燃料 烧火 。 但 他 们 对 死者 生前 的 
让 所 却 万 分 敬 旦 ， 不 敢 叫 扰 。 了 唤 ， 这 便 是 野人 的 自 相 矛 盾 之 处 吧 。 一 一 路 . 霍 勒 斯 ' 霍 利 
3. RRRA: 卡 纳 克 神 庙 是 埃及 中 王国 及 新 王国 时 期 首都 底 比 斯 的 一 部 分 。 
太阳 神 阿 蒙 神 的 崇拜 中 心 ， 古 埃及 最 大 的 神 庙 所 在 地 。 (译注 
4. ”毕竟 ， 在 这 方面 ， 我 们 并 不 比 阿 玛 哈 格 人 好 多 少 。 木 乃 伊 是 古 埃及 的 产物 。 而 我 认 
为 ， 其 实 这 是 现代 艺术 家 (特别 是 那些 致力 于 复制 古玩 的 古代 大 师 ) 手中 的 颜料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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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日 黎明 前 多， 侍从 吏 将 我 们 唤醒 。 我 们 瓜 着 怪 愉 的 睡 眼 走 到 
果 水 边 ， 随 意 地 洗 了 把 脸 拓 提 精神 。 这 股 果 水 组 组 流 润 厦 ， 最 后 流入 
位 于 宫殿 北边 的 四 合 院 中 间 的 大 理 石 水 池 里 。 艾 水 已 然 站 在 轿子 旁 整 
痛 竺 发 ， 彼 拉 里 和 两 个 呈 巴 轿 夫 忙 着 收拾 行李 。 和 往 浓 一样 ， 艾 沙 和 
那 座 真 理 女 神像 一 样 蒙 着 纱 巾 。 (我 猜想 ， 她 是 不 是 从 那 座 雕像 那儿 
得 到 启发 ， 于 是 将 自己 的 美丽 隐藏 了 起 来 ? ) 我 注意 到 这 天 她 情绪 低 
沙 ， 平 日 里 那 容 光 焕 发 、 气 宇 轩 昂 的 神采 消失 了 一 一 那 种 能 让 她 从 一 
于 个 和 她 身 形 相似 、 蒙 上 面纱 的 女人 中 脱颖而出 的 神采 。 起 初 她 低 着 
头 ， 见 我 们 走 来 便 抬 起 头 来 ， 跟 我 们 打招呼 。 利 奥 问 她 睡 得 如 何 。 


“很 糟糕，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她 答 道 ，" 简 直 粳 透 了 ! 整个 晚上 ， 那 
些 可 怕 诡 异 的 梦 充斥 着 我 的 脑海 。 我 也 弄 不 明白 那些 梦 的 寅 意 ， 但 总 
觉得 好 像 有 灾祸 即将 落 到 我 的 头 上 。 不 过 ， 灾 祸 又 怎么 能 靠近 我 
呢 ? “说 话 时 ， 她 眉 字 间 突然 流露 出 女性 特有 的 软弱 “我 想 知道 ， 假 
如 我 发 生 不 测 离开 了 你 ， 你 是 否 还 会 时 常 想起 我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我 
想 知道 ， 你 是 否 会 等 着 我 回来 ， 就 像 我 苦 苦 等 候 了 你 几 十 个 世纪 一 
HE?” 


可 未 等 利 奥 作答 ， 她 又 说 道 : “我 们 继续 上 路 吧 ， 还 要 走 很 长 的 路 
WE! 在 明天 日 出 之 前 ， 我 们 必须 赶 到 生命 之 源 。” 


五 分 钟 后 ， 我 们 又 踏 上 了 穿越 废墟 之 城 的 路 途 。 在 异 蜡 有 晨 色 的 党 
温 之 下 ， 这 座 城市 显得 格外 气势 恢宏 ， 却 也 令 我 们 心口 一 滞 。 当 初 升 
太阳 的 第 一 缕 阳 光 像 金 和 天 般 罕 过 这 幢幢 废 起 时， 我 们 已 经 抵达 外 城 的 


城 门口 。 在 这 里 ， 我 们 回头 再 看 了 一 眼 这 古老 陈旧 、 圆 柱 林立 的 壮观 
场面 ， 我们 〈 除 了 乔 布 ， 这 座 废墟 对 他 而 言 毫 无 动人 之 处 ) 都 深 深 叹 
了 口气 ,很 遗憾 没有 时 间 去 进一步 探索 它 。 而 后 ， 我 们 一 行人 渡 过 护 
城 河 ， 来 到 河 对 面 的 平面 上 。 


随 厦 太阳 慢 慢 升 起 ， 艾 莎 的 精神 状况 也 逐渐 挛 好 。 等 到 用 早餐 
时 ， 她 基本 恢复 了 和 彰 态 。 她 笑 着 将 目 己 移 前 的 不 适 归结 于 昨 晚 入 睡 地 
点 的 不 佳 。 


“那些 野人 党 说 科 尔 堡 总 十 鬼 ，” 她 说 道 , “我 相信 他 们 说 的 是 实 
话 。 因 为 我 从 前 也 经 历 过 一 次 像 昨 夜 那 么 粳 糕 的 一 晚 。 卡 利 苑 拉 近 
斯 ， 我 记得 那个 地 点 ， 吏 是 你 倒 在 我 脚下 死去 的 那个 地 方 。 我 再 不 会 
去 那个 见地 方 了 ! ” 


草草 解决 早饭 后 ， 我 们 又 精力 充沛 地 上 路 了 。 下 午 两 点 ， 我 们 抵 
达 了 位 于 火山 口 的 大 石壁 脚下 。 那 石壁 陡峭 而 上 足 有 一 千 五 百 至 二 千 
英 矿 ， 再 往 前 已 无 路 可 走 。 意 料 之 中 ， 我 们 只 能 在 这 里 驻足 。 


“现在 ，” 艾 莎 走 下 轿子 说道,“ 我 们 要 和 这 些 人 暂 别 了 。 我 们 艰难 
的 旅途 才 真 正 开 始 ， 往 后 的 路 要 全 要 靠 目 己 走 下 去 。” 然 后 她 又 对 彼 拉 
里 说 ,“ 你 和 这 些 售 从 留 在 此 地 等 竺 我 们 。 明 天 中 午 ， 我 们 束 能 折返 。 
如 果 我 们 没 回来 的 话 ， 你 们 就 留 在 原 地 等 候 。” 


彼 拉 里 谦卑 地 躬 腰 ， 问 她 承 族 他 们 一 定 会 牢 牢 遵照 她 的 命令 等 在 
这 儿 ， 即 便 是 等 到 天 欧 地 老 也 不 会 离开 。 


“起 利 ， 至 于 这 个 人 ，? 她 指 着 乔 布 说 道 , “他 最 好 也 留 在 这 里 。 
为 他 愤 惨 胆 小 ， 要 是 遇 上 什么 时 怪 准 会 被 吓 坏 。 再 者 说 ， 我 们 要 前 往 
的 地 方 很 隐秘 ， 不 是 他 这 般 凡 夫 俗 子 能 去 的 。” 


我 把 她 的 话 翻 译 给 乔 布 ， 他 立刻 泪眼 汪汪 地 导 求 我 别 把 他 留 下 。 
他 说 目 己 很 确信 ， 他 曾经 目睹 的 情况 已 经 有 够 糟 的 了 ， 绝 不 会 页 上 比 
那 更 糟糕 的 了 。 但 只 要 一 想到 要 独 目 留 下 与 那些 吗 巴 相伴 ， 他 束 吓 得 
命 ， 他 觉得 他 们 很 有 可 能 趁 此 机 会 把 他 放 进 锅 里 者 了 。 


我 再 把 乔 布 的 话 翻 译 给 艾 水 。 她 符 管 肩 说 道 : “好 吧 ， 让 他 跟着 
吧 ， 我 也 不 在 乎 ， 和 是 他 目 己 愿意 把 脑袋 别 在 裤 腰 市 上 冒险 的 。 束 让 他 
人 负责 拿 厦 灯 和 这 个 吧 。” 她 指向 一 块 大 约 十 六 英尺 细 长 的 木板 。 这 木板 
原先 绑 在 她 轿子 里 的 抬 杆 上 。 我 本 以 为 这 征用 来 撑 开 轿 帘 的， 但 现在 
看 来 是 有 其 他 不 为 人 知 的 用 途 ， 而 且 与 我 们 这 次 特殊 行动 大 有 关系 ! 


木板 看 上 去 很 结实 ， 不 过 轻 极 了 。 乔 布 育 着 它 ， 提 起 灯 。 而 我 把 
男 一 盖 灯 和 一 馈 备 用 油 挂 在 背 上 ， 利 奥 拿 着 补给 物 和 一 个 闭 好 水 的 斑 
皮 袋 。 一 切 痢 准备 妥当 后 ， 艾 莎 叫 彼 拉 里 和 六 个 轿 夫 退 到 百 码 外 一 从 
盛 放 的 木兰 伦 后 ， 让 他 们 要 一 直 用 在 那里 ， 藉 算 遭 受 死 亡 的 痛 兰 也 不 
能 动 ， 直 到 看 不 见 我 们 才 行 。 他 们 谦卑 地 鞠躬 后 便 勿 缴 离 去 。 彼 拉 里 
与 我 友好 地 握手 道别 ， 并 耳语 说 道 壮 好 不 是 目 己 陪伴 那个 不 可 违抗 的 
她 继续 这 段 惊险 旅程 ， 我 也 为 他 庆幸 。 很 快 ， 他 们 都 离开 了 。 艾 水 询 
问 我 们 是 人 否 已 作 好 准备 后 ， 束 园 吴 望 癌 那 高 径 入 云 的 基 屿 。 


“天 哪 ! 利 奥 ，* 我 说 道 ，“ 我 们 不 会 是 要 让 上 那 晤 崖 吧 ! ” 


利 奥 算 符 肩 ， 似 乎 是 被 眼前 高 不 可 警 的 巧 主 震 慑 住 了 ， 但 心中 又 
路 路 欲 坛 。 突 然 ， 艾 莎 纵 喘 一 茎 区 上 蕊 崖 。 她 轻松 矫健 地 从 一 块 宕 石 
跳 到 男 一 块 宕 石 ， 在 悬崖 壁 上 轻 名 地 攀援 ， 看 起 来 真是 不 可 思议 。 我 
们 只 好 紧 随 其 后 。 不 过 仆 上 晤 崖 确实 没 看 起 来 那么 困难 ， 虽 然 有 一 两 
处 不 敢 回头 的 凶险 之 地 ， 但 岩石 基本 上 还 是 坡 状 ,不 像 上 方 那 样 笔直 
陡峭 。 没 花 多 少 力气 ， 我 们 整 来 到 离 出 发 地 约 五 十 英尺 高 的 地 方 ， 只 
有 乔 布 痛 着 板子 有 些 吃力 。 由 于 我 们 是 像 崂 所 一 样 横着 息 上 去 的 ， 
而 比 出 发 地 点 辣 左 偏离 了 五 六 十 步 。 不 久 ， 我 们 便 念 上 了 山 湖 ， 起 先 
它 很 罕 ， 然 后 越 走 越 完 ， 后 来 便 像 花 办 一 样品 内 倾斜 。 我 们 慢 慢 地 走 


进 这 越 来 越 深 的 石 沟 ， 或 者 说 岩 裙 ， 最 后 间 缝 变 得 像 德 文 郡 辕 ) 的 石 埠 
那 般 窄 。 我 们 几乎 被 藏 在 里 面 了 ， 在 山坡 下 根本 没 人 能 看 到 我 们 。 这 
条 浑然 天 成 的 石子 小 路 长 约 有 五 六 十 步 ， 尽 头 峰回路转 ， 出 现 了 一 个 
山洞 。 我 确信 那 洞 也 是 天 然 形 成 而 非 人 工 开凿 的 ， 因 为 从 它 那 不 规 则 
的 外 形 和 弯曲 的 通道 来 看 ， 应 该 是 强大 的 气流 沿 着 阻力 极 小 的 线路 冲 
破 厚 厚 的 山 岩 形 成 了 这 个 洞 。 而 科 尔 堡 的 祖先 挖掘 的 岩洞 都 呈现 出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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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路 前 进 。 确 实 得 万 分 小 心 ， 因 为 路 面 坑坑洼洼 一 像 小 溪 底 部 那样 
杂 石 乱 布 ， 有 些 地 方 还 深 深 凹陷 ， 一 跌 下 去 准 保 摔 断 腿脚 。 


我 们 前 行 了 二 十 多 分 钟 。 我 信 测 我 们 已 经 走 了 大 约 有 四 分 之 一 英 
里 长 ， 这 洞 内 有 数 不 请 的 弯 弯 缠绕 ， 走 得 很 是 艰难 。 


最 后 ， 我 们 终于 走 到 了 洞穴 尽头 。 但 我 的 眼睛 还 未 适应 洞口 的 旨 
暗 ， 突 然 一 阵风 刊 过 ， 吹 火 了 两 盖 灯 。 


艾 水 走 在 前 头 ， 大 声 地 呼唤 我 们 。 我 们 顺 着 她 声音 传 来 的 方 癌 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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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 度 来 看 ， 深 渊 并 没有 太 宽 。 我 们 所 处 位 置 离 顶峰 至 少 还 有 一 千 
五 百 至 二 干 英 乓 ， 只 有 极 微弱 的 区 线 洒落 ， 因 而 很 难 判断 峡谷 大 致 的 
轮 慷 ， 也 很 难 判 断 其 深度 。 洞 口 处 有 一 大 段 奇 形 怪 状 的 岩石 长 坡 ， 它 
惹 空 突出 在 这 深 涛 之 上 ， 足 有 五 十 码 长 ， 长 坡 术 病 成 尖 形 ， 我 也 说 不 
上 它 像 什么 ， 大 概 束 像 斗 鸡 脚 上 生出 的 老 重 。 当 然 ， 它 大 部 分 都 与 芒 
上 崖 相连 ， 否 则 吏 文 撑 不 了 长 坡 巧 在 半空 了 。 


“我 们 必须 从 这 儿 过 去 ，” 芝 沙 说 道 , “当心 别 头脑 发 坚 ， 让 风 把 你 
吹 下 去 ， 这 上 峡谷 可 是个 无 确 洞 。” 随 即 艾 沙 便 开始 沿 着 长 坡 前 进 ， 我 们 
一 回 过 神 整 只 能 全 力 以 赴 地 紧 随 其 后 。 我 跟 在 她 喘 后 ， 接 着 是 藻 藻 拖 
着 木板 的 乔 布 ， 利 奥 在 最 后 。 看 着 这 勇敢 的 女人 坚 无 惧 色 地 穿行 在 这 
险象 丛生 之 地 ， 不 得 不 让 人 叹服 。 而 我 目 己 ， 没 走出 几 码 吏 感 受到 了 
周围 凝 沛 的 气氛 ， 害 怕 一 不 小 心 束 会 控 下 巧 崖 ， 只 好 手脚 并 用 地 在 地 
上 铜 蜀 前 进 。 他 们 两 位 也 学 着 我 朴 起 来 。 


可 艾 莎 却 不 悄 采 用 这 种 做 法 ， 她 从 容 不 担 地 闻 风 平 稳 而 行 。 


几 分 钟 过 去 ， 我 们 才 在 这 简陋 的 桥 上 怜 了 二 十 几 步 路 ， 而 且 路 还 
RERE o RR, 一阵 狂风 顺 着 峡 合 袭 来 ， 我 看 见 艾 莎 仍然 逆风 而 
行 。 狂 风 袭 过 她 的 黑 披 风 ， 猫 地 将 它 从 艾 莎 映 上 卷 下 来 。 披 风 像 一 只 
受伤 的 乌 儿 ， 无 力 地 拍打 要 膀 随 风 而 去 。 看 着 它 消失 在 黑 上 暗中， 我们 
直 吓 得 魂 飞 蜡 散 。 我 紧 贴 厦 岩 壁 朝 四 周 张望， 脚下 踏 及 的 地 方 下 像 是 
活 物 一 般 ， 不 住 喻 喻 作 啊 ， 颤 拌 起 来 ， 这 情况 实在 是 可 怖 ! 现在 我 们 
巧 空 在 天 地 之 间 ， 接 下 是 深 不 可 测 的 万 丈 深渊 ， 尖 项 上 是 令 人 举 胺 的 
洛 洽 他 窟 ， 只 有 在 非常 遥远 的 地 方才 能 见 到 一 线 监 天 。 狂 风 在 我 们 足 
下 的 深渊 吃 哇 ， 四 周 也 是 烟云 综 绕 。 我 们 几乎 什么 也 看 不 见 ， 芍 茫然 
迷失 了 方向 。 


此 处 浩瀚 无 朝 ， 让 我 生出 这 并 非 人 世 之 感 ， 同 时 也 把 我 们 吓 得 半 
死 。 此后， 我 便 常 常 在 梦 中 见 到 同样 场景 ， 束 算 知 道 只 十 梦 一 场 ，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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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只 罕 着 日 钨 ， 看 上 去 更 像 一 个 逐 风 的 幽灵 ， 而 不 古 一 个 女人 。“ 快 
走 ， 不 然 你 们 就 会 摔 得 粉 身 碎 骨 的 ! 眼睛 盯 紧 地 面 ， 身 体贴 紧 岩 壁 ! ” 


dir Hat Bm, AAEE BUBBLE ns E CE BET © JEEP 
着 撼动 宕 壁 ， 长 坡 像 一 只 巨大 的 首义 喻 喻 作 啊 。 我 们 继续 往 前 息 ， 只 


有 在 必须 时 才 用 双眼 朝 四 周 望 望 。 也 不 知道 过 了 多 久 ， 我 们 终于 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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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我 才 终于 明日 我 和 乔 布 费 尽 功夫 拿 着 木板 的 缘由 了 “。 我 们 面前 是 
空荡荡 的 一 片 ， 对 面 什 么 部 看 不 清 一 一 可 能 是 由 于 苞 崖 阴影 的 收 挡 ， 
也 可 能 是 其 他 原因 一 一 简直 墨 得 像 不 见 天 日 的 夜晚 。 


“我 们 必须 要 等 一 会 儿 ，” 艾 莎 说 ,“ 很 快 怠 有 光 了 。” 


当时 ， 我 一 点 都 不 明白 她 这 话 是 什么 意思 。 腕 光 怎 么 可 能 照 到 这 
种 购 地 方 呢 ? 就 在 我 疑惑 不 解 的 时 候 ， 突 然 间 ， 一 道 落日 的 余辉 像 一 
柄 巨大 的 火 记 穿 透 死寂 的 黑暗 ， 照 亮 了 这 块 我 们 铀 贸 的 岩石 ， 其 发 出 
的 奇异 光 辉 也 照 亮 了 艾 沙 迷人 的 身 姿 。 我 多 么 布 望 能 描绘 出 这 柄 刺 宇 
音 和 迷 筋 的 火 剑 的 原始 怀 人 之 美 啊 ! 我 至 今 也 不 明白 这 亮光 究竟 从 
何 而 来 ， 或 许 是 对 面 悬 崎 上 有 个 裂口 或 小 洞 ， 日 落 时 分 ， 光 正好 穿 过 
那个 用 颖 ， 直 直射 了 进来 。 那 可 是 一 幅 类 轮 类 负 的 画卷 : 火 剑 恰好 刺 
中 黑暗 的 心脏 ， 它 所 漫 及 之 地 ， 一 片 金 腹 辉 焊 ， 明 亮 得 哪怕 我 们 位 于 
远 处 ， 也 能 看 见 宕 石 表面 的 纹理 。 然 而 亮光 之 外 ， 束 算 只 距离 几 寸 ， 
仍然 是 马 黑 一 团 。 


这 正 是 艾 水 等待 的 那 束 亮光 。 她 几 千 年 来 已 经 能 精确 地 把 握 时 间 
走 问 。 在 这 个 季 季 ， 阳 光 总 会 恰好 在 这 个 时 候 照 到 岩石 的 位 置 上 。 
为 这 束 光 ， 我 们 才 看 清 了 对 面 的 东西 。 在 距离 吾 状 长 坡 顶 端 十 一 、 二 
码 的 地 方 ， 符 立 着 一 块 锥 形 石柱 ， 像 是 从 深 调 帮 部 时 上 来 的 ， 尖 顶 正 
对 痢 我 们 。 但 这 个 尖顶 帮 不 了 我 们 什么 ， 因 为 它 的 顶端 离 我 们 最 近 也 
有 四 十 更 矿 。 不 过 ， 这 上 面 平 躺 着 一 块 圆 形 中 空 的 巨石 ， 有 点 像 冰 川 
石 一 一 当然 只 是 可 能 ， 因 为 这 与 我 所 知 的 冰川 石 出 现 的 情况 恰恰 相反 
末端 离 我 们 最 近 只 有 十 二 英 矿 。 这 块 播 哆 的 巨石 平稳 地 立 在 圆锥 


顶端 或 者 吏 是 火山 喷 火 口 处 ， 像 一 枚 五 移 令 的 便 币 稳 落 在 酒杯 边缘 。 
在 强烈 光线 的 照 炊 下 ， 它 在 大 风 中 不 断 播 晃 的 样子 清晰 可 见 。 


"DR! ” 艾 莎 说 , “木板 拿 来 ! 我 们 要 趁 亮光 消失 之 前 到 对 面 ， 光 马 
上 整 要 消失 了 ! ” 


“ 哦 ， 天 哪 ! 她 不 会 是 叫 我 们 从 这 么 点 地 方 上 走 过 去 吧 。”? 乔 布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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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布 ， 确 实 是 这 样 ，” 我 强 作 和 镇 定 地 回答 他 。 虽 然 一 想起 要 走 这 
长 木板 ， 我 的 害怕 丝 曼 不 比 他 少 。 


我 把 木板 好 给 艾 莎 ， 她 磋 利 地 将 木板 架 在 深渊 上 。 木 板 一 头 搭 着 
时 动 的 岩石 ， 另 一 头 正 好 紧 接 着 我 们 号 下 。 艾 沙 用 脚 踩 住 木板 防止 被 
风 吹 走 ， 而 后 转身 对 我 说 : 


“起 利 ， 从 我 上 次 到 这 儿 后 ， 这 石头 的 文 撑 能 力 越 来 越 弱 了 ， 所 以 
我 不 确定 它 是 否 还 承受 得 住 我 们 。 我 先 过 去 ， 没 什么 意外 能 伤害 
我 。” 话 音 刚 落 ， 她 束 坚 定 从 容 地 踩 上 那 “脆弱 ”的 桥 ， 皮 眼 已 到 了 对 面 
的 巨石 上 。 


“没事 儿 ,， ”她 说 道 ,“ 看 ， 只 要 抓紧 木板 束 行 ! 我 稳 住 这 块 岩 石 的 
男 一 涉 ， 这 样 你 们 整 算 过 来 ， 崖 石 也 不 会 因 重 量 不 平衡 而 弄 翻 。 快 过 
RE, ÆR, ARRAMAT!” 


我 已 经 腿 软 得 站 起 不 来 了 。 这 一 生 中 从 未 有 这 般 让 我 害怕 的 时 
候 。 束 算 我 说 出 口 ， 也 一 点 儿 不 为 目 己 的 犹 隐 和 退缩 而 感到 羞耻 。 


“ 别 害怕 ，” 大 风 稍稍 平息 时 ， 那 个 神奇 的 尤物 像 一 只 小 乌 高 高 地 
停 在 摇晃 不 定 的 大 石头 上 ， 朝 我 喊 道 ，“ 你 不 行 ， 就 让 卡 利克 拉 提 斯 先 


她 的 话 激 得 我 下 定 决 必 。 我 宁愿 掉 下 巧 岩 粉 吴 冬 骨 ， 也 不 愿 让 这 
样 一 个 女人 耻 笑 ! 于 是 我 咬 紧 牙关， 迅速 地 跳 上 了 令 我 慰 心 动 蜡 的 木 
板 ， 它 狭长 、 要 曲 ， 我 的 号 下 和 周围 也 全 有 征 万 丈 深 调 。 我 回来 害怕 处 
在 高 处 ， 但 以 前 可 从 未 体会 过 今天 这 样 的 念 惯 。 天 哪 ! 那 弯 木板 只 染 
在 两 个 插播 晃 哆 的 文 点 上 ! 太 可 怕 了 ! 我 已 经 开始 头脑 发 晕 ， 总 觉得 
目 己 必 定 摔 下 惨死 无 疑 。 我 一 边 店 着 ， 一 边 感觉 目 己 直 直 下 难 。 当 发 
现 目 己 已 中 在 那 像 波涛 中 上 下 起 伏 的 小 船 一 般 的 岩石 上 时 ， 我 心中 的 
狂喜 简直 无 法 言喻 ! 我 脑子 里 只 想 着 ,诚心 感谢 上 帝 保佑 ， 让 我 幸免 
于 难 。 


接 下 来 轮 到 利 奥 。 他 吓 得 面色 灰 日 ， 可 还 是 像 走钢丝 的 杂技 演员 
似 得 跑 过 来 了 。 艾 莎 态 不 住 招手 叫好 ， 踢 里 不 住 说 着 :“ 真 榜 ， 我 的 爱 
A, WFN! 你 映 上 果然 有 古 希 腊 人 的 风采 ! ” 


现在 ， 只 剩 下 可 怜 的 乔 布 还 在 峡谷 的 另 一边 了 。 他 让 上 木板 ， 喊 
叫 着 ，“ 我 做 不 到 ! 我 肯定 会 掉 下 这 鬼 地 方 的 ! ” 


“你 可 以 的 ! ”我 记得 当时 目 己 非常 不 合 时宜 地 故 作 滑稽, “你 行 
的 ， 乔 布 。 这 信 直 跟 抓 苍蝇 一 样 容 易 ! ”我 这 么 说 只 是 为 了 安慰 目 己 。 
抓 苑 蝇 听 上 去 很 容易 ， 但 事实 上 天 气温 暖 的 时 候 ， 全 世界 比 它 更 难 的 
事 也 只 有 抓 蚊子 了 ! 

“不 行 ， 先 生 ， 我 真 的 不 敢 啊 ! ” 

“ 快 让 他 过 来 ， 否 则 区 ® 让 他 在 那儿 等 死 。 看! 亮光 马上 束 要 消失 ， 
过 会 儿 束 全 黑 了 ! LIWE 

她 说 的 没 错 。 我 一 看 ， 阳 光正 要 移 到 亮光 透 过 来 的 小 洞 、 缝 际 的 
下 面 去 了 。 


< 乔 布 ， 如 果 你 停 着 不 动 ， 就 会 一 个 人 会 死 在 那儿 的 ，* 我 大 
喊 ,“ 光 马上 就 要 消失 了 o” 


“来 吧 ， 勇 敢 点 ， 乔 布 ,，” 利 奥 朝 他 喊 ,“ 这 很 容易 的 ! ” 


在 重重 激励 下 ， 可 怜 的 乔 布 尺 付 地 吧 叫 厦 ， 猛 地 扑 辣 木板 一 一 他 
不 敢 走 过 来 ， 只 敢 抖 拌 索 索 地 办 我 们 挪 过 来 。 但 确实 不 能 性 他 ， 他 那 
双 腿 挂 在 木板 两 边 ， 在 半 衬 中 时 荡 。 


乔 布 趴 在 木板 上 剧烈 地 持 动 ， 这 使 这 块 文 点 只 有 几 英 十 的 大 石头 
猛烈 地 晃动 起 来 。 更 可 怕 的 是， 乔 布 仆 到 一 半 时 ， 了 眼前 微弱 的 腕 光 突 
然 消 失 了 ， 好 似 窗帘 拉 得 严 丝 合 颖 的 房间 顿时 把 灯 爆 炙 。 镜 那 间 ， 本 
来 便 可 怖 的 狭小 空间 变 得 漆黑 一 团 。 


“ 快 点 ， 乔 布 ， 看 在 上 帝 的 份 上 ! ”我 惊 玖 地 尖 叫 起 来 。 与 此 同 
时 ， 大 石头 随 着 他 的 每 一 个 动作 晃动 得 愈 发 剧烈 ， 晃 得 我 们 几乎 站 不 
住 脚 ， 情 形 真是 万 分 惊险 ! 


“上 帝 快 救 救 我 ! ”黑暗 中 乔 布 发 出 一 声 月 嗓 ,“ 哦 ， 木 板 滑 下 去 
了 ! ?我 听 到 一 阵 剧 烈 的 挣扎 ， 心 想 乔 布 真 完了 。 


可 束 在 那 时 ， 乔 布 在 空中 乱 抓 的 手 碰 到 了 我 的 手 。 我 连忙 将 他 搜 
住 一 一 天 啊 ! 我 是 怎么 抓 住 他 的 ? 我 用 上 了 吃 奶 的 力气 对 他 又 拖 又 搜 
一 一 直到 最 后 发 现 乔 布 在 我 身边 的 石头 上 直 虹 气 ， 我 才 放 松下 来 。 但 
那 块 木板 ， 它 似乎 消 了 下 去 ， 只 能 突然 听 到 它 猛 地 撞 在 岩 壁 突出 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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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 知道 啊 ，" 利 奥 在 黑暗 中 回答 , “今天 磁 到 的 倒霉 事 已 经 够 多 
的 了 ， 我 还 活着 就 谢 天 谢 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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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 我 还 伸 出 脚 试 探 了 一 下 ， 展 下 采 然 空空 功 汇 。 


“ 快 掉 下 去 了 ! ”我 不 禁 倒 抽 了 口 冷 气 。 
“继续 走 ， 相 信 我 不 会 有 事 的 ，” 艾 水 回答 道 。 


如 今 回 想起 当时 可 怕 的 处 境 ， 我 一 直 盲 目 跟 着 艾 莎 的 指引 ， 其 原 
因 与 其 说 是 对 她 品行 的 信任 ， 不 如 说 是 自己 的 盲从 。 尽 管 我 知道 她 可 
能 正 将 我 引 回 死亡 ， 但 在 生活 中 ， 我 们 时 和 彰 不 得 已 将 目 己 的 信念 寄托 
在 虚无 绿 缉 的 东西 上 。 当 时 的 我 也 不 过 是 如 此 妥 了 。 


“ 快 过 来 ! ?她 喊 道 。 我 别 无 选择 ， 只 好 顺从 她 的 指示 。 


我 感到 目 己 的 喘 体 顺 沿 着 和 斜坡 下 滑 了 一 两 步 ， 然 后 突然 落 到 半 
空 。 这 下 完了 ! 可 一 会 儿 我 的 双 足 便 碰 到 了 坚实 的 地 面 上 。 我 感觉 目 
己 正 踩 在 一 个 坚固 的 物体 上 。 这 儿 ， 风 只 在 我 头顶 上 呼 呼 作 啊 。 我 正 
站 在 那儿 对 着 上 帝 千 恩 万 谢 ， 便 传 来 一 阵 什 乱 的 滑行 和 脚步 声 ， 是 利 
奥 走 到 我 身边 来 了 。 


WE, Akit! ?他 叫 出 声 来 ,“ 你 在 这 儿 吗 ? 这 很 市 劲 ， 对 吧 ? ” 


忠 在 那 时 ， 随 着 一 声 吓 人 的 唆 叫 ， 乔 布 一 下 子 挥 到 我 俩 头 上 ， 将 
我 们 压倒 在 地 。 我 们 挣扎 着 站 起 来 时 ， 艾 莎 已 来 到 我 们 身边 ， 吟 啦 我 
们 点 上 和 灯 。 幸 好 灯 和 油缸 都 没有 述 破 。 


我 拿 出 一 盒 火 党 ， 只 古 轻 轻 一 划 ， 火 盏 便 在 这 穷 山 恶 水 之 地 燃 起 
来 ， 情 况 竟 然 和 在 伦 致 家 里 的 客房 一 样 。 


片刻 后 ， 两 番 灯 都 点 之 了 ， 火 光 映 出 了 周围 奇异 的 景象 。 我 们 挤 
在 一 个 约 十 平方 英 扩 的 符 洞 石室 内 ， 除 了 艾 莎 抱 臂 而 立 、 和 平静 地 等 行 
油灯 腕 起 以 外 ， 其 他 人 部 吓 得 魂 不 守 舍 。 宕 洞 的 一 部 分 浑然 天 成 ， 而 
另 一 部 分 是 从 火山 口 开 贡 而 出 。 顶 端 一 块 活动 的 岩石 是 天 然 形成 的 ， 
而 后 半 部 逐渐 倾斜 ， 其 顶端 是 从 天 然 的 宕 石上 开采 下 来 的 。 石 室温 瞬 
而 干燥 ， 与 之 前 令 人 目眩 的 芒 崖 和 与 其 交 遥 相对 的 颤 拌 的 长 坡 相 比 ， 
简直 是 休 筷 的 天 笔 ! 


RET! ” 艾 莎 说 道 ,“ 我 们 都 安全 抵达 这 儿 了 。 我 还 一 度 担心 你 
们 会 与 那 晃 动 的 石头 一 起 摔 入 那 万 丈 深 调 。 我 还 猜想 ， 这 裂 颖 会 通 往 
世界 最 底部 呢 ! 而 且 ， 这 巨石 下 的 岩石 已 经 在 这 不 断 的 摇晃 中 面临 衣 
塌 。 可 现在 他 却 ，” 她 朝 乔 布点 点 涉 ， 乔 布 此 时 正 虚 弱 地 坐 在 地 上 ， 拿 
红色 棉 手帕 拭 去 额 尖 上 的 汗 ，“ 怪 不 得 别人 都 叫 他 ' 猪 *"， 他 真 的 条 得 像 
头 猪 ， 苋 然 把 木板 弄 控 了 。 那 我 们 的 返程 束 会 很 麻烦 。 我 得 想 方 法 解 
决 这 个 问题 。 你 们 体 妃 会 儿 吧 ， 好 好 看 看 这 个 地 方 ， 你 们 知道 这 儿 是 
哪儿 吗 ? ” 


“不 清楚 。" 我 回答 道 。 

“ 霍 利 ， 你 相信 么 ， 曾 经 有 人 选择 这 儿 作为 他 的 居所 ， 而 且 住 了 很 
久 。 他 每 十 二 天 只 离开 一 次 ， 去 取 人 们 带 来 的 食物 、 水 和 油 。 带 来 的 
东西 很 多 ， 他 经 常 拿 不 动 。 那 些 物资 就 置 放 在 我 们 方才 经 过 的 洞口 
处 

我 们 疑惑 果 着 她 。 她 继续 说 道 


“这 可 是 事实。 确实 有 一 个 男人 一 一 他 目 称 为 努 符 一 一 虽然 生活 在 
近代 ， 却 有 着 科 尔 族 后 商 的 聪 茵 。 他 既是 隐士 又 古 哲学 家 ， 对 目 然 奥 


秘 了 如 指 掌 。 便 十 他 发 现 了 我 要 带 你 们 看 的 火 。 这 火 是 大 目 然 的 血液 
和 生命 。 倘 大 沐浴 在 火 中 ， 呼 吸 其 间 的 气 居 ， 人 便 能 与 天 齐 奉 。 但 他 
忠 像 你 一 样 ， 霍 利 ， 根 本 不 去 运用 那 可 中 的 知识 。' 不 钼 ，’ 他 说 ,人 
活着 便 是 不 幸 ， 人 生来 就 古 要 去 赴 死 的 。’ 因 而 他 对 谁 都 没 吐 露 过 这 个 
秘密 。 他 住 在 那儿 ， 那 里 是 每 个 追求 长 生 不 死 之 人 的 必 经 之 地 。 他 被 
阿 玛 哈 格 人 得 为 圣 者 和 隐 者 。 我 最 初 来 到 科 尔 您 时 一 一 你 知道 我 是 怎 
么 来 的 吗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以 后 再 找 机 会 告诉 你 吧 ， 那 可 是 个 很 奇异 
的 事 一 一 殊 听 说 有 这 人 么 一 位 暂 人 ， 于 是 我 便 等 在 他 前 来 取 食物 的 地 
方 ， 和 他 一 起 回 到 他 的 大 所， 尽管 我 当时 很 害怕 翻越 巧 崖 。 然 后 我 用 
目 己 的 美 摇 和 智慧 去 诱惑 他 ， 用 甜言蜜语 讨 他 欢心 。 最 终 ， 他 领 我 来 
到 这 火 之 源头 ， 并 告诉 了 我 火 的 秘密 ， 可 他 不 愿 我 步 入 火 中 。 我 害怕 
他 会 杀 了 我 ， 便 克制 住 了 上 自己。 不 过 ， 这 人 早已 上 了 年 图 ， 很 快 束 去 
E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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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从 一 个 博学 多 识 之 人 学 到 他 所 有 的 学 识 ， 便 已 经 足够 了 。 加 上 他 单 
纯 蔡 欲 ， 稼 利 洪 心 修 习 ， 甚 至 渐渐 揭 开 了 有 形 之 物 与 无 形 真 理 间 的 面 
纱 。 唯 有 真理 在 污浊 的 世界 肚 翔 时 ， 我 们 才能 时 而 听 到 它 轻 振 翅 恤 的 
声 首 。 殊 在 接 下 来 的 几 天 后 ， 我 遇见 了 你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你 市 着 你 
的 埃及 美人 阿美 娜 特 斯 到 了 这 儿 。 我 对 你 一 见 钟情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也 
征 最 后 一 次 去 学 着 爱 一 个 人 ， 这 真是 绝无仅有 的 。 于 是 ， 我 想 将 你 带 
到 这 里 ， 来 此 接受 生命 对 你 我 的 贰 赐 。 因 此 ， 我 们 和 那个 强 着 你 的 埃 
及 女人 到 了 这 里 。 但 我 们 发 现 努 符 老 人 已 经 倒 地 不 起 ， 因 为 他 在 不 久 
前 去 世 了 。 他 那 日 胡须 就 像 一 件 外 套 一 样 盖 住 了 他 的 全 喘 ，” 她 指 着 我 
身 旁 一 处 ,“ 当 然 ， 他 现在 早已 化 为 灰 奴 了 ， 大 风 已 把 他 的 骨灰 吹 走 
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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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 ， 颜 色 发 黄 ， 但 很 坚硬 。 我 拾 起 来 给 文 莎 看 ， 她 大 舌 起 来 。 


“是 的 ，* 她 说 , “这 无 疑 就 是 努 特 的 牙齿 。 看 呀 ， 努 特 和 他 头脑 中 
的 智慧 留 下 了 什么 一 颗 牙 上 从 ! 他 曾经 可 是 掌握 自然 界 所 有 秘密 的 
人 ! 就 是 因为 他 良心 不 安 ， 才 没 动用 一 点 儿 知识 。 对 了 ， 在 他 刚刚 去 
世 的 时 候 ， 我 引领 你 们 到 了 那个 地 方 。 然 后 ， 我 鼓 足 全 部 勇气 ， 骨 着 
生命 危险 去 谋求 那 荣 泡 的 生命 之 冠 。 我 逐步 踏 入 火 中 。 只 有 你 们 亲身 
经 历 过 ， 才 能 明白 生命 灌注 进 身体 的 感觉 。 我 没有 死去 ， 反 而 容貌 更 
胜 从 前 。 我 朝 你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伸 出 了 双 臂 ， 我 愿 成 为 你 永远 年 轻 
的 新 娘 。 是 啊 ， 你 被 我 的 美 色 所 俘获 了 ! 可 你 却 掉 转 过 身 ， 一 把 抱 住 
了 阿美 那 特 斯 的 脖子 。 我 看 见 你 这 么 做 简直 怒火 中 烧 ， 我 发 疯 似 得 地 
过 你 身上 携带 的 标枪 ， 刺 进 你 的 胸膛 。 就 这 样 ， 在 这 生命 之 地 ， 你 误 
着 倒 在 我 的 脚下 ， 死 了 。 我 没 想到 那 时 我 已 经 拥有 了 用 目光 和 意念 
致死 的 能 力 ， 因 此 只 是 用 标枪 疯狂 地 将 你 刺 死 委 。” 


“你 死去 之 后 ， 我 民 得 悲痛 欲 绝 ， 因 为 我 们 生死 两 隔 了 ! 我 在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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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让 他 们 将 徘 恶 和 整 日 的 悲伤 降临 到 我 头 上 。 啊 ! 我 看 见 她 阴郁 无 
比 的 脸 像 又 风雨 一 般 逼 来 ， 但 她 却 不 能 伤害 我 ， 而 我 ， 我 也 不 清楚 是 
个 能 伤害 她 。 我 没有 斌 过。 但 那样 做 对 我 来 说 也 坚 无 意义 ， 因 而 我 们 
癸 合 力 将 你 抬 到 了 这 儿 ， 然 后 我 让 她 一 一 那个 埃及 女人 一 一 离开 了 说 
译 地 。 后 来 ， 听 闻 她 好 像 生 了 个 儿子 ， 还 把 这 些 事 写成 了 故事 。 这 个 
故事 引领 你 ， 她 的 丈夫 ， 回 到 了 我 的 身边 ， 回 到 了 她 的 对 手 和 狐 夫 者 
Bere 


“这 就 古事 情 的 来 龙 去 脉 。 我 的 爱人 ， 现 在 到 了 终结 一 切 ， 重 新 开 
始 的 时 候 了 。 束 像 这 世间 万 物 一 样 ， 它 既 有 类 好 的 一 面 ， 也 有 和 邪恶 的 
一 面 一 一 也 许 邪 恶 有 时 更 多 。 它 是 用 血泪 铸 成 的 事件 。 这 是 事实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我 从 不 对 你 隐瞒 。 现 在 ， 在 最 后 的 试 炼 之 前 ， 我 还 有 一 
件 事 要 告诉 你 。 我 们 即将 面 对 死 亡 ， 因 为 生死 常常 在 一 念 之 间 一 一 谁 


知道 会 发 生 什 么 ? 一 一 也 许 我 们 又 要 天 各 一 方 ， 陷 入 遥遥 无 期 的 等 
得 。 我 只 是 一 个 女人 ,不足 预 言 家 ， 不 能 预知 未 来 。 可 我 知道 一 一 因 
为 我 从 智慧 的 努 特 老人 口中 得 知 一 一 我 的 生命 即便 光 溜 灿烂， 但 并 不 
能 长 生 不 死 。 所 以 在 我 们 行动 之 前 ， 告 诉 我 吧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你 是 
否 已 经 完全 原谅 了 我 ， 并 深 深 爱 上 了 我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我 做 了 许多 


恶 事 一 一 也 许 ， 两 天 前 的 夜晚 ， 我 便 犯 下 恶 行 ， 杀 了 那个 深 爱 你 的 女 
人 一 一 可 这 是 因为 她 违抗 我 ， 还 激怒 了 我 ， 诅 只 我 将 大 难 临 尖 ， 所 以 


我 才 将 她 赐 死 。 就 算 你 手掌 大 权时 行事 也 要 如 履 薄 冰 ， 因 为 人 在 气愤 
和 嫉妒 时 ， 就 会 因 剖 动 而 伤害 别人 。 所 以 ， 那 些 滔 天 之 力 在 一 个 暴徒 
手中 往往 会 变 得 很 可 怕 。 是 啊 ， 我 罪孽 深重 一 -因为 爱情 让 我 党 到 昔 
汐 的 果实 一 可 我 还 能 辨别 善 恶 ， 也 并 非 铁石 心肠 之 人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你 的 爱 是 我 赎罪 之 门 ， 就 像 从 前 ， 出 于 对 你 的 爱 ， 我 误 入 歧途 。 
因为 没有 得 到 满足 的 深 爱 是 高 贵 心灵 的 地 狱 ， 是 遭受 诅咒 之 人 命运 的 
一 部 分 。 爱 完美 地 映射 出 了 我 们 灵魂 上 对 对 方 的 渴望 ， 它 激情 洋溢 的 
翅膀 ， 让 我 们 提升 完善 自我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担 住 我 的 手 吧 ， 揭 开 我 
的 面纱 ， 不 要 害怕 ， 就 当 我 是 这 世上 一 位 朴实 的 少女 ， 而 非 最 聪明 最 
漂亮 的 女人 。 看 着 我 的 眼睛 ， 告 诉 我 ， 你 是 真 的 原谅 了 我 ， 真 心 实意 
HWER! ” 


艾 莎 集 顿 了 一 下 ， 声 音 中 好 似 包含 着 对 故人 浓 浓 的 着 恋 ， 其 中 组 
含 的 柔情 久久 地 茶 绕 在 我 们 心中 。 我 不 是 被 她 的 话 而 是 被 她 的 柔情 所 
打动 ， 多么 有 人 人 情 味 ， 多 么 有 女人 味 啊 ! 利 奥 也 被 深 深 地 触动 了 。 此 
前 ， 他 束 像 一 只 被 蛇 迷 住 了 的 小 乌 一 般 ， 总 是 迷 届 失 措 。 但 现在 这 一 
切 都 过 去 了 ， 他 意识 到 目 己 真 的 爱 上 了 这 位 明艳 动人 的 奇 女子 。 天 
哪 ! 我 也 爱 着 艾 莎 啊 。 只 见 利 奥 双眼 合 着 热泪 快 步 走 上 前 去 ， 轻 柔 地 
揭 开 面纱 ， 紧 握 住 她 的 双手 ， 深 情 凝 望 痢 她 深 竹 的 眼 眸 说 : 


“ 艾 水 ， 我 真心 地 爱 着 你 。 而 且 我 已 原 访 了 你 杀 死 尤 丝 坦 的 所 有 过 
错 。 其 余 的 ， 是 你 和 你 的 上 营 之 间 的 事 ， 对 此 我 并 不 清楚 。 我 只 知道 
我 爱 着 你 。 我 从 未 这 样 爱 过 一 个 人 ， 只 愿 与 你 日 关 借 老 ， 永 不 分 离 。” 


“ 唱 ，” 艾 钞 谦 插 的 语气 里 带 着 矣 做,“ 既 然 我 的 君主 您 如 此 大 度 地 
饶恕 了 我 的 过 错 ， 我 也 要 为 您 做 些 什 么 。 瞧 ! ”她 将 他 的 手 放 在 她 美丽 
的 头顶 上 ， 慢 慢 地 这 下 腰 直 到 单 膝 跑 地, “看! 我 向 我 的 君主 鞠躬 以 表 
我 对 他 的 臣服 ! 看 ! ”她 亲吻 了 利 奥 的 嘴唇 。“ 我 吻 我 君主 的 层 以 表 我 
对 他 炙热 的 夫妻 之 爱 。 看 ! ?她 把 手 放 在 他 的 胸口 。“ 我 以 我 犯 下 的 徘 
草 ， 以 几 千 年 的 孤独 的 等 竺 ， 以 我 热血 的 曹 爱 ， 以 英灵 一 一 那 创 造 生 
命 、 袁 减 生命 、 毁 克 生命 的 永恒 上 帝 之 名 一 一 我 起 过 


我 发 拆 ， 就 在 这 最 神圣 的 时 刻 ， 就 在 我 即将 成 为 一 个 完整 女人 的 
时 刻 ， 我 将 弃 恶 扬 善 。 我 发 拆 我 会 永远 遵从 你 的 吟 只 ， 恪 守 妇 道 。 我 
发 誓 我 会 所 弃 野 心 ， 在 无 尽 的 生涯 中 等 待 智慧 降临 于 我 ， 引 导 我 走向 
真理 和 正义 之 道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时 间 的 浪潮 将 你 带 到 了 我 的 身边 。 
我 发 督 ， 我 会 永远 珍惜 你 ， 予 你 荣光 ， 直 到 我 生命 的 终点 。 我 发 换 
T, SURBORUET | 暂 言 又 算得 了 什么 呢 ? 你 应 该 明白 ， 我 从 不 
LER 


RECRE o TUR, TED, ETCERCEB LUE. ^ TORUBOBUSCA TEIG 
AKA RA, DUREBSCEGURBRACIA, S]zkxetk E, BEGUN 
XT» Be DARLES SERRE, EKEREN REX. SUE 
这 世界 不 停 飞 旋 。 


我 要 将 我 的 美丽 、 持 久 的 生命 、 无 穷 的 智慧 和 数 不 尽 的 财富 作为 
新 婚礼 物 送 给 你 。 瞧 ， 世 上 的 伟人 都 在 你 脚下 俯首 称臣 ， 美 女 因 你 寺 
目的 俊 类 而 目 朵 形 移 ， 智 者 在 你 面前 卑 躬 屈膝 。 别 人 在 你 面前 束 像 一 
本 打开 的 书籍 ， 你 能 随时 读 慌 他 人 心中 所 想 ， 随 心 所 欲 地 控制 他 们 。 
就 像 古 老 的 埃及 斯 芬 克 斯 ( 尖 ， 你 永远 高 高 在 上 ， 别 人 跪拜 在 你 脚下 ， 
回 你 求教 你 那 伟大 之 谜 的 答案 ， 而 你 可 以 用 沉默 咽 笑 他 们 ! 


E! 我 将 再 次 吻 你 。 这 一 吻 过 后 ， 无 论 是 海洋 还 是 陆地 ， 无 论 走 
茅屋 里 的 平民 还 是 星 宫 里 的 君主 ， 抑 或 是 高 楼 林立 的 城市 中 的 居民 ， 


都 将 为 你 所 统治 。 阳 光 抵 达 之 地 ， 月 光 酒 落 之 处 ， 风 又 席卷 到 的 地 
方 ， 还 有 彩虹 跨 过 的 天 空 一 一 从 冰雪 和 窗 盖 的 北方 ， 到 热情 洋 次 的 南方 
你 的 领地 横贯 世界 。 你 可 以 安居 在 主 蓝 色 的 海上 ， 呼 吸着 分 琅 的 


空气 。 


你 将 不 再 受到 疾病 和 悲 表 的 侵扰 ， 不 再 悍 你 不安， 容颜 也 不 再 受 
到 时 间 的 侵 剖 。 你 的 思想 也 将 变 得 强大 ， 不 再 有 人 性 中 的 所 有 弱点 。 
你 将 成 为 至 高 无 上 的 上 和 融 ， 执 掌 善 亚 生 杀 ， 束 连 我 也 要 对 你 听命 。 这 
征 爱 情 的 力量 ， 这 藉 是 我 赠 予 你 的 痢 婚 礼物 ，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 你 是 我 
的 君主 ， 你 是 万 物 之 王 ! 


现在 仪式 结束 了 ， 我 会 献上 我 的 处 女 之 号。 暴风 又 十 也 好 ， 旦 多 
袍 福 也 雪 ， 都 无 法 分 离 我 们 。 是 的 ， 仪 式 已 然 完 结 ， 一 切 都 无 法 改 
变 。 我 说 过 一 一 从 现在 起 ， 一 切 都 会 按照 我 的 叔 言 进行 。” 艾 莎 拿 起 一 
巷 灯 ， 癌 石室 深 处 走 去 。 到 了 石室 尽 涉 ， 她 在 尖顶 那 块 早 动 的 石 尖 下 
停 下 了 脚步 。 


我 们 紧 跟着 艾 莎 ， 发 现 那 锥 形 宕 壁 上 有 一 阶 石 梯 ， 准 确 地 说 ,是 
岩石 突出 的 部 分 上 下 排列 就 像 石 梯 。 艾 沙 顺 着 樟 子 往 下 下 ， 一 阶 又 一 
阶 ， 灵 活 得 像 一 只 羚 竹 。 跟 在 她 后 面 的 我 们 吏 没 她 这 么 轻松 目 如 、 3E 
势 优美 了 。 我 们 下 到 十 五 六 步 后 发 现 石 梯 没 了 ， 紧 连 着 的 是 长 长 的 石 
坡 ， 形 状 很 像 一 个 倒 锥 体 或 疡 斗 。 石 坡 陡 峭 而 险峻 ， 但 现在 尚 可 以 行 
走 ， 我 们 在 灯火 的 指引 下 ， 不 费 什 么 力 束 下 去 了 。 我 们 束 这 样 乱 走 ， 
也 没有 人 知道 会 走向 哪里 ， 所 以 谁 也 没有 注意 我 们 已 到 了 火山 的 腹 
地 。 一 路 上 ， 我 尽 可 能 记 住 了 路 线 。 这 其 实 倒 并 不 难 ， 因 为 到 处 都 有 
奇形怪状 的 岩石 供 我 辨认 。 而 且 ， 在 昏暗 的 灯光 下 ， 这 些 倒 不 像 普 通 
的 岩石 ， 更 像 中 世纪 里 雕塑 的 那些 魔 怪 。 

我 们 走 了 好 长 一 段 时 间 ， 我 想 至 少 有 半 小 时 吧 。 等 到 走 下 几 百 英 


尺 后 ,我 发 现 我 们 就 快 到 达 倒 锥 体 的 确 部 了 。 又 过 了 几 分 钟 ， 我 们 来 
到 了 漏斗 的 顶部 。 束 在 这 儿 ， 出 现 了 一 条 又 低 又 矮 的 通道 。 我 们 只 好 


排 成 一 列 ， 己 痢 腰 疏 进 去 。 大 约 聆 到 五 十 码 开 外 ， 通 道 移 然 开 衣 ， 变 
成 了 一 个 洞穴。 洞穴 大 得 无 法 看 见 边界 和 顶 冰 ， 我 们 通过 脚步 的 回声 
和 族 重 冷 家 的 氛围 才 知 道 这 是 一 个 洞 。 我 们 像 地 狱 里 迷失 方 同 的 灵魂 
一 样 ， 在 那 骇 人 的 议和 寂 中 走 了 很 入 。 艾 莎 一 笋 日 衣 ， 昂 魅 般 地 味 在 前 
方 。 洞 的 尽头 处 收缩 成 狭窄 的 通道 ， 然 后 又 是 一 个 洞 ， 只 是 比 刚才 那 
个 洞穴 要 小 得 多 。 事 实 上 ， 在 洞 内 我 们 可 以 清晰 地 看 到 它 的 拱 形 项 并 
和 四 周 的 石壁 。 从 裂痕 斑斑 、 四 吓 不 平 的 粗糙 外 表 判 断 ， 山 洞 是 由 于 
宕 石 内 气体 爆炸 产生 的 强大 压力 而 形成 的 ， 殊 像 从 前 我 们 走 过 的 第 一 
条 通过 悬 崖 的 长 坡 一 样 。 这 个 洞 辣 前 又 出 现 了 第 三 个 洞 ， 在 这 儿 有 一 
线 微弱 的 光 射 了 进来 。 


这 道光 线 照 到 我 们 号 上 时 ， 我 听见 艾 钞 长 长 地 千 了 口气 。 


“好 啦 ! ”她 说 道 , “准备 好 到 达 地 球 的 心脏 吧 ! 在 那儿 可 孕育 出 了 
人 类 和 动物 哦 ， 还 有 每 一 树 每 一 花 。” 


艾 莎 走 得 飞快 ， 我 们 在 后 面 步 履 踏 距 跌 跌 接 撞 ， 心 里 既 害 怕 叉 好 
琳 。 我 们 将 看 见 什么 呢 ? 我 们 沿 着 通道 往 前 走 ， 照 在 我 们 号 上 的 光线 
越 来 越 强 ， 强 得 像 海上 的 灯塔 之 光 ， 轮 番 映 在 漆黑 的 水 面 上 。 还 不 
止 ， 随 着 强 光 我 们 还 听 到 了 震慑 灵魂 的 巨 啊 ， 像 雷电 颖 鸣 ， 又 像 大 树 
朋 异 倒塌 之 首 。 现 在 ， 我 们 终于 走 完 这 条 通道 了 。 啊 ! 我 的 天 | 


第 三 个 岩洞 呈现 在 我 们 面前 。 洞 约 五 十 英尺 长 ， 五 十 英尺 高 ， 二 
十 美 尺 宫 。 地 上 铺 满 了 日 色 的 细 沙 ， 洞 壁 在 火 和 水 的 作用 下 变 得 非常 
光滑 。 这 个 洞 六 不 像 前 面 走 过 的 那 几 个 洞 人 入 那 般 漆 黑 ， 相 反 ， 洞 内 洋 
次 着 柔和 的 瑰 色 光辉 。 如 果 不 是 亲眼 所 见 ， 是 想象 不 出 世上 竞 还 有 这 
般 无 与 伦比 的 美景 。 但 起 初 我 们 并 没有 看 见 内 电 ， 也 没 听 见 雷 吗 般 的 
啊 声 。 正 当 我 们 惊叹 这 美景 ， 纳 站 这 瑰 色 光辉 从 何 而 来 之 时 ， 可 但 而 
壮丽 的 一 幕 发 生 了 。 在 洞穴 遥远 的 尽头 ， 突 然 发 出 一 阵 爆 有 裂 声 一 一 那 
声 首 极为 可 怕 ， 使 我 们 都 不 由 自主 地 发 拌 ， 乔 布 其 至 吓 得 中 到 了 地 上 
洞 内 突然 冒 出 一 团 可 怖 的 烟雾 或 者 说 古 火 柱 ， 像 彩虹 一 样 五 彩 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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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地 滚滚 而 出 ， 后 来 这 可 怕 a 的 声音 逐渐 停止 了 ， 火 焰 也 随 之 消失 一 一 
我 不 知道 它 到 哪里 去 了 一 一 只 留 下 我 们 最 初 看 到 的 玫瑰 色光 辉 。 


“靠近 点 ! 再 近 点 ! ” 艾 沙 激动 地 喊 道 , “看 ， 那 生命 源 果 和 生命 之 
心 正 跳动 在 雄伟 世界 的 胸膛 里 ! 看 那 万 物 之 力 的 样子 ， 还 有 那 地 球 上 
的 敖 璨 之 灵 ， 没 有 它 ， 万 物 便 不 能 生存 ! 没有 它 ， 世 界 会 变 得 像 月 球 
一 样 ， 冰 次 又 死寂 。 人 靠近 点 ， 沐 洽 在 生命 之 火 中 吧 ， 将 它 的 力量 吸收 
到 你 体内 一 一 这 不 像 现在 你 胸腔 中 的 薄弱 之 力 ， 它 并 未 通过 干 万 个 其 
它 生 命 的 过 滤 ， 而 是 直接 在 生命 之 源 所 获 的 原始 之 力 。” 


我 们 跟随 着 艾 水 ， 在 玫瑰 色 的 光辉 下 ， 回 着 洞穴 顶端 前 进 ， 最 后 
在 地 球 心脏 跳动 和 熊熊 烈焰 刚刚 经 过 的 地 方 停 了 下 来 。 我 们 越 往 前 
走 ， 那 般 欣 嘉 在 狂 、 振 和 理 不 已 的 情绪 惑 酝 配 更 甚 。 站 在 生命 之 火 的 腕 
边 时 ， 生 命 的 气息 是 如 此 强烈 。 比 起 如 此 强烈 的 气息 ， 我 们 平时 身体 
最 为 轻快 的 感觉 也 显得 极其 萎靡 不 振 。 完 其 原因 ， 是 那 火焰 燃烧 跳 轻 
时 散发 的 磁 电 ， 它 非常 平稳 地 进入 了 我 们 的 映 体 ， 立 刻 使 我 们 感觉 到 
目 己 强壮 如 巨人 ， 矫 健 如 苑 座 。 


来 到 岩洞 的 顶端 时 ， 我 们 在 灿烂 的 光辉 中 互相 凝视 ， 开 怀 大 笑 
一 一 甚至 乔 布 也 开心 地 笑 了 ， 他 已 经 一 个 星期 没 露出 过 笑容 一 一 我 们 
感到 满心 欢喜 ， 在 这 和 愉 居 感 中 如 痢 如 酬 。 我 感到 人 类 全 部 的 智能 好 像 
都 降临 到 我 届 上 。 我 可 以 前 述 水 士 比 亚 无 韵 诗 的 镭 含 之 美 ， 各 种 各 样 
的 灵感 幻象 也 浮现 在 脑海 中 。 我 全 映 的 肌肉 好 像 顿 时 放松 下 来 ， 精 神 
出 穷 ， 目 由 地 在 天 至 册 翔 。 我 内 心 的 快乐 已 然 无 法 用 语言 朱 述 ! 我 似 
乎 对 生活 充满 兴致 ， 体 验 到 了 更 高 的 愉悦 感 ， 品 味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思 
想 之 美妙 。 我 已 然 涅 桨 重 生 ， 通 往 这 世上 的 条 条 大 道 ， 此 刻 都 在 我 脚 
下 通畅 无 比 。 


正当 我 沉浸 在 全 新 而 生机 动 动 的 目 我 中 时 ， 远 处 义 突然 传 来 了 低 
沉 可 介 a 的 声音 。 声 音 越 来 越 啊 ， 逐 渐变 成 保有 裂 和 吃 哮 ， 它 融合 了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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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奇观 向 直 令 人 目 瞪 口 采 ， 除 了 艾 水 淡定 地 站 着 ， 把 手 伸 入 生命 
之 火 ， 我 们 其 余 的 人 都 跪 了 下 去 ， 把 脸 埋 在 了 沙子 里 。 


当 火 光 消 失 之 时 ， 艾 钞 说 话 了 。 


“现在 ， 卡 利克 拉 拓 斯 ，” 她 说 ,， “这 一 重大 时 刻 束 在 眼前 。 当 烈焰 
再 度 出 现时 ， 你 必须 跳 进去 。 要 记 住 ， 把 你 的 衣服 脱 下 。 虽 然 大 火 不 
会 伤害 你 ， 但 是 会 烧 了 你 的 衣服 。 你 要 怒 受 在 火 中 感知 到 的 一 切 部 
散 。 火 焰 包 围 你 时 ， 你 要 尽力 地 将 精华 全 数 吸 入 你 的 喘 体 里 ， 让 它 在 
你 的 全 喘 游 走 ， 这 样 的 话 你 就 能 一 渍 不 漏 地 吸收 火 中 的 精华 。 你 听 明 
日 了 吗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 


“我 明日 了 7， 艾 莎 。” 利 奥 管 道 ,“ 但 说 实话 一 一 我 不 是 个 胆 小 见 
一 一 我 对 烈焰 还 拿 不 准 ， 我 怎么 知道 它 不 会 烧 死 我 ， 让 我 失去 目 己 ， 
也 失去 你 呢 ? 但 不 管 怎么 样 ， 我 会 照 你 说 的 做 。” 

XYPHORI m. REWE: 


“你 心 存 疑虑 不 足 为 奇 。 但 是 ， 告 诉 我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假 如 你 亲 
眼目 睹 我 进入 火 中 ， 又 受 发 无 损 地 出 来 的 话 ， 你 会 进来 吗 ? ” 


“我 会 的 ，” 他 回答 道 ,“ 即 使 被 烧 死 ， 我 也 无 所 县 惧 。 我 已 说 过 我 
现在 就 能 跳 进 去 。” 


“我 也 会 进去 的 ! ?我 叫 道 。 


"TA, EA! ” 艾 莎 笑 道 ,“ 我 以 为 你 对 寿命 无 所 谓 呢 。 怎 么 改变 
MEET? 


“不 ， 我 也 不 知道 ，"* 我 回答 道 , “但 我 心底 有 一 种 力量 在 呼唤 我 ， 
叫 我 去 体验 圣火 ， 然 后 获得 永生 。” 


"HEB, "REGE. “你 还 没 案 到 脑子 不 开 容 的 地 步 。 看 看 吧 ， 我 将 
第 二 次 跳 入 生命 之 火 。 如 果 可 能 的 话 ， 我 会 变 得 更 美丽 ， 更 长 玲 ， 如 
果 没 有 做 到 ， 那 它 也 不 会 伤害 我 。” 


“不 有 ，” 她 略 一 停顿 后 ， 继 续 说 道 , “我 要 再 次 跃 入 圣火 还 有 另外 
2 s 当 我 第 一 次 体验 圣火 时 ， 心 里 不 仅 充 满 了 对 你 的 

， 还 有 对 那个 埃及 女人 阿美 娜 特 斯 的 仇恨 。 那 时 ， 我 极力 想 去 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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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同 了 ， 我 心情 愉悦 ， 内 心 变 得 纯净 ， 而 且 我 相信 永远 会 这 样 。 所 
以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我 要 再 度 经 历 圣火 的 洗 洗 ， 让 目 己 更 纯真 ， 也 与 
你 更 为 般配 。 同 样 的 ， 你 也 要 心 无 杂念 地 路 入 火焰 ， 让 知足 之 情 充 不 
着 你 的 心灵 。 展 开 你 精神 的 翅膀 ， 想 想 母 亲 给 你 的 亲吻 ， 想 想 那些 银 
色 考 膀 载 入 你 梦境 的 最 美好 的 想象 吧 。 因 为 你 在 此 时 此 刻 播 下 的 种 
子 ， 会 在 将 来 结 出 未 知 的 硕果 ， 而 它们 将 陪伴 你 度 过 无 尽 未 来 。” 


“好 了 ， 做 好 准备 吧 ! 就 算 末 日 即将 来 临 ， 你 将 渡 过 冥 河 来 到 冥 
而 非 进入 璀璨 的 生命 之 门 。 准 备 好 吧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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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 显然 ， 艾 莎 对 于 卡 利克 拉 提 斯 之 死 的 说 法 与 阿美 娜 特 斯 铭刻 在 陶 片 上 的 文字 大 术 
径 庭 。 陶 片上 写 着 ,“ 她 一 时 暴怒 ， 用 魔法 将 他 置 之 死 地 。” 我 们 尚未 确认 哪个 说 法 才 是 
正确 的 。 但 是 ， 在 卡 利克 拉 提 斯 的 胸口 明显 有 一 个 被 长 战 戳 入 的 伤口 。 * 者 这 伤口 不 是 死 
后 所 致 ， 那 么 答案 就 很 明晰 了 。 另 外 一 件 尚 不 能 确认 之 事 是 : 这 两 
人 阿美 娜 特 斯 一 一 是 如 何 将 她 们 共同 心爱 之 人 的 尸首 搬 下 芒 崖 ， RETI 长 坡 
的 。 想 想 那 幅 场 景 吧 ! 这 两 个 悲伤 欲 绝 的 人 儿 艰 难 地 抬 着 自己 的 所 爱 之 人 ， 这 可 忆 
之 地 ， 这 是 多 么 令 人 嘛 咕 不 已 啊 ! 不 过 或 许 在 那 时 候 ， 路 还 没有 这 么 难 走 。 C E dE 
ETE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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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奥 西 里 斯 等 ， 各 种 神灵 的 名 字 。 (译注 ) 


3. ”斯 芬 克 斯 :在 希腊 神话 中 ， 赫 拉 派 斯 芬 克 斯 坐 在 不 拜 城 附近 的 悬崖 上 ， 拦 住 过 旬 


路 人 ， 用 织 斯 所 传授 的 谜语 问 他 们 ， 猜 不 中 者 就 会 被 它 吃 掉 。 (译注 ) 


和 三 个 和 从重 
目睹 剧变 


接 下 来 是 一 阵 短暂 的 静默 。 艾 莎 似乎 是 在 为 这 场 烈火 考验 状 精 昔 
锐 ， 我 们 则 在 这 时 挤 在 一 块 ， 默 默 等 得 着 。 


终于 ， 从 遥远 的 识 处 传 来 了 第 一 声 微 弱 的 妹 语 ， 声 音 接着 逐渐 升 
高 变 为 怒吼 与 史 哮 。 艾 水 听见 后 迅速 脱 下 她 的 薄 纱 外 衣 ， 抽 松 金 制 的 
双 头 蛇 腰 带 。 紧 接着 ， 她 轻 轻 揪 散 美丽 的 长 发 ， 让 它 如 纱 衣 般 焦 掩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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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头 戊 密 的 秀 发 和 一 根 金 色 腰带 ， 她 浑 喘 不 着 寸 缕 地 站 在 我 们 前 面 ， 
活脱 脱 如 同 站 在 亚当 面前 的 夏娃 ， 没 有 任何 语言 能 够 描绘 出 她 的 甜美 
圣 清 。 雷 霆 之 火 越 来 越 近 了 ， 在 其 即将 到 来 之 际 ， 她 突然 从 马 发 中 伸 
出 象 直 色 的 臂膀 搂 住 了 利 奥 的 脖子 。 


"HE, JEHyIEÉ! "她 轻 轻 低语 , “你 知道 我 有 多 么 爱 你 吗 ? ”她 亲 
吻 了 他 的 前 额 ， 随 后 毅然 决然 地 站 在 了 生命 之 火 流 经 的 小 道 。 


我 被 她 的 话语 和 亲吻 额头 的 动作 深 深 打 动 了 。 它 如 同 母 杀 的 吻 ， 
传递 了 深情 的 祝福 。 


呼啸 声 翻滚 而 至 ， 驶 像 是 大 风 压 境 ， 将 树林 如 同 草 价 连 根 拔 起 ， 
再 弃置 山谷 之 下 。 声 音 越 来 越 近 ， 火 光 如 同 算 天 一 般 罕 透 在 这 瑰 色 的 
空中 ， 它 代表 着 循环 旋转 的 火 柱 即 将 到 来 。 现 在 ， 火 柱 的 边 绿 出 现 
了 ， 艾 水 转 而 面 对 它 ， 张 开 双 臂 迎接 它 的 到 来 。 它 极为 缓慢 地 过 来 
了 ， 用 火焰 包 吉 了 她 的 号 体 。 我 看 着 火焰 燃烧 她 的 全 身 ， 而 她 将 这 火 


丁 用 双手 取水 一 样 的 姿势 泼 加 了 她 的 额头 。 我 甚至 看 见 她 张 开 嘴 将 火 
焰 吸 入 肺 及 ， 这 幅 景 象 实在 是 可 怕 而 又 令 人 震惊 啊 | 

她 集注 不 动 了 ， 展 开 双 辟 静 静 站 着 ， 脸 上 浮现 出 对 涪 的 笑容 ， 移 
AKPK ° 


这 神秘 之 火 在 她 的 马 发 间 窜 动 娘 戏 ， 交 缠 弓 转 ， 谍 像 无 数 条 金色 
发 种 在 发 丝 间 交织 。 火 焰 窜 动 到 了 她 发 丝 垩 至 的 象牙 色 的 胸 前 、 肩 膀 
上 ， 逐 渐 葛 延 至 纤长 的 贷 部 和 精致 的 面容 上 。 熊 熊 烈焰 似乎 要 在 那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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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 在 火焰 中 的 艾 莎 是 如 此 绝 美 ! RKE EREE BE 53 ULIS 
美 。 她 沐浴 在 大 火 中 ， 朝 着 我 们 目 帮 地 微笑 。 直 至 如 今 ， 我 想起 她 的 
美 态 也 会 尾 然 心动 。 只 要 再 能 这 样 看 她 一 眼 ， 即 便 是 寿命 减 半 我 也 心 
甘 情愿 。 


但 突然 一 一 比 我 所 描述 的 更 快 一 一 她 的 面孔 又 然 发 生 了 剧变 ， 这 
简直 无 法 解释 ， 却 切实 发 生 了 。 她 脸 上 的 笑 意 消失 了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痛苦 艰 涩 的 表情 。 她 圆润 的 脸庞 顿时 萎缩 裙 外 ， 就 像 是 满 脸 都 充斥 着 
焦虑 感 。 那 双 明 眸 也 失去 了 它 的 光华 ， 连 她 完美 的 映 姿 都 变 了 样 ! 


我 揉 揉 眼睛 ， 以 为 目 己 是 出 现 了 什么 幻觉 或 者 是 由 于 强 光 所 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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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 着 内 陆 按 原 路 慢 慢 离 去 ， 只 剩 下 艾 沙 留 在 原 地 。 


火势 一 离开 ， 她 便 跌 跌 拉 接地 寺 利 奥 走 来 一 一 我 看 她 似乎 是 双 脚 
无 力 一 一 伸 出 双 辟 接 住 他 的 肩膀 。 我 注意 到 她 的 手 辟 ， 可 古 这 手臂 原 
本 的 圆润 美丽 到 哪儿 去 了 呢 ? 它 变 得 瘦 赋 干 癖 。 还 有 她 的 脸 一 一 天 
V MERRI- RRRA! 利 奥 也 一 定 看 见 了 ， 他 禁不住 后 退 
了 一 两 步 。* 


“和 后 么 了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9 ”她 说 道 。 可 她 的 声音 怎么 会 变 得 这 般 
WRI? 它 兽 经 是 多 么 清脆 悦耳 啊 ! 


EAT. MAGIS ”她 不 可 置信 ,，“ 我 感觉 头晕 目眩 。 这 火 的 
性 质 没有 改变 呀 ! 难道 是 生命 的 法 则 变 了 吗 ? 告诉 我 ，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 我 的 眼睛 出 错 了 吗 ? 我 现在 眼前 一 片 模糊 。” 她 用 手 抚 上 目 己 的 
头 ， 触 措 目 己 的 发 丝 一 一 哦 ! 太 可 怕 了 ! 一 一 它们 全 落 到 地 上 了 ! 


“ 哦 ， 看 ! RE! ” 乔 布 吓 得 破 音 尖 叫 ， 他 的 眼珠 子 瞪 得 都 快 卸 出 
RT, ERR K, A! 看 ! REA! 她 秀成 一 小 团 了 ! 她 变 成 猴子 
T! ”他 跌倒 在 地 上 ， 哎 着 牙关 口 吐 白 沫 。 


这 是 真 的 一 一 即便 只 是 将 这 情 状 描写 下 来 ， 我 也 忍 不 住 打 哆 唆 
她 真 的 缩小 了 ， 那 曾 系 在 她 受 妙 腰 间 的 金 制 的 双 头 蛇 腰 市 现在 慢 
慢 请 下 她 的 屠 部 ， 落 到 地 面 。 她 越 变 越 小 了 ， 日 循 透 亮 的 皮肤 变 得 义 
墨 又 黄 ， 台 像 一 张 委 巴巴 的 羊皮 纸 。 她 换 了 措 目 己 的 头 ， 突 然 发 现 那 
纤纤 玉手 变 成 了 一 只 鸡 爪 ， 一 双手 变 得 萄 和 保存 不 佳 的 埃及 木乃伊 的 
手 一 样 了 ! 这 时 ， 她 才 突 然 意 识 到 目 己 映 上 的 剧变 ， 尖 叫 起 来 ! BTE 
地 上 打滚 着 尖 叫 ! 


她 变 得 越 来 越 小 ， 越 来 越 小 ， 直 到 变 成 只 有 猴子 那么 大 。 她 的 皮 
肤 长 出 无 数 袜 竹 ， 时 光 的 风霜 顿时 刻 在 那 张 臂 老 的 脸 上 。 我 从 未 看 过 
这 般 的 面容 ， 何 怕 也 没有 人 见 过 如 此 岁月 竟 可 以 这 般 无 情 地 在 一 个 人 
身上 印 刻 出 这 般 驴 人 的 模样 ! 她 现在 变 得 像 两 个 月 的 孩子 那么 大 ， 可 
头 还 是 原来 一 般 的 大 小 。 愿 所 有 人 都 会 为 目 己 禄 舌 不 要 变 成 这 副 模 样 
吧 ， 如 采 他 们 不 想 发 疯 的 话 ! 


她 倒 在 地 上 ， 一 动 也 不 动 。 她 ， 在 两 分 钟 前 还 是 我 们 最 可 爱 、 高 
贯 、 最 光彩 村 目的 绝世 佳人 。 但 现在 她 静 静 地 弦 在 我 们 眼前 ， 回 在 她 
掉 落 的 成 堆 马 发 卷 边 ， 成 了 一 个 猴子 大 小 的 那么 可 局 的 怪物 一 一 是 


的 ， 太 可 怕 了 。 但 更 可 怕 的 是 ， 一 思 及 此 ， 我 就 会 想到 这 两 者 竟然 是 
E= 


wER—-AT: 我 们 见证 着 这 一 磅 ， 心 里 谢 天 谢 地 ， 她 快 解脱 
了 。 如 果 她 未 死 之 时 还 有 知觉 ， 那 她 会 感受 到 什么 呢 ? 她 用 那 瘦 骨 岂 
刚 的 双手 支撑 起 自己， 盲人 一 般 到 处 张望 ， 像 乌龟 一 样 缓慢 地 左右 转 
头 。 可 她 并 不 能 看 见 ， 因 为 眼睛 结 上 了 一 层 角 质 膜 。 哦 ， 这 是 多 么 姜 
MIRR! 但 她 还 能 讲话 。 


“ 卡 利 克拉 提 斯 ， ”她 的 声音 沙 呈 颤 拌 厦 ,，“ 不 要 起 了 我 ， 卡 利克 拉 
提 斯 ! 可 怜 可 怜 我 吧 ! 我 会 重生 的 ， 我 会 再 度 变 得 美丽 的 ! REA 
是 真 的 ! 啊 ..……...” 她 倒 在 地 上 ， 不 动 了 。 她 就 倒 在 了 她 在 两 千年 多 前 杀 
死 卡 利克 拉 拓 斯 的 地 方 ， 最 后 一 命 吗 呼 。 


我 不 知道 我 们 置 殿 了 多 久 ， 信 计 有 好 久 了 吧 。 当 我 睁 开眼 ， 男 俩 
人 仍然 昏睡 在 地 上 。 玫 现 色 的 腕 光 如 同 贺 霞 般 绚 烂 ， 生 命 之 魂 的 车 轮 
己 延 厦 目 己 的 轨道 深 深 而 去 。 而 这 儿 弦 着 一 只 可 怕 的 猴子 ， 映 上 的 皮 
肤 束 像 狂 巴巴 的 黄色 斑 皮 纸 ， 她 曾 古 那么 的 光 艳 照 人 啊 ! 天 哪 ! 这 不 
古 一 个 最 梦 ， 而 是 一 个 空前 可 怕 的 事实 ! 


是 什么 造成 了 这 个 惊人 的 变化 ? 难道 是 这 生命 之 火 的 性 质 改变 了 
吗 ? 或 者 说 ， 它 那 火焰 时 而 是 死亡 的 魔爪 ， 时 而 又 是 生命 之 灵 ? 又 或 
者 ， 只 要 接受 过 那 奇 妙 魔 力 的 人 就 不 能 再 接受 一 次 ? 所 以 只 要 是 重复 
跳 进 生命 之 火 中 ， 不 论 期 间 间 隔 的 时 间 有 和 多久 ， 第 二 次 的 魔力 就 会 使 
得 之 前 获得 的 永生 之 力 完全 抵消 ， 恢 复 到 未 经 魔力 之 前 ? 大 概 只 有 这 
样 才能 解释 发 生 在 艾 莎 喘 上 的 这 个 可 怕 剧 变 了 吧 ， 她 像 是 瞬间 老 了 两 
千岁 。 我 对 不 怀疑 ， 要 是 艾 莎 能 一 直 活 下 去 的 话 ， 这 具 弦 在 我 面前 的 
尸体 是 她 活 了 二 十 二 个 世纪 后 死去 的 模样 。 


但 谁 又 能 解释 这 到 底 是 怎么 发 生 的 呢 ? 这 已 经 是 既成 事实 了 J。 自 
从 这 个 可 怕 的 时 刻 发 生 之 后 ， 我 常 币 觉得 不 难 想象 上 帝 之 手 牵 动 万 


物 。 艾 水 居住 在 那 座 坟墓 里 面 整 整 等 她 的 爱人 等 了 一 代 又 一 代 ， 但 她 
没有 去 改变 大 千 世 界 分 副 。 她 深 深 议 酬 在 爱情 之 中 ， 否 则 以 她 不 朽 的 
青春 ， 绝 世 的 容颜 ， 还 有 超群 的 智 营 ， 足 以 让 整个 人 类 社会 发 生 翻天 
复 地 的 变化 ， 甚 至 可 能 改变 整个 人 类 的 命运 。 可 十 呀 ， 她 与 永恒 的 法 
则 相对 抗 ， 她 再 怎么 历 害 ， 最 终 却 一 无 所 获 一 一 只 不 过 是 市 给 目 己 满 
满 的 羞耻 感 和 丑恶 的 嘲笑 ! 


我 虚弱 地 册 着 ， 不 售 地 想 这 些 恐 怖 的 事情 。 几 分 钟 后 ， 我 恢复 了 
体力 ， 当 然 在 这 充满 生机 的 环境 下 这 是 很 容易 。 然 后 ， 我 想起 了 男 两 
个 同伴 ， 插 扎 着 站 起 来 后 ， 想 看 看 能 不 能 拉 起 他 们 。 但 我 首先 扒 起 了 
艾 水 的 袍 和 子 和 曾 用 来 让 兰 她 惊人 美貌 的 面纱 。 然 后 ， 我 别 过 头 ， 不 敢 
再 看 那 具 可 怕 的 尸体 。 她 从 前 可 是 拥有 了 所 有 人 类 美 狐 和 活力 的 尤物 
啊 ! 我 急匆匆 给 她 盖 上 衣 袍 和 面纱 ， 唯 您 利 奥 清醒 过 来 再 度 看 到 她 。 


接着 ， 我 迈 过 地 上 那 堆 香气 宜人 的 秀 发 ， 在 乔 布 号 边 停 了 下 来 。 
乔 布 趴 倒 在 地 ， 我 把 他 翻转 过 来 时 ， 他 的 手 无 力 地 牌 下 ， 这 让 我 直 直 
打 了 个 冷 颜 。 我 死 死 盯 着 他 ， 任 谁 部 能 一 眼 束 看 出 我 们 忠诚 的 老 仆 人 
IET! 他 已 然 被 所 见 所 赔 吓 得 神经 奔 浇 。 他 的 面容 如 此 独 凶 是 因为 他 
死 于 惊 骇 之 中 啊 ! 我 见 到 他 的 脸 束 知道 ， 他 完全 天 是 被 吓 死 的 ， 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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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吧 一 一 我 们 在 当时 竟然 无 所 动容 。 那 老 伙 计 的 死 对 我 们 而 言 像 是 再 
目 然 不 过 。 当 利 奥 醒 过 来 的 时 候 一 一 他 啤 吟 了 一 声 ， 而 后 浑身 颤抖 了 
十 分 钟 。 昕 我 说 乔 布 死 了 之 后 ， 他 仅仅 只 是 轻 叹 一 声 。 唤 ， 但 这 不 是 
他 发 目 肺 腑 的 敷衍 。 他 和 乔 布 深 交 已 久 ， 如 今 谈 起 他 ， 利 奥 也 总 是 满 
怀 遗 憾 和 斐 伤 。 在 当时 ， 是 因为 他 已 经 无 力 再 承受 这 份 忧伤 了 。 束 像 
古 一 把 坚 寻 只 能 发 出 一 个 特定 的 首 ， 无 论 你 弹 得 多 重 。 


我 当时 对 利 奥 还 安 好 一 事 们 和 感 安慰 ， 他 刚刚 只 是 错过 去 了 。 最 
后 ， 我 把 他 扶 起 来 了 。 就 在 这 时 ， 我 发 现 了 男 一 件 可 怕 的 事情 。 当 我 


们 进入 这 可 怕 之 地 时 ， 利 奥 的 卷发 仍然 是 金黄 的 ， 但 现在 却 变 为 灰白 
色 。 等 我 们 到 外 面 时 ， 就 全 部 变 为 雪白 了 ! 而 且 ， 他 看 上 去 像 老 了 二 
十 岁 ! 


“我 该 怎么 办 ， 老 伙计 ? ”他 嘲 哑 绝望 地 说 道 。 他 的 意识 逐渐 清醒 
过 来 了 ， 过 去 的 回忆 也 涌现 出 来 。 


“ 试 着 走出 去 ，” 我 回答 道 ,“ 我 指 的 是 ， 除 非 你 还 想 再 进去 的 
话 。” 我 指 了 指 那 刚刚 深 深 而 去 的 火焰 。 


“如 有 果 那 火 能 烧 死 我 的 话 ， 我 束 进 去 ，” 他 至 笑 着 说 道 ,“ 束 因为 我 
那 该 死 的 犹 驳 不 决 才 害 了 她 ! 如 采 我 不 犹豫 ， 她 惑 不 会 为 我 以 身 犯 险 
了 。 说 不 准 ， 那 火 在 我 号 上 能 起 相反 的 作用 呢 ! 它 也 许 会 让 我 永生 。 
老 伙计 啊 ， 我 不 像 她 那么 有 了 耐心 地 等 我 一 样 去 为 她 等 上 两 千年 啊 。 我 
宁 层 当时 束 去 赴 死 一 一 我 该 高 兴 那 不 会 很 人 了 一 -一 我 会 去 尽 界 找 她 。 
你 愿意 试 试 那 火 的 话 ， 你 去 吧 。” 


我 播 插头 ， 我 的 内 心 已 变 成 一 漂 死 水 。 我 对 长 生 不 死 的 厌恶 之 情 
比 之 前 更 甚 。 更 何况 ， 我 们 没 人 知道 那 火 究竟 有 什么 效果 。 在 她 身上 
的 结局 束 位 直 是 一 个 可 怕 的 灾难 ， 在 我 们 映 上 会 有 的 效果 束 更 钙 不 得 
而 知 了 。 


“好 的 ， 我 的 孩子 ，" 我 说 道 , “我们 不 能 坐 以 竺 绝 ， 落 得 和 他 俩 一 
样 的 后 果 。? 我 指 着 白 袍 下 的 尸骨 和 乔 布 僵硬 的 尸体 。“ 我 们 最 好 马上 
离开 。 不 过 ， 我 猜 这 灯 都 烛 区 了。 ?我 提起 其 中 一 蔓 看 了 看 ， 林 然 如 
Jit, » 


“在 这 馈 子 里 应 该 还 有 些 油 ，” 利 奥 淡淡 说 道 ,“ 如 果 这 合子 没 寿 的 
话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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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深 火焰 又 沿 着 原 路 转 了 回来 ， 同 一 柱 火焰 来 回 往复 沿 着 一 个 圈 而 
行 ， 水 无 止境 。 


“我 们 再 看 看 吧 ，” 利 奥 说 道 ，“ 我 们 再 也 不 会 看 到 这 般 的 景象 
que 


这 就 古 坚 无 意义 的 好 否 所 致 ， 但 我 也 想 再 瞎 上 暴 。 于 是 我 们 等 看， 
那 雷 声 滚 滚 的 火焰 缓 缓 地 沿 着 轴 心 又 滚滚 而 去 。 记 得 我 当时 心里 还 在 
好 奇 它 这 样 在 地 球 内 部 循环 了 有 几 万 年 了 呢 ， 那 它 还 能 再 持续 多 信 
呢 ? 我 想 ， 还 有 谁 能 在 在 世 时 看 见 这 幅 景 象 ， 听 见 这 振 合 发 职 却 义 令 
人 着 迷 的 声音 呢 ? 没有 人 了 。 我 相信 我 们 是 这 地 球 上 最 后 看 见 这 幅 超 
目 然 景象 的 人 。 火 焰 很 快 消 失 了 ， 我 们 也 起 身 了 。 


但 是 ， 我 们 临 走 前 还 去 各 目 握 了 握 乔 布 一 只 冰冷 的 手 。 这 个 更 礼 
太 简 了 项， 但 这 征 我 们 对 这 忠诚 的 朋友 唯一 表达 碍 区 的 方式 了 。 我 们 没 
有 揭 开 日 袍 。 我 们 也 不 层 再 见 到 这 可 怕 的 景 乏 了 。 样 够 变 得 丑陋 不 卉 
的 艾 钞 心中 所 要 承受 的 天 痛 目 是 不 言 而 喻 ， 经 历 这样 的 剧变 比 起 普通 
的 生老病死 更 为 糟 薰 。 但 是 ， 我 们 仍 从 那 一 扒 秀 发 中 捡 了 一 束 ， 至 今 
仍然 保留 着 ， 仅 以 此 作为 对 她 盛 极 一 时 的 美丽 容颜 的 袁 悼 留念 。 利 奥 
将 这 一 束 仍 市 着 香气 的 头发 放 在 展 前 。 


“她 叫 我 不 要 环 记 她 ，” 他 噶 呈 地 说 , “还 发 署 我 们 会 再 相 见 的 。 天 
啊 ! 我 永远 不 会 坪 记 她 的 ! TEXUL. SACEBURGUPH SEXE AX, 
那 我 这 幸子 都 不 会 再 与 别 的 女人 交往 了 ! 无 论 我 在 哪儿 ， 我 都 会 像 她 
那 般 忠 诚 地 等 候 我 一 样 等 着 她 。” 


“好 吧 ，” 我 心 想 ，“ 或 许 她 回来 的 时 候 正如 我 们 以 前 见 她 时 那么 美 
丽 ， 又 或 者 就 像 现 在 这 样 呢 1 US 


好 了 ， 我 们 上 路 了 ， 留 下 了 两 具 尸 体 在 那 生命 之 兰 的 旁边 ， 陪 伴 
他 们 的 古 无 边 冷 袍 的 死亡 。 他 们 髓 在 那儿 看 上 去 古 多 么 孤独 啊 ! 看 着 
这 幅 景 象 ， 真 是 令 人 心中 五 味 杂 陈 ! 那 具 小 小 的 尸骨 是 活 了 两 千年 的 
尤物 啊 ， 她 可 是 全 天 下 最 陪 茵 、 最 美丽 和 骄傲 的 女人 一 一 我 不 能 把 她 
称 为 普通 女人 。 她 即便 行事 有 些 不 当 之 处 ， 但 是 天 哪 ! 人 的 内 心 是 如 
此 脆弱 ， 她 的 收 恶 并 没有 影响 她 的 魅力 半分 。 是 的 ， 我 只 能 说 没有 增 
加 她 的 魅力 而 已 。 像 是 被 施 了 魔法 ， 收 恶 对 艾 涉 来 说 无 损 分 襄 风 姿 ! 


还 有 那 可 怜 的 乔 布 ! 他 的 预感 成 了 真 ， 他 的 大 限 已 至 了 。 还 好 ， 
他 的 埋 骨 之 地 非 同 寻 第 一 一 没有 一 个 诡 福 元 人 有 他 这 样 的 机 会 ， 和 女 
王 殿 下 “她 ?” 同 穴 长 眠 。 


在 抛 下 他 们 之 前 ， 在 玫瑰 色 的 光 腕 下 ， 我 们 看 了 他 们 的 “到 六 ”最 
后 一 有 眼 。 然 后 ， 我 们 换 揣 着 沉重 的 心情 ， 步 履 艰 难 地 离开 了 。 我 们 已 
然 心 力 交 竣 ， 也 不 愿 再 去 获得 那 永生 的 权利 了 。 因 为 使 得 生命 有 价值 
的 所 有 事物 已 然 离 我 们 远 去 ， 而 且 我 们 知道 延长 我 们 的 生命 也 便 是 延 
长 了 我 们 的 痛楚 。 殊 我 们 的 感觉 而 言 一 一 是 的 ， 我 们 都 是 这 样 的 感觉 
只 要 我 们 还 活着 ， 还 记得 事 ， 束 水 远 不 会 坪 了 她 。 我 们 都 深 深 爱 
着 她 ， 无 论 是 过 去 还 古 未 来， 她 永远 活 在 我 们 心中 ， 没 有 其 他 一 个 女 
人 能 将 她 那 光辉 的 形象 取而代之 ， 我 们 也 不 会 再 对 其 他 女子 有 兴趣 。 
还 有 ， 我 想起 她 心 便 会 如 针 扎 般 疼 痛 ， 尽 管 我 永远 没有 这 样 想 她 的 权 
利 。 她 曾 告诉 我 ， 我 对 她 而 言 电 无 意义 ， 也 永远 不 可 能 有 所 改变 。 除 
非 是 有 一 天 ， 世 事变 迁 ， 两 个 男子 同时 爱 上 了 一 个 文人 ， 他 们 三 者 都 
能 得 到 符 福 。 这 古 我 悲 仿 之 心 的 唯一 感 夭 了 ， 但 却 是 这 么 虚无 绿 缉 。 
除 此 以 外 ， 我 也 并 无 他 求 了 。 我 已 经 付出 了 沉重 的 代价 ， 但 这 是 我 活 
下 去 的 动力 ， 也 是 我 唯一 的 回报 。 对 利 奥 而 言 ， 却 是 不 同 。 我 常常 嫉 
妒 他 的 幸运 ， 因 为 如 奉 她 所 言 为 真 ， 奉 她 的 智 玉 永远 不 会 令 她 失望 ， 
(再 考虑 到 先前 的 事例 ， 这 和 希望 池 范 ) 他 还 可 以 有 所 期 待 。 可 我 却 什 
么 都 没有 。 这 了 是 人 心 的 蕊 唐 和 软弱 吧 ， 硕 望 聪 明 人 能 从 中 学 到 点 教 
训 吧 ! 可 我 仍然 不 知 悔改 ， 心 甘 情愿 地 束 这 样 一 直 深 受 着 她 。 我 的 回 


报 仅仅 是 她 的 餐 盘 里 留 下 的 残 盗 ， 只 有 一 些 日 常 话语 的 回忆 ， 但 我 也 
甘 之 如 馈 。 我 希望 在 那 从 未 梦想 过 的 未 来 中 ， 她 能 给 我 一 个 甜美 的 微 
笑 。 或 是 我 们 还 能 认 出 人 彼 此， 淡淡 的 友 座 依旧 存在 着 。 抑 或 是 她 的 内 
心 还 怀揣 着 对 我 和 利 奥 的 付出 的 感谢 。 


如 有 果 那 还 不 足以 成 为 真爱 的 话 ， 我 不 知道 什么 才 是 真爱 了 。 我 只 
想 说 ， 没 有 什么 比 一 个 中 年 男子 错爱 上 一 个 人 ， 还 深 陷 其 中 无 法 目 拔 
更 为 悲惨 的 了 。 


1. 这 是 一 个 多 么 可 怕 的 想法 啊 。 再 提 一 句 ， 几 乎 我 们 对 所 有 没有 血缘 关系 的 女人 的 深 
爱 首 先 都 是 在 一 定 程度 上 基于 她 们 的 外 表 的 。 如 果 我 们 失而复得 ， 却 发 现 她 们 的 样 狐 已 
丑陋 不 堪 了 ， 尽 管 其 他 没 变 ， 但 我 们 还 会 爱 她 们 吗 ? 路 霍 勒 斯 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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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顺利 地 穿 过 了 几 个 山洞 ， 但 当 行 至 锥 形 岩 石 坡 前 ， 便 遇 上 了 
两 个 难题 。 第 一 个 是 斜坡 难以 擎 登 ， 第 二 个 是 路 线 复 杂 。 实 际 上 ， 要 
不 是 我 恰巧 记 住 了 这 些 怪 石 的 形状 ， 我 确信 我 们 永远 走 不 出 去 ， 只 能 
在 这 些 可 怕 的 火山 内 无 奈 打 转 (我 猜测 这 儿 以 前 应 该 是 火山 这 类 的 地 
方 ) 直至 筋疲力尽 绝望 而 死 。 虽然 我 记 下 了 ， 但 我 们 还 是 走 错 了 好 几 
次 ， 一 度 要 卸 落 入 巨大 的 石 颖 中 去 。 在 昏暗 和 和 死 宁 党 尝 下 ， 我 们 中 路 
前 进 ， 内 心 满 是 奶 惧 。 通 过 微弱 的 灯光 ， 我 摸 着 一 块 又 一 块 石 涉 ， 却 
只 能 依稀 辨别 它们 的 形状 。 我 们 静默 无 声 ， 心 情 非 常 沉重 ， 跌 跌 撞 撞 
地 走 着 ， 时 不 时 控 倒 在 地 ， 控 得 喘 上 满 古 擦 伤 ， 却 仍旧 咬牙 坚持 。 事 
实 上 ， 我 们 的 知觉 全 然 脐 木 ， 对 于 号 上 受 的 伤 已 不 再 在 意 。 只 是 靠 痢 
一 种 生存 的 本 能 ， 继 续 择 扎 着 求生 。 我 们 浑 浑 如 于 地 走 了 大 约 三 、 四 
个 小 时 ， 这 只 十 大 致 估计 一 一 因为 我 们 的 表 坏 了 ， 所 以 并 不 能 准确 说 
出 具体 时 间 。 在 后 面 的 两 小 时 中 ， 我 们 完全 没有 了 方 同 。 我 开始 害怕 
我 们 钙 否 误 入 了 椎 体 其 他 的 分 义 道 路 。 突 然 ， 我 认 出 了 我 们 下 山路 上 
途经 的 一 块 巨 石 一 一 这 当然 纯粹 是 巧合 。 实 际 上 ， 我 们 已 经 错过 它 同 
左边 小 道 抛 去 了 。 只 是 一 激 灵 ， 我 义 重 新 折 回 ， 打 量 了 它 一 盔 。 我 们 
竟 因 此 机 绿 得 救 。 

之 后 ， 我 们 不 费 周折 便 欧 上 了 石 阶 。 由 此 进入 了 一 间 小 天宇 ， 这 
里 是 安 花 努 特 的 地 方 ， 也 是 这 个 感 昧 之 人 曾 生 活 的 地 方 。 


但 是 一 个 新 的 难题 又 摆 放 在 我 们 眼前 。 还 记得 吗 ? 由 于 乔 布 的 满 
心 恕 慑 ， 我 们 来 时 以 在 长 坡 和 时 动 不 停 的 岩石 间 的 长 板 已 然 验 入 万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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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没有 了 长 板 ， 我 们 要 如 何 过 去 ? 


只 有 一 种 选择 一 一 我 们 必须 试 着 跳 过 去 ， 否 则 只 能 坐 以 竺 党 。 它 
本 喘 的 距离 并 不 是 太 宽 ， 大 约 在 十 一 到 十 二 英 扩 之 间 。 利 奥 在 大 学 
时 ， 我 曾 见 到 他 跳出 二 十 英尺 那么 远 。 但 现实 的 情况 却 不 容 乐观 .两 
人 都 疫 每 不 堪 ， 其 中 一 人 还 是 年 已 不 惑 。 所 站 的 巨石 播 播 叶 哆 ， 目 的 
地 处 的 石 尖 也 揪 摊 不 定 ， 中 间 还 阳 着 一 道 狂 风 呼 啸 的 山崖 ! 情况 简直 
MET! 当 我 回 利 奥 指出 这 些 的 时 候 ， 他 却 满不在乎 回答 : 我 们 要 人 么 
在 这 里 等 死 ， 有 要么 吏 壮 起 胆 来 冒 一 次 险 。 当 然 ， 没 人 能 否认 他 说 的 。 
但 现在 唯一 肯定 的 是 ， 我 们 不 能 措 黑 跳 过 去 ， 只 有 等 阳光 再 度 穿 透 颖 
险 、 照 亮 这 片 峡谷 。 我 们 无 从 知晓 现在 离 日 落 还 有 多 人 久 。 我 们 只 知 
道 ， 当 阳光 照射 进来 ， 最 多 也 不 过 持续 两 分 多 钟 ， 所 以 我 们 必须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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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临 。 我 们 要 加 紧 了 步伐 ， 其 中 也 是 因为 已 快 灯 尽 油 档 一 一 一 僵 已 经 
全 然 烛 灰 ， 另 一 藩 也 是 火 十 窜 动 ， 油 快 获 干 了 。 借 着 这 微弱 的 灯光 ， 
我 们 加 快速 度 爬 到 石室 外 头 ， 随 后 车 上 巨石 的 边缘 。 


RAMEE, ATWUXT ° 


Té EXUESUBISAE UE TBISLBUAS S] ^ Ær ERRANEN, R 
RAENT LIB XU RE XSL, 3XAl RE EGEXXSESURARSE E, CRE 
FEIR P o WAWARA ENAT ISE, RRE 
EERI, o RAIDIR A DEBIL, ERE e a a PREE T — AeA 
XN, MEEA RR E RRES AR, AE A 
此 可 怕 令 我 不 堪 回 首 。 尤 其 是 对 面 的 山坡 那 低 低 的 沉吟 ， 和 着 那 风 的 
长 哺 ， 殊 像 蝶 呈 咽 晰 的 竖琴 首 。 这 些 声 音 在 蔓 岩 中 彼此 回荡 ， 长 久 不 
轧 。 驶 算 普 通 人 的 喷 梦 再 怎么 可 介 ， 束 算 吹 喊 者 的 诺言 再 怎么 离奇 ， 
EDR TIAR, EXC BCHGABJSORRBCE T! 我 们 如 同 离 
开 失 事 船只 后 紧 紧 攀 住 救生 艇 一 样 ， 寸 步 不 离 这 漆黑 一 片 的 未 知之 
地 。 幸 好 ， 温 度 并 没有 很 低 而 且 风 也 很 温暖 ， 我 们 该 庆幸 、 该 知足 


了 。 我 们 紧 抓 住 号 下 的 知 石 ， 倾 听 着 耳 边 的 风暴 。 而 殉 在 此 时 ， 一 件 
奇怪 的 事情 突 如 而 至 ， 尽 管 这 无 括 是 一 个 巧 含 ， 但 却 重 重 压 上 了 我 们 
的 神经 。 还 记得 吗 ? 当 艾 莎 在 我 们 之 前 经 过 这 长 坡 时 ， 大 风 卷 走 了 她 
的 斗篷 ， 落 入 无 尽 深 洲 之 中 。 好 吧 ， 我 真 不 想 提 起 这 事 。 但 这 真 的 很 
诡异 。 当 我 们 腾 在 这 岩石 上 时 ， 避 ® 是 这 件 斗 篷 又 从 那 无 尽 深渊 之 中 器 
了 出 来 ， 束 像 死 者 的 记忆 一 般 ， 蒜 到 了 利 奥 身上 一 一 它 几 乎 将 他 从 头 
到 脚 全 都 囊 住 了 。 一 开始 ， 我 们 看 不 清 它 到 撒 是 什么 ， 但 后 来 触摸 到 
它 的 质感 ， 才 认 出 这 是 艾 莎 的 斗篷 。 看 见 旧 物 ， 可 怜 的 利 奥 第 一 次 挥 
制 不 住 情绪 伏 在 石 尖 稼 边 活 了 起 来 。 无 疑 ， 这 件 斗 篷 是 在 风 吹 至 时 被 
蕊 崖 上 的 尖 角 勾 住 了 ， 唉 ， 这 真是 一 件 奇 异 而 义 触动 人 的 怪事 。 


不 久 后 ， 没 有 任何 先兆 ， 阳 光 突 然 间 像 一 柄 红色 七 站 辟 开 了 这 重 
重 夜 色 一 一 照 带 了 我 们 暂时 待 着 的 这 块 摇 摇 欲 验 的 石 涉 ， 也 照 亮 了 对 
面 的 长 坡 。 


“就 是 现在 ! ” 利 奥 说 道 , “我们 千 万 不 能 错过 这 个 机 会 !” 

我 们 站 了 起 来 ， 看 着 这 脚 边 云雾 练 绕 ， 血 红 之 光 直 射 岩 底 ， 又 看 
见 自己 和 那 头 巨石 的 距离 ， 身 下 的 这 块 石头 还 在 摇晃 ， 已 然 绝 望 地 准 
备 赴 死 。 尽 管 已 经 生存 无 望 ， 内 心 却 还 是 害怕 - 

“ 谁 第 一 个 过 去 ? “我 问 道 。 

“你 吧 ， 老 伙计 ! “ 利 奥 回 道 ，" 我 会 在 这 一 端 帮 你 稳 住 石头 。 你 有 
跑 时 要 尽 可 能 快 些 ， 然 后 再 猛 地 一 跳 。 愿 上 帝 保佑 我 们 ! ” 


我 点 头 同 意 了 “。 接 着 ， 我 做 了 一 件 只 在 利 奥 小 时 候 对 他 做 过 的 
事 。 我 转 过 身 接 住 他 ， 杀 吻 他 的 额头 。 这 昕 上 去 非常 突 元 ， 但 这 确实 
是 与 一 个 我 最 疼爱 的 男人 诀别 的 时 候 了 。 我 对 利 奥 的 爱 胜 过 了 骨肉 之 


情 。 


“再 见 了 ， 我 的 孩子 ，" 我 说 道 , “我 希望 我 们 能 再 度 重 逢 ,无 论 十 
ERE o” 


我 确实 以 为 ， 我 连 两 分 钟 都 活 不 过 了 。 


之 后 ， 我 退 到 岩石 边缘 ， 等 行 着 一 股 来 目 我 育 后 的 刚 风 让 我 乘 风 
而 去 。 我 接着 向 巨石 冲 去 ， 跑 了 三 十 三 、 四 英尺 ， 猛 地 朝 对 面 那 令 人 
目眩 的 高 度 一 跃 。 天 哪 ! 当 我 从 岩石 这 点 飞跃 而 去 的 时 候 ， 突 如 其 来 
的 恕 慨 袭 上 我 的 心 夭 。 我 这 才 和 意识 到 我 跌 得 太 近 了 1! 我 的 腿 完 全 够 不 
到 上 边 ， 只 能 菏 在 半空 。 只 有 我 的 手 和 身体 勺 在 上 面 。 我 情急 之 下 叫 
出 声 来 ， 够 到 了 一 块 石 头 ， 但 一 只 手 还 是 滑 了 下 来 ， 整 个 人 几乎 要 同 
右 甩 出 去 了 ! 我 紧 紧 扣 住 抓 着 石 块 的 手 ， 身 子 已 经 整个 翻 了 过 来 。 在 
火辣辣 的 阳光 下 ， 我 盏 力 挥 舞 着 消 下 的 左手 ， 最 终 总 算 成 功 抓 住 了 一 
块 石头 的 尖端 ， 然 后 束 那 么 最 在 那儿 ， 脚 下 是 万 丈 深 沙 。 我 的 双手 抓 
住 尖 坡 的 两 端 ， 它 的 尖 角 正 架 在 我 的 关上 。 因 此 即便 我 有 力气 也 不 能 
将 目 己 拉 上 去 。 我 尽 最 大 努力 也 只 能 让 目 己 坚持 住 一 分 钟 ， 然 后 对 入 
无 尽 巧 崖 。 如 果 还 有 人 能 够 想象 出 更 加 可 怕 的 场面 ， 让 他 讲 出 来 ! 我 
只 知道 即便 只 有 半分 钟 ， 我 也 快 受 不 了 这 个 折磨 了 。 


我 听见 利 奥 大 叫 一 声 ， 随 即便 见 到 他 像 一 只 羚羊 一 般 从 半 罕 中 矫 
健 地 跃 了 过 来 。 在 极度 八 慨 下 ， 这 简直 束 是 完美 一 跃 ! 他 稳 稳 落 在 大 
石上 ， 束 像 脚下 没有 深 调 一 样 ， 随 后 同 前 一 扑 ， 以 防 驮 入 基 歧 。 我 感 
到 我 关上 的 石 块 由 于 他 的 举动 微微 震颤 ， 残 在 他 猛 扑 过 来 时 ， 那 摇 蚁 
的 巨石 被 他 强压 住 了 。 他 跳 开 后 又 站 了 起 来 。 目 十 以 来 第 一 次 ， 这 块 
巨石 失去 了 平衡 一 声 巨 啊 落 入 了 那 岩石 石室 内 ， 也 就 是 哲人 努 符 长久 
大 住 的 地 方 。 这 快 几 百 吨 的 巨石 无 疑 封 住 了 通 往 生命 之 源 的 道路 。 


这 一 切 都 发 生 在 一 瞬间 。 但 是 奇怪 得 很 ， 尽 管 我 号 处 险 境 却 仍然 
注意 到 了 这 一 点 。 我 还 冒 出 了 一 个 没 人 能 再 到 那 可 怕 的 地 方 的 念头 ! 


下 一 刻 ， 我 感到 利 奥 抓 位 了 我 的 右手 腕 。 他 中 在 石头 上 ， 刚 好 能 
够 到 我 。 


“你 必须 松 开 手 ，” 他 冷静 地 说 道 ，“ 然 后 ， 我 才能 将 你 拉 上 来 。 否 
则 我 们 两 人 或 都 得 掉 下 山崖! 准备 好 了 吗 ? ” 


我 回答 后 ， 先 松 开 了 左手 ， 再 松 开 右手 。 由 此 ， 我 的 号 体 终于 离 
开 了 这 块 石 凑 ， 利 奥 双 手 文 撑 着 我 全 部 的 体重 。 这 绝对 是 惊险 一 刻 ! 
他 十 一 个 孔 武 有 力 的 男人 ， 我 知道 ， 但 是 仅仅 在 这 么 狭小 的 空间 内 ， 
他 是 否 真 的 能 把 我 从 坡 尖 下 提起 来 呢 ? 


我 来 回 晃 沪 了 好 几 秒 ， 他 用 尽 全 力 将 我 往 上 拉 ， 我 几乎 都 听见 了 
他 肌肉 在 我 尖 上 作 啊 的 声音 ! 他 把 我 像 一 个 孩子 一 样 担 了 起 来 ， 直 到 
我 的 左 臂 环 住 了 岩石 ， 胸 腾 紧 贴 着 石头 。 剩 下 的 事情 瓯 轻松 了 ， 又 过 
了 两 三 秒 ， 我 束 到 了 上 头 。 我 们 肩 靠 户 英 在 一 块 ， 像 一 片 叶子 一 样 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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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静默 无 言 地 册 了 半 个 多 小 时 ， 接 着 才 开始 在 这 一 片 黑 暗中 洛 
着 长 坡 候 了 起 来 。 当 我 们 扑 到 石壁 前 一 一 尖 嘴 便 是 从 这 延伸 而 出 ， 像 
墙 上 钉 的 石 钉 一 一 光线 稍微 变 强 了 一 些 ， 但 是 头顶 仍旧 一 片 黑 上 暗 。 随 
着 风力 减 小 ， 我 们 加 快 了 速度 ， 最 终 抵达 了 起 初 进来 的 洞口 (或 者 说 
是 隧 道口 ) 。 但 我 们 又 迎 来 了 一 个 新 的 问题 ， 灯 油 已 经 用 尽 ， 提 灯 已 
然 芥 入 悬崖 粉 喘 碎 骨 ， 而 且 我 们 也 没有 一 滴水 可 以 解 光 ， 上 一 次 在 努 
特 墓 宝 里 便 把 水 喝 完 了 。 那 么 我 们 该 怎么 办 才能 走出 这 瓦砾 满 地 的 隧 
道 呢 ? 


显然 ， 我 们 唯一 能 做 的 吏 是 相信 和 直觉 ， 在 这 黑暗 中 摸索 出 去 。 我 
们 一 步 不 停 地 回 前 走 着 ， 唯 娩 我 们 耗 尽 目 己 的 体力 ， 倒 在 那儿 过 荔 而 
死 。 


HE! 这 最 后 一 条 隧道 多 么 可 怕 ! 那里 布 满 了 石 块 ， 我 们 跌倒 然后 
扑 起 来 直至 过 体 钱 伤 ， 鲜 血 直 涌 。 唯 一 能 依靠 的 指引 便 是 这 墙 我 们 措 
索 着 的 石壁 。 我 们 在 法 暗中 盈 无 头绪 ， 数 次 以 为 转 错 了 方 同 ， 进 了 和 看 
路 。 一 个 小 时 又 一 个 小 时 ， 我 们 马不停蹄 地 走 着 ， 到 后 来 儿 乎 精 疲 力 
竟 ， 每 走 几 分 钟 就 要 集 下 来 休息 。 有 一 次 我 们 昏睡 了 过 去 ， 几 小 时 后 
桓 来 便 发 现 我 们 的 肢体 变 得 僵硬 ， 血 液 凝固 结 成 伤疤 ， 硬 孝 邦 地 贴 在 
皮肤 上 。 我 们 硬 拖 着 目 己 的 喘 觅 走 啊 走 ， 束 在 即将 陷入 绝望 之 际 ， 突 
然 看 见 了 一 丝光 人 芷 ， 发 现 我 们 已 然 置 喘 在 隧道 外 的 石 缝 何 外 中 ， 也 整 
AERE o MUST 它 就 是 出 口 。 


现在 是 清晨 一 一 这 甘美 的 空气 和 晴朗 的 天 空 告 诉 我 ， 我 们 曾 失 去 
再 度 看 见 这 些 美好 之 物 的 布 望 ! 我 还 清晰 地 记得 ， 我 们 十 在 日 落后 一 
小 时 进入 隧道 的 ， 这 几乎 用 了 我 们 整整 一 个 晚上 才 扑 出 这 个 可 怕 的 地 
25 


“再 加 把 劲 ， 利 奥 ，” 我 器 着 气 说 , “我 们 快 到 和 披 拉 里 所 在 的 山坡 
了 ， 如 采 他 还 没 离 开 的 话 。 快 来 ， 加 油 。” 利 奥 全 喘 软 在 地 上 ， 他 慢 慢 
站 起 来 。 我 们 互相 的 扶 着 ， 走 下 了 五 十 贡 矿 高 的 巧 赃 一 一 也 许 吧 ， 我 
并 未 十 分 注意 。 我 只 记得 我 俩 躺 在 一 块 滚 到 下 面 ， 而 后 又 一 次 手脚 并 
用 地 疝 她 嘱 只 和 披 拉 里 所 等 候 的 地 方 息 去 ， 我 们 已 经 累 得 无 法 用 脚 走路 
了 。 我们 还 没 仆 满 五 十 码 ， 便 有 一 个 侍从 突然 从 树林 里 钻 出 来 ， 出 现 
在 我 们 的 左 侧 。 我 猜 ， 他 正在 晨 间 散步 ， 误 把 我 们 认 作 是 什么 奇怪 的 
动物 了 吧 。 他 时 着 我 们 瞧 啊 看 啊 ， 又 区 ， 居 地 用 手 遮 住 眼 睛 ， 一 屁股 从 
到 地 上 。 接 着 他 全 力 跑 到 了 两 百 码 开外 的 地 方 。 如 采 看 到 我 们 这 幅 草 
容 ， 有 这 样 的 反应 也 不 奇怪 。 先 说 说 利 奥 ， 他 的 金黄 色 卷 发 已 经 全 部 
变 日 ， 衣 服 补 裤 不 堪 ， 面 色 惟 悼 ， 手 上 也 都 是 被 割 念 氛 念 的 伤痕 ， 鲜 
血 淋 注 ， 极 为 艰难 地 在 地 上 扑 行 ， 叫 看 者 于 心 不 妨 。 我 大 概 也 与 他 半 
帮 八 两 吧 。 两 天 后 在 水 中 见 到 目 己 的 样子 时 ， 我 几乎 也 认 不 出 目 己 
了 。 美 够 从 来 不 是 属于 我 的 优点 ， 但 现在 在 我 的 脸 上 除了 丑陋 以 外 ， 


还 有 一 种 粗野 的 神情 ， 那 副 样 子 简 直 能 把 人 从 议 睡 中 吓 醒 ! 当然 这 不 
征 最 令 人 称奇 的 ， 最 令 人 称奇 的 是 我 们 插 借 目 身 逃 了 出 来 ! 


在 松 了 一 口气 后 ， 我 看 见 老 彼 拉 里 匆匆 向 我 们 赶 过 来 ， 而 即便 在 
当时 那 副 情景 下 ， 他 严肃 面容 上 的 惊讶 之 色 也 让 我 丸 俊 不 茜 。 


“ 哦 ， 我 的 孩子 啊 ! ”他 喊 着 , “我 杀 爱 的 孩子 啊 ， 你 和 利 奥 真 的 回 
RTE? 天 哪 ， 他 怎么 了 ， 为 什么 一 夜 之 间 头 发 全 变 日 了 ? 你 们 到 哪 
儿 去 了 ? 那个 猪头 呢 ， 还 有 :不 可 违抗 的 她 ' 呢 ? ” 


“ 死 了 ， 都 死 了 ，” 我 回答 道 ,“ 不 要 再 同 了 ， 帮 帮 我 们 ， 给 我 们 点 
吃 的 哟 的 ， 我 们 快 死 在 你 们 面前 了 。 你 没 看 到 我 们 舌 谷 因为 缺 水 严重 
ALIUS? 我 们 没 法 再 说 话 了 ! ” 


“ 死 了 ! ”他 跨 着 气 说 , “不 可 能 ! 她 永远 不 会 死 的 一 一 她 死 了 ， 这 
怎么 可 能 ? ”然后 ， 他 的 表情 恢复 如 常 ， 我 猜想 这 是 因为 不 想 让 那些 匆 
匆 赶 来 的 侍从 发 现 有 什么 不 对 劲 。 他 吟 只 他 们 将 我 们 拾 向 营地 。 他 们 
遵 命 将 我 们 抬 走 。 


幸运 的 是 ， 我 们 到 达 时 ， 他 们 正 用 大 火 直 着 一 锅 肉 汐 。 由 于 我 们 
己 经 虚弱 到 不 能 目 己 吃 东西 了 ， 彼 拉 里 喂 我 们 哆 了 一 点 淘 ， 我 们 终于 
从 潜 死 的 边 绿 回来 了 。 接 看 ， 他 吟 只 侍 从 用 湿布 将 我 们 号 上 的 血迹 都 
清洗 干净 。 我 们 身 在 芬芳 柔软 的 草地 上 ， 因 为 身心 俱 疲 而 立刻 陷入 了 
沉睡 。 


第 二 十 八 章 
翻 过 高 山 


我 浑身 伪 硬 ， 一 个 模糊 的 概念 从 我 混沌 的 脑子 里 逐渐 浮 升 一 一 我 
觉得 目 己 如 同一 条 刚刚 被 提 打 过 的 毯子 。 


一 睁 开眼 ， 老 朋友 和 披 拉 里 肃穆 的 面容 便 映 入 我 的 眼帘 。 他 正 坐 在 
我 临时 的 床铺 边 ， 沉 思 着 抒 起 他 长 长 的 胡须 。 看 见 他 ， 我 就 想起 我 们 
所 经 历 的 一 切 事情 ， 再 看 到 躺 在 我 对 面 的 利 奥 ， 记 忆 变 得 更 加 清晰 。 
他 的 脸 被 搂 成 了 青 一 块 紫 一 块 ， 原 本 美丽 的 金色 卷发 变 成 了 白色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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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 GR? ”我 问 道 。 


“日 升 月 落 ， 你 已 经 睡 了 一 天 一 夜 了 ! 利 奥 也 是。 瞧 ， 他 还 睡 着 
Wt 


“ 睡 着 也 好 ，” 我 回答 道 ,“ 有 睡觉 能 暂 起 百 痛 的 回忆 。” 


“告诉 我 ，” 他 说 道 , “发 生 了 什么 事情 ? 女王 可 是 不 死 之 员 ， 她 是 
皇 么 离奇 身亡 的 ? 孩子 ， 你 再 想 想 ， 如 果 这 事 儿 是 真 的 ， 你 和 利 奥 就 
很 危险 了 一 一 那些 想 吃 你 们 的 人 可 是 随时 都 准备 把 你 们 扔 进 那 些 锅 里 
WAT o IFEN, WEE ERAT EREE R 
难道 不 清楚 那些 居住 在 山洞 里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对 你 们 的 仇恨 吗 ? 不 仅 因 
为 你 们 是 异乡 人 ， 更 十 因为 你 们 让 他 们 的 同胞 受 尽 了 ‘她 的 折磨 啊 ! 
如 果 他 们 知晓 女王 已 经 死 了 ， 那 个 不 可 违抗 的 她 "对 他 们 也 不 再 具有 


威慑 性 了 ， 那 么 他 们 必定 会 把 你 们 丢 进 锅 里 弄 死 的 。 让 我 听 听 你 们 发 
生 的 故事 吧 ， 我 可 怜 的 狸 狮 。” 


在 彼 拉 里 的 请 求 下 ， 我 便 告 诉 了 他 事情 大 致 的 来 龙 去 脉 。 我 没有 
把 所 有 的 事情 都 告诉 他 ， 因 为 这 没有 必要 ， 我 只 要 让 彼 拉 里 明 
日 “她 ” 挥 进 烈火 中 被 烧 死 束 已 然 足 够 了 。 当 然 ， 这 对 他 来 说 也 是 十 分 
费解 的 。 我 后 来 还 告诉 他 我 们 逃跑 路 上 的 各 种 困难 阻碍 。 他 听 了 之 后 
万 分 震惊 。 我 也 清晰 地 观察 到 他 对 于 艾 水 之 死 不 可 置信 的 样子 。 他 很 
确定 地 相信 ， 那 只 十 我 们 以 为 她 死 了 ， 实 际 上 她 只 是 失踪 了 一 会 ， 这 
征 她 的 一 贯 作 风 。 他 说 ， 曾 在 他 父亲 在 世 时 ， 她 束 失 踩 了 十 二 年 。 而 
且 ， 还 有 一 个 传阅 是 曾 在 几 百 年 前 ， 整 整 有 一 代 人 不 曾 见 到 她 ， 但 她 
突然 回归 ， 当 即 杀 死 了 敬 位 的 女人 。 对 此 我 无 话 可 说 ， 只 是 难过 地 播 
了 揪 头 。 唉 ， 我 知道 艾 莎 不 会 再 回来 了 ， 至 少 彼 拉 里 是 再 也 见 不 到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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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 打算 怎么 做 ， 我 的 狮 独 ? ” 彼 拉 里 后 来 问 道 。 


“不 知道 ，" 我 说 , “父亲 ， 我 也 不 知道 。 我 们 不 能 从 这 个 国度 里 逃 
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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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会 异常 艰难 ， 科 和 尔 堡 你 们 是 走 不 出 去 了 ， 因 为 会 被 他 们 发 现 
的 。 只 要 那些 野人 发 现 你 们 没有 “她 的 保护 ， 那 么 .……” 他 意味 深长 地 
笑 了 ， 抬 手 做 了 个 盖帽 的 动作 ,，“ 但 还 有 一 条 穿越 山崖 的 小 路 ， 我 以 前 
告诉 过 你 的 ， 殊 是 放牧 的 那 条 路 。 牧 场 的 对 面 是 一 再三 天 才能 走 完 的 
诏 泽 ， 后 面 古 什么 我 便 不 得 而 知 。 但 我 昕 闻 走 了 七 天 后 便 有 一 条 大 
河 ， 它 会 汇 入 沥水 之 中 。 帮 你 们 能 抵达 河岸 ， 那 么 也 许 束 能 逃走 7 了。 
可 ， 你 们 要 怎么 到 达 河 崖 呢 ? ” 


“ 彼 拉 里 ，” 我 说 道 ,“ 看 在 我 曾 救 过 你 一 命 的 份 上 ， 现 在 帮 帮 我 
E! 父亲 ， 救 救 我 和 我 的 朋友 利 奥 吧 ! 在 你 晚年 到 来 之 际 ， 想 起 目 己 
曾 一 定 程 度 上 与 魔 购 做 过 斗争 ， 一 定 会 深 感 欣 慰 的 。 说 不 定 ， 还 能 抵 
过 你 曾 犯 下 的 错 呢 ! 还 有 ， 如 果 你 对 她 失 踩 的 猜想 是 正确 的 ， 那 么 等 
她 回来 的 时 候 一 定 会 嘉奖 你 的 。” 


“我 的 孩子 啊 ! ”这 个 老人 感慨 , “不 要 认为 我 没有 感恩 之 心 。 我 确 
实 还 记得 当 那 些 走狗 眼皮 睁 看 着 我 快 淹 死 的 时 候 ， 只 有 你 救 了 我 。 一 
报 还 一 报 ， 我 一 定 会 对 你 界 力 相助 。 听 着 : 准备 好 一 切 ， 明 日 拂晓 之 
际 ， 会 有 一 顶 轿子 等 在 那儿 ， 载 着 你 们 翻 过 高 山 ， 罕 越 沼 泽 。 我 将 伪 
传 她 的 命令 这 么 做 ， 不 苯 守 吟 只 的 人 就 会 成 为 那些 野人 的 口中 之 餐 。 
到 时 候 你 们 罕 过 沼泽 后 ， 便 只 能 日 力 更 生 了 。 愿 你 有 好 运 一 路 相伴 ， 
能 够 活着 到 达 那 条 我 告诉 你 的 黑河 边 。 看 ， 利 奥 也 醒 了! XUL AXIS 
你 们 准备 的 食物 了 。” 


睡 醒 后 ， 利 奥 的 情况 看 上 去 没有 太 精 粽 。 我 们 确实 饿 极 了 ， 便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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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义 睡 了 一 觉 。 晚 上 睡 桓 后 义 好 好 吃 了 一 顿 ， 足 够 五 天 不 用 再 吃 了 。 
彼 拉 里 这 天 不 见 人 影 ， 无 疑 古 为 我 们 张罗 轿子 和 轿 夫 去 了 。 因 为 在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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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时 分 ， 彼 拉 里 来 了 。 他 告诉 我 们 ， 他 假借 了 她 的 名 义 ， 虽 然 
费 了 周折 ， 最 后 还 是 成 功 征 集 到 轿 夫 和 引领 我 们 罕 过 沼泽 的 癌 寻 。 他 
催促 我 们 立马 出 发 ， 同 时 表明 要 送 我 们 一 程 以 防 有 人 疼 读 不 轨 。 我 被 
这 位 老人 对 我 们 两 个 全 然 不 相干 的 卫生 人 做 出 如 此 细致 的 考虑 深 深 打 
动 了 。 对 他 这 把 年 纪 的 老人 而 言 ， 要 来 回 在 那些 可 怕 的 沼泽 地 上 站 艇 
整整 六 天 ， 其 劳 索 程度 不 言 而 喻 。 但 他 为 了 保护 我 们 周全 ， 还 是 坚持 
这 么 做 了 。 这 表明 即便 是 在 这 些 可 怕 的 阿 玛 哈 格 人 中 一 一 殊 其 阴郁 的 
个 性 和 可 怕 的 习俗 而 言 ， 他 们 无 疑 是 我 从 前 闻所未闻 的 可 怕 种 族 一 一 
也 不 乏 上 古道 热 肠 之 人 。 当 然 了 ， 利 益 的 诱因 也 是 存在 的 。 他 和 


得 "她 ”会 再 次 出 现 ， 同 他 询问 ， 他 十 如 何 照顾 我 们 的 。 但 从 大 局 而 
言 ， 这 已 经 远 远 超过 我 能 想象 到 的 最 好 的 情况 了 “。 我 只 能 说 ， 我 会 在 
有 生 之 年 永远 怀念 感恩 这 位 我 的 再 生父 母 ， 老 披 拉 里 。 

之 后 ， 匆 匆 吃 过 一 些 食物 ， 我 们 便 乘 上 轿子 出 发 了 。 经 过 长 时 间 
睡眠 的 休整 ， 我 们 的 吴 体 已 完全 恢复 状态 ， 但 脑子 还 是 人 忍 不 住 衣 思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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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划 崖 峭壁 上 的 旅程 真是 糟糕 。 有 时 坡度 比较 缓和 ， 可 大 多 数 情 
况 山路 崎 蚁 难 走 。 这 条 路 晕 无 疑问 是 科 尔 堡 的 对 府 所 妆 出 的 。 阿 玛 哈 
格 人 说 他 们 每 年 会 从 此 处 经 过 一 次 ， 赶 着 牛 群 到 牧场 上 。 那 想必 那些 
牛 的 牛 蹄 是 无 比 灵 活 了 。 在 这 段 路 上 是 肯定 没 法 抬 轿子 了 ， 所 以 我 们 
不 得 不 下 轿 步 行 。 


中 午时 分 ， 我 们 束 到 达 了 高 大 石壁 的 顶端 。 这 儿 的 视野 真是 壮丽 
非凡 。 一 边 是 科 尔 平原 ， 真 理 殿 特 的 残 垣 断 壁 在 平原 中 央 一 览 无 遗 。 
另 一 边 则 是 广阔 无 边 却 晕 无 生机 的 沼泽 地 。 这 墙 石壁 确 然 曾 是 火山 口 
处 的 宕 壁 ， 大 约 有 一 点 五 英里 那么 厚 ， 现 在 仍 被 炊 宕 窗 盖 ， 寸 草 不 
生 。 唯 一 令 我 眼前 一 亮 的 是 ， 美 丽 的 水 洼 随处 可 见 (近期 下 过 雨 的 缘 
故 ) 。 我 们 沿 着 这 平坦 的 石壁 顶部 ， 向 下 坡 走 去 。 下 坡 不 及 上 坡 那 么 
难 擎 ， 却 容易 摔跤 。 我 们 直到 日 落 才 下 了 山 。 那 个 夜晚 ， 我 们 在 通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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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早晨 ， 大 约 十 一 点 ， 我 们 便 开 始 了 穿越 险象 环 生 的 沼泽 地 
之 路 。 


整整 三 天 ， 我 们 的 轿 夫 都 在 这 亚 具 的 良 气 和 泥 洗 土地 里 艰难 地 足 
水 ， 他 们 承担 下 了 这 其 中 的 所 有 风险 。 最 后 ， 多 亏 了 同 导 ， 我 们 才 终 
于 走 过 这 充 无 人 烟 的 地 方 ， 来 到 了 男 一 个 崎 蝶 不 平 的 苑 芜 之 地 。 这 里 
出 没 着 各 种 动物 ， 然 而 并 没有 树木 林立 。 束 在 次 日 早晨 ， 我 们 与 老 披 
拉 里 依依 不 低地 告别 了 。 他 捍 着 日 胡子 ， 肃 称 地 为 我 们 祈福 。 


“再 见 了 ， 我 的 孩子 ! ii, SR, EUT! 我 也 再 帮 不 上 什 
么 忙 了 。 但 请 刘 记 只 要 你 们 回 到 故土 别 再 去 其 他 未 知之 地 探险 了 ， 
不 然 很 可 能 会 有 去 无 还 ， 只 剩 下 日 骨 证 明 你 们 未 完 的 旅途 ! 再 见 了 ， 
会 永远 想 你 们 的 ， 你 们 也 不 要 到 了 我 啊 。 我 的 孩子 ， 尽 管 你 面目 丑 
陋 ， 却 有 一 颗 真 诚 善 展 的 心 。” 他 转 吴 离开 了 ， 那 些 高 大 的 轿 夫 也 跟着 
走 了 ， 表 情 还 是 一 直 那 么 阴郁 。 那 是 我 们 最 后 一 次 看 到 阿 玛 哈 格 人 。 
我 们 看 着 他 们 像 从 战场 搬运 伤亡 的 士兵 一 样 抬 走 了 那儿 把 空 轿子 ， 直 
至 沼泽 地 上 的 迷雾 浓 浓 将 他 们 的 喘 哎 迟 掩 。 在 这 厂区 野 上 ， 只 有 我 们 
两 人 孤零零 地 留 在 这 里 。 我 们 互相 转身 打量 四 周 ， 继 而 相 视 一 部。 


三 周 之 前 ， 我 们 四 个 人 进入 了 科 和 尔 您 的 沼泽 ， 现 在 其 中 的 两 人 已 
然 亡 故 ， 而 我 们 剩 下 的 两 个 也 是 历经 了 艰难 险阻 ， 死 里 逃生 ， 在 死神 
面前 也 无 所 谓 惧 了 。 三 周 ， 仅 仅 三 周 啊 ! 时 间 真 应 该 以 人 所 经 历 的 事 
件 来 计量 ， 而 非 小 时 。 自 从 我 们 走 下 捕 稣 船 至 今 ， 我 感觉 束 好 像 过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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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奥 ， 我 们 应 该 走 到 窜 西 比 河 ，” 我 说 道 ,“ 但 天 知道 我 们 能 不 能 
走 到 那儿 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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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 、 快 枪 及 两 百 发 子弹 外 ， 什 么 都 没 了 。 束 这 样 ， 我 们 这 段 对 古老 强 
大 的 科 尔 堡 帝国 的 访问 之 旅 便 结束 了 。 


至 于 之 后 的 冒险 ， 纵 然 也 是 磨难 重重 ， 但 经 过 再 三 思 付 ， 我 决定 
不 在 此 处 资 壕 了 。 在 以 上 篇 幅 中 ， 我 只 是 对 我 这 段 经 历 之 中 世人 从 未 
听闻 的 部 分 做 出 了 精 稍 的 概述 。 我 所 做 的 并 不 是 为 了 能 够 立刻 出 版 此 
书 ， 仅 仅 是 想 让 目 己 在 还 记得 清 这 段 旅程 的 种 种 细节 之 时 将 其 记 在 纸 
上 ， 留 念 而 已 。 但 我 仍 相信 ， 倘 寿 它 能 发 表面 世 ， 这 段 惊 险 旅程 必然 
会 让 世人 讶 异 惊叹 。 但 古 在 慎重 考虑 之 后 ， 我 们 不 打算 在 我 们 仍 在 世 
的 时 候 发 表 。 


其 余 的 经 历 是 不 值得 详尽 描述 的 ， 因 为 不 止 一 个 到 过 中 非 的 旅人 
对 此 有 过 详细 记录 。 值 得 略 作 简 述 的 是 ， 与 彼 拉 里 分 开 后 ， 我 们 同 南 
走 了 足 有 170 英 里 ， 在 历经 千 难 万 险 之 后 我 们 终于 到 达 了 赞 西 比 河 。 在 
那里 ， 我 们 又 偶遇 上 一 个 野蛮 部 落 ， 他 们 将 我 们 关上 了 六 个 月 之 入。 
之 后 ， 义 仅仅 因为 利 奥 的 锥 发 鞋 凑 ， 我 们 说 他 们 奉 阁 神明 。 从 这 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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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 我 们 幸运 地 过 上 了 一 个 拥有 一 半 和 葡萄 牙 血 统 的 捕 象 猎人 。 他 一 路 
跟着 象 群 的 足迹 到 了 这 块 从 未 抵达 的 内 陆地 区 。 他 极为 热忱 地 招待 了 
我 们 。 在 他 的 帮助 下 ， 我 们 最 终 抵 达 了 德 拉 采 湾 ， 此 时 距 我 们 踏 上 科 
尔 国 前 的 沼泽 地 己 有 十 八 个 月 多 了 ， 期 间 经 历 的 磨难 可 谓 是 数 不 胜 
数 。 束 在 抵达 德 拉 果 湾 的 第 二 天 ， 我 们 便 顺 利 地 搭 上 了 一 条 在 好 望 角 
和 英国 之 间 运 输 的 轮船 ， 一 帆 风 顺 地 回 到 了 家 乡 。 我 们 登 上 南 普 顿 码 
头 这 天 ， 正 好 是 两 年 前 ， 我 们 开始 这 段 疯 狂 而 又 蕊 恋 之 旅 的 那天 。 如 
今 ， 我 写 下 这 最 后 文字 之 时 ， 利 奥 正 靠 在 我 的 肩膀 上 ， 与 我 一 同安 坐 
在 我 在 学 院 里 的 老 房 间 。 这 里 也 就 古 二 十 二 年 前 ,我 可 怜 的 朋友 文 西 
在 他 去 世 的 夜晚 ， 跌跌撞撞 提 着 铁 箱子 走 进 的 那 间 房间 。 


至 此 ， 这 段 关 乎 追寻 真理 与 探索 外 部 世界 的 经 历 便 画 上 了 人 句号。 
我 无 法 预知 我 和 利 奥 的 结局 将 会 是 什么 。 但 我 们 都 觉得 这 事情 尚未 终 
结 。 两 千年 前 的 故事 说 不 准 便 能 一 直 延 续 下 去 ， 直 到 不 可 知 的 遥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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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奥 是 否 真 的 是 铭文 中 古人 卡 利克 拉 提 斯 的 转世 ? 或 者 艾 莎 仅仅 
古 被 那些 奇妙 的 遗传 所 造成 的 相似 迷惑 了 ? 读者 们 应 该 会 像 对 于 其 他 
事情 一 般 对 此 产生 不 同 见 解 。 在 我 看 来 ， 艾 水 没 有 什么 大 错 。 


每 当夜 晚 独 目 一 人 ， 我 的 思考 便 会 跃 问 不 可 知 的 未 来 ， 狂 想 痢 这 
场 盛大 的 戏剧 会 以 什么 样 的 方式 、 在 什么 样 的 场景 继续 上 演 。 我 坚信 
着 ， 它 会 治 着 一 个 不 可 更 改 的 轨迹 走 同 完结 。 当 初 ， 卡 利 元 拉 提 斯 与 
美丽 的 埃及 女人 阿美 娜 特 斯 验 入 爱河 ， 因 而 违背 了 在 埃 塞 神 前 并 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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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女神 一 路 追 至 利比亚 海岸 ， 最 终 惨死 在 
o 那么 ， 阿 美 娜 特 斯 在 这 疾 戏 中 扮演 的 是 什么 角色 呢 ? 


1. 


奇怪 得 很 ， 最 近 利 奥 的 发 色 又 逐渐 变 回 了 原来 的 样子 一 也 就 是 说 ， 发 色 已 经 接近 
黄 灰色 了 ， 我 希望 它 以 后 能 完全 变 回 原样 。 一 路 霍 . 霍 利 


